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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一回    	楔子ഀ
ഀ
਍睎ね륗౥뫿䙰졕螌욞䮖䁎౓ⷿᙎ??喖ಆ뫿奎ⁱ왺౛⫿㚏肂號౏绿꡶㢌䦏ʏꀰݎ??ѣご䭗奎녱ಂ꛿﵎ᚐൗ上海富商大賈之多，一時買棹而來，環聚於四馬路一帶，高張豔幟，炫異爭奇。那਍䥎葻౶ঁꍧ譳歳汛偑뭛体╕᭭ꏿஐ䥎葻౶忿ॎꍧ鮐၎䮁⭎ౙ苿蹗坭膄ញ๖ʁ배⽥书詎浢䅑瑓䵞葒v䝎ٲ暆墄⵰ಘ諿媋虐ⵎ୎ⱗ{୎념❱蒛䁶⡢ɗरŕ䇿ゃ畒౩뿿륏፛뱭孥溆ɭ䔰౎䖀䭎౎⡑ൗ上海來來往往的人，開口便講應酬，閉口也講應酬。人生世਍౎᧿ಐ줰污ゑ兩個字，本來是免虎葎᭶ⷿ䡲ᥙ鮐멎䁎᭢蒋쥶污಑߿玂㡞葞쥶污云同。所講的⽎홦鍚౽뿿⽏䂌౜뇿⦂剙ゑ౗⟿஛乐休，車水馬龍，日無暇晷。還有那些本是手頭空乏的，雖是空著心兒，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樣，去逐隊嬉游，好像除了徵逐之外，別無正事似的。所以那「空心大老官ర䗿㙜ၱ멢൰上海的土產物。這還是小事。還有許多騙局、拐局、賭局，一切希奇古怪，夢想ぎ葒譶౎﷿⢐ൗ上海出現。於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風淳樸的地方，變了個輕浮險詐的逋逃藪。ഀ
　　ഀ
這些閒話，也앎큟ౣ柿ⵑ깎桕୎ᅐ瑜멞楎ɲᤰᆐ瑜彞⩎獧皊멑啰ŏ啷鱏멞ཎ౬꛿乎詳其姓ɔ〰虒ൎ上海，居住了十餘年。從前也跟著一班浮蕩子弟，逐隊嬉游。過了十餘年之後，少年的漸漸變做中年了，閱歷也多了；並且他在那嬉游隊中，狠狠的遇過幾次陰險奸惡的謀害，幾乎把性命都送斷了。他方才悟到਍睎乭是好地方，嬉游⽎捦譫济౩ÿᵎ㥧虥䵎幒ಗ羏麐䵟ꍒ鮐ꑎ䩎ಐ??偠习迭，一心要離了਍睎౭◿୒襜꭛䮎啎ʆ⽓f䉎鉦६彧ͪ౧靓襟肕??暗౦뚁睛蚍N୎═归ಆ婓౐笰Έᾐふ，以志自家的悼痛。一日，這死裡逃生在家裡坐得悶了，想往外散步消遣，又恐怕在熱鬧地方，遇見那徵逐朋友。思量艎聙칟뮈᭓ᮐಐዿ葐֐魭Ɏ䈰敏火ろ酒??歞ኌ౗䫿ꦐs橎౵㛿豱著칑ɗ挰火ろᕒ칵䉗౦﷿譟୎≐偯౛揿殈撈㢉ಉ⏿蝬퉛ʎ౦??⡺ꍗಈ䯿ⵢｎ坢ⱎ詧偑౛諿偑൛上插著一枝標，虗ᩎᅙ멜⡎셗詥삐உɷꌰ⊐偯홛⾖ɦ㙦ｱ坢誄偑??坺಄篿⽓书發一言。死裡逃生分開眾人，走਍N敎౫ᇿ≔偯佛单᪐೿ᤰⲐ⽦蒌뱶ᾞ륓Ὓᅐb୎ίヿ那漢子道：「這書要賣也可以，要後Ɏ〰死裡逃生道：「此話怎講？∰偯卛᪐೿脰뾌腏ⱎ榄聑傒śヿ死裡逃生道：「抌ὔヿ那漢子道：「遇了知音的，就一文腎ಉ??䮖䥢řސ횂Ŏヿ死裡逃生聽了，覺得詫異，說道：「究竟是甚麼書，可容一看？ꌰ⊐偯卛᪐೿ᤰ푦ꍫඐ《太਍὎쥡읡୻İര《文昌陰騭文》、਍쀰ꦃ内鎂୽ర蓿綐静᩟扙Ŕヿ說著，遞書過來。死裡逃生接過來看時，只見書面਍콎垞୎葐葺葺㵶鵼剨౑෿上面寫著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Ȱאּ譿ⲕ{Ŏ஘䉷౦篿⽓f୎䭐葢葢ⱶ偧౛쟿陻犙坿಄崰筎k὎䙵᡻り六個字。멎쎉ⵟ핎虒N핎౒占᪐೿ᄰ葢╶归ಆ⽝书벐䝥⩙ౠ仿過有所感觸，借此自表；饎葥ঐ멧⡎᥵ஐ呐字，我與他可謂Nಋࢀ虔Ɏ〰想罷，看了幾條，又胡亂翻過兩頁，멎쎉ⵟॎ䁧ὢ핡౒俿犘誂蚋N詎ʋꌰ⊐偯୛護ಉ뿿䭢卢᪐೿䠰ὑ୵虷앎य़䁧ᡢΘ౧ÿ驎⽛୦ʗᤰⲐ⽦ᅦb୎ଢ଼쭧婓葐ɶ혰艎쩙ॎ譧ぎ╒啒뮆虓౎䲁䊈ꩦ䮉ݢᥜⲐ塦ᅢౢᅓ鍎୎蒗멶౎??塎ݢ횂౎쯿횊덎??謹뭑ɓᄰୢ䡷ὑ୵虷楎őಘ짿ඁ上便現了感動的顏色，一定是我這敝友的知音。我就把這本書奉送，請先生設法代他傳揚出去，比著世਍ꍎ炐œ蒐葦齶띒葟➐扙Ŕヿ說罷，深深一揖，揚長而去。一時ୗ葷멶౎﷿쑎౔掀虥Ɏ0਍
ഀ
新小說社記者接到了死裡逃生的手書及九死一生的筆記，展開看了一遍，쵎쭟鉗虬홎౎ㇿݜ활၎ᾐ൧刊布出來。閱者須知，自此以後之文，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筆，及死裡逃生的批評了。ഀ
ഀ
我是好好的一個人，生平並未遭過大風波、大險阻，又沒有人出十萬兩銀子的賞格來捉我，何以將自己好好的姓虔녏蚖౎ᙓ୓ᩐ뱵嶞筎k὎扵ὔᅖ謁虑쥏ᙡ葎豶䅎瑓ⵞ౎??ⵖ虠౏䃿䝢讐蒉॓१⹎煺罧᪉⳿{⹎⽺읦₇ﮟᮇ⳿豻⹎⽺穦ﲌ乲禆ᮌ⳿ॻ⹎⽺兦䖛䶛些ʛ谰䅎瑓䭞䕎౎⣿摗⵫乎蚐౏⫿﹧ꭦⲈ{⹎䁺啢ಇ⫿﹧ꭦⲈ豻⹎䁺噢ౕ⫿﹧ꭦⲈॻ⹎䁺⭢౥䗿㙜ꭱᆈﵢ羐蚐乎뮐౓蓿亐算是九死一生麼？所以我這個坔౛忿⽎ᅦ뚁葛vɟ0਍
ഀ
那時店中有一位當手，姓張，表字鼎臣，他待我哭過一場，然後拉我到一間房內，問我道：「你父親已是沒了，你胸中有甚麼主意呢？ᄰꩢ᪊೿ᘰ⽎౏ᇿ⽢ས楜偛౛鋿६㭧ཎ葡౶쇿ᑬ济蚐᥎㒐❘譙౎맿艝虎౎苿啙葏ঐ㭧ཎ扡ὔヿ張道：「同你來的那位尤公，是世好麼？ᄰꩢ᪊೿⼰౦ᇿ㙢ꩲಉ화⽎絶ə〰張道：「如今你父親是沒了，這件後事，我一個人擔負睎಍㷿腾উ୧멐䙎콕릑絥ə怰瑏^졽ᕓಏꏿ펐⑙葜౶ᇿ偢ᕠ홠恎亗住。ᄰꩢ᪊೿ᘰ⽎問卷횐恎亗住呢？㔰卟᪐೿ᄰ홢亖懂得風鑒，卻是閱歷多了，有點看得出來。你想還有甚麼人可靠的呢？ᄰꩢ᪊೿रg䵎뙏⽛౏훿⡎块걓᥎??ಈ华ୢﭐ㆖쭘횊虎O齎ʍ〰張搖頭道：「饎ౙ仿妙！你父親在時最怕他，他來了就囉唣的了靎ɟ혰⾖恦ᅏꡐ覚ꪁಉᇿ筢乓敢與他共事。ᄰ썢ⵟ摎䉫靦靦卦㭢ཎౡ᧿㖐๟횁⾖㙦ꩲ蒉絶ౙ盿??ᅺ鹢䵟⩒﹧警争횐౎⫿홷獎멥며艎啙᭏虠⽏㙏㵲⽾멝౎䣿ঌꙧ➏譙乎請自家人，反靠外人之理？想罷，便道：「請世伯一定打個電報給家伯罷。㔰卟᪐೿艥摙౫ᇿㅢ杜꙱㆏⽜虦Ɏ㘰౱ঀg煓ಊ仿能屎你說明白：你父親臨終時，交代我說，如果你趕虎౏釿ᙢ恢쵏ꩫ争放心，恓虏౏뿿ᅓݢ豜譟饎٥屴癐౵⳿홤??뭖᭓⛿乎曾提到你伯父呢。ᄰꩢ᪊೿搰䉫ᕓ⽠ᅦ㙢ꩲ얉⵵癎㙐??號౎䗿⩥ꩧ瞊಍忿⩎ɷ〰張歎了一口氣，便起身出來了。ഀ
ഀ
到了晚間，我在靈床旁邊守著。夜深人靜的時候，那尤雲岫走來，悄悄問道：「今日張鼎臣同你說些甚麼？ᄰꩢ᪊೿☰⩎ꩧ᪊뱵ʞ혰低ᅕ๢㮊ཎౡᇿꩢ銊६㭧ཎɡ〰尤頓足道：「你叫他同我商量呀！他是個素塶蒋멶౎惿㙏ꩲ銉虬౎죿鉓६譧垉抄ಗ꫿垊䩓煓劊౑卷횐恎鞗佟乏呢！好歹我來監督著他。以後他再問你，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。ꨰ垊뮄虓Ɏ0਍
ഀ
又過了十多天，我的伯父來了，哭了一場。我਍䵎譒争ʐ혰뽎㙓虞葏镶୞멎౎훿禎契睱㡑॔䞝奲ɱ㔰๟좁쥓ᅢぢ홒㽎侈单᪐೿怰㙏ꩲ⾉鉦虬౎᧿뙎靛౞虠彏乎能再開了。若把一切貨物盤頂與別人，連收回各種帳目，除去此次開銷，大約還有萬金之譜。可要告訴你伯父嗎？ᄰꩢ᪊೿㚁腱䪉㑔蒊౶厖綐鹙⽷㙏칲ὕヿ張又歎口氣，走了出來，同我伯父說些閒話。那時我因為刻訃帖的人來了，就同那刻字人說話。我伯父看見了，便立起來問道：「這訃帖底稿，是哪個起的呢？ᄰꩢ厊᪐೿㄰⽜剙睑蒍ɶ〰我的伯父拿起來一看，坜㖄๟ꪁ厊᪐೿ᤰ䶐⽢㹦뙔䍛챓튑抙ɔᤰΐ床䖀㙜⽱❦❙륙륥葥౶῿ŧ鼰Œ뭽ಞÿ??從鉎६ѧ⽟ʓ〰鼎臣看著我，笑了一笑，並??Vʊ⼰㙏졲ݓ坣΄ᚊ癞⵵N体ᅕ卢᪐೿怰㙏ꩲ쪉瑎??䅖鑓牎౫㚁쥱牡岊๏ꬰ﵎??䅖鑓牎ཫర뫿ᩰ恵筏婛๐┰쭦??䅖鑓牎ཫ戰ὔヿ我說道：「四十五歲，只怕뽎屛๏ꬰ﵎མȰर멧⡎葵⽶๦ꬰ瑎ཞ椰୑坐ɛ剙뭠౓瓿⽞ꩦ亊著享的；若說那『得年』、『存年』，這又是長輩出面的口氣。姪兒從前看見古時的墓志碑銘，多有用『春秋』兩個字的，所以借來用用，倒覺得籠統些，又大方。⼰㙏??乖즐蚁౏峿鼎臣道：「這小小年紀，難得他這等留心呢。ꨰ垊಄죿멓எ뭎͓奔ɱ0਍
ഀ
此時我急著要回去。怎奈伯父說在਍睎७譧౎쫿⥎ख़멧쭎Ί剔಑໿⥦ख़멧쭎ஊ㉷ɢ⌰ꮖ彜౎⡔W啎ಆ돿뎍㶍虤??ୖࡐɧ〰虒瑎镞౞맿䵥癢坢䢄౧臿蚍⩎㦏??뙖ज़뮑౓珿䉓읦襥汛ʄ丰蚐顎걫౑냿瑥ᵞ??鑖౥ᇿ⽢㙏뽲핏ꭒ??坖걓뭎虓Ɏ0਍
ഀ
睡到半夜時，忽然隔壁房內，人聲鼎沸起來，把我鬧醒了。急忙出來看時，只見虗N❎ٙ멘౎⣿ꍗ㖈ɔ朰ⵑॎg୎煞멧౎⣿ꍗވ䭣止獵ꪁ熊ʊᄰ뽢灏ඍ上一步，請問甚事。他說這房裡的搭客，偷了他的東西。我看那房裡時，卻有三副鋪蓋。我又問：「是哪一個偷東西呢？煞멧ݎ坣୎卐᪐೿㄰⽜홦Ŏヿ我看那人時，身਍罎葺⽶噦牮龂蕱睿殕ಈ㗿??᝽㹽걙ʙᮉ῿靵፟ፗ著vᡎ絗扶ಗ߿ൕ上還留著兩撇八字傛౛㯿ඟ上戴著一副玳瑁邊墨晶眼鏡。我心中暗想，這等人如何會偷東西，莫非錯疑了人麼？心中正這麼想著，一時船਍띎Ꚍ蚏虏౎㏿㽞葢멶彎ぎ虒Ɏ0਍
ഀ
我聽到這裡，暗想這廣東人好機警，他若做了偵探，一定是好的。只見那廣東人又ꍜ몐꩎厊᪐೿ꨰ垊蚄恎鉏६ὧ緿虙౎蓿ᆐ煢罧뾉睏ɿ丰然，就讓我在你房裡搜一搜。ꌰ몐቎占᪐೿ᄰ⽢䥦虙ൎ上海道的公事，到南京見制臺的，房裡多是要緊文書物件，你敢亂動麼！煞멧??乖ⶐ蚘屏買辦道：「得罪了客人，是我的事，與你無干。젰灓ඍ上一步ꍜ몐华᪐೿怰鍏ᆋᱢ뱤ᾞヿ那人大怒，回頭叫兩個底下人道：「你們怎麼都同木頭一樣，還晎ᅽ٢ᥥ讐歳쭑惘뭑œヿ那兩個人便來推那廣東人，那裡推得他動，卻被他又走਍N敎౫諿ꍢ몐Nꡎꡣ虣㉎뮐ɓ煞멧乎ୟ灎蚁뭏᱓煤罧ʉ搰䉫୦葷멶౎﷿ꍎ煞멧低坣詎坢౬⳿ᱎ乤出贓證來，他是個官，腷ຉ뱠ꚞ抏Ŕÿ਍
ഀ
自回房去睡覺。想著這個人扮了官去做賊，卻是異想天開，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場了。我初次單人匹馬的出門，就遇了這等事，以後見了㒄≶蒐멶౎ዿ腐妉썵扟ɔ0扎坠಄仿覺睡去。到了明日，船到南京，我便਍롎뭜౓⣿ᱦꍙ纐୞쩐芌啙ŏ颐癛뭺౬ᇿ形乎及去打聽了。ഀ
ഀ
਍靎롟䉜౦뿿뭏⩓ஊᅜ⽢㙏᭲௿ぜ汒⡑ಙ꫿⾊辶뭝虓Ɏᄰ腢誉䱢予ｧ㉢뮐౓胿ඕ上的底下人꽎ಀ꫿⾊腦??乖⪐⩙륙ɓꨰ垊಄抈뮗虓Ɏ䨰䱓辶虑꩏厊᪐೿⨰⩙꩙᪊ᅙ㩜虲く౒⳿牧膊綉絙葙??籢᭔멖Ű㪀쩲贈聑ಕ싿䥏ଢ଼ॎꙧ䢏౎ӿ楽॑⥎䵙面??虖౏⫿⩙졙ᅓ虔鉏६譧争ᆐ㩜葲扶ಗ쯿ᆊ㩜䡲けꉒ佨୏౎䧿Ż㪀??虖䉏౦跿쭑ᆊ㩜虲睏ɿ〰我聽了一番話，멎䚉虔䩎⥓ə鈰䡬啙౏靓ⱟつꉒ뮈体୏౎䧿ᅻ⽢㙏??虖赏꩑ʊ0਍
ഀ
我本來正愁這房飯錢無著，聽了這話，自是歡喜。謙讓了兩句，便將鑰匙遞給他。繼之道：「有欠過房飯錢麼？ᄰꩢ᪊೿⾈鑦⥎Y靎葻౶෿上前天才算結了，到今天乎ₐ靫य़⥎ə〰繼之便叫了家人進來，叫他去搬行李，給了一元洋銀，叫他算還三天的錢，又問了我住第幾號房，那家人去了。我一想，既然住在此處，總要見過他的內眷，方得便當。一想罷，便道：「承大哥過愛，下榻在此，理當要請見大嫂才是。簰䭾彎乎客氣，就領了我到਍㽎뭢౓쯿慠홑⭎멙乎ཧ虬譶ʉ簰䭾䩎㑔蚊虎睏ɫᤰ亐ཧ멬ᩎ豵凜ಅÿ譎蚉ᅎ뽢协᪐೿怰౏恔❏౔꩔䒉ὑ_ⱎಂࣿ佷⡏ᥗಈ뿿⽏f뙎멛౎婥腦㚉膃㒉౬ꅓ멓౎仿要客氣。搰䉫ᅦ形鉎६ᩧ뱵熞綊??呖౻呓虻楎䩑౓⼰て字。坐了一會，仍到書房裡去。家人已取了行李來，繼之就叫在書房裡設一張榻床，開了被褥。又問了些家鄉近事。從這天起，我就住在繼之公館裡，有說有笑，免了那孤身作客的苦況了。ഀ
ഀ
到了第二天，繼之一早就਍奎肈뮕ɓ〰虒ᅎ䡔䉓ᥦ౐맿䵥??虖O౎͔ʘ瞘౿ᇿ졢腓뮉卓絢⾀㙏??虖鉏६ɧ簰䭾华᪐೿怰ᑏ扎??坟಄腓⢉徭妁肈低ㅕ卷蒐ɶᄰ쩢ⱥ虧腏厉面౻恔协絢ಀ⡖顗൞上面，談一樁野雞道臺的新聞，談了半天，就忘記了。明日我同你打聽來罷。ᄰ絢蚀᥎熐ಊㇿ扜佫虏౎佖睕캍??厖敖蒁煶ʊ簰䭾华᪐೿ꨰ蚊煏瞊投ɔ怰䡏腑슉靡๟츰??ྖ椰୑坐౛䷿᭎鞋ɟ〰我道：「就因為쉎ౡ䷿쭢妊䁥ɔ〰繼之道：「有一種流娼，਍睎멭婓칐??ʖ〰我詫異道：「這麼說，是流娼做了道臺了？簰䭾ᅎ卻᪐೿丰是，⽎ɦ怰絏ᆀꩢ᪊৿g୎㥐ࡽ몂౎폿呙也앎뭟큓홣虎౎㷿౾䮊౎⿿f୎㥐ࡽ蒂๶ἰŗ劀ད㄰⽜ɦᤰᾐŗ劀⡑뙗侈靏굟楓虱౎ヿ൒上海去謀事。恰好他有個親眷，在਍睎坭ɓꍞ誐ಐ诿蚕୎❐≙誓ಃ௿護횉Ŏ౛ㇿ⡜虵홎婎୐텐垍⚈☠〠我쉎靡텟垍⾈୦ᩐ뱵瞞禀౟䣿腑侉๕ɦ簰䭾华᪐೿터垍⾈てᙒ扙㚗㍥葞ྲྀᵡɠर䉧てᙒ扙厗絢䲀얈ౠǿƐ꺐偕౛忿⽎홦葎譶Ɏᤰᾐŗ劀婑虐N瑎ᩞౙዿ葐覐ٛɒ0⥎乙知聽了甚麼人說起『打野雞』的好處，……ᄰ絢蚀౎죿乓明白道：「甚麼打野雞？可是打那流娼麼？簰䭾华᪐೿묰홓䅚㱭ౚㇿ卓칢??ʖᤰᾐŗ劀絑鞀썟핟౒ꏿ⥎㙙虞繎䩞୘≭ಓ烿ろ虒??걖캍??ᩧ葙ぶ륗౥婓ᩐ뱵Ξ饧척಑⣿W뙎聛隕ಙ௿護୎๐쌰媞ྛȰ〰我聽了，又是一呆道：「甚麼叫做黃魚？簰䭾华᪐೿ᤰ⾐ᅦꩢ⾊垓걓葎ὶ읗蚊౎᧿垈걓멎౎❓獙鎁獙婙썐媞ʛ〰我笑道：「又是野雞，又是黃魚，倒是兩件好吃的東西。0਍
ഀ
我正在聽得高興，忽然聽見「裝乾濕र୎坐౛죿⽓书懂。繼之道：「化一塊洋錢去坐坐，妓家拿出一碟子水果，一碟子瓜子來敬客，這就叫做『裝乾濕』。當下土老兒坐了一會，又要走了，桂花又約他明天來。他到了明天，果然又去了。桂花留他住下，他就化了兩塊洋錢，又住了一夜。到天明起來，桂花問他要一個金戒指。他連說：『有有有，可是要過兩三天呢。』過了三天，果然拿一個金戒指去。當下桂花盤問他在਍睎婭ᩐ뱵ᾞཱུౡ훿彎乎隱瞞，一一的照直說了。問他一月有多少工錢，他說：『六塊洋錢。』桂花道：『這麼說，我的一個戒指，要去了你半年工錢呀！』他說：『腎쪉౽ᇿౢ㍔㽞䡢ὑ䙵콕಑䣿ὑ虐瑎镞୞葎녶ւ聽傒虛䱏葑ɶ༰估확N瑎ٞᩒᅙ녜ւ౽훿꩎᪊໿ꨰ亊定的，生意好的年分，可以分六七十元；生意絎ౙ忿ॎ豧ॎ䅎䍓ɑ༰䈰녨覂Ὤ虔䩎䱓卦᪐໿ᤰ벐ꪞಊ惿O瑎乞過一百多元的進帳？』他說：『做生意人，乎芐摙ɫ༰䈰녨厂᪐໿怰멏ᩰ뱵亞做官呢？』土老兒笑道：『那做官的是要有官運的呀。我們鄉下人，哪裡有那種好運氣！』桂花道：『你有老婆沒有？』土老兒歎道：『老婆是有一個的，可惜我的命硬，前兩年把他剋死了。又沒有一男半女，真是可憐！』桂花道：『真的麼？』土老兒道：『自然是真的，我騙你作甚！』桂花道：『我勸你還是去做官。』土老兒道：『我只望東家加我點工錢，已經是大運氣了，哪裡還敢望做官！況且做官是要拿錢去捐的，聽見說捐一個小老爺，還要好幾百銀子呢！』桂花道：『要做官頂小也要捐個道臺，那小老爺做他作甚麼！』土老兒吐舌道：『道臺！那還쥎靦⽟୦ᩐ뱵䲞얈扠Ŕ࿿䈰녨厂᪐໿ᄰ腢悉鵏ᅏb譎౎׿॓୧卐敖暁恽婏ɐ༰ἰŗ劀卑᪐໿ꬰꪃᦊ⺐ᅺ煻ಊ仿要折煞我。若說依你的事，你且說出來，依得的無有鵎ɏ༰䈰녨厂᪐໿腓悉㙏虚ᅎ婢歐㽘ౢ仿許再娶別人。』土老兒笑道：『好便好，只是我娶你睎䂍౔仿知道你要多少身價呢！』桂花道：『呸！我是自己的身子，沒有甚麼人管我，我要嫁誰就嫁誰，還說甚麼身價呀！你當是買丫頭麼！』土老兒道：『這麼說，你要嫁我，我就發個咒㙎╚멒Ɏ༰䈰녨厂᪐໿贰ᾊ葷뱶ᾞ࿿ἰŗ劀卑᪐໿㚁⽱赦ᾊ葷౶ᇿᅢॐ஑멎鹎號乏會撒਍ʋ༰䈰녨쮂㭺멓詎聢ᚕ葙??䱢摲뮖虓౎諿❢聙??ඕ上，從此改做住家人家。又交代用人，從此叫那土老兒做老爺，叫自己做太太。兩個人商量了一夜。ഀ
ഀ
「到了次日，桂花叫土老兒去錢莊裡辭了職役。土老兒果然依了他的話。但回頭一想，恐怕這件事ꕎ癙౵ヿ豒號腏趉Qᦋ벐譎ㅎ蚖Ɏ배⽥卦虢N୎㭐ཎౡ믿譓熉뙧౛䣿鉑d୎൐謊說：『家裡有要緊事，要請個假回去一趟，頂多兩三個月就來的。』東家准了。這是他的意思，萬一ꕎ癙౵蓿豠號絏??뭖쵓ㅎᥜ譎Ɏ배⽥홦虓쮒಄텶ろ͒饧척಑೿䉔녨侂虏繎⥞ə䈰녨㚂虞὎ŗ劀け걒칎뮈౓䗿㙜౱화偎虣N୎豐셎ɔ㒘葢卶敖ಁ蓿傐虣N鵎녧캂౿꛿蚏ᕎ譟ಉ߿ţ彷ݬʆ⠰걗葎䉶ᥦ౐῿ŗ劀䉑鉥譬౎⡓뙗뚈偠ɗ䈰녨箂⡓ᙗ扙傗虗쩎傎౛퇿蚍텏뮍౓῿ŗ劀彑乎敢問他做甚麼事。等了多少日子，方才出京，走到蘇州去稟到。桂花卻拿出一封某王爺的信，叫他交與撫臺。撫臺見他土形土狀的，又有某王爺的信，叫好好的照應他。這撫臺是個極圓通的人，雖然疑心他，卻꽎뮀佶확Ɏ屖他說道：『蘇州差事甚少，艎彙ꍛ誐᪐ౙǿ䒀乑如到江寧那邊去，分蘇分寧是一樣的。兄弟這裡只管留心著，有甚差事出了，再來關照罷。』土老兒辭了出來，將這話告訴了桂花。桂花道：『那麼咱們就到南京去，好在我都有預備的。』於是乎兩個人又來到南京，見制臺也遞了一封某王爺的信。制臺年紀大了，見屬員是糊裡糊塗的，❎ٙʹ᭧㙥⽱०虧쩎쪕蒕歶䱑౦仿榐⥑ㅙ絜絙葙ୠ핐偬襛湛홿ㅎ⽜虦Ɏ丰料他去見藩臺，照樣遞਍NŎ큜譧葳ɦ0਍
ഀ
我道：「那麼說，這位候補道，想來也沒有臉再住在這裡了？簰䭾华᪐೿ﰰ౔惿꩏횊鉎६쥧侁᥏번ᾞ훿葎鞐ཟ靡衟扟Ŕヿ我詫異道：「這還有甚麼得意之處呢？簰䭾乎慌??葟ꩶ慠홑葎靶ཟ䭡啎蚆ɏ0਍
ഀ
第四回    	吳繼之正言規好友　苟觀察致敬送嘉賓ഀ
ഀ
卻說我追問繼之：「那一個候補道，他的夫人受了這場大辱，還有甚麼得意？簰䭾华᪐೿霰ཟ扡Ŕ仿到十來天工夫，他便接連著奉了兩個札子，委了籌防局的提調以及山貨局的會辦了。去年還同他開਍N୎??ॏʂ혰ⱎ虧⽓୦結䮞鱓ಒ᧿୎??ॏಂ훿ㅎ靜號୎豐셎ɔ㒘虢Ɏ怰꩏亊是得意了嗎？ᄰ絢蚀摎煫ಊ仿覺呆了一呆道：「那麼說，那一位總督大帥，竟是被那一位夫人……ᄰꩢり摒啫ಆ୎葎銐६ꩧ慠虑౏糿䭾뽎㙏坤ꪄ厊᪐೿ꌰஐᑐ乎必說，我也卷ʐ丰過他這位夫人被辱的事，已經傳遍了南京，我ꡎ꩙暊恽絏綀ʀ벁来ⵑ홎❦앦쁠౻냿ﺊꩦ㲉護蚉౏嗿앏뭟୓㥜佨镕Ş仿是我說句老話，你年紀輕輕的，出來處世，這些曖昧話，總鱎൛上嘴。我⽎虏ꍎ鱖ㅧ쥘葡煶ಊ꫿᪊뱵잞몊ꡎꮕಕ臿உ푎ౢも䑗౳仿過談著這些事，叫人家聽了，要說你輕薄。兄弟，你說是⽎扦ὔヿഀ
ഀ
我聽了繼之一番議論，自悔失言，멎㊉կ虽쥎ʁ䜰虫N͎౧맿詥⡢䍗豑㥔ං上遇見扮了官做賊的一節事，告訴了繼之。繼之歎了一口氣，歇了一歇道：「這事也真難說，說來也話長。我本待꩎ಊ仿過略略告訴你一點兒，你好知道世情險詐，往後交結個朋友，也好留一點神。你道那個人是扮了官做賊的麼？他還是的的確確的一位候補縣太爺呢，還是個老班子。㙎౱ㅥ??蚈㩎虿౎멓텰蚏졏譓蚕୎ⵐ偝ౣ僿虣❎歙ၑ⍷葾멶౎ヿŒ᩷虙౎폿虘ɳ贰⽑๦瑦腞讉榕텠౹鳿୩獎⡓葵౶仿免也要添幾個。所以他要望補缺，只好叫他再等幾年的了。㙎扱౔譝㵎葾䉎靬_୎౐냿홷뭎瑓Ꙟ꺏従⡬큧಑멖퉰偒❣讛౎꯿⢈䙧潕咀來省告了一告，藩臺很是怪他，馬਍ꑎ虤ౝ᣿➊乙ঐⅎ౫峿푐楙瑑ɞ䀰홎顎乛能做，就去做賊了。ᄰ絢蚀᥎熐ಊ仿覺大驚道：「我聽見說還把他送਍롎虜ꙏ抏౔䛿乏知怎麼辦他？簰䭾ᙎᙤⵤ亘卫᪐೿रᩧ뱵ꚞ햏Ŭ㧿ං上人送他到了巡防局，船就開行去了。所有偷來的贓物，在船਍䉎ꭝ҈메َ赒蚊Ɏ혰ぎ虒㉝䂖౜ꏿ䂐품䉔⽽홦葎୶쭧౓诿蚉홎彎멎Ꚗʏ혰筎??媈虐ｎ驮傀푛䡙౜죿㙓坞??ኞ⍠౬꩓횊葎镶୞멎N䉎ꩦྌ౜仿合偷了人家一根煙筒，叫人家看見了，趕到房艙裡來討去；船਍띎Ꚍ좏흓坎஄멭魒౒泿虸ﭏ녿ቻ쭐葻ᱶ虤N䵎ಐ擿䉫葦亐知有失落東西沒有。那委員聽見他這麼說，也就順水推船，薄薄的責了他的底下人幾下就算了。你們初出來處世的，結交個朋友，你想要小心腎ᾉ훿葎亐止做賊呢，在外頭做賭棍、做騙子、做拐子，無所멎౰僿ꑽ虎絎魙彎噬൮上的無賴，外面仗著官勢，無法無天的事，祷虞ᩎᅙ葜虶Ɏ〰ഀ
ഀ
我聽了繼之一席話，暗暗想道：「據他說起來，這兩個道臺、一個知縣的行徑，官場中竟是男盜女娼的了，但繼之現在也在仕路中，這句話我뽎ꩶ慠虑౏絓썙鞈靦給ᅙɻ혰㚖౱柿ⵑ⩎앧⽶艦摙ɫ怰୏籷䭾౎훿譎ᆉ깢ᑺ㆐಍뿿奏ᅵ⡢摗䕫作౏䇿ٓ녒ꁱಊ᧿亐是古誼可風的麼？並且他方才勸戒我一番話，就是自家父兄，也乎芐摙౫῿⽷멎ὓɡ〰一面想著，又談了好些處世的話，他就有事出門去了。ഀ
ഀ
過了一天，繼之਍奎肈??虖౏ÿ譎蚉ᅎ葢扶ಗㇿ⍜ｬ｟葟ꩶ厊᪐೿䜰⩙ౠ䟿⩙Šヿ我看見他面色改常，突然說出這麼一句話，連一些頭路也摸坎಄䛿虔쥎岁著他。只見他又率然問道：「你來了多少天了？ᄰꩢ厊᪐೿ᄰぢ虒䅎ᩓ⥙虙Ɏ〰繼之道：「你到過令伯公館幾次了？ᄰꩢ᪊೿ᤰஐ乓大記得了，大約總有七八次。簰䭾졎卓᪐೿怰住⡏ᩗ뱵ꊞ౨峿公館裡的人說過麼？ᄰꩢ᪊೿弰꩎亊蒐᭶⛿ᑎ低⡏ⱗ繻彞㾆ౢ忿ꑎ๎給ɶ〰繼之道：「公館裡的人，始終恜๏뱠ꪞᾊヿ我說：「始終都說出差去了，沒有回來。簰䭾华᪐೿鈰६╧葒煶ᾊヿ我說：「沒有。簰䭾⍎葬㩶㩣董偶⡗ꑗՎ൩上。半天，又歎了好幾口氣說道：「你到的那幾天，⽎ಓ⿿홦뭝虓౎䛿乏過到六合縣去會審一件案，前後三天就回來了。在十天以前，他又求了藩臺給他一個到通州勘荒的差使，當天奉了札子，當天就稟辭去了。你道奇怪䝎⩙ὠヿ我聽了此話，也멎䚉虔౎䫿⥓鉙६照ꪊʊ簰䭾졎卓᪐೿丰是我說句以疏間親的話，令伯這種行徑，驎⽛०ཧ羏悐葏虶Ɏ〰ഀ
ഀ
此時我也無言可答，只坐在那裡出神！ഀ
ഀ
繼之又道：「雖是這麼說，你也앎坟▄ɠᄰ쩢⥎譙蚉徭ಁ훿꩎撊に❗??蒕罝౏䷿ﭒ푎鍝ｽ虮὎虧౎叿面腻ᅓꕢꙣಏ⟿љ}楎⥑ㅙ୎ⵎ偧ɛᄰꍢ腓쮉ஊ쭧౓惿ㅏ쁎c୎ࡐཔ葟譶앎ౠᅎꙢꚏʏᄰᅢ⽐౦靔綁ౙᇿ㚁腱綉絙葙??籢恔ɏ벁恥⽎葏煶ಊ絓扙扡赡꩑ಊ緿⡙홗䉎䕽⽎腦??虖葏౶㷿乾能一輩子譎抉ʗ〰我說道：「家伯到通州去的話，可是大哥打聽來的，還是別人傳說的呢？簰䭾华᪐೿ᤰ⾐ᅦ⡢犅彿㾆卢絢蚀葏౶䏿ὓⱷᾄ౷럿乥是謠言。你且坐坐，我還要出去拜一個客呢。ꨰ垊಄﫿聑뮕虓Ɏ0਍
ഀ
繼之已經回來了，見了我便問：「到那裡去過？ᄰ靓ꩶ䵎ʐ簰䭾乎卫᪐೿怰赏뭑当ⅎ⡱ɵᤰ??홖뭎??剒ಃ⿿䕓ꭓ葦౶惿ᑏ襎썛佟୏౎䧿乻楎୑ࡐ赧꩑ʊᄰ佢恕O煓᪊惿くᥒ蚈౏쓿乛뚐鉏६ὧヿ我說：「到了਍睎䉭౦﻿쑦乛Ŏ᭜ヿ虒᥎ಈ篿⩓﹧쑦乛ʐ〰繼之道：「這就是你的錯了，怎麼十多天工夫，쑎[Ŏ??뭖œ൷尊堂伯母在那裡盼望呢。ᄰꩢ᪊೿ᤰஐᅐ形卷ʐ멖腰譠蚉뙎⽛౏훿虓≎誓ඃ上的利錢，一齊寄去，饎䥥ほ쩒౥췿ൎ舊等坎ʄ〰繼之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你只管一面寫信，我借五十兩銀子，給你寄回去。你信਍彎乎必提明是借來的，也앎큟っ⩒譧垉⽎౏쩓쪈坼葘ꩶ䢊쑑??鑖䅎楓聑傒౛ꣿ貖赟쑑睛虿᭎仿然，令堂伯母又多一層著急。0਍
ഀ
一日早਍౎ᇿ腢ら??ඕ上去，出了門口，要到前面僱一匹馬。走過一家門口，聽見裡面一疊連聲叫送客，「呀萰v牎ಀ诿蚕❎聙ʕᄰ乢覺立定了腳，擡頭往門裡一看。只見有四五個家人打扮的，在那裡垂手站班。裡面走出一個客來，生得粗眉大目；身਍罎虺N灎牰➂͙葞睶殕ಈ槿ൿ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彜겉ʙᮉⷿ඘上戴著一頂二十年前的老式大帽，帽਍??垈䙎梘ɸ傘᭛珿ඁ上蹬著一雙黑布面的雙梁快靴，大踏步走出來。後頭送出來的主人，卻是穿的棗紅寧綢箭衣，天青緞子外褂，褂਍葎뒐坽貄셎葔♶????枈，掛著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蠟朝珠；頭਍㑎坢겄ཎ❟㵙౞׿ɽ傘녛캂᭿珿஁罎葺⽶f??끧ཥ葟杶칑걗瑎ಗŶꎐꊐせ❒聙ᙎəꌰꊐ멛??ⵖ??蚞??⶞ಘ뿿鱏襟౟뮀౓忿鉎୬乐傏౛忿鉎㥬걓劙ɑ贰୑ꍷ㮐멎䉎౦篿㹓୥虎걎䒙階ಈ睢??䮖ౢÿぢ॒??൫上面，彎著腰，嘴裡低葏ꩶ᪊೿쬰ಊ쯿ಊ쯿Ɗヿ直到那客人走的轉了個彎看譎蚉౎맿䵥㉢뮐౓೿䀰ご的一聲，大門關了。我再留心看那門口時，卻掛著一個紅底黑字的牌兒，像是個店家招牌。再看看那牌਍葎坶౛篿葛⽶౦㴰絫豔셎ɔ㒘ౢ??㒌녢캂౿忿ݬ玆??厈ಐ矿綕??沂⡑゙二十個宋體字。멎쎉ⵟ靎靦給罕。ഀ
ഀ
走到前面，僱定了馬匹，騎到關਍뭎౓诿争粐䭾Ɏ0਍
ഀ
繼之這一句話，說的倒把我悶住了。ഀ
ഀ
正是：禮賢下士謙恭客，猶有旁觀指摘人。要知繼之為了甚事笑我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五回    	珠寶店巨金騙去　州縣官實價開來ഀ
ഀ
且說我當下說那位苟觀察禮賢下士，卻被繼之笑了我一笑，又說我少見多怪，멎뚉你虏Ɏ佖单᪐೿ꬰ広林ⵑ葎ঐᩧ뱵䕽뱥ᾞヿ繼之道：「昨日揚州府賈太守有封信來，薦了一個朋友，我這裡實在安插୎虎౎惿ᅎś??౏ǿゐ㍒㽞ಈ緿⍙ஐzQ䩎Ɵ暐홽뭎ɓ〰我答應了，又問道：「方才說的那苟觀察，既⽎깦஌♘☠〠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繼之便道：「你今天是騎馬來的，還是騎驢來的？ᄰ絢蚀᥎煓ಊ卷횐摎䉫०乧便說出的道理，絎赙佑ౕۿ呓卻᪐೿ะ겚蚙葏ɶ〰以後便將別話岔開了。ഀ
ഀ
一時吃過了飯，我就在繼之的公事桌਍౎虛NŎ??౦꓿晎㍽㽞ౢ귿蚏籎䭾祈虑౏췿ぎ칒뮈ɓඍ上想著寄我伯父的信，已經有好幾天了，䵎뭑ꉓ佣ꉕ佣ɕ㄰ٜ炍ᆁ⽢㙏汲⡑ಙ䣿卑絢??虖虏鉎६౧꫿⾊葦銐६??虖ɏᄰ换腫侉ᅕ葢쑏뭛虓鉎६౧﷿㙟ⵤ஘護ᆉꍢƐ౏蓿⾐捺捫葫퉶⡣W୎셐뙘偧൛上，心中멎鞉靦핦ቒౠ乓便同他理論，於是也ᩎYಊㇿ灜蚍??虖ɏ〰ᥠ閐୞멎౎嗿᥎벐붞➁ౙ짿牡쒊葛౏忿乎拿਍뭎??ᅖ⽢쵏ɫꬰ広粗䭾꩎蒊煶皊ή乷錯，伯父有心避過了我麼？又想道：「就是伯父有心避過我，這底下人也牎睤ᆍ葢᭏厖ᆐ⽢㙏ꑲ乎ಐ仿可代我通信的麼？虠뭠౓㷿习出個道理。ഀ
ഀ
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，忽然一個丫頭走來，說是太太請我，我便走到਍㽎뭢౓诿蚉籎䭾⭎멙౎俿ॕᩧ譵Ɏ簰䭾⭎멙ｎ謁Q??㉿傔虛协᪐೿ᤰ⾐멦뙎腛憎⭑蒁౶໿力ॐ繎楶聑傒౛仿知值得㱎靐౟쯿悊ｏぢ敒쵹뭳こく累ɐ〰當下我答應了，取過鐲子出來。ഀ
ഀ
原來這家祥珍，是一家珠寶店，南京城裡算是數一數二的大店家。繼之與他相熟的，我也曾跟著繼之，到過他家兩三次，店裡的人也相熟了。當時走到他家，便請他掌櫃的估價，估得三百兩銀子둎ʌ0਍
ഀ
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鐲，看了一回書，細想方才祥珍掌櫃所說的那樁事，真是無奇ॎɧᤰ䦐᥻厚ಈﯿ⽎ᩦ뱵炞຀멦౎﷿膐斉䁑᭟嗿셏ꍬ媐ὐཱུ멡౎wಋ⤰げ，哪裡還念著有個「害地⡛豗ⵟ折ɔ젰睠쪍୥護ꎉ??沂⡑ƙꊐ葛v쁎譻౎盿??⽺ᩦ뱵ྞᵡౠ糿䭾졎乓肯說出來，內中一定有個甚麼情節，巴﵎₀걙඙上明白了才好。ഀ
ഀ
正在這麼想著，繼之忽地裡回到公館裡來。方才坐定，忽報有客拜會。繼之叫請，一面換਍捎ꂈ౑﫿뭑͓ꉧɛᄰ⢁㽦ಈ仿去理會。歇了許久，繼之才送過客回了進來，一面脫卸衣冠，一面說道：「天下事真是愈出愈奇了！老弟，你這回到南京來，將所有閱歷的事，都同他筆記起來，將來還可以成一部書呢。ᄰ佢ᩕ೿젰⽓쁦뱎讞὎ヿ繼之道：「向午時候，你走了，就有人送了一封信來。拆開一看，卻是一位制臺衙門裡的幕府朋友送來的，信਍低ᅕ繢䉞⡦뙗౛臿蚉??⩢ʊᄰ멖홰⽎㙦禍蒁啶쭞౓仿便怠慢他，因虜멏꩎᪊໿ᄰⱢ虧쩏腥??뙖౛ㇿ쭜ஊ䡎こ艒去談談。』打發來人去了，我就忙著回來。坐還未定，他就來了。我出去會他時，他卻沒頭沒腦的說是請我點戲。ᄰ絢むᥒಈ仿覺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果然奇怪，這老遠的路約會了，卻做這等無謂的事。簰䭾华᪐೿熈蚊ŏ盿䉵ᅦ形⽎ᥦஐཐᵡౠ佖확华᪐໿ꬰ広⾗T䵎౏암葛鱶譕﵎౥⟿뙙腛Ɖ㊐ὢ⾂艦摙౫ᇿ㵢赾୎ﵐ偎౛㋿⽢书必點的。』他聽了我的話，也好笑起來，說⽎??ᦞஐ㉐ɢᄰ佢확ぎ镒⽞ᩦ㉵ɢ혰⡎辈謹Q୎顐偢虛幏暐ᅽɢᄰ卢譢୎౷෿上面開著江蘇全省的縣౔쿿k୎⍐呾底下，分注了些數目字，有注一萬的，有注二三萬的，也有注七八千的。我看了雖然有些明白，然而我뽎ㅏ꩜⾊쥦靦號౎佖확⽎ᩦཱུᵡɠ혰摎䉫镦彰乎坐了，拉了我下來，走到旁邊貼擺著的兩把交椅਍౎槿멑َ偒虗౎훿䑎垖蚄ᅎ㍢誀ಐ꫿厊᪐໿ᤰ⾐靦㩟葿v鵎睨酣ɟ⾂腦T୎㩐౿腓枉譱垕蒄硶౶ǿゐ抈뮗౓׿恓乏到十天，就可以掛牌。這是補實的價錢。若是署事，還可以便宜些。』ᄰꩢ᪊೿✰๔⍠??ㅖ환扎ὔヿ繼之道：「這種人哪裡好得罪他！只好同他含混了一會，推說此刻初接大關這差，沒有錢，等過些時候，再商量罷。他還同我胡纏虎౎緿륙፛䵦詢홢睎䵥炈蚍Ɏ〰我說：「果然奇怪！但是我聞得賣缺雖是官場的慣技，然而總是藩臺衙門裡做的，此刻怎麼鬧到總督衙門裡去呢？簰䭾华᪐೿ᤰঐᩧ뱵厞ڐŴ腓魒❒葙멶౎ㇿ婎靐ɟ⽓警蚕漏≐ಓ矿虑䭎顢ౢヿ啒岆ⱑ౥⫿䵧⩑乙像樣了！ᄰꩢ厊᪐೿혰᥎⾐??ꁢὟཱུ䭡N华抐ɔ䘰乏知可有『貨真價實，童叟無欺』的字樣沒有？ꨰ蒊籶䭾彎ᅎ虻Ɏ0਍
ഀ
當下繼之因天晚了，便祈칑౗ㇿ⡜㽦ಈᅔ읢⦊əᄰꩢ瞊쪍づ敒쵹び㉏傔拏౐꯿ꎈ貐썣쥪坢ᆄౢ㓿ꪊꮊᦈ蒚v쁎ɻ簰䭾乎卫᪐೿먰썎꩟傖ಊ䳿ᦈ䎚⽎㡦譞Ɏᤰ譎앎ౠᇿㅥ卷蚐Ɏ怰쩏絥蚀ꍎ貐썣葪煶ಊ卷ᚐ扙ᦗ鮐앎쁠౻蓿亐知內裡的事情。就是那掌櫃自家，也還在那裡做夢，⽷T୎ᥐ횚葎扶ɔ〰我驚道：「那麼說，大哥是知道那個騙子的了，為甚뭎䩓㑔蚊홎౎䧿홻ᙎբꞀ䩣౔᛿բ뭝ﵓ皏౺䣿二是件好事？簰䭾华᪐೿ᤰ抈গ楧摑ᩜÿ摎⽜ᅦౢ화홎㚖赱鞊౟䛿乏過是因為常買東西，彼此相熟了，通過姓౔⛿鉎६g魎ꑎ앎ౠᇿ啢홎ꅎ᥻銐讕᭎賿摎ㅜ⽜䩦㑔蚊홎᥎ஐ멐౎忿⽎书能追究的。你道這騙子是誰？簰䭾꩎りᥒಈ㣿䭏⡢䱗偨൛上一拍道：「就是這祥珍珠寶店的東家！ᄰ絢蚀᥎熐ಊϿ虔N❎蝙ౖ᏿䊘䙦虔Ɏ䜰虫䩎䱓౦俿单᪐೿혰뚁ᥛ뚁౛嗿抂ὔヿ繼之道：「這個人本來是個騙子出身，姓包，協袐ɛ먰뙎멖홰᥎厚뺈๼౦諿홢葎呶字讀別了，叫他做包到手。後來他騙的發了財了，開了這家店。去年年下的時候，他到਍睎뭭౓럿蚌N㕎䉟譔楛桟??虖౏꯿횈靎蒈豶썣Ūᤰࡏᆊ譐蚉౎臿ډ홒䩎㕓᭟훿彎呎쥻虡౎盿獵셓ஈ䩎㕓號ɏᤰ䪐㕓⽟鑦鵎౨ꏿ貐썣葪腶蚉ॎ鵎᭨᣿ங楎鵑౨⿿Ѧཔᥜࡏᆊ汐㹑虭Ɏ瘰୵聎梒ꑹ牎Ւ婮ɩ丰鞐繟⥞ౙﯿ㆖じ虒౎䗿㙜홓ⵎ虎ⵎ榘౟㚁⽱❦뙙慛鱫ɕ〰൒上海去取了六萬塊洋錢回來：他占了三萬，掌櫃的三條是一萬八，其餘萬二，是眾伙計分了。當下這包到手，便要那掌櫃合些股分在店裡，那掌櫃꽎ʀ혰졎ꍓ鮐ཎᥜࡏࢊꅔಀ냿ꍷ鮐᥎ࡏᆊ౐ÿ୎୐ﵐ⾐腦徉坤஄≭憓멷ಉ௿坷஄≭Γ蒘౶鋿६g୎呐쥻ɡ摖홫虡桎虠౎௿虎᥎ஐ퉐䭫ɢ搰㭫㹒坥ꎄ覐孳ŏ넰ꍴ鮐煎罧ಉ蓿㲐靐य़䍎楓ɑꌰ펐襙葒홶뭓虓Nⱎ嶄䍎楓౑ÿⱎ嶄摎蚖ॎ䍎౓蓿ঐgⱎ涄౑훿걎驔虛腎鞉㺈멷َ坒抌ɔ〰ഀ
ഀ
我道：「這個圈套，難為他怎麼想得這般周密，叫人家一點兒也看祈虑ɏ〰繼之道：「其實也有一點破綻，乎⪐﹧辶譑葎䉶ᥦ౐냿徊酎썵也到就是了。他店裡的後進房子，本是他自己家眷住著的，中了彩票之後，他才搬了出去。多了幾個錢，要住舒展些的房子，本來也是人情。但騰出了這後進房子，就應該收拾起來，招呼些外路客幫，或者在那裡看貴重貨物，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呀，為甚麼就要租給別人呢？ᄰꩢ厊᪐೿娰ὐཱུ멡౎⳿虧⽏啦喆历面葶౶??啕繑୞㽐≢ಓ䣿二是好？並且誰料到他約定一個騙子進來呢？我想那姓劉的要走的時候，把東西還了他也罷了。簰䭾华᪐೿ᐰౕ᧿蒐蚐靎ş蓿蚐홎煎罧ಉヿ虒๎⥦ౙꏿஐ虎驎葛멶౎ㇿ饜䩐蚟聎傒虛ꑏፎ౦鋿६照罧暉홽౎仿知怎樣索詐呢！何況又是出了筆據給他的。這種騙術，直是妖魔鬼怪都逃祈홑葎뉶蕽承ɔ〰ഀ
ഀ
說到這裡，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了。ഀ
ഀ
吃過晚飯，繼之到਍㽎뮈౓ᇿ뽢虛楎őɏ瀰絠ř絜虙౎糿䭾彎祈虑虏౎盿୵ᅎㅢݜꑏ晎홽Ɏ혰ꕎ乣蚐౎꫿ຊ⥦ㅙꁜŒ쑜뭛ɓᄰ楢୑멐졎鉓잕瞊蚍ɏ0਍
ഀ
我道：「這是我日夕感激的。簰䭾华᪐೿ꪂᾊ쁡౯惿὏쁡乯了許多呢。你記得麼？你讀的四書，一大半是我教的。小時候要看閒書，又扎䡓ὑ쥵靦౟৿乧懂的地方，都是來問我。我還記得你讀਍弰偛๛헿썒୺ᨰ໿丰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；靎뱟썥౟�䉒뱬⍥ཬꌰ纐౓胿蚋N⥎乙得਍౓◿葠腶穀虑虏౎蓿⾐ᅦၢ恎᭏蚉౎惿䵏ᡢ鞊扟ɔᄰ졢乓是先生，沒有受你的束脩，這便怎樣呢？搰䉫ᅦ睠ྍ䉜ᥦ聐౦᫿䩙⽓籦䭾奎ᅥ葢ɶ혰ꪖ⾊鹦䡟ὑ౵㛿౱ꎀ䢐ὑ콷奥楥䵑౦᣿亊得只會打，哪裡有甚麼好教法。若⽎籦䭾౎ᇿ쪁葎⾐뭦垖乛通呢。此刻他又是這等招呼我，處處提點我。這等人，我今生今世要覓第二個，只怕是難的了！想到這裡，心裡感激得๷⍠䵪絢ౙ绿乞䅎୭??虭ɏ꩖厊᪐೿ᤰஐ幐䚗ᅏb୎멐὎쁡౯ㇿ⽜䡦᭑Ŕ똰쵛౫忿⽎ὦ쁡葯虶乎得的。搰䉫ᅦ詢??삂??葛譶౎??號౎ÿ썎ὓ쁡籯䭾౎꫿熊䮊ⵎ౎狿得뵎佔虏Ɏ0਍
ഀ
我說道：「這句話，只怕大哥說錯了。我今天日裡看見他送客的時候，莫說穿的是嶄新衣౧闿୞멎彎??鑖୎౐벁ͥ癶䥵ɑ̰癶䥵౑ᕓ习能夠這麼樣了。簰䭾ᅎ卻᪐೿䐰ὑ౟惿問ᚆ健者౭卷鞐ㅟ᪊əꌰ힐멥⽎fͧ逸뙤偧葛౶ﯿ⽎깦ぺ๒뱠⎞౪蓿⾐腦憎坤꺄뙺偧ɛरg୎ᅐ煻ಊ蓿⾐ᅦ⡢葵镶୞멎䩎㑔ᆊ葢౶ᇿ䩢㑔蚊᥎ஐᅐ煻暊恽絏ಀ惿ㅏ卷蚐Ɏᤰ閐୞멎ᅎ摢㭫葒⢐坵抄౔ㇿ⽜ꍦஐ??䞚ɓᤰ??䞚⽓걦칎蒈멶౎ᇿꍢ璐㉞겐͎晧蒊䉶ᥦ౐ㇿ⡜虵홎Ɏ혰ॎg⥎屙我說一件事：說是從前未投著主人的時候，天天早起，到茶館裡去泡一碗茶，坐過半天。京城裡小茶館泡茶，只要兩個京錢，合著外省的四文。要是自己帶了茶葉去呢，只要一個京錢就夠了。有一天，高升到了茶館裡，看見一個旗人進來泡茶，卻是自己帶的茶葉，打開了紙包，把茶葉盡情放在碗裡。那堂਍葎멶华᪐໿㘰䦃ᖄᅠ虜睎὿࿿ꌰ힐멥๎ﰰཔ蘰N牎厀᪐໿怰슈靡şᇿᥢஐ⽐❦罙உխ??핫⵬羆蚉葏൶上好龍井茶，只要這麼三四片就夠了。要是多泡了幾片，要鬧到成年鵠㙕抃ɔ༰Ȱ൘上的人，只好同他泡਍虎Ɏ??䞚絓蚀౎멎䝰⩙ౠ烿亍뮐୓୷౷훿ꍎ㚐鞃鎈ಕ쓿垘঄??䝖㙲䦃಄ㇿ⽜獦㡞͞葔饶䞙㙲ʃꌰ靎㙬蒃㑶౬꯿ꪃ銊६է牽ಂ⏿쎐從乎曾黃一黃，竟是一碗白冷冷的開水。高升心中，已是暗暗好笑。後來又看見他在腰裡掏出兩個京錢來，買了一個燒餅，在那裡撕著吃，細細咀嚼，像很有味的光景。吃了一個多時辰，方才吃完。忽然又伸出一個指頭兒，蘸些唾沫，在桌਍坛౛㣿౓[䙎ɻ??䞚썓ⵟ衎멎䝰ౙ響ᥠஐ멐啎⡎齵げ艒摙౫⣿㙗⢃蒈첐ᙓ扞Ŕヿぽ好썵뭟୓홷ᩛ뱵垞ɛ鼰虓홏ꍎ⾈坛౛홖͎퉔ձ䊙౦훿㚖ͱ葔䅶ٓདྷ썜౟ꏿ֐඙上的芝麻，總䵎॑魧襎⡣䱗൨上，他要拿舌頭舐了，拿手掃來吃了，恐怕叫人家看見絎୙౷ㇿ虙뙎偧౛䃿⡎ꍗ䞈??垈坛㡛蚆͏ɔର홷虛䩎⥓坙౛䳿൨上的芝麻一顆也沒有了。他又忽然在那裡出神，像想甚麼似的。想了一會，忽然又像醒悟過來似的，把桌子狠狠的一拍，又蘸了唾沫去寫字。你道為甚麼呢？原來他吃燒餅的時候，有兩顆芝麻掉在桌子縫裡，任憑他怎樣蘸唾沫寫字，總寫他ぎ㑒ಈ䃿홎䕎ཥ婡ၐ??ᡟ蒊⍶偪౛죿䕓ཥ婡ၐﵢ㙟鉱龑葠⍶偪౛諿䱢偨쵛b쵎ౢꏿ鶐뮂㚁ݱ蚗祈虑౏훿赎婑ၐ坛葛⍶偪౛㚁ㅱぜ虒㑎虖Ɏ〰ഀ
ഀ
我聽了這話，멎ᆉ虻Ɏꨰ厊᪐೿ᤰஐᕓ⽠०썧扟륟홛睎౿ঈᥧ䦐譻Ŏヿ繼之道：「形容扎륟౛ᇿ乓知道，只是還有下文呢。他燒餅吃完了，字也寫完了，又坐了半天，還꽎뮀ɓ⤰ᅝ䡔虓౎﷿㙟q୎ཐ楜偛灛㊍蚐౏峿著他道：『爸爸快回去罷，媽要起來了。』那旗人道：『媽要起來就起來，要我回去做甚麼？』那孩子道：『爸爸穿了媽的褲子出來，媽在那裡急著沒有褲子穿呢。』那旗人喝道：『胡說！媽的褲子，⡎깗녶偻캈ὕ࿿ꨰ垊಄῿虎N୎㱐牷ಂ臿羉ꍏ榐偛뭟葓䥶潑ɦꌰ榐偛乛會意，還在那裡說道：『爸爸只怕忘了，皮箱子早就賣了，那條褲子，是前天當了買米的。媽還叫我說：屋裡的米只剩了一把，喂雞兒也喂﵎蒘虶౎㡓㡲뭟띓䪌䝓獓虼౏䷿⁢婙ⵐ折ɔ༰ꌰ힐멥❎鵙U牎厀᪐໿︰恮葏睶ſ᧿좈鉓६끧暊ᅽὢ≐ಓ臿悉虏??ᦈ鮐깎煺媊ᩐ뱵ƞ࿿ꌰ榐偛蝛葖艶ୗ虎䭎ౢ哿쥻虡繎୞๐⼰ས地౛ዿP蚐繎敞౫맿䵥謁뭑ɓꌰ힐멥葎麁厊᪐໿桓ꍠ鮐멎౎⧿⥙虙晏ᅽὢ≐ಓᇿঈㅧ᪊≙즓污횑౎靓??垈꺄౺꫿榊깓煺ʊᤰ鮐楎偛ᅛ結掀虡౎仿管有人沒人，開口就說窮話；其實在這茶館裡，哪裡用得著呢。老實說，咱們吃的是皇਍뙎葛౼ㆈ깜ぺᥒஐﵐ剎扑ɔ༰ꨰ垊಄쯿睺蚍腏炉ʍꌰʐ൘上的人，向他要錢。他笑道：『我叫這孩子氣昏了，開水錢也忘了開發。』說罷，伸手在腰裡亂掏，掏了半天，連半根錢毛也掏祈虑ɏ㐰ꪈ᪊໿‰坫悄葏౶໿葥悐睏ɿ༰ꌰஐɐ൘上꽎ʀⴰ䡲홙ꭎ誎趐ᾊ葷䩶蝓ﵥ銐६౧ﯿ酎恡浏坢횄౎훿꩓ຊť蚐౏䧿{͎ŧ蚐᭏죿꩓ꎊʐ൘上的人὎㱵孷౷໿怰❏㩙⽓⁦멫뙎≛蒓뱶ᾞ࿿ꌰʐ൘上說：『我只要你一個錢開水錢，ꅎ恻ᩏ뱵➞㩙豲㩎ɲ怰葏蚐N蝎≥ಓㇿ赜悊⽏給≙᭯蓿亐出一文錢，任憑你是大爺二爺，也得要留下個東西來做抵押。你要知道我﵎몀虰N蝎≥ಓヿ恒鱏൞上去收帳。』那旗人急了，只得在身邊掏出一塊手帕來抵押。那堂਍陎譢蚕O୎౷⿿f䩎류륥葥쵶அͭ౞෿上頭齷齪的了靎౟௿൷上去大約有半年沒有下水洗過的了。因冷笑道：『也罷，你虎홏౓緿祙奎坵䱤偨ɛ༰ꌰ힐멥륎靥⭟ꮁ뮎虓Ɏ怰꩏ᦊ亐是旗人擺架子的憑據麼？ᄰ絢蚀᥎橎u麊ಊᇿꩻ厊᪐೿✰౔惿乏要只管形容旗人了，告訴了我狗才那樁事罷。簰䭾乎慌??꩟ފ臭虑ɏ0਍
　　ഀ
繼之道：「這麼說，我倒﵎亀告訴你了。這個人姓鐘，叫做鐘雷溪……ᄰ㙢坤ꪄ厊᪐೿ะ뱠亞『鐘靈氣』，要『鐘戾氣』呢？簰䭾华᪐೿怰졏腓ᆉꩢ䖊譥౎죿腓蚉协鑢౜ᇿ乢說了。蜰靖ᅟ⹢䉙乬迭。繼之道：「他是個四川人，十年頭裡，在਍睎譭蚕N뙎Ὓ౨᫿蚐楎뙑≛誓ಃ쿿뙫乛過通融二三千銀子光景；到了年下，他卻結清帳目，一絲⁎ɫ∰誓ඃ上的人眼光最小，只要年下⁎홫葎≶ಓ훿ㅎ멎⽰給㭙李蚘Ɏ〰虒ⱎ豻瑎౞ᙓ졙॓╧뙒≛誓蚃屏ⵑ虤Ɏᤰ瑎ᕓ᩠蚐ॎ??뙖≛誓ಃ㛿౱往乎過五六千的往來，這年他把門面也改大了，舉動也闊綽了。到了年下，非但結清欠帳，還些少有點存放在裡面。一時錢莊幫裡都傳遍了，說他這家土棧，是發財得很呢。過了年，來兜搭的錢莊，越發多了。他卻一概腎ಉ꫿⾊ᅦ쩢瑎὞ཱུ❡虙౎৿鑎䍎聓號乏濟事，最少也要一二萬才好商量。那些錢莊是相信他發財的了，都答應了他。有答應一萬的，有答應二萬的，統共通了十六七家。他老先生到了半年當中，把肯通融的幾家，一齊如數提了來，總共有二十多萬。到了明天，他卻『少陪』也꩎牎ಀㇿᥜ벐炞蚍Ɏἰ抈ಗ῿୎虎繎䅶虓୏穐녺౻᧿ࡏᆊ彐灎蒍煶剟ﵑ銐६ɧ耰誒ඃ上的人吃一大驚，連忙到會審公堂去控告，又出了賞格，਍虎끎幥ᦀ䩽絔౶뭠䥓홣Ɏᤰ箐⽓❦睙衭??㲑葏౶䦈靣홟坎Ƅ惿쥏靦홟ぎ뮈虓὎훿㙎虞聎傒౛ÿ㉶겐౎珿絞ぶㅗ停ൣ上一個大花樣的道員，加਍N୎豐셎ɔ㒘ౢᗿ譟މţ౷蛿くᥒᦈ??ʈ怰ɠ࡞腑斉顑㑛ౘꏿ슈靡ㅟ᪊ə鸰號偏卣葔౶T୎偐乣➐녙⎂Ὢ᧿厐ᙔ??蒈౶仿知幾年才碰得਍N୎౐᧿ஐ⍐ᆐ形乎很明白。聽說合十八省的道缺，只有一個半缺呢。0਍
　　ഀ
我連忙問是甚麼笑話。高升道：「就是那邊苟公館的事。昨天那苟大人，멷虰ᩎ譵腎Ήꉧɛ멖鉝६❧捙枈，到衣莊裡租了一套袍褂來穿了一會。誰知他送客之後，走到਍㽎ಈ훿ꍎஐ鑐牎葫ྲྀᅜ㩜౲䯿ﾈ坢୎륐뭬ᢞ౗胿홟ꭎඎ上一摟，把那嶄新的衣౧⟿ඛ上了兩塊油跡。뭎핓홒౎ዿ彐睎虿᭎훿ᅎ乐知那個說是滑石粉可以起油的，就糝਍魎텎襷౼�ꡢ靱eꡎ౱ዿѐൟ上了兩塊白印子來了。他們恐怕人家看出來，等到將近਍졎⩱﹧൦上燈的時候，方才送還人家，以為可以混得過去。誰知被人家看了出來，到公館裡要賠。他家的家人們，ㅎٵ꩒ಊ諿虢멏َ贈❑聙ಕ쫿쩽襽ඕ上；那個人就在門口亂嚷，惹得來往的人，都站定了块஄ɷ༰葜ꍶ䊐ᥦ౐烿絠띙熌罧炉亍ಐ௿護ꎉ몐捎陫坢ꎄᚐə劉౑멓뙎୛扷ɔ〰我聽了這一席話，方才明白吃盡當光的人，還能夠衣冠楚楚的緣故。ഀ
　　ഀ
正這麼想著，又看見一個家人，拿一封信進來遞給我，說是要收條的。我接來順手拆開，抽出來一看，還沒看見信਍葎坶౛䣿譑㕎_䍎楓聑傒葛詶梃౹쯿⢄ൗ上面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方才悟徹玄中理，又見飛來意外財。要知這一千兩銀子的票是誰送來的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八回    	隔紙窗偷覷騙子形　接家書暗落思親淚ഀ
ഀ
卻說當下我看見那一千兩的票子，腎ｹ썮酟텵ɠ贰୑ꍷ扏䊗౦狿坿಄ᠰ??ぽ兩個字。然後檢開票子看那來信，਍扎檗橫鱫鱥葥౶坛榄॑䱎垈ɛ葛⽶ᩦÿ਍
　　ഀ
我看了這信，知道是鐘雷溪的事。然而뽎祐Q䍎楓葑㙶鵥晨홽౎ｖ虢᥎Ɛ౏烿ろ㽦ಈۿ䮘홢乓㕎᥏虽౏虛౎㘰づ虒O౎擿杫౱㏿汔⡑㚙鵥と十三個字，給那來人帶去。歇了一點多鐘，那來人又將收條送回來，說是：「既然吳老爺⡎뙗౛ݓꍜƐ籏??ౖ藿ᅟᅢ赐őゐ??ඕ上去。瘰୵??䞚덓虐᥎熐㊊蚐ɏᄰౠ᧿Ɛ鍝왽譢蚕౎໿뱠綞葙횐Ɏ??䞚禎뭑ꑓ꩎᪊೿ᤰ鍝ࡽ멜詎ŏゐ??ඕ上去了，͎ꑧ變葎౶㛿鵥쵨ൎ舊拿了去罷。0਍
　　ഀ
我聽完了一番話，知道他走了，方才繞出來，仍਍も㽦뮈ɓ0਍
　　ഀ
我笑道：「我看大哥待人是極忠厚的，怎麼說起話來，總是這麼刻薄？何苦形容他們到這份兒呢！簰䭾华᪐೿ᄰ啢ᝏ卷ᦐ벐ஞ镐ぞ౽⿿䵦瑒㉞겐䉎౦亍ඐ上海，遇見一個報館主筆，姓胡，叫做胡繪聲，是他告訴我的，諒來⽎䝦煐ʊ〰我笑道：「他坔婓橐牾ಀ狿往͎橧౾㚁葱뱕扥륟멛뙎葛虶Ɏᄰ㵢乾信送詩去登報的人，個個都是這樣。簰䭾华᪐೿㚁乱能一網打盡，內中總有幾個᥎⎐葪౶㛿౱㶀⽾ᅦ硜葥虶Ɏ萰ঐ絧ᅙ葻扶౔惿୏ꍷ㆐൘上⽎०ㅧ᪊䱙殘極벊ᾞ᧿岐䱏殘極蒊멶౎賿䕟䩞絔൶上面，總有他的書畫仿單，其實他並͎歧ɵर멧쭎妊홥䉎౦훿뽎쭏몊뙎䙎死虵౎䱝඘上兩句詩，寫਍N୎㹐౫뿿靏⽻홦歎葵虶Ɏ〰我說道：「這個於他有甚麼好處呢？簰䭾华᪐೿혰葎ｶ깎幕㢗䭞둎᪌毿u詎䝢偢౛仿是兩元，也是一元。他叫別人畫，只拿兩三角洋錢出去，這⽎๦ᨰꙜॎ⥧쥒པ배ᾞ᧿⾐楦뚊葛歶ɵ萰ঐꍧ殐뙵葛楶把ᩔ৿楧୑뭐垖乛通的人，他卻會畫，並且畫的還好。倘使他安安分分的畫了出來，寫了個老老實實的਍୎㹎౫⫿ᝧ乖過得去。他卻偏要學人家題詩，請別人作了，他來抄在畫਍Ɏᤰ徐葎瞐虿Ɏꌰஐ㽐偺౛훿졎ѓ⢋詗偑൛上，以備將來䉎䭦Nʗᤰ徐睎虿Ɏ뀰홷豎號䵏葺楶㾊彺ᩎ虙౎仿用再求別人了，隨便畫好一張，就隨便抄਍N陎ಙ훿葎膐坛ຄаඓ舊作補白』呢。誰知都被他弄顛倒了，畫了梅花，卻抄了題桃花詩；畫了美人，卻抄了題鐘馗詩。0਍
　　　　隔簾秋色靜中看，欲出籬邊怯薄寒。隱士風流思婦淚，將來收拾到毫端。ഀ
　　ഀ
「你猜，這首詩是題甚麼的？ᄰ卢᪐೿ᤰ隐榙亊見得好。簰䭾华᪐೿怰ᑏ乎要管他好絎ౙ惿ᱏ⽳䱦᪘뱵蒞ὶヿ我道：「਍ⵎ榘??靬衟᭟闿୞楎౓㳿⽏䱦쪘놃Ƃ眰ࡨ歔葵ɶ〰繼之忽地裡叫一聲：「來！ᘰ扙㆗虜虏୎뙐멛Ɏ簰䭾屎他道：「叫丫頭把我那個湘妃竹柄子的團扇拿來。丰一會，拿了出來。繼之遞給我看。我接過看時，一面還沒有寫字；一面是畫的幾根淡墨水的竹子，竹樹底下站著一個美人，美人手裡拿著把扇子，਍ⵎ蒘⢐녭劂??並Q୎ࡐ깧虎ɏ欰䙵⽻书錯的，旁邊卻連真帶草的寫著繼之方才念的那首詩。我這才信了繼之的話。繼之道：「你看那方圖書還要有趣呢。ᄰ赢୑䉷౦诿উg୎Pᩛ譙릉葥퍶獘ᚁ卦⡢ൗ上面，已經絎୙虷Ɏ贰୑ꍷ螐坥䉛౦篿⽓౦欰靵㍛協傐౛槿碊乛剧や十個篆字，멎➉ᅙ睻蚍౏俿单᪐೿✰౔惿᥏誐䝢偢蚈葏ὶヿ繼之道：「我慕了他的畫౔秿ひ塗멢ぎ൒上海去，出了一塊洋錢潤筆求來的呀。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話了，可⽎ᅦꩢ熊㮊葒ಅ拿륟멛뙎虛Ɏ〰ഀ
　　ഀ
說話之間，已經開出飯來。我멎媉炚卵᪐೿䀰Ŕ᫿뱵䊞ᥦ虐὎ᇿᅢ읓鞊繟⥓ౙ໿뱠㆞譜蚘὎ヿ繼之道：「時候是虥౎惿쩏⥎睙蚍靏牟蚐魎Ɏ〰我趕忙洗臉漱口，一同吃飯。飯罷，繼之到關਍뭎虓Ɏ0਍
　　ഀ
繼之看罷，指著述農說道：「這位也是詩翁，你們很可以談談。배⽥ᅦౢ늏춏낑塥煥瞊蚍౏늏좏鍓ᆋぢ홒㽎뮈偓౗槿멑읎蒊敶䁑ɟᄰ졢큓督䶍繒⥞籙䭾꩎蒊靶륥呥士那番話。述農道：「這是實有其事。਍睎ね륗౥⇿䝱乙有，倘能在那裡多盤桓些日子，新聞還多著呢。ᄰ卢᪐೿挰⽫ɦ??ᅠ⡢ൗ上海往返了三次，兩次是有事，匆匆便行；一次為的是丁憂，還在熱喪裡面，뽎祐虑᭏ᮐʐᤰ??ᅖ乢ඐ上海時，偶然看見一件奇事，如今觸發著了，我才記起來。那天我因為出來寄家信，順路走到一家茶館去看看，只見那吃茶的人，男女混雜，笑謔並作的，是甚麼意思呢？늏厏᪐೿ᤰ鮐獎偙౛婓칐??蒖멶౎ㇿ⽜䅦㱭葚ྲྀᵡౠ忿ॎ潧뚂獛偙౛忿ॎ൧上茶館的，這是洋場਍葎꡶⎘ɬर䉧彦뵎୥腐౎㛿౱亀久就開禁的了。ᄰ卢᪐೿舰摙ꩫಊ柿け⽗鉦६ᥧꢐ⎘葬虶὎ヿ述農道：「內地何嘗沒有？從前਍睎칭ಈ忿⽎fⱎ蒂獶偙ᅛ൐上茶館的，਍剎᎑葪౶賿號ꭏᦈ䶐㵏腝啹虽Ɏ〰我道：「這倒是整頓風俗的德政。᥷䶐㵏⽝끦ᾊヿ述農道：「外面看著是德政，其實骨子裡他在那裡行他那賊去關門的私政呢！ᄰ卢᪐೿ᤰ좐⽓f䝓煙ʊ섰㽹뽥셏㽹虥౎죿⽓ᩦ뱵쪞뮌??肕蒕셶㽹扥ὔዿ腐쮉妊쭥妊ɥ〰ഀ
　　ഀ
述農道：「這位總巡，專門仗著官勢，行他的私政。從前做਍睎罭肉㉝䂖표葔䉶ᥦ౐훿葎v୎ཐŜ䚀ౚ퟿虓홎葎푶䡙౜Ͽὔॵ䞝奲筱虫Ɏ혰桎葠虶乎得，就把他該管地段的煙館，一齊禁絕了。外面看著，⽎졦⽓띦㽟뱥ᾞ냿홷李ঈᥧ벐ஞ앐쁠౻벁홥腎晹獚͙㙔쁎葻煶ಊ⽦鱦蒑虶乎得。他自己本來是一個南貨店裡學生意出身，๷뱠⎞౪꯿횈灎ろ顒㑛뮈ɓ怰ᥠ䦐멻뙎౛৿ᩧ뱵辞ί䃿홎홎㚖婱虐㵎ౝ훿ꍎ䵎ཏ큜ౙ鍝ൽ上二十歲的人了，還沒有出嫁，卻天天跑到城隍廟裡茶館裡吃茶。那位總巡也腎批홫Ɏﴰ㙟q⥎ౙ᧿䶐ཏ큜乙見了。偏偏這天家人們都說小姐並﹎辶❑聙ಕㇿ⡜䭗??睛蚍ɏ뀰홷汎⡑蒙㽶偢౛⿿쩦恽⢗칗獗閁୞౎辶좁쩓뱽垌캄ⵗಘꏿྐ큜⽙⡦辶ඁ上搭了跳板，走過城頭਍뭎葓ɶ靠ꍟ䶐㵏쭝䉺辶虑N华䪐㩔౹틿뽎칬獗蒁䕶ᅜݬ辶욁뭢౓꩓傊㉠떖ཛ౜죿禎䩑㩔౹臿批晫獚͙㙔ʃᤰ亐是賊去關門的私政麼？0਍
　　ഀ
這一天，我正在寫好了幾封信，打算要到關਍뭎౓﷿㙟聱ඕ上的人，送進來一張條子，即接過來一看，卻是我伯父給我的，說已經回來了，叫我到公館裡去。我連忙袖了那幾封信，一逕到我伯父公館裡相見。我伯父先說道：「你來了幾時了？可巧我⡎뙗౛᧿沐⡑蒈멶౎篿졓S୎ﵐ亐認得你，幸而聽見說你遇見了吳繼之，招呼著你。你住在那裡可便當麼？如果衎뽟癏౵仿如搬到我公館裡罷。ᄰꩢ厊᪐೿估⡏ꍗ袈뽟癏ɵ簰䭾九用說了，就是他的老太太，他的夫人，也很好的，待姪兒就像自己人一般。⼰㙏卲᪐೿〰镒卞⩢멥뙎乛便。繼之今年只怕還﹎ｦ८䅎牓౫훿葎⭶멙㚁⽱瑦ᕞ蒏౶惿㡏譞벉ᾞ惿홏㚖葱⾐୦ཐ楜偛౛㛿౱ꪀྊ彜乎小了，這嫌疑਍扎ಗ仿能罎抐ɔᄰୢ恷葏⾐ⱦつᅒᥢ瞈ɿ〰我說道：「現在繼之得了大關差使，㡎??뙖౛壿剙⡑汗⡑枈쥱ౡÿ䉎㱦乏乎便搬出來。ᄰᥢ煓蒊銐६ꩧ貊౛⿿㙏ㅲᅜ卻᪐೿ะ뱠횞詎b୎뙐౛壿虢୎ཐ楜偛Ὓヿ我接著道：「姪兒本來年輕，쉎靡᩟뱵ಞ仿過代他看家罷了，好在他三天五天總回來一次的。現在他書啟的事，還叫姪兒辦呢。⼰㙏絲콙͐婔蒚⍶偪卛᪐೿怰๏뱠㆞౜화Ꙏ벏ᾞ惿ꙏ鞏號뱏ᾞヿ我說道：「這乎繛Ş睏虿౎忿鉎६ᩧ뱵ꚞ亏來。⼰㙏卲᪐೿萰ঐ晧ൽ上司的稟帖呢，夾單咧、雙紅咧，只怕륎፛睦ɿ〰我道：「這乎⾐??㝖浑셑檈葒⭝ౙ腓垉扛瑝챥靛ಞꏿᖐ习接氣也腎쪉葽౶᧿륦፛虦Ɏ〰伯父道：「小孩子們有多大本事，就要這麼說嘴！你在家可認真用功的讀過幾年書？ᄰ卢᪐೿⽦鹦͟牎൫上學，一直讀的，乎㆐⽜뭦瑓㵞୤繎୞ࡐ౧쫿瑎彞멖腰憎聑ಕ䷿碉葛ɶ〰伯父道：「那麼你??뭖絓絙葙聶౦߿虜ଢ଼൐上進，卻出來混甚麼？ᄰ卢᪐೿ᤰ徐⽎Ѧ메葎㹶⎁౬剙鹑ཟㅜ乜望這一條路走，๷뱠蒞౶᧿蒍灶຀彦鉎६ɧ䠰ὑ冀虑䱎౶臿岉๏欰ꅑྀర剙䡑ㅑⵜ➘虙Ɏ瘰㙐硱坛岄個策，做篇論，那還覺得活潑些。或者作個詞章，也可以陶寫陶寫自己的性情。0਍
　　ഀ
走到關਍䉎౦냿㵷뱼㽢院蚓౎ᇿㅢぜ늏㾏뮈偓ɗ估睕늏ಏ䷿卷粐䭾??汖⡑뮙虓Ɏᄰ卢᪐೿簰셾ᅿ虔祐뭑⽓书鎖門的，何以今日忽然਍虎陎抓ὔヿ述農道：「聽見說昨日丟了甚麼東西呢。問他是甚麼東西，他卻꽎ꪀʊ〰說著，取過一迭報紙來，檢出一張਍ㅮ୘昰ᅽୢ౷鿿虓䵏繒⥞ᅙ屢葏ꍶঐ陎඙《晢幚ஊర鍝筽൶上去了。我便問道：「這一定是閣下寄去的，何必呢！늏ᆏ卻᪐೿젰啓앏也寄去呢！這等佳作，讓大家看看也好。今天沒有事，我們擬個題目，再作兩首，好麼？ᄰ卢᪐೿ᤰΐ鉓६ᥧஐࡐಁ೿ᒀ彎乎敢在班門弄斧，還是閒談談罷。那天談那位總巡的小姐，還沒有說完，到底後來怎樣呢？늏ᆏ卻᪐೿怰ꅓ慻鱫絕ᦀ鮐䕎譥౎惿絏絙葙쭶ᆊb쭎ಊᇿ뽢ᩏ꩙鮊晎恽絏ʀ〰說著，用手在肚子਍쵎虢N쵎卢᪐೿ᄰᥢ抈ಗ䗿譥ᩎ坙抄ɔ〰我道：「幾時拿了薪水，自然要請請你。此刻請你先把那未完的卷來完了才好，㙎౱ᇿ驢傀⪈뙠葠ɶ〰述農道：「呀！是呀。昨天就發過薪水了，你的還沒有拿麼？ꨰ垊಄ㇿ镓୞멎ぎ㍒㽞뭢홓ɓ묰虓N͎౧??虖꩏厊᪐೿㌰Ŕ㪀ｲ㉢캐뭗虓Ɏ〰述農又笑道：「今天吃你的၎齢౒絓䥙୻ⅎ葫虶Ɏ〰我道：「明後天出城，一定請你，只求你先把那件事說完了。늏厏᪐೿ᄰꍢ⦐꩙りᩒ뱵ゞ륗౥忿??ᡟ蚊౎惿靏腟킉ᅣb큎ɣ〰我道：「你說到甚麼那總巡的太太，叫人到嘉定去尋那個轎班呢，又說出了甚麼事了。늏厏᪐೿Ŕ⿿虦Ɏରぜ॒驖뭛౓냿ꍷ亐筳婓虐豎ᩔ虜Ɏ細륙፛䵦ꩢ鞊홟꽎蒀힐౏췿ൎ舊回到਍睎౭෿養了幾個月的頭髮，那位太太也ㅎ靵㵟婝㭐౎泿詸ᥢ䶐ㅏྊ큜䵙蚑홎Ɏ젰ｓ홢뚁葛셶쑹肄ಒ壿홢晎ս㪂౲೿화獎罙做虣୎詐㵢ɾ萰㲐垐ꎄ㶐ౝ홓౎獔罙Z譝Ɏꌰ㶐ᕓ⽠f䵎ﱏ条葑౶䧿虙ꭎ౎仿敢有違，就同他謀了個看城門的差事，此刻只怕還當著這個差呢。看著是看城門的一件小事，那『東洋照會』的出息也ᅎ扜ɔᤰ譎౎ᇿㅢ摜ꩫ貊虛౎臿ᆉ赢ﭑ魭祈虑౏ﭓ乭得了。0਍
　　ഀ
我正要再往下追問時，繼之打發人送條子來，叫我進城，說有要事商量。我只得別過述農，進城而去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適聞海਍ㅎ䝺譙౎죿睓칫ⵗ聎⅐㑑ɘ⨰㉷캐豗य़ᩧ뱵膞讉౎ᓿ蕎ୟ??赖꩑ʊ0਍
　　ഀ
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，梳洗過後，我就帶了鑰匙，先到伯父公館裡去。誰知還沒有起來。我在客堂裡坐等了好半天，才見一個丫頭出來，說太太請姪少爺。我進去見過伯母，談了些家常話。等到十點多鐘，我實在等쩎虓౎僿ᕠ??ඕ上有事，正要先走，我伯父卻醒了，叫我再等一等，我只得又留住。等伯父起來，洗過了臉，吃了一會水煙，又吃了點心，叫我同到書房裡去，在煙床睡下。早有家人裝好了一口煙，伯父取過來吸了，方慢慢的起來，在書桌抽屜裡面，取出一包銀子道：「你母親的銀子，只有二千存在਍睎౭铿큎㆑澐ౠÿ瑎灞絠Y繎楶葑⥶≒ಓ훿虓虏Ɏᄰぢ൒上海去取，來往的盤纏用了二十兩。這裡八十兩，你先寄回去罷。還有那三千兩，是我一個朋友王俎香借了去用的，說過也是五釐週息。但是俎香現在湖南，等我寫信去取了來，再交給你罷。ᄰꕢ乣蚐聎傒౛䫿??ඕ上有事，要早些去。伯父問道：「繼之今日來麼？ᄰ卢᪐೿蘰葏ɶ쨰⥎홙乎到關਍뭎౓忿⽎멦葰婶൦上要赴這個席。⼰㙏卲᪐೿ᤰ徐⽎멦恰葏譶౎훿李쥱虡恎౏ᇿ乢能쭎쮊횊Ɏ怰ॏ譧䡎뭑睓ɿ〰ഀ
　　ഀ
我就辭了出來，急急的僱了一匹馬，加਍繎굞ಗ闿ろ??ඕ上，午飯已經吃過了，我開了簽押房門，叫廚房再開਍蚘౏ÿ扎쮗螊늏蚏읏⦊ə뀰홷摎㭫汒譑??౟仿得個空。我吃過了飯，見沒有人來回公事。因想起繼之托我查察的事情，這件事沒頭沒腦的，鹷睧ʍ虠N͎핧偬౛훿禎ꍑ殐䅑楓聑傒౛㻿⡥汗譑䱎൨上，把房門虛掩起來。繞到簽押房後面的夾衖裡後窗外面，立在一個裡面看譎ᚉ扙ಗ᛿扙算㕓靟譟抈蒗ぶ륗౥⣿ꍗ瞈୐ɷᤰ徐乎過是我一點妄想，想看有人來偷沒有。看了許久，譎উ멧虎睏ɐᄰᥠ⎐晪햊౬槿鵑罨ﶁ??虶౎ᕓ葠暐亊出來呢。ഀ
　　ഀ
正想走開，忽聽得「砉萰v牎肀ﾕಗ৿멧㉎뮐虓Ɏᄰ奢썵_୎౷揿⽫ꍦஐ桐轔ɹ譓횉灎㊍㾐䉢౦??ୖ᭎౧㓿ꪈ厊᪐೿젰鉓६멧虎Ɏ〰一回頭看見桌਍ꍎՎ聓傒౛�⡢䭗守蚘N孎ಘ諿ౢⶂ႘虔N၎ɔ㠰䭏뭢譓ꎕ붐屢౜냿ﵷ⾐陦垓蒄᭶훿졎뭓譓蚕썦౪諿ꍢՎ聓傒౛㻿⡥썦抈ಗ??綕虙᭎죿??ୖᮈ虧N᭎౧㛿豱著뭑౓諿㽢聢ንꥐൣ上了。我心中暗暗想道：「起先見他的情形很像是賊，誰知倒⽎쩦ʌ〰於是繞了出來，走過一個房門口，聽見裡面有人說話。這個房住的是一個同事，姓畢，表字鏡江。我因為聽見說話聲音，無意中往裡面一望，只見鏡江同著一個穿短衣赤腳的粗人，在那裡下象棋。那粗人手裡，還拿著一根尺把長的旱煙筒，在那裡吸著煙。我心中暗暗稱奇。뽎뭏??籢화౎ۿ垘玄斁౫烿??㵖뱼㽢ɢ譓梉轔⡹㽗聢葓v㕎罟൑上坐著，見我來了，就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師爺下次要出去，請把門房鎖了，㙎౱῿虎煎罧⾉ས葜ᅶ葐牶^ɽ〰他一面說，我一面走到房裡，他也跟進來。又說道：「丟了東西，老爺又葧౶᧿ஐP몖앰ɠ〰我笑道：「查१ᩧ뱵몖앰ὠヿ周福道：「⽎ᥦ벐ꪞʊᠰ⽐ὦ虎煎罧ಉ곿඙上就查，查明白了是誰偷的，就懲治了誰，那⽎睦煐罧蒉౶㚁썱襟虛Ɏ搰㭫Œ㪀r艎乩查，只說丟了就算了，這自然是老爺的寬洪大量。但是那偷東西的心中，暗暗歡喜；那⽎睦煐罧蒉౶ዿ坡㲄캛ಀ仿知主人疑心的是誰。並且同事當中，除了那個真是做賊的，大家都是你疑我，我疑你，這⽎书安麼？ᄰ卢᪐೿⽧腦葧౶仿過暗暗的查罷了。並且老爺雖然౧惿ᅏ彐絎葧᭶坧蚄὎쩷ಌ蓿ঐ靧??抌ɔ〰周福道：「賞是扎᭥??ಌ仿過查著了，可以明明心跡罷了。ᄰ卢᪐೿ꌰ벐悞ᅏ⽑侁乕是做賊的，都去暗暗的查來，但是㕓??ౣ諿ꍢ媐쩐蒌䡶蝑텖蚍Ɏ〰周福答了兩個「是地౛臿敖뭑᭓죿打佫虏獎斁౫꫿厊᪐೿༰葜孶䵒㉢蚐౏௿護䱦൨上有一封銀子，已經放在書櫃裡面了。ᄰ卢᪐೿ᄰ卷蚐Ɏ戰⭵㩞ꍲ㾐ಈ৿g୎衐䝟⩙葠멶౎惿뭏୓୷⽷끦ʊ〰周福答應著去了。ഀ
　　ഀ
恰好述農公事完了，到這裡來坐。一進房門便道：「你真是信人，今天就來請我了。ᄰ卢᪐೿쨰⥎葙蚐乏及呢，一會兒我就要進城了。늏ᆏ卻᪐೿혰ᅓ睻虿౎厖ᾐ腷悉쭏벊ᾞヿ我道：「我要求你說故事，只好請你。嬰꩒りᥒಈ棿轔虹虏౎꫿厊᪐೿☰鉎६ᩧ뱵䞞⩙멠౎॓g୎ᅐ㑣⭬㽙খ⡎ꍗʈ〰我問道：「在那裡做甚麼？栰轔卹᪐೿細콙子୒豎虛慎쮌葨⍶偪౛⣿ꍗ㚈쭥偨扛ɔ〰說完，退了出去。述農便問甚麼事，我把畢鏡江房裡的人說了。述農道：「他向來只同那些人招接。ᄰ卢᪐೿ᤰ좐멓ᩰ뱵ᾞヿ述農道：「你算得要管閒事的了，怎麼這個也卷ᾐヿ我道：「我只喜歡打聽那古怪的事，閒事是ꅎ葻ɶ怰᥏벐꩎ಊ᧿抈驎졛॓ᩧ뱵窞䪎蒎虶౎ዿ腐쮉妊쭥妊ɥ〰述農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蹺蹊，乎횐祈ꭑ꺎ಌ緿ꪀ蒊⾐୦๐謰歳དర䃿鉎६ᩧ멵뭎ٓ홴౎ㇿ⽜豦㩎ᅲ譐蚉홎彎罎蒐౶䃿홎絓뭙偓ꑽ魎퉎歱ᅰ㑣葬虶Ɏ〰我道：「繼翁為甚用了這等人？늏厏᪐೿簰셾啿ᝏ腖⢉홵౎멖홰ю號앎扠ꚗ蚅葏౶鋿䡬啙晏홽??ᑖ≟୎ࡐ葧繶⥎瞁虿Ɏ혰⍎垐彛乎識，能辦甚麼事要用他！ᄰ卢᪐೿혰⽎끦Ꚋ蒅ὶヿ述農道：「這個我也ᩎ虵⥎౒惿住籕셾뭿ɓ怰콏콫譫蚉ᅎౢㇿ腜ᆉꩢ䖊譥౎ᇿ⡢ᱦ깙ᵺ畠葠౶虠楎譎ᩎÿ⽎ᅦꩢ㲉୷護蒉譛౎ÿ⽎덶꩐垊ᆄ葻౶ᇿ形乎知是實事還是故意造出來笑的。我此刻先把這個給你說了，可見得我們就這大關的事⽎給譙౎ᇿᥢ皐捵晷葢౶蓿⾐㹦⡷䭠葎扶ɔ〰我聽了大喜，連忙就請他說。述農果然䱎乡忙的說出兩件事來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過來人具廣長古，揮塵間登說法臺。未知述農說的到底是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十二回    	查私貨關員被累　行酒令席਍὎꡵਍
　　ഀ
述農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是我親眼見的，幸而我未曾經手。唉！真是人心౓淿誊纋勇౑멎ཎ饡乥到的事，盡多著呢。那年我在福建，也是就關਍葎譶౎ꏿ??ᅖ⽢Ꙧ㎏㽞ౢ῿虵앎౵৿䅧虓⥏鉙६睧認ɞ⠰ᅗ앢葵䉶ᥦ౐﷿㙟虱虏N୎㱐??౽ㇿ꩘ঊg靎셛꡹ಌ໿乥??ʕᤰꢐ⾌f❎静쵛襳౷篿㹓⡥練偨抈ಗ??媈癐ꩢ⅕⍪ɪ젰恱⽼퍦ᩙ뱵蒞౶᫿뱵鲞䲒౲᫿뱵瞞讀౎绿୞嵐偛౛ÿN﵎ꪐ鞊๟๦給絶ɶ✰뙙멖ᥰ譎쵎➑ౙ睧蚍⽏腦讉歹葨౶??๖虦푎౔⟿㹙䙷콕ʑꌰ㲐??졽S꩓骊⽛셦꡹↌酱౵뚁꽛誀ꭢ傎뱛⡢ᥗʈ퐰뽔奏併홏౎໿絥婙୐譐䦉ʋ〰虒๎⥦ౙ⟿뙙䉛葥奶썵౟鳿㙧ୱ䡎䉓ᥦ౐৿g뙎者꽑葫鍶乽ಐ䃿ॢ鱧䲒Ų眰讀Ŏ崰偛ś젰恱౼ㇿ౜ꍔ㲐??ꩽ蒊vⱎↂ豱Ɏ✰뙙ㅛ詜홢捎佢虏౎꫿횊祈偨⾈셦꡹ʌꌰ嶐偛졛婓좚ቓౠ꫿ຊ譠鞉ᅟ⽢셦꡹ʌ搰䉫푦彔祈虑虏౎⟿뙙坛著商量，說有甚法子可以察驗出來呢？除了開棺，再沒有法子。委員問那孝子：『棺材裡到底是甚麼東西？』那孝子道：『是我父親的屍首。』問此刻要送到哪裡去？說要運回原籍去。問幾時死的？說昨日死的。委員道：『既是在這作客身故，多少總有點後事要料理，怎麼馬਍ㅎ䭎??齖䵓ὼ᧿抈驎ज़??窞䪎ಎ仿開棺驗過，萬﵎຀給ɶ༰ꌰ嶐偛❛婙厚᪐໿謰歹譨䶉౜⿿०橧葿ɶ怰ᅏ๐뱠힞坎预౒᧿⎐Ⅺ䱪瞈蚍ŏ࿿搰䉫❦㹙絷蚀푎葔煶ಊ﷿厐ঐ٧౴﷿㮐㕎坟讄歹坧ʚ퐰彔鵎譓歹ɨꌰ嶐偛筛녓坢彩偨౧忿喆❕睔蚍ɏ朰ⵑॎg୎౐譔౎⿿畦ど썽葟౶௿ꍷ嶐偛㑛횈㚖띱坖쾄౔㳿孷箈鉓६g??㲞??౭諿粍饶驥⽛셦꡹↌酱ɵ瘰䉵ŝŎ昰偢䭛ౢϿ䭎止獑蒁౶�Ꝣ健ś蠰g౒諿謁偨衧譒蚕Ɏ0୎౷蟿靖❟㹙扷↗멱牎᪂ꏿ⾈ᩦ뱵솞꡹ಌۿ๒⽦㩶㩣董慶坷୎筐멫Ŏꏿ嶐偛뽛灏亍蚐౏ÿ詎浢佢虏푎౔臿ಉ화뭎譓ඉ上官，ㅎٵ꩒ಊ짿虢ㅎ灜಍磿非멟ᩎᑙ佥虏Ɏ㘰౱➀뙙䉛⽽䭦덢↍ꩱ董ɶ┰ୠꍜ㲐??葽౶仿提防被他逃走去了。這裡便鬧到一個天翻地覆。從這天下午起，足足鬧到次日黎明時候，方才說妥當了，同他另外買過਍絎繁偨౧췿낑㙥깥౫퓿睔虑⁎杽祭過，另外又賠了他五千兩銀子，這才了事。卻從這一回之後，一連幾天，都有棺材出口。我們是個驚弓之鳥，哪裡還敢過問。其實我看以後那些多是私貨呢。他這法子想得真好，先拿一個真屍首來，叫你開了，鬧了事，吃了虧，自然扎赥ᩑ譙౎훿᥎䶐赢ᾊ葷䭶瞐속꡹蚌ɏ〰我道：「這個人也太傷天害理了！怎麼拿他老子的屍首暴露一番，來做這個勾當？늏厏᪐೿怰⽏ὦ⡷葻⾐䝦⡐ύ᧿ஐ啐ᝏ⽖홦Ŏ傀౛仿知他在那裡弄來一個死叫化子罷了。0਍
　　ഀ
又坐了許久。家人來報苟大人到了。原來今日請的也有他。只見那苟才穿著衣冠，跨了進來，便拱著手道：「乜住，乜住！到遲了，有勞久候了！兄弟今兒要਍䕎뮏ᵓ풋ౙ죿腓らౝ??ౢ암౛蓿膐??ꉢᵛ斋౫瓿瑥葥??號N⥎剙ɑ〰又籜䭾⍎⎐䭢卢᪐೿뤰䵥ꩢら汒⡑뮈??ᵢಋꏿ劐卷粐셾䡿けᥒ劐虑虏Ɏ⠰⥦뭙쎌靟衟şヿ繼之還沒有回答他，他便回過臉來，坜彩䭢卢᪐೿〰虒ㅎ䖊虎Ŏヿ又ᙘ南᪐೿䔰啎鞐衟౟䗿啎鞐衟şヿ又坜ᆄ坢䮄ౢÿ⍎ꪐ蚊济͑୎౐쬰り字，然後ᅜ⽢㙏䭢卢᪐೿⠰剦??虒핎ಙ쫿剎졑虓䥏﹙౤仿安得很！⼰㙏鍲횋偎ୗ౎⟿㹙彷﵎傐ୗɎİ亐㚐ಃ⟿㹙졷౓牔鎀횋捛ʈ㄰ड़홧葎镶୞멎౎�虢ཎ㵜偞乛蚐᭏훿詝❢㵙偞摛஖౎죿硓虓ᵎɳ뭛ᙓəಉ諿ꍢ炐㚁൞上面滴溜打拉佩帶的東西，卸了下來；解了腰帶，換਍NN漏ᎈ著赶傈౛죿当絧㙙偞౛翿ൺ上一件巴圖魯坎肩兒。在底下人手裡，拿過小帽子來；那底下人便遞起一面小小鏡子，只見他坜傓虛㑏ར㵜偞᭛㓿絢虙౎죿杓虱N李౱맿䵥偢ୗɎ뼰住ᅕ⽢㙏卲᪐೿쨰剎쭑蒊⽶繦䵞ꉏ䁛ὔᇿⅢ葶鉶Ꝭ護깷ɕ〰我伯父道：「就是幾位，沒有外客。??䶂卢᪐೿䀰Ŕ뇿ᅔﵐ⾐齦멱౎嗿앏졟❓ᦛஐ扐ɔ〰我伯父道：「一來為給大人賀喜；二來因為……ꨰりᥒಈㇿݜ坣ᆄ卢᪐೿簰셾??籢虔艎姪，借此也謝謝繼翁。??䶂卢᪐೿Ŕ᧿䶐⽏뱙ᾞ䦂靐衟౟䦂靐衟ş惿祐⮁䁵ὔ쫿瑎둞验ᩞᅙ虜὎糿셾౿惿쭏횊Ꙏ᪏뱵択ὔヿ繼之道：「辦書啟。??䶂卢᪐೿ᤰ亐容易辦呀！繼翁，你是向來講究筆墨的，你請到他，這是一定高明的了。真是『後生可畏』！젰䭓虣䭎홣葎ꍶ殐坑魛子道：「我們是『老大徒傷』的了。젰浓䥢ⶏ蚘౏峿著我伯父道：「子翁，你腎讉쒉葨煶ಊᗿ葠⾐ས⹜벌❥⹙抖Ŕヿ說著，又呵呵大笑起來。ഀ
　　ഀ
當下滿座之中，只聽見他一個人在那裡說話，如瓶瀉水一般。他問了我臺甫、貴庚，我也來쩎呓쥻홡Ɏ㄰⽜呦쥻홡౎훿彎虎乏及聽見，只管嘮嘮叨叨的說個띎ɥ0͎剧౑勿ⶑ艹絤虙౎⟿㹙鍶傋ୗɎᄰ奢썵卟콢횑౎譓횉὎靵_㕎絟쥶ಁ槿蝑텤᪞ಛ࿿㵜偞൛上綴著一塊蠶豆大的天藍寶石，又拿珠子盤了一朵蘭花，燈光底下，也辨祈홑⽎ὦ葷౶⿿䝦葐ɶ譓횉低突协᪐೿쨰⥎൙上頭有甚麼新聞麼？侮协᪐೿쨰⥎鉙ᩬ譵Ɏ⠰⥦ꕙ坣ﮄ㆖ౘ꫿궊悙疐㥑⢂晷ね륗䝥讐疉㥥ಂ槿୑譎힕౎꯿疈㥥厂襢虬Ɏ〰苟才吐了吐舌頭道：「這還了得！馬江的事情，到底怎樣？有個實信麼？侮协᪐೿地흥⽎坦驥虛౎緿ꪀ㦊㾂䁥彜쁎虫Ɏ䘰⽏졦॓g꩎ಊ꫿햊⵬羆蒉㑶⭬큞捣摷푛ౢ忿ᅓᅢ卐筢虫Ɏ搰㭫졒絓讀ꪉ辊啕葞౶॔겑顎౛濿咀參那位欽差呢。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寫的『時』字，都寫成日字旁一個寸字。若照這個『時』字類推過去，『討』字可以讀做『詩』字，『付』字可以讀做『侍』字。我此刻就照這個意思，寫一個字出來，那一位認得的，我吃一杯；若是認靎౟ӿ䵔﵏쮐ΊT潎ɧ細뱙ᾞヿ繼之道：「那麼說，你就寫出來看。ᄰ｢睢瞍偻౛⣿䱗൨上寫了一個「汉地ɛ??䶂ୢ虷౎䣿卑᪐೿ᄰ乢識，認罰了。Ｐ睢澍偧౛೿锰ὔざ一聲，乾了一杯。士圖也塎ಋϿ虔N潎ɧᄰ⽢㙏卲᪐೿丰識的都吃了，回來你說祈ᥑஐ坐虛౏᛿⽢ꩦ蒊鉶६卧ڐ౴짿牡ຊ⍠Ὢヿ我道：「說祈虑౏剙흑灓ɿ〰我伯父也吃了一口。固修也吃了一口。繼之ᅜ卢᪐೿怰䡏͑虔N潎౧ᇿ塢蚋᥎ஐ坐ɛ〰我道：「吃也使得，只請先說了。簰䭾华᪐೿ᤰ⾐୦๐∰཯地ɛ〰我聽說，就吃了一杯。我伯父道：「這怎麼是個『漢』字？簰䭾华᪐೿혰⽎杦坱힄葛๶ྖ地ᙛ禎虑葏౶퟿๛ྖ地⽛୦๐젰ན地셛౥䃿홎彎詎ᥢຐ젰ན地｛虎๎ܰམ地౛䣿二是個『漢』字？ᄰ卢᪐೿ᤰஐ坐葛ঐg୎聐햋౬꫿慠虑屏的。大家再請一杯，好麼？✰뙙絛蚀౎﷿몐鞉_ᑎɠ0਍
ഀ
第十三回    	擬禁煙痛陳快論　睹贓物暗尾佳人ഀ
ഀ
當下我說這「汉地葛ঐg୎聐햋౬??䶂뽢住ᩕ೿耰岋ᩏ뱵ᾞヿ我道：「俗寫的『雞』字，是『又』字旁加一個『鳥』字；此刻借他這『又』字，替代了『奚』字，這個字就可以讀作『溪』字。??䶂卢᪐೿細ř৿ᥧஐ詐ᚋ౓ᇿ䡢͑虔Ɏ〰繼之道：「我再讀一個字出來，你可要再吃一杯？ᄰ卢᪐೿ᤰஐ㚁ɱ〰繼之道：「照俗寫的『觀』字算，這個就是『灌』字。ᄰ͢虔N潎ɧ??䶂卢᪐೿ะ뱠ᦞஐ坐ज़ꍧ㆐᪊詙ᚋὓ䟿留虩Ŏ䃿౔৿虧Ŏᇿ形聓୎坐౛惿彏͎T潎౧緿뱙ᾞヿ我道：「好，好！??䶂卢᪐೿휰葛๶尰』字，也是又字旁，把『又』字替代了『丵』字，是一個……呀！這是個甚麼字？……呸！這個⽎坦౛鋿६ᥧஐ坐౛ᇿ灝潎ɧ〰說著，「咕嘟萰졶繓虎N潎ɧ侮协᪐೿ᤰஐ坐??⽺f坎ज़ಗ仿知照這樣的字還有麼？ᄰ卢᪐೿萰ঐg୎๐椰ན地ɛᤰஐ坐ⱛ虧⽏蝓葥๶쀰ཻ地౛擿㭫ᙒ흎൏上，可也有好幾個音，並且每一個音有一個用處：書舖子裡拿他代『部』字，銅鐵鋪裡拿他代『磅』字，木行裡拿他代『根』字。ᙘ南᪐೿๎ྐ地౛㚁⽱깦[୎佐셐葥䕽౥໿뱠ﾞ홢睎ຍ씰ླྀ地śะ㤰ཨ地虛扏ὔヿ我道：「『磅』字，他們起先圖省筆，寫個『邦』字去代，久而久之，連這『邦』字也單寫個偏旁了；至於『根』字，更是奇怪，起先也是單寫個偏旁，寫成一個『艮』字，久而久之，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，帶草寫的就變了這麼一個字。ꨰりᥒಈ﷿絟鞀??䶂詢䱢偨[쵎卢᪐೿र虧Ŏヿ眾人都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「有了甚麼？??䶂卢᪐೿ᤰஐ๐椰ན地౛忿㾆鮈彣蒆彶㾆౼蓿ﾐ홢Ŏ㪀葲๶㨰ི地扛ɔᄰ赓鞊蝓葥멶뭎୓彷㾆౼훿葎亐懂老卩是甚麼東西呢！ꨰ蒊㹶멷﵎ᆐ虻Ɏ0਍
　　ഀ
我把今日在關਍葎譶౎䫿㑔蚊籎䭾Ɏ簰䭾华᪐೿ᤰஐ靓扟扡??뭛౓ÿ䉎ㆈ靧著虑ɏ〰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問道：「我有一件事，懷疑了許久，要問大哥，๷⍠౪響た譒抉蒗䉶ᥦㅐ??ᡟ蚊᭎쫿⥎ౙⵔ䝞蚐䡎ᙘ౗죿睠蚍虏Ɏᄰ絢繙⅞⡫ඍ上碰見過那位江寧太守，見他坐在轎子裡，總是打磕睡的。這個人的精神，怎麼這麼壞法？簰䭾华᪐೿怰꩏횊핎慸뱷ᾞ훿⡎ꍗ箈虫N❎䩙打Ŕヿ我聽了，越發覺得詫異，忙問：「何以死了一大半？簰䭾华᪐೿搰㭫ᥒ䶐㵏捾❷╙౞ÿ桧葠⽶ͦ॔䞝奲౱⟿॑奧湱葶멶౎仿要叫他知道；他要是知道了，現任的撤任，有差的撤差，那﹎०譝葎౶书要望求得著差事。只有這一位太守，煙癮大的了靎౟훿筎졓॓Ⱨ譧鹎靷也ʐ✰╙콞⥫睙蚍౏䣿譑徭ಁ⳿豻୎ꉐㅛ⽜彦鱛ɞ혰N⡥뙗䡛乑뎐蚍湎౶䷿ൢ上衙門；見了下來，煙癮又大發了，所以坐在轎子裡，就同死了一般。回到衙門，轎子一直擡到二堂，四五個丫頭，把他扶了出來，坐在醉翁椅਍౎つ൒上房裡去。他的兩三個姨太太，早預備好了，在床਍୎虎㍎偞౛槿॑୎멐䡎⡑抈Η奔౱Ͽ葔奶❱゗⦚葙౶諿홢癎ぢ抈ಗ諿奢ﭱ홱౎ÿ扎蒗㢐虔奎瑱홖Ɏ朰ᥱ⎐❪햛౬㷿腾➉゛豒䅎繓ٞᡒ䊔ᥦ౐훿륎䵥??虖乎蚐౏৿⍧魬㡝奔扱ɔ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這又奇了！那位大帥見客的時候，或者可以有一定；然而回公事的話，﵎銀६ᩧᅙ౜퓿륫ᥥ⥎汙譑??葖᩶ౙ᛿բ඀上頭問話多，那就﵎亀耽擱時候了，那煙癮腎粉屶뱏ᾞヿ繼之道：「這就難說了。據世俗的話，都說他官運亨通，쥎牡??識葎౶䃿홎葎奶湱౶ㇿ㙜艳쉙멡譎葎vⱎಂ냿虸汎譑ᩎ葙ꍶ⥎ౙ䋿ᥦ㵐䕤虎౎ꏿ妐湱彶虎靏牟鮐౎㷿⽾홦䭎⎐絬䭙䕎ɥ鴰ᅏୢ虷౏⾈ᩦ뱵䮞⎐乬運氣，那煙癮一半是真的，有一半是假的。他回公事的時候，如果工夫耽擱久了，那癮未嘗籎屶౏홖﹎뱡❥╙葞Ŷ둚ౖ僿ᕠ㉠流걑玙蚁౏䷿୒ㅺ??乏住了，只好勉強支持，也未嘗支持低᭏䧿ほR蚐祈虑౏僿ൗ上轎子，那時候是惟我獨਍葜虶౎ﯿ酎๡⍠籪屶౏忿乎要緊了，他就꽎뮀⽓ťౣ釿靡홟煎??எ虎౏??ざ뙒뭛౓緿祙५멧ཎ㩏ɏ벁??ざ뙒뭛౓臿誉奢ﭱűＰ奢瑱葖煶ಊᇿୢ⽦䕦履䍏䝐蒎虶Ɏ〰ഀ
　　ഀ
我笑道：「大哥這話，才是『如見其肺肝焉』呢。這位大帥既然那麼恨鴉片煙，為甚麼腎虹홎὎ヿ繼之道：「從前也商量過來，說是加重煙土煙膏的稅，伸一個腎膁䭹핎ᩬ賿號乏知怎樣，就沉了下來，再也큎督蚍Ɏ鴰ᅏୢ൷上去，一省兩省禁，也ⵎ⡎౵엿靟腟侉๙쭦䡺౨᫿ஐW䩎膟虹䵎絢ə〰我道：「通國都禁，談何容易！簰䭾华᪐೿瘰乛難，只要立定了案，凡係吃煙的人，都要抽他的吃煙稅，給他注了煙冊，另外編成一份煙戶；凡係煙戶的人，非但왎홑͎暀Ɗ侮핑౎⛿ᑎ乎准他做大行商店。那吃煙的人，自然䕎ㅎ띜啥虽Ɏᄰ葢ঐgS१詧董煶᪊⟿㽑譥౎ÿᕧ葠⽶﹦ᅤ᭬॓ᥧ膐她qՎಘ揿乫妨拿出強硬手段去禁他，就是騷擾他點，也腎쪉ɽꌰ鮐ॎ䞝㱲ಛﯿ⽎๦⍠쁪ቯ홠౎훿彎⁎亐起反來，究竟吃煙槍﵎岀୏쵭⡩౵姿乬能作大炮用。就是刻薄得他死了，也덎??᭠೿ᒀᩎ筙k୎ॐ䞝㱲ಛ᛿ൎ上便少一個傳染惡疾的人。如此說來，非但死덎??ౠ೿ᒀ葎⾐筥멫獰扏ɔะ䡠摙䉫顦㑛ⵘ멎౎䇿䕓癜嵑⽎ͦ奔葱౶ꏿ୎꽐婢ᥞஐ㽐噥屻핏莁扥ὔ䋿ᥦ乐早了，睡罷，明天再談。0਍
　　ഀ
只見他的轎子已經出來了。恰好有個馬夫牽著一匹馬走過，我便賃了他騎਍虎౎惿悐蒐??垍ꎄ亐傏뭛౓臿உ홷低⡏ꍗʈ뀰홷♎乎回家，又到一個甚麼觀音廟裡燒香去了。我好쩎Š仿便再進去碰他，只騎了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會。等的我心也焦了，他方才出來，我又遠遠的跟著。他卻又到一個關神廟去燒香。我멎粉楶睱蚍౏臿习跟他了，卻又捨靎癟扵⾗亓ಐ靓य़慣邏䱟ಈ烿ލ乜뮐ɓ譓ಉ화婎譐庍葹楶呑督轅親兵，一個蹲在廟門外面，一個從裡面走出來，嘴裡打著湖南口音說：「噲！伙計，腎⎉虬౎⟿譙??⽞腦ら๒⥦뭙虓Ɏ〰一個道：「我們找個茶舖子歇歇罷，嘴裡燥得很響。0୎卐᪐೿丰必罷。這裡菩薩少，就要走了，等回去了我們再歇。ᄰ絢蚀᥎熐ಊㇿ灜ろ坒ⶈ䦘虻N͎౧鳿㙧譱횉偎块亄傏者虑虏Ɏᄰ赢恑悐蒐??垍횄౎䧿亏륟퉢ಉ烿蚍乎少的路，走到一條街਍౎惿悐蒐୶護횉ꍎ亐傏㉤뙎聛뮈౓ꏿ榐呑親兵就一直的去了。我放開轡頭，走到他那門口一看，只見一塊朱紅漆牌子，਍㭎坒಄樰汬⡑゙三個大字。我撥轉馬頭要回去，卻已經赎鞊蚍Ɏᄰぢ坒걓홎ꪖঊ虧魎健౛篿乓甚出門；南京城裡地方又大，那裡認得許多，只得叫馬夫在前面引著走。心裡原想順路買東西，因為天਍睎蚍N䝎텲ಖ僿ᕠ腠உಖ靓╟╠葠??뭖ɓ0਍
ഀ
話說繼之聽了我一席話，忽然覺悟了道：「一定是這個人了。好在他兩三天之內，就要走的，也앎ﵟ皏虺Ɏ〰我忙問：「是甚麼人？簰䭾华᪐೿ᄰ形乎過這麼想，還卷⾐홦乎是。我此刻疑心的是畢鏡江。ᄰ卢᪐೿ᤰ抐従⽬୦ᩐ뱵⎞멪὎⟿乔提起他，我也要問問。那天我在關਍౎௿護횉౎T୎ᅐ㑣⭬⡙ꍗஈ慎쮌౨໿뱠ᦞⲐ亂自重！簰䭾꩎᪊೿혰葎勇ꭑಎ⳿虧彏౎ᅔ㑣葬九多，這又何足為奇！他本來是鎮江的一個龜子，有兩個妹子在鎮江當娼，生得有幾分姿色，一班嫖客就同他取起渾虔ᩏ⟿葙婓❐걙ౕ࿿葜婓ཐ걜ɕꌰ➐걙乕知嫁到哪裡去了；這小喬，就是現在督署的文案委員汪子存賞識了，娶了回去作妾。這畢鏡江就跟了來做個妾舅。子存寵਍虎ཎŜ䚀ౚ⫿䵧๑ᬰ䭡쩜콓཰ర諿홢彎୎靷౟ൔ上客一般。爭奈他自己ⵎ⍲౬䋿⡥汗⡑ಈ೿ꍔ鮐镎୞멎㱎ɭ倰塛腛㚉홞⡎ꭗ誎妐홥౎죿鉓६ᥧஐ鉐⭝᭙摖ꙫ暅ᅽౢ꫿⾊书論薪水多少，只要他在外面見識見識。你想我那裡用得他著？並且派他਍䥎葻譶౎훿彎乎會做；要是派個下等事給他，子存面਍졎乓亐去。所以我只好送他幾弔錢的乾脩，由他住在關਍Ɏ뀰馊홥졎͓睧煐罧抉Ŕヿ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這麼說，我碰見的大約就是小喬了？簰䭾华᪐೿㚁⽱葦ɶᤰ鞐ཛ멜⡎썵౟⡛ᅓɻᄰ葢馐づ홒멎ᩰ뱵膞瞉ᅐᥢ梐抈ɔ䨰୓ࡐ䵎౒僿塛ㅛ靜號衎潭ౠ߿템䦏푙婙橐嚅ﭮ㆖䁘㵜꙾ʏ혰偎ᕠ偠塛Ὓ୎홎⡎ᥗಈ臿홓륎偙뭛꩓ಊ㛿虞홎뭎ɓ멖腰䊉륬偙౛仿能偝홽౎篿졓⅓鹱偝睽಍럿??᪞뱵熞罧뮉œ횐౎篿졓鉓६≧ಓ䃿絓睙虐Ɏ怰⽠书是呢？ᄰ卢᪐೿✰๔뱠좞꩓횊ݎ템膏炉蚍扎ὔ꯿広檗偬塛Ὓ⽷푦虙橎嚅ﭮ㆖䁘虜뱎ᾞヿ繼之道：「就是這話。聽說前兩天札子已經到了。子存把這裡文案的公事交代過了，就要去接差。他前天喜孜孜的來ᅜꩢಊ꫿⾊偦塛腛㚉홞뭎౓替홽絎譙Ꙏ抏ɔ乓是幾天就要走了麼？ᄰ卢᪐೿ᤰஐ彐啎ꡏﵙ皏ﵺ皏홺὎ヿ繼之道：「這又何苦！這到底是쁔㡻??蒕ɶ혰㚖ᥱ⺐멺鉎६ᩧ뱵咞節，然而追究出來，究竟與子存臉਍ॎᥧɹᄰꍢ熐罧좉乓是很值錢的；就是那塊黑銅表墜，也是人家送我的。追究他做甚麼呢。0਍
　　ഀ
我聽了這番話，才曉得這宦海茫茫，竟與苦海無二的。翻開那知啟重新看了一遍，詞句尚還妥當，앎㥟䩥葒虶౎ㇿ౜화赎ё懲Q﵎虎ɏאּみ⭒ŧ஘䉷౦鍝ॽ繧୞൛上飲助的了，有助一千錢的，也有助一元的，甚至於有助五角的，也有助四百文的，멎粉虶N牎亀ɫ??ⵖ蚘腏ꒉ晎籽䭾౎냿籷䭾鍝墳뭑虓Ɏᄰ㹢୥虎彷ౕ忿ㅎ搜뭑୓୷ɷ0਍
　　　　馭遠兵輪自某處開回਍睎౭볿큥卥敖晷౭姿讐瞉獭??ൽ上，一縷濃煙，疑為法兵艦。管帶大懼，開足機器，擬速逃竄。覺來船甚速，管帶益懼，遂自開放水門，將船沉下，率船਍㹎멷౎壿≎⢂ↂ筮籶롟౜俿ㅣक़剐䝓疐౥ꮁ쪈襤酬Ɏ㬰幒඀上峰將徹底根究，並箚਍睎卭ಐϿ䙧ﵕ₈䂐౜ⷿ햊䵬聒衟홤ɷ0਍
　　ഀ
繼之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大善士奇形畢現，苦災黎實惠難沾。未知藩臺請繼之去有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十五回    	論善士微言議賑捐　見招貼書生談會黨ഀ
ഀ
當下繼之換了衣冠，再到書房裡，取了知啟道：「這回只怕是他的運氣到了。我本來打算明日再去，可巧他來請，一定是單見的，更容易說話了。ꨰ瞊౿죿??䞚ݓꍜ﵎彷䡕ő??뭖౓㛿豱著聑ඕ上轎去了。ഀ
　　ഀ
我左右閒著沒事，就走到我伯父公館裡去望望。誰知我伯母病了，伯父正在那裡뙽ౠᇿ乜免到਍㽎뭢体압ɵ倰虗N͎౧௿坷➄뙙ﵛ⾐Ⅶ빱卼읢蒑౶ᇿㅢ굜蚏祈虑ɏ⠰块ඈ上看見一個人在那裡貼招紙，那招紙只有一寸來寬，五六寸長，਍扎坛಄㔰❟??ॎ䉧앬쥟ち七個字，歪歪的貼在牆਍Ɏᄰ佢뱕??ᥢ葽卶᪐೿ᤰ㖐❟??⽎ᩦ뱵ꦃᾅ⣿抈ὔヿ那人ᅜᅢ虻Nᅎ౻⛿乎言語。我心中멎鞉靦ㅦ䝺ə譓횉灎ろ䅒坓坛౓죿뱓ඌ上一張，也是歪的。我뽎赏佑확౎ÿᕎ炐蚍??뭖ɓ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這位先生可謂勇於為善的了。簰䭾ᅎ虻Nᅎ卻᪐೿䠰䚌읏뱒멥葰ౕ훿᥎檐ŵ誐偑虛౏蓿膐碉ꍛ䭓멎ݎ몂멎葰払ɔ瘰ᥛ譎ᅎㅢ衜也佩ɧ〰我詫異道：「做好事有甚麼楎杏？簰䭾华᪐೿ꨰ瞊蚍౏᧿煓⾊ᅦ葢v低䭐譎ʉᄰ멎ᥰ鮐葎譕౎仿是我們做的。我以為一個人要做善事，先要從切近地方做起，第一件，坜㚄쵲䡫腑虶偎卛ಐ峿著弟兄要盡了弟道，虜꩎᪉Ɫ콧腥虶꩎벉䮊华ಐ⯿㙙豱屟了朋友要盡了友道。果然自問孝਍↙東蚆౎䃿ॢ䑧ὑşⰰ콧ťꨰ᪉Ţର쭧౓ꏿ﶐₀쮁౺뷿㙽ॱᡧ蒙亁必說，那貧乏﵎쮁葺౶ᇿﵢ﶐₀杙쥱靡홟ꕎꕙᙙᙞŞℰ艱쵡ቑ蒙虶౎蓿ঐᡧ鮙౒䷿᭎皋뭺婓ᙐ扙蒗絶譙Ɏ䀰呎偛꩛᪊໿娰뵓??㹯౷⿿᱘㚂앳ɵ༰ᄰ乢信現在辦善事的人，果然能夠照我這等說，由近及遠麼？ᄰ卢᪐೿ᠰ⽐멦콎❥葙౶ㇿ⽜ⱦ콧ťꨰ᪉楢Ցಘㇿड़൧上千的人，還有扎葫౶盿葺㵶腾悉虓N䩎౓蓿ঐ୧쭧打౔໿⍠ﵪﶀ析쥱靡號὏ヿ繼之道：「就是這個話。我鎂⢕뙗ज़횑亖怎麼，然而也算得是一家富戶的了。先君在生時，曾經捐了五萬銀子的田產做쾍ꥥみ౵죿譓蚕繎뙞靛ᙞಂ諿ꍢ꺐ⱺ뙧ﵛ쭞蚊뭎౓쿿傑㹧譭Ɏ䀰嵎콥葥멶౎೿聞䵎虑兎튙ɛ萰ঐꩧ᪉扢౔蓿⾐杦쥱乡了許多呀，何況朋友呢。試問現在的大善士，可曾想到這一著？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那麼說，大哥這回還捐麼？還去勸捐麼？簰䭾华᪐೿혰⡎❵㵙偞퍛୘虎౏靓偟??ᮞ忿靓뭟൒上十戶八戶，湊個百十來元錢，交了卷就算了。你想我這個是受了大帽子壓的才肯捐。還有明日我出去勸捐起來，那些捐戶就是講交情的了。問他的本心實在塎྘偡ౣ멖ᥰ坹ᆄ葢ꑶ앎ౠ緿祙ᙫ୓繐䍞≑ʓ贰佑확葎ⱶ썧౟훿ꍎ纐䍞≑ಓㇿ㙜艳ř暐ᅽ葢vⱎ蒂虶Ɏꀰ虒륎䵥ꩢ蒊౶聞聑辐葹v멳౎燿⽑०⹎ɺ䰰蒈葕멶॓ᥧঐ⹎౺꛿톏傌董핶偬彛॓ᥧঐ୎౐惿ᙠ멎ꍎ蒈ঐ୧썛䱟蒈葕扶ὔヿ說罷，取過冊子，寫了二十元；又寫了個條子，叫高升連冊子一起送去。他這是送到那一位朋友處募捐，我可﹎奦썵號Ɏ0਍
　　ഀ
我答應了，騎馬出城，一逕到關਍뭎ɓ簰㹶虥繎彞㦆ಂ⧿牙婝虦౎??㽞҈號繎⍞??ಃヿ늏㾏ಈ화屎酌。述農笑道：「你這個就算請我了麼？也罷。我聽見繼翁說你在你令伯席਍䱎鞈絟剙౎ᇿᅢ쩐彥䱎ஈ睎ɿ〰我道：「兩個人行令乏味得很，我們還是談談說說罷。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，本來想問繼翁，因為談了半天的賑捐就忘記了，此刻又想起來了。늏厏᪐೿ᨰ뱵讞扎ὔヿ虒恎葏㱶孷ಈ᫿뱵讞﵎⾐⩓葠ɶ〰我就把遇見貼招紙的述了一遍。述農道：「這是人家江湖਍葎譶앎ౠ惿住확婎ᩐ뱵ʞ〰我道：「江湖਍ᩎ뱵讞὎ዿ腐쮉妊౥ヿ镒ᥞஐ㕐❟??⽎ᩦ뱵熞罧ᾉヿ述農道：「張大仙並沒有的，是他們江湖਍ᩎ뱵Ξ蒞靶彦ಆ৿虧N୎ᩐ뱵⶞ぶ虒౎俿⡏ಈ僿ᕠ홠葎Ͷ쭧乓知道，就出來滿處貼了這個，他們同會的看了就知道了。只看那條子貼的底下歪在那一邊，就往那一邊轉彎；走到有轉彎的地方，留心去看，有那條子沒有，要是沒有，還得一直走；但見了條子，就照著那歪的方向轉去，自然走到他家。ᄰ卢᪐೿趈鞊홟뙎聛打ὔヿ述農道：「他門口也有記認，或者掛著一把破蒲扇，或者掛著一個破燈籠，甚麼東西都說驎ɛ㴰౾䮊౎ÿ驎⽛୦㑐൸舊⩎葘ɶ〰我道：「他這等暗號已經被人知道了，ᕎだ륗顥｛홢뱎ᾞヿ述農道：「拿他做甚麼！到他家裡，他原是一個好好的人，誰敢說他是會黨。並且他的會友到他家去，打門也有一定的暗號，開口說話也有一定的暗號，他問出來也是暗號，你答਍뭎当⽎靦彦ಆ⏿⍪ﵪ岐了他才招接呢。ᄰ卢᪐೿혰᥎鞐彦⾆ᩦ뱵⎞葪扶ὔ惿♓☠〠我這一句話還﹎ꩦ貊౛﷿絟鞀౟弰わ的一聲，猶如天崩地塌一般，跟著又是一片澎湃之聲，把門裡的玻璃窗都震動了，桌਍葎潶롧ﵻ瞍蚍౏仿覺嚇了一跳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忽來霹靂轟天響，打斷紛披屑玉談。未知那聲響究竟是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十六回    	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　接來電信游子忽心驚ഀ
ഀ
這一聲響华쩢౽俿졐ꕓ坣ᚄ扙몗牎຀뢟睬蚍౏蟿靖ᅟ͢虔N❎婙ʚ늏??睺蚍协᪐೿ᄰᅢ뭐୓୷虷ɏ〰說著，拉了我就走。一面走，一面說道：「今日操演水雷，聽說一共試放三個，趕緊出去，還望得見呢。ᄰ絢蚀륎䵥๢給ɶ鼰虓텏ⵥ핎䭬祎౟᫿⩜虧偎᭽᧿纐ಈ죿絓讀憎掁Ͱ虔坎흥౎헿畬⡝練虗ゖ륗筥롶౜᧿很㉬㲖ᙨ͙쩔౽䃿㙎禍㲁ᙨ赙ᾊ౷⧿達쵔ᑤ㑯ಖ髿⡛쩗ᱎख़䲂ʈᄰౢ늏炏ろ归詬୎౷⿿ᱦ뽙ᶖ瑒౦ÿ⩎ຏࡦ熁륧䝥睓಍柿靱ꍟ榐業待౬㛿艳텙작Ⲇ厄ⱎಂϿ虔繎潞剧蒑멶౎ヿ虒摎䉫౦ዿ彐멎鞉_ɟ??ୠᑷ㑯蒖멶ᩎౙ훿㚖乱是十分擠擁，卻已是立在人叢中的了。忽然又是轟然一聲，遠響四應。那江水陡然間壁立千仞。那一片澎湃之聲，便如風捲松濤。加以那山鳴谷應的聲音，還未斷絕。兩種聲音，相和起來。這裡看的人又是哄然一響。我生平的耳朵裡，倒是頭一回聽見。接著又是演放一個。雖⽎ᩦ뱵ಞ쌰幦ⅹだ的事情，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。ഀ
　　ഀ
看罷，同述農回來，洗盞更酌。談談說說，又說到那會黨的事。我再問道：「方才你說他們都有暗號，這暗號到底是怎麼樣的？늏厏᪐೿ᤰஐᅐ鞈౷臿⾉卷蚐౎ꏿ㆐⍜ᆐ形⽎ͦ蚞Ɏ혰ᅎᥐஐ͐ಞ狿归衎❟ౙ柿抈㒗բɽ蒘❶彔乎少呢。ᄰ卢᪐೿⽥ꍦ벐ꪞಊ惿ㅏ⽜ͦಞ忿乎辱沒你了。늏厏᪐೿眰౿矿౿ᇿ䁢也਍扎ɔ〰我道：「究竟他們辦些甚麼事呢？늏厏᪐೿瘰홛ᅎ穐坺銄६g??讞౎忿乎見得怎麼為患地方，乎犐楒❭睙虿Ɏᠰﵐ⦀⡒홵扎౔⫿ᝧ乖可借他們的力量辦點大事；要是﵎⦀⡒홵౎᧿ஐ൐養癰遺患，也是䵎葑ɶ〰ഀ
　　ഀ
正在講論時，忽然一個人闖了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吃酒取樂呢！ᄰ??ⵖ୎౷仿覺詫異起來，原來⽎╦멒౎揿⽫籦䭾౎蓿羐坺掄㶈扞ɔᄰ卢᪐೿✰乔說明天下午出城麼？怎麼這會來了？簰䭾偎ୗ华᪐೿ᄰⱢ虧协面๻⥦繁칑౗惿灏蚍乎多幾時，方伯又打發人來說，今天晚਍晎ᒊ㑯ಖ㛿禍Ɓܰ최ﶎ敖칑虗୏౷ᅓ形뭎??୺ɳᄰ癢乛願意去獻這個慇懃，因為放水雷是難得看見的，所以出來趁個熱鬧。因為時候虥౎仿進城去，就到這裡來。ᄰ卢᪐೿氰⡑銈६멧扎ɔ〰繼之道：「偶然一夜，還腎쪉ɽ〰一面說著，卸去衣冠道：「我到帳房裡去去就來，我也吃酒呢。늏厏᪐೿⽓졦こ㍒㽞뮈ｓ≢暓ᅽᅢ⡐扵ὔヿ繼之笑了一笑，ᅜ卢᪐೿ᄰ腢ꒉ홎ᅎᥐஐɐ〰說罷，彎腰在靴統裡，掏出那本捐冊來道：「叫他們到往來的那兩家錢舖子裡去寫兩戶，同寅的朋友，留著辦陳家那件事呢。ꨰ瞊౿믿虓Ɏ䜰虫N͎졧乓蚐ɏᄰ鍝??㽞ᙓﭙ൭上兩樣菜，三個人借著吃酒，在那裡談天。因為講方才演放水雷，談到中法戰事。繼之道：「這回的事情，糜爛極了！臺灣的敗仗，已經得了官報了。那一位劉大帥，本來是個老軍務，怎麼也會吃了這個虧？真是難解！至於馬江那一仗，更是傳出許多笑話來。有人說那位欽差，只聽見一聲炮響，嚇得馬਍ㅎ͜炐蚍౎ÿ뭎玖羁坺璄傗౛ÿ뭎玖蒁銐६罧橺傉扛ɔ젰॓멧꩎亊是的，他是坐了轎子逃走的，轎子後面，還掛著半只火腿呢。剛才我聽見說，督署已接了電諭，將他定了軍罪了。前兩天我看見報紙਍ॎg陎᪙뱵庞ಊ惿ᦊ譎葎ɶ輰啕摞䉫㵦捾ŷ㤰㾂౥﷿⾐퍦啙౏徭Ɓ㴰ﵝ⾐퍦㕙౟䃿ᅎ葢ᢐ鞊ꍟ庐ඊ上兩句是：『兩個是傅粉何郎，兩個是畫眉張敞。』ᄰ卢᪐೿ᤰ榐ㅓ콜깏靶衟şヿ繼之道：「俏皮麼？我看輕薄罷了。大凡譏彈人家的話，是最容易說的；你試叫他去辦起事來，也乎芐摙౫ᕓ葠亐及呢。這軍務的事情，何等重大！一旦敗壞了，我們旁聽的，只能生個恐懼心，生個憂憤心，哪裡還有工夫去嬉笑怒罵呢？其實這件事情，只有政府擔個⽎౦᧿⾐ᅦᅢ譐鞉た౒低䢋홟葎ɶ〰述農道：「怎麼是政府⽎扦ὔヿ繼之道：「這位欽差年紀又輕，乎ඐ上了幾個條陳，究竟是個紙਍穎읺ಊ⛿⩎譧횉Ꙏ亏譛౎໿뱠㆞絜홓桎癳u扎ಗ믿ꙓᦏஐ❐譙扎ὔㇿ罾홏鵎獨ⶖॎꅓ䭣啎ಆ忿쥎牡S୎Ő벀쵥??葒뭶ꙓಏ替홽뭎婓୐썐SƋ̰ꙧ䮏幎ಘᕓ홠葎ॎ??爵ⵞಊ毿坞ꎄ掐ꙫ蒏ၶ齢扒ɔ켰ᅐᅢᥐ聳멦抈ಗ裿य़魧絎讀㺉굥ڗ葲螐虖N蒍౶໿뱠綞홓뭎୓坷㺄❥깙扰ὔㇿ콜륐䵥뭢୓ᑷ㹯㑥ಖ᧿亐過是演放罷了，在那裡伺候同看的人，聽得這『轟』的一聲，就很有幾個抖了一抖，吐出舌頭的，還有舉起雙手，做勢子去擋的。ᄰౢ늏亏覺笑了起來。繼之又道：「這乎ᒐ㹯楥॑ｎ鍝᥽⎐虪౎嗿셏깬歰⍰⦐ౙ꫿➁留扥౔㚁影腎Ή炐蚍Ɏ㘰౱릀䵥ꍢၳ౔ⶂƘ娰䭐葒౶惿ಂ화꩎瞊겍徙ぬ譢虎౏훿彎⽎f獎葔佶喋㺊疋౿替侊䵕횑畎乿配呢？瘰୵N扎Η剔಑ÿ扎잗蚊Nⵎ煞ಊ勿徑⁎虙౎??徃顎虫౎꓿虤祈뭑౓⟿뙙捛健ɗ젰こᙒ扙஗虷N??ࡖ牧ಂӿєㅔɛ0਍
��剙葑㚁㵱୶婐⥦蒏ꥶ??౒⿿쵏䙫쭏㺊썥౟仿要胡亂耽心思要緊。0扎ꪗ熊䊊౦譓⾉쵏ཫས襦襬葬౶쿿⽐慦坷蚄Ɏ訰൞上那小丫頭，還在那裡捶著腿。我便悄悄的退了出來。ഀ
　　ഀ
伯父已經吃過飯，往書房裡去了，我便走到書房裡去。只見伯父躺在煙床਍͎奔౱诿蚉ᅎ뽢住单᪐೿怰୏⽷쵏ꍫ얐腵쪉뱽ᾞヿ我道：「據說醫家說是要成癆病，只要趁早調理，怕還腎쪉ɽ〰伯父站起來，在護書裡面檢出一封電報，遞給我道：「這是給你的。昨天已經到了，我本想叫人給你送去，因為我心緒亂得很，就忘了。ᄰ╢ୠꍷƐ扜䊗౦揿⽫뙦ज़蚑葏౶Ͽ虔N婎ʚ??佟单᪐೿⼰㙏ﭲ奔虑୏乷벐ᾞヿ伯父道：「我只翻了收信的人౔诿⾉䥦꒏恎葏౶闿୞ᅎㅢ鉜६ﭧ虿౎惿ﭝ奔睑ɿ〰我聽得這話。心中十分忙亂，急急辭了伯父，回到繼之公館，手忙腳亂的，檢出਍אּ㆖끘୽రჿ垐ﭛ奔虑ɏ뀰乷翻猶可，只這一翻，嚇得我：ഀ
　　ഀ
魂飛魄越心無主，膽裂肝摧痛欲號！要知翻出些甚麼話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十七回    	整歸裝游子走長途　抵家門慈親喜無恙ഀ
ഀ
你道翻出些甚麼來？原來第一個翻出來是個「母地౛⳿豻୎⽐౦씰ふ字；我見了這兩個字已經急了，連忙再翻那第三個字時，禁靎졟⽓f୎౐焰こ字。此時只嚇得我手足冰冷！忙忙的往下再翻，卻是一個「速地౛闿୞葎ঐg୎坐౛駿虥⽏୦౐砰に字、「回地䭛幎ಘ忿ⅎ썱뭟赓ﭑ虿Ɏ⌰??虡פֿ㆖ౘ﫿聑ຕ蚚N㥎걓ಙ??徘㱎葏텶ろ??ඕ上，見了繼之，氣也﹎顦驕౛燿徊꩎亊出來，倒把繼之嚇了一跳。我在懷裡掏出那電報來，遞給繼之道：「大哥，這會叫我怎樣！簰䭾୎虷华᪐೿ꌰ벐悞镏쪍??뭖灓齎瞍ɿ〰我道：「今日就動身，也得要十來天才得到家，叫我怎麼樣呢！簰䭾华᪐೿細䑙ὑ౟◿扠౔⿿⩦习得你急，但是你急也沒用。今天下水船是斷來쩎虓౎໿⥦학ꭒ瞎ɿ〰我呆了半晌道：「昨天托大哥的家信，寄了麼？簰䭾华᪐೿鈰६执౔ᇿ멖p䉎鉦६뽧멏౎擿㭫葒⢐뙗䱦偨뵛屢ʈ怰⽎卷蚐鉎६执ὔヿ我道：「沒有。簰䭾华᪐೿怰㉏캐뭗睓ɿ〰⽎問䪆㑔亊蚐౎??뭖ｓ虢ꍎ뚐聏傒౛췿ൎ舊趕出城來，行李鋪蓋也叫他們給你送出來。今天晚਍౎惿ㅏ⡜ᥗ侈虏౎໿䥥୻㑎㥬も虒౎ㇿ⡜ᥗ୓ቐ偒ቛ虒뭎౓䣿二便當？0਍
　　ഀ
我就辭了出來，回去取了銀子。那家信用坎಄ㇿ镜襤虣Ɏ㘰﹥乢䲐予౧꓿镎୞멎Ŏゐ??ඕ上去。又到਍㽎ಈ◿乒粐䭾Ŏ⪀⩙쩎籓䭾⭎멙౎仿免也有些珍重的話，앎た桽ʈ瘰୵ᅎ졢๓蚚걎ಙ烿ろ❒??ಕ诿争粐䭾Ɏ簰䭾华᪐೿怰摏㭫乒要心急，腎⢉ඍ上自己急出個病來！ᄰ卢᪐೿䘰ᅏ䁢Ꙣ蒏彦葕譶౎୔ꕐꙣ抏ὔヿ繼之道：「這個你盡放心，其實我抽個空兒，自己也可辦了，何況還有人呢。你這番回去，老伯母好了，可就早點出來。這一向盤桓熟了，倒有點戀戀桎扣ɔ〰我就把伯父叫我在家讀書的話，述了一遍。繼之笑了一笑，並꩎熊ʊꤰ虡N͎౧늏徏虎灒ɡ0਍
　　ഀ
卻說這洋涇浜各家客棧，差ᩎﵙ⾐警⢕뽗덬l㙎౞॓ᥧᦐ쪋⽨警⢕W୎偝抈ʗᤰ偝婓ॐᡖ嚊ʈᤰঐᡖ嚊ಈ䷿扒岗著洋涇浜，後面通到五馬路的。我出得門時，便望後面踱去。剛轉了個彎，忽見路旁站著一個年輕男子，手裡抱著一個鋪蓋，地下還放著一個鞋籃。旁邊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，在那裡哭。我腎??佺虏獎ಁ诿ꎉ㞐偵ꅓ葲᭶坧ꎄ暐멚౎ÿN亊發。我忍低౏뿿住⽕ᩦ뱵讞Ɏꌰ㞐偵卛᪐೿ᄰ⽢ݦ??⩝㦂ං上的人。這個老太婆來趁船，沒有船錢。他說到਍睎虭୏활葎剶偑౛௿坜횄剎偑౛ㇿ李??葎虶Ɏᄰᅢ㥐㮂멎ㅎ腜蚍홎虎౏ᅓ｢坢䲄予౧೿뭔୓활剎偑㙛㥥⊂ʓ뀰홷N͎졧꩓⢊ᩗ뱵蚁㑏౞ÿ͎졧꩓⢊ᩗ뱵??ಚ??坞㕓౞돿ᅛ??垍횄텎蚍豎ॎ䅎챓蒑ꑶ襑಍ঈ홧剎偑葛煶剟ő᧿ΐ졧꩓⢊ᩗ뱵ꊞ虨౎ᇿ졢橓垖횄ぎᥒಈ뛿뙛ꉛﵨ侐乕蚐౎蓿⾐鉦६ɧᄰ蒈ঐ⭝뭙??획蹎텷ƍ擿㭫腓횉葎蚐ᅎ葢㥶⊂ಓᇿㅢ葜횐葎䱶予ɧ丰然，我只有拿了他的行李，到船਍뭎ꑓ葎虶Ɏ怰୏摷㭫鍝楽??᪞ᡙ蚔౎ᇿⵢ蒘銐६ͧ葔扶ɔ〰我聽了，又觸動了母子之情，暗想這婦人此刻尋兒子坎಄쏿ⵟ乎知怎樣的著急，我母親此刻病在床਍౎ﳿᅶ??뭖౓ᕓ푠홫葎▐扠ɔ뼰住ꍕ㞐偵卛᪐೿㤰⊂膓᪉ᅙ扜ὔヿ那男子道：「只要四百文就夠了。ᄰㅢ⡜ꭗ誎횐禎??퉖ྉଡ଼≭ಓ꓿晎홽华᪐೿ᄰ홎葎蚐㥎⊂ಓ惿葏횐쮒瞄ɿ〰那男子接了小洋錢，放下鋪蓋。我又取出六角小洋錢，給那婦人道：「你也去吃頓飯。要是尋你兒子坎಄蓿⾐??ݖ??뭝睓౿䧿卻絢垀蚄恎剏偑せ镒⡞ꍗಈ跿虑୏활⩎牧ʐ〰那婦人千恩萬謝的受了。我便李ಘ뮀ɓ0਍
　　ഀ
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，我便寫了兩封信，一封給我伯父的，一封給繼之的，拿到帳房，托乙庚代我交代信局，就便問幾時下船。乙庚道：「早呢，要到半夜才開船。這裡動身的人，往往看了夜戲才下船呢。ᄰ卢᪐೿⨰婙虦彎乎便當。夰驎卞᪐೿⨰虥彎ⅎɱಋ㷿腾Ή虔婎뮘ɓ〰我就請他算清了房飯錢，結過了帳，又到馬路਍᭎ᮐಐ緿륙፛졦煓虣᥎⥎ə0਍
　　ഀ
從此天天都在艙面਍౎替ꍽಐ㥔蒂멶읎⦊ౙዿ彐乎甚寂寞。內中那些人姓甚끔ಊ盿䉵홦㚖qN쭎妊乥ಐ篿ᡓ亊得許多了。只有一個姓鄒的，他是個京官，請假出來的，我同他談的天最多。他告訴我：「這回出京，在張家灣打尖，看見一首題壁詩，內中有兩句好的，是『三字官箴憑隔膜，八行京信便通神。』ᄰ뽢詏ᥢ榐౓⡛ᡥ㾊ർ上。又想起繼之候補四宗人的話，越見得官場਍扎⾗f鵎煨ᑓಐ⛿ᑎ抈銗६繧୞結멙౎仿知我伯父當日為甚要走到官場਍뭎౓೿ᒀᅎ푢푓⡓煗煜彧⽎ᥦ??蒈덶౬ɷ砰非ᅟ㙢ꩲ皉乥走這條路，㙎౱ᕓᅠ形腎斉虑᥎ஐ抏ɔ0਍
　　ഀ
正是：天涯游子心方慰，坐਍䡎ꩡ኉䥠ꂏɒ脰ᅷ쵢ꩫ몉虰ᩎ譵楠睱蚍౏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我母親默默無言。歇了一會，天色晚了，老媽子弄਍婎蚘͏虔Ɏ谰ൣ上燈，我母親取出一本帳簿來道：「這是運靈柩回來的時候，你伯父給我的帳。你且看看，是些甚麼開銷。ᄰ｢乢蚐O୎౷ㇿ⽜㕦๟ꒁ祈虑葏靶ꍞⱎ㍧౞柿ⵑNgᝧ葒衶⽟զ婮ɩ〰豒號ㅏ⽜ᅦ⽢㙏葛㍶虞Ɏ譓ⶉ䙎ㅻ??聎貒繎楶౑闿୞坬쥎污⢑᭵豎⽟繦䙞乻相干的零用帳；往下又是付銀三百兩，也注著代應酬用；像這麼的帳，୎͎歎䙑౻??뭎虓N䍎歓繑楶ɑ谰號졏॓g䙎⽻??繎㽢異聐䍎鑓繎楶ɑᄰꭢ咃其妙道：「甚麼找房價呢？촰ꩫ厉᪐೿ᤰஐ⽐恦⽏㙏ꩲ蒊౶﻿⡳ᥗ䁎㽢偢⽛噦㙹穲ஐ葎煶罧ಉ짿牡횊ᅎὐ䑟॑୎ِ佒ɏ搰㭫홒쩎恓푏푓ﵓ⾐辶聑蒕멶౎᧿㾐偢ٛ乒著了，估起價來，可以值得二千多銀子，他叫我將來估了價，把房價派了出來，這房子就算是我們的了，所以取去一千五百銀子，他要了七百五，還有那七百五是寄給你叔叔的。ᄰ卢᪐೿萰ঐꍧ鮐텎傑扛ὔヿ母親道：「哪裡有甚麼金子，我卷ʐ〰只這一番回答，我心中猶如照了一面大鏡子一般，前後的事，都了然明白，眼見得甚麼存莊生息的那五千銀子，也有九分靠低葏虶Ɏ똰ⵛ葎콶멥졎⽓ᥦ⎐౪仿如依了母親的話，搬到南京去罷。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。ഀ
　　ഀ
忽聽得外面有人打門，「砰訇砰訇萰卶面衟쵟ʑ༰⭜ⵎ咘叫春蘭的，出去開了門，外面便走進一個人來。春蘭翻身進來道：「二太爺來了！ᄰ腢憎뭑౓췿ꩫ厉᪐೿怰ᑏ乎要露面。ᄰ卢᪐೿丰要緊，醜媳婦總要見翁姑的。ꨰ垊彩뭑虓Ɏ촰ꩫ蒉膐ᒉ䉥౦鍝ᑽᅥ乢住。我走到外面，見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，號叫子英的，⡷ꍗΈ剔Α葔ｶ쥮᪁֐౽췿챓垀??䮖ౢ蓿榎垎㊄蚐౏ᇿ䵔灒঍敎౫胿豟_榐救葫౶⣿ꍗ⚈❧坧??㲖孷ɷ0譎蚉ᅎౢ뿿协᪐೿怰♏☠怠♏☠怠??虖虏뱎ᾞ绿♞☠縠䉞て葒ὶヿ我道：「方才到的。倰厂᪐೿쬰悊͏♔☠〠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那三個字的一句話還﹎ꩦ蚊౎﷿㙟ॱ瞂ꎍ춐챓蒀䭶虢౏�坢ຄ䍦䍦葦v詎❢Y౒裿ⵒ뾘硏。我連忙一閃，春蘭在旁邊「哇萰v牎ಀݔ睜蚍ɏ倰厂᪐೿怰♏☠怠౔䣿豑虛恎ŏヿ說著提刀撲將過去，嚇得春蘭哭喊著飛跑去了。ഀ
　　ഀ
我正要਍䵎뭒䉒౦仿料他立腳楎౺೿ܰり的一聲，跌倒在地，「叮噹0ｎಗꏿ誐b鍝챽⢍豗㩎䭜ᙎəᄰ썢ⵟ졎絓⍙౬죿絓ɠ譓횉멎⢎しୗ౎苿띎睖蚍协᪐೿촰虓౎췿虓Ŏ剙偑卛⽢㙏虲Ŏヿ此時我母親、嬸娘、姊姊，都出來了。我母親只氣得面白唇青，一句話也沒有，嬸娘也是徬徨失措。我便਍䵎뭒ᥓ홥睎蚍౏ÿ扎ꪗ厊᪐೿⼰㙏ॲ照綊絙葙ꩶಊ仿要動怒。ᄰ쩢쩙⡙셗卥᪐೿⼰㙏睲蚍睏౿᧿ゐୗ띎扑ɔ〰子英道：「冷死了，少虎恎ᅏ땐絢Ŕヿ一面說，一面起來。我道：「伯父到底為了甚麼事情動氣？倰厂᪐೿怰乏要管我，我今天輸的狠了，要見一個殺一個！ᄰ卢᪐೿丰過輸了錢，何必這樣動氣呢？倰厂᪐೿ﰰŔ惿卷ᆐ㡢蚏ᩎᅙ὜ヿ我道：「這個姪兒哪裡知道。倰ﶂた瞍蚍协᪐೿怰蒌ᆐ鑢楎聑傒śヿ我道：「五兩只怕⁎虙扎ɔ〰子英道：「我ꅎ恻⁏乙夠，你老子是發了財的人！你今天沒有，就拚一個你死我活！ᄰ⍢??卟᪐೿र౧৿ɧ〰隨手在身邊取出一個小皮夾來一看，裡面只剩了一元錢，七八個小角子，便一齊傾了出來道：「這個先送給伯父罷。혰㡎䭏ꕢ虣౎﻿睢ꎍ偒౛ÿN亊發，起來就走。我送他出去，順便關門。他卻回過頭來道：「姪哥，我乎ᾐ虐婏ⱐ≧ಓ໿ཥ蚍ㅎ葜悐ɏ〰說著去了。我關好了門，重複進內。我母親道：「你給了他多少？ᄰ卢᪐೿鈰६ᩧᅙɜ〰母親道：「照你這樣給起來，除非真是發了財；只怕發了財，也供應他們睎抍Ŕヿ我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孩兒自有道理。촰ꩫ厉᪐೿ᄰ葢≶⾓书動的。ᄰ卢᪐೿ᤰஐ㚁ɱ〰當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拚命的話，說笑了一番，各自歸寢。ഀ
　　ഀ
一夜無話。明日我檢出了繼之給我的信，走到繼之家裡，見了吳伯衡，交了信。伯衡看過道：「你要用多少呢？ᄰ卢᪐೿쬰䢊ὑ晐ᅽb繎䍶ɑ〰伯衡依言，取了一百元交給我道：「⁎䉙赦虑홏睓ɿ簰䭾൏上說，盡多盡少，隨時要應付的呢。ᄰ卢᪐೿⼰౦⿿౦ヿ虒乎夠時再來費心。괰蚏⽎慏??뙖౛響靦襦㹛絥虙౎ㇿ뭜୓ꍜ䵎콏睥➕푙汓ɑ搰멫⽎ᅦ葢푶噓౹忿婓ὐ퉐ʎᄰ譢蚉홎౎훿䡎ㅑ꩜厊᪐೿細虙౎緿虙Ŏ惿??虖虏Ŏᇿ换ﱫ坶悄扏ɔര上個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，大家說要各房派了銀子好修理，誰知你母親一毛푎ౢ㷿つ摒㭫葒銐६핧ɝ〰我道：「估過價沒有？到底要多少銀子才夠呢？ἰ퉐厎᪐೿擄⽐鉦६でɏ搰㭫홒⾖ᩦ㹙魭౎絏虙౎᣿ங虎쵏ൎ舊可以派還的。ᄰ卢᪐೿唰ꡏ虓㑬⡬⁧虓౏ヿ驏虛漏౐⟿뙙汛㹑扭ὔ仿然，大家都是子孫，誰出多了，誰出少了，都絎ə瘰ㅛ⽜ᅦb୎멐罎赢虏౎⣿噗靹扛඗上，原腎쪉᭽仿過在眾兄弟面਍౎緿콙ᅐb୎멐桎味虏扎傗౛⟿뙙쵛멓며鞉也好看。老實說，有了錢，與其這樣化的吃力๎綊ౙᇿቢ乐如拿來孝敬點給叔公了。ἰ퉐쪎豢卣᪐೿怰᥏熐??從乎錯！你出了一回門，怎麼就練得這麼明白了？我說非你回來䱎抈ɔ␰ꮖ활葎ꪐ悊ᑏ㙽⽱楦偛⍛౬훿ꍎ??㲖孷乷知是怎麼生的！ᄰ卢᪐೿丰然呢，還坠??虖ɏ멖ꕰ虣쵎ꩫ蒉앶౏䷿镢垍蚄葏ɶ〰借軒沉吟了半晌道：「其實呢，我也쥎牡ᦊ悚᭏䛿⽏恦乏回來，這祠堂總修၎齢౒囿靹彛乎安，就是你我做子孫的也襎䁛౔䃿ᅎⵢ햊恓??虖ɏᄰ쩢⥎ᑙ晎恽꩏羊虺౎᧿ﮐ㆖⽘ᅦ卢晢恽葏౶臿恠????虖饏٥ᥴ譎౎靓鉟୤൐謊。那電報費，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。0਍
　　ഀ
說罷，辭了回家，我並큎督撍譫౎䙓콕಑ご坒걓葎煶ʊ촰ꩫ厉᪐೿ᄰᅢ摐뭫౓῿୎恎㡏㡛ś쨰쩙๙뱠ᾞヿ我道：「嬸嬸、姊姊左右沒有牽掛，就一同去也好。촰ꩫ厉᪐೿縰䍞챓಍냿??࢚??垍悄텏ƍ卷悐くᙒ扙뮗౓߿虜靭๟뱠⎞扪ὔヿ嬸娘道：「這倒腎쪉౽毿乪ᆌ鉢६魧湣ɡ⽓ᅦᅢཐ큜ౙ훿㚖鉱虬獎罙ౚヿ镒腞鞉멻뙎葛멶౎৿??亞便就是了。쨰쩙卙᪐೿丰要緊。我明日回去問過婆婆，只要婆婆肯了，沒有甚麼뽎ɏᄰᅢ뭐体홏繎瑞赞??虖౏䣿二是好？只是伯母這裡的房子，塷끢뮊杓쥱ὡヿ我최ꩫꪉ厊᪐೿椰剛ౠᇿᅢ⡐뙗ज़⾑띦띥乥能住的了，只有出門去的一個法子。並且我們今番出門，⽎뭦॓鑎瑎葞煶ಊ⿿腦厉面睻悕蒐ɶᤰ㾐偢౛ꍔ纐嵞ふ౵仿如拿來變了價，帶了現銀出去，覷便再圖別的事業罷。촰ꩫ厉᪐೿ᤰ徐絎ə⽓f䉎ꭦ횈ᅎ卷蚐౎죿腓蚉᭏傊ʊ〰我道：「有孩兒在這裡，腎ᖉ홠౎׿ꅓ꡻玘橞屭ʗ〰母親道：「你腎ꅓꩻ㒊ౖ臿ྉ썜??䶞絢ə〰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是這件事要辦就辦，在家萬﵎᪀㵙健葛虶Ɏ搰㭫鉒譬౎槿剛뭑୓⑜ꮖ虜౏훿婎捐虡᥎䦐⵻멎葎ɶ〰說罷，去尋雲岫，告明來意。雲岫道：「近來大家都知你父親剩下萬把銀子，這會為甚麼要變起產來？莫⽎??꺈뱺ᾞヿ我道：「並⽎??꺈౺⿿ᙓख़୧腐쪉⡽啵ʆ〰雲岫道：「到底有甚麼用處？ᄰꮖ乜是個好人，屓他說實話，且待我騙騙他。因說道：「因為家伯要補缺了，要來打點部費。ꮖ卜᪐೿䀰Ŕ῿葷뱶ᾞ??T୎㩐὿ヿ我道：「還是借補通州呢。ꮖ卜᪐೿怰ŏ몀뙎楛୒葎≶ಓ﷿⢐豵虛뱎ᾞヿ我道：「哪裡就用完了，因為存在匯豐銀行是存長年的，沒有到日子，取祈虑睏虿Ɏ〰雲岫道：「你們那一片田，當日你老人家置的時候，也是我經手，只買得九百多銀子，近來年歲衎絟ౙᕓ㱠乐到那個價了呢。我明日給你回信罷。ᄰ絢ꪀ뾊굏蚏??뙖ɛ攰靑聟䊕౦譓ﾉꝮﵞ､虮멎౎仿覺嚇了一跳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出門方欲圖生計，入室何來座਍퍎ᾌ臿ꍷ鮐﵎⾐ᩦ뱵몞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正說話時，只聽得外面一迭連聲的叫我。連忙同借軒出來看時，只見一個人拿了一封信，說是要回信的。我接來一看，原來是尤雲岫送來的，信਍꩎᪊೿뤰䵥卢絢亀ಐꏿ䝎ひ౵擿㭫䉒復㱓靐鑟繎楶ɑ舰鱙१ཧ視⭑ಁ৿楎⥑ಈㇿ腜ႉꑢ᭎᣿⽐牦蚐౎僿ᕠ习及……鄰酎Ɏᄰ뽢屏來人說道：「此刻我有事，來쩎??౏惿??뭖౓꫿ᆊ๢⥦癙扵蚗읏瞊ɿ〰那送信的去了，我便有意把這封信給眾人觀看。內中有兩個便問為甚麼事要變產起來。我道：「這話也一言難盡，等坐了席，慢慢再談罷。笰䉶멓뽎銊䱣ը౩﫿虤歎ⵑ౞鏿㺋멷偎ୗ౎雿൦上酒來，肥魚大肉的都搬਍虎ɏἰ퉐좎体睕ᆍ멢ᩰ譵腎誉⊋౵ᇿㅢ詜ᥢ⒚ꮖ葜煶ಊ柿⍱ꩪ蚊N䵎ʐ㸰멷絎蚀౎﷿ঐ??犘Ẃ厂᪐೿鰰㙧??蚈㩎౿ᇿᅢﵐ膐ႉ馘坐뮄婓顐꩛蚉Ɏ〰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要是補著了缺，大家也樂得出去走走。朰ⵑN୎卐᪐೿0୎ᩐ??葝㩶౿ᕓ률乛下許多官親。0୎卐᪐೿ᄰᅢ⩐垏뭳౓ヿ虒ꍎಈ鏿䭽b楎顎౓糿홶N䍎œ欰繑葶ꅶಌㇿ??虖鍏ⲋ豻୎뭐౓䣿二是好！젰S୎卐᪐೿ꨰ⾊ᥦ벐ꪞಊヿ虒ꍎஐ䉐ᥦ౐ᕓ䡠뭑葓勇⊌望戴쭑獮虔虏౎仿肯回來，又怎麼呢？젰S୎卐᪐೿丰要緊。他??虖౏ᇿᅢぐ葳멶ぎ虒౎큎홣??虖ɏ〰滿席਍꩎蒊ﵶ⾐ᥦ鮐乎相干的話，聽得我暗暗好笑起來。借軒ᅜ乢卫᪐೿ᄰぢ摒㭫౒맿䵥卷몐N扏ɔ??⑤ꮖ꩜ಊ惿ŏ傀꭛貎楟୒ॎgⱎ᪄聙傒౛꯿悈뚁⽛㙏⡲虵济͑䍎౓蓿ঐ鑧济䍑౓⣿恗쵏ꩫ䮉ʈ搰㭫??恤꩏瞊蚍౏惿⽏㙏腲??㪈౿蓿膐ᾉ恐葏≶浵婩뮐ಌ譓鞉홟葎煶⾊恦亗住的了。ᄰ絢蚀᥎熐ಊᅓ虻Nᅎ౻⛿乎回答。ഀ
　　ഀ
借軒又當著眾人說道：「今日既然大家齊集，我們趁此把修祠堂的事議妥了罷。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來估過，估定要五十弔錢，你們各位就今日各人認一分罷。至於我們族裡，貧富౎౔⟿뙙ﵛ㆐뙺䭛ॎⅧ婱譐뽎虏Ɏ〰眾人聽了，也有幾個਍ႍ葢ɶἰ퉐ㆎ腜蚉᥎䙽౻臿҉메㵎呼捐錢。先遞給我。我接過來，在紙尾਍虛呎字，再問借軒道：「寫多少呢？ἰ퉐厎᪐೿ᤰঈ浧䅑ᩓ멙౎腓傉鑣䅎ᑓ≟ಓ惿ꡏ뾖൛上多少就是了。難道有了這許多人，還捐⁎뱙ᾞヿ我聽說，就寫了五元。借軒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只這一下筆，就有十分之一了。你們大家寫罷。0扎ꪗ熊䊊౦훿彝൛上一元。以後挨次寫去，N͎ﵧ乛蚐ɎＰ虢O靎౻蓿坷榄䍑͑퉎䪉ɓἰ퉐厎᪐೿怰ᅏᥐஐ葛彶⩎捙蹴虸౎໿뱠➞瀞ᥑⶖ蚘὏ヿ我道：「腎쪉౽藿ᅟ赢蚊ㅎ⽜ɦ〰隨即照數添寫在਍扎ʗ㸰멷졎꥓ꉟ瞘蚍౏揿粑襔ẑ蚂絎Y͎౧맿䵥换健ɗ0਍
　　ഀ
說著，就別了出來。一路਍⍎ｬ｟葟౶篿벂Ⅵ聱㑓ಊ졖灓ろ⽒慏喈ಆ䫿㑔횊N䵎ʐ⼰慏ᆈ卻᪐೿ঈᥧ䦐譻Ŏ훿乎過想從中賺錢，拿這話來嚇唬你罷了。那麼我們繼之呢，中了進士了，那⽎腦玉絞ぶ뭗͓메虎뱎ᾞヿ我道：「我也明知沒有這等事，但是可恨他還當我是個小孩子，拿這些話來嚇唬我。我홟⽎୦㙐౗ᇿ葢膐厉虢홎葎㑶ౝ跿佑확⽎ꩦ熊蒊⾐㹦䅥扜Ŕヿ說到這裡，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來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聽來惡語方奇怒，念到奸謀又暗驚。要知想起的是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二十回    	神出鬼沒母子動身　冷嘲熱謔世伯受窘ഀ
ഀ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：「他日這姓李的，果然照他說的這麼辦起來，雖然ᕎ홠㝎歟な镒౞䛿⽏书免一番口舌，豈뭎讌὎ヿ伯衡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那裡有了幾個臭銅，就好在鄉里਍᥎벐殞䱪ƈヿ我道：「㙎౱폿乙葧ᙶբⲀⅧ摱썫౟臿乹得這班小人在旁邊唆擺，難免他利令智昏呢。艎쵙ൎ舊賣給他罷。⼰慏覈Ὤ虔䩎䱓卦᪐೿ᤰ벐瞞౿惿㙥ᕱだᥒ坎಄擿㭫归⡎乵著賣給他，且照原價賣給這裡。也앎也㚐ౢ߿虜恏腏⢉靵坟䊄౦ㇿ杓齱肋ᙐ??ɖ細⡙籗䭾౎恔⽏絶ౙ鋿६ꙧ亏到的。這個辦法，乎⾐୦呐色，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經是這裡的產業，他便扎䅥ٓ歒䱪ʈ舰鱙恧塏྘ὡ蚌౎훿鱎㙧꽱婢陋౐ᇿㅢ恎蚌Ɏᨰ蒌≶ಓ뿿晏恽⽏뭓ɓ怰协綐뱙ᾞヿ我道：「這個主意很好。但是必要過了戶才好，好叫他們知道是賣了，自然就安靜些。㙎౱䧿홻歎䱪瞈蚍౏跿뭑ٓ홴ಊヿ镒ᩞY꩓熊ʊ〰伯衡道：「這也使得。ᄰ卢᪐೿ꌰ벐㆞⍜ᆐꍢ䂐㽢偢౛忿᥎벐ꚞ瞏ɿ〰伯衡道：「앎睟౿ꏿ㾐偢졛鉓६ᩧ뱵펞乙乧姓李的來謀你，留著收點房租罷。ᄰ絢蚀౎忿ⅎ⅓乱可。ഀ
　　ഀ
又談了些別話，便辭了回家，把਍Վ讘౎ÿ鑎N䅎葓䩶㑔蚊쵎ꩫʉ촰ꩫ厉᪐೿ᤰ⎐Ꙫ햏絬留虩Ŏ鞖䝟讐ᦉⲐ綂멙Ɏ䘰⽏ᅦᥠ㾐偢౛忿腎枉ぱふWⱎꚂ햏䵬絢ə丰然，我們要走了，房子說是要出租，我們族裡的人，那一個ⵎ坲蚄住ɏ怰腏㙠㽥??౹ᕓ晠홽楎୑葐??乣轉一個來呢。雖然吳伯衡答應照管，那裡照管得來！說起他，他就說我們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，用坎悄虏㙏ᩥ뱵㾞??౹᧿벐鉎ಌ䣿二叫照管的人為難麼？我們走了，何苦要留下這個閒氣給人家去淘呢。ᄰ絢蚀౎뫿鞉᩟⽵०٧ɴ0਍
　　ഀ
我就到外面去打聽船期，恰好是在後天。我順便先去關照了伯衡，然後回家，忙著連夜收拾行李。此時我姊姊已經到婆家去說明白了，肯叫他隨我出門去，好ࡎⶂƘ㛿﹥虢N⥎Yᱎౙ旿敵ॵ??⶞튘ɽ〰虒豎⥟葙୶䡎౓⿿慏㙝虞??ୖ뙐멛虎౏楓୑ᅎ뱢Ţ䲐予౧槿୑??㚞煥罧ʉᄰ䡢け噒恹??╢౒㛿豱たὒ퉐喎ꒆ๎虦恏葹Ͷ䍎豑퉎钉َ聒䎒౑䫿㑔횊ᅎ獢㭓ㅒ腜행ꭒ蚎Ɏἰ퉐Ύ婔厚᪐೿ะ뱠㆞한ꭒ蚎Ŏ৿ᩧ뱵膞讉뱎ᾞヿ我道：「因為有點事要緊要走，今天帶了母親、嬸嬸、姊姊，一同動身。ἰ퉐➎婙厚᪐೿ะ뱠睎ﶍ炐蚍Ŏꏿ㾐偢扛ὔヿ我道：「房子已經賣了。ἰ퉐厎᪐೿ꌰゐ扵ὔヿ我道：「也賣了。ἰ퉐厎᪐೿縰䉞쭦葺其љώ໿뱠亞拿來給我簽個字？ᄰ卢᪐೿멖ᥰ﶐⾐噦㙹Ų㘰ꩲ蒉셶≹౵仿是公產，所以扎乥蚐婏햚ɒ搰㭫ᅒ쵢ꩫ膉炉蚍౎ᇿ腢뮉??籢౔仿能久耽擱了。0਍
　　ഀ
我自從前幾天受了他那無理取鬧嚇唬我的話，一向胸中沒有好氣，想著了就著惱；今夜被我一頓搶白，罵的他走了，心中好ꉎş뿿く㽒奢ಈ䫿쵷ꩫƉ㠰ᡛŚ쨰쩙ౙ⟿뙙ﵛᆐ坻಄홎鉎ꍬʍ쨰쩙卙᪐೿細䑙ὑş惿쩏ᱎ静⽻辶虑⍎虬౎䛿⽏て睠蚍౏忿⽎Ⅶɱ鞋衟ɟ⌰홬㚖홓흎虓౎惿鹏䵟൒上他的當，到底要??虖ɏ〰母親道：「他既셎౎ᇿㅢ乎義。你想，他要乘人之急，要在我孤兒寡婦਍継葔≶浵൩上賺錢，這種人還畎홿繎뱓ƞヿ姊姊道：「伯娘，⽎ᥦ䦐ꩻʊ怰୏䑷ὑ⡟뙗葛䉶ᥦ౐῿靵ㅟ౜ꡔ玕Yⱎಂ诿உὐ멵彎腎즉ց葽᭶擿㭫禍뭑睓靽य़ᩧᅙ健౛ㇿ硜靛ᥟ벐垞蚄Ɏ혰᥎ஐ䵐⽢睦ⶍ蒘v????ಞ鍝᥽⎐虪Ɏܰ虜硏靛絟葙౶ㇿ⽜୦빐๼㝦祟葞빶๼멦᭎臿⾉硦??虘౎ㅓ⽜f୎ᙐ硜㮑葒蒅㭶葒㲅ʛꌰ뺐๼㝦祟౞ᙔ硜㮑葒ಅ᛿扙஗坷亄差甚麼，骨子裡面是截然兩路的。方才兄弟ꮖꍜ橎煵ಊ﫿㙖⽱썟䭟읎ʊ㘰౱むぽ뭠౓⫿䵧ㅑ템벏㭥葒蚅Ɏ0୎멐㑎ꪈ熊⾊f腧쪉葽ɶᄰ形﹎聦事纐瑞౦퇿蚏婏虐⩎ꅧ멎౎⇿術捭ಐ諿粍᩶뱵ﵦஐ୷౷쏿품鹫䵟归๎給᩶坙ʄᄰ♢乎是迷信那世俗折口福的話，但是精明的是正路，刻薄的是邪路，一個人何苦正路灎಍烿蚍꩎抍ɔ⼰ᡏౚ惿奏䑥ὑ豎㵟腾ﾉ坢ᦄஐ㭐ཎౡ엿塠횘驟魓౎⳿Ⲅ亄可叫他流到刻薄一路去，叫萬人切齒，到處結下冤家。這個於處世਍扎ಗ裿य़??슕葏扶Ŕヿ我母親叫我道：「你聽見了姊姊的話沒有？ᄰ卢᪐೿細讀蚉Ɏᄰ썢授⡫ᥗ좈楓杏又慚愧呢。촰ꩫ厉᪐೿椰杏就是了，又慚愧甚麼？ᄰ卢᪐೿0䝎婒❡ᅡ⽢୦㝐偵౛仿及姊姊的見識；二則慚愧我方才쥎牡岊雲岫說那番話。쨰쩙卙᪐೿ᤰ좐乓是了。雲岫這東西，晎홽楎౓훿癎멵뙎[⥎傏ﵛ⾐쩦坼抇ɔ乓過쥎牡ᦊ⎐셪牥瑥쩐౤짿牡膊ຉ깦깎葎㑓虸홎Ɏ〰我道：「我何嘗⽎ᥦ⎐ౠᥓ坹횄⽎୦㙐౗虠뭠౓鋿핬譬ɓ〰姊姊道：「是⽎扦౔᧿㆐⽜빦๼葦鉶६で뙒䭛乎ᮐ臿⾉빦๼て뙒虛౎臿ꪉ᪊뱵㆞꩜᪊뱵ʞ〰正說話時，忽聽得艙面人聲嘈雜，帶著起錨的聲音，走出去一看，果然是要開行了。時候已經虥౎⟿뙙襛鉛ꥣ潡ɠ0਍
　　ഀ
正是：鼾然一覺邯鄲夢，送到繁華境地來。要知為甚事人聲鼎沸起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二十一回    	作引線官場通賭棍　嗔直言巡撫報黃堂ഀ
ഀ
當時平白無端，忽聽得外面人聲鼎沸，正멷虰啎譏౎⫿䵧͑虔N婎ʚ⌰??睟蚍くᙒ扙୎౷鿿虓㥏そ虒ൎ上海，泊了碼頭，一班挑夫、車夫，以及客棧裡的接客伙友，都一哄਍㥎ಂ??Ɫὥཱུౡ䃿멎牎ࢀ??ʖ0䉎쵦ꩫƉ㠰ᡛŚ쨰쩙ﵙ銐蚑౎⟿뙙卷ゐ虒ൎ上海，自是喜歡，都忙著起來梳洗。我便收拾起零碎東西來。過了一會，天已大亮了，遇了謙益棧的伙計，我便招呼了，先把行李交給他，只剩了隨身幾件東西，留著還要用。他便招呼同伴的來，一一點交了帶去。我等母親、嬸嬸梳洗好了，方才਍롎౜虓N᭎겏쪙ಎ胿ᥟ쪋뮈౓샿虣楎୑㽐鍢ಕ觿鉛䱣予౧꯿䉦襦䝛ɫ0਍
　　ഀ
我母親說道：「依你這麼說，那古訓的『內言祈뱑ꭥಕ᛿Y亊入於閫』，也用坎蒄虶὎ヿ姊姊笑道：「這句話，向來讀書的人都解錯，怪靎⽟쵏ɫꌰ析Q亊出，外言敎౑⛿乎是泛指一句說話，他說的是治家之道，政分內外：閫以內之政，女子主之；閫以外之政，男子主之。所以女子指揮家人做事，乎⾐ꭦ李䭑譎᭎벁ꭥᙎ䭙譎౎ㇿड़㝧偵㭛㽎౥⣿乵著女子說話了。這就叫『內言祈뱑ꭥྕȰ膂ꪉ⾊獦偙葛ꩶ熊ಊ仿許閫外聽見，男子的說話，ㅎꮊ枕絑讀ಉꏿ㆐㝜獵䭙鍎ಕ㣿恬銐६ꑧ읎蒊䉶ᥦ虐Ɏ昰侊評獢偙??⢕聗枕౑㣿恬亐許他出門一步，這是內言祈౑嫿靐た葒᭶膂ᚉY亊入，那就除非男子永遠也ㅎ횊ぎ杒ꑑ౛仿然，到了內室，也硬要他裝做啞子了。0煓ꪊ蒊❶뙙ᅛ虻Ɏᄰ卢᪐೿ᄰར䉜ᥦ結馀⮄᭞蒋౶篿졓⽓f⍎᭪햋ᩬ꫿⾊ᙦ扙鞗᥼䮑Nಊ仿傳到裡頭去；裡面猥褻之言，덎祖ᙑⵙ蚘ɏ〰姊姊道：「這又是強作解人。這『言』字所包甚廣，照這所包甚廣的言字，再依那個解法，是外言無靎᥼಑柿Q↊乱猥褻的了。0਍
　　ഀ
當下我在房門外面看著，只見他那屋裡羅列著許多書，也有包好的，也有未曾包好的，還有﹎??ʈ綊葙౶뿿卷⾐୦ꥐꉦ멛Ɏذ玘ㆁ蚎㉎뮐౓臿உॷࡧ⡔葵띦榌ʐ砰蚐楎겐䡎葲౦俿處漏≐ಓ뿿౏화쭎妊睥蚍ɏꨰ徊䝎⩙ౠㇿ౜ꍔ岐ཏ꩜蒊煶ⱎಂ婓౐ℰ九成書ర᧿ஐ멐乎是別人，卻是我的一位姻伯，姓王，潔솘౎棿垈⽛ʏꨰりᥒಈᇿ筢腓䢉詑ᥢ䶐譏⽳蒏睶౓䣿塑e橎ɵ0਍
　　ഀ
哈哈！真事有湊巧，你道他遇見的是什麼人？卻恰好是本省撫臺。這位撫臺，果然是少年科第，果然是਍鵎獨ඖ上紅了的，果然是到了山西任਍౎뿿앶㕠ʁⰰ{꩎⾊腦她౱篿횁ぎﭒ䭎豎౟Ͽ॔䞝奲葱멶㱎ᙨᩙ魙Ɏᤰ⦐ﵙ㙟??࢚ಂ﫿虑셏䱹??⩛ಊ䟿蚐᥎讐⽳ಏ盿扵㚗絤虶Nፎಘ緿Ὑ鉵ꍬƍᓿ扎ౡ᧿煓톊亏剎ႃౕ훿楎୑౐ÿ୎⽐൦上司，一個是下屬，雖⽎㡦㡞譞抉ಗ㛿౱??睖沍譑虎౏诿抉蒗䉶ᥦ彐乎少，難道彼此赎鞊葟뱶ᾞ냿護⽳⾏୦❐텙随蒉멶౎擿蚖㱎ಓ৿㩎䭜ᙎౙ뿿앏ꡐ侏犘蒂虶Ɏ頰㑛葘辁౷诿蚉ൎ上司是﵎㒀㱢蒓౶䃿⽎횏讖争ꮐ賓ಁ篿⽓癦扵亗認得。那撫臺卻認得他，故意試試他的，誰知試出了這一大段好議論，心中好生著惱！一心只想參了他的功౔篿୓乜出他的短處來，便要吹毛求疵，也無處可求；若是輕輕放過，卻又嚥୎᥎⍠౬ㇿ豜화ⅎ譱὎冀譑虎ɏ0਍
ഀ
第二十二回    	論狂士撩起憂國心　接電信再驚游子魄ഀ
ഀ
原來那位山西撫臺，自從探花及第之後，一帆風順的，開坊外放，你想誰人䥎罙홢Ɏ☰ᑎᅎ虔ॏ୧䵐偢䭛౶䛿靏홟꩎牎綀ౙ뿿멎깰iↀ푱葫౶냿蒊抐祥啢횊Ŏꏿ⦐酙穡흺虓⽎蒏vⵎ煞ಊ훿뽎ᕏ멟ὰ獵ꭞ➃䭙녎ʏ脰쎉홓齎呒，既是無隙可乘，又嚥୎᥎⍠ɬ摖??虢N顎ౢ꫿횊౎먰ぎ乗宜，難資表率ర쯿ފ활౎謰㪕ꑿﭤ౎뿿Ɗ??୛ぷ。誰知這王伯述信息也很靈通，知道他將近要下手，便਍虎୎汐譑౎꩓ಊ앖쮁變㪕ㅿꭜゑ。他那裡正在辦撤任的折子，這邊稟請開缺的公事也到了，他倒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在附片਍獎ຖɦ謰⽳뾏ꑏ硎虓❎ౙ鱔왞ɻᤰ⾐홦䵎葒睶౓豎䭟譎౎ᇿㅢ乜知道了。因為這一門姻親隔得遠，我向來未曾會過的，只有਍⥎摒聑蒕⽶푏㙓⥲Ώ乧ʐ0਍
　　ഀ
又歎一口氣道：「遍地都是這些東西，我們中國怎麼了哪！這兩天你看報來沒有？小小的一個法蘭西，又是主客異形的，尚且打他乎ಐ᧿榐⥑絙ꪀ膊貉虔Ɏ搰㭫ᙒ୙멗﵎⾐᭦皋硛葛౶ᇿᅢⵐ୎筗깓᭕皋聺ɦ耰齦⽓給譙౎篿ꭓꎈ멳聎蚋౎뿿﵏肐ႋ虢呎士！硎^ꭥ횈靎핟婬虐顎౛훿⡎套肈沈䡑൨上面還是飲酒賦詩，你想，地方那裡會弄得好？國家那裡會強？國家㝎౟ꏿ岈付那些強國？外國人久有一句說話，說中國將來一定﵎쮁౺훿ᅎѐ୔腗蚉詏ⵢ୎??ٴ虒葎ɶ怰ౠ꯿횈ᅎ??ٴ虒䭎豎౟꯿ꪃ⾊劘榌ಊᕓ⍠䆐활彎乎許你放一個呢！ᄰ卢᪐೿唰벁ᥥ벐⦞덒扛ὔヿ伯述方要答話，只見春蘭丫頭過來，叫我吃飯。伯述便道：「你請罷，我們飯後再談。0਍
　　ഀ
忽然母親又打發春蘭來叫了我去，問道：「你昨日寫繼之的信，可曾寫一封給你伯父？ᄰ卢᪐೿鈰६ɛ〰母親道：「要是我們❎㵙扤౔ㇿ乎必寫了；如果有幾天耽擱，也應該先寫個信去通知。ᄰ卢᪐೿椰剛뭛晓籽䭾౎仿過托他找房子，三五天裡面等他回信到了，我們再定。촰ꩫ厉᪐೿⽥ᥦ벐垞಄忿쥎牡晏恽⽏㙏౲쯿⾊㙏彲ᅎᅢ繐繢㽢偢ɛ기恕粗䭾౎뫿뙎ज़ㅧ᪊⭝뱙ᾞヿ我答應了，便去寫了一封信，給母親看過，要待封口，姊姊道：「你且慢著。有一句要緊話你沒有寫਍౎ࣿ鞘腟ꪉຊ虦౎⇿홱㾊偢??坹ބ⚂౔臿᪉籷䭾N牎ᮀ仿然，倘使兩下都租著了，我們一起人去，怎麼住兩起房子呢。ᄰᅢ卻᪐೿〰镒쩞쩙빙ぼɽ〰遂附了這一筆，封好了，送到帳房裡去。ഀ
　　ഀ
恰好遇了伯述回來，我又同到他房裡談天。伯述在案頭取過一本書來遞給我道：「我送給你這個看看。看了這種書，得點實用，那就벁腥碉ꍛ⹎乺知天高地厚的虘Ɏ〰我接過來謝了。看那書面是਍찰୛噗୻ర뿿协᪐೿ᤰ⽠끦贈葑ὶヿ伯述道：「是日本人著的書，近年中國人譯成漢文的。젰卓᪐೿搰㭫⥒୙葎❶౒᣿罐乏把讀書人的路改正了，我就扎ꩥ䆊瑓豎葟譶虎Ɏᄰ㡢㡞絞讀몉뙎꩛ⶊ୎著顶乛好，我也曾經做過官來，我也﵎ꪀᦊ煓亊是。但是仔細想去，這個官是什麼人做的呢？又沒有個官種像世襲似的，那做官的代代做官，那婎顐葛乎能做官，倘使是這樣，就可以說那句話了。做官原是要讀書人做的，那就先要埋怨讀書人絎虙Ɏര上半天說的那種狂士，腎ꪉ蚊᭎擿撖䭫ᙎౙ蓿ঐg⹎멺౎᧿ඈ上海有一句土話，叫甚麼『書毒頭』，就是此邊說的『書呆子』的意思。你想，好好的書，叫他們讀了，便受了毒，變了『呆子』，這將來還能辦事麼？0਍
　　ഀ
我聽了這話，멎??ꡫ骚㙠ɱ䘰虔䩎䱓౦俿单᪐೿ᄰᅢⵐ୎乗知可有這一天？倘是要有的，ॷᩧ륵핥㵎??ὖヿ伯述道：「只要਍୎䩎쎟呟魓葒赶ᾊꙷ瞏讍虎౏샿Ż虷ꍎ鮐乎相干的虛糜，認真辦起海防、邊防來就是了。我在京的時候，曾਍乎୎鵐獨暖ɽ願ɛ〰煒罜䮉豎౟緿ꎀ亐奧꩘횊ᙎ୙著絶啙ಆ⇿홱ꎊ聎ಕ﷿ঐࡧ聜碕ɛɘᄰ⩢﹧て乒ᚐ୙౗忿乎知他的說話，是否全靠得住。然而仔細想去，未必是假的；倘是假的，他為甚要造出這種謠言來呢。那時我又據了李教士的話，攙了自己的意思，਍虎N୎鵐獨暖ⱽŧꭝ౤냿홷癓鉵譬Nⱎಂ탿彣乎提起。我們乾著急，那有਍ꙫ讏葎౶篿艓摙ɫ麁Ὗ虎顎䭛豎౟ᇿ垁ខ葓౶烿蚍乎知幾次，看著那些讀書人，又只如此。我所以別的買賣祎౞臿ꦉ聦號䭏䕎౥忿ॎ୧཭⡡杗ɑ멖ɰ൞上的書賈，都是胸無點墨的，只知道甚麼書銷場好，利錢深，卻쁷뱎⽦०⡧葵౶샿뱎⽦Ⅶ⡱葵ɶ䀰ᅎ쭢ེꥡ౦⿿腦碉鮐ॎ⡧䭵뭦ʌ뀰ꍷ랐葦멶౎忿౎졦⍎౪॓ᩧ뱵ඞ《多寶塔》、਍촰㥳ஂİര《大題文府》之類，是他曉得的。還有那石印能做夾帶的，銷場最利害。至於਍錰ᙽ蝎୽İര《富國策》，以及一切輿圖冊籍之類，他非但띎ಌ⛿ᑎ⍎呦也쥎靦᭟䧿ᅻꩢ慠虑쭏횊띎䊌౦훿筎ꭓ咃其妙，取出書來，送到他眼裡，他也쥎靦ୟɷ怰꩏乓乫可歎！這一班混蛋東西，叫他僥倖通了籍，做了官，試問如何得了！ᄰ卢᪐೿娰顐葛⩶앧ﵟ⾐ꍦ멳౎㛿౱ᆀ⡢块걓低虏繎䉞౦飿㑛൘上面的舉動，也見了許多，竟有⩎X삊葲ɶ〰伯述道：「那捐班裡面，更앎꩟蚊౎훿ᅎ⾈婦顐౛盿彛⡎ꍗಈᅔ摢㭫R⍎葪婶ὐཱུౡ훿ꍎ徐⥲䭒썎౟퓿婫띐蒌葶⦐덒扛Ŕ惿婠顐葛멶౎仿是此類，便是彼類，天下事如何得了！ᄰ卢᪐೿אּ⽙녥虢N䝎兲ᙥ녎썱౟嗿乏還是出身去呢？將來望升官起來，勢位大了，便有所憑借，可以設施了。⼰ᆏ卻᪐೿ᄰ⽝൦上五十歲的人了，此刻我就去銷病假，也要等坐補原缺；再混幾年，਍虎济䅑牓౫ÿ୎멐ㅎड़虧깎⍦虬౎苿啙葏﶐Ꚁ讏Ŏ꫿ⶊ୎腗ꆉ扎౔ÿ䉎ᕓ彠葎ꆐ乎去。我們年紀大的，已是末路的人，沒用的了。所望你們英年的人，巴巴的學好，中國還有可望。總而言之，中國⽎ꅦ虎Ɏ뼰⽏㝦睟蚍᭏仿強起來，便亡了；斷͎१幧鉹⍬葬౶ㇿᥜ⎐㡪恬墐⡛ꍗ蒈ɶ㘰౱ᆀᅢ㵐⽾书及見的了。挰ꩫ熊䊊౦훿ॎꉧ虛౏ᇿ뽢굏蚏뭎ɓ鸰摟鉫譬䉎౦ㇿぜ⽒ꎏ있⦊ౙዿ彐鹎睘蚕ㅎ᪊譙墉ʋ0਍
ഀ
第二十三回    	老伯母遺言囑兼祧　師兄弟挑燈談換帖ഀ
ഀ
當下拿了電報，回到房裡，卻沒有਍אּ㆖끘୽ర靓灟揄虑౏ᇿ妀驎὞虐虎ﭏ౿鿿虓⽏⽦쵏鉫虬౎ᇿ⽢㙏卲虢葏౶ᅓ獢㭓뭒ɓᄰ쵢ꩫ厉᪐೿鐰▖虒豎䅎瑓葞Ŷ꾀ౙ虚౎�卮面쩻橎譎垉಄냿䥷ᅻᅢぐ虒摎に౗훿筎鉓虬Ŏヿ說著，멎䆉୭??虭ɏᄰ卢᪐೿ⰰ虧楏剛핑ꭒ蒎䉶ᥦ౐⿿쵏ㅫ앜虵Ɏᄰ뭢굓䲏ಈ⿿쵏葫ꪐ傊ᕠ腠讉争著了，誰知果然應了這句話。我們還是即刻動身呢，還是怎樣呢？但是繼之那裡，又沒見有回信。㠰ᡛ博᪐೿㙥ॱﭧ㆖こ恒౏㷿⽾०ᩧ뱵讞腎䚉콕蒑౶蓿⾐镦垍炄瞍ɿ〰母親也是這麼說。我看了一看表，已經四下多鐘了，此時天氣又短，將近要斷黑了，恐怕碼頭਍乎便當，遂議定了明天動身，出去知照乙庚。晚飯後，又去看伯述，告訴了他明天要走的話，談了一會別去。ഀ
　　ഀ
一宿無話。次日一早，伯述送來幾份地圖，幾種書籍，說是送給我的。又補送我父親的一份奠儀，我叩謝了，回了母親。大家收拾行李。到了下午，先發了行李出去，然後眾人下船，直到半夜時，船才開行。ഀ
　　ഀ
一路無話。到了南京，只得就近先਍虎ꉎ౨觿፛綘㹙멷౎ᇿ뽢๏蚚걎ಙꃿ൒上幾鞭，走到伯父公館裡去，見過伯父，拜過了伯母。伯父便道：「你母親也來了？ᄰ呢卻᪐೿⼰ɦ〰伯父道：「病好了？ᄰٓ呓卻᪐೿細虙Ɏ〰又問道：「⽷쵏⽫繦䉞书蒐ὶヿ伯父道：「明天就是頭七了。躺了下來，我還有個電報打到家裡去的，誰知你倒到了਍睎虭Ɏⰰ豻⥎ㅙꕜ虣恎葏౏䃿赎卑ﭢ恓ɏ搰㭫㵒⡤ꍗᾈꕟ虣恎쵏ꩫ蚉౏ᇿॢ照ಊ恔쵏偫䙛콕ʑ〰我道：「還有嬸嬸、姊姊，也都來了。⼰㙏ᕲ㙡危᪐೿⼰ꍦஐ㡐㡛ś쨰쩙Ὑヿ我道：「是三房的嬸嬸。⼰㙏卲᪐೿혰ᅎ虐婏ᩐ뱵ᾞヿ我道：「因為姊姊也守了寡了，是姪兒的意思，接了出來，一則他母女兩個在家沒有可靠的，二則也請來給我母親做伴。⼰㙏卲᪐೿細鉙६塷蒋Ŷ⣿ᙗⵙ岘ꉏ౛緿륙፛뱦ᾞ짿쥢潢潢葢㙶虞N❎ٙ偘멛虎౏ᇿୢ恷ݏ虜๏뱠鞞號Ŏᇿ｢཮恡쵏ꩫら虒౎低⡏ᅗᥢᮈ擿㭫͒쥎止潑葢౶ᇿᥢຈ뱠侞靏ୟŎヿ我道：「姪兒也有信托繼之代租房子，??驹虛鉎६ɧ〰伯父道：「繼之那裡住得下麼？ᄰ卢᪐೿☰幎膗侉く籒䭾ꍎಈ仿過托他代租房子。⼰㙏卲᪐೿怰䡏뭑ꕓ虣쵎ꩫ蚉౏ᇿ豢화䙎콕讑앎ɠ〰我答應了出來，仍਍ຂ蚚걎ಙヿ籒䭾啎뮆ɓ簰䭾乎在家，我便進去見了他的老太太和他的夫人。他兩位知道我母親和嬸嬸、姊姊都到了，??䭒鱎ɕİ⪀⩙卙᪐೿怰ꕏ虣籎䭾葎鉏६ὧ훿晎恽繏坢㾄偢虛Ɏ眰䢍홑繎葢v啎ಆヿ륗ⱥ虧衏絟ౙ⿿୦汐⡑銙㑣ౘ⽓ᆖᥢ⪈恙蚐౎ᇿ乢願意。難得他知我的意思，索性就在貼隔壁找出一處來。那裡本來是人家住著的，홷๎뱠貞메뙎䙛콕಑볿蚌繎୞ⱐ뭤ಌ멓뙎ⱛ虤뭎౓ᇿ뽢汏౸恔ᅏ婐㭐౎⣿㽦葢⥶镙ಈ诿蚕N୎뽐聏᪕亐뮐౓ᇿᅢㅐ詜ႋb뙎虛Ɏ怰꩏綊乙好？此刻還收拾著呢，我同你去看來。ꨰ瞊౿盿虢⭎ⵎ뾘灏ʍ簰䭾⭎멙彎⽎慦鱫葕虶乎得，說道：「從此我們家熱鬧起來了！從前兩年我婆婆꽎婢虑౏돿靛❟뙙ﵛ랐Ցծ葮౶仿ꎐ銐ꍬ蒍健౛磿非䙟䙚虚虏녎❱鮛᭎仿料你老太太又來了，還有嬸老太太、姑太太，這回只怕樂得我要發胖了！0扎ꪗಊÿ扎??蚍홎౎灔ʍİ⪀⩙卙᪐೿㼰䲖䁟宖ŏ﷿₀恙籏虶홎ಀᇿ葢Ŷ綀암塠繷瑞虞Ɏ怰♏葶彶⩎道šヿ繼之夫人道：「這麼說，媳婦一輩子也扎홥蚀Ŏ擿庖ᆗ홢蚀౎䛿䙚୚坷ʄ౪᫿睙纕䅞瑓ﵞౘꏿᆐㅢ활瞀蚍ɏ〰老太太道：「我長命，我長命！你胖給我看！0਍
　　ഀ
我便逕到伯父那裡去，只說母親病了。伯父道：「病了，須﹎筦虫Ŏᇿᥢ箈虫멎౎臿쮉蚊䙏콕煓徊乎來，好大的架子！你老子死的時候，為甚麼又巴巴的打電報叫我，還帶著你運柩回去？此刻我有了事了，你們就擺架子了！0ⵎ煞ꪊ蒊ᅶ乢敢答應。歇了一歇，伯父又道：「你伯母臨終的時候，說過要叫你兼祧；我乎膐䪉㑔悊쵏ꩫ牎ಀ虶ᅎ葢卶ڐ౴厖蒐ᖐ홠乎肯麼。你兼祧了過來，將來我身後的東西都是你的；就算我再娶填房生了兒子，你也是個長子了。我將來得了世職，也是你襲的。你趕著去告訴了你母親，明日來回我的話。ᄰ絢౓哿쥻a౓쯿䉙鉽ꩬ熊ʊ0਍
　　ഀ
N͎౧⽝൦上燈時候，繼之趕回來了，逐一見禮。老太太先拉著我姊姊的手，指著我道：「這是他的姊姊，便是你的妹妹，快來見了。以後腎羏ಐᇿ䵢㭟᭭仿然，住在一家，鬧的躲躲藏藏的嘔死人！簰䭾ᅎ坻಄诿争꺐卹᪐೿椰剛꩑靓뵥蒁煶᪊췿ꩫᦉ벐憞鱫ౕ嗿乏把這位妹妹拜在膝下做個乾女兒呢？況且我又沒個親姊姊、親妹妹。İ⪀⩙絙ꪀಊ懿鱫葕彶坤ᆄ쩢쩙卙᪐೿터⩙⩙ౙ惿꽏벀ᾞヿ姊姊道：「老太太既然這麼歡喜，怎麼又這等叫起女兒來呢？我從沒有聽見叫女兒做姑太太的。İ⪀⩙卙᪐೿⼰౦⿿౦᧿⪐ᅠ乢是。我的小姐，你腎행⍒౬ᇿŢ쪀坼虘Ɏ〰一面又叫擺਍剎ⶑ虞ɏ簰䭾⭎멙뽎뭏襓鉛潣롧౻쫿쩙㙙坤径歎歞䭞ɢİ⪀⩙卙᪐೿怰ᅏﵐ亐許動。一個是初來的遠客；一個是身子弱得怕人，今日早起還嚷肚子痛。都歇著罷，等丫頭們去弄。0͎逸絤虙౎ǿ⪀⩙뽙聏斐ⵑɞⴰ鍞좕읓瞊纍剎偑繛ᡎ葚譶౎⇿幱ꪗꪊᆊᅻɻ0਍
　　ഀ
繼之道：「你說起拜把子，我說個笑話給你聽：半個月前，那時候恰好你回去了，這裡鹽巡道的衙門外面，有一個賣帖子的，席地而坐。面前鋪了一大張出賣帖子的訴詞，਍坛᪄黿큟瑧큞ࡧ睧಍壿蚋᥎벐ஞ୐쭧᭓ꏿ䊐❦뙙⡛䮖ⵎ౎ꏿஐ୐쭧腓媉ὐཱུౡ훿๎뱠몞ಖ῿晐홽ⱎ≧ಓ냿杷领虶Ɏꌰஐ쭧졓腓憎聑뮕S讋౎㫿虿뭶ಌ훿졎๓뱠몞ಖ῿晐홽뭶ಌ䷿面핟ꭒʎ摖楫୑??虣ᙎ౞꫿蚊ㅎ᪊ꝙ멶絰౔쳿둛쮌??葟煶ʊꌰஐ쭧S뭎繓瑞౞嗿亍回來，又沒有個錢寄回家，他又怎麼為難，代他਍뚙ɛ켰ᥐ벐芞͎歎??葼虛N❎坙ౙᇿ形ᡎ亊了那許多了。後頭寫的是：那朋友此刻闊了，做了道臺，補了實缺了；他窮在家鄉，依然如故。屢次寫信和那朋友借幾個錢，非但὎౐⏿彏乎回，因此湊了盤費，來到南京衙門裡去拜見；誰知去了七八十次，一次也見坎಄譓ꎉஐ쭧챓홚Ꝏ꺌౺仿認他是換帖的了。他存了這帖也無用，因此情願把那帖子拿出來賣幾文錢回去。你們有錢的人，盡可買了去，認一位道臺是換帖；既是有錢的人，那道臺自然也肯認是個換帖朋友云云。末後攤著一張帖子，਍扎葛퍶呙、籍貫、生年月日、祖宗三代。你道是誰？就是那一位現任的鹽巡道！你道拜把子的靠得住麼？ᄰ卢᪐೿谰號뽏๏뱠蚞὎ヿ繼之道：「賣了兩天，就譎蚉Ɏ✰љꍽ䶐쁏??卷蚐౎叿籢虶繎୞≐ಓ홓灎蚍Ɏ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虧他這個法子想得好！簰䭾华᪐೿혰᥎ஐॐ䁧Ɫ葧ɶര上海招商局有一個總辦，是廣東人。他有一個兄弟，很睎㊕ಐϿ剔Ƒ⊌Ɠ̰॔䞝奲ű혰ౚ⇿䁱乢為。屢屢去和他哥哥要錢，又⽎腦蒉ᅶ౜ÿ腎ㆉ⽜繦繞䍶ɑ脰蚉乎蚐౏ㇿ乜見了他了，在外面糊裡糊塗的化完了，卻又來了。如此也繷䅞⅓虫౎훿桔葠鉶핬ɬ0⥎홙졎虓腏⊉ಓ훿桔畠虩౎替虽홎Nᑎ蕟⊒ʓ혰筎♓乎嫌少，拿了就走。他拿了去，買਍N୎ၐ偲౛绿ꑞ굥౰跿띑續ꑞ煥譜ಂ⧿⥙睥಍퇿ろ텒⦑遒㽨聢禎୤⑐健౛瞌梍煱譜蚂ɏ〰我道：「想是他改邪歸正了？簰䭾华᪐೿쀰뱎㦞ꩥ碐捫ūꏿ톐⦑遒⽮??䙢䁕葜㽨ౢ㽨葢멶౎ꏿஐ乐認得他是總辦的兄弟；見他蓬頭垢面那副形狀，那個⽎ݦ䵣ݒ豣葟᭶돿??謹뭑౓⏿ꎐꢐ쩣宎葤ྲྀﵝ卷蚐౎蛿虏聏聟౟엿驟屛他看看。他哥哥知道了，氣的暴跳如雷，叫了他去罵。他反說道：『我從前嫖賭，你說我絎彙睎虿᭎ᇿ摢㭫襒ٛ衒葝婶ཐ὜ཱུౡ죿⩓ᅠ乢好，叫我怎樣才好呢？』氣得他哥哥回答ൎ上來。好容易請了同鄉出來調停，許了他多少銀，要他立了『永赎け൒上海』的結據，才把他打發回廣東去。你道奇怪䝎⩙扠ὔヿ我道：「這兩件事雖然有點相像，然而負心之人౎ɔ〰繼之道：「本來善抄藍本的人，乎垐୙뽐瞊虿Ɏ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朋友之間，是富貴的負心；骨肉之間，倒是貧窮的無賴。這個只怕是個通例了。簰䭾华᪐೿ሰ彐九多。只是近來很有拿交情當兒戲的，我曾見兩個換帖的，都是膏粱子弟，有一天鬧翻了臉，這個便找出那份帖子來，『嗤』的撕破了，拿個火燒了，說：『你䵎಑ᅔ??ᙣŞ࿿〰說到這裡，母親打發春蘭出來叫我，我就辭了繼之走進去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蓮花方燦舌，蘐室又傳呼。㉷뮐졓॓啧譏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繼之夫人有點絎乙ಐᇿ쩢쩙㝙홟뭎慓虷Ɏ0਍
　　ഀ
晚਍쵎⡎㽦읢⦊əᄰ睠譎౎佖单᪐೿⠰뙥쵛に뙒⽛ꍏ誐뮐??虖౏꫿垊䝎譙ᩎ뛿⽛ꍏ誐Ⲑ१楧୑ᡙౚ篿ﵓ亐見了。家母問得一聲，家伯便回說앎큟虣Ɏᤰ榐୑ᡙᅚﵢ讐争蚐౏仿知到底怎麼個情節？簰䭾华᪐೿ᤰ譎ᅎⱢ虧乏知道，卻是酈士圖告訴我的。令伯那位姨娘，本來就是秦淮河的人物，和一個底下人幹了些曖昧的事，只怕也⽎f⥎葙譶虎Ɏꌰ⦐ﵙ㙟ѱ驽虛腎Ή炐಍훿뽎ꍓ閐୞멎P뭎㦖⢂彗詬䦐坻಄篿詓换枈、首飾、箱籠偷著交給那底下人，叫他運到船਍뭎ɓ䤰ほ虒婎൦上，自己便偷跑了出來。到得江邊，誰知人也沒了，船也沒了，앎꩟ಊ⿿ꍦ閐୞멎蝎虤홎౎諿煢罧킉灢蚍Ɏ〰虒摎䉫౦훿筎졓??뭖乓得，沒了主意，便跳到水裡去死了。你令伯直到第二日天亮，才知道丟了人，查點東西，卻也失了ᅎ౜⏿??坟몄??啖纆ୢɜ〰虒୎䡎౓ꏿ冐ὥ䁵??멢赎䶊葜??ᙢ౞鍝뱽䶌蚐칎쉗杞ᙑౙ⽎멓뭎୓୷౷鳿㙧⽱ꍦ䶐ᡙɚ㙥赱蚊౎죿乓能腎ಉ靓띟蚌N葓徭౨諿홢깎虫Ɏ⽎쵏葫앶౵⳿虧㡝९睧犍ಂ﫿虑᥎譎౎훿N⍎l୎筐౫꫿ᦊ鮐癎ཱུŜ䚀葚౶鋿६g୎結ꡙʌꌰ䊐书是還有一個姨娘麼？那姨娘聽了這話，便回嘴說：『別人幹了壞事，偷了東西，太太犯坎⎄ᆐ形畎⡿抈Ɨ࿿ᤰⶈ亘知又鬧了個怎麼樣的天翻地覆，那姨娘便吃生鴉片煙死了。夫妻兩個，又大鬧起來。令伯又偏偏找了兩件偷葶陶ﺙಘ替ꍽᡙ橚??蚈뭎ɓ⽎쵏卷蚐౎泿腸讉歹홨??ౖ⽎╏╠葠멓虤祈뭑ɓ⬰뭙楙୑౐瓿瑥葥❶蚛ॎ??⥖ౙ⽎쵏뽫቏虐୎虎ɏᤰ??葖筶౫??⽺⍦筬葫Ŷヿ我聽了心中暗暗慚愧，自己家中出了這種醜事，叫人家拿著當新聞去傳說，豈⽎୦ᅐ煻Ɗ摖????↞qʊ0਍
來談笑會官司。護⽳麏䵟졒⡓ൗ上海公堂਍譎井᪐뱵ᆞᆘ౻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一天晚਍౎৿楧୑౐譔౎ӿ坽的楢Ɏᤰ⦐籙䭾㉎캐뭗虓౎ᇿ뽢я虽늏ಏ௿홷ᅎ㱐ɭ譓횉ᅎ饐놙좂葱魶睏蚍౏⣿ꍗⵓ鲘??᭢??睢౿죿⡓ꍗ♦鉟ɔ㰰扝౵뿿O멎N扎蒗⡶ݵⵣ皘睢ꎍ榐౎꧿虡䩎⥓ౙ槿핎睒蚍౏篿⡓楗杶歑❵࡙偗౛⟿蚛䩎᱓ౙ仿曾寫出一個字來。我便拉了述農回房，議論這件事。我道：「這都是虛無縹緲的事，那裡有甚麼神仙鬼怪！我卻向來᥏鮐Ɏ萰ঐg꩎ಊÿᅓ葻౶꫿᪊뱵ພ䝏॒౧仿信則無』。照這樣說起來，那鬼神的有無，是憑人去作主的了。譬如你是信的，我是葏౶ᇿ楢୑౐⡔ᥗ䮐ಈ᧿䮐蒈⾐०㱧庛批౔蓿⾐鉦㱬庛批ὔヿ述農道：「這個我看將來必有一個絕世聰明的人，去考求出來的。這件事我是扎띥驥౛멖ᅰୢ護蚉繎౎䝞⩓葠譶Ɏꌰ璐ᅞ⡢轗啕౞绿୞౐譔彎慎鱫ᅕᦘஐ౐九多天天晚਍юɟ쬰蚊??虎౏篿౓屔楏ㆊ豕葔౶黿號乏談禍福。ᄰ卢᪐೿ᤰஐᅐ形͎ɧ丰信，我到外面扶起來，我只要自己作了往਍౛ᇿ葢႐虢୎??扎ɔ〰述農道：「這倒㙶ɱꌰ??癖楢葎楶୑멐౎ÿ୎⽐婦띐戴ꭑಎ쉓靡य़Nॎ䅎S葎卶面౶ꏿΈ屧楏ᮊÿ୎⽐쁦䵹ౢ篿⽓武ꅑ஀쭧౓峿睏殍ﭑ榗蚊౏⏿玐쑞﵎➐些明白的。ᄰ卢᪐೿ꌰ벐횞ꍎﶈ㊀碐Ὓヿ述農道：「他到了考場時，是請人槍替做的，他卻情願代人家作兩股去換。你想這麼個人，那裡能作古、近體詩呢。並且作出來很有些好句子，內中也有ᩎ蒐౶훿ᅎﵐ蒐睢蚍౏˿ႊⱢ偧ɛᄰୢ護উ楧陑袙絟ౙ忿葎虢୎虎ɏ〰我道：「抄的是甚麼詩，可否給我看看？늏厏᪐೿萰葢⽶൦《簾鉤》詩，我只謄在一張紙਍౎仿知道可還找得出來。ꨰ瞊౿훿乓瞐౦绿虢N䵎銐६᭧죿譓蚕౪홓禎Q୎睐虦౏篿뽓坤蚄౎꓿晎ᅽୢɷ譓䲉⽶౦㸰摼を二字，那詩是：ഀ
　　　　銀蒜雙垂碧戶中，櫻桃花下約簾櫳。樓東乙字初三月，亭北丁當廿四風。翡翠倒含春水綠，珊瑚返掛夕陽紅。雙雙燕子驚飛處，鸚鵡無言倚玉籠。ഀ
　　　　綠楊深處最關情，十二紅樓界碧城。似我勾留原有約，殢人消息久無聲。帶三分暖收丁字，隔一重紗放午晴。卻是太真含笑入，釵光鬢影可憐生。ഀ
　　　　丫叉扶਍Ꝏ፸챪ಕ볿佢၏奲덱䅳酴ɥ??扖গ牧㵳⊄౽ÿⅢ魱襒乳끟ɴ0虥䍏泌??բ陽ಈ旿뭿䩓녩ං上翠環。記得昨宵踏歌處，有人連臂唱刀鐶。ഀ
　　　　曲瓊猶記楚人詞，落日偏宜子美詩。一樣書空摹蠆尾，三分月影卻蛾眉。玲瓏腕弱嬌無力，宛轉繩輕風ɷ褰䪜艓䪑깓ౘ⫿논몂뭎⩓ﭧ䉹ɦ0਍
　　ഀ
當下夜色已深，各各安歇。次日繼之出來，我便進城去。回到家時，卻譎蚉ᅎ쵢ꩫಉ俿睕릍⽷て⽒㙏뙲뭛虓Ɏᄰ͢婔뾚住ᩕ೿ะ뱠坠뮄葓ὶヿ嬸娘道：「也홷๎뱠坠뮄葓౶﷿㙟q牎ꪀ膊뮉౓곿඙上就叫打轎子。ᄰ絢蚀絎乙放心，便要趕去。姊姊道：「你腎뮉œ緿静⽟ᡏ恷⡏??ඕ上，你뭎当띎乥怪你。這回去，驎⽛靦ಌ⟿뙙㵛鉾६絧⍙౬惿摏㭫镒蚍뭎౓仿免兩個人都要拿你出氣。ᄰ佢ᩕ೿縰䉞뭦葓ὶヿ姊姊道：「才去了一會。等一等再虎䉏౦ᇿ恎쭏⾊ᡏ??虖ɏ〰ഀ
　　ഀ
我只得答應了，到繼之這邊਍㽎뭢灓蚍N䵎ʐ0਍
　　ഀ
正是：要憑三寸蓮花舌，去勸爭多論寡人。摷뭫艓啙౏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姊姊見了我，便走到母親房裡去，我也跟了進來。姊姊道：「乾娘、大嫂子，是你請了來的麼？ᄰ卢᪐೿쨰쩙๙뱠卷ᾐヿ姊姊道：「㙎ꍱঈᥧ벐Ὕ⛿ᑎ❎쉙做ᅛ虔⽏試춃蒑౶쫿⥎灙㊍蚐౏뿿❏꩙➊ᅙ౻죿ቓ⡐⽗ᡏಈ鋿౤鉛慤葶腶厉䱢ɲᤰΐ졧꩓亊過去吃飯了，要搬過來一起吃，還說今天這牌要打到天亮呢。ᄰ卢᪐೿ᤰ虓乏得！何況大嫂子身體又絎ə〰姊姊道：「說說罷了，這麼冷的天氣，誰高興鬧一夜！ᄰ卢᪐೿쨰쩙すꍒ誐뮐౓ヿ镒୞護➉蒛๶뱠⎞Ὢヿ姊姊道：「我也卷ʐᄰぢꍒಈ鍝❽貛虛Ɏ0୎⡐ꍗ౔ÿ୎⡐ꍗ螈ॖⱷ㱕葷ɶᄰ佒虏౔뿿쥏坢??虖ɏ炁䊍౦⿿㙏ꩲ蚊N煓厊᪐໿㴰౾䮊౎ᇿ乢曾提挈姪兒子升官發財，是我的錯處。』ᄰ卢᪐೿ᤰஐ䝐虙౎ꏿ➈瀞ᥑ벐㭓熈蚊὏ヿ姊姊道：「我那裡得知。我教你，你只腎ᆉ⽔ᡏ佚睕ᦍ譎౎䥓ᅻ뽢ⵏꉎ๣慠虑䩏㑔悊౏忿⽎f⍎葪ɶ〰說話之間，外面的牌已收了，點਍졎౱诿ඕ上飯，大家偗͗ʘ簰䭾⭎멙쵎⽎ꩦꪊᆊᅻ葻ɶ̰乔蚐ಘ⟿뙙捛健ɗ0਍
　　ഀ
老太太道：「媳婦今天為甚這等快活起來？引得我們大家也笑笑。我見你向來都是沉默寡言的，難得今天這樣，你只常常如此便好。簰䭾⭎멙华᪐೿ᤰஐ癓P멎䭰౎Ŏ몀뙎உ뙐剠᭑㢂㡞艞摙౫仿怕失了規矩麼！İ⪀⩙卙᪐೿Ŕ鿿虓恏멏虰᥎ஐɐ怰ࡏᅷb桧葠⽶车ɷ0뙎멛腓➉쁙൶上⽎㆓⽜虦౎᣿ங虎뽏腏➉뙙꩛ꪊᆊᅻ౻䷿⽢⥦⭙䭐Ɏ扪ɔ唰喆쮆睺辍虷౏??形靧㙟偲乛成父子，婆媳၎䙢덚ౚ໿๦⽦]뙎멛౎篿❓鞛౟畔Ὡ葵ὶꉵ[ⱎಂ蓿ঐᩧ뱵ʞ啪ᾆ惿汏汑⡑䉗౦忿⽎ᥦஐ㹐⎁ɬ簰䭾ཎ葜䉶ᥦ౐훿鹎號乏肯抱一抱。問他時，他說਍기鍹୽ര上說的：『君子抱孫녎偢ɛ༰ᄰ뽢셏횙ᩎ໿ꬰꪃ⾊繦䍞瑓䵞멓꩎蒊煶ಊㇿ⽜癦쩵蝎ᵶ䵞蒖噶౥훿꩎蚊᥎煓ಊᇿ形腎솉횙Ɏ혰᥎ஐ๐๦⽦奦멥㙎偲Ὓ轵౵柿ᥱ⎐Ꙫ瞏蚍౏仿要把父子的天性都汨滅了麼！』這樣說了，他才抱了兩回。等得繼之長到了十二三歲，他卻又擺起老子的架子來了，見了他總是正顏厲色的。我同他本來在那裡說著笑著的，兒子來了，他登時就正其衣冠，਍癜뭑陷瞉蚍ɏర剔偑꩛瞊㮍虭౏㷿⽾籦虔鵏뭕葓౶诿??奖፥??ɖ到偑譛蚉홎౎ㇿ豜T㥎⡨ⵧ㲘葏౶㫿坣炄??坺಄擿蚖N୎๐⼰ས地౛鋿६??홖Ŏ傀葛煶ʊ怰ᥠ⺐轺๷뱠ﶞ힀ὓ賿號彏ꭎᆈ青홟㥎虥౎ÿⱎ蒂豶剔偑꩛ꪊᆊᅻɻ〰我道：「這個脾氣，虧乾娘有本事勸得過來。İ⪀⩙卙᪐೿혰葎ٶ鉴६ᅧ睢ಕ훿ㅎ乜得㥎ɥ혰콎콫ꩫ몊며偎՛ಀ臿犉ᆂ罻慢ɫᄰ体확ᩎ໿怰譏蚉剎偑౛뿿祐賓ꍑ澐뭒讕ų傀葛扶虶᭏훿譎蚉恎౏ㇿ౜譔蚉㱎ⱎಂ苿啙扏ᅥύ훿癎㙐ᅱ虻౎惿쵏畓홿鉎转౷ꏿነ詐蚋牎ᆂ≻ነ虠౎ꏿ⾈罦慢扫ὔ멓酎捥㊈楢౟惿??ୖ坐癛⵵౎ㇿ坜蚄N୎㉐坢᭛᣿材恱葏轶౷훿醖捥ಈ亀能戲，那只好穿了斑衣，直挺挺的站著，一動也ㅎ햊౒ꏿ亐成了廟裡的菩薩了麼？』ꨰ蒊㹶멷﵎ᆐ虻Ɏİ⪀⩙졙卓᪐೿㜰偵ᅛ腓⢉ꍗ➐굙㹞䭷ⵎ౎仿要越了規矩就是了。回到家來，仍然是這般，怎麼叫做父子有恩呢，那父子的天性，腎ᥓ辁앸虶뱎ᾞ嗿셏ᅬᅢ獐偙౛䛿덚Ś꼰ౙŚ터쉙ᡚ⡗W啎ಆ⳿{腎쪉葽⽶豦⍔౬盿⅑ㅫ腜➉뙙홛ɓ虪Ɏर虧❎譙౎盿虵὎ꉵ౛厖徐恓ᅏᥐⲐ벂ƞヿ姊姊道：「乾娘說的是和氣，我看和氣兩個字最難得。這個肯和，那個꽎貀౔忿⽎鉦핬葬譶Ɏ䀰뙎굛䭞ⵎ౎仿能和氣的十居八九。像我們這兩家人家，真是十中無一二的呢。İ⪀⩙卙᪐೿ꌰ亐和的，只是쉎卡ڐ䭴乎ಐ﷿誀卢ڐꪉ暊홽絎蚀౎㚁ㅱ絜虙Ɏ〰ഀ
　　ഀ
姊姊道：「我也曾細細的考究過來，쉎卡ڐ౴﫿㙖乱錯，然而還是第二層，還有第一層的講究在裡頭。大抵家庭晎౷㷿⽾䙦덚乚睦居多。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，我才敢說這句話：人家聽說婆媳晎౷㷿腾㺉덭晚葚乶是。據我看來，媳婦⽎葦勇㙖影ॎ౧㛿౱㶀⽾䙦䙚乚是的居多。大抵那個做婆婆的，年輕時也做過媳婦來，做媳婦的時候，䵎흑虓홎䙎䙚葚⍶౬痿홿乎敢回口，打他扎??䭖ɢ焰虣犂瑞౞훿䙎䙚筚虫౎䷿扢詥灢㢁O㡎ɏ䤰ほ葝剶偑❛虙౎㛿虚덎晚ౚ훿ㅎᥠ⾐ᅦ謁ⵑ䮘虥౎諿鹝䵟䁒흢葓౶ÿNｎ謁虑ᅏ더晚ⵚ඘上施展。說起來，他還說是應該如此的，我當日也曾受過婆婆氣來。你想叫那媳婦怎樣受？哪裡還講甚麼和氣？他那媳婦呢，將來有了做婆婆的一天，也是如此。所以天下的家庭，永遠͎豧晔葷虶Ɏ搰庖誗獢偙虓౏ÿ䩎ﶟ肐瞋虦౏⟿뙙ﵛຐ虦َ౴᧿䶐ॢ靧᭓执ɔᄰ㡢꩞亊ᅓ煻᪊䙑덚乚睦的，앎꩟⾊书睦，只當他是報仇，乎㆐幘皗멑౎퟿⡓ൗ上代，報在下代罷了。0਍
　　ഀ
我便回到書房，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談起來，偶然說起我初出門時，遇見那扮官做賊，後來繼之說他居然是官的那個人來。子明道：「區區一個候補縣，有甚麼希奇！還有做賊的現任臬臺呢。ᄰ卢᪐೿⼰ꍦஐ嬨ᾁ绿䉞葦譶὎ヿ子明道：「事情是好多年了，只怕還是初平『長髮軍』時的事呢。你信星命὏ヿ我道：「奇了，怎麼憑空岔著問我這麼一句？倰๛卦᪐೿ᤰ譎읖ᾊ給౔瞀಍䃿低恕ɏ〰我道：「你只管談，앎佟ᅕ乏信。倰๛卦᪐೿ᤰஐ멐ⱎ虧⽏f୎??㞘灼속葘쩶ʌरg⥎ౙ仿知哪裡來了一個算命先生，說是靈得很，他也去算。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來，開口便說：『你是個賊。』他倒吃了一驚，問：『怎樣見得？』那先生道：『我只據書論命。但你雖然是個賊，可也還官星高照，你若走了仕路，可以做到方面大員。只是你要記著我一句話：做官到了三品時，就要急流勇退，㙎ㅱड़❧赙ⶁʘ༰혰絎蚀ꍎ䢐ὑ葵煶ಊ뿿뭏睓虐N䙎≻ಓ僿ൣ上一個大八成知縣，一樣的到省當差，然而他還是偷。等到補了缺，他還是偷。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錢，人家來告了，他還比差捉賊呢。可憐那差役倒是被賊比了，你說⽎ᅦ煻벊ƞꏿ䊐捦⽫०쵧??葒䉶ᥦ౐⏿傐㙣??葏౶䟿顓㱛ᙨɟ䤰ほ홒䝎虓华敖䊁౦훿葎ॶ୎剐偑౛鍝ॽ楧୑偐虣华Ŕ鱷艹ꭑ뮎虓Ɏꌰ傐㹣Ⅻ幱⾗睦虐葏ɶ谰號䕏㙜㹱虥襎뵛嬨ʁ〰ﭒ䭎豎౟죿ⱎॻ葎剶偑偛卣虔Ɏ⽓葦ॷ䍎聓傒౛臿뮉睓扐ɔ褰癛홡⾖୦Ő칷౗㛿౱疀陋䭱豎౟䏿⍑⩬ꥧ౟ঈ୧챐㙛ౢ৿﹧ၳ葢ॶ䍎聓傒晛홽睎扐ɔ혰﵎㙟坠啎綆す륗౥盿ᱵ뽙くꮅ瞈虐N䍎楓ɑ〰青๟⥦ౙ꯿ཞ卷蚐౎쯿㭺??虖徭ಁ돿虐⍛౾臿쮉㭺ꙧʏ⍛뽾덏虐ᩎ啳祣౟듿ｧɢ뀰᥷⥎鉙६坧಄᧿ᱎꮅ좈ㅓ虙N䍎聓傒ɛ徭➁቙ౠ죿덓虐陎⎙뭾౓쯿偺뒖푖ɫ阰⎙??ざ奒肈ಕ揿腫풉ౝ柿ⵑN୎Ő喀祣Ὗ卺᪐໿쬰Ɗ㪀赲[⥎葙偶ಖ쫿ᱎཙ멜ㅎｎぢᥒ쪐ʌ༰⍷卾᪐໿ꬰ広悗鍝卷횐摎蚍뱎ᾞ࿿唰祣卟᪐໿搰획㚖乱知，但是這賊前夜偷了，昨夜再偷，一定還在城內。這小小的安慶城，盡今天一天一夜，總要查著了。』官便准了一天限。誰知這老捕役顜꩛蒊⽶䝦煐ಊ훿ꍎ뮈ｓ칮睧蚍౏훿饓驥홛쩎ᱎY驎赛虑睏葐ɶ〰虒ᱎ屙䊗౦훿뽎䡏けꮅ텝蒏㽶偢൛上伏定了。到了三更時，果然見一個賊，飛簷走壁而來，到藩庫裡去了。捕役且婎햚홒౎⏿??텟⢍홗葎虶ඍ上伏著。N͎౧诿횉虎虏౎嗿祣ཟ⡏靗啦ಆ峿準他臉部，『颼』的飛一片碎瓦過來。他低頭一躲，恰中在額角਍౎췿⽎艦??ಘ뮀ɓ唰祣镟蚍౏﷿譟횉⡎W䁎??➚㽙偢൛上，跳了下去。捕役正要跟著下去時，低頭一看，吃了一驚。0਍
ഀ
第二十七回    	管神機營王爺撤差　升鎮國公小的交運ഀ
ഀ
「那老捕役往下一看，賊譎蚉౎ꏿ㾐偢筛⽓嬨妁肈ಕ仿免吃了一驚，扎??஍뭎౓靓??虖ɏ䤰ほ虒捎䉦౦⧿葙銐깬౎훿ㅎ쭜蚊ⱎ顧者虑??虖౎諿⡢ᱦ葙譶౎苿摙ᥫⲐ蒂ﵶ䪐㑔蚊Ɏ젰꩓厊᪐໿搰㭫卷蚐쩎⢌犁ɿİ㪀걲඙上去਍奎肈ಕ쯿嬨➁멙詎푢犕౧腓䶉඘上受了傷的，就是個賊，他昨夜還偷了銀子。老爺此刻腎䦉徭뎁౐䣿腑ら徭ꎁ뮈??๖虦౎譓鞉ᅟᅢꙐ沏⩑ᝧ⁖扠ɡ༰⍷絾鞀य़٧౴뿿⍏??덟ᝨ虭౎䣿൑上藩臺衙門去，藩臺正在那裡發怒呢。知縣見了，便把老捕役的話說了一遍。藩臺道：『法司衙門裡面藏著賊，還了得麼！趕緊去要了來！』知縣便忙到了臬署。只見自己衙門裡的通班捕役，都升布在臬署左右，要想等有打傷額角的出來捉他呢。知縣਍虎顎౞忿㾆｢虢䭎䡢൲上去，一會下來，說：『大人頭風發作，﵎讀ꊉ౛쯿핤ƙ࿿⍷靓쵟??犅뮈౓??๖徭ʁ徭ኁ习可遏，便親自去拜臬臺。知縣嚇得扎??牖౿ꅓ䥻坻ʄ䤰虻絎Y͎౧徭??虖虏౎忿⽎警争著。便叫知縣把那老捕役傳了來，問了幾句話，便਍扎뮖౓⍷㙾坞善祣??蚍虎ɏ〰青ꭟ扤ಖ诿蚉ꭎ賓ಁ諿ൢ上項事回了一遍。撫臺大怒，叫旗牌官快快傳臬司去，說無論甚麼病，必要來一次，㙎౱⳿抐뾖腏ꪉら犁ꙧ讏虎Ɏ縰煓り虒犁౿퓿犕䭿멎౎﷿媐醚乵定。那臬臺沒法，只得打轎਍扎뮖ɓ〰青ꍟ䊈౦譓徭୎౎雿厙Ɛ阰鲙Ş阰⎙౾﷿⢐ꍗಈ蓿ঐ??㉏䁵㵜꙾Ə퐰౔퇿펞퍘葘､n녎ɞ㸰顷譛횉虎౏﷿瞐쮍칶ʏ譓횉ⵎ඘上紮了一條黑帕，說是頭風痛得利害，紮਍虎穎為好些。眾官都信以為實。撫臺便告訴了以਍N쁎౻훿뽎呏쥻虡걎඙上回去就查。只見那老捕役脫了大帽，跑਍虎屏著臬臺請了個安道：『大人的頭風病，小人可以醫得。』臬臺道：『莫非是個偏方？』捕役道：『是一個家傳的秘方。只求大人把帕子去了，小人看看頭部，方好下藥。』臬臺聽了，顏色大變，勉強道：『這個帕子去靎葟౶믿虓??靵⥟덒ɛ༰唰祣卟᪐໿䉓❬멙譎榕ౠ道ཡ멜흎ⱓ顧푛걫蒌⁶虙Ŏ࿿꾁扪↗멱牎蒂ꩶ厊᪐໿怰꩏鮊ᩎ뱵ಞᇿ乢懂呀！』當下眾官聽見他二人一問一答，都面面相覷。那捕役一回身，又陜⎙஍὎卺᪐໿༰멜牎箊ū⣿ᱦ??却띢葐౶揿⽫늁❡멙Ŏ࿿阰⎙捾腫鶉확ꪀಊꏿ嬨॥蝐ㅶ꩙董卶᪐໿怰♏☠怠♏☠怠⽓୦虶Ŏ࿿ꨰ垊径乎顧失禮，立起來便想踢他。當時首道坐在他下手，便攔住道：『大人貴恙未痊，鱎핛ቒɠ༰ꌰ䶐徭讁蚉᥎澐앒扠౟忿坎酛썵ɟꬰ賓⽓䙦䙔葔୶坷಄⣿ꍗ綈悶。捕役又過來활꩎厊᪐໿細祙䉫❬멙詎⡢ᱦ葙앶扠꩟蚊౎緿⭙蚁ཎ멜牎쉞᭏仿然，眾位大人在這裡，莫怪小人無禮！』臬臺又驚，又慌，又怒道：『你敢無禮！』捕役走近一步道：『小人要脫干係，說靎⅟깱役腎媉Pⅎū࿿ꨰ䊊뽦腏행䭒ɢ㸰顷[䩎鶟何ɏ阰⎙譾횉᥎Ⲑ疂붞ಃ⽦䭦덢↍ꩱౣ⏿⎐鶐확౎篿鵓乕住。捕役回身ꭜ賓஍华᪐໿䈰❬멙쭎嬨➁멙䝎S䝎ꁓ౑㋿㉎⶗ಐ᣿鉐६흧띓핐಍࿿멜筎౫ↀ⡱ɠ༰搰䉫徭征ॎ嵧َ⽏嬨媁葐虶Ɏ㄰虙ꭎ㹞౫곿炌广ᖗಏ仿如試他一試。倘使⽎葦౶忿乎過同寅਍ㅎ虙깎౹櫿呿自有捕役去當；倘果然是他，今日坎ບ給౶仿榐⥑홙詎띢핐൵養好了，豈⽎鉦虬酎??ɤ搰䉫啦祣损屫撫臺跪著回話，藩臺便站起來嬨厁᪐໿ꌰக뽎䝏S䝎ꁓ౑諿ᕢ偞뭛虓౎緿뭙홬୎ꍐ❥葔쵶檑ſ࿿嬨掁蕫⽟㹥౔꯿賓⥝達뙔멛౎늁❡멙䝎ꁓɑ0୎뙐멛灎蚍乎蚐౏㓿ꪈ᪊໿쬰➊멙䝎ꁓő࿿笰乓動手。此時官廳਍艎????葰౶⟿蚛୎乐成體統。捕役便乘亂溜到臬臺背後，把他的大帽子往前一掀，早掉了，乘勢把那黑帕一扯，扯了下來。臬臺⽷끦ಊ򏹟乖ⶐ蚘୏౷烿絠詙ꍢ䶐඘上所受一寸來長的傷痕，送到捕役眼裡。捕役揚起了黑帕，走到當中，朝਍஍౎??犚ᾀ卺᪐໿??ꮅ聞傒葛ὶ쩷⡝ᥗಈ䋿ᝬ䵒❏멙Ŏ㪀屲㭏Ŏ࿿0䉎ꭦ賓ኁ虠౎徭ʁ虪౎雿厙Ɛ阰鲙婞蒚䙶虔౎雿⎙签S䉎䱦葡鉶虬㭎虎Ɏꌰ䶐嬨箁⍓靬㩶㩣董偶⡗՗偩൛上，嘴裡只說：『罷了！罷了！』一時之間，倒弄得人聲寂然，大家面面相覷。卻是藩臺先開口，請撫臺示下辦法。撫臺便叫傳中軍來，先看管了他。一時之間，中軍到了。那捕役等撫臺吩咐了話，便搶਍N敎౫峿中軍稟道：『臬臺大人飛簷走壁的工夫很利害，請大人小心！』那臬臺頓足道：『罷了！앎᩟꩙蚊Ŏ藿ᅟ癢ɵ魶虏౎惿ᅏ൐上了刑具罷！』於是跪下來，把自從算命先生代他算命供起，一直供到昨夜之事，當堂畫了供，便收了府監。撫臺一面拜折參辦。這位臬臺辦了個盡法앎꩟ಊ槿୑剐偑葛齶呒也就此送了，還靷號୎ᩐ뱵춞䆎葭橶ɿ怰꩏⦊୙譎乎是無奇ॎ뱧ʞ〰ഀ
　　ഀ
此時已響過三炮許久，我正要到裡面催點心，回頭一看，那點心早已整整的擺了四盤在那裡，還有雞鳴壺燉਍N祈녘㙱ಃ뿿鍏傋๛ͦ??쎞ɟ椰୑屐坐下來，子明問道：「近來這城裡面，晚਍襎噛벗ᾞヿ我道：「還沒聽見甚麼。你這問，莫非城外有甚麼事？倰๛卦᪐೿터蚏ᙏ扙쪗᪌静衟扟ɔ豖䁔ड़虧衎潭ౠ᧿뾈䡏詑끢??葒??읱౒揿掐虥楎??ɱ〰我道：「要用就募起來，⡎ㅵ捜掐虥౎忿⡎习得那些散勇作賊。其實平時營裡的缺額只要補足了，到了要用時，只怕也夠了。倰๛卦᪐೿Έ⁧ř훿቎捐ὠ୐䱐󭭢끒읥౒黿ⵟ빎魬䥎扑ɔꬰꪃ??뎈蚍䵎ಘㇿ⽜ꉦ﩮䵑蚘౏忿乎夠呢。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他們既然是宗室，又是王爺都幹得下來，那麼大的神通，何必還去當兵？倰๛卦᪐೿瘰畵葑⾐൦上等的呢。到了京城裡，有一種化子，手裡拿一根香，跟著車子討錢。ᄰ卢᪐೿ะ⊊ﾓb㥎饨岙ᩏ뱵ᾞヿ子明道：「他算是送火給你吃煙的。這種化子，你可﵎鞀機홿᭎響機虿홎䉎౦훿걎඙上把外面的衣g艎౤誈徐坧蒄乶是紅帶子，便是黃帶子，那就被他訛一個靎號Ŏヿ我道：「他的帶子何以要束在裡層呢？倰๛卦᪐೿弰⡧撈౜緿멓뙎୛乷見，得罪了他，他才好訛人呀；倘使束在外層，誰也扎便홠虎Ɏ瘰彛道靡衟౟훿ᅎ졐乓能作買賣，說是說得好聽得很，『天潢貴冑』呢，誰知一點生機都沒有，所以就只能靠著那帶子਍葎佶犘뮂䱓傈蚊Ɏ혰ᅎ偐り鉒靬絟偙蒊䉶ᥦ౐蓿??箈扫ɔ〰我道：「裝死只怕也是為的訛人？倰๛卦᪐೿혰ᅎ筐虫౎ㇿじ青멛鱎뭞౓柿譱ॏ繧楞꽑汫肄傒ɛ혰깎ぺ乒得了，又沒有法想的時候，便裝死了，叫老婆、兒子哭喪著臉兒去報。報過之後，宗人府還派委員來看呢。委員來看時，他便直挺挺的躺著，老婆、兒子활垍ɔ퐰譔蚉౎㚁멎ὰ౷୔葐㢐䭏뭢硓홤౎퓿ぎ뭽坓횚扎౔᭓᭧⽧०୧멐垎蒄ㅶ靜⽻虦Ɏ혰ᡎ蚘꽎汫肄ಒ篿䉶졦㭓乭蚐ɏᤰ䶐⽢୦㭐䵐扜ɔ〰我道：「他已經騙了這回，等他真正死了的時候，還有得領沒有呢？倰๛卦᪐೿ᤰ⽓书得而知了。0਍
　　ഀ
說話之間，外面已放天明炮，子明便要走。我道：「太早了，洗了臉去。뼰くᅒꍢ誐ಐ睓ƍ부做౛짿虱녎㑱𤋮虑౏鏿傋๛᝶౭훿َٓᝓ虭뽎뭏ɓ0਍
ഀ
我送子明去了，便在書房裡隨意歪著，和衣䝺౫쫿銁蚑౏⽝䡦䊘ᥦɐ撁䭫豎౟ÿ⍎纐୞ࡐ౧鋿६ᩧ譵Ɏﴰ㙟q⥎⡙䕗肏蒕ൢ上，看見我伯父請假赴蘇。我想自從母親去過一次之後，我雖然去過幾次，大家都是極冷淡的，所以我也衎㡟뭞虓Ɏ⠰⥦쭙蚊䝎౐仿知幾時動身，未免去看看。走到公館門前看時，只見高高的貼著一張招租條子，裡面闃其無人。暗想動身走了，似乎也應該知照一聲，怎麼悄悄的就走了。回家去최ꩫꪉ౷췿ꩫ徉鉎ᩬ煵ꪊʊ0਍
　　ഀ
我答應了，又談些別話，就各去安歇。ഀ
　　ഀ
次日，我把這話告訴了母親，母親自是歡喜。此時五月裡天氣，帶的衣乧多，行李極少。繼之又拿了銀子過來，問我幾時動身。我道：「來得及今日也可以走得。簰䭾华᪐೿䠰腑멓뭎卓絢蚀葎絶ə丰然老遠的白跑一趟。瘰獵멓华絢蚀౎鳿㙧쩱虥乏及，要明日一早。又說這幾天江水溜得很，恐怕下水船到得早，最好是今日先到洋篷਍뭎体坏ʄ배⽥ᅦ驢虛㭎ཎౡ᧿⦐͙乔媐ಘ◿乒㺐멷౎ㇿ镜揄칑౗ヿ୒䞈୫Ɏ鰰㙧ⅱ⥥䵙㑢깸౎௿㑎㥬も虒౎⣿≵㦂ↂの⩒㦏ං上。ഀ
　　ഀ
次日早起，便到了਍睎౭虓ཎ쩜ꢎ坣䲄予౧ヿ坒彛뮈ɓ簰䭾䡎ढ़虏杷乱ಐ볿⽥౦㹔᥷쭏譶ʉꌰ皐譵葎婓ꅐ띻쥟౬⏿??ݟ虣N୎㽐鍢ಕ觿䝛䱫予ɧᄰ뽢詏籢䭾腎랉芌ཙ쩡ན歜⩰蒏煶ꪊ蚊Ɏ뜰쥟卬᪐೿༰歜⩰ᕓ葠ঐ鍧喉ᮆꏿ芐ཙ홡᥎ஐ乐要，那個腎ಉ죿乓曾指定一個牔ಂ໿뱠ꚞ햏扬ὔ໿蕥ᅟ뭢繓楢୑깛ꉣ虛住何睕ɿꌰྐ歜⩰抏౔ᕓ籠౶葦ঐɧ〰當下我就在字號裡歇住。ഀ
　　ഀ
到了下午，德泉來約了我同到虹口發昌裡去。那邊有一個小東家叫方佚廬，從小就專考究機器，所以一切製造等事，都極精明。他那舖子，除了門面專賣銅鐵機件之外，後面還有廠房，用了多少工匠，自己製造各樣機器。德泉同他相識。當下彼此見過，問起小火輪一事。佚廬便道：「有是有一個，只是多年沒有動了，葓膐鞉ɟ〰說罷，便叫伙計在架子਍ｎ虢୎虎ɏ茰뭣虓灎ὰ౗�乢蚐୏౷ꃿ൒上了水，又點了火酒，機件依然活動，只是਍蒂⩶乙像了。我道：「可有新的麼娰卞᪐೿뀰葥鉶६ɧ瘰蕛㖒熔罧銉६끧൥舊，只要拆開來擦過，又是新的了。ᄰ卢᪐೿騰婛P୎끐葥౶腓纉⥞Ὑヿ佚廬道：「此刻廠裡忙得很，這些小件東西，來쩎婓虐Ɏ〰我問他這個਍蒂略≐ಓ훿腎繎䍶ɑᄰ뽢协᪐೿贰䙑콕瞑ɿ〰ഀ
　　ഀ
同德泉別去，回到字號裡。早有伙計們代招呼了一個珠寶掮客來，叫做辛若江。說起要買如意，要別緻的，所有翡翠、白玉、水晶、珊瑚、瑪瑙，一概腎ʉ徂卬᪐೿匰面嗢ᩑᅙ樂扐ὔヿ我道：「見了東西再講罷。ꨰ垊಄훿굎뮏虓Ɏ⼰⥥⍙ᩬ녵౱Ͽ乔媐ಘ럿쥟౬虔ᅎぢ??걖ލ獦፞౪㙬境뱎౭㛿坞임⦊ə䡓㙙ꊃ⩛ᩙౙ뫿牎ࢀ??ʖᄰ뽢协᪐೿ᤰ⥎す婒౦﷿⾐ᥦ㆐᪊멙뱎ᾞヿ德泉道：「਍䩎⥓멙ᅎ౜睥⽦f୎멐鉎६执ɔ〰我道：「早起他㚌벃ᾞヿ德泉道：「乎銐६멧虎͏㙔瞃虿౎惿腏Ή㙔ಃ훿艎啙乏賣。倰虗N͎౧뿿??뭖襓䝛ɫ0਍
　　ഀ
再坐一會，已是十點鐘時候，遂會了茶帳回去。早有那辛右江在那裡等著，拿了一枝如意來看，原是水晶的，乎㒐癬抈ಗ쿿垅୎劇౑婝⡐艗ཙⵡ඘上。我看了屎，便還他去了。德泉問我到哪裡去來。我告訴了他。又說起那個穿皮衣葧౶廿⽱䝦⩙ᅓɻ뜰쥟卬᪐೿ᤰஐ乐足為奇。這裡巡捕房的規矩，犯了事捉進去時穿甚麼，放出來時仍要他穿਍祈虑ɏᤰஐᕓ⽠⡦걗⥑꽙譲葎ɶ〰旁邊一個管帳的金子安插嘴道：「⽎ʓ묰瑓걞ࡑꎈ睎厍㽢鍢蒕౶柿ⵑॎ楧୑乐是判了押半年麼。恰是這個時候該放，想必是他們了。ᄰ佢ᩕ೿ᨰ뱵婓๐匰㽢鍢ྕἰヿ德泉道：「到妓館裡，把妓女的房裡東西打毀了，叫打房間。這裡妓館裡的新聞多呢，那逞強的便去打房間，那下流的，便去偷東西。ᄰ卢᪐೿ᄰ쩢୥護ꎉஐ멐罎葺衶푟抚蒗౶厖⢐鍗扙➈??ྞ譜౎啝董뮐ｓ홢뱎ᾞヿ德泉道：「莫說是穿的體面，就是認真體面人，他也一樣要拿呢。前幾年有一個笑話：一個姓朱的，是個江蘇同知，在਍睎癭ᩝ瑙葞虶᭎ÿ୎퍐腙蒈⍷౾黿䵟葒媐乐ඐ上海縣丞的。兩個人同到棋盤街么二妓館裡去頑。那姓朱的是官派十足的人，偏偏那么二妓院的規矩，凡是客人，َŒྀ౜ÿ譎ᅓ㩜葲ɶ錰扙蒖⭶ⵎಘ虓홎N牎ㆀᅧ㩜౲폿ㅙ葧衶扒㆗⽜f୎豝卣乢뮐卓᪐໿ᄰ๢๦⽦Ŧ㪀౲惿멏ᩰ뱵ᅓᅢ㩜Ų࿿ꌰ⮐ⵎ虔౎篿䉶ㅦ楜୑➈❙瞛蚍ɏ錰⡙蒙멶౎뿿靏靦葦勇뭑啝ɣ팰腙蒈彷౪壿멎艎䉎౦鳿虮祈뭑౓ÿ⍓텬??칖놈ኂ噗沈⡑뮈虓Ɏꌰ펐ㅙ葧葶⢐ꍗຈ鐰偿ཛİะ謰歳쭑྆萰艶畎ɿ0䉎啝虣虏౎仿由分曉，拉到了巡捕房裡去，關了一夜。到明天解公堂。他和公堂問官是認得的，到了堂਍౎훿㙎൤上一步，坜侄顕䭢ౢ仿也灟厁᪐໿䔰啎蚐Ɏ༰ꌰ侐顕͛虔N婎ಚ??睺蚍彏乎也灟厁᪐໿䔰啎蚐Ɏ䀰Ŕ᧿⾐ㅦ❧ř㪀౲ヿᥒ᪈뱵讞὎࿿ꌰ䦐홣葎啝譣侉顕豛화赎鞊౟뿿O鱎奮灱蚍Ɏ錰⡙蒙멶౎⳿虧杏譱腏??蚍婏齐䩓葔౶ヿ虒摎䉫౦忿蝎葖녶ⵢₘ쒟౺뮀ɓȰ൘上陪審的洋官，見是華官的朋友，也就低處౎폿ㅙ葧䵶鱢襟౟뮀ɓ瘰䉵०멧墳虑N୎ཐ꩜蒊??౶⿿ᩦ໿㄰걓ꮙ쭖坶ಈ臿➈͎??녖ኂ噗ʈ༰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那偷東西的便怎麼辦法呢？뜰쥟卬᪐೿ꌰ⾐f䡎h䡎乨同的。ᄰ卢᪐೿眰葐葶⾐쩦抌౔蓿⾐홦ꉚ扛ὔヿ德泉道：「偷東西自是個賊，然而他總是扮了嫖客去的多。若是撬窗挖壁的，那又䝎虙Ɏ〰子安插嘴道：「那偷水煙袋的，真是一段新聞。這個人的履歷，非但是新聞，簡直可以按著他編一部小說，或者編一齣戲來。ᄰ??佟ᩕ뱵낞幥ʀ뜰쥟卬᪐೿ᤰஐ꩐瞊蚍煏瞊ಕ擿㭫譒앎᩠坙抄౔꫿鞊⍟⎐랐띥葥ⅶ獱౔꯿䦂ほ婒൦上，我們說著當談天罷。배⽥Ѧ祔捞譫뭎虓Ɏ0਍
　　ഀ
子安說到這裡，兩手一拍道：「你們試猜他這是甚麼主意？那時候，他舖子裡只有門外一個橫招牌，還是寫在紙਍౎쫿⡼罗൧上的；其餘豎招牌，一個沒有。他把人家灌醉之後，便連夜把那招牌取下來，連塗帶改的，把當中一個『仁』字另外改了一個別的字。等到明日，那伙計醒了，向他道歉。他又同人家談了一會，方才送他出門。等那伙計出了門時，回身向他點頭，他才說道：『閣下這回到਍睎虭协顢౓엿腟趉֊婮虩??䱢륲䵥䩓ɔ༰ꌰᦐࡏ綊ꪀಊⵤ୎౷譓争是同仁堂了，腎⍹葬驶䙓ɔᅓ홻歎녰ⱱ廒걑౎雿饮卐顢౓꩖蚌楎潑౧뿿❏鞛끟Ց㑮띬葑??뭖ɓ鸰摟홫뽎멎데窍ᩦYಋ蛿ⅎ챱驟睡蚍ɏര上海是個花天酒地的地方，跟著人家出來逛逛，也是有的。他๷⍠᭪蒐깶虺౎鋿啬할偬౛篿灓ろ鍒⡙厈㙢垃，把人家的一支銀水煙袋偷了。人家報了巡捕房，派了包探一查，把他查著了，捉到巡捕房，解到公堂懲辦。那丫頭急了，走到胡繪聲那裡，長跪睎蒍쁶䉔ɬ檀牾简乓過情面，便連夜寫一封信到新衙門裡，保了出來。他因為輯五兩個字的號，已在公堂存了竊案，所以才改了個經武，混到此刻，聽說生意還過得去呢。這個人的花樣也真多，倘使常在਍睎౭仿知還要鬧多少新聞呢。뜰쥟卬᪐೿ର坷瞄౿緿静ᅟᅢ㵐⡾ൗ上海。ᄰᅢ卻᪐೿기멕୰홷奎⡵ൗ上海，也無謂了。✰뙙ᅛ虻Nᅎ౻맿䵥٢捒襥䝛ɫ0਍
　　ഀ
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，見那遠房叔叔，談起了家裡一切事情，方知道自我動身之後，非但沒有修理祠堂，並把祠內的東西，都拿出去賣。起先還是偷著做，後來竟是彰明昭著的了。我멎争虫⍓卬᪐೿ሰ⽐ᅦᅢ祖聑蒕౶㳿長纈ŭヿ叔叔道：「可⽎뱦ƞᇿ쵢ꩫ멖恰뭏瑓??뭖౓꛿讏衎य़??讞ら౗꫿⾊て镒艹聑瞕葽絶ə터ᡙᅚP୎멐౎﫿虑Nⅎ聫ಕㇿ詜흢⍟墳虑虏Ɏ瀰絠ᥙ랈Ꚍಏᇿᅢ빐??ꪞಉ住處홎౎響홟䅎虑ㅎ虜౏忿⽎羏ꎐ멳葎ྲྀᵡɠ搰㭫乒過在這裡閒住著，只當學生意，看將來罷了。ᄰ卢᪐೿॓≧⢓뱵ᾞヿ叔叔道：「才到了幾天，還﹎卷ʐ〰談了一會，方才別去。我心中暗想，我伯父是甚麼意思，家裡的人，一概??ꕢౣ῿⽷ꭦ຃癦⡑썵䭟䁎⡢᭗蓿膐ᅓ乢要理他，這才奇怪呢！ഀ
　　ഀ
過了兩天，果然有個人拿了個小輪船來。這個人叫趙小雲，就是那畫圖學生。看他那小輪船時，卻是油漆的嶄新，是長江船的式子。船裡的機器，都被਍扎??蒈㽶奢Ƃᬰ逸䦁쭎侄ɏᤰ㾐奢Ƃᬰ逸ಁ죿ﵓ⾐㭦항葒౶ｎ睢蚍౏ㇿ⽜ᥦ㦐蒂v୎쭐ㆄ⽜虦౎嫿靐䅟ٓ䡒ɝ젰??殞晰亊ಐ忿桪彖畎䡩햗ɒ뜰쥟佬확漏≐ʓ༰厖᪐೿ᘰⵙ媘睐蚍౏ᕓ习便宜，我這個只要一百兩。뜰쥟ᅬ卻᪐೿ᤰ亐過一個頑意罷了，誰拿成百銀子去買他！༰厖᪐೿ᤰ徐ꪖʊ怰꽏婢ᩑᅙ扜ὔヿ德泉道：「我乎皐㙐??࢚ಂ臿랉୎ᅐᆘಘ臿⾉豦ॎ䅎䩓≘ಓᇿㅢ띜蚌홎౎᫿禎乑起，也犯坎ʄ〰我見德泉這般說，便知道他﹎ꩦ⾊ᅦ띢蒌౶⋿❽灠讍蚕౎䧿홻뭎꩓ʊ䤰虻N͎౧ꏿ馐ྍ炖蚍Ɏᄰ佢ᩕ೿뜰쥟ꩬ蒊๶뱠ᾞヿ德泉道：「他減定了一百元，我沒有還他實價，由他擺在這裡罷。他說去去就來。ᄰ卢᪐೿簰౶ꍦஐ൐舊的⩎ౘ⛿ᑎ彎桪Vݎﵒ㊐⢗ᙗ扙蒗౶忿葎膐繎䍶扑ɔ〰德泉道：「這個౎ɔ먰뙎葛⽶୦虎ⱎ≧媓葐᭶훿᥎ஐ⽐ｦ虢蝎൶上家的錢，吃了皇਍뙎葛ಘ姿ͥ虧홎ⱎ譧౎훿筎⡓虵蝎൶上家的工料，做了這個私貨來換錢，쥎牡몊홫??咽뱐ƞヿ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照這樣做起私貨來，還了得！뜰쥟卬᪐೿䠰䚌᥏ஐŐ믿瑓ᙞ୙끗づ虒N⹎᥺牽奣葱彶桪ౖ࿿靝衟౟榌䩑≘୎ɐ혰ᅎ䁐蒈멶౎럿蚌N୎??뭖ɓ谰號䁏媈祖虑葏౶㷿ॾ豧ॎ䍎୓扐౔�坢や啒뮆œ몐Ɏ笰当婎靐絟ౙ೿ᙔ୙虗葏v⍎౪仿過就是殼子਍乎曾鍍鎳。ᄰ佢ᩕ೿ᨰ뱵䵓뎓ᾓヿ德泉道：「據說鎳是中國沒有的，外國坔乓椀挀欀攀氀ఀⷿ୎潗ᚋ硓葦䉶ᥦ౐뿿潏ႋb୎๐댰ྒྷ地ɛ䀰ॢཧᢜƔର졭䥱౎﷿⾐䵦ඓ上這個東西。中國人౷ÿݎﵒꪐ횊⽎䵦肓蒒౶ঈㅧ᪊聙傒뭛䵓抓ɔ瘰ᅛୢ垖絓蕶ಒㇿ⽜ᥦஐ煐罧ᮉ仿然，廣東瓊州巁峒的銅，一定是的。ᄰ卢᪐೿蔰ᕓ鉠६ꍧ벐꺞Ɏ〰德泉笑道：「那是鍍了之後擦亮的；你看元寶，又何嘗是亮的呢。ᄰ卢᪐೿娰虐ॎ䍎୓셐꡹ಌ柿ɱ丹靐౻ㇿ⽜浦䍑୓≭ಓ蓿蚐靎뱟ƞヿ德泉道：「豈只這個！有一回局裡的總辦，想了一件東西，照插鑾駕的架子樣縮小了，做一個銅架子插筆。ぎ繒䉞౦ࣿ䁔\繎᩶푙Ŕ譓葎汶譑䱎൨上，沒有一個沒有這個東西的。已經一百多了，還有他們家裡呢，還有做了送人的呢。後來鬧到外面銅匠店，仿著樣子也做出來了，要買四五百錢一個呢。其餘切菜刀、劈柴刀、杓子，總而言之，是銅鐵東西，是局裡人用的，沒有一件⽎셦꡹ʌ瘰[୎멐婎P詎b౒ÿ୎卐偧౛⿿०偧鞖衟ɟ㘰౱䶀ᅺၜᩢౙ᧿䚐㍻ㅞ鞖虻౎嗿셏⽦睦瑫艞摙扫ɔ섰꡹䮌ᙎౙ蓿ঐg୎睐♐☠〠ഀ
　　ഀ
說到這裡，只見趙小雲又匆匆走來道：「你到底出甚麼價錢呀？뜰쥟卬᪐೿怰く镒赞᭑ᩮᅙ扜ὔヿ小雲道：「罷，罷！八十元罷。뜰쥟卬᪐೿丰必多說了，你要肯賣時，拿四十元去。༰厖᪐೿ᄰ鍝᭽虮୎屐成，你還要折半，好狠呀！뜰쥟卬᪐೿瘰ᩛ虙ᅎ띢二起。༰厖᪐೿瘰᭛ꒋ앎扠౔짿牡Ɗ暐恽౏⽓ᅦ쩢⥎䥙坻⢄ɵᤰ⎐睪౿惿晏ᅽ浢䅑䍓౑᧿貐䅎䍓靑ᅻὢ葐౶߿虜葏悐ɏ〰德泉道：「借是借，買價是買價，﵎葭౶惿腏ﾉ鑢䅎䍓뭑睓౿烿絠ख़g㕎﹟ၳ葢桶偹ɛ〰說罷，到裡間拿了一張莊票給他。小雲道：「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錢莊，你就給我洋錢罷。뜰쥟偓襛??ஞ≭暓홽౎훿졎챓쵚಑??虣ᑎ梒䵹뭢ɓ炁岍德泉道：「今日晚਍쭎悊͏剔಑믿뱓ᾞヿ德泉道：「哪裡？༰厖᪐೿丰是沈月卿，便是黃銀寶。ꨰ垊಄ÿᕎ뮐虓Ɏ뜰쥟卬᪐೿怰୏ŷ蚌≎ಓ죿ᥓ⎐ᙪ핓ɬ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你方才說那偷的，又是甚麼？뜰쥟卬᪐೿腓⾉⡦靵坟蒄౶⇿q乎偷。他那外場面做得實在好看，大門外面，設了個稽查處，왎ｑb??熞罧憎뭑打ɔ뀰䁷ঈg⹎퉺乱透的煤，還可以再燒小爐子的，照例是當煤渣子腎蒉虶౎䃿왎䁑몈ｎぢ뙒뮈퉓౱᧿咐目叫做『二煤』，他們整籮的擡出去。試問那煤籮裡要藏多少東西！ᄰ卢᪐೿朰ᥱ⎐ꩪ瞊蚍౏蓿亐把一個製造局偷完了麼！ꨰ熊䊊౦ᇿ졢詓ꍢ⪐㦏譣ゕ୽ɷ뜰쥟卬᪐೿쨰깥??ౢᇿᅢ୛鵐偨쭛媊虞౏ヿく᥏ஐ縷౐ヿ镒㱞靐號ᩎᅙɜ〰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배⽥虛鵎偨뭛쭓ಊÿ͎で虒Ɏ0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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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下方佚廬走來，大家招呼坐下。德泉便指著那小輪船，請他估價。佚廬離坐過來，德泉揭開਍摎౜죿൬上火酒點起來，一會兒機船轉動。佚廬一一看過道：「買定了麼？뜰쥟卬᪐೿뜰验虛Ɏ䘰乏知਍癎乵਍癎౵䃿쭎悊虏くく累ɐ〰佚廬道：「要三百兩麼？뜰쥟ᅬ卻᪐೿ᙓ虓N繎楶聑傒ɛ〰佚廬道：「哪裡有這個話！這裡面的機器，何等精細！他這個何嘗是做來頑的，簡直照這個小樣放大了，可以做大的，裡面沒有一樣桎饑ɐᕓ恠ᅏ홐랖蚌虎౏蓿亐知他的竅呢。ꨰ瞊౿諿形❪|ꕎ౤ꏿ徐뽎䥏蒏扶虡౎叿᪐೿怰୏౷᧿⾐扦쩡ʎ〰又把一個機簧一撥，那機件全停了，道：「你看，這是停車了。ꨰ瞊౿죿ꕓd୎彐❪౼ꏿ徐졎핓睒蚍౏嫿佞单᪐೿怰ᅏ୐靷著虑뱏ᾞ᧿⾐ቦ쩐蚎Ɏ〰留神一看，兩傍的明輪，果然倒轉。佚廬又仔細再看道：「只怕還有汽筒呢。ᄰT㥎ཨ蕜犒ൽ上輕輕的拉了一下，果然「嗚嗚萰㹶贈Q୎깎牟ಀㇿ콜⭐ർ上的「乙ʗ0਍
　　ഀ
我問道：「佚翁才說的，那裡面的委員，甚麼都쉎ౡ훿ᅎꙐ鮏ᩎ뱵讞扎ὔヿ佚廬道：「其實那裡頭無所謂委員，一切都是司事。乎榐୑ꅐ葞౶꫿㒅❬??ಞㇿ홓푎睔虿Ɏ혰ᅎ⅐幱⾗ᡦஊ㍝౞蓿ঐᩧ뱵讞Ꙏ抏Ŕ蓿ঐ⍧㍝ﵞᢐ亊來的，一個字塎蒋멶౎﷿ঐ⡧抈ʗ脰侉睕획ᅎ葐虶睏౫篿⽓癦乵疐葑彶ॎ౧盿乵閐୞멎葎彶ॎɧᄰར彜貆䁔㢈फ़ꑧፎ౦䃿ᅎ形㡎㡞ぞ䁒뮈ɓ䴰繒瑞ⶈಘ৿୧ᅐ煻᪊ᇿぢ虒䁎ಈ୓護୎譓౎뇿坢䩎乘ⶆ䲘౲⣿ꍗ很喆❕坔಄퇿蚍텏뮍౓ÿ扎坔಄㓿랈坖œ⪀⩙ə〰我道：「只怕是他老太太沒了。뜰쥟卬᪐೿ᕓ⽠葦ɶ〰佚廬道：「沒了老太太，他何必抱著虎頭牌呢？ᄰ卢᪐೿丰然，這個辦公事的地方，何以忽然叫起個女人來？娰卞᪐೿뼰⽏ᅦ癢彥酎텵靠衟ɟ谰號协絢蚀홎葎౶譔౎맿䵥卷ʐꌰ䊐ᥦ葐㵶꙾⾏书쥧青ɧᤰஐ譓ᩓ뱵梞쑔롛ಂ黿䵟畒陋葱䉶ᥦ౐﻿鍦챽ꂀ蚌ꍎ䶐乏ŧ⪀⩙ౙ⣿畗歑Έ敖虑葏ɶ谰號᥏䶐乏㵧꙾鞏號᥎ஐౝ뿿㵏泌홗౎⣿䁗㺈홭N譎Ɏᤰ⦐乙知為了甚麼事，李總辦掛出牌來，開除了他，所以他抱著那塊牌子哭。ᄰ卢᪐೿뽔๏⍠Ὢ᧿徐ⅎɱ疋虩Ŏヿ佚廬道：「你聽我說呢。那時那位李老太太迎਍⢙䁗ಈ훿蚍N??ౖ寿坢ꎄ䲐뭲譓Ɖ⪀⩙ౙ鳿㙧ꭱ횈詎ꍢ讐앎??虖虏Ɏ怰ౠ멎뙎챛ꂀ蚌獎㝙ͷ蒖౶⿿ᩦ뱵爵ꭑƎヿ我道：「講究實業的地方，用了這種人，哪裡會攪得好！那李總辦也無謂得很，你要報私恩，就送他幾兩銀子罷了。這種人哪裡辦得事來！娰卞᪐೿怰꩏횊乎能辦事，他卻是越弄越紅起來呢。今年現在的這位總辦，給他一個札子，叫他管理船廠，居然是委員了。0਍
　　ഀ
正是：⽎煦ⵜⅎ왱౥苿啙牏࡫彧ⅎ쩪ὼ盿୵ᱎ牙౭⟿뙙捛虥Ɏ脰홷⽎蒓๶뱠ಞᓿ蕎ᅟୢ乷蚐赎ᡑʊ0਍
　　ഀ
金子安跑過來ᅜb୎卷᪐೿䀰Ŕ惿ꭏ広⢗ᥗ厈㕢鞔ὶヿ我此時看他錯誤的太多，也就無心去看。想來他把中西的年歲，做一個桜ಈ᫿ᑜ艎摙⽫꒓ಊⷿ鍎蒕譶಍ᇿⅦ㵓ͺ蒀౶௿홷婎ᩐ뱵択ɔ挰⡫ᥗ벐坠಄緿鞀텟傑襛ᥛ熐ಊᇿ뽢ᅏ佻单᪐೿ะ뱠୓㕐鞔ὶᇿ葢亐懂呢。터傑襛卛᪐೿ᤰ좈禎坤욄ⱦ౧죿禎坤鞄౶죿ٓ虘ꍎ鮐౦仿是打鐵算盤麼。ᄰ佢ᩕ೿〰镒ᩞ뱵๓㔰鞔ྲྀἰヿ子安道：「⽎ｦ面靶死坑뱛ᾞヿ我笑道：「我͎ᥧஐ౐ᇿ⽢⡦ᥗ鞈ൻ上古的年數。倰襛卛᪐೿ര上古的年數還算他做甚麼？ᄰ佢单᪐೿ꌰ㖐鞔ぶ镒⽞ᩦ뱵ᾞヿ子安道：「是算命的一個牔ʂ✰艙革絻葔ﵶ⾐鉦驣歛坑౛鑎䱎ᾈ䭵ꡒ靣౻ꏿ禐謁虑葏并౓﷿⾐ꡦ횖ཎ者虑葏᭶??ॠᥧ㖐鞔葶并౓﷿⢐൦上刻著。排八字又᭎钋䱎ಈ᭓碋౶諿止୑坐葛硶詶睵蚍౏胿൦上去查，홷๎⍠葪ꁶ핒౬ꃿ虒졎౧쿿坧蒄౶॓g୎坐౛拿扡ꁡ൒上，自然成文，判斷的很有靈驗呢。ᄰ卢᪐೿搰㭫॓쉧ᥡஐ葐౶嗿ꡏ뭙靓靻ύヿഀ
　　ഀ
說話間，管德泉走過來說道：「江湖਍葎譶౎綈뭙홏Ŏ黿䵟॒g୎ᩐ뱵㎞ᅔ㹜౰꫿鞊絻靔靻衟陟౮ÿ䉎쑦핔虒ᩎᅙ멜Ɏᤰ厈敖꺁蓮ቺ彑虏౎홓ぎ奒肈뮈靓౻諿ࡢ뙔㝛獵葙歶坑౛﷿홓靎睻蚍ɏ혰葎䑶ὑय़খཧ腡暉ꎊ㎐ᅔ㹜䡰亗靈，便把他家一個底下人和一個老媽子的八字，也寫了攙在一起。及至他批了出來，底下人的命，也是甚麼正途出身，封疆開府。那老媽子的命，也是甚麼恭人、淑人，夫榮子貴的。你說可笑ᅓ扻Ŕヿ子安道：「這鐵算盤⽎ᥦ⎐葪ɶＰ止坑晛홽୎虷౎훿䡎腑鞉㙻쵲⡫乗在，全桎౑䓿ὑ繟멞᭎㛿쵲乫全的，是哪一年丁的憂，或喪父或喪母。先把這幾樣算的都虜౎䷿聢ୟ靎᭻᣿ॐg⍎乪౜뿿⽏䉦끦⾏蚓౎훿ㅎ乜算了。뜰쥟卬᪐೿怰葏ꪐᦊஐ扐Ŕ惿䵷瑒걞ಈ৿g୎靐鑻Ზ硙葥ɶ혰꩎쪊॥繧୞멐虎靏絻౔훿⡎ᱦ鍝䡽卷蒐౶ჿ䢘靑୻Ɏ脰鞉絻葔멶౎ヿ홒ꍎಈ䣿䩑㑔蚊홎歎坑᭛죿腓誉䵎葒譶앎ౠ賿화꩎౷苿㙙쵲桫乑全，兄弟幾個，那一年有甚麼大事之類，都要直說出來。他聽了，說是葜౶ㇿ⡜뵗屢횈禎Q㕎祟ㅢ葜歶坑虛౏෿上面批的詞句，以前之事，無一쥎᭡豎葟譶౎忿祎絢虙౎짿乡應，靈䡎ಗ⿿书可知的了。ᄰ卢᪐೿ᤰ䢐二是神奇之極了麼？뜰쥟ᅬ卻᪐೿뀰豷號筏ꭓ몈뙎靛뭻虓Ŏ훿葎ὶཱུ幡㢗䭞絎ౙㇿड़멧靎ࡻ膊??홢멎⭰౞훿乓肯教人。後來來了一個人，天天請他吃館子。起先還⡎བྷౡ賿號୏୷౷쿿ͫ乔蚐䭎豎౟ヿ썒൪上去結帳，這個人取出一包碎銀子給掌櫃的，總是ᩎ乙少，恰恰如數。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，怎麼他能預先知道吃多少的呢？忍低ㅏ作확Ɏ혰华᪐໿ᄰ⥢⥙牙⢊᩵ᅙ聜傒౛﷿⾐鑦Ზၙ䢘靑驻葛౶狿⢊ꍗ⢈᩵ᅙ౜ꏿ⢈᩵ᅙ౜ÿN靎絻ř絹ř԰絓虙౎仿過是省得臨時秤算的意思。』算命的道：『那裡有這個術數？』他道：『豈幎䑎ౕ꯿広䶗驒ɛ⽥䵦驒౛㚁ॱ卧碈靎靻著虑Ɏ༰霰絻葔䉶홬奎ᥥ햐偬ɛ혰华᪐໿怰靏絻ﵔΐ鑧Ზ静驻౛厖ᦐஐཐཛྷ卜碈ﵥ亐會麼？』算命的求之ౝ훿㵎⽾ｦᥢ煓??홖Ɏ霰絻葔鉶핬౬靓ꩶ厊᪐໿ᄰᥢஐ핐偬⽛䝦葐ɶᄰ葢佶㽏ౢ೿鑔솖葘㽶ౢ鑓鞖_摎罜셧ౘ⣿罗셧൘上挖了一個小小的洞。我坐位的那個抽屜桌子，便把那小洞堵住，堵小洞的那橫頭桌子਍葎罶౧忿ᙎ뭣虓౎ᇿꍢ붐屢౜뿿ᩎゐ鑒솖㽘ʈर멧虎靏絻䉔౦훿NN䩎㑔ᆊ葢煶ಊ铿솖ၘ䢘쭑བྷ虏멎౎緿횀꩎౓뿿[ɓᤰஐ멐䙎୻??౟ÿ扎ꪗ貊虛౎ÿ扎得豛虛Ɏ벁ꍥ豎葟祶啢ಊ⿿쩦쪈坼ၘ୛葎౶䣿亗靈那個去管他呢。寫完了，就從那小洞口遞到抽屜裡，我取了出來給人，從來﹎ꭦ몈멎㑺ɸᤰ뾐⽏ᅦ葢핶偬虛Ɏ༰ꌰ몐❎ᅙ卻᪐໿怰㙥쉱靡ᥟஐ౐죿啓앏赟佑ᅕ葢핶偬扛ɔᄰ形乎過預先算定，明日請你吃飯，吃些甚麼菜，應該用多少銀子，預先秤下罷了。』算命的還౏꫿厊᪐໿̰葔??徃ॎᅧ??蒞౶惿๏뱠卷ᆐ??蒞⽶ᩦ뱵??ƃᨰᅙ樂扐ὔ࿿ꌰ몐ᅎ卻᪐໿ᄰ⽢ⱦ걧멎౎ӿ⡔備葛앶扠᭟齲ɱ퐰륫ᅥ卢面驻쭛悊͏??ୖ??ಃ쿿୫P≎肓傒ᩛ惿??蚞N୎≐貓葎౶ᇿㅢ??୎歐ّ葒虶ㅏ恜᭏惿??蚞୎浐ّ葒౶ᇿ形͎??୎≐??葖虶䩏确ɥᤰঐᩧ뱵喖抆ɔ༰霰絻葔䙶虔N䙎協᪐໿㘰䝱恒問앏_驎쭛ᆊὢ࿿ꌰ몐ᅎ卻᪐໿ᄰ啢ᝏ腖쮉悊౏仿過拿我這個法子，騙出你那個法子來罷了。』說罷一場乾笑。那算命的被他識穿了，就連忙收拾出京去了。你道這些江湖਍葎멶౎靏뱟ƞヿ一席話說得大家一笑。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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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泉道：「我今年活了五十多歲，這些江湖਍葎譶앎ౠ诿鞉᩟虙Ɏ眰䢍ᅑⱢ虧⽏畦葏౶賿號絏讀聳멦౎﷿ꖐ멥灰ꩺ厐ಈᇿ쵢睓蚍酎썵ɟᤰ䦐幻䝹䭙譎౎﷿ঐ멧乎信的，我倒怪那些讀書人的⽎扦ɔ谰號扏扡葡絶鞀᩟虙౎맿䵥酢썵たꍒ徐噬൮上的事情，﵎౏篿ꭓᆈⵢ햊逸虑홎ㅎ᪊屙䝏葐핶偬ɛ鸰摟豎౟ᇿ葢乶信，是有憑據可指的。那一班讀書先生，倒成了徒托空言了。我說一件事給你兩位聽：當日我有一位ꪂಉ铿䅎ᩓ牙౫॓g୎剐偑౛䷿䅢S豎牎౫響號୎익౵쯿蚊ㅎ᪊ꭙᾑ౵﷿ꮐ云好。後來請了幾個茅山道士來打醮禳災，那為頭的道士說他也懂得醫道，ꪂㆉ쭜횊୎虷ࡎʁ혰꩎ᦊ얐⽵婖ಚ瞀಍엿腟Ή텔肑澒䵮깢펓靘佟ɏ估확ᩎ뱵텓肑澒౮⽓ｦ텢傑ś耰傒乛潱Ὦ훿꩎᪊໿丰潱ͮ鉔६齧䡒౥엿腟ﾉ謁텑肑蚒౏藿홟屎虏핎譬౎쯿蚊ൎ上界真神，把金銀化成仙丹，用開水沖౧䷿ﵢ讀䢉ɥ༰舰親信了，就拿出一枝金簪、兩元洋錢，請他作法。他道：『現在打醮，﵎媀ᥐஐ᭐臿䦉豻虛깎಑屓핏譬౎맿ﵥꚀわɒ༰舰親也依了。等完了醮，就請他做起法事來。他又說：『洋錢﵎⢀౵멖⽰ᙦ୙煗罧ಉꦃ亅鑒的，必要錠子਍橎୒虎葏蹶聸ʒ༰舰親又叫人拿洋錢去換了碎銀來交與他。他卻⡎䭵ꕢౣ䣿號䩎⥓葙鍶౽죿⽓ᩦ뱵᪞ꂐʊᨰ亐蚐ꁎಊ䷿⡢u୎텐ڑ偶౛壿虢N륎썥??౽??ൽ上面畫了一道符，叫ꪂ誉텢⪑ż踰聸㺒⡥ൗ上面。他捧到壇਍뭎౓죿號N??鍖睽౓䷿詢홢Վ睓蚍㹏⡥䱗偨൛上，撤去金漆盤子，道眾大吹大擂起來。一面取二升米，撒在緞包਍扎ᮗ賿䝎獓鉼豤虛౎ꏿ??ս当쭎銄虬Ɏ혰졎ὓݢ⡣獗ർ上畫了一道符，又拜了許久，念了半天經咒，方才拿他那牙笏把米掃開，現出緞包。他捲起衣袖，把緞包取來，放在金漆盤子裡，輕輕打開。說也奇怪，那金簪、銀子都譎蚉౎??偽൛上的一道符還是照਍ಂ篿ᩓ虙N୎ཐཛྷ葜썶ᦞս剓ɑＰୢ虎协譢க䉷౦⿿fՎ綖葶⭶偧ɛ혰꩎᪊໿ᤰ㆐⽜ꍦ톐肑ᚒ葓౶⿿쭦蚊ൎ上界真神，才化得出來，把開水沖來虧౎׿ꅓㅻ絜ə༰搰䉫ꩦ㞉୷쭧౓⣿ꝗ쁞உ葷멶౎㷿ॾ豧ॎ䅎౓ㇿ⽜ᅦ形⡎㑗ౘ୔౷໿๦୦坷횄䭎獢疁繩౭仿由得ɏ㘰౱΀虔୎뭎౓忿乎見好，後來還是請了醫生看好的。在當時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，便是我也還在迷信時候਍Ɏᨰᅙ聜멦౎篿S걓驔⽛䝦葐౶훿N驎襛虣Վ뭓ɓ㘰౱纀멞乎隆ࢉࡷ葷୶坷횄౎�??ս䉓౦㷿⽾牦督隍傈᭛苿鱙襧գ౓䣿銌६g୎멐୎罷葺卶ڐɴ谰號筏ꭓᆈ͢蚀祈虑౏໿๦⽦䝦葐౶훿흎坎ᦄஐ핐偬뭛큓ᥢ톚肑ಒ죿ɓ靪멟멎ᡎ썵ꭟ횈큎ᥢಚ᧿䶐⽢幦乹癎聑扢Ŕヿ我連忙問：「是怎麼假法？뜰쥟홬S㕎ᥟ౽쇿蚈楎륑౥飿虢楎୑Ր౓替ᅽᅢ୐ɷ0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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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泉折了這一式的兩個紙包道：「你們看這兩個紙包，是一式無異的了。他把兩個包的反面坜춄打ಗ⣿ꁵ㒁콬⎞瞐蚍౏仿成了兩面都是正面，都有了包口的了麼？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別的東西，卻拿這一面包你的金銀。縱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腳，也乎妐幵⡹홗ꭎඎ上袖子裡，那知道他在金漆盤裡拿到桌子਍౎᛿⡢䱗偨൛上拿回金漆盤裡時，輕輕翻一個身，已經掉去了呢。ᄰ卢᪐೿ᤰஐ핐偬౛꫿羊虺彎乎算什麼希奇。뜰쥟卬᪐೿ꨰ羊虺౎㚁乱希奇，然而꩎羊⽺赦鉑६멧୎靷著葑ɶᄰᵢ͒鞀ᥟஐ핐偬䉛౦뿿ཏ晜皊聑ౢ�ᥢ虽婏虐N୎ཐ՜౓ჿ֘虓N퉎ྉଡ଼≭⢓抈ʗ笰멓뙎晛}୎蕐⊒ಓᇿբ⡓ᥗ扎ʗ∰⡥䭗ಈ䟿ཐ홓㥎T⍓౬諿ᥢսﭓ乿蚐౏ㇿ詜蚋୎ཐଡ଼≭ʓरg୎瑐ᕞஏ쭧୓虷౎盿멎ὰ౷ÿ驎腛ᆉ奢홥Ɏᄰ腢횉쭎ᆊ͢虔絎繙??བ⡜備౛䷿奢虥홎Ɏ혰쩎鑡葠虶乎得。ᄰ卢᪐೿夰ͥ虧홎౎뫿ᩰት쩐鑡睠蚍扏ὔヿ德泉道：「他以為果然一個銅錢，能變做一角小洋錢，他想學會了，就可以發財，所以才破費了請我吃那許多回館子。誰知說穿了是假的，他那得쩎鑡Šヿ子安和我，멎䩎ᆟ睻蚍ɏᄰ졢体单᪐೿萰ঐᩧ뱵岞䝏葐扶ὔヿ德泉道：「앎꩟瞊಍鋿६g乎是作假的，乎䉎ͦ亀出來。我只說一兩件，就可以概其餘了。那『祝由科』代人治病，⡎͵ಅ歓極卑⚐ㅻ絜虙Ɏ0婧몚葎౶⣿ཱུ\牒㑒౸ⶂ횘䁓殈♵౻௿홷牎青䁟쮈쭭葭౶죿䱓䂈Ⅲ譱౎뫿멎﵎멎幰䝹ə瘰乛相干，你試叫他拿刀來把舌頭橫割一下，他就﵎ʀ鼰虓᥏ಐⶂ亘犌⽒书傷的，隨割隨就長合，並且ᩎ??౵㣿㡞牞홒౎狿捒虡??⽺Ⅻ??蒂ɶ⾂武牪虒౎ㇿ䅜䁭予止，極難收口的。只要大著膽，人人都可以做得來。౏惿晏りぽ葽vౠ৿䉧ͦ煔罧ಉ盿㙐❱奙걲虔౎誂ಐ훿খ??꺞??౵篿乓十分難受；倘是門牙咬了舌尖，就痛的了靎ɟ혰ڊ❴奙葲걶셔౒퓿聫妕❲静᩟ౙ嗿쵎멓买甚痛？這就是一橫一豎的道理了。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鍋的法子，看看他作起法來，燒了一鍋油，沸騰騰的滾著，放了多少銅錢下去，再伸手去一個一個的撈起來，他那隻手只當ɷର虷홎౎䣿二是仙人了麼？豈知他把些硼砂，暗暗的放在油鍋裡，只要得了些須暖氣，硼砂在油裡面要化水，化譎ಕ뿿詏蚋絎ꭶ౬滿ね륒扬ಗ뫿뙎୛虷౎ㇿ㙜艳ꍙ릐﹬虮Nⱎಂ盿葛銐६❧녙扱ɔ〰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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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話之間，已到了晚飯時候。這一天格外炎熱，晚飯過後，便和德泉到黃浦灘邊，草皮地਍塎虎N??뱖౭맿䵥??虖襏䝛ɫᤰᱎౙ뇿葱慶乷著，直到三點多鐘，方才退盡了暑氣，朦朧睡去。忽然有人叫醒，說是有個朋友來訪我。連忙起來，到堂屋一看，見了這個人，멎Ή虔N婎ʚ0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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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三個兒子，大的叫慕枚，第二的就是這個景翼，第三的叫希銓。你道他們兄弟，為甚取了這麼三個別緻坔Ὓ홖Ŏ傀慛鱫婕楐ಊ嫿呐士，便望他的兒子也學他那樣。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，就叫慕枚；第二的叫他景企趙翼，就叫景翼；第三的叫他希冀蔣士銓，就叫希銓。他便這般希望兒子，誰知他的三個兒子，除了大的還略為通順，其次兩個，連字也認靎᩟ᅙ౜篿体졐腓։榋橓楫ʊ瘰瑵㭞⮝詵潢ﱦꙿゅᅒ㙢ꩲ鞉ಈᇿぢ浒??䉝౦훿葎⢐靗ಈ䃿赎鞊홟Ɏ0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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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了兩天，王端甫忽然氣沖沖的走來，ᅜꩢ厊᪐೿漰ﱦ᥿熐罧ಉ῿⽷୦屐ήŵ䣿ঌ摧٫Ŵヿ我忙問甚麼事。端甫道：「希銓才死了有多少天，他居然把他的弟婦賣了！ᄰ卢᪐೿ᤰ蒐蚐靎şれ虒ᩎ뱵ゞ륗뭥虓὎ヿ端甫道：「賣到妓院裡去了！ᄰ乢覺頓足道：「可曾成交？⭺卵᪐೿쨰⥎睥಍뫿鍝Ž뮐虓Ɏူꑢ乎成交，還沒知道。ᄰ卢᪐೿㴰腾ⶉ햊扬佫홏䵎絢ə〰端甫道：「我也為了這個，來和你商量。我今天打聽了一早起，知道他賣在虹口廣東妓院裡面。我想앎豟潔ﱦꍿ??꩞熊ಊᇿᅢこ鍒扙ಈ賿화詎멢腎??虖赏᭑ʋ䀰祎ひ虗я౽恔뭏౓멖恰쉏靡煞照ʊ〰原來端甫是孟河人，͎ꩧ煞照ʊᄰᅢ佻单᪐೿怰๏뱠卷ᆐ쉢煞照把ὔヿ端甫道：「你前兩天和景翼說的，⽎煞照벊ʞ〰我道：「只怕他成了交，就是懂話也ⵎ⡎ɵ〰端甫道：「所以要趕著辦，遲了就怕誤事。ᄰ卢᪐೿訰멢腎蚉祈虑౏峿問襏湛承ὔ忿腎ႉ䢘䱑歼絵虙䁎ɔ〰端甫道：「且要了出來再說。嫁總是要嫁的，他還沒有圓過房，並且一無依靠的，又有了景翼那種大伯子，哪裡能叫人家守呢。ᄰ卢᪐೿搰㭫⥒⍙乬早了，你就在這裡吃了晚飯，我同你去走走罷。左右救出這個女子來，總是一件好事。⭺呵쥻虡Ɏ0਍
　　ഀ
德泉問事情辦得妥麼。我道：「事情﹎Ꙧꖏౙ篿譓蚕୎㱐䱷ɵᄰᅢ虔乏曾到過妓院，今日算是頭一次。常時聽見人說甚麼花天酒地，以為是一個好去處，卻华⾐ᥦ벐୎ぐ륗౥῿⽷㍦庀亀如目見了。뜰쥟卬᪐೿⼰๦뱠⎞な륗ὥヿ我就把所見的，一一說了。德泉笑道：「那是最壞的地方。有好的，你沒有見過。多咱我同你去打一個茶౗惿뽏卷蚐Ɏ〰說時，恰好有人送了一張條子來，德泉看了笑道：「那有這等巧事！說要打茶౗鳿㙧ㅱड़멧쭎悊͏녔劂蚑Ɏ〰說罷，把那條子遞給我看。原來是趙小雲請德泉和我到尚仁裡黃銀寶處吃酒。那一張請客條子，是用紅紙反過來寫的。德泉便虜멏꩎᪊೿㄰虜ɏ〰原來趙小雲自從賣了那小火輪之後，曾來過兩次，同我也相熟了，所以請德泉便順帶著請我。我意思要뭎ɓ뜰쥟卬᪐೿ᤰΐ녔劂ⲑ虧乏是一件正經事，乎뮐譓讕㲕䱷睵虿Ɏ뭓Sⅎ౫௿ⅎ乫去，有甚麼要緊呢。ର୷ᡷ䶔嵢??㭎౒볿⽥罦虺睎掕ಈ೿띔쥟扬扡葡灶뮍ɓ⠰ඍ上，德泉說起小雲近日總算翻了一個大身，被一個馬礦師聘了去，每月薪水二百二十兩，所以就闊起來了。這是製造局裡幾弔錢一個月的學生。你想，值得到二百多兩的價值，才給人家幾弔錢，叫人家怎麼樣肯呢！ᄰ卢᪐೿㘰౱⽥ቦ뱐蚌홎轎殁奰贈虑葏౶忿腎ᥟஐ硐者ⱑ譧葎遶⵮ʘ〰德泉道：「自然做學生的也要思念本源，但是你要用他呀。擱著他⡎౵훿㚁乱能祈虑O讋虎Ɏ〰我道：「化了錢，教出了人材，卻被外人去用，其實也㱎靐ɟ〰德泉道：「這個豈止一個趙小雲，曾文正和李合肥，從前派美國的學生，回來之後，去做洋行買辦，當律師翻譯的，᩷ᅙ扜ɔ〰一面說著話，멎炉ろ虒౎뿿敏聑ᕎ箐፶ɪ0਍
ഀ
第三十三回    	假風雅當筵呈醜態　真義俠拯人出火坑ഀ
ഀ
當下我兩人走到樓਍౎旿け㽒ⵢ౎駿ྍ掖豫㹔멷坎著桌子吃西瓜。內中一個方佚廬是認得的。還有一個是小雲的新同事，叫做李伯申。一個是洋行買辦，姓唐，表字玉生，起了個別號，叫做嘯廬居士，畫了一幅਍⼰὞楔ᚊୗర쯿蚊ᩎᅙ呜士題詩；又另有一個外號，叫做酒將軍。因為他酒量好，所以人家送他這麼一個外號，他自己也居之酎ɵ瘰୵籎摟??籢乔蚐౎࿿鎖΋罔??ɴꌰ쎐肞뽛ｏ??側汛ꉥ౛쯿侊둕펌əᄰⵤ஘䉷౦⟿љ᥽ஐ멐葎瑶^౽㷿⡾豗䅎ᙎ虙᭎??쮖즆劁౑槿瑑඘上現出幾點雀斑，搽了粉也蓋低᭏㯿ᆟ൪上及兩旁，又現出許多粉刺；厚厚的嘴唇兒，濃濃的眉毛兒；穿一件廣東白香雲紗衫子，束一條黑紗百襉裙，裡面襯的是白官紗褲子。卻有一樣可奇之處，他的舉動，甚為安詳，全㉎垗ᖄ箏⍏偪ɛ氰乥??側䭛豎౟ㇿ⡜W셎健ୗɎ0਍
　　ഀ
叫的局陸續都到，玉生代我叫的那沈月英也到了。只見他流星送目，翠黛舒眉，倒也十分清秀。玉生道：「寡飲無味，我們何䅎扢ὔヿ小雲道：「算了罷，你酒將軍的拳，沒有人豁得過。褰έ乵肯，一定要豁，於是打起通關來。一時履舄交錯，釧動釵飛。我聽見小雲說他拳豁得好，便留神去看他出指頭，一路輪過來到我，已被我看的差ᩎ虙౎೿화屎豁五拳，卻贏了他四拳。他李氣，再豁五拳，卻又輸給我三拳；他還李氣，要再豁，又拿大杯來賭酒，這回他居然輸了個「直落五Ȱ༰疖畔❔ᅙ卻᪐೿到ޑ최蒎흶ብ虐Ŏヿ我道：「豁拳太傷氣，我們何妨賭酒͜扔ɔ0⍎❪葙潶偧౛훿楓୑虐౏ÿ멎N潎屧吃，看誰先叫饒，便是輸了。褰έ卵᪐೿ሰ彐㵎şヿ便叫取過兩個大茶盅來，我和他兩個ʘ0⍎亘貐䅎ᩓ潙౧맿䵥穢歇；過了一會，又͜睔蚍౏죿⽓f⍎貐ॎ䅎潓ɧ뜰쥟卬᪐೿ᄰ͜??瞞౿⧿⍙녬䁱ɔ〰於是我兩人方才住了。一會兒，席散了，各人都辭去。ഀ
　　ഀ
一同出門，好好的正走著，玉生忽然「哇萰v牎ႀ虔౎⏿????ぺ셒詥ಐÿ뭎䮖癢坢䚄౲ÿ扎앶❠ၙɔူ豔虛౎훿䭓﹢??౭꫿厊᪐೿ᄰ쩢⥎鉙६襧಑᧿⚐☠ᤠ⾐홦♎☠혠ᅎ葐剶⪑♙☠⨠끙虥Ŏヿ一句話還未說完，腳步一浮，身子一歪，幾乎跌個筋斗，幸得方佚廬、李伯申兩個，連忙扶住。出了巷口，他的包車夫扶了他਍쩎뮎虓Ɏа메َ捒ɥᄰ豢띔쥟楬୑??뭖౓⣿ඍ上說起玉生??ɯᄰ卢᪐೿⠰块걓䉎౦緿粀䭾꩎ඊ上海的斗方ౘᇿ㵢멎籰䭾??䭼몎౎쫿ᅥ䵢ꩢ㲉୷護蚉Ɏᄰ홠ꍎ劐ޑ최蒎呶字，時常謅些歪詩，登在報਍౎ᇿ멎홰葎剶쾑঑ᩧ❙ౙ䃿腎貉화푎k푎ɫ⼰恦佒虏౎죿⽓⥦녙౱仿然，再吃਍䅎虓潏౧훿葎䦐乻到出來才吐呢。天底下竟有這些狂人，真是奇事！瘰୵??뭖౓៿ꅭ襯䝛ɫ0਍
　　ഀ
好得就在虹口一帶地方，恎㆐ぜ虒Ɏ匰譢肕㊕뮐౓譓ꎉ禐㒞륬垄ⶄಘ쿿䵐睢蚍葏⍶偪ɛᄰㅢ作潕ﱦॿ虧鉏६ɧ礰㒞륬卙᪐೿र୧詐ࡢ鉧६虧虏Ɏ혰텎蚏籏虶ꅎಌ蓿ゐᅒᅢᥐ蚈뱏ಞ臿ら??걖획睚ক뭎虓Ŏヿ我道：「他發了甚麼財？礰㒞륬卙᪐೿혰葎䑶ὑ筟虫౎毿깓녶蒈텶陳ﺙƘ〰??掎枈，怕﵎⾐홦葎뱶ƞ᧿亐是發了財了！ᄰ譢ᦉ얐扠౟仿像是同他藏著人的樣子，便和端甫起身出來。端甫道：「這可沒處尋了，我們散了罷，慢慢再想法子。挰腠ډ捒౥ᇿﵢ㙟睠啎ゆ륗虥协᪐೿0驎⡛ꍗƈヿ便拉著端甫同走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뭎⭝ə丰知想著甚麼地方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三十四回    	蓬蓽中喜逢賢女子　市井਍偎塽Ƌὦu਍
　　ഀ
一面說著話，멎ら虒剎ʈ謰❳쉙赚隊虮聎౓ꣿ聣㊕뮐౓ᇿᅢ??⡺홗ꭎ貎ɟ譓肉抈୎ꕐ횀暀멚౎ﯿꭿㆎ템蚍㉎뮐౓蓿綐鞀౟꼰汔꾎汔ゎ的樓梯響。王大嫂喊道：「秋菊，你的救星恩人到了，跑甚麼！ᄰ썢ⵟN鱎单᪐೿細虙Ŏ绿坢蚄Ŏヿ就跟著王大嫂進去。只見一個中年婦人在那裡做針黹，一個小丫頭在旁邊打著扇。見了人來，便站起來道：「甚風吹得王大嫂到？謰❳쉙博᪐೿丰要說起！我為了秋菊，把腿都跑斷了，卻沒有一些好處。張嬸嬸，你叫他下來罷。ꌰ㖐㡟㡛卛᪐೿ะ뱠쮞쩹΃텧ろᅒᥢ蚈὏惿乏要亂說！謰❳쉙博᪐೿細㕙㡟㡛ś惿乏要瞞我，我已經看見他了。㔰㡟㡛卛᪐೿細讀ꪉ悊婏鉐ౚ諿홢蚌ぎ鍒扙뮈౓໿뱠Ξ텧ろᥒʈ怰腏쮉쩹蒃⾐佦恕ɝ〰王大嫂道：「你還說這個呢，我幾乎受了個大累！ꨰ瞊౿뿿詏艢摙睫葷ꩶ蚊N䵎ʐ㔰㡟㡛䵛慢鱫单᪐೿鼰虓艏摙ɫ쬰쩹⢃ᱦ䱙䱡㕡㕟葟텶蚍虎౏꫿좊꩓鞊也甚明白，只說有兩個包探，要捉他家二少。這兩位想是包探了？謰❳쉙博᪐೿ᤰ䵎⽏홦ᅎ౐䕔葜譶䡳ὑ౵ꏿ䵎⽏զꉓɣ〰我聽了，멎좉졔❔ᅙ卻᪐೿細䝙⩙ౠ鿿虓恏ᅏ癓ᅵ⽢զꉓɣ〰王大嫂呆了臉道：「你⽎զꉓ뱣ᾞヿ我道：「我是從南京來的，是黎二少的朋友，怎麼是包探。謰❳쉙博᪐೿怰㙥豱화⽎୦쭧౓뫿ᩰ졵ᥓ⎐덪홛὎ヿ我笑道：「앎᩟꩙蚊౎虓쭎쩹ஃ虎睏ɿ〰張嬸嬸便走到堂屋門口，仰著臉叫了兩聲。只聽得਍扎咗卻᪐೿ᄰᅢ❐⭙ⵎಘ화ぎ鑒솖乘뙧뭛虓Ɏ〰原來秋菊一眼瞥見了王大嫂，只道是妓院裡尋他，忽然又見他身後站著我和端甫兩個，멷虰ᩎ譵౎죿ᕓ⽠潦ﱦ⹿虙⭺ｵ홢??뭖౓ÿ籎䱶虡౎뿿텏ろፒ൪上。樓਍౎䕔葜౶뿿⭝ⵎ蒘葠葠橶횖ぎ鑒솖뭘뉓美ʐ㔰㡟㡛ན⭜ⵎ뮘虓??虖౏ꏿ᎐൪上的大丫頭自਍ፎ뭪虓Ɏ0਍
　　ഀ
只這一設法，有分教：憑他無賴橫行輩，也要低頭伏了輸。⽷ᩦ핵偬౛苿啙ꙏ햏౬ᓿ絎஀??ٖʉ0਍
　　　　立賣婢契人黎景翼，今將婢女秋菊一口，年十九歲，憑中賣與阿七媽為女，當收身價洋二百元。自賣之後，一切婚嫁，皆由阿七媽作主。如有畎妐፥ಊﯿ酎멡潰몂ಌ槿⅑灱uಊ쯿摺멫??ɤ0਍
　　ഀ
我早起七點鐘出來，此刻已經下午三點多鐘了。德泉接著道：「到哪裡暢游了一天？ᄰ卢᪐೿丰是暢游，倒是亂鑽。뜰쥟ᅬ卻᪐೿ᤰ熐ຊ᭠ᾋヿ我道：「今天汗透了，叫他們舀水來擦了身再說。༰ᥜࡏᆊPං上水來。德泉道：「你向來祈聑ಕ僿⡗뙗銈譬᭎쫿⥎繁虑N⥎葙聶ಕ௿쭧当虎虏౎쯿Ί剔蒑鵶偨彛ぎ虒౎䋿䱬榘蒊彶ぎ虒౎埿걓彏虎虏Ɏ〰我一面擦身，一面說道：「別的都牶౞䣿晑坽걓ᅏୢɷ〰德泉取了出來，我拆開一看，是繼之的信，叫我把買定的東西，先托妥人帶去，且莫回南京，先同德泉到蘇州去辦一件事，那件事只問德泉便知云云。我便問德泉。德泉道：「他也有信給我，說要到蘇州開一家坐莊，接應這裡的貨物。ᄰ卢᪐೿〰ݒ??灝ⅎቫ結ౙ⽓鉦६ꕧ멙Ŏ熐罧뮉ɓ☰ᑎꍎஐ艐ཙ⍡偓౛仿知幾時做得好？뜰쥟卬᪐೿⌰偓쩛⥎睥ƍ蚐虏౎ꗿ멙彎ॎ౧惿ś??౏ᇿբ恓ꙏꖏə〰說罷，又遞了一張條子給我，卻是唐玉生的，今天晚਍쭎⢊街뎅놈᪂轙뙹͛剔಑죿쭓䲊횘葎ꍶඐ《嘯廬吟詩圖》。我笑道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？뜰쥟卬᪐೿䠰䚌⽏赦౑맿䵥རƖ娰ﵞ蚐乏ಐ嫿꩞ຊ⥦쭙悊扏ɔര上海的吃花酒，只要三天吃過，以後便無了無休的了。ᄰ卢᪐೿ᤰஐ虐乎得，我們明天就動身罷，且避了這個風頭再說。뜰쥟ᅬ卻᪐೿怰乏去，他又虎䥏恣౏嗿앏腟羉抐ɔ怰䵏ꩢ쪊⥎艙絎ಔ⿿給᪔뱵蚞὏ヿ我道：「所有虹口那些甚麼青雲裡、靖遠街都叫我走到了，可⽎艦絎ʔ〰德泉道：「果然你走到那些地方做甚麼？ᄰㅢ詜쩢⥎䁙Ꙣ蒏譶౎䫿㑔蚊홎N䵎ʐ뜰쥟彬䅎ٓ乒潫ɠᄰぢ㽒뮈౓譓䲉൨上擺了一部大冊子，走近去一看，卻是唐玉生的਍⼰὞楔ᚊୗȰאּ譿蚕୏౷⳿{㕎⽟ས杜౱Ͽ潞葦⽶武㑵쭴䭨幎ᮘ豎뽟⽏Ѧ뙔葛䱶悘ಊ棿⽑f൳上海ɘᄰⅢ썱た୽౷뿿㹏乥詎ʐ睠획ꍎ὎楔綊ᙔ౗諿멫ᅓɻᤰ??ୖ坐葛坶扛ಗ⳿虧衏앟蒖౶仿知怎麼叫他搬弄壞了，卻一時想祈୑䁐㙎虱౏ঈ썧뭟豓화䱎ʘ쨰灥蒍᪍ౙ৿??⚞虐౎뿿멏⢎襗솑տ൩上憩息，멎⦉⍙婬ݦଡ଼虎ɏ뤰䵥͢乔Აಘ觿έť쮐ꊊ鵛偨虛ɏ뜰쥟ᅬ虔멏华᪐೿ﴰ敖뭑虓౎仿在家，回來就來。ᄰ??卟᪐೿ᤰ⎐ꩪ⾊홽䥎౻仿好，等我回他。䈰횐乓ᦐ䙽౻虣୎鵐偨౛꩓⢊⥦乙覐蚑౎쫿⥎籙虶앎౵仿能來。德泉道：「也代我寫਍N䙎ɻ〰我道：「你也뭎뱓ᾞヿ德泉點頭。我道：「﵎ꪀ榊୑ﵐঐ앧䁵౔໿뱠ꪞ把ὔヿ想了一想，只寫著說德泉忙著收拾行李貨物，明日一早往蘇州，也靎號ɏ絛虙ꑎ虎멏Ɏ丰蚐N͎౧觿έꩵꮉ蚎虏౎ÿ驎쥛坢膄뮉ɓᄰꡢꩣꮊ傎乛好，﵎뮀ɓ褰έ卵᪐೿ᄰ㉢肐㆕絜讀悉꩏ᆊ虻౎꯿傎啛ᝏ乖好，乎悐乏賞臉罷了。我的臉你可以??ಌ쫿ᥥஐ??Κ౧惿乓能ぎɒ〰我問：「是甚麼高會？褰έ卵᪐೿쨰⥎쭙蒊桶⽑楦몊౎᧿ஐ͐婓縷潺ծΙɧ〰我道：「奇了！甚麼叫做竹湯餅會？褰έ卵᪐೿鐰ࡎ䅧॓⽎復ὺ౥ヿ虒济ࡑ䅧॓౎仿是竹滿月了麼。俗例小孩子滿月要請客，叫做湯餅宴；我們商量到了那天，代竹開湯餅宴，嫌那『宴』字太俗，所以改了個『會』字，這還⽎୦??Κ뱧ʞ〰我聽了幾乎忍低ᅏɻꬰ횈轎乾過，只得跟著他走。ഀ
　　ഀ
出門坐了車，到四馬路，入薈芳裡，到得花多福房裡時，卻已經黑壓壓的擠滿一屋子人。我襜έ卵᪐೿쨰⥎䵙ᵢ嵒౎濿ծ蒙扥ɔ〰玉生道：「我們五個人都要做，若是並在一天，未免太侷促了，所以分開日子做。我輪了第一個，所以在今天。ᄰ쭢侊ꍕ鮐멎퍎呙時，因為人太多，一時混的記靎ㅟ᪊虙Ɏ笰⽓୦୐ﵐঐ╧归蒆౶೿ᒀ乎問自報，古離古怪的別號，聽了也覺得好笑。一個姓梅的，別號叫做幾生修得到客；一個游過南嶽的，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處遊客；一個姓賈的，起了個樓౔婓䵐ὒࡺ佔Տ፽౪◿归ㆆ虓䵎ꭒࡺ佔Տ፽൪舊主人，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。只這幾個最奇怪的，叫我聽了一輩子都忘襎董౶盿ᡑꎙ鮐ᩎ뱵榞몊Ŏ帰ꊊś贰Տ䮀幎ಘ忿乎知多少。眾人又問我的別號，我回說沒有。那姓梅的道：「詩人豈可以沒有別號；倘使юୟ═归ಆꏿ榐咊就湮沒灎號Ɏ䀰虓葏楶몊౎苿乙絧剓䖄ౘ峿⭧襓ꩳὮɵ〰我腎౹눰さ一聲笑了出來。忽然一個高聲說道：「你記Վ婮౩仿要亂說，被人家笑話。ᄰﵢ㙟睠皍扵ᆗ멻౎仿是好事，連忙斂容正色。又聽那人道：「玉溪生是杜牧的別號，只因他兩個都姓杜，你就記錯了。팰蕙葨卶᪐೿ꌰ벐岞⭧葵╶归抆ὔヿ那人道：「਍??䕝乘是麼。ᤰ低U呎౻緿鞀ᅟ걢坔妄౲쳿垀즄ಁ⣿ꍗ춈ᅟɻﴰ㙟족S୎卐᪐೿ᄰ쩢୥護㕎佟澘沛葑꡶಍ꏿꢐ掚꺄ꉣ腛䍎䍓ɑ地靛Ὗ絷ౙ௿虷홎౎跿୑ꍷ㭷葒酶ᙸ౞뿿Ⅻ빱幼虹Ɏ〰一個道：「只要是真的，就是一千元也둎ಌ嗿셏홬㵎葾膐鎉??択ɔ䘰乏知寫的是甚麼？ꌰ୎卐᪐೿葛⽶ݦ熆慧ൗ《前赤壁賦》。ᤰ୎卐᪐೿ꌰ벐ພ홓Ŏ暐ᅽୢɷ〰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，忽然又聽了這一問一答，又害得我咬牙忍住；爭奈肚子裡偏要笑出來，倘再忍住，我的肚腸可要脹裂了。姓賈的便道：「你們都앎읟홓쪊౎闿쪍ٽ虒פֿಗ峿累潺ծΙ楧瞊ɿ〰玉生道：「先要擬定了詩體才好。팰蕙葨卶᪐೿腓岉͏啎౽ꏿᖐ屠楏陑ﶙ亐要緊。千萬腎岉͏譎౟ꏿஐ屐仗我先怕：虝౎仿得切題；切了題，又乜工；真是『吟成七個字，捻斷幾根髭』呢。ᄰ㉢卢᪐೿ᔰ屠仗，何屎ꡓ折ὔヿ姓梅的道：「你卷ꡓ膘岉靏睟ಕ᧿ஐ縷潺ծ⾙୦ﭐ硐౑ঈㅧ᪊煙ꪊ把ɔ〰我道：「古風앎_驎腛瞉ಕ峿仗也何必要工呢。팰蕙葨卶᪐೿ꡓ亘長，顯見得肚子裡沒有材料；至於흜౎䣿乎工！甚至杜少陵的『香稻啄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』，我也嫌他那『香』字乜得『碧』字，代他改了個『白』字。海਍᥎ⱎ咂士哪一個楎杏，還說我是杜少陵的一字師呢。ﴰ㙟q୎佐单᪐೿䴰楒୑깐??ౢᇿㅢ塜恢屧ᅧ畜⾖ᩦ뱵몞౎坧蚄鉎६ὧヿ姓梅的道：「甚麼書都查過，卻只查坎ʄᄰୢ乷必查他，一定是杜甫的老子無疑的了。ꌰஐ멐华᪐೿怰乧ඐ《幼學句解》沒有？팰蕙葨౶눰さ一聲，笑了出來道：「虧你只知得一部਍簰硞உİᇿ⍢ඐ《龍文鞭影》都查過了。ᄰ絢蚀᥎鮐煎ಊ᧿??葖ᅶ౻῿⽷쵦也住了，任憑咬牙切齒，總是忍低ɏ0਍
　　ഀ
正是：才苦笑腸幾欲斷，何來警信擾芳筵？摷ﭫখ啧腏讉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入門，只見德泉、子安陪侶笙坐著。我忙問：「甚麼電報？可曾翻出來？뜰쥟卬᪐೿⾈०ᩧ뱵ﮞ㆖ɘᄰ卷悐乏願意赴他的席，正要設法請你回來，恰好蔡先生來看你，我便撒了個਍ಋ멓쭎悊ɏ〰我聽了，這才放心。蔡侶笙便過來道謝。我謙遜了幾句，又띜쥟卬᪐೿ᄰ鹢䵟ꕒ乣榐??ﭖ㆖ౘ﷿⾐魦衠潭ౠ䃿絎蚀๎אּ㆖མ椰୑坐౛뿿蝏葖䉶些附體。뜰쥟ᅬ卻᪐೿ᤰ??㵖靾⽻୦子媆ʚ㘰౱亀這樣說，怕他們꽎㺀恥灏ʍ〰我道：「還虧得這一嚇，把我笑都嚇退了。㙎౱ᇿ㉢蚐N驎傀葛ᅶ౻죿乓敢笑出來，倘使沒有這一嚇，我的肚子只怕要迸破了呢。똰᥏卻᪐೿रᩧ뱵讞᥎⎐絪ᅙύヿ我方把方才聽得那一番高論，述了出來。侶笙道：「這班人可以算得無恥之尤了！要叫我聽了，怒還來쩎打౔৿ᩧ뱵ᅓŻヿ我道：「他平空把李商隱的玉溪生送給杜牧，又把牧之的਍??ꁝげŒ岀ⵧ඘上，又把少陵、杜甫派做了兩個人，還說是父子，如何絎ᅙɻ섰ᑬ၎ᵕ佧֘좁睛讍ᵛݧ傆뭛葷蝶虺౏蓿亐要笑死人麼。똰᥏ᅻ卻᪐೿ᤰஐ졐॓䁧Ɫ葧ɶᄰ﹢鍦譽争䕎൞《史湘雲醉眠芍藥裀圖》，那題識਍౎ㇿ卜止虛᥎嶐୎坐౛௿扎蒗ྲྀ坜⽛๦︰警잉䅎㉓७摧襫ⱼ౧盿챐䮁ཎȰะᵦ멧﵎殀յᵮཧ꩜蒊䕶譥౎厖႐ᵕ멧乎能寫宋朝人的文章麼。倰襛卛᪐೿怰ᅏ聐멦葎ᡶ➊ὠ虷乎得，怎麼把古人的姓Ŕ蘰睏ūᴰ౎﷿ᢐ鞊՟ծ婮婩葩ὶヿ我道：「這個又算甚麼呢。똰᥏卻᪐೿∰❽婠ὐཱུ멡乎曉得，倒也罷了，也沒甚可恥。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，估行情，我也是一竅ᩎ蒐౶뫿뙎乓能說我甚麼。我原是讀書出身，﹎硦乛ᾐཱུౡ᧿亐懂是我分內的事。偏是他們那一班人，胡說亂道的，鬧了個斯文掃地，聽了也令人可惱。0਍
　　ഀ
我暗想這位先生甚是淵博，連਍褰ɳ??ᢖஊꌰ⺐띺ﵦஐ虷౎腠暉횊N晎ಊ죿极璘^푽홫ᕎ鞏᩟ౙ໿絠鉙❑ɦ睠覍έ葵ᙶ虗౏뿿屏他說道：「有個朋友托我題一個圖，我明日又要到蘇州去了，無暇及此，敢煩閣下代作一兩首詩，꽓讀妉ὥヿ侶笙道：「⽷୦ᩐ뱵᚞ὗヿ我便取出圖來給他看。他一看見題簽，便道：「圖䡔ꍑ虒Ɏᄰ㡢⡞ㅗᥘൽ上，見有題這個圖的詩，可總﹎警争絓葙ɶ〰我道：「我也﹎て୽抈蒗楶ಊ忿멎鞉ᥟஐᙐ呗❎ꕙ癙ɵ〰侶笙道：「把這個詩字去了，改一個甚麼吟嘯圖，還好些。ᄰ卢᪐೿뼰⽏ɦ地扛ﶗ⾐衦앟蒖౶篿⽓홦ᅎ襐㹛靥也妥當，便攪壞了。똰᥏ﭻ譿ᚕ虗୏虷楎őಘ췿ൎ舊掩了，放下道：「這種東西，同他題些甚麼！題了污了自己筆墨；寫了坔൛上去，更是污了自己퍔ə≓??虖홎౎꫿亊會作詩罷了。見委代作，本扎ꡥ굣ಏ䛿⽏䱦゘ᥒඐ上頭去的，我扎履ɏᠰॐ╧⍒譪譎풉ౙ跿癑䡵??ɒ〰我暗想這個人自視甚高，看來文字總也好的，便㝶ɟ贰偑虗N͎౧뛿᥏굻뮏ɓ0਍
　　ഀ
次日早起，德泉叫人到船行裡僱船。這裡收拾行李。忽然方佚廬走來，約今夜吃酒，我告訴他要動身的話，他便去了。忽然王端甫又走來說道：「有一樁極新鮮的新聞。ᄰ??佟ᩕ뱵讞Ɏ⭺卵᪐೿⠰恥灏蚍䭎豎౟濿ﱦ葿⢐ፗ൪上哭個虎౎虔ㅎ䖊౎䷿乢聽見消息。到得晚਍歎??蚞ᡏಔ훿﵎㙟灱஍虎౏绿홢葎Ŷ䚀豚獔剙ɑꨰ⾊홦葔♶虐౎仿覺睡去，此時醒來，卻譎Ɖ䚀ౚ䃿୎虎繏홢Ɏର護銉६౧훿뽎쵏ൎ上樓去。N͎౧꩔坕즄஁虎౏꫿⾊繦聎隒ﺙƘꈰ捽枈都譎蚉౎譓鞉⽟Ŧ䚀㙚虞ꍎ钐牎葫獶剙͑炐蚍Ɏ〰我笑道：「活應該的！他把弟婦拐賣了，還要栽他一個逃走的坔౛擿㭫홒葎뭶偙Ὓ୷͐炐蚍彎睎虿Ɏ〰端甫道：「他的妻子來路本ᩎյ婮౩죿乓曾聽見他娶妻，就有了這個人。有人說他是個鹹水妹，還有人說他那女孩子也是帶來的。ᄰb占᪐೿丰錯。我前年在杭州見他時，他還說﹎㙦뭚ə霰홻꩎亊㆐㙜ౚ᧿ঐ瑎葞⭝ౙꏿﶈ඀養成個五歲孩子呢。⭺卵᪐೿혰彎⽎䵦瑒䅞ࡓ鍧ゕ൒上海的。鴻甫把他們安頓好了，才帶了少妾到天津去，饎ㅥꕜ豣⍎ঐ葎筶멫౎擿㭫??❺蒛뙶捛멥ꅎ虎Ɏ漰ﱦ鹿⡟ᱦす摒㭫葒銐६慧౷쫿⥎睥좍乓想出去尋找，卷ᩢ뱵㮞ཎɡ〰我道：「來路捎葫౶훿㚁譱ⵒ亘妙，就先奉身以退了。他也明知尋亦無益，所以뭎୓虜౎᧿ነ⽐홦葎譶墉ʋ〰端甫見我們行色匆匆，也䕎偎౗ㇿ뭜虓Ɏᄰౢ띔쥟楬୑౐멓ᅎ虣䱎予౧೿ご㥒ං上，解維向蘇州而去。ഀ
　　ഀ
一路਍쥎䱦ᲈ쩙౬⣿㑗扬䲗炈಍ዿ멐鞉ꡟ벘౭仿比得在਍睎ꍭ춐᎑튏抈ಗ뇿睱蚍鉏啬྆⎐ɬ椰⥑す虒ݎ??ౝ绿ୢꉐ䝨୫Ɏ䠰詑ꉢ佨䁏౗糿୶ﭐ㆖じ坒걓뭎౓멖ᕰ籠䭾ॎ鉏啬쒆䭛䕎ɥ䜰潫驝౛ᇿ뽢豏띔쥟⡬녗❱ʛ൞上走了兩遍。我道：「我們初到此地，人生路齎౱엿腟纉屢O୎멐婎깐๖䵜絢ə〰德泉道：「我也這麼想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叫做江雪漁，住在桃花塢，只是問路뽎ɏ쨰⥎婙虦౎໿睥魥塎坎뱥뭭ɓ〰我道：「怕問路，我有個好法子。㙎ᅱ形乎知這個法子，因為有一回在南京走迷了路，認靎??뭖౓柿鞆⽟๦垚겄ಙ響ꍟ겐⮙ᕙ號??뭖ɓ谰號ᅏㅢ띜蚌N㕎坟걓ぎᙗ౗⧿⥙鉙譬뽎屏他看，看得爛熟，走起路來，就͎蚏Ɏᄰᅢ啐乏也買一張蘇州地圖看看。就容易找得多了。뜰쥟卬᪐೿怰๏蚚걎炙಍໿뱠從͎ᾍ厖겐⮙彙乎認得麼？ᄰ뽢詏ꍢ??⡖块걓୎護ಉ㔰❟??ॎ䉧앬쥟ち的條子，一路尋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德泉便到書坊店裡要買蘇州圖，卻問了兩家都沒有。ഀ
　　ഀ
到了次日，只得先從棧裡問起，一路問到桃花塢，果然會著了江雪漁。只見他家四壁都釘著許多畫片，桌子਍َ坘ㆄ᪊䝙扢ಗ忿ॎ歧ၵ葢౶忿ॎ⩧歧ၵ葢ɶ鼰虓᥏徐Ɩ⽯f䵎歏⭵౞῿靵य़շ쁶౹瓿^乽過二十多歲。當下彼此相見，我同他通過姓ɔƖ뽯住ᩕ೿縰䉞て葒ὶ﹓て쁒䶉᭒亐ᾐヿ原來蘇州的玄妙觀算是城裡的??౒けݒ??䭝멎﵎膐뮉᭓ಐ߿??멝譎蚉ᙎ虙葏멶౎忿앎佟뭕᭓亐銐६ɧ瘰୵띎쥟뽬??꩖⢊䵥ぢ౒蓿銐뭬乓ʐƖ卯᪐೿舰摙ᅫᅢ౐뭔͓㙔瞃ɿ〰說罷，相約同行。我也久聞玄妙觀是個??౒˿靪뭟᭓᭎ʐ뀰ぷ青쁟䶉౒⟿ㅙ䁙᭢౧῿⽷繦并亀如一見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徒有虛더剐ゟಘ嗿虏??げ덗梍䪐ʐ⨰᭷亐蒐饳쁙䮉豎౟죿॓啧譏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�是畫人物，才是人家出潤筆請他畫的；其餘那些翎毛、花卉、草蟲小品，都是畫了賣給扇子店裡的，乎纐퉞உ≭䕎ⵞɎౘ蓿亐知幾時才有人來買呢。他們這個，叫做『交行生意』。0਍
　　ഀ
次日起來，便望雪漁，誰知等到十點鐘還譎らɒᄰ卢᪐೿ᤰ䶐䡏ὑᕓ恠亗住了。뜰쥟卬᪐೿र剧⢑ᥗಈᗿ홠乎來。這個人酒便是他的性命。再等一等，包管就到了。ꨰ犊⪀啧౽Ɩ灝蚍㉎蚐౏꫿厊᪐೿怰ᅏ腐纉㽢偢౛跿彝鉎६౧෿養育巷有一家小錢莊，只有一家門面，後進卻是三開間、四廂房的大房子，此刻要把後進租與人家。你們要做字號，那裡最好了。我們就去看來。뜰쥟卬᪐೿묰쎌靟衟ş惿ᑏ偎偗౗ᇿᅢ͐虔뮘୓ɷ〰雪漁道：「先看了罷，吃飯還有一會呢；而且看定了，吃飯時便好痛痛的吃酒。뜰쥟ᅬ卻᪐೿弰睎౿ᇿᅢ뭐୓虷虎ɏ〰於是一同出去，到਍늙ଢ଼虷౎鳿㙧ᩱ멵ࡰཔɟ0਍
ഀ
第三十八回    	畫士攘詩一何老臉　官場問案高坐盲人ഀ
ഀ
只見他寫的下款是：「吳下雪漁江簽醉筆，時同客姑蘇臺畔。ᄰ乢禁暗暗頓足道：「這一張畫可糟蹋了！㘰౱皀扵좗乓好說他，只得由他去罷。此時德泉叫人買了水果來醒酒，等他畫好了，大家吃西瓜，旁邊還堆著些石榴蓮藕。吃罷了，雪漁取過一把團扇，畫了雞蛋大的一個美人臉，就放下了。德泉道：「要畫就把他畫好了，又⽎멦㝫??㩶㹹౷껿歕u୎晐讁媈ᩐ뱵択ὔヿ雪漁看見旁邊的石榴，就在團扇਍彎歎虵୎둷౩죿ꁓ൒上幾筆衣褶，就畫成了一個半截美人，手捧石榴。畫完，就放下了道：「這是誰的？뜰쥟卬᪐೿弰⽎籦䭾葎ɶ〰雪漁道：「可惜我今日詩興虎౏仿然，題਍N陎徙絎ə〰我心中멎鞉靦給ᅙ౻꩖厊᪐೿ᄰ屎O陎芙啙὏ヿ雪漁道：「那就費心了。ᄰbౠ᧿ஐ䱐᝶ಖ軿멿ݎ둷ᩩ뱵牶౞臿誉홢济⡢W睎಍忿ᝎ亘容易。這個須要用作無情搭的鉤挽釣渡法子，才可以連得合呢。想了一想，取過筆來寫出四句是：ഀ
　　　　蘭閨女伴話喃喃，摘果拈花笑語憨。聞說石榴最多子，何須蘐草始宜男。ഀ
　　ഀ
雪漁接去看了道：「萱草是宜男草，怎麼這蘐草也是宜男草麼？혰筎詓ᥢಐူゆ字念成「爰ಗᇿ乢覺又暗笑起來。因說道：「這個『蘐』字同『萱』字是一樣的，並婟๐〰ིʗ〰雪漁道：「這才是呀，我說的天下﵎ঀ楧⹑鱺㝛䥵抃ɔ〰說罷，便把這首詩寫਍뭎ɓꌰඐ上下款竟寫的是：「繼之明府大人兩政，雪漁並題。ᄰ썢ⵟ졎乓免好笑，這竟是當面搶的。我雖是答應過代作，這寫款又何妨含糊些，便老實到如此，倒是令人無可奈何。ഀ
　　ഀ
只見他又拿起那一把團扇道：「這又是誰的？뜰쥟ݬ坣ᆄ卢᪐೿ᤰ⾐Ŧ횐葎ɶ〰雪漁便問我歡喜甚麼。我道：「隨便甚麼都好。혰뽎歏虵N୎蹐멿౎懿⡷굗䦂䦅඄上。旁邊畫了一度紅欄，਍扎⢗녵劂??並Q୎ࡐ깧Ɏ젰屓我說道：「這個也費心代題一首罷。ᄰᥠஐ䱐葶᎐౦೿ᒀᅎ屢虏홎뽎ᡏ멥ढ़葧౶ㇿ屜靏也好也腎쪉౽緿⡙屗??虘ㅎ홵뭎禎鱑಑仿干我事。我提筆寫道：ഀ
　　　　一天涼月洗炎熇，庭院無人太寂寥。撲罷流螢微倦後，戲從欄外臥芭蕉。ഀ
　　ഀ
雪漁見了，就抄了਍뭎౓篿Sⱎ蒂坛಄椰㽑づ、「並題萰㹶ɫᄰ썢ⵟ坎絛ᅙ౻靓꩟蚊楎牑ಀ묰쎌た。ഀ
　　ഀ
此時德泉又叫人去買了三把團扇來。雪漁道：「一發拿過來都畫了罷。你有本事把蘇州城裡的扇子都買了來，我也有本事都畫了他。ꨰ瞊౿훿乓詎ౢ毿虵୎潐絯㖖㙴౴俿ᩛ뱵㺞ɫ뜰쥟卬᪐೿ᤰ⾐ᅦŢಐ譔텎傑襛葛౶๛倰襛ཛ㸰睫ɿ〰雪漁ᅜ卢᪐೿♓赔뭑쎌䱟陎ᾙヿ我心中暗想，德泉與他是老朋友，所以向他作無厭之求；我同他初會面，怎麼也這般無厭起來了！並且一作了，就攘為己有，真可以算得涎臉的了。因笑了笑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㄰큜䙣者虑ᩏÿ਍
　　ഀ
他又抄了，寫款앎՟಍忿⽎౦椰㽑づ、「並題萰虶Ɏ뜰쥟졬幓亐詎卢᪐೿ᤰ⾐ᅦ⡝葵౶乓要美人。혰홎䙓ㅻ歜虵N䕎ݞ暆杫該౿毿虵졎腓ᆉ䱢ʘᄰ譢횉歎䉵౦໿홷歎絵졙腓ᆉ䱢蒘虶౎䃿詥㽢偺絠⡙驗ಈ䧿홻N低ౕᇿ뽢卛᪐ÿ਍
　　ഀ
過了一天，又逛一次范墳。坜蒄煶౜῿⽷ⱦ䩜瞟಍䫿煓൜上鏨著錢大昕寫的「萬笏朝天??ୖཐ왜ɻ젰᭓ゐ⥒獙煞൜上去。因為天氣太熱，逛過這回，便赎け╒啒蚆Ɏᤰ⦐ꕙっ籒䭾葎౏꫿ﮊ㆖ꕝっ౒퇿ὖஐ驜㽛偢౛ꣿ貖뽟ॏ멧虎ꙏ讏酎酎Ɏᤰ榐⥑鉙垕಄ᇿ睠⾍㙏⡲ݗ??ౝ䛿乏知住在哪裡，何뭎卓絢厀絢技ɔ혰ぎ摒に౗⇿幱⾗腦讉ꮉ賓ಁ诿徭ಁᇿこᥒ榐啑蒆彶㾆厈絢ಀ㚁卷蚐Ɏ睠౿뿿祐뭑体಍ヿꭒ賓妁肈徕㾆厈絢ಀ鋿६ɧ멖⥰⍙녬虱౎靓??䝨潫ɠ丰⥎ౙ죿こ徭妁肈뮕体ౕ忿鉎६衧潭ౠ靓睟虿Ɏ0਍
　　ഀ
「這可謂體貼入微了。萰卬᪐೿혰ॎgཎ譜౎篿⽓❦멟ཎ葡ɶरg୎ॐ஑멎౎ᇿ虣Nᅎ??౼烿亍뙎捛誈肃౓仿知怎樣，把糞桶打翻了，濺到衣莊的裡面去。嚇的鄉下人情願代他洗，代他掃，只請他拿水拿掃帚出來。那衣莊的人也絎ౙ㫿홫⽎०஑멎౎仿給他掃帚，要他脫下身਍葎㑶쥸器蚉ɣर஑멎╎虠౎⽓䉔ɬ笰䉶ㅦ坜了許多人觀看，把一條街都塞滿了。恰好他老先生拜客走過，見許多人，便叫差役來問是甚麼事。差役過去把一個衣莊伙計及鄉下人，帶到轎前，鄉下人哭訴如此如此。他老先生大怒，罵鄉下人道：『你自己ཎ썜౟ӿ睟檟蚟멎뙎せ륗౥꯿ꪃ膊悉葏㑶쥸器蚉ౣㇿ腜悉၏纂౭惿彏靓ၟ蚂Ɏ萰亐快點揩了去！』鄉下人見是官吩咐的，扎啥힐ౢ쁔쁔葔⭶஁捎枈去揩。他又叫把轎子擡近衣莊門口，親自督看。衣莊裡的人，揚揚得意。等那鄉下人揩完了，他老先生卻叫衣莊伙計來，吩咐『在你店裡取一件新棉襖賠還鄉下人』。衣莊伙計멺牰醐౵훿뽎❏቙ౠ鷿单᪐໿搰㭫⥒띙葑䉶ᥦ౐훿靓ᥟ㑎쥸器ꚉ퉹౛뫿虰恎ᅏѐ??虘౎蓿亐應該賠他一件麼。你再遲疑，我辦你一個欺壓鄉愚之罪！』衣莊裡只得取了一件綢棉襖，給了鄉下人。看的人沒有一個ㅎɟ〰我道：「這個我也稱快。但是那衣莊裡，就給他一件布的也夠了，何必要給他綢的，格外討好呢？萰ᅬ卻᪐೿怰ࡏ❷捙誈ಈ仿賣布衣葧䁶ɔ〰我멎춉䭢卢᪐೿ᤰঐ஑멎絎⁙ᚐ当Ŏヿഀ
　　ഀ
澄波道：「自從譚中丞去後，這裡的吏治就日壞了。Ɩ卯᪐೿娰ⶋṎ幎䚗ཏ뭔絬ౙ훿葎䭶⎐彬὎絷ə혰婎ݐ??鱝葞䉶ᥦ౐෿上海道是劉芝田。正月裡，劉觀察਍Ŏ??瑢౞훿⽎ｦ䭢䡢뭲譓蒉ɶ丰多兩個月，他放了糧道，還沒有到任。ᩎ繙⥞ౙ죿䝓虓嬨ಁ뿿ꑏ硎虓鱎왞౻㋿겐孎讖ʉ⠰ඍ上又奉了਍ಊ埿쮄롫虞걏౎䟿虓徭ಁㇿ??ざݒ??虝くﭒɎ丰਍繎୞ࡐ౧꯿賓嬨虑㩎౿훿ㅎ睜ڋꭴ賓ʁꌰ䊐襦쁒??쵛㙎⽱൦上海道，卻要਍Ŏ虷ｏ䭢䡢౲화鱓ɕ䴰豒뭶乓過半年，就顛倒過來。你道他運氣多好！ꨰ瞊౿�ｮ葮繶虎N潎౧拿গ靧ཟ䭡牎ʂ0਍
　　ഀ
次日早起，就結算了房飯錢，收拾行李਍㥎ಂ궉譽䲕ಈᇿൔ上海進發。回到਍睎౭퇿傑襛뽛ꑏ晎ᅽb㕎鵟偨౛篿⽓警⭺葵౶ӿ坽ᆄ??虖獏晓홽౏훿腎蚉᥏ᅐౢ৿照ꪊ醊酎Ɏᄰꭢᑦ乤詎ಐ៿쥭䞁潫ɠ倰襛졛卓᪐೿ူ襕έ虵乏榐⅑౫ⷿⅎ⽫虦걏䱐榘ಊᇿ??홖ぎݒ??뭝虓᭎⳿豻ⅎ홫虎詏ꍢⲐ詧őﾘ??뭖虓Ɏ〰我道：「拿了去最好，省得他來麻煩。瘰୵띎쥟뽬㵏⍧贈㉑ҐՔꢘ榌㍲ɶᄰ䝢潫虠N͎౧뿿쩓ゎ遒䩮噗뮈⩓⭺౵俿홐졎禎㩑뮊虓Ɏ估潕ﱦ䉿౦꫿Ⲋ뭤虓Ɏᄰ靓奟୵N㕎鵟偨者虑౏敽火垍಄믿୓뙷᥏౻냿홷彎乎曾擺攤，只得叫了車子回來。回到號裡時，端甫卻已在座。相見已畢，端甫先道：「你可知侶笙今天嫁女兒麼？ᄰ卢᪐೿섰ᩚ뱵玞剙౑⽓쭦쩹ᾃヿ端甫道：「可⽎ɦ혰偎ᕠ졠콓셐晚칽뚞[⍎౪⯿뙙쵛癓홵⭎ⵎಘ䃿᥎??홖赎ᾊ癷獵剙셑虚Ɏꌰ玐罙⽚୦⡐⁧౓ዿ彐睎虿Ɏ혰쩎⥎Y㙥虞쭎쩹ゃᅒꍢᵓʋ卷悐뭏虓ݎ??ౝ䃿乎曾來這裡。我此刻來告訴你景翼的新聞。ᄰ??佟ᩕ೿젰禎虑ᩎ뱵낞幥蚀὎ヿ端甫䱎乡忙的說了出來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任爾奸謀千百變，也須落魄走窮途。未知景翼又出了甚麼新聞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三十九回    	老寒酸峻辭乾館　小書生妙改新詞ഀ
ഀ
我聽見端甫說景翼又出了新聞，便忙問是甚麼事。端甫道：「這個人只怕死了！你走的那一天，他就叫了人來，把幾件木器及空箱子等，一齊都賣了，卻還賣了四十多元。那房子本是我轉租給他的，欠下兩個月房租，也晎ᅽౢㇿᥜ벐炞蚍Ɏᄰぢፒ൪上去看，竟是一無所有的了。ᄰ卢᪐೿혰뙎葛ঐ啧驡葧뭶偙䁛౔뮈虓὎ヿ端甫道：「慕枚是在福建娶的親，一向都是住在娘家，此刻還在福建呢。那景翼拿了四十多元洋錢，出去了三天，也홷ぎ뮈葓ɶⰰ??⥖Y౥ᇿ葢銐६睧蚍౏훿뽎虏协聢ʕᄰ⍢??睟蚍䉏౦뛿멛鍝譽肕㺕홥㉎蚐虏Ɏ垄ⶄಘ擿垍玄ಁ诿檗ﶉ銐६౧ÿ鵎쵨྅͙㉞傉౛忿潎㑢虸౎罓靺_㑎᩸蕙뭿蒞歷ʈ謰蚉ᅎㅢ한⵸ಘ臿䊉ᅬὢ晐홽N䩎୘≭ʓ估확멎啰я靟ᥟ䦐ﱻﵲ౲훿䅓??乭答。又告訴我說，從前逼死兄弟，圖賣弟婦，一切都是他老婆的主意。他此刻懊悔쩎ɓᄰ佢확ᩎ໿脰䩎୘≭媓ᩐ뱵ᾞ࿿혰꩎᪊໿〰浒??뭝婓뭶ʌ༰ᄰ靓晟虽홎౎훿ㅎ뭜虓Ɏぶ쩒⥎ౙ췿ⅎ衱潭ɠ䴰⥒ᅙ鍝虛NŎ౏᫿㭷⮝뭵虓Ɏ〰我道：「這種人由他去罷了，死了也덎??ɠ〰端甫道：「後來我聽見人說，他拿了四十多元錢，到賭場਍뭎౓ÿ⍓ㅬ㡜蚏N䩎᭓⳿豻⥎赙ಌ篿ན蚍魎᭎⳿ॻ⥎졙뭓ಌ篿㡓蒏v蝎彥鉎虬Ɏ侮虑㒌ౘ냿譸횉葎Ŷ䚀ౚ훿뽎뭏佶ɕ뀰홷Ŏ䚀鍝ᙓ??蚍N୎멐౎뿿ᱏuᲊ麇蒊ᕶ홟??뭖౓篿豓??蒍㝶멵౎諿홢퉎卫虢Nፎʘ怰协ᅓ乻可笑呢。0਍
　　ഀ
次日，我便去訪侶笙，怪他昨日꽎힀깓ɹ䘰᥏卻᪐೿༰扜흚虓ꭎ➃䭙楎ౠ蓿亐曾報德，怎麼敢受！ᄰ卢᪐೿ᤰ鮐譎葎킐홣婎ᩐ뱵ʞᄰ摢㭫ቒ恎яୟ⡐゙౗⽓ᅦぢ坒걓뭎౓仿知幾時才有機會。艎䡙䥑䡙ぜདྷ彜뮆౓꯿佦繏䉞౦ㇿ쭜殊??ꙟڏ聴號ɏ〰侶笙連忙拱手道：「多謝提挈！ᄰ卢᪐೿鍥㆕쭜㚊虥⑎౥ヿདྷ彜뮈ɓ〰侶笙沉吟了一會道：「寶號辦筆墨的，向來是那一位？ᄰ卢᪐೿ᄰ虔⽏鉦६葧ɶ丰過我為足下起見，在這裡擺個攤，終⽎警౎仿如到小號裡去，奉屈幾時，就同乾俸一般。等我到南京去，有了機會，便來相請。똰᥏卻᪐೿ᤰ箐罓乏得！我與足下未遇之先，已受先施之惠；及至㒄䝶ಐ໿絠멙ᅰ㑢㱸Ũ쇿ᑬ὎ཱུⵡ葎譶앎ౠ߿颂㑛⩘㙢楱಍럿乥能多立౶溁뭭ಌ䣿멓ᅰ譢蚕摎ɺᤰஐ띐乥敢領教！如蒙見愛，請隨處代為留心，代謀一席，那就受惠祈虭Ɏ〰我道：「如此說，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謀事如何？똰᥏卻᪐೿細홙綖ౙ⽓艦眷無可安頓，每日就靠我混幾文回去開銷，一時怎撇得下呢。ᄰ卢᪐೿ᤰ亐要緊，在我這裡先拿點錢安家便是。똰᥏卻᪐೿댰஍??앶蹠ཿౡ῿⽷멎὎쁡Ⅿぱŗ䛿ᅏᅢ虔幏ꦗ乿取，無功흎᭓擿㭫뽒靏ύ虐ൎ尊款安家，萬一到南京去謀坎讄౎߿啜὎葑抐ɔ萰䊐덬஍絎ᆀ뾁葏絶ə舰鱙१虧彎ͪ౧쯿୛虏౏ᇿꕢ虣౏ㇿ饜٥睴஍ɺ〰我聽了他一番話，멎鞉靦??乕౫⧿୙??ॺ艧摙ի呮葯멶౎῿⽷汓ť靓굟蚏홎祈虑౏ۿ뮍୓⭺ɵ⭺彵⽎䅦ٓ乒潫占᪐೿丰料風塵中有此等氣節之人！你到南京，一定要代他設法，ㅓ摙୫쭧ɓ䘰乏知你幾時動身？ᄰ卢᪐೿匰面쩻ᱎㅙ灜ʍ⠰ݗ??ㅝꕜ虣坎걓౏????뭖౓꫿蒊ঐ譧౎揿乫知是甚麼事。ꨰ熊䊊౦৿멧虎㩏ࢊಁᇿㅢ굜蚏??뭖ɓ0਍
　　ഀ
只見春蘭來說道：「那邊吳老爺回來了。ᄰ⍢??也뮐౓ヿ㽦譶ʉ簰䭾ᅎ坻厄᪐೿鬰ಂ鯿Ƃヿ我也笑道：「費心，費心！簰䭾华᪐೿怰뭏ᆌᩢ뱵쎞號὏ヿ我道：「我走了，我的事自然都是大哥自己辦了，如何뭎쎌ɟ〰坐下便把਍睎ŭܰ??]ݎげ약ﵠ蚏N䵎ʐ簰䭾华᪐೿ᄰ걢恐??虖౏仿為別的，我這個生意，਍睎⽭୦㵐坾彛ಆ擿㭫ݒ??ٝⵒ骊虛౎߿虜൏上游蕪湖，九江、漢口，都要設分號，下游鎮江，也要設個字號，杭州也是要的。你口音好，各處的話都可以說，我要把這件事煩了你。你只要到各處去開闢碼頭，經理的我自有人。將來都開設定了，你可往來稽查。這裡南京是個中站，又可以時常回來，豈絎뱙ʞ〰我道：「大哥何以忽然這樣大做起來？簰䭾华᪐೿ᄰ뙢Ⲉ⽧鍦䙽突ꭑಎ䣿??號ⱎɧ॓g摎ᩜᇿ⡢摗に婗顐౛仿便出面做生意，所以一切都用的是某記，並祈呑。在人家跟前，我只推說是你的。你見了那些伙計，萬腎ꪉ羊౺॓ꅧ띻쥟l୎卷앛ౠ盿ᡑﶙ亐知道的。ᄰᅢ卻᪐೿吰者，實之賓也；吾其為賓乎？簰䭾彎Nᅎɻ00਍ᄀ卢᪐೿ᄰ뭢瑓ꑞ晎❽葔౶⿿瑦硥豥䍎聓傒ɛะ뱠ᆞᥢ??뭖㍧౞篿譓ᆉ呢下的股份，是二千二百五十兩？簰䭾华᪐೿ꌰ貐繎鑶䅎楓౑⿿뭦瑓瑞镞㍞㽞㺈ね恒呏下的。我料你沒有甚麼用處，就一齊代你入了股。一時忘記了，沒有告訴你。你走了這一次，辛苦了，我給你一樣東西開開心。ꨰ瞊౿⣿뵗屢횈禎Qⱎ畧൩舊極殘的本子來。這本子只有兩三頁，਍扎쎗࡯왗??蒞౶⿿fⱎ幧㾊ɺᄰ佢单᪐೿ᤰ⾐ꍦ蚈葏ὶヿ繼之道：「你且看了再說，我和述農已是讀的爛熟了。ᄰୢⱷ{쭎⾕൦《誤佳期》，題目是「美人嚏Ȱᄰᅢ卻᪐೿ᥓஐ䱐뽶ॏꍧʍ〰繼之道：「還有有趣的呢。ᄰꍟ庐᪊ÿ਍
我道：「這倒虧他著想。贰୑ⱷ豻쭎⾕൦《荊州亭》，題目是「美人孕。ᄰ卢᪐೿ᤰஐᅓ虔乏曾見過題詠的，倒是頭一次。贰୑ꍷ庐⾊ᩦÿ਍
　　　　喜容原好，愁容也好，驀地間怒容越好；一點嬌嗔，襯出桃花紅小，有心兒使乖弄巧。問਍牏蒀ౠ釿ൡ伊怎了，拚溫存解਍쩏᭠寿青??푖ౕ뿿ᅏ詻聢칪ꢐባ౐᫿虵ㅏふ镒乞曉！ഀ
我道：「這一首是收處最好。ⰰ??쭖⾕൦《一痕沙》「美人乳Ȱᄰᅢ卻᪐೿踰멿獎๎๦⽦楦ّ襘ಀ훿⡎᥵ඐ《一痕沙》的詞牌，ᩎƐヿ繼之笑道：「莫說笑話，看罷。ᄰୢꍷ庐⾊ᩦÿ਍
　　　　日暮挑燈閒徙倚，郎硎虫奏u끢뚊ᾈ쫿碁虫衏襬౷燿橧罫኉皖睢ʍ丰是貪杯何至此？便太常般難道儂嫌你？只恐瞢騰傷玉體，教人憐惜渾無計。ഀ
我道：「這卻全在美人心意਍坎ౠዿ彐푎벚斌깑ɟ〰第六闋是਍㰰剷驑୚ర줰鵦す：ഀ
　　　　曉起嬌慵力??౒峿鏡自忪惺；淡描青黛，輕勻紅粉，約略妝成。檀郎含笑將人戲，故問夜來情；回頭斜眄一聲低啐，你作麼生？ഀ
我道：「這一闋太輕佻了，這一句『故問夜來情』，必要改了他方好。簰䭾华᪐೿㤰ᩥ뱵択ὔヿ我道：「這種香豔詞句，必要使他流入閨閣方好。有了這種猥褻句子，怎麼好把他流入閨閣呢！簰䭾华᪐೿怰㥏ᩥ뱵択ὔヿ我道：「且等我看完了，總要改他出來。ୖⱷͻ쭎ಕ⿿൦《憶漢月》「美人小字Ȱ帰⾊ᩦÿ਍
　　　　昨宵燈爆喜情多，今日窗前鵲又過，莫是歸期近了麼？鵲兒呵！再叫聲兒聽若何？ഀ
我道：「這無非是晨占喜鵲，夕卜燈花之意，乎憐靶絟ᅙƘヿ第九闋是਍र坎୎ర꠰얕だ。我道：「這਍र坎୎0鞖幟ٹ౴훿偓垖঄୎坐[౓ꏿ鞐챟閍śヿ看那詞是：ഀ
　　　　人乍起，曉鶯鳴，眼猶餳，簾半卷，檻斜憑，綻新紅，呈嫩綠，雨初經。開寶鏡，掃眉輕，淡妝成，才歇息，聽分明，那邊廂，牆角外，賣花聲。ഀ
我道：「只有下半闋好。ᤰⱎ㽧౺燿煽॓嵧쭎ಕ﷿ஐ豷虛Ɏᄰ佢籕䭾华᪐೿帰⾊衦絟ౙ䛿乏知是誰作的？看這本子殘਍も艒摙౫㷿乾見得是個時人了。簰䭾华᪐೿ꌰ⦐ᅙ鉢垕銄譬౎ヿ⭒偙??䵞鉒ᮕಐ௿護랉⑑൥上有這本東西，只化了五個銅錢買了來。只恨屷Տ펀呙。這等屔౏쯿鉗⡬ꡗ疘ⵘ౎忿乎知幾許年數了；倘使䝎ᆐ⥢ಏ䣿二是徒供鼠齧蟲傷，終於覆瓿！ᄰ籖䭾᥎煓ಊ仿覺觸動了一樁心事。ഀ
　　正是：一樣沉淪增感慨，偉人環寶共風塵。행虒ᩎ뱵쎞譟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　　香消燼歇，正冷侵翠被，霜禽啼徹。斜月三更，誰鼓城笳，一枕夢痕明滅。無端驚起佳人睡，況酒醒天寒時節。算幾回倚遍熏籠，依਍??ঞ??傖ɽ0਍
　　ഀ
日長無事，我便和繼之虜N䁎坜棋。又把那九闋香奩詞抄了，只把਍㰰剷驑୚萰౶䔰佥᱕虙앏だ，改了個「悄地喚芳ご，拿去給姊姊看，姊姊看了一遍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輕薄些。ᄰ卢᪐೿ᤰஐﵓ螀譤횕ꍎᖐ蒏ಅ௿홷葎ᵝɠ〰姊姊笑道：「我最李氣，男子們動핎ｒ獢偙婛䱐虶屏楏殊幘ಊﯿ앎홠ᅓŻヿ我道：「豈但作詩填詞，就是畫畫，何嘗⽎Ŧ歓蹵멿౎仿畫男子；要畫男子，除非是畫故事，若是隨意坐立的，斷沒有畫個男子之理。쨰쩙卙᪐೿挰⽫ɦᄰ䵢ୢ護悉葏v詎ᡢ䝗ౢ毿葵衶絟ౙ⿿⡦ꍗ殈虵葏ὶヿ我道：「在蘇州。姊姊歡喜，我寫信去畫一把來。쨰쩙卙᪐೿ᄰ乢要。你幾時便當，順便同我買點顏料來，還要買一份畫碟、畫筆。我的丟在家裡，沒有帶來。ᄰ慢鱫单᪐೿鼰虓쩏쩙͙歧౵⿿繦䉞硦͛葧ὶᇿ形腎??垍쪄쩙硙ɛ〰ഀ
　　ഀ
正說到這裡，吳老太太打發人來請，於是一同過去。那邊已經擺下點心。吳老太太道：「我今天這個東做得著，又做了荷花生日，又和乾兒子接風。這會請先用點心，晚਍뱎魟赎͑剔ʑ〰我因為荷花生日，想起了竹湯餅會來，和繼之說了。繼之道：「這種人只算得現世！ᄰ卢᪐೿रŧ뙡䉠給綀횀ᅎ葐佶呕౻忿ᅎᅻɻ〰於是把在花多福家所聞的話，述了一遍。母親道：「你到妓院裡去來？ᄰ卢᪐೿偓靗_偎ㅗ灜蒍ɶ〰姊姊道：「依我說，到妓院裡去倒腎쪉౽ዿ⽐ꍦ멳ᅎ꩜톉鮏Ɏ〰我道：「他硬拉我去的，誰去親近他。쨰쩙卙᪐೿☰乎是甚麼親近靎౟ན썜ꭟ횈ᅎ轐蚁Ɏ〰說的大眾一笑。當夜陪了吳老太太的高興，吃酒到二炮才散。ഀ
　　ഀ
次日，繼之出城，我也到關਍뭎౓ۿ㚘虞ᡎ䝗Ţ暐늏ʏ✰뙙乛免說了些別後的話，在關਍卶虨N⥎ə〰婒൦上，繼之設了個小酌，單邀了我同述農兩個吃酒，賞那香奩詞。述農道：「徒然賞他，䵎멑屰Տ䂀ᅢ౻ᇿᅢ彐쥎牡貊화N쭎ʕ〰我道：「香奩體我作虎᭏⛿ᑎॎ홧葎襳⡳䵗౒ᇿ啢扏뭥孓ⵏ垘??żヿ繼之道：「你今天題畫的那一闋਍輰煵ୟర仿是香奩麼？ᄰ卢᪐೿ꌰ亐過是멺㙰??馞榙⍙ɬ혰᥎ஐ⽐ࡦ剛獑葙౶죿亁同。늏厏᪐೿ꨰ瞊䲍殘౵ÿ୎୐쭧䵓⥒ř蚐O୎䭐睢腓ᆉ䱢ಘᇿ葢銐⭝뭙屓ɏ丰如拿出來，大家題਍N핎底瞊ɿ〰我道：「這倒使得。늏뾏꩏め㽒횈虓虎౏㷿ർ上題著「金陵圖र坎ɛ唰譜蚕୏౷⿿f䕎䙝剻ꂗ煽㑜౬諿坢걓葎❶艙౩毿虵ൎ上去。繼之道：「用個甚麼詞牌呢？늏厏᪐೿帰䲊ቲ乐必限。ᄰ卢᪐೿倰蚖葎絶ə丰限定了，回來有了一句合這個牌，又有一句合那個牌，倒把主意鬧亂了。簰䭾华᪐೿ᩭ静ಞᇿᅢㅐ⡜൵《多麗》罷。ᄰ卢᪐೿細əᄰ鍝ॽ睧虓ᩎ໿✰彙歬౪쩓奎陱톓疑ʖ༰〰述農道：「好敏捷！ᄰ卢᪐೿眰榍뽓住睥ౣ᧿ஐ䱐౲蓿ঐ鉧癣屐仗，頗륎፛扦ɔ〰繼之道：「我也有個起句，是『古金陵，秦淮煙水冥冥。』ᄰ卢᪐೿艥摙౫忿偎蚖歎驑ﭞ瞗ɿ〰於是一面吃酒，一面尋思。倒是述農先作好了，用紙謄了出來。繼之拿在手裡，念道：ഀ
　　　　水盈盈，吳頭楚尾波平。指參差帆檣隱處，三山天外搖青。丹脂銷牆根蛩泣，金粉滅江਍奎敱ʁᜰ禎㦖ಘⷿ쥬뵬౔滿牯ኀ㱠⵷캘ɗ䍓൓《後庭》一曲，回首⩎絘ƀᇿ穏梐㡠ᚗ띗䞒౫诿ųᴰ쒋Ɩÿ䘰坏ᵓ䅧ﱝ౱⋿䥙喅譏쵎銑ᾑỿ廒뺁ᕐﵙ婰삚ಖ䳿⡫슙歸며ꉰʇ到醃饟쮙౗竿굺㱞⾛ౖ◿ꡦ쮘㶖ž??ɑ끦뚊ᱭ࡙౧᯿ﭻ퉛խὮ럿썐啟殆ᙵ뎖಍廿ꊊ絛앲ɠ0਍
　　　　古金陵，秦淮煙水冥冥。寫蒼茫勢吞南北，斜陽返射孤城。泣胭脂淚乾陳井，橫鐵鎖纜係吳舲。਍褰㥳୪䰰顫౫藿㚒뵴띔౥ዿ湠䉯乓平聲。算只有蔣山如壁，依਍涂ᵑ剧ʗ稰᡺梙煮슁??౛৿??ᾖɦ0丰橫炃??讘ųᴰಋꏿ⪐ᥘ᎟춟媑ƚ߿졣㥱䦂띑殒Ͱಇ釿㑡구煩艟쭎ꉹʇ??Ṙ剘妃౱틿㍛ᱻಖ㳿典䂝鞈Ŧὡɵ欰ᙵⵗ睎䮕䝪ࡲ౧苿屙碧波明。烏衣巷年年燕至，故國多情。ഀ
　　ഀ
我等繼之寫完，我也寫了出來，交給述農看。我的詞是：ഀ
　　　　大江橫，古今煙鎖金陵。憶六朝幾番興廢，恍如一局棋枰。見風颿去來眼底，望樓櫓頹敗心驚。幾代笙歌，十年鼙鼓，⩎??陖亙핫ʖᑠ悉ಊ㳿筏≞ᵙ鉒ʑ稰奺靵_⩎ຏࡦ౧ǿ歯ᾖɦ00띧䊒֛詽ꭿ౶䛿ᡏꝎ摞칛ɗ椰蕒??↙q炊䦈ಃ廿㖀겔튙띭궐Ɏर쑶兮౨῿畡㞖ಌ㷿놄䆂㑭㵬??얕ɠ瘰ꭐᙢൗ舊時景象，歷歷可追憑。描摹出江山如故，輸與丹青。ഀ
　　ഀ
當下彼此傳觀，又吃了一回酒。述農自回房安歇。ഀ
　　ഀ
繼之ᅜ卢᪐೿怰ݏ潜楠⥑ౙヿ橒嚅灮ⅎɫ怰䙏繏驢虛䭎停౛ㇿ晏ᅽౢ᧿㺈멭뭎᭓惿뽏赏け嵒彎Ŭ∰౓﷿⾐艦摙ɫ〰我道：「這找房子的事，何必一定要我？簰䭾华᪐೿怰뭏繓驢虛౎??虖䩎㑔ᆊbݎげ약᭠╓멒뭎౓훿ᅎ뭐虓౎ㇿ⡜ꍗꚈ讏虎Ɏ萰ঐg摎ᩜ߿虜恏聏號㵏౧忿葎齎襱魠Ɏ〰我道：「這裡南京開辦麼？簰䭾华᪐೿ᤰ띓쥟ቬ㹐멭ൎ上來辦，才好掩人耳目。你從਍彎??虖౏ㇿぎ깒従뭬ɓ〰我道：「這裡書啟的事怎樣呢？簰䭾华᪐೿ᄰᥢஐ譝౎෿上前天奉了札子，又連辦一年；書啟我打算另外再請人。ᄰ卢᪐೿ꌰ벐喞乏就請了蔡侶笙呢？簰䭾华᪐೿䘰乏知他筆下如何？ᄰ卢᪐೿԰恓絏řᇿ홢㚖⩱譧争횐葎煶罧ಉ㛿౱??乏葞멶౎럿乥至於ᩎᮐ˿᪘屙祐虑葏煶罧ಉ৿??傞殁ꅑ⎀睬虿౎嗿셏葬亐見得。他還送我一副停౛ÿ䙎絻捙垄ɛ〰繼之道：「我就請了他，你明日就寫信去罷，連關書一齊寄去也好。ᄰ絢ꪀ亊勝之喜，連夜寫好了，次日一早，便叫家人寄去。又另外寄給王端甫一信，囑他勸駕。ഀ
　　ഀ
我便賃馬進城，順路買了畫碟、畫筆、顏料等件；又買了幾張宣紙、扇面、畫絹等，回來送與姊姊，並央他教我畫。姊姊道：「你只要在旁邊留著心看我畫，看多了就會了，難道還要把著手教麼。ᄰ卢᪐೿ᄰ鹢䵟硒歛煵㑜౬磿虛ॎ୎ᩐ࡙౧毿冀虑葏煶౜蓿쾐P୎ὐ䕗⶙ಘᇿㅢ὜୎虎Ɏ〰姊姊便裁了一張小中堂。我道：「畫甚麼？쨰쩙卙᪐೿欰u䕎蹞멿౎ǿᆐ繢쉎做ɛ〰說罷坐下，調開顏色，先畫了個美人面，又布了一樹梅花。我道：「姊姊可是看見了書房那張，要背臨他的稿子？쨰쩙卙᪐೿✰屑歏腵㾁ⱺ౧뿿⽏书䭏ɢ㽦ꍢ⾐ᅦୢ護蒉౶ᇿ筢♓乎臨他。ᄰ卢᪐೿ᴰ硒䉛㵦⽾腦蒁ɶ〰姊姊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是學會之後，總要胸中有了丘壑，要畫甚麼，就是甚麼，才能稱得畫家。0਍
　　ഀ
思縈鄧尉，夢繞羅浮，身似梅花瘦。故園依਍ಂ痿덡ꁨౣ냿熊୑덜ᲂ䭥ὢ돿쎂偟ꁠಌ揿剫銑⦑퉙䉛ᥦɐ騰⭕὎??둢碝虫౏쯿ފ낂䉑袛ɛ0谰᭿ᕻ絠㦀彔ಚ둟ⶖ몘恎ಐ໿⩠??陖ಙﹿƆ멡ɶ乶啐ಆ刺靠靟饦좙陶ʈ??앑蕠䕟౎⇿偱梖ౠ????♷ὔ짿멡൰伊惆悵江南，月落參橫後。ഀ
　　ഀ
姊姊聽了道：「大凡填詞，用筆要如快馬入陣，盤旋曲折，隨意所之。我們๷葠౶㷿멾垉঄????聢౯廿㵓乾能圓轉，大約總是少用功之過。念我的你聽：ഀ
　　　　芳痕淡抹，粉影含嬌，隱隱雲衣迭。一般清絕，偎花立，空自暗傷離別。銷魂似妾，心਍譎酦끡ꪊᾊ⧿啐멏쑎鹛뒊ⶖಘ█颖ɢ0숰??썛ྞ䝦ࡲ౧㓿쩏쩳끳楴౏�굮饞ಖ﻿আŷݡɒ??얕啠ಆᗿ絠鞀妞㦋륔ɟ뀰ｑ㱙㕏ಔ仿㹫ᅲౢ῿虵摏呛ɯ倰쑠题♫ᩐꡐ䶘౒ÿפֿᱎ슃ɢ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姊姊這首就圓轉得多了。쨰쩙卙᪐೿弰乎見得。搰䉫ꍦ殐歝絵虙౎ᇿ뽢詏䱢庘൛上。又寫了那਍터疑ᚖୗ萰䱶庘ʊ0਍
　　ഀ
正是：只道書來詢貨殖，誰知此去卻衡文。未知此去有何要事，且聽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四十一回    	破資財窮形極相　感知己瀝膽披肝ഀ
ഀ
我接了繼之電信，便即日動身，到了南京，便走馬進城，問繼之有甚要事。恰好繼之在家裡，他且꩎媊ᩐ뱵ಞ俿處魎ю啔ᾆཱུ액扠౟ᇿbN????呖ɻᄰ佢睕↍뚅᥏ɻ簰䭾华᪐೿ര上月藩臺和我說，要想請一位清客，要能詩，能酒，能寫，能畫的，雜技愈多愈好；又要能談天，又要品行端方，托我找這樣一個人，你想叫我往哪裡去找。只有侶笙，他琴棋書畫，件件可以來得，乎㆐⽜㹦⎁罓魧᭎ㇿ詜홢Ꙏ뮅虓౎ዿᩐ⽵靶ɟ✰??蒕譝౎䷿⥒彙ꑎ硎虓Ɏ〰我道：「述農呢？簰䭾华᪐೿늏⢏゙著⎐ஐ뭎ɓ〰我道：「這回叫我回來，有甚麼事？簰䭾华᪐೿怰ᑏ譎蚉Ŏ⾀쵏౫ᇿᅢ赐け읽ʊ〰我便出了書房，先去見了吳老太太及繼之夫人，方才過來見了母親、嬸娘、姊姊，談了些家常話。ഀ
　　ഀ
我見母親房裡，擺著一枝三鑲白玉如意，便問是哪裡來的。母親道：「਍ࡎᅧ葢ὶ౥⇿뚅᥏Ż蚐葏౶蓿ঐg୎捐的౑䭦睢ɓ〰我仔細看了那如意一遍，멎➉婙厚᪐೿ᤰஐ煐罧ಉ໿뱠綞흙홓葎Ŷ훿㚖ᅱꙢ횅N୎⡐゙౗ᕓ홠ㅎ詜ᥢ⢐゙W瑎葞ꩶ㒅葬랐二來！這個如何使得！촰ꩫ厉᪐೿뼰⽏ᅦ形꩎⾊ས὜౥仿驚動人，꽎힀ɓ혰赎॑葎Ŷ蚐౏靓㙟୥Ɏ鼰⽓ၦ馘恐虏뙏౛跿癑扵蒗횐葎ɶ〰我道：「他又怎麼知道母親生日呢？쨰쩙卙᪐೿ᔰ习是大哥談起的。他非但生日那天送這個禮，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，送用的，零碎東西，也ŷ蚐ᩎᅙɜ〰我道：「這個使靎ş俿⽐ᅦ鹢ꙟ蚅홎葎⡶゙䭗豎౟ㇿ鉜६୧護争횐Ɏ〰姊姊道：「難道一回都沒見過？ᄰ卢᪐೿퐰[??ﵖ銐譬争ʐ혰⽎佦⡏??ඕ上的，他初到時，來過一次，那時我到蕪湖去了。嗣後我就東走西走，偶爾回來，也住ൎ上十天八天，我ぎ??ඕ上，他也無從知道，趕他知道了，我又動身了，所以從來遇坎ʄ萰ঐꍧ䮐睢打ὔヿ姊姊在抽屜裡取出來給我看，是一個三丈多長的綾本。我看了，便到繼之那邊，和繼之說。繼之道：「他感激你得很呢，時時念著你。這兩樣東西，我也曾見來。若講現買起來呢，也腷㲉ᩐᅙ≜ʓ혰꩎ᦊ⾐홦뙎콛蒅煶罧ಉ⣿ൗ上海窮極的時候，拿去押給人家了。兩樣東西，他只押得四十元。他得了館地之後，就贖了回來，拿來送你。ᄰ卢᪐೿⼰홦䡎䭎楎౲ᇿ书能受，明日待我當面還了他。此刻他在藩署裡，近便得很，我也想看看他去。0਍
　　ഀ
當下又談了一會，繼之叫家人把卷子送到我房裡去，我便過來。看見姊姊正在那裡畫畫。我道：「畫甚麼？쨰쩙卙᪐೿崰ࡎ䅧嵓౎⿿繦ᡎ鑚䅎瑓ﵥౘᇿ止uɎ睘ｭﵮ佘౜燿⽑武䕑ɞ〰我道：「呀！這個我還﹎ᡦ鞊ɟᄰᅢŐ᪐뱵択ὔヿ姊姊道：「這裡有一堂屏了；還有一個多月呢，慢慢辦起來，甚麼絎řʐ〰我道：「這份禮，是很難送的：送厚了，繼之꽎㚀᭥ǿ蒐蚅౎仿亐去。怎麼好呢？虠N占᪐೿र虧N⍎虪౎ᇿ䵢ࡒ⡧浗??ౝ㛿虥Nൎ尊柴窯的彌勒佛，只化得四弔錢，的真是古貨。只可惜放在਍睎ɭ??虖୛౏띓쥟쑬虛虎ɏ〰姊姊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柴窯的東西，怎麼只賣得四弔錢？ᄰ卢᪐೿丰然我也౷멖ᥰ熐罧랉鞌뽟鱏౛ᇿ形ॎ??醞썵౟秿멲印絢蚀虎ɏ鼰虓᥏뙎멛뙎౛⳿虧⽏浦??葝챶㙛ౢ囿൹上在揚州做鹽商的。後來折了本，倒了下來，便回杭州。生意雖然倒了，卻也還有幾萬銀子家資。後來的子孫，一代艎Y౎矿ᶍ⽒れ౵賿號㾌≢౵䲌ը煩罧ಉ掌枈首飾，鬧的家人僕婦也用睎蚍Ɏ0⥎⡙ٗ塘??榖葲፶൪上，看見有一大堆紅漆竹筒子，也⽷繦୞ɐᤰ⾐򩩣㑝╢靦葧㙶릃剬偻౛卷蒐⾐噦൹上從揚州帶回來的茶油，此刻差ᩎ൙上百年了，想來油也乾了，留下他無用，艎蚌౎叿驢虛㭎ཎౡㇿ虓㙎띥ඌ舊貨的人來，講定了十來個錢一個，當堂點過，卻是九十九個都賣了。過得幾天，又在角子਍୎臭Q୎౐占᪐໿ᤰஐ煐罧龉⽓f繎୶౐ꏿ⦐๙⍠୪활乎出來』。搖了一搖，沒有聲響，想是油都乾了。想這油透了的竹子，劈細了生火倒好，於是拿出來劈了。原來裡面並⽎륦౬篿⽓⡦⡵內콜垅鵎䅨楓쵑蒑덶撍톍鶑偨ɛ丰覺又驚又喜，又悔又恨：驚的是許久譎ᦉ⎐煪罧ಉ苿쩙ⅎཱⵡ졎譓垉蚄᭎鳿葕⽶०虧᥎ஐ౐죿??≣ᚓ虓᭎铿葠⽶ꍦ嶐䅎嵓୎౐仿應該賣了；恨的是那天見了這筒子，怎麼一定當他是茶油，衎譒蚕䡏୑୷起ʌ靓䡟詑ᥢ톐傑뭛??虣聎蚒ɏर聧⢒䭗ౢ죿??虡౎Ͽ鵔확ಌ仿਍楎୑ࡐ졧鉓虬Ɏ혰㱠屷屷୷坷嶄繎嵶䅎楓텑傑౛鋿转ꭹ⡎౵ᓿ詟≢誓홢蚌౎蓿膐ᦉ鮐煎罧岉ᩏ뱵ಞ仿如都把他賣了完事。因此索性在自己門口，擺了個攤子，把那眼前用坎蒄뙶셛쁹楎౲﷿ﾐ謁虑ɏ腓উ멧葎戀ㅐʌꌰ⦐ᅙ灢亍횐聎౓௿護ᦉඐ尊佛，問他要多少錢，他並腎黎౐体ᅕ꽢婢ᩑᅙɜᄰꩢ蚊??ᑖ౟鿿乓過說著頑，誰知他當真賣了。쨰쩙卙᪐೿丰要撒਍ಋ⧿୙ꍎঈᥧ⺐䙺메Ɏ〰我道：「惟其呆，所以才能敗家；他䙎౔忿乎至於如此了。這些破落戶，千奇百怪的形狀，也說ㅶ᪊ౙ᣿鞊ᅟར䉜ᥦ൐上學，一天放晚學回家，同著一個大學生走，遇了一個人，手裡提著一把酒壺，那大學生叫我去揭開他那酒壺蓋，看是甚麼酒。我頑皮，果然躡足潛蹤在他後頭，把壺蓋一揭，你道壺裡是些甚麼？原來⽎剦಑仿是茶，也⽎㑦౬仿是濕的，是乾的，卻是一壺米！ꨰ蒊쩶쩙ౙ地さ的一聲笑了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ᄰ卢᪐೿ꌰஐ멐癎䉵ㅦ❜留睿蚍౏臿厉ᅢౢ蟿靖ᅟ呢虤祈쭘಄??톘??뙖뭛ɓะᅥ佢ꍕ➐硙Ὓ౵䷿卷ᦐஐ멐⽎ㅦ템蒏v୎㑐㵸㚄ౢ껿葺ၶ᎐래玌᭼죿偓ᕠ멠塎ᆋ౻䃿ｎb詎剢晴虘??獶ɼर멧䝎蚐홎౎훿葎ꪐᎊ᎘膘Ή剔抑ɔ㄰⽜䵦瑒ᅞ??뭖饓٥恴ɹ葘v??ౖ৿g⥎⡙ඍ上遇見子英伯父，抱著一包衣౧⣿W뙎癛肒隕熙㕧罟ᮉɧᄰ卷횐腎皉煵罧ಉ仿好去撞破他，遠遠的躲著偷看。那當門是開在一個轉角子਍౎훿୎護銉멬౎䷿腢㊉뮐౓냿퉷傉൛上轉出一個地保來，看見了他，搶行兩步，請了個安，羞得他臉਍剎䝎Ų԰}䝎౲㓿莈荕㙕㙔葔乶知說些什麼，就走了，只怕要拿到別家去當了。쨰쩙卙᪐೿✰љ詽⾍㑦㵸㚄ౢ諿膍憎뙤偧౛忿⽎०葧ɶ〰我道：「非但擺架子，還要貪小便宜呢。我絷낀ꪊ蒊౶ÿ୎㑐㵸㚄ౢ﻿虢N୎═箛虫葎橶覝ಝ�??뙖뭛౓诿蚕魎ಁ퓿虢??౫臿뢉虰͏౔죿챓뭚讌౎뛿좈鉓६ꍧ鮐륎ɬｖ虢橎覝ಝ䟿ཐ뭡띓릌롬빰ಁ䗿ཥ詡橢覝覝⡣륗䭬抈ಗ蓿媐ၐ❢婙ྚ⩜葠⍶偪᭛ꏿ릐䭬⾓롦ぬ゚蒚౶仿一會就熟了。人家同他撈起來，他非但ᵎ牎ಀ蓿膐쮉⡗ꩠ᪊໿ᄰⱢ虧腏媉鑐饎蒙౶᧿롎롓??虘౎铿饎蒙Ͷ乔成了！』쨰쩙ᅙ卻᪐೿怰ᅏ腜ꪀ瞊౿ᇿᥢ閈垍膄殉扵ɔ〰ഀ
　　ഀ
我也想起了那਍䱜퉟孒౏뿿??ざ㽒ಈ虛NŎ쑜띛쥟葬౏멓쑎뭛ɓ0扎횗乓느Ⲋ虧୏౷௿靷也好的，便放在一邊；好的，便另放一處。看至天晚，已看了一半。暗想原來這件事甚容易的。晚飯後，又潛心去看，乷覺，把好絎ﵙ梐ّ╒禍虑虏Ɏ⤰牙徂깎๟虦౎⏿??た詒൞上去睡下。一覺醒來，已是十點鐘。母親道：「為什睡到這個時候？ᄰ卢᪐೿⤰깙䵎慢葷扶ɔ〰母親道：「晚਍婎ᩐ뱵蚞὏ヿ我道：「代繼之看卷子。촰ꩫ뾉乏言語了。我便過來，和繼之說了些閒話。飯後，再拿那看過好的，又細加淘汰，逐篇加批加圈點。又看了一天，晚਍졎୓虷Nᱎౙ훿虓N繎浶䅑睓౓髿虛㉎奵౎ÿَ瞏ʍ⤰牙鍝❽๙虦౎ᇿ뽢乏再睡，等繼之起來了，便拿去交給他，道：「還有許多落卷，叫人去取了來罷。簰䭾פֿ譿க虷楎睑౓⟿鱙单᪐೿餰ౙ駿ř໿뱠ᦞ鮐祎鹢蒊坶౛﷿禐､坎ᆄ葢坶಍⏿ᆐ靝୼뭷౓忿୎乷出來。ᄰ卢᪐೿丰過偶爾學著寫，正是婢學夫人，那裡及得到大哥什一！簰䭾华᪐೿鬰鞂衟ş쫿ᱎ쭙悊͏剔沑??ɒ〰我道：「這算甚麼勞呢。我此刻先要出去一次。簰䭾低さꍒʈᄰ卢᪐೿묰୓ⅷ뚅᥏ɻ〰繼之道：「正是。他和我說過，你一到了就知照他，我因為你要看卷子，所以﹎뭦杷靱ɟ怰뭏୓୷홷彎絎ə〰ഀ
　　ഀ
我便出來，帶了片子，走到藩臺衙門，到門房遞了，說明要見蔡師爺。門਍ｎ虢㉎뮐౓ÿ͎逸虑౏꫿⾊Ⅶ⮅㩞全뭑虓౎仿敢當，擋駕。我想來得䩎ౝ靓ཟའౠ??ౖ峿繼之說侶笙⡎뙗葛煶ʊ簰䭾华᪐೿혰⡎??ඕ上一年，是足跡祈㙑ᙢ葙౶擿㭫๒뱠ƞㅥ臭뭑虓扎ὔヿ話還未說完，只見王富來回說：「蔡師爺來了。ᄰ⍢??칟わꉒɛ൘上，只見蔡侶笙穿了衣冠，帶了底下人，還有一個小廝挑了兩個食盒。侶笙出落得精神煥發，洗絕了從前那落拓模樣，眉宇間還帶幾分威嚴氣象。見了我，便搶前行禮，嚇的我連忙回拜。起來讓坐。侶笙道：「今日帶了贄見，特地叩謁老伯母，望乞代為通稟一聲。ᄰ卢᪐೿똰쵛乫敢當，閣下太客氣了！똰᥏卻᪐೿䴰ࡒŧ⾀쵏閃ಊ⳿癧ㅵ虜嵓౹ꍖக汎祝౑⫿﹧⡦赗౏仿敢造次；今日特具衣冠叩謁，千萬勿辭！ᄰ譢횉ꁎ澊౤靓㉟蚐౏䫿쵷ꩫʉ촰ꩫ厉᪐೿怰??虖홎ㅎ⽜虦Ɏ〰我道：「我何嘗??᭖훿ꁎ澊靤衟౟秿멲睰虑捎ꂈ౑仿如就見他一見罷。쨰쩙卙᪐೿먰뙎㙥q䝎ꁲ쎊౟⿿ᡏ啚앏ꡟ塣ౢ≓譽횉N譎瞉虿Ɏ〰母親答應了，嬸娘、姊姊都迴避過，我出來領了侶笙進去。侶笙叫小廝挑了食盒，一同進去，端端正正的行了禮。我在旁陪著，又回謝過了。侶笙叫小廝端਍??튘卶᪐೿䀰䁓繓牞嶂ť葷ὶW౑෿權當贄見，請老伯母賞收。촰ꩫ厉᪐೿0ᅎᩔ罙驢??ಌ蓿亐曾道謝，怎好又要費心！ᄰ卢᪐೿똰᥏⩻ꉙ⍛虬Ŏᇿᅢ籐摟썎ꑟ౎嗿앏艟摙楫捱ὴヿ侶笙道：「改日內子還要過來給老伯母請安。촰ꩫ厉᪐೿ᄰ葢銐६뭧??᭢౧໿扠襥핧ƙヿ我道：「嫂夫人幾時接來的？똰᥏卻᪐೿ര上月才來的，沒有過來請安，荒唐得很。ᄰ卢᪐೿ᨰ뱵熞Ɗ싿⭚멙๭❦꥙౿ÿᅎ潔葎౶ᇿᅢ㽦傈睗ɿ〰侶笙便告辭母親，同到書房裡來。我忙讓寬衣。ഀ
　　ഀ
侶笙一面與繼之相見。我說道：「侶笙何必這樣客氣，還具起衣冠來？똰᥏卻᪐೿ᄰᅢ齐⭎斁౵臿??譢Ɖ⾀쵏౫໿扠㭥ډɰ〰我道：「਍ࡎ뙧쵛ﵫ౥翿??验깓౹苿乩敢當，明日當即璧還。똰᥏卻᪐೿ᤰ⾐ᩦ뱵熞Ɗᇿ쩢ꭥ鵢ᶀ뵰蒁ꩶ煓᪊ᇿ⡢깗ᑺ䮐ⵎ౎᫿罙䭣ౢ꛿ᆅ⡢䂙౺皁ή쁡ɯ㘰౱ᆀ鹢䵟归ㅎ乜纐⅞⡫ಙ忿ॎ멧Ꙏ蒅᭶ㇿ⽜﹦⡳ᥗஐ⡐ಙ⿿籦셾ꙿ蒅౶훿⾖fⱎ蒂ὶ쁡౯㛿౱㶀鉾६ᥧ⺐쁺ݯɒ࠰ᅷᥢஐ⽐䭝὎ౡ仿是恩遇之感。當我落拓的時候，也흷᩶ᅙ멜㩎깫ɏᄰ謁虤ꍎஐ⑐౥৿魧䕎㙜綁⽔聦멦葎౶忿ॎॎ楎楑㡑虞㉏녢ʏ䀰ɢ몋깎흺౷ᇿ抈豥화͎쾏಑≓罽蚐Ɏ䀰ⵎⅎꍫக乎⪐䊊౦ᇿ蕢腟ډ乴理的，連忙收了攤要走，也是被人戲辱的多了，嚇怕了，所以才如此。ᄰ卢᪐೿ᤰ멳ㅎ衜鉟卬ڐ౴뫿뙎者୤⑐౥᧿홹ᩎ뱵ʞ脰蚉㉏깢멏뙎扛ὔヿ侶笙道：「說來有個緣故。因為我਍N瑎婞虐୎饐⢄ಙ秿ᥓ饳⮄౞멎조ᩓ虙N୎౐⫿䵧腑ډ홒ᅎ葐摶౯ㇿ衜也願意了。次年我因來學者少，扎赥祑౞䷿謁虑ⱏ坮ɛ혰ᅎ鍝⽽恦O㑎ᅖb㑎葖ꩶ⾊䵓ⲑ坮葛౶苿啙葏偠睗⢍蚙ɏᄰ멖偰⡗⑗൥上閒著，常帶兩本書去看看。有一天，我看的是਍錰ᙽ蝎୽ర꯿୎㭐葒㲅஛護蚉౎ㇿ౜ᅔ쑢더睐蚍ɏꨰ⾊ⱦ坮䡛ὑ୵൷《經世文編》，看來他還想做官，還想大用呢。從此就三三兩兩，時來挖苦。你想我在這種境地਍啎垆಄﷿㙟⥱ᙙ??蚘O୎啐乽相識、絕䭷멎౎??墌ᆋ뱢ꡥ疘䭘ⵎ౎ᅓॢ靱也感！ꨰりᥒಈ䇿୭??虭ᩏ೿䀰ᅎ癢ŵ⾀쵏閃䮊౥ǿඐ上兩件薄禮，並⽎桦ᆈ葢썶౟揿腫ꎉக奎坵಄嫿୐P᭟᣿罐O驎腛蒉ᆐౢ뿿⽏书許我感這知己了。ꨰ垊಄뿿睏ꮍ厎᪐೿뤰⽥ꍏ蒈ঐ譧䥎坻಄䣿腑䪉굔蚏Ɏ〰我同繼之뽎㝏奟౵ǿ횐祈뭑ɓᄰ??虖屏繼之說道：「在我是以為閒閒一件事，卻累他送了禮物，還賠了眼淚，倒叫我難為情起來。簰䭾华᪐೿ᤰ徐덎讍횉葎ꁶ澊ɤᐰ乎必談他，我們談我們的正事罷。ᄰ佢ᩕ೿윰᪊뱵掞譫὎ヿ繼之指著我看定的課卷，說出一件事來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只為金篦能刮眼，更將玉尺付君身。未知繼之說出甚麼事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四十二回    	露關節同考裝瘋　入文闈童生射獵ഀ
ഀ
當下繼之ᅜꩢ厊᪐೿ᄰ虥靏號୎졐ౝᗿ⽠٦㽒ౢ臿쮉୎୐쭧こ抈殗??뭟౓䃿华ﭢ㆖쭘悊??虖ɏᄰ졢偓ᕠ恠剏较虵౎䃿詎ᥢ느瞊晓悊O晎ಊ냿恷葏㱶孷??⽺衦??蒚౶擿㭫ᅒ穢ཬ㙡恞㉏뮐ɓ〰我道：「只要記得那八股的範㱗䁨౜ꏿ螐葺䑶鮛䭒驎葓ಅ⏿彬䭪ꉎ幦ౘ廿ﮊ䮅꽎瑧ಁ䛿흻䭎䡎銗，古文時文，總是一樣的。我時文雖荒了，然而當日也曾入過他那範著౶໿͠ㅧ??號౎쇿ᑬᅎ蝓葥亐肯丟荒的。但是怎能夠同著進去？這個頑意兒，卻沒有幹過。簰䭾华᪐೿ᤰஐ絓腙䦉䡙葜虶౎ꏿ⦐ﵓ満屢뙏멛ⅎ⍪㉭뮐ɓ〰我道：「大約是房官，都帶人進去的了？簰䭾华᪐೿䠰䚌㽏顢౛⿿杦㹑葼ﵶ㚐멞㉎뮐葓ɶ㠰फ़で虒抈ಗ㻿驭虛౎죿핦睒蚍葏ɶᄰ﹢ᡦ鞊य़乧??ౖÿ୎鍝ٽ驒虛㽎葢౶釿穡졺ꑓ虤౎??虣N୎㙐豥ɣ〰我道：「這又為甚麼？簰䭾华᪐೿혰N靎號᥎罝౏뿿⡏ᙗⵙ᪘??삕౻㛿聥ᾕ౵냿䊁❦羛虺౎䃿ю著ᥑஐᅐ煻ʊ〰ഀ
ഀ
我道：「這科場的防範，總算嚴密的了，然而內中的毛病，我看總﵎䶀ɑ〰繼之道：「豈但﵎䶀౑⛿ᑎ䍎䝓繙⩶葠??앫౵擿臭乑窮。有偷題目出去的，有傳遞文章進號的，有換卷的。ᄰ卢᪐೿댰幐䢐乑要說他，換卷是怎樣換法呢？簰䭾华᪐೿ᨰ蚐ᙎ㙙豥ౣ᷿䅒ꑓ睎禎㑑ౘ᧿瞐䡓乑要解，在外面請人再作一篇，譽好了，等進二場時交給他換了。廣東有了闈姓一項，便又有壓卷及私拆彌封的毛病。廣東曾經鬧過一回，一場失了十三本卷子的。你道這十三個人是哪裡的晦氣。然而這種毛病，都ݎ㾂顢牶౞㿿顢॓g୎??삕⽻??앫ɵ〰我道：「這個頑意兒我沒幹過，??삕๻뱠᪞햐Ὤヿ繼之道：「乎႐䢘ё驽虛繎୞坐౛⣿⡵㑗䱸඘上，我見了便薦罷了。ᄰ卢᪐೿ᤰ벐ꪞಊⷿ乎中還﵎얀扟ɔ〰繼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他要中，去通主考的關節。0਍
　　ഀ
說話時，春蘭來說午飯已經開了，我就別了繼之，過來吃飯，告訴母親，說進場看卷的話。母親道：「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，何뭝ⵓN୎ὐ惿摏㭫睒蚍李，也該回去趕小考，好歹掙個秀才。ᄰ卢᪐೿餰虣쁎䵹ౢ蓿ᮐ१몂᭎駿虣ॎ몂౎죿᭓㉧᭘駿虣㉎ౘ죿᭓靿᭧仿點翰林還好，萬一點了，兩弔銀子的家私，ൎ上幾年，都要光了；再沒有差使，還⽎쵦㙎腱喉⢆ʙᤰ鮐ꭎᚎ葙齶呒，要他做甚麼呢？촰ꩫ厉᪐೿ᄰS煓ಊ뿿累虠恎O❎坙əᤰ⎐ꩪಊ惿⽏书望਍㉎蒐虶Ɏ㘰䝱恒鹏䵟葒肐婦ᩐ뱵ᾞヿ我道：「讀書只求明理達用，何必要為了功䵔聢扦ɔ〰姊姊道：「兄弟今番以童生進場看卷，將來中了幾個出來，再是他們去中了進士，點了翰林，卻都是兄弟的門生了。ᄰᅢ卻᪐೿鰰㙧東쩱쩙ᥙⲐꪂಊᇿ豎也能再考試了。쨰쩙卙᪐೿ᤰ箐멓啰὏ヿ我道：「我去考試，未必就中，倘遲了兩科，我所薦中的都已出了身，萬一我中在他們手裡，那時候明裡他是我的老師，暗裡實在我是他的老師，那才㱎靐扟ɔ〰ഀ
　　ഀ
吃過了飯，我打算去回看侶笙，又告訴了他方才的話。姊姊道：「他既這樣說，就앎_蒐횐睎ɿ娰멐牎㶊葶ぶ륗౥忿腎㶉魶䵎絢ౙ⾂⩦罓౧忿乎入時宜。촰ꩫ厉᪐೿혰䵎ꩢ횊葎⩶⩙腙蚉౏惿腏뮉????홢౎䣿腑貉화꩎ຊ給౶䏿ⱓ亄要同他那個樣子，穿了大衣虧౏⿿ᅽᅢ彐腎羉虺橎횖Ɏ〰我道：「我只說若是穿了大衣౧ᇿᅢ쭐핤亙會他，他自然罎虺Ɏ〰說罷，便出來，到藩臺衙門裡，會了侶笙。只見他在那裡起草稿。我問他：「作甚麼？똰᥏卻᪐೿ᤰ㚈쵒蒎顶㽢ɺ夰肈纈䵞ŏ⮀偙ﵛҐ也好，就委了方伯，方伯又轉委我。ᄰ卢᪐೿⼰ᩦ뱵侞㽙౺᧿Ⲑ概ᾖヿ侶笙道：「這有甚麼煩難，乎몐虰䵎??핖詬䮍祎౟ӿ啔ﶆ󴍢虒魎끎略౑诿驎虛౎죿捓掐虥᭎??䉒ݦ掂䉥౦﷿鎐佽幙ʀ搰䉫०୧쑞୛虎౏佧录坬쵓㾎౥ㇿ⽜ᥦ譎腎岉O୎ꥐ顟睢虿Ɏ〰我又把母親的話，述了一遍。侶笙道：「本來應該要穿大衣過去的，既然老伯母吩咐，就恭敬艎鹙絟虔Ɏ〰我又問是幾時來。侶笙道：「本來早該去請安了，因為未曾得先容，所以扎鉥❑ɦ搰㭫鍝命ゐ虒౎ㇿ⽜๦⥦乙蚐ɏ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਍퍜⡛ᾈヿ侶笙道：「這署內閒房盡多著，承方伯的美意，指撥了兩間，安置㞂ɷ〰我道：「秋菊沒有跟了來麼？똰᥏卻᪐೿혰鍝셽虚멎౎苿啙﵏??鞍號ɏ䴰⥒ꕙ虣౏鍝ώ虵剎偑虛Ɏᤰྐ楜偛ቛ結ౙ៿卷??綞祙ɫ??杤멑꩎ಊ훿麁著셑䭚豎౟仿像那般蠢笨了，聰明了許多。他家裡供著端甫和你的長生祿位，旦夕香花供奉，朔望焚香叩頭。ᄰ❢婙厚᪐೿ᤰஐ艐啙罏靏ş홓乎要如此。況且這件事是王端甫打聽出來的，我在旁邊乎홎덎虐繎煓ಊ໿뱠ᦞ⎐睪蚍ɏ혰腎鮉౏魓⭺ㅵ⁜虙౎ÿ贈ᅑ虢婏ᩐ뱵択ɔ〰侶笙笑道：「小孩子要這樣，也是他一點窮心，由他去幹罷了，又뭎회ᩎ뱵ʞ〰我道：「並且無謂得很！他只管那樣僕僕亟拜，我這裡一點౷糿य़䁧뵢౥ᇿⅢ䁱흢౓鋿㙟山了那木頭牌子去拜，何苦呢！똰᥏卻᪐೿ᤰ⾐홦祈뱑ꂁ蒊౶틿蚊扏彫扎홫乎住，去年端甫接了家眷到਍睎౭쯿쩹ꎃྐ楜偛䉛㡦뭞歓??᭟뛿㝛敷蕑䉛౦㿿偢⩛䵧腑ᙓ??륏٬౯﷿⾐홦㝎멵婎葐౶⛿ᑎ乎敢收受工價，連物料都是送的。這雖是小事，也可見得他知恩報恩的誠心，我倒很喜歡。ᄰ卢᪐೿봰楥ꭠᮃㅧౘ嗿셏ᅬᥢஐ띐乥能算恩，乎⾐୦讍争平，聊助一臂之意罷了。똰᥏卻᪐೿怰뽏腝媉᭐偔౛뷿楥习望報；卻﵎검회멎앎멟཰멜౎퟿楓????ㅟ䁘ɔ〰說得我笑了，然而心中總是悶悶Ɏɪ괰蚏??虖౏䫿㑔쪊쩙ᥙ譎Ɏ촰ꩫƉ㠰㡛[䩎ꪟ厊᪐೿怰??홓뭏打佫虏౎仿要折煞你這孩子！쨰쩙ᅙ卻᪐೿ꌰ뾈顏面幟౱훿腎芉摙౫仿過是盡他一點心罷了。0਍
　　ഀ
第二天早起，主考差人出來，請了繼之去，好一會才出來。我問：「有甚麼事？簰䭾华᪐೿ᤰ⾐杦譱葏䱛ɶ〰我問：「甚麼題？簰䭾华᪐೿䨰㑔蚊恎౏腓ᅎ層O읎葻ɶ〰我答應了。繼之告訴了我，我便代他擬作了一個次題、一首詩。ഀ
　　ഀ
到了傍晚時候，我走出房外閒望，只見一個鴿子，站在簷਍Ɏᄰﵢ㙟睠ꢍ춘⡩ᥗಈ᧿??⡖靵坟蚄Ɏ????た㽒ಈ훿虓쵎౩??綈孙傒౛퇿揄虑౏ꏿ㾐傝??゘䙒⵲඘上；我取了准頭，板動機簧，「颼萰v牎垀蚄౎ꏿ㾐傝뽛襏虣୎虎ɏᄰ⍢??텟亍뮐﹓睢୎౷仿覺吃了一驚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任爾關防嚴且密，何如一彈破玄機。멷虰啎譏❎婙ಚᓿ蕎ୟ??赖ᡑʊ0਍
ഀ
當時我無意中拿風槍打著了一個鴿子，那鴿子便從牆頭਍襎虣୎虎౏蓿⢐ꍗよ늚ɤᄰ⍢??也뮐ｓ佢౏뫿鞉ꍟ㾐傝㹛൝上有異，仔細一看，果是縛著一張紙。把他解了下來，拆開一看，卻是一張刷印出來已經用了印的題目紙。멎Ή虔N婎ʚἰ虎㽎傝౛�虢䱎᥶౽烿ろ㽒ಈ替籽䭾୎ɷ簰䭾❎婙厚᪐೿ᤰ⾐蚈葏ὶヿ我舉起風槍道：「打來的。我方才進來拿槍時，大哥還低著頭寫字呢。簰䭾华᪐೿怰꩏ຊ給??ಞ໿뱠厞面號὏ヿ我道：「是拴在鴿子尾巴਍౎ᇿ卢虢㽎傝౛훿୓虎葏ɶ〰繼之道：「鴿子呢？ᄰ卢᪐೿萰⢐ᙗ扙䚗獲஁Ɏ〰說話間，王富點਍὎虱ɏ簰䭾屎王富道：「外面牆腳下的鴿子，想法子把他藏過了。謰챳呛쥻坡뮄虓Ɏ0਍
　　ഀ
繼之道：「科ᥔ熐罧ಉ䃿ᙜ멙୎護ಉ㳿⽏䅦ٓ呒貴，其實也賤得很。你還౷ヿⵒ虎㉎뭘뽓晫ಊꏿஐ䱷偨౛忿ॎ१鵎罨蒁౶忿ॎ楧鵑罨蒁౶忿ॎ㑧虸䩎୓扐傗葛౶忿ॎ桧㕑ٟ햛葒ɶ㴰౾䮊౎⿿鉦६g㕎豟桛ﵑ⢀葵ɶ〰虒뽎晫ꎊ⦐ౙᅓ{끳㉥ౘ翿虺捎ꂈ౑ӿ메﵎첐垀㕎䱟偨㉛뮐ɓ怰腏உ護蚉౎ꇿ恻驏碀征ᅎ띻虥౎㓿彖ᅎ橻虫扎ɔ〰我笑道：「大哥想也背過的了？簰䭾华᪐೿찰蒀졶乓是我一個。ᄰ卢᪐೿찰蚀㉎뮐౓蓿膐첉婢虑扏ɔ〰繼之道：「這是定做的粗東西，考完了就撂下了，誰還要他。0਍
　　ഀ
坐了一會，我便回去。母親、嬸嬸、姊姊，也都辭了過來。只見那個柴窯的彌勒佛，已經擺在桌਍虎Ɏᄰ佢ᩕ೿ﴰ佘๜⍠虪὎ヿ姊姊道：「已經裱好了。但只有這兩件，還配些甚麼呢？伯娘意思，要把這如意送去。我那天偶然拿起來看，誰知紫檀柄的背後，鑲了一塊小小的象牙，侶笙把你救秋菊和遇見他的事，詳詳細細的撰了一篇記刻在਍扎ಗ᧿芐啙﵏ƀ鞐멟Ɏ〰我聽見連忙開了匣了，取出如意來看，果然一片小牌子，਍扎㮗虒N읎᡻ʊꌰ垐㭛青た敽鉫ಂ篿졓푬ٸ๒ɦ丰覺歎道：「此公真是多才多藝！쨰쩙卙᪐೿怰ᑏ扎ൡ贊別人，且先料理了這件事，應該再配兩樣甚麼？ᄰ卢᪐೿┰᩠뱵ƞ໿뭥䵓එ上兩件衣料便是。0਍
　　ഀ
繼之商通了隔壁，到十九那天，借他的房子用，在客堂外面天井裡，拆了一堵牆，通了過去。那隔壁是一所大房子，前面是五開間大廳；後進的寬大，也相彷彿，乎钐蚖煎罧榉鍑鞕㽦ౢ烿絠籙䭾葎൶上房開個門，可以通得過去。就把大廳਍葎佶ꡜ꒘뭤౓ÿ譎魟虣漏㹺౼뽎獏ꉙ⡛杗୑㉷ɢ䴰扒⦗镙ಈⷿ虤㉎謁ᮁ⣿葝ꉶɛಈⷿ蚊﵎Ꝙɞ䠰Q⥎ౙᇿ饢虐剎಑仿뮐陓ﵦɘ젰虓詎㊋핢葬虶౏ᇿ蚘N⥎ə⌰詥㽦㥢婥虐㍎㽞ౢࣿꅜ㙻깥Ź簰??後蒆譶Ɏ0਍
　　ഀ
到了午間，擺了酒席，一律的是六個人一桌。入席開戲，席間每來一個客，便跳一回加官，後面來了女客，又跳女加冠，好好的一本戲，卻被那跳加官占去了時候ᅎɜ0਍
ഀ
第四十四回    	苟觀察被捉歸公館　吳令尹奉委署江都ഀ
ഀ
當日女客座਍౎蛿葏⽶徭⮁멙쩎楓㽑⩙⩙ౙ槿䵑ᅏ⩜⩙ř0䵎ཏ큜ౙ᧿⾐홦ᅎᅐ॔ꑧ앎葠౶䃿﵎ゐ虒᭎盿ᡑ뾙⽏Ѧ뙔顛㝛౷﷿⾐衦य़푧抚蒗౶ÿ୎୐ﵐ⾐ꭦꡢ֘??ʈ瘰᥵ஐ념❱蒛䉶ᥦ౐ꏿΈ畓睿蚍὏鿿虓ꍏ䶐??䶂ౢ麁ꍟ璐띞톌虖ꍎ㚐禍ꪁ葏멶౎뿿⽏ꕦ豣⍎ঐ葎譝᭎퇿蚏졏푓虙坎걓﵎₈䂐㵜꙾ಏ죿籓虑䱎㉼䂖Ŝ꠰傌䁣楜୑罝౏㳿ᙨ쩙붕睽蚍ɏ䈰㡦ぞ덭뭬홓ౚ௿൷上了一個妓女，化਍楎ᑑ聟傒౛໿蚊??뭖婓빐ౙ篿乓叫大老婆得知，另外租了小公館安頓。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兔깯葶౶健䕛虎౎忿ॎ??ꢞ庘ಀ乖曾知得實在，未曾發作。這回繼之家的壽事，送了帖子去，苟才也送了一份禮。請帖當中，也有請的女客帖子。他老婆便問去뭎ɓ??䶂ꩢ᪊೿㙥ॱ虧ᙎ偞౛ㇿ뭜S济劐彑絎ə〰誰知到了十八那天，苟才활꩎᪊೿㌰뙔葛獶ᙙ⽞୦子垆ౙ糿䭾⭎멙앎虵౎仿能應酬，뭎当睎ɿ〰他老婆倒也信了。你道他為何要騙老婆？只因那討來的婊子，知道這邊有壽事唱戲，便撒嬌撒癡的要去看熱鬧。苟才被他纏乎ಐ靓쥟ㅡ蚊Ɏ젰ᕓ홠౎Ŕ䚀癚扵亗便，因此撒了一個਍ಋ拿佫虏Ŏ䚀ౚ죿卓籢赶빏虙??ﵢౘ僿ᕠ籠䭾譎⪉ɠ細⡙楗뙑㝛汷乜曾來往過，他便置備了二品命婦的ཧ౟䩓做罛ൺ上，扮了旗裝，只當是正室。傳了帖子進去，繼之夫人相見時，便有點疑心，暗想他是旗人，為甚裹了一雙小腳，而且舉動輕佻，言語鶻突，喜笑無時，只是뽎꩏慠ɑ0਍
　　ഀ
又帶了兩핔晐ౚ췿ൎ上轎子，奔向繼之家來。我在壽座天井裡碰見的正是他。因為這天女客多，進出的僕婦ᅎ౜훿홎??垍঄楧୑핐晐ౚᇿ乓曾留意。他一逕走到女座裡，又赎鞊멟౎忿乎行禮，直闖進去。繼之夫人也⽷ᩦ뱵讞౎癓⽵끦뚊葛v୎핐晐ɚ혰??홶ⲕ{Ꝏ൞上，高聲問道：「那一個是秦准河的蹄子？簰䭾⭎멙͎虔N婎ʚᄰ쩢쩙⍙??ൟ上去拉他下來，問他：「找誰？怎麼這樣沒規矩！那首座的是藩臺、鹽道的夫人，兩邊陪坐的都是首府、首縣的太太，你胡說些甚麼！昰멚华᪐೿뼰⽏徭⮁멙뽎๏뱠ƞࣿᅷ形乎弱！簰䭾⭎멙华᪐೿怰く镒繞끢ᾊヿ婦人道：「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！ᄰ쩢쩙቙占᪐೿덭葬䑶傎⽛끦ᾊ໿뱠Ξ灧ろᥒ蚈὏ꏿ蚈葏୶䙶做౛ݟᆂ卢謁뭑œヿ婦人大叫道：「你們又下帖子請我，我來了又打我出去，這是甚麼話！簰䭾⭎멙华᪐೿㙥艱摙౫惿⽏끦뚊蕛㝛ί蛿繏끢ᾊヿ镒꩞ஊ๐給ɶ〰婦人道：「我找苟才的小老婆。簰䭾⭎멙华᪐೿??➂멙葎⩙⩙鉙६虧౏ዿ⽐홦葎⩶⩙⡙ᥗʈ〰婦人問是哪一個，繼之夫人指給他看。婦人便撇了繼之夫人，三步兩步闖了਍뭎౓峿準那婊子的臉਍౎裿扒㆗⽜f୎❐豝ɣꌰ䪐做鉛६큧㉣ಖ꯿횈᭎s୎华面㍟㲜녷౱臿乹得劈拍劈拍接連又是兩下，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。連忙還手去打，卻被婦人一手擋開。只這一擋一格，那婊子帶的兩個鍍金指甲套子，??゘뮈虓Ɏ昰멚َ䮘詢䩢做葛⵶鎚佢౏짿謁ꝑ虞౏槿୑浐婢Pَౘಈ䌰䑓傎౛⳿晭ず的亂罵。婊子口裡也嚷罵「老狐狸，老潑貨Ȱᄰ쩢쩙卙᪐೿촰虓Ŏ᧿႐ୢᩐ뱵⎞偪śヿ喝叫僕婦把這兩個怪物，連拖帶拽的拉到自己਍㽎ꍢ誐뮐᭓죿籓䭾⭎멙ᩎ೿ꅓ??籢㹔ꉷ౛᧿譎ᅎ虢襏鉛っ；又叫家人快請繼之。ഀ
　　ഀ
此時我正解完了手，回到外面，聽見裡面叫罵，正멷坰᪄譵౎盿⵵홎㚖魱董⽶復㹺౼᯿㉧뮐筓녓놖Җѽ葽౶௿乷清楚。看見家人來請繼之，我也跟了進去看看。只見他兩個在天井裡仍然扭做一團，婦人伸出大腳，去跺那婊子的小腳；跺著他的小腳尖兒，痛的他站立低౏뿿቏虐୎虎౏淿坢暄멚乎放；婦人也跟著倒了；婊子在婦人肩膀਍౎篿絫葔걶虔N౓೿ᒀ걎佔虏乎放；婦人雙手便往他臉਍艎鍎艢华ౢ槿୑ﵐ虔Ɏᄰ쩢쩙筙偺⡗ൗ上面핎ɒа뙔葛핶晐虤N⥎镙୎녷❱ʛ簰䭾??佟ᩕ뱵讞Ɏ쨰쩙卙᪐೿⌰ᆐᅢﵐ亐知道。大哥快請苟大人進來，這總是他的家事，他進來就明白了，也可以解散了。簰䭾뙓멛뭎쭓ʊ쨰쩙뽙쵏ぎꍒ誐뮐虓Ɏ0਍
　　ഀ
此時眾人都卸了衣冠，撤了筵席，桌਍禎虤??側鱛齧ɸ㸰멷୎護粉䭾豎ᅔ謁뭑౓﷿ⶐ坲侄⽕ᩦ뱵讞౎靓џ敽ꩵ蚊??ʞ✰뙙灛횋ᮊ᭽౽﷿ꪐ??䶂葢乶是，怎麼把命晧ᡙ罚睺蚍౏⫿习得他夫人動氣，然而未免暴燥些。有個說苟觀察向來講究排場，卻华쪐⥎Ὑ虎᥎ஐ❐쥙ʁ0਍
　　ഀ
到了晚਍౎??瞞좍౱柿q芀ౙ絔౥췿낑ⵥⶊ౞ぶ॒ፎ䶟换ɥᄰ㉢뮐뽓ᅏŔ⪀⩙卙鲐ɕ??佒虎N⥎ౙ⟿뙙䙛콕膑??覞䝛ɫᄰ豢쩔쩙뽙䥏虙쵎ꩫƉ㠰㡛??뙖ɛᄰ佢睕᪍೿ꌰ䶐??⩙⩙๙⍠虪὎ヿ姊姊道：「那種人真是沒廉恥！我同了他過來，取了奩具給他重新理妝，他洗過了臉，梳掠了頭髻，重施脂粉，依然穿了命౧蓿亐뮐偓ⵗ౞乫羞恥。後來他家裡接連打發三起人接他，他才去了。ᄰ卢᪐೿??뭖葓亐知怎樣吵呢。쨰쩙卙᪐೿ᤰஐᅐᅢꅐ홻婎ᩐŵヿ說罷，各自回房歇息。ഀ
　　ഀ
次日，繼之先到藩署謝委，又到督轅稟知、稟謝，順道到各處謝壽。我在家中，幫著指揮家人收拾各處，整整的忙了三天，方才停當。此時繼之已經奉了箚子，飭知到任，便和我商量。因為中秋節後，各碼頭都未去過，叫我先到਍彎l㙎뭞g㍧౶跿け൒上海、蘇、杭，然後再回頭到揚州衙門裡相會。我問：「繼之，還帶家眷去㙎὞ヿ繼之道：「這署事乎瑎ㅞ??虖虏౎蓿Ⲑ핤ᩒ뱵択ɔᄰㅢ\୎멐뭎౓緿⡙ॗ恧虏聏뱟楥鍑ಕ᧿瑎䭞ⵎ౎ᇿ乢定因公晉省也有兩三次，莫若仍਍覂፛⢘ᥗ瞈ɿ〰我聽了，自然無甚說話。當下又談談別的事情。ഀ
　　ഀ
忽然家人來報說：「藩臺的門਍❎㩙虲虏Ɏ〰繼之便出去會他。一會兒進來了，我忙問是甚麼事。繼之道：「方伯升了安徽巡撫，方才電報到了，所以他來給我一個信。ꨰ垊಄뿿홓捓枈來，換過衣帽，਍奎肈뮕卓鲐ɕ簰䭾뭎豓౟ᇿ뽢く൒上房裡去，恰好我母親和姊姊也在這邊，大家說起藩臺升官，都是歡喜，自앎꩟ʊ॓ᅧ쩢쩙ౙ????↞qಊ㻿멷彎乎在意。過了一會，繼之回來了，說道：「我本來日間便要稟辭到任，此刻只得送過中丞再走的了。ᄰ卢᪐೿뀰ﭥ徭⾁끦ᾊᕓ䥠끻ﭥぎ虒靎ꑻ౎৿楧୑ࡐ执ɔ〰繼之道：「新藩臺是浙江臬臺升調的，到這裡本來有些日子，因為安徽撫臺是被參的，這裡中丞接的電諭是：『迅赴新任，毋容來京請訓。』所以制臺打算委巡道代理藩司，以便中丞好交卸赴新任去，大約日子﵎亀悐蒐౶˿᪘乙過十天八天罷了。ꨰ垊熄ಊÿ扎碗୓捎ꂈ౑죿屓我說道：「起先我打算等我走後，你再動身；此刻你犯坎䦄ᅻ虢౎仿楎⥑ౙ惿䡏け൒上江去，我們還是在江都會罷。我近來每處都派了自己家裡人在那裡，你順便去留心查察，看有能辦事的，我們便派了他們管理；算來自己家裡人，總比外人靠得住。ᄰ呢쥻虡Ɏ0਍
　　ഀ
這天天氣晴明，我想著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裡，到了這個冬天，湖਍뽎띏㵑鞄衟᭟ᇿ홢亖必逛湖，又何妨到三雅園去吃一杯茶，望望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。想罷，便獨自一人，緩步前去。剛剛走到城門口，劈頭遇見一個和尚，身穿破衲，腳踏草鞋，向我打了一個問਍ʊ0਍
　　ഀ
忽然想起當年和我辦父親後事的一位張鼎臣，我來到杭州幾次，總沒有去訪他；此時想著訪他談談，又홷低⡏ʈ퐰ぎ虠౏ᇿ㙢ꩲ讉鞕葞䉶ౠ賿織뙞靛ᙞং虧聏౟ᇿ⡢㍗㽞ർ上都看見過的，只是一是時想睎蚍ɏᬰ睠ᎍ᎟乪??ࡏ豔煞㡧鞅౞⿿癦虥聏畟齩葱౶ᕓ홠卷ຐ஁㵎ʄ睠౿뿿Oᕎ侐ろፒ᎟乪뭟౓௿ぜ虒??ࡏ豔౔譓抈ᮗ᭽籽䱶予逸虑౏仿知何故。我便挨了進去，打著廣東話，向一位有年紀的拱手招呼，問他貴姓。那人見我說出廣東話，以為是鄉親，便讓坐送茶，說是姓梁，號展圖。又轉問了我，我告訴了，並說出來意，問他知道張鼎臣下落ɷ唰ᙜ南᪐೿細ꪀ횊婎虐顎虛౎ᇿ形乎知底細，等我問問뽙卷蚐Ɏ〰說罷，便向一個後生問道：「你知道張鼎臣現在哪裡？ꌰ貐Ὗ卵᪐೿혰偎虣୎結護౎ヿ楒ᥭ??뮈虓Ɏ〰只見一個人闖了進來道：「客人快點下船罷，㙎湱腯蚉虏Ŏヿ展圖道：「知道，我就來。ᄰ卢᪐೿鼰虓ŏࢀ腎행ꭒಎ叿﹢虤Ŏヿ說罷起身。展圖道：「我是要到蘭溪去走一次。ᄰ╢虒祈虑౏䲁??뭖ɓ0਍
　　ഀ
述農在箱子裡，取出一卷畫來，展開給我看，卻是一幅橫披，是阮文達公寫的字。我道：「忽然看起這個做甚麼？늏ޏ坣륎ᙥ卦᪐೿ᄰᅢ虔卷悐͏㭧ᙒ౦臿쮉悊祏賓ᥑ୎虐౏৿୧⡐啵ʆ〰我看那圖書時，卻是「節性齋र୎坐ɛ꩖厊᪐೿ᤰ⾐㭦葒텶벏❥艷Y㹎౭蓿ｎ祎靤號౏⾂≦灯ㅓ蚖Ɏ䘰乏知你仿來何用？늏扎誗止꭪牢督಍췿ൎ舊放在箱子裡道：「摹下來自有用處。方才說的那一班鹽商買古董，好東西他腎ಉ叿㑢虸Ŏ뮐౓훿筎꽓婢陋≐ಓ惿协횐彎᪆뱵ྞᵡὠ鿿虓홏ｎ驢虛N୎筐㭫ཎౡ꫿⾊ꍦ熐罧⽥䍦繓瑶䵞덶୐虎葏౶鋿६豧桛䭑َ᭴⾂豦桛葑౶뿿⽏䝦ꡐʌ멖홰ᅎ୐୐艐摙౫ꏿꥳ捓蒄卷蚐౎ㇿќ號ᩎᅙ㑜煸罧暌홽ᅎɐ怰꩏ꒊ襑乧冤枉？有一個在江西買了一個花瓶是仿成化窯的東西，並譎綉ౙ仿過值਍ॎ??䍖≑ᮓ᧿ஐ멐筎襓虝౏諿뭸虓N⩎ౢ䷿蚑Ꝏ偞౛꧿れ򤩣虝౏篿蚌豎繎䍶ɑ怰꩏䞊乙奇呢。他那買字畫，也是這個主意，見了東西，也低ὕ䝷౐䣿腑উ呧人圖書沒有；也低ᥕ咐人圖書的真假，只要有了兩方圖書，便連字畫也是真的了。我有一個董其昌手卷，是假的，藏著他沒用，打算冤給他們，所以請你摹了這方圖書下來，好蓋਍뭎ɓ〰我笑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要買了石來。但怕他看出是假的，那就無謂了。늏厏᪐೿腓䢉ᩑ蚐홎葎聶ꊕ౛뿿乏要緊。ᄰ卢᪐೿혰葎聶ꊕ౛厖ነ歐虞ᙎ멙뱎ᾞヿഀ
　　ഀ
述農道：「這班東西懂得甚麼外人內人，只要有了回用，他便拍合。有一回有個人拿了一幅畫去賣，要價一千銀子，那門客要他二成回用，那人以為做生意九五回用，是有規矩的，如何要起二成來，便呎쥻홡Ɏ혰꩎亂答應，便交易၎ౢ仿要後悔。賣畫的自以為這幅畫是好的，何憂賣뭎౓뿿鉏६呧쥻홡Ɏ쨰ﾁ虢歎뭵୓౷篿⽓武葵v㕎멟楎౲⟿љ⽽๦爰ᵫᙧབྷ䬰幎ಘ毿虵ॎ??ୖ멐౎埿著擲骰子，骰盤裡兩顆骰子坐了五，一個還在盤裡轉，旁邊一個人，舉起了手，五指齊舒，又張開了口，雙眼看著盤內，真是神采奕奕。東家看了，十分歡喜，以為千金둎ʌꌰ肐ꊕ筛⡓셗詥ꪐ厊᪐໿ᤰ䖐歞홵綖ౙ??歠⽵蚓౎뿿O蝎乥值。』東家問他怎麼畫錯了，他說：『三顆骰子，兩頂坐了五，這一顆還轉著未定，喝骰子的人，衎ꩭ徊鵎浕葑虶᭎훿歎葵ꍶ鶐끕傚葛౶㗿譟蚕౓᧿ಐ洰け字是合口音，張開了口，如何喝得「六地葛蚗὏࿿焰뙧絛蚀౎鳿㙧乱錯，便價也葎ಐÿ蚐??뭖ɓꌰ殌葵멶౎ÿ㑎鉘ꍬ಍靓졟虓䉏ꍬ肐ꊕɛ搰䉫홦ɦ靪｟呢蚁౎꫿鍝ꩽ床虱౎㷿??乖易，必要三成回用。賣畫的只得應允了。他卻拿了這幅畫，仍然去見東家，說我仔細看了這畫，足值千金。東家問有甚憑據。他說：『這幅畫是福建人畫的，福建口音叫「六地౛㛿艳򦙣멝౓㴰や字一般，所以是開口的；他畫了開口，正所以傳那叫「六地䭛幎批Ŕ࿿혰葎煶뙧絛蚀౎뿿协坢򱉣煝ຊ㴰㶄྄萰虓楎牑ಀ鳿㙧⽱警葓౶뿿ɏ乪可支，說道：『虧得先生淵博，㙎繱乞癎扵⾗亓ʐ༰갰඙上兌了一千銀子出來，他便落了三百。ᄰ絢蚀౎仿覺笑起來道：「原來多懂兩處方言，卻有這等用處。但᥷絳䚞๕뱠Ҟ靟ㅟ᪊≙ᾓᇿୢ摷⵫앎驟ज़୧൐弊端。늏厏᪐೿ᤰஐ啐衏ꩭ鞊ɟᤰ抈蒗??앫౵ᇿ形ю也清楚。聞得兩淮鹽額有一千六百九萬多引，叫做綱鹽。每引大約三百七十斤，每斤場價乎ΐ歎蝑౥닿肊互過三釐多。運到漢口，便每斤要賣五六十文䥎ɻ࠰恡࢐둡ಌ⛿ᑎࡎ恡࢐??ʖᤰ㒈絘⾞綖葶౶䯿ゐ≒౓뿿詏蚋䩎썓䪞텓蒞虶Ɏरᚐ葞絶䚞ౕ婓㥐ꥨɺर㥧ꥨ葺౶쿿絫ᕎ౟훿腎붉聢楎౑䯿玐沁⡑ɵ켰瑫驞䵛⾘ͦ䅎ⱓ಄퇿蚏ꁏ虒九多一ɐ瘰䭛玐䂁⡢౵仿及四分之一，漢口的岸費，每引又要派到一兩多，如何籎ꅶƌ䃿絎択蒖魶쥏ౡ쩎??셽鉹??ಌ믿൷養窮商子孫，一切費用，都出在裡面。最奇的，他們自己ౝ忿腎媉൐弊：總商去見運司，這是他們商家的公事了，見運司那個手本，乎纐䅞蝓ㅥ띜蚌虏౎훿譎瞕㎍虞౏篿⽓f䍎楓ɑ怰꩏䞊乙奇？0਍
　　ഀ
正是：一任旁人譏齷齪，無如廉吏最難為。늏わ镒꩞慠ᩑ뱵讞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ഀ
當下我笑늏厏᪐೿멖議랕??偞褐虑葏煶ಊ⟿љ㵽乾離吃飯的事情了？늏厏᪐೿혰㚖⽱ͦ蒘譶앎ౠ篿⩓䵧͑葔睶檟??ʞ䴰ﭒ葎ⱶ⍧퍾余，這裡的百姓起他一個渾౔婓๐鐰䁎྇Ȱ〰我笑道：「਍ⰰ䥧ஃര上的『五穀蟲』⽎??왼벆ᾞヿ述農道：「因為糞蛆兩個字앎ಖ䃿䵎⡢虵᥎ஐ═归䂆ɔꌰ䶐住大令初到任時，便發誓每事必躬必親，絕䝎䭐ས뙔ś᭎⟿聙李葑譶౎⇿홱沊셑౹﷿膐鍝䭽ɢ縰퍶ᅙ結讀蚉౎멎⽰f୎結顙౛懿鱫葕虶乎得。誰知他到任之後，做事十分刻薄，又且一錢如命。別的刻剝都꩎蚊౎᧿➐聙抈蒗v䁎??셫౞ᇿ虔쉏뙏śᅎՐݓং஑멎??뭭葓౶쿿࡫ᩧᅙ彜ॎ繧蝞絥啙ʆᤰ䶐住大令說：『是我說過䝎䭐뙢ś葎౶蓿鞐ᅟŢ㪀鍝䭽ɢ༰배⽥홦詎콢࡫ᥧ纐蝞⊁従쩎虢౎篿??偞鍛䭽뭢㙓౥�虢땏虢⊘ʓᤰ亐是個大笑話麼。0਍
　　ഀ
過了這天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出了衙門，去拜張鼎臣。鼎臣見了我，十分歡喜，便留著談天。問起我別後的事，我便大略告訴了一遍。又想起當日我父親⡎䉗౦䇿ٓ青홟葎魶ɒ혰졎﹓鍦ᑽ㭥ᆖ晢ﭽݏ⾂㙏౲⿿ᅦ乢聽他的話，後來鬧到如此。我雖然詎ᥢ鮐譎㹎⡥썗ൟ上，然而母親已是大塎྘葡虶Ɏ瘰⾂給蚀홎葎煶ಊ嗿芁摙ɫะ좁体睕ᆍ⽢㙏虲౏ᇿ靓彟敎ꩵ蚊??ʞꨰり麁홟ぎݒ??豎౟뿿獏Ⅷ葏煶ಊ໿亁虫N⍓卬᪐೿ᄰ｢b⍎煪罧悉୏ɷ〰說罷，引我到他書房去坐，他在文具箱裡，取出一個信封，在信封裡面，抽出一張條子來遞給我。我接過來一看，멎Ή虔N婎ʚ鼰虓⽏ᅦ⽢㙏ꩲ䚉晛홽葎v繎楶聑傒Ὓ桐ɹᄰ葢銐६譧౓໿뾁꩏厊᪐೿ꌰ璐⡞ൗ上海長發棧，令伯當著大眾說謝我一百兩銀子的，我為人爽直，便沒有推托。他到了晚਍౎賿ᅔꩢ꺊葺虶乎得，你令先翁遺下的錢，他又扎艥⡎౵臿貉ᅔὢᥐ繎聶傒ɛ怰癠䉵ᅦ๢絠??虖횉౎絓䅙虑౎훿뽎晏虽ᅎᥢ벐㕎煟罧ʉ▁豒౟훿♎NŎ彏乎曾有來過。我前年要辦驗看，寄給他一封信，要張羅點盤費，他隻字也﹎??ɖ〰我道：「便是小姪別後，也﹎०晏ᙽ⽎쭏覊౛᧿榐瑑譞앎졠񤹟ಞ蓿䊐ᙬ⽎問ᅠ剢ႃɕ〰鼎臣道：「這又當別論。我們是交割清楚的了，彼此沒了手尾，便是事忙路遠，彏畎獩㡞ɞ︰孼⪄է葮౶苿啙彏絎ᥙ⎐扪ɔ〰此時我要代伯父分辯幾句，卻是辯無可辯，只好婎牐ᮀ೿ᒀ뙝몈婎୐᥎䦐屻低멏葎譶౎忿멎鞉몖앰ɠだᥒಈ⫿䵧띑썏乏安。鼎臣便把別話岔開，談談他的官況，又講講兩淮的鹽務。ഀ
　　ഀ
我便說起述農昨天所說綱鹽的話。鼎臣道：「這是幾十年前的話了。自從改了票鹽之後。鹽場的舉動都大變了。大約當改鹽票之時，很有幾家鹽商吃虧的；慢慢的這個風波定了之後，倒的是倒定了，站住的也站住了。只乎䚐뙕䭛ᙎౙ죿큓푣虢ᩎᅙ멜籎ꅶಌꏿ㆐⽜給梞䭹齎虒Ɏ瘰﹥蝦捥婫楐彑䉬౦臿㶉泌楗୑ᩐ쭢౓⇿幱⾗Ŧ榐㕑絟梞౹䧿홻ᅎ酐桡ꥹ綌ಞ᧿ⶈ粘ꅶ蒌乶少。此刻有鹽票的人，自己塎媘ὐཱུౡ蓿ｎᥢ梐偹??晹멽뙎扛ɔ〰我道：「改了票鹽之後，只怕就沒有਍앟虵Ɏ〰鼎臣道：「天下事有一利即有一਍౟ঈ鉧६൧弊病的道理。乎ᆐぢᥒ健者౭燿煽体虏N瑎䩞౓仿曾探得實在罷了。瘰୵졎읓蚊N͎౧뿿굏蚏??虖ɏ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這個人也可謂膽大極了。倘使藩臺是有脾氣的，一面攆了帳房，一面詳參了他，豈詎齢呒送掉了。大虎徭彝䲁ꊈ४瞂蚍౏ㇿ??⡛䡗౑揿ꙫ⢏豗౟˿᪘乙過一個罰俸的處分罷了。簰䭾ᅎ卻᪐೿朰恱᥏⎐歪❰ౠ蓿﶐婢虑婏顐뱛ʞᤰஐ멐❎蚛N㑎ౘ蓿蚐홎聎傒뽛靏虻౎蓿鞐絻葙扶ɔ䴰繒瑞轞啕艹虑୎ᅐ煻ಊ퓿ᥫஐ葐⦐덒౛??⽺㵦捾畷乥過一個縣丞，你說奇䝎扙ɔ〰我道：「這一定又是一個怪物了。簰䭾华᪐೿ᤰ譎ᅎぶ摒㭫౒蓿ঐ??醞썵౟ꏿ辐啕꽞顏⍛⍾Ṿ葎㩶๿뱠ஞ結학౬??ॺ멧ｎ??䍖聓傒띛회Ŏᇿ睢罟ᡟ鞊ᥟ⎐Ṿ퍎浙౟훿Ŏ傀⽛୦큐捣ɷꌰ??꽖顏⍛Ṿ⽎쥦牡횊⩎??蒈౶꯿몈뙎｛??䍖聓傒띛蚌뭎ɓ혰뽎뭏൓上制臺衙門，說有要緊公事稟見；制臺⽷ᩦ뱵ಞ뿿譏蚉홎Ɏ혰譎蚉扎亗說別的，只訴說他這個縣丞捐了多少錢，辦驗看、指省又是多少錢，從某年到省，直到如今，候補費又用了多少錢，要制臺照數還了他，註銷了這個縣丞，婎顐虛Ɏ㘰禍➁቙ౠ꫿횊⽎୦୐偶ɛ젰꩓᪊໿ﴰ析恱᥏⎐ᥪ??鞈也耐煩，便要還銀註銷，哪裡還成個體統！』他說：『還銀註銷၎푢熚౽厖랐㪌ቿ⽐୦푐熚뱽ᾞ᧿??꽖顏⍛Ṿ౎짿牡⾊兦睓⪀??蒈౶탿멧ᙎ虓??䍖聓傒띛蚌뭎౓᧿좐⽓୦ᩐ뱵풞熚ώ࿿㘰쵒ౠ᧿????꾈顏⍛Ṿ葎౶篿⽓衝ལ౓㛿౱⚀⩎靧≟ಓ᧿煓⾊蚈葏ɶ丰覺又大怒起來，說道：『你說的話可有憑據麼？』他道：『沒有真憑實據，卑職怎敢放恣！』制臺就叫他拿憑據出來。他道：『憑據是可以拿得，但是必要請大帥發給兩꩔疉౑맿ﵥﾀぢɒ༰㘰禍뾁덏虐楎呑親兵來，叫他帶去。他當著制臺，楜呑親兵說：『這回我是奉了大帥委的，我叫你拿甚麼人，便拿甚麼人。』制臺也吩咐，只管聽彭縣丞的指揮去拿人。他帶了兩個親兵，只走到麒麟門外，便把一個裁縫拿了，翻身進去回話，說這個便是憑據。制臺又大怒起來，說：『這是我從家鄉帶來的人，最安分，哪有這等事！並且一個裁縫，怎麼便做得動我的主？』他卻笑道：『大帥何必動怒。只要交委員問他的口供，便知真假。他是大帥心愛的人，承審委員未必敢難為他。等到問祈酑??䉤౦⟿╙뽞詏兢睓쎀虓౎䣿二乾淨！』制臺一肚子沒好氣，只得發交閩縣問話。他便意氣揚揚的跑到閩縣衙門，立等著ʌꤰ⎕⍷꾈ㆀ作ɕ혰华᪐໿Ȱ션⽥书肯問，就請同我一起去辭差。這件事非同小可，我在這裡和制軍拚命拚出來的，牺͎౧뿿ॏ虧덎幐ಐ臿➉些清楚了。這件事鬧Վ婮౩ᇿb驎Ὓ虎齎呒。我的功乔要緊，只怕京控起來，那時就是堂翁也有些뽎ɏ༰⍷ꭾ횈㱎蒐鉶핬౬靓䝟ꝓ큞౛훿筎??⡺镗୞屎質。那裁縫一味抵賴。他卻嬉皮笑臉的，坜솄⮈牾蚎୎虎౏꫿厊᪐໿怰乏要賴了。某日有人來約你在某處茶樓吃茶；某日又約你某處酒樓吃酒；某日你到某人公館裡去；某日某人引你家裡來，送給你四千兩銀子的票子，是某家錢莊所出的票，號碼是第幾號，你拿到莊਍뭎杓桱౹죿詓桢卹换虥౎ÿ䍎葓v㕎౟绿繞葶繶㕞౟㛿豱｟ぢ奒肈抈뮗ɓ怰絏絙葙ꩶ蚊౎䷿靑졟腓綉⽲譽䦉ʋ怰赏乑招，我可以叫一個人來，連你們在酒樓਍扎ಗ僿ꍗ୎Ꝑ౞Ͽꍔ纐⍞??ಃ꫿蒊᩶뱵熞ಊ﷿NN꩎慠虑葏扶ɔ༰ꌰ손⮈鉾靬絟ಌ靓魟虏౎꫿䂊ॢ??䍖聓傒౛⿿큦멧腎??꾈顏⍛Ṿ㩎葿罶뭏ಌ࿿큜静號犂౞탿⩙⩙静號犂౞탿⩙⩙静號犂౞⫿⩙㽙➈⭙ⵎ鞘號犂౞毿ᅛ㩜葲癶뵙靚號犂౞ÿN??虢౎毿虵魎ɏꤰ⎕⍷뽾腏뮉ὓꥺɟ혰꩎侊๕虦뽎乏必勞駕，我來代回話罷。說罷，攫取了那張親供便走。0਍
ഀ
繼之說到這裡，我便插嘴道：「法堂਍葎ꩶ鮉౏໿뱠綞⭙홥ὓ᧿亐成了兒戲麼。簰䭾华᪐೿혰豎號剦㉑扢Ŕ�虢᥎㖐꩟鮉뭏譓㚉禍ಁ篿졓乓肯交過手，只自己拿著張開了給制臺看。嘴裡說道：『憑據有在這裡，請教大帥如何辦法？』制臺見了，倒﵎䢀啙홏౎靓꩟厊᪐໿ᄰꙢ暏恽୏ŷ࿿혰华᪐໿丰知大帥幾時辦呢？』制臺沒好氣的說道：『三天之內總辦了。』說罷汎홷౎뿿㉏뮐虓Ɏ혰祈虑䥏虻ॎ⥎ౙ仿見動靜，又去਍奎肈ಕ㛿禍暁홽N୎乐見。他等到了衙門期那天，司道進見的時候，卻跟著司道掩了進去。人家正在拱揖行禮的時候，他突然走近制臺跟前，把制臺的衣裳一拉，說道：『喂！你說三天辦給我看啊，今天第幾天了？我看見那裁縫，又在那裡安安穩穩的做衣裳了！』此時他闖在前面，藩臺恰好在他後頭，看見這種情形，便輕輕的拉他一把。他回頭看時，藩臺又輕輕的說道：『沒規矩！』他聽見藩臺又說了這句話，便大聲道：『沒規矩！賣缺的便沒規矩！我콎P瑳余折鵚蒁౶卷偝ൽ上司，自以為規矩的了靎ɟᄰ๢걥Ꝏ督蚍౏௿끷銊转ŷ࿿ꨰ瞊౿죿詓ꍢ손⮈葾ꩶ鮉챏Ꚁ蚊N䵎ಐ峿臬臺說道：『你是司刑葔౶毿虵᥎亐??ፎ속葹魶౏腓ᦉ⩙⩙Y煓뾊腏蚉祈虑౏⿿०轧⽷鉦转ί࿿搰䉫f㹎顷౔拿抗띶ಉ鋿䡬홙啎ɏ㘰禍⾁⍦葬ॶ㡎艜둎౦Ͽ앎ὺ奵౱ÿ⎏犐詓셢⮈陾蚓౎꓿陎⎙뭾౓⿿끦홓祈虑葏Ŷ훿筎띓ᅑ卻᪐໿⼰ͦ⩙⩙禎虑葏ɶᄰ形卷蚐౎蓿??쪈坼托Ŕ࿿ꨰ垊಄뿿??督ಕ婢ɑ㐰麁厊᪐໿乤住我祎虞౎௿恷걏襔虣ᅎ葢㍶㖀ŧ᫿뱵୓轐ŷ࿿瀰ろ虒❎əᙎౙ௿護榉୑ࡐ쁢졎౔揿뱫坢ꎄ손⮈腾炉ʍꌰ손⮈卾᪐໿⨰㩙౲惿問骂腛貉ᅔ屢屏呢！』他笑道：『卻是難為了你，你再求七姨太太去罷。』戈什哈道：『好大的縣丞！』他道：『大也罷，小也罷，豁著我這縣丞和總督去碰，總碰得他過。』說著，自去了。到了下半天，忽然藩臺傳他去見。활꩎᪊໿㘰쵒徎卷ᦐ??Ŗ䒀흑虓푎䡙虜౎꓿晎恽ŏ䒀Q୎㩐ɿ༰혰筎畓畔❔ᅙ睻蚍协᪐໿ᄰ⾂腦蚉㩎౿ᇿ뽢⽏멦셰乹為公了。我一心要和他整頓整頓吏治，個把缺何足以動我心。他若李譱絏絙葙ꙶಏᇿ뽢く걒ඈ上控，方見得我始終是為公事。我此刻受了一個缺，一年半載之後，他何難把我奏參了。他雖然年紀大，須知我年紀雖쩎홓౎㛿౱往乎是個小孩子，他腎詠ᥢ??ྞᱜ⵵蚘쑏ᅔɢᄰ䥓ॻ⥎乙見明文，或者他的辦法屎，我便打算進京去਍Ꝏౣ惿홓ཎ썜??㆞⽜Ŧ࿿ꨰ瞊౿??ㅺ乜別而行的去了。ᄰ卢᪐೿ᤰஐ멐቎⽐०썧腟璉፥蒘ɶ〰繼之道：「甚麼有心整頓！乎墐彎᭪傊ಊ䗿멥Ű瞖虿Ɏ怰ᥠ譎絎襲ね൒上房姨太太、小姐，叫那制臺怎樣辦法呢；那裁縫的親供，又落在他手裡。所以，後來反是制臺托人出來說話，同他講和。據說那侯官縣丞缺，一年有八千的好處，三年一任，共是二萬四千金，被他訛的一定要了一任好處才罷了手呢。ᄰᅢ卻᪐೿ᤰነ⽐Ŧ㵪譟Ɏ䜰罐᥏??颈୛୐艐摙౫ꏿ㪌䭿ꡎಘ啎虽Ɏ〰ഀ
　　ഀ
繼之也笑道：「你這句話，只好在這裡說；若到外面說了，人家就要說此風睓蚕Ɏ瘰顛㑛൘上面的笑話，車載斗量，也᩷ᅙɜ䴰瑒豞핔⵬羆厉흢葎䉶ᥦ౐迿啕睞肕꺕並ಁ鋿६멧扎뭥術౛॓g୎퍐쵙蒅ﵶ꽓뮀ɓ혰婓쵐ɛౘ響號ⵎ偧せ䭝豎౟뿿뭏譓㶉捾౷??꩖ᆊ虔癏깵並熁᡽蒘ﵶ⾐큦捣ŷ㴰畾౑擿㭫兒睓蒀⾐୦ﵐ౓껿펓乘住，求大帥想法子。總督說：『你本是個都司，有甚法子好想呢？』他說：『大帥﵎할偬౛凿睓햀궙亙來，只好要辭差了。』制臺一想，那法蘭西虎視眈眈的看著福建，這個差事大家都꽎皀౵욂홑굎蚏౎죿푓୔扐ὔ靓呟쥻홡华᪐໿怰ᑏN뮐౓ᇿᥢಈ恔할偬뽛虏Ɏ༰혰华᪐໿Ȱ犘亂紅，一天也駕馭低ɏ儰睓靓⡟ᥗ䦈坻಄䧿❻╙虠핎偬䭛豎౟跿??㉖↖뭫葓虶Ɏ༰㘰禍ꮁ횈㉎葛鉶虬핎౬뿿籏⍶卬᪐໿ꌰ벐悞뭏㑓ୢՐɽ傘౛꯿靦{୎㵐畾睑ɿ༰혰뽎协虢୎䍐౓꫿᪊໿ᴰ事➐╙ɞ༰䔰㙜㑱睢֍ɽ傘虛ɏ〰我道：「這竟是無賴了。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他說要開拓生番的地方，到底護펕虢ᩎᅙ὜ヿ繼之道：「頭回看見京報有他的奏章，說是已經降了多少，每人給與剃刀一把，大約總有些降葧ɶ㘰౱皀??⽺⩦譧ᚕ葓멶౎ㇿ㙾䵱枖了，也譎鞉⽟恦鞗佟ɏ혰ꍎ몐멫乎眨眼的野性，忽然高興，又殺個把人來頑頑，如何約束得住他呢。而且他殺人專殺的是我們這些人，自己卻꽎멶葫ɶ혰葎ঐg摎౜嗿乽怕死，說出來還要令人可笑呢。那生番裡面，也有個頭目，省帥因為生番每每出來殺人，便委員到裡面去，和他的頭目立了一個約：如果我們這些人殺了生番，便是一人抵一命；若是生番殺了我們這些人，卻要他五個人抵一個命。這乎膐螉靖홟乎敢再殺人的意思。他那頭目也應允了。誰知立了約ᩎ繙⥞ౙㇿड़虧὎橵멵멫葎譶Ɏ〰륗顥뽛䥏｣䝢䭑ɢ뀰᥷ஐὐ橵౵॓⭧뭙楙୑౐㛿쵲ū䐰ὑş倰獛ﵙ銐६葧౶훿䦖虣虎౏蓿亐夠抵命。也打算將就了結了。誰知過得幾天，有三個生番自行投到，說是兇手的親戚薦他來抵命，以符五人之數的。你說奇䝎ə〰ഀ
　　ഀ
正是：義俠捐生踐然諾，鴻毛番重泰山輕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四十八回    	內外吏胥神奸狙猾　風塵妓女豪俠多情ഀ
ഀ
我正和繼之說著話時，只見刑房書吏拿了一宗案卷進來。繼之叫且放下，那書吏便放下，退了出去。我道：「人家都說衙門裡書吏的਍౫퓿顫葛➐ౙ九多州縣官竟是木偶，全憑書吏做主的，॓ᥧ譎὎ヿ繼之道：「這看本官做得怎樣罷了，何嘗是一定的。乎撐⥫ẏං弊起來，最容易਍୎癎䭑ɢᤰ詎习出法子，便往那一邊想；那一邊又想祈虑౏훿彎͎╧୒聜ʍ㴰౾䮊౎嫿??⍝顾葛౶ﵓ誀❢繁㉑蒐ぶ륗㉥銖侕虏᭎ꏿྐ쁜乶能處處留心，只得由他去的了。ᄰ卢᪐೿訰❢繁㉑蒐㉶銖侕虏౎훿ᅎㅐ⡾བྷ쁜൶上出些花樣，也譎鞉ﵟঀᩧᅙ絜啙蚆Ɏะ뱠ᆞ譢횉ᅎﵐ⾐衦쩟붕葽扶ὔヿ繼之道：「這個哪裡說得定。他們遇了機會，只要輕輕一舉手，便是銀子。前年蘇州接了一角刑部的釘封文書。凡是釘封文書，總是斬決要犯的居多。拆開來一看，內中卻是雲南的一個案件。大家看見，莫癔饑ౙ靓詟홢N??뭖ɓ䥶ほ뭒瑓瑞镞౞죿虓虏N퉎ಉ篿⽓啦窆l呎斬犯。事後大家傳說，才知道這裡面一個大毛病。原來這一걔꽥౲⳿虧⽏୦챐뙛䭛偎౛죿⽓୦ॐ깎덕౐蓿銐६偧獛ౙ仿幸犯了個死罪。起先是百計出脫，也뭷蚌ᩎᅙ≜ಓ⇿䡱䥙??멤罸ಔ엿ὠ橷癿౵⇿禎⭑ಁㇿ驜虛୎걐쭥空౬᫿玐ඊ上去。從定罪那天起，他家裡便弄盡了神通，先把縣署內監買通了，又出了重價，買了幾個鄉下姑娘，都是身體肥壯的，輪流到內監去陪他住宿，希圖留下一點血脈。然而這件事遲早卻ㅎ멵婎㭐葎౶䃿ᩎ㵙d⥎絙Y⥎ౙ볿⽥졦⡓豓ꭔ賓ꎁಈⷿ햊㵬౤᧿抈鍝乽知捺了多少日子了。卻又專差了人到京裡去，在刑部裡打點。鐵案如山的，雖打點也無用。於是用了巨款，賄通了書吏，求他設法，䉎譬⮕箁橫౿䉓健ɛᄰས靔號홎葎쑶슌ಌ뿿灏⥠譙蒕౶ⷿ慠Q핎虬ɏᤰ⦐牙粊楶??Ƒ蝜౦ÿ⾍垖葓౶ÿ⾍彦ݬ蒆౶훿뽎ᕏᖏ蒏詶形ݬ䢆睨㹓⡥垖蝓뱦ಈ諿垖䡓睨㹓⡥彗ݬ螆뱦ᮈ䧿{????葺并ゐ虒彎ݬಆ웿譢க乷ಐ卷⾐蚓౎죿S????葺v??ᅖʐᄰʐѓ顔౛忿⽎ꭦ咃其妙，跟查起來，知道是錯封了，只好等雲南的回來再發。又䥷虻ᩎᅙ䉜ᥦ౐垖葓䵶b??虖౏㛿豱赟ő籜虶Ɏᤰ䥎??鍣ಕ뿿㵏虤N瑎ᩞə怰꩏횊ᅎ葐䭶땢⥫덒뱛ƞヿഀ
　ഀ
我道：「耽擱了這一年多，᥷꾐멲ॎὧ୵偎獛鉙६ὧヿ繼之道：「這個誰還打聽他呢。ᄰ卢᪐೿蜰啦腎⢉??Ƒ὜᧿箐乓懂，並且沒有看見過這樣東西。簰䭾华᪐೿到㉑面衟şꏿ螐书用漿糊封口，只用錐子在਍扎⺗}୎㱐剷౑⣿᥵졽罢ൺ上，算是一個釘子，算是這件事情非常緊急，來쩎œ葓ྲྀᵡɠ〰我道：「ᕎ멠뙎睛왐虢୎뱷ᾞヿ繼之道：「怕甚麼！拆看釘封公文是照例的。譬如此刻有了釘封公文到站，遇了空的時候，只管拆開看看，有甚麼要緊，只要詎홢ю顟㩫虿ㅎ⽜虦Ɏ〰我道：「弄殘缺了就怎樣呢？簰䭾华᪐೿搰㭫汒芋ᅙѢ顟㩫虿౎ዿॐ୧﹐ၳ葢핶偬虛Ɏ鸰䵟॒g୎祖乑讐葎౶᧿ஐ??⍝顾⽛୦ॐ䞝㱲ಛꗿっ虒᥎煎罧ಉ훿뽎뵏虢祈虑౏뫿⢎套镱൰上看。큎㉣粖虶N୎奐ಏ諿抈螗퉦虱N୎퉐ʉᤰ虎蝏╖虠౎??쭟蚊Ŏ⮀偙虛䙏콕ʑᤰஐŐ⮀偙絛静衟౟훿꩎᪊໿砰౞⾀퉦虱抈蒗౶蓿ঐ핧偬絛᭠⾂퉦虱뱎偫౛ㇿ鉜핬虠Ɏ㘰౱ᦀஐ핐偬腛钌䍎聓傒扛ɔ༰ꌰঐ䞝㱲銛핬౬靓鵟虏홎Ɏ혰졎꩓᪊໿ᤰஐ핐偬婛虐祈虑뽏乏希奇，怕東翁要賴，必得先打了票子再說出來。』鴉片鬼沒法，只得打了票子給他。他接了票子，拿過那燒葶蝶౦⋿❽㹠⡥졗⵱඘上燒了。可笑那鴉片鬼嚇得手足無措，只說：『這回坑死我了！』他卻䱎乡忙，拿一張空白的文書紙，放在殼子裡面，仍然釘好，便發出去。那鴉片鬼還๎給౶淿坢횄??絢ɔ혰低乐肯就說出這裡面的道理來，故意取笑，由得那鴉片鬼著急。鬧了半天，他方才說道：『這裡發出去，交到下站，下站拆開看了，是個空白，請教他敢聲張麼，也乎析൱舊封好發去罷了；以下站站如此，直等到了站頭，當堂開拆，見了個空白，他哪裡想得到是半路掉換的呢，無非是怪部吏粗心罷了。如此便打回到部裡去。部裡少䵎腑恎푏虤᥎鞐썼轟ﵵ葟橶乿ᮐㇿ乾然，他便行文到各站來查，試問所過各站，誰肯說是我私下拆開來看過的呢，還⽎ꡦc୎乐知。就是問到這裡，也把「ぷ兩個字還了他，這件事ㅎ乜뮐虓뱎ᾞ࿿ᅓꍻঐ䞝㱲ಛぶ摒䉫䵦䵢㙠❱齙ౠ鋿絬葔뭶ﵓ钏ꍠ钐䍎聓傒ɛ〰我笑道：「大哥說話，一向還是這樣，只管形容別人。簰䭾彎ᅎ卻᪐೿ᤰ୎ཐཛྷ葜孳ಆ꫿羊虺N蝎乥值的，被他硬訛了五千銀子，如何쩎鑡ɠ뼰⽏ᅦ酢穡ൺ上了這個當，我也要懊悔的，何嘗是形容人家呢。0਍
　　ഀ
繼之道：「只是印色太新了，也是要看出來的。늏厏᪐೿ᄰ硢ꍛ武뙵౛鋿൤上點桃丹，去了那層油光，自然끎虥Ɏ〰我道：「這個䱎ʈ脰҉ൟ舊他也很容易，只是賣了東西，我要分用錢的。늏ᆏ卻᪐೿㼰䲖䁟宖ŏ뫿뙎깛葺腶垌歛虵౎惿葏膐ډ⡒≵抓ɔ〰我笑道：「可惜⽎车啕멞歎葵끤傚ᙛ౗仿然，我還可望個三七分用呢。늏ᆏ卻᪐೿眰౿矿౿ᇿ蚌絎祙쭫悊ɏ怰꩏蚊ꍎ᪐뱵햞偬睛౿꫿蚊祈虑౏響恻⽏୦텐뙷ɛ〰我道：「這又⽎ᩦ뱵讖Ɏ怰쭏蚄ᙎ䭦豎౟⣿ᙗ൦上鋪਍N摎ɜ蒘蒅其깨᥶౽⣿ᥗൽ上撒點石膏粉，叫裁縫拿熨斗來熨਍繎ꡞ౱ꏿ炐牓릂㚁ﵱ纐꽎虧౎뿿⽏൦舊的；若用桃丹，那一層鮮紅，火氣得很，哪裡充得過呢。늏厏᪐೿ꌰ벐ᆞ卷蚐౎惿⾈ᩦ뱵톞뙷౛??⽺f୎ﵐ₈ថຍ蒟⁝œヿഀ
　　ഀ
說的繼之也笑了道：「本來作假是此刻最趨時的事。方才我這裡才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詞。你想命案供詞還要造假的，何況別樣。ᄰ止厊᪐೿細䡔๨뱠綞⁙䞐葐ὶヿ繼之道：「命案是真的，因這一起案子牽連的人太多，所以把供詞改了，免得牽三搭四的；左右『殺人者死』，這兇手⽎㆓⽜虦Ɏ〰述農道：「⽎ಓ黿䵟ᅒぢ煞뭧ㅓ譜౎烿絠ㅙ끜൸上一回，幾乎鬧一個大亂子，也是為的是真命假案。ᄰ卢᪐೿ᨰ뱵좞⽓ὦ絷䝔䡐扨ὔヿ述農道：「就是方才說的，改供詞的話了。總而言之：出了一個命案，問到結案之後，總要把本案牽涉的枝葉，一概刪除淨盡，所以這案就靎也假了。那回廣東的案子，實在是械鬥起的。然而敘起械鬥來，牽涉的人自然ᅎ౜볿⽥㥦虥䡎睨౓꩓⾊멖୰㉷끢鹸౤糿摟浫왢莁葥౶᧿⺐䡺睨౓㷿⽾奓肈蒕ᅶ呒主稿。那回奏報出去之後，忽然刑部裡來了一封信，要和廣州城大小各衙門借十萬銀子。制臺接了這封信，吃了一大驚，卻又멷虰ᩎ뱵讞Ɏ쬰蚊ꭎ賓蚁䙏콕಑忿鉎६ⵧ튘ɽ0䉎楦œ匰Ɛ鰰ﵞゐ虒౎糿摟獫りᵽ≠౽䷿だ虒低ㅙᥘ䢐偨౛狿ㆀ큺ࡧ큧୥㉷蝢讀౎䃿꩎ᦊ⥎灙絠⽙챦끟ᮏ챑끟⾏䥦腙፹ʟ葪健౛ǿͷで륗౥苿啙婏睐㊍虢ŏ᧿ஐ啐چ艒啙푏靤睟ƍ䃿ㆈ὜摐牫健蚊Ɏ瘰୵褐ᥑஐ䕽౥㛿禍뾁絲葔쭶⡗᭓흓虓쭎⡗ౠ뿿??뭖쭓⡗ᅠ呒老夫子。那刑Ŕ⮀偙ꉛgꉎ౧鳿㙧乱錯。因笑道：『我當是甚麼大事，原來為了這個，也值得埋怨起來！』臬臺見他說得這等輕描淡寫，更是著急，說道：『此刻大部來了信，要和合省官員借十萬銀子。這個案是本衙門的原詳，鬧了這個亂子，怕他們ᅎⱔ奧肈膕⊉ಓ篿๓ὠ籵??὎࿿ꌰᆐ呒師爺道：『這個容易。只要大人去問問制臺，他可捨得三個月俸？如果捨得，便大家沒事；如果捨靎౟ꏿ㆐❎뙙⑛䅥ⱓ肄傒뭛쥓污蒑虶Ɏ༰嬨侁확桎靣य़୎ࡐ౏뿿๏뱠ꚞ햏ɬ혰졎乓肯說，必要問明了制臺，方才肯把辦法說出來。臬臺無奈，只得又去見制臺。制臺聽說只要三個月俸，如何꽎ಀ뿿O쥓罡虢Ɏꐰ꩎᪊໿腓ꚉ鞏ꕟ癙౵꯿ꪃঊ୎ࡐ౧뿿⽏०瑎彞塎྘葡ɶ༰靓號ཎ౥뿿镏񳙟奖肈뮕꩓ຊ齦푓ə혰筎驤[୎顐㽢虺Ɏꌰ颐㽢睺隍蒙㵶偞⽛ᩦ໿估멙䲁ꊈ४讂ᩎ탿ࡧ佥ㅙ큘䡧୨㉷蝢讀杓౑௿坷䭛୎౎㋿坢䭛ൎ上，誤脫落一猴字』云云。照例奏折內錯一個字，罰俸三個月，於是乎熱烘烘的一件大事，輕輕的被他弄的瓦解冰銷。你想這種人利害麼。ᄰᅢ卻᪐೿鼰虓᥏䦐❻譙彎䝎葐౶䃿䁓S୎ᙐ౺书要緊了。瘰୵읎蚊N͎ѧ捔ɥᄰぢ๒喁ಆ䫿㑔횊腎ら坒걓౎ۿ뾘굏䲏ʈ〰虒ⅎ౥ᇿ뽢㙏﹥䱢予౧⇿彮乬뮐ɓ〰青깟従彬ಈ篿靓號NŎ籜䭾葎ﭶ㆖ౘ꫿ඊ上海有電來，叫我先到਍睎뭭Sⅎɫᄰ뽢䑏蚖୎㑎⩬㦏ಂᗿ咐൙上海，料理了些生意的事，盤桓了兩天，又要動身。這天晚਍౎揿腫ら텒⦑遒뱮⵸඘上船，忽然金子安從外面走來，說道：「且慢著走罷，此刻黃浦灘一帶嚴緊得很！ꄰ띻쥟ͬ虔N婎厚᪐೿먰坰᪄뱵讞὎ヿ子安道：「說也奇怪，無端來了幾十個人去打劫有利銀行，聽說當場拿住了兩個。此刻派了通班巡捕，在黃浦灘一帶稽查呢。ᄰ卢᪐೿ะ뱠肞䲒很뭎卓ꭢ睒蚍౏῿⽷Ⅶ䝱乙有了。倰襛卛᪐೿⠰ൗ上海倒是頭一次聽見。뜰쥟卬᪐೿ⰰ虧聏䲒፧睦禍멫葎걶ꚉಉ꯿ꪃ⾊卦ꭢ౒뿿⽏鉦홑聓傒葛彶乎少呢。他的那取銀的規矩，是਍䩎⥓ř蚐⽎桥뭹౓௿䩎⥓䵙｢聢傒౛䃿홎聓蒒멶౎㻿୥桎偹ㅛ䡜灑蚍౎ヿ୒䩎⥓䵙뭢ｓɢ䤰赻뭑ｓ葢䉶ᥦ౐⿿啦ⅽ酱??葤虶౎᣿ꭐ୎鉐홑虓뭎౓鹦ﶈஏ扜ɔ〰子安道：「這也說說罷了，哪裡便冒得這般容易。뜰쥟卬᪐೿ᄰ乢是親眼見過的，也扎ꩥʊ䴰瑒ᅞb୎୐쭧こ॒⥧뭒홓聓ಒ뿿ꭏ몈鉎虑Ɏ혰䡎卷蚐恎葏硶౶卷悐ŏ蚐桎偹せ抈뮗虓౎훿筎䕓ཥ象恔쥏䝢썡ౡ쯿悊͏㙔΃剔಑ⷿ햊䙬佽恏O??ƞ䨰??ᢞಔ篿]୎멐뭎鉓홑虓虎౏惿䡏홙啎扏ɔ〰ഀ
　　ഀ
這裡正在說話，忽然有人送來一張條子，德泉接來看了，轉交與我，原來是趙小雲請到黃銀寶處吃花酒，請的是德泉、子安和我三個人。德泉道：「橫豎今夜黃浦灘路਍乎便，緩一天動身也腎쪉౽嗿ꡏ뭙﹓홤᥎ፎ折ɔ〰我是無可無葓౶뿿呏쥻虡Ɏ뜰쥟졬偓襛ɛ倰襛卛᪐೿ᄰ䥢橙亖起，你二位請罷，替我說聲心領謝謝。ᄰ豢띔쥟뽬乏再強。二人出來，叫了車，到尚仁裡黃銀寶家，與趙小雲廝見。ഀ
　　ഀ
此時坐਍ढ़虧??鑖୎ꉐ౛࿿뾖㕏蕟䁛桜ɹ朰ⵑ॓ᅧ鉢६啓ʆ༰厖᪐೿ᄰ虢ꙏ暅恽O୎ɐ〰於是舉筆一揮而就。我看時，卻是寫的「東公和裡沈月卿。0N乛蚐籎୶뭎౓᧿誐뾐敏ⵑ͞剔ʑ丰一會，諸局陸續到了。沈月卿坐在我背後。我回頭一看，見是個瘦瘦的臉兒，倒還清秀。只見他和了琵琶，唱了一枝小曲。又坐了一會，便轉坐到小雲那邊去，與我恰好是扜ᮗ矿䢍⡑ᅗ豢扟䊗౦仿便屢屢回頭看他，此時倒可以任我盡情細看了。只見他年紀約有二十來歲，清俊面龐，眉目韶秀，只是隱隱含著憂愁之色。更有一層奇特之處：此時十一月天氣，明天已是冬至，所來的局，全都穿著細狐、洋灰鼠之類，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，頭਍葎陶ﺙಘ꛿﵎᪐౱॓ꍧ袐࡬罧罓虺N葎牳ႂ᝾깽噶ಉ鋿६逸퉑ಒ௿乷出甚麼統子，後來小雲輸了拳，他伸手取了酒杯代吃，我這邊從他袖子裡看去，卻是一件羔皮統子；頭਍㑎虢NɎ쾘桰獽㵙౞⏿㶐陞彮鉎६g䙎ʘᄰ面ᥠஐ⽠衦깟葺虶Ɏ挰⡫練幑䭹䉎౦䂊硜貖捾뭥౓裿࡬罧当睎ꮍ▎뭒ɓ혰灎ろ㽒聢౓ᇿ??㱖w᭎౧ⷿ඘上紮的是白頭繩，押的是銀押髮，暗想他原來是穿著孝在這裡。ഀ
　　ഀ
正在想著，猛聽得小雲問道：「我這個條子薦得好麼？ᄰ卢᪐೿蠰屟䚗ź忿衎՟쁮Źヿ小雲道：「既然你賞識了，回來我們同去坐坐。0䉎ⵦ捞虥౎ӿ메᭎᭽굽뮏ɓ༰妖୵ᅎ豢띔쥟౬䧿㹻멷捎豥虛౎뿿я虽౎ご衒࡬罧뙓뭛ɓ배⽥辶虑썎肞뙛౛ᗿᆐ煔汧豑蚈ɏ0ඍ上只見各妓院門首，都是車馬盈門，十分熱鬧。及到了沈月卿處，他那院裡各妓房內，也都是有人吃酒，只有月卿房內是靜悄悄的。三人進內坐定，月卿過來招呼。小雲先說道：「我薦了客給你，特為帶他來認認門口，下次他好自己來。࠰罧Sᅎ卻ᶐʋ༰좖卓᪐೿ꌰŧ㪀﹓虦὏ヿ月卿見問，멎㲉ࡷ剗QՎɽ0਍
　　ഀ
我坐了主位，月卿招呼過一陣，便自坐向後面唱曲。我便急要請問這沈月卿豪俠多情的梗概。小雲猛然指了彩卿一下道：「你看彩翁這副਍쑜౻⽓ﵦ횀蕓晠멚葎뱶ᾞヿ我被他突然這一問，倒睖住了，쉎⽡ᩦ뱵ྞᵡɠ༰좖卓᪐೿ᘰ鍙蒕멶౎돿꩐ࢊ罧豓楔罟⽓楦絶ə〰我道：「甚麼叫做『恩相好』？༰ᆖ卻᪐೿ᤰ⾐൦上海的一句俗話，就是要好得很的意思。ᄰ卢᪐೿㄰⽜腦綉ౙ忿獎㡞非衟ɟ〰小雲道：「⽎ᥦ䦐ꩻʊ婑鍐獙葙౶௿൷上了一個客人，只一心向他要好，置他客於李ಘ᧿䶐楓絶ə婑楐絶葙౶엿腟ᦉꊐ멛睎鞕푟抚ಗࣿ虔ᝎ詓煓ಊ婓๐༰絜쥶劁དర䷿⁢静ൟ上呢。你看彩翁這副਍쑜౻쿿ᥐ䦐멻乎像？ᄰ卢᪐೿㘰䝱ᥒ煓麊啟౏蚀葏扶ὔヿ小雲道：「說來話長。你要知底細，只問彩翁便知。楧罟ᥓஐ멐቎彐䅎ٓ㵒౟仿等問，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。ഀ
　　ഀ
原來彩卿是一個江蘇候補府經歷，分在਍睎卭捝ʐ氰⡑㆙⡜칗杗ɑἰ୵楎୑剐偑౛⟿葙呶叫柳清臣，才一十八歲，還在家裡讀書，資質向來魯ಒ௿坷⾄书能靠八股獵科葔虶᭎槿罟॓썧홓뭎硓Ὓཱུౡ篿졓??亚乏就。忽然一天，他公館隔壁一個姓方的，帶了一個人來相見，說是姓齊，๔艦ౙᇿ婔୐ꡭᾌཱུౡࣿ豜ᙔ୙멗ꑎፎɦ搰㭫॒g୎ᙐ୙멗౎臿⢉ൗ上海開一家洋行，要請一個買辦；這買辦只要先墊出五千銀子，쉎ᙡ୙煗徊罎靏ɟ絖펀륙葥ꩶ瞊಍꫿է膁媉ὐཱུౡ秿ひ虗ꡏꙣʅ椰罟絓蚀Nౠᇿ虔婏띐Ꚍಏ⿿辶潑᩠絵葙౶仿禁就生了個僥倖之心。當下便ꍜ䪐ຟ艦꩙᪊೿䤰䙻콕骑虛౎仿⥎晙??ɏ〰於是就出來和朋友商量，也有說好的，也有說絎葙ɶ椰罟䉓⽽籦ꅶ쎌??౒緿蚀ꍎꪐ亊好的，以為人家妒忌；聽了那說好的，就十分相信。便在沈月卿家請齊明如吃了一回酒，準定先墊五千銀子，叫兒子清臣去做買辦。又叫明如帶了清臣去見過外國人，問答的說話，都是由明如做通事。過了幾天，便訂了一張洋文合同，清臣和外國人都簽了字，齊明如做見證，也簽了字。彩卿先自己拼湊了些，又向朋友處通融挪借，又把他夫人的金首飾拿去兌了，方才湊足五千銀子，交了出去。就在五馬路租定了一所洋房，取潓ஃ䱭ʈ謰蚕乎彀三個月，五千銀子被外國人支完了靎౻ᙓ葙析窆虺ॎ䍎ᩓ᭙ꏿᚐ୙멗﵎㙟乱見了，也홷聎╟啒뮆虓౎蓿⾐콦瞅蚍ɏᤰ䶐坢蚄??౟??扖殗륑뭥୓睜蚍౏ঈ୧煐偟Ὓ뿿⽏䩦ຟ艦彙乎見了。虧空的款子，人家又來催逼，只得倒閉了。往英國領事處去告那外國人，英領事在冊籍਍N౧鋿६ᥧஐ멐葎呶字；更是著忙，托了人各處一查，總查坎಄᧿䶐卷횐⽎f୎鉐६ᡧ讘ꅎ彻葧䅶፭ɬ弰乎知他是哪一國的，還홷⽎ᙦ୙멗乎是。於是只得到會審公堂去告齊明如。誰知齊明如是一個做外國衣葧ၶ换₈౓⳿⽧୦䥐쭑ಆ飿ᅛ화﵎侏ᙕ୙멗葎虶睏౫훿魓꩏⾊虖띏掌枈認得，並且홷葎虶睏ɫ頰뽛⑏홒N୎㉐᥎ಚ볿坢횄﵎㺏ɫ휰鹏ꪊ鞊絟ᩙ೿丰怕凶，只怕窮。혰䥎쭑Ⲇ୎멐౎ﯿ酎恡뱏坢಄菿㺈靤著륑虬ŏ擿㭫ᥒ譎홝虢ॎ??ୖࡐ౧蓿⪐虧偎౽໿떊葐筶⽓⥦⥙乙絕。急得彩卿走頭無路，家裡坐低౏뿿㡏ぞ衒࡬罧뙓罛떐ɐᤰ袐࡬罧쩓瑎灞絠豙䅎牓౫黿䅟??牖൫上，彩卿便叫他的局，一向﹎赦╓멒Ɏ輰⵾䮘뭎ಌ훿㚖乱多，卻是節節清楚；如今六七年之久，積算起來，也멎ᅰ虜Ɏ䴰楒瑑࡞罧ᅓݔ춝ᙫꮍ䊎౦槿罟﹓鍦歽虞????౟摖࡫罧썓ⵟ䅎ٓὒ쁡ɯᤰ??ୖ護榉罟ᥓⲐﲂﵲ౲뿿䍏륓繥ࡶಊ楎罟䩓Ὦ虐N䍎䍓᭑죿詓葝텶陳ﺙಘ앶詠蚌౎忿䩎虮N䍎䍓౑ÿ䩎暟ݽ概罟౓叿??떞??ɒᤰ⺐꡺犘ಀ꯿█୒ꉐ멛卷蚐౎摖⁫瞐₍蚊౏꫿횊楎멑⽎楦絶ə椰罟뱓㞉蚏N䵎ಐᇿ乢覺擡頭望了月卿一眼，說道：「ᙎꡗ疘ⵘॎ摧멫౎ᇿᅢ乐可??❎潙ŧヿ正待舉杯要吃，小雲猛然說道：「乜住你！你化了錢請我，卻倒裝了我的體面。ᄰॢ㲂୷䉷౦譓ྉ첖貀౟坳翠繞的，坐了七八個人。內中只有一個黃銀寶是認得的，卻是滿面怒容，冷笑ᅜ卢᪐೿묰悌ŏ㪀葲썶şヿ我聽了小雲的話，已是쉎ౡ죿絓蚀᥎벐౓⽦⭦㚃౱뿿住๕뱠ᮞʋ༰厖᪐೿ℰ葺⡶ᥗΈ譛಑꫿ᦊⵎ⽞ᅦ͢葔౶ᗿ홠卷ಐ篿䡓恜偏虗㭎䵎౏滿횐㍎౶惿꩏䞊乙奇。ᄰ乢禁笑了一笑道：「這個本來靎䝻ౙ诿쵟㮑Nಋ⫿虠恎彏乎錯。ꌰ쎐肞乛懂得「律重主謀䬰꩎ಊ絓鞀ᅟꩢ⪊靠也錯，便自以為料著了，沒好氣起身去了。小雲道：「索性虛題實做一回。뼰屏月卿道：「叫他們再預備一席，我請客！ᄰ卢᪐೿䈰ᥦ⩐婙虦౎姿坵ຄ⥦͙睔ɿ〰小雲道：「你明天動身，我給你餞行；二則也給彩翁解解悶。今夜四馬路的酒，是吃到天亮౎䝞葙ɶ〰我道：「我可﵎䦀橙蚖Ɏ〰管德泉道：「我也扎橥蚖౎䋿ᥦ鍝}୎ᡎ蚔Ɏ〰小雲道：「只要你二位走得脫！ꨰ垊಄뿿걏坐䦄䦃䊃⵽ɞᄰ豢띔쥟腬炉಍篿ꭓྈ즂坢಄靓鵟홏Ɏ༰좖뭓䁛桜౹俿ᅕꍓ୎ɐᄰ卢᪐೿묰瑓浞ࡑ鍧ಕჿ襕έᅎ乓୎౐ᇿ筢⍓咐字也忘了，並且那一個局錢還沒有開發他呢。뜰쥟卬᪐೿恎譏粕虶౎ꏿ⾐罦沉豑衔࡬ʂ〰小雲道：「月英過了年後，就嫁了人了。ᄰ卢᪐೿ꌰ鉓६虧Ɏ〰小雲道：「我再給你代一個。ᄰb驎乛肯，小雲也就罷了，仍叫了月卿。大家坐席。此時人人都飽的要漲了，一樣一樣的菜拿਍虎౏禎虤N祈౤뿿ꑏ虤୎뭎౓ㇿ豜ൔ上供的一般，誰還吃得下！幸得各人酒量還好，都吃兩片梨子、蘋果之類下酒。ഀ
　　ഀ
我偶然想起小雲說月卿作得好詩的話，便問月卿要詩看。月卿道：「這是趙老爺說的笑話，我何嘗會作詩。༰綖ꪀಊ뿿睏ꮍ炎ᆍ더鵨繁蒁뵶屢ಈÿ捎芖פֿ౿篿ﭓ乿出來。彩卿࡜罧卓᪐೿㄰｜謁虑୏୷啷ꡏə〰月卿才親自起身，在衣櫥裡取出薄薄的一個本子來，遞給彩卿；彩卿轉遞給我。我接在手裡，翻開一看，寫的小楷雖靎絻ౙ篿葓捺ɫ朰ⵑॎ祧葢౶৿㥧葥౶৿ࡧ??蒞ɶᄰ卢᪐೿ᤰ⾐끦㦊乥蒐ὶヿ月卿接口道：「柳老爺改的；便是我謅兩句，也是柳老爺教的。ᄰ屢彩卿道：「原來你二位是師弟，怪靎艟摙蕶號Ɏ〰彩卿道：「說著也奇！我初識他時，才十四歲。我見他生得很聰明，偶爾教他識幾個字，他認了，便都記得；便買了一部਍ူ楕ஊ夰奥홥౎퇿蚏楏瑑౞䗿㙜ꭱ횈硎͛虧Ɏᄰ獠偙硛屛楏ಊ⳿⽧❦䭠䁎텢ಏ߿Ɔ㠰^㙎葞鍶獙ౙ磿屛楏쥦牡릊፛魦Ɏ〰我道：「這句話很奇，倒要請教是怎麼講？椰罟卓᪐೿혰ᅎ鹐ཟ硜ㅛꍕྐ뽜ಊ⳿虧ㅏ⽜ͦ坎葓ॶﭧ䮗蝎᭥⛿ᑎꍎྐ뽜䮊ⵎ౎৿g⹎걺芙??나葤婓๐갰뾙ྊర廿䭓ⵎ౎裿य़魧앎뒖蒙ɶ혰ᅎ鹐ཟㅜ㡜㊏蚐絎魙楎馊⡥驗傀ಈ䣿二是學起來更容易麼。ᄰ??⶞厘᪐೿ᤰ徐⽎fَɴ〰因再翻那詩本，揀一首濃圈密點的一看，題目是਍ℰ䱱஘ర槿⾊ᩦÿ਍
　　ഀ
我看了，멎鞉靦婦䞚ə虓䵏鍢䭙꩎ಊᇿbᅎ酔멵豰멟䑎Ζ౧仿圖我今日親眼看見了。據這兩首詩，雖未必便可稱才，然而在閨秀之中，已經ᩓ静౟嗿셏⡬᝗챓抑ɔ屖彩卿道：「這是極力要鍊字鍊句的，真難為他！࠰罧ꕓ卓᪐೿ᤰ﶐⾐ŧ㪀㥲乥䶐Ѣ掋葫ɶ〰彩卿道：「這裡面有兩首਍츰놑ஂ椰ಊᇿ쭢䉙⩽㥧e坎౛쯿悊祏啢禊啢ʊ〰說罷，取過本子去，翻給我看。只見那詩是：ഀ
　　　　蓬門莫笑托根低，煎䩑녩ႂ겐䒙ʎ邁鵡칦಑ﯿ鵭⩙ㅧ斊ꡭʕ기꽩१絧??卒楖，聞達無心謝品題。ഀ
　　ഀ
我看到這裡，멎쪉쁤卻᪐೿細୙๐帰咀←썱ᵟ솋䱔྘İ胿聟ୟ護ㆉ൘上，有人登了些詩詞，去提倡妓女。我看著那種詩詞，也提倡祈ᩑ뱵厞ڐ虴ɏ〰彩卿道：「姑勿論提倡出甚麼道理，先問他被提倡的懂得쉎ౡ跿큑Ⅳ乐遲。0਍
　　　　……惆悵秋風明月夜，荒煙蔓草助淒淒。慚愧飄零古道旁，本來無意綻青黃。東皇曾許分餘潤，村女何妨理儉妝。詎借馨香迷蛺蝶，??䉒ꪎ⢎孠該ɿ道쩡겎ڙ덒貙౟槿襒顼ɫᒁᕟ絙Ɩÿ਍
　　ഀ
說猶未了，忽聽得樓下外場高叫一聲：「客來！ర뿿絏鞀౟꼰汔꾎汔ゎ਍ፎ꽪葨牶ಗ㿿⮈ⵎ뾘칏蚏祈뭑ɓ0਍
ഀ
第五十回    	溯本源賭徒充騙子　走長江舅氏召夫人ഀ
ഀ
那丫頭掀簾出去，便聽得有人問道：「趙老爺在這裡麼？⬰ⵎ咘쥻⡡౗ꏿ몐뽎聏㹣㉼蚐ɏⵤ஘䉷౦篿⽓륦婥ɞ✰뙙睛ꮍ??籢ɔ譓횉͎葔ｶ扮᪗֐౽峿眾人拱一拱手，走到席邊一看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們整整齊齊的擺在這裡，莫非是擺來看的？㙎౱嗿녎鉱偶౛忿乎動一動呢？༰뾖홓偑鍛횋偎ɗ娰卞᪐೿ᄰ乢是赴席的，是來請客的，請你們各位一同去。༰厖᪐೿⼰恦쭏ꊊὛヿ佚廬道：「⽎ᅦ쭢ಊ⿿聎蒐ɶ〰小雲在身邊取出表來一看，吐出舌頭道：「三下一刻了。是你請客我便去，你代邀的我便少陪了。࠰罧퉓㑣卖᪐೿뼰⽏륦ť㪀彲乎必去了。外面西北風大得很，天已陰下來，提防下雪。並且各位的酒都ᅎ虜౎ヿᙒ扙뮗㥓虔ꡎಘ仿是頑的。娰卞᪐೿鰰㙧ɱᄰ륢䵥⡢ᙗ扙炗햍౒裿屟虏繎୞䅐썖౟ⷿ暘傁Ὓ뱵౵ヿ虒䭎ಈ雿豦ᩔ虙Ɏ〰說著便坐下，叫拿紙筆來，寫個條子回了那邊，只說尋坎஄쭧౓彝襎蚑౎臿??뭖虓Ɏ扛౵ᙓ㑙Ř뮐ɓ뤰䵥豢楔罟??籢౔糿摟ᩫ亐펐呙。坐了一會便散席。月卿道：「此刻天要快亮了，外面寒氣逼人，各位艎ㅙ⡜ᥗ있잊ಊ䧿⥻깙虎뭎᭓᛿բ膀憉౷諿뭞ꭩꦈ౺﷿⾐﹦ၳ葢ɶ〰眾人或說走，或說灎಍﷿←q驎ɛ॓楧罟体⡏칗ಈ擿䉫칓聗井便，準定﵎炀蒍ɶ뼰꩏厊᪐೿丰然，我再請一席，就可以吃到天亮了。༰厖᪐೿ᤰ좐啓抂ɔ뤰䵥鍝ൽ上了一回供了，難道再要਍N??뱖ʞ〰月卿道：「那麼各位都腎炉಍ᇿ홓ᅎὐu왎굶歰虰౏⣿⥦ख़멧Ŏ暐ᅽb൴上好的雨前龍井茶，叫他們釅釅的泡਍N祈ౘᇿᅢ坐爐品茗，消此長夜，豈絎뱙ʞ〰眾人聽說，便都一齊留下。ഀ
　　ഀ
佚廬道：「月卿一發做了秀才了，說起話來，總是掉文。࠰罧ᅓ卻᪐೿ᤰ㶐⽾塦蚋繎୞坐౛௿虷繎ⱞ葦乶好，乷覺的就這樣說起來，其實並⽎०ཧ葡ɶ〰小雲道：「有一部小說，叫做਍넰ࢂ핧୵ర惿୏乷벐ᾞヿ月卿道：「看過的。༰厖᪐೿ꌰඐ上頭的人，動輒嘴裡就念詩，你說他是有意，是無意？࠰罧卓᪐೿⤰୙ঈᥧ䦐멻౎᧿䦐譻Ŏㇿ⽜襦蝣౥忿乎過古人的成句，恰好湊到我這句說話਍虎౏仿覺衝口而出的，借來用用罷了；??⡢镗൧上，在席਍౎諿魢獎Ɗ౓῿睔蚍౏盿P멎䭰౎ዿ彐睎虿౎篿啓喆芆摙౫॔ᥧஐ卐ڐŴ᧿屦靏᩟絵ౙᥓ??⾞홦葎땶啵ɴ〰彩卿道：「聽說這部書是福建人作的，福建人本有這念詩的毛病。༰ﶖ㙟畱畔❔ᅙ睻蚍ɏ㸰멷??佟확ᅎ᩻뱵ʞ༰厖᪐೿ᄰ䵢絢蚀ࡎ罧꩓᪊뱵떞啵౴쏿ⵟ捎⡫ꍗ᩠໿따啵մಀ??앫䭵蝎e徊Ɏ༰ᤰ좐⽓ࡦ罧襓蝣ɥ丰料還沒有想完，彩翁就說出『毛病』兩個字來，所以好笑。ꨰ熊鎊ಕ⯿ⵎ詥止왰ὶ絵ౙ㛿徃虬౎ÿ䩎Ɵ蚐㉎蚐౏㻿멷뽎坏爐品茗起來。ഀ
　　ഀ
佚廬與彩卿談天，彩卿又談起被騙一事。佚廬道：「我們若是早點相識，我斷楓셟뭿൓上這個當。你道齊明如是個甚麼人？他出身是個外國成衣匠，卻၎换₈멓浰౩䳿醈⽟୦䅐፭౬诿济⽩恦䂗ʌ鸰䵟꽒虲䡎౨⣿ൗ上海縣監禁了一年多；出來之後，又被我辦過他一回。椰罟卓᪐೿꘰횏ᩎ뱵ᾞヿ佚廬道：「他有一回帶了兩個合肥口音的人來，說是李中堂家裡的帳房，要來定做兩艘小輪船，叫我先打了樣子看過，再定價錢。這兩艘小輪船，到有七八千銀子的生意，自然要應酬他，未免請他們吃一兩回酒；他們也回請我，卻是吃花酒。吃完之後，他們便賭起來，邀我入局。我只推說͎౧⣿셗詥삐உ౷诿횉ᅎ㡐ྏ袍❟ౙ蓿멎홰ᅎ⽐橦ꊌɛ谰號譏୎㡐뚏㡛蒏╶虠౎??ｺ謁詑梃虹ಌ忿㡎蚏౎죿⡓ꭗ誎辐謹텑鶑虨ɏᄰ썢䶈๢給虶౎᧿⾐๦๦䁦ಌ훿ᅎﵐ⾐ᩦಐT⍎葬౶臿蚉ᕏᅟɢ࠰ᅷ形⽎୦Ő往噬౮䣿꾌඀上你的當。然而單是避了你，我也멎絰≙౯ࣿ暘??侞犘悂୏୷ɷ瘰ᱵ䁙捜䭥豎౟ᇿ뽢ॏཧꩡᦊ䲌嵲衎य़ꍧ಍훿ᅎ뽐졏聓ᆐ敢䁑ɜᄰ卢᪐໿쨰⥎鉙६㙧≞ಓ仿⦐赙虑ɏ༰배⽥捦虥Ɏᄰbౠ᧿榐塑ྂ⩜㦏ಂ仿必說是띎蒌虶౎仿過借此好入我的門。但是無端端的要我打那個圖樣，雖是我自己動手，뭎Ⲍ≧ಓ⽓㵦虤ᅎᩢᅙ譜᭎⾂╦멒쭎ᆊ止睵蚍౏ÿᅧ彜腎钉䅎楓聑傒ɛᄰꭢ횈ᅎ艐摙ꥫѳ౟꾈ᢀ썵ɟ〰๒⥦䩙ຟ艦Y୎멐虎虏౎ᇿ뽢ᅏ화腎Ή䅎楓歑ᙵ聗ಒ쯿횊ᅎ虐୏ᙷɗะ艦聙ᆐ謁뭑౓ᇿꡓꩣঊ譧౎ÿ⍎纐⥞ౙ仿會他們。於是齊明如又同了他們來，看過圖樣，略略談了一談船價。我又先向他要這畫圖錢。齊明如從中答應，說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，又約定了是夜開局。我答應了，送了他們去。到了時候，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七十兩的莊票。看看他們一班人都齊了，我推說還有點小事，去去就來。出來਍虎걎쪙ಎヿ豒걟枍桱౹篿⽓ὦ葷ɶ⌰񴉟ざ??걖಍䣿け啝㽣뮈ɓꌰ啝ⵣ⾘ᅦᅢ虔赏鞊葟౶ᇿ豢화꩎蚊᥎멳葎䱶醈౟홓䥎멣᭎嗿ⵣ뾘㹏虭繎呞包探、巡捕，跟我去捉人。我和那探捕約好，恐怕他們這班人未齊，被他跑了一個，也㱎靐౟仿如等我先਍뭎౓緿⡙偗著⽶恦겗蒍㽶鍢ಕ苿鱙홧ᅎ멐䩎蚟౎ᇿd୎剐澑୧虎౏᧿誐趐൑上去，豈⽎給əꌰꊐ啣呣쥻虡౎裿⡛聗ɓᄰ뽢灏蚍ൎ上樓，果然內中少了一個人，問起來，說是取本錢去的。一面讓我點菜。俄延了一會，那個人來了，手裡提了一個外國皮夾，嘴裡嚷道：『今天如果再輸，我便從此戒賭了！』我看見人齊，便悄悄拿了一個玻璃杯，走到欄杆邊，輕輕往下一丟，四五ꉔ啣ౣÿ셎൤上樓，入到房間，見人便捉。我一同到了捕房，做了原告。在他們身邊，搜出了ᅎ葜䝶桐偹ś䜰텐鶑ɨ唰ⵣ岘我說：『這些假東西，告他們騙則可以，告他賭，可沒有憑據。』說時，恰好在那皮夾裡搜出兩顆象牙骰子。我道：『這便是賭具。』捕頭看了看，問怎麼賭法。我道：『單拿這個賭還靎᥻몚౎ᇿ葢⡎홗᥎ﾈ謁ᥑ몚葎酶??ɤ༰唰ⵣ醘ᵵ瞊蚍౏�睢낍傚せ୽ɷᄰ卢᪐໿訰홢华蹢虸౎᧿抈গ孧ʒ༰唰ⵣ亘信。我問他要了個鐵錘，把骰子磕碎了一顆，只見一顆又白又亮的東西，骨碌碌滾到地下，卻⽎学ಒ⿿㑦聬ʒ唰ⵣᦘ䶐虏Ɏᤰ୎䡐偨౛槿୑ࡐꕔ몀Ꙏ蚏幎ᮉ蓿ঐ楧୑Ꙑ蚏腶y瑎౞῿ｧ䕮ႚ敖荑ౘ䫿ຟ艦ᙐ鉐६⡧ꭗඎ上搜出東西，只辦了個監禁半年。你想這種人結交出甚麼好外國人來。0਍
　　ഀ
一席話說得眾人面面相覷，﵎඀贊一詞。ഀ
　　ഀ
佚廬又道：「做官的非但怕外國人，還有一種人，他怕得很有趣的。有一個人為了一件事去告狀，官批駁了，再去告，又批駁了。這個人急了，想了個法子，再具個呈子，寫的是『具稟教民某某』。官見了，連忙傳審。把這個案判斷清楚了之後，官問他：『你是教民，信的是甚麼教？』這個人回說道：『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。』官倒沒奈他何。ꨰ蒊㹶멷N䩎➟ᅙɻ0਍
　　ഀ
到家之後，彼此相見，乎﶐⾐魦뙎㡛꩞熊ಊ仿必多贅。停頓下來，母親取出一封信，及一個大紙包，遞給我看。我接在手裡一看，是伯父的信，卻從武昌寄來的。看那信਍䉎౦꫿蒊⽶警칳饏ﺙ⡳噗坮ꙓ傏䁣譝౎䷿??ὖ뭐葓ॶ䍎聓傒౛鍝塏홢ᅎ偢虣N୎ὶ౵죿偓虣N୎乐論雙單月的候選通判，統共用了三千二百多兩銀子，連利錢算਍౎鍝九多。將來可以到京引見，出來做官，在外面當朋友，終久⽎警앎ɠ鄰酎Ɏ젰塓൥上這回到湖北，是兩湖總督奏調過去，現在還沒有差使。我看完了，倒是一怔。再看那大紙包的是一張監照、一張候選通判的官照，਍扎蒗殐൘上個五品銜。我道：「拿著三千多銀子，買了兩張皮紙，這才無謂呢；又填了我的坔౛ᇿ腢횉婎쁐뱎ƞヿ母親道：「辦個引見，起腑ᚉᩓᅙ὜ㇿ｜ᥢஐ祖뭑彭絎ౙ㷿푾ᥫ톐蚍텏뮍葓絶??ʞ〰我道：「繼之⡎ᥗಈᇿ扢ꩥ煓᪊᧿ஐ顐??㙺乱是人做的！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污苟賤，才可以求得著差使；又要把良心擱過一邊，放出那殺人譎䂉蒈䭶땢౫䷿Ѣ靟坟⊄ʓᤰ榐譎ᅎﵢꚐ亏到的，怎麼好做官！촰ꩫ厉᪐೿鴰恏꩏ಊ糿䭾彎兎慓??蒌虶὎ヿ我道：「怎麼好比繼之。他遇了前任藩臺同他有交情，所以樣樣順手。並且繼之家裡錢多，就是永遠沒差沒缺，他那候補費總是綽綽有餘的。我在揚州看見張鼎臣，他那਍䭎奓肈ಕ⿿镦୞멎챎蚀Վ肋ಈ壿虢㵎퉞偶౛탿虣瑎傗౛ヿ顒൞上去換衣葧᭶诿蚉୎虎౏죿??虣뽎捏愈虑ɏ??ꩤᦊ蒐⾐給葙扶౔ꏿ풐㕫๟亁如的，還要難看呢。촰ꩫ厉᪐೿ꌰ벐ᦞ榐㕑束??⽺葞虶὎ヿ我道：「看著罷，碰個機會，轉賣了他。촰ꩫ厉᪐೿䤰蚌౎뫿뙎ɛ蚘恎葏呶字也罷了，難道還認了你的祖宗三代麼？ᄰ卢᪐೿ᤰ亐要緊，只要到部裡化਍繎୞≐ಓ㥎葥ɶ〰母親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是那個要買，又哪個知道你有官出賣？ᄰ卢᪐೿麁䵟楒瑑譞蚕᥎ஐ煐罜톉傌ౣヿ虒摎㭫౒ၝ虢㝎⥟䭟⭎౧ᇿୢ乷到幾時，就要停止的了。到了停止之後，那一班發官迷的，一時捐쩎౓賿號穏쪁鑡ౠ᣿䝐蚐ᅎᥢஐ౐훿葎䊐䭬乎得呢。到了那時，只怕還可以多賣他幾百銀子。쨰쩙鹙셟ᅥ卻᪐೿䐰ὑ텟蚏??敺虑὎ཱུ䱡蚈౎嗿喆历面嗢⊌ಓ廿䚗乏願意做官，還要拿著官來當貨物賣呢。ᄰᅢ卻᪐೿ᄰᥢ⾐f亐了的，才打算拿去賣；至於拿官當貨物，這個貨只有皇帝有，也只有皇帝賣，我們這個，只好算是『飯店裡買蔥』。瘰୵꩎ᆊ{??ౖᇿ쵢뭎饓٥╴葒譶Ɏ0਍
　　ഀ
正是：直溯長江翻醋浪，誰教平地起酸風？덷꩐᪊뱵낞幥ಀ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到了明天，一早起來，著意打扮，渾身਍୎﵎??乣掐枈，又穿਍N鵎鉨罤㊁傉ɛ匰湢絢虙౎뿿ﱏ⩶絙㶖熄ɜ〰虒୎䡎󤹖ᢞ䊔౦훿Ŏ傀虓N塎??恖㱼葏ྲྀ乜傏౛獓剙偑虗᭎??⢍豗ⵟಘつ汒聓䶕䝒୫Ɏ혰Ŏ傀葛葠だᡗ횘灎蚍㉎뮐ɓꌰஐ職蒕멶౎﷿⾐㵦پၴ䢘杷乱蒐౶䃿♎ⅎ㭱쮖ɤꌰ䶐텏ᡙ灚ろ灒쪍非㙺ᙢ扙ಗ䗿ཥ屡著窗戶裡面嫣然一笑，俄延了半晌。此時總理正在那裡請督辦吃大菜，故意請督辦坐在正靜㙺葢v詎բ偩൛上。此時吃的是英腿蛋，那督辦用叉子托了一個整蛋，低下頭正要往嘴裡送，猛然瞥見窗外一個美人，便連忙把那蛋往嘴裡一送，意思要快點送到嘴裡，好快點擡起頭來看；誰知手忙腳亂，把蛋送歪了，在傛൛上一碰，碰破了那蛋，糊的滿傛葛쭶쎆ಞ훿葝亐覺著。擡頭看見那美人，正在笑呢。回頭㵜پ却᪐೿ꬰ広ᆗ⡢ᥗ媈≐Ὑヿ總理道：「明明在這裡吃大菜，怎麼是做夢。挰ꙷ厏᪐೿ᄰ䵢⥒୙護蒉ꍶ톐ᡙౚ໿뱠Ξ텧ろᥒ蚈὏蓿亐是做夢麼。ꨰ貊౛跿??ⵖ஘䉷౦九見了。ഀ
　　ഀ
督辦道：「可惜，可惜走了。㙎౱쯿횊虎͏楔⍑ɪ홠㙥虱靏౟虠㵏꽾΀葔ɶ〰總理聽了，連忙親自離座，出來招呼，幸得他父女兩個還﹎灦ʍ㴰پ뽴屏那姑娘的老子道：「督辦要請你女兒吃大菜，但홷꽎΀乔肯？혰Ŏ傀卛᪐೿挰ꙷ??즌ಁ抈ꩥஊ乐字，你家！姑娘進去罷，我在外面等你。ꌰ톐ᡙ뽚浏浢佢佣董??蚍㵎پ㉴뮐౓忿乎懂得叫人，也쉎靡ⱟ辄౹恓悐蒐恶䲗偨偛ୗɎ॥癧葝Ŷඐ上一份湯匙刀叉。總理ꍜ톐ᡙ꩚厊᪐೿ᤰ⾐ⱦ汧葓捶ꙷʏ〰那姑娘回眼望了督辦一望，「嗤萰v牎ᆀ虻᭎⏿??⡟䭵ᕢ꥞坣౓앶쉠ᅲɻꌰ掐ꙷᑎ占᪐೿ᄰ᩻뱵ᾞ꯿広ᆗᅻŢ벀ᾞヿ那姑娘忍著笑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傛ɛ〰只說得兩個字，又復笑起來。總理捜ꙷ풏ぎ}᭎౧譓ꎉ낐⡸魗子਍葎??쮖쎆ಞ䇿ね魒子尖兒਍౎??偑靽፟ፗ剗葑౶ዿ콐⽐ས쩜婳剳魑⡣ൗ上面，還有兩處被蛋黃把胡子黏連起來的。因說道：「傛퉛蚚Ɏ〰便回頭叫手巾。誰知蛋黃有點乾了，擦୎虎ɏ瘰葝Ŷඐ上洗臉水，方才洗淨了。ഀ
　　ഀ
此時當差的早把一盤湯，送到那姑娘跟前。督辦便道：「請吃湯。ꌰ玐偙졛꥓坣౓ᇿ虻N͎卧᪐೿ᄰᅢ噐ᝮ潓⽮鵦葕౶仿是吃的。젰卓᪐೿Ｐ偶??潶౮??虖ｏ뱢傞󦱶ᾃヿ說罷，拿起湯匙喝湯，卻把湯匙碰得那盤子「砰訇砰訇舰ｎʗ鴰豕虛౎蓿ঐ??閞偞౛훿筎㹓୥潎᥮౓??䮖｢睢偶虛鵏ౕ烿絠詙偶쭛⢄쥗ඁ上。這回卻是督辦呵呵一笑，引得陪席眾人都笑了。那姑娘道：「喝剩下來糟蹋了罪過的，你家！搰䉫癦葝흶虓㵎پ葴⥶達౔諿Ѣ메葎??䢃屑P屎౐䣿詑ꍢ톐ᡙ͚葔Ŷඐ上，好等後來一齊吃，一齊完，於是收了湯盤਍뭎౓ǿඐ上一盤白汁鱖魚來。那姑娘怔怔的道：「怎麼沒得筷子？挰ꙷ厏᪐೿̰❔??⾃⡦u쥒͓葔౶仿用筷子。ꨰ瞊౿죿홓??䶍葒v쥒౓ᓿ景홽୎ɷꌰ톐ᡙ鱚㙧艱학ﵬΈ虔Ɏ笰楓虒N땎婫ඛ脊骨吃繎౭靓⡟䭵｢睢蚍⹏虔졎⹓ɔ㴰پ靴᩠೿혰ݎ虜⽏捦ꙷ蒏⩙⩙ౙ쫿⥎䡙홓坶➄ᆛ煻ᾊヿ又뽎奏홥౎볿⽥졦⥓達癔葝౶豎쁓鉣६ꡧ⶚蒘晶ꍽ톐ᡙ͚ɔ瘰葝㚁ぱ??㽞??枕뭱虓Ɏ뀰ぷ豒號౏Ͽ坔⍎ᥪ坽鴿，他卻又拿起那張紙來，舐了幾舐。一時吃畢，喝過咖啡，大家散坐。有兩個本公司裡的人請來陪坐的，都各自辦事去了。那姑娘也告辭走了。ഀ
　　ഀ
此時只有督辦、總理及督辦的舅老爺在座。這舅老爺是從਍睎??垍蚄葏ɶर멎捎健鉗잕ʊꌰ֐Ƃ㪀뽲协᪐೿҈號葏᥶ஐ텐ᡙ὚響靼衟şヿ督辦道：「這是女孩子的憨態，要這樣才有意味呢。㴰پ르䵥ୢ護얉扠౟⳿虧彏湎ち捒ꙷ첏홚靎౼쫿靎號摎kಊ뿿㹏୥虎썎ɟ箁䝳썡ౡ諿艢啙뭏卓絢ಀ苿啙㵏멣뭎꩓ಊ苿啙홓虎୏౷ÿN﵎ꪐ蚊Ɏ젰卓᪐೿ᤰ톐ᡙ鍝ㅽ蚊멎뙎虛౎ᇿ腓暉홽??肞傒౛홓N蚐婎ౚ훿ᅎཐ㙜멢뙎౛৿虧聎傒౛ᗿ홠乎答應麼。並且可以許他女婿，如果肯退婚時，看他是個甚麼材料，就在公司裡派他一個事情。我想又有了銀子，又有了事情，他斷乎͎乧肯的。挰ꙷ綏蚀N橎u麊ಊ㭟靭य़녷㲂ᅷ౻꫿厊᪐೿ᨰᵙƋ믿쎌靟衟ş䛿⽏ᅦ葢ঐ୧⅐굱䭓䉎౬䋿恬腏ꚉ㆏鹜ὟꚐಏ멖ᅰॢ鑎⥎ㅙ腜ら൒上海去的。㴰پ却᪐೿㄰⽜ꩦႊ虢౎忿腎உ୷健䩛ɕ〰督辦笑道：「我們吃了一輩子洋務飯，還信這個麼。說定了，一乘轎子擡了來就完了。㴰پ⍴⎐咐쥻ɡ瘰୵ю掁譥ʕ0਍
　　ഀ
這回得了他兄弟的電報，멎碉ꢑ쎘籒౶九得拿自己拴在電報局的電線਍౎ÿ୎偎ㅛ卜ぢ≒뭓䵓絢ə멓ぎ汒뮈体ౕ쫿⥎ⱙ汧॓睧徕㥬讂銕६ɧ묰虓N͎౧??虖꩏⾊睦徕㥬宂孒⡒⥦譙蚕౎쫿⥎൙上午到了一艘，要後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。夫人低頭想了一想，便叫人預備馬車，連忙收拾了幾件隨身衣쩧덓⵨熘罧ಉ㛿虞楎୑Ő부做౛僿ൗ上馬車，直到本公司碼頭਍౎෿上了那長江輪船，入到大餐間坐下，便叫請船主，請買辦，誰知都⡎㥗ං上。夫人惱了，叫快去尋來。船਍譗멎䥎譻⾉捦ꙷ⮏멙౎苿啙扏啥힐ౢ뿿??坟ڄⵒ뮘୓ɜ搰䉫⽝婦൦上八點來鐘的時候，夫人等得十分焦燥。幸得分頭去尋的人多，一會兒在外國總會裡把船主找來了。見了夫人，自然脫帽為禮。怎奈言語ᩎಐ⯿멙꩎蒊煶ಊ㧿㮂N当絎亀懂。船主便叫了西崽來傳話，那西崽又懂一句쉎a葓౶꫿亊完全。夫人氣的三尸亂暴，七竅生煙。船主雖然쉎煡ʊ⌰牬⾂୦靷著虑葏౶죿乓知他惱些甚麼。那西崽傳話，只傳得一句，說夫人要馬਍譎㦕뮂≓᭓俿확멎坰᪄뱵讞౎翿㶉졝❓些清楚。船主一想，船਍葎ꅶ譻ᕓ푠罫㶉絝??ಞ뿿罓㶉뭝ꅓ譻౎俿佐ꅐ譻彎ൎ上岸去了。ഀ
　　ഀ
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，幸得茶房在妓院裡把買辦找來了。夫人一見了，便冷笑道：「好買辦！督辦整個船交給你，船一到了碼頭就跑了！萬一有點小事出了，這個干紀誰擔待得起來！0煓螊靖띟Ꚍ亏敢答應，只垂了手，說得兩個「是地ɛ⬰멙졎卓᪐೿ᄰॢ腧쪉譽앎ౠ臿ら≒ɓ怰ｏᅦ덢煐ಊ㥓㮂獎㭓譒㦕閂뮍౓ᇿ??회ॎ䍎聓傒౛홓魎ⅎɫ〰買辦聽了，⽷啦䥏腻讉౎虠N占᪐೿謰㦕⾂륦፛౦⯿멙꩎牎ಀᗿ홠扎乥開！只是還有半船貨未曾起਍౎臿䦉๻⥦睙貍虛ꡎಌ䷿譎鞕扟ɔ〰夫人怔了一怔道：「就帶著這貨走，等回頭來再起，N⍎뱪ᾞヿ買辦想了一想道：「帶著貨走是可以的，只是關਍腎즉ٖɕᤰ誐敖腓暉홽祈Փ౺ヿꍒ誐㊐졓腓暉홽㉎Փ᭺䧿??ⵖ蚘౏ꏿ誐좐腓憎Փ౺᧿誐좐腓㊉Փ᩺ᇿᅢ結絶멎ൎ上那些冤枉稅，何犯著呢。਍彎虬葏졶ﵓ⾐ὦꡗಌ仿比洋貨，仍復退出口有退稅的例。單是這件事為難。⬰멙华᪐೿怰豏㥔㮂꩎ꪊஊ౷॓ᩧ뱵햞偬䙛콕ʑ〰買辦便先㥜㮂꩎ຊ虦⭎멙腎횉獎㭓譒㦕ಂ??회ॎ䍎聓傒葛煶ʊꨰ蚊౎죿詓葢ঐ䩧㥓ꢂ⪌睧貍葛煶ꪊ蚊౎賿화䙎콕ʑ㤰㮂絎ꪀঊ१䍎聓傒౛㚁ɱ鹪ɟ젰虠N占᪐೿猰㭓⍒Ა譙Ვ睝ꢍಌᕓだ⥒깙彎睎貍虛᭎矿貍虛ㅎ譎㦕ʂ꠰뾖ᩏ뱵➞譙౎忿乎在乎這一夜。只是這件事要公司做主，我們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ɜ〰買辦道：「督辦夫人要特開一次船，公司也沒有呎쥻䭡َɴ〰船主點頭稱是。買辦把這番話轉⭜멙꩎蚊Ɏ⬰멙华᪐೿細ౙ緿řꏿ벐悞ᅏㅐ??뮞ꙓಏÿ扎᪗ནౝ﷿₀䩙᱓瞈貍給ə〰買辦聽了，方答應一個「是地౛??ꭖ膎炉ʍ⬰멙졎体协᪐೿ﴰ⢀⥗깙䵎睒貍虛౎ᇿ赢??悌O䍎聓傒ɛ뭟祓睞ɿ〰買辦答應了，連忙出來，自己到公司裡說知原委。公司執事人聽得督辦夫人要開船，⽷啦䥏❻譙౎抈啥힐ౢ靓譣쭏??ಕㇿ??歹ɓꌰ랐Ꚍ좏ٓ镒卢籢멶뭎譓㽨聢ಕ죿뭓繓ꅢ奻蒂౶ÿ扎??籢ⵝ뮘ན᭝㧿㮂彎华籢멶뭎୓❜ᥙŏ谰᥎౏⟿쩙Ǝ谰쩎ಎS譎??㥖ႂ馘᭐⟿ᥙ??虖虏౎뿿멓덎ѷ㑔䭬ౢ⟿쩙??虖虏౎뿿멓덎ѷ歔⭰ᩙÿ䉎鍦??艟睎蚍ɏ估佐㽨譢蚕౎ꣿ妌讂蚕౎࿿彝ぎ青也少了，那兩個收籌的卻還沒有找得來。當時帳房裡還有一個人未曾਍롎౜럿Ꚍ誏홢虓౏盿虵㙎䱥獼犁ᮂ㛿౱ꅓ靻_୎奐౓蓿ঐg୎౐럿Ꚍ뾏핝睒䮍虢ɏ細??䁟౔᏿䊘艦᭎᭽౽䃿ㅔ䮊牎➀屙ŏÿ਍
　　ഀ
夫人在船਍彎⽎橦垖᪄떐乛寐。到半夜裡，忽然想想，叫一個老媽子來，交給他一個鑰匙，叫他回公館裡去，「請金姨太太快點收拾兩件隨身衣で㥒ං上來，和我一起到漢口去；這個鑰匙，叫金姨太太開了我那個第六十五號皮箱，箱裡面有一個紅皮描金小拜匣，和我拿得來，鑰匙帶好。İ부做呛쥻뭡虓Ɏ丰蚐N??ᢞ蒔䉶ᥦ౐퇿⩙⩙鱙㙧㙱虞ꍎƐ부做偛걗쪙蚎虏Ɏİ부做癛ぢ㥒ං上，與夫人相見，交代了拜匣、鑰匙，夫人才把接電報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原來督辦公館的房子極大，夫人接了電報，眾人都﹎卷ಐ卷⮐멙塎቎偠虗걎쪙搜聑ಕ죿乓知到哪裡去的；及至馬夫回來說起，方才知道，又멷虰ᩎ뱵ಞ臿禉ᩞ뱵ಞ䃿摎䉫⭦멙屎金姨太太追述一遍，金姨太太方才明白。陪著夫人閒談，一會走到外面欄杆਍୏౷ÿ͎ᕧ띠虑౎죿S蚐??虖ɏ脰憉憈靷坟಄絓偙⡗ꍗಈ仿住的掏出金錶來看時候。真是「有錢使得鬼推磨రヿ虒󣩖㭎ᡒ䊔ᥦ౐譓랉Ꚍ㊏蚐??꩖᪊೿꠰瞌貍虛౎곿඙上開船了。鰰㙧統鞀睟⢍犓ಀ퓿犍ಀ﷿葟絶剬ಈ????さ的響了一聲，船便移動了。此時正是正月十七八的時候，乘著下半夜的月色，鼓輪出口，到了吳淞，天色方才平明。這夫人的心，方才略定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老夫欲置房中寵，娘子班來水਍쵎ʎ脰灷蚍繎䉞륦づ≒౓ヿ≒䭓豎౟죿⽓쁦뱎얞扠౟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果然好快船，走了兩天半，早到了漢口了。漢口躉船਍葎멶౎惿悐ᮐ譧蚉虎㥏ಂ뿿潏睢蚍흎健ɛ㸰멷᭎譧蚉㥏᪂ᕵಏ﷿䆐ٓ酒ᵵʊ☰ᑎ靎驻쩛⥎乙是有船到的日期，⾉啦䕽ɥ蘰㥏??톙規㦎ಂ鑶蒖ঐgࡎᩎ恙ಐꏿ랐Ꚍ뾏ᩏ⡐㥗҂൫上，和躉船司事招呼，高聲說道：「快點預備轎子！督辦太太和姨太太到了。譓͎虔N婎ಚ⏿??멓뭎詓换ꙷ蒏ꁶ扽❔乙쪏㵓پ葴쵶抅顔乛쮏蚊౏盿멝䥎??咘葙뭶虓Ɏ譓⍎??멓홎禎﹑ၳ葢նꉽ౽�襮㦎ං上張掛起來。一面將閒雜人等，一齊驅散；一面自己和同事幾個人，換了衣帽，拿了手本，來船還隔著一尺多遠，便一躍而過，直到大餐間稟見請安，恭迎憲太太、憲姨太太。公司裡面此時早知道了，督辦䵎͑虔N婎ಚ仿知為了甚事。ഀ
　　ഀ
總理自從那晚਍͎虔❎??䮃豎౟⇿e౥ㇿ卜籢멶虓ꍎ톐ᡙ葚Ŷ傀虛౏홓뭎繓坢龄鉓ౚ믿꩓ꪐಉ僿쪖⥎Y⥎䭙李??煖ʊర혰⾂꽦ಐᇿᥢ번蒌횐N繎ᑶ≟ಓ⛿ᑎ⡎汗抈覗湛홿N୎譐᭎훿⾂书肯，我卻另有辦法。ꌰ톐ᡙ葚Ŷ傀౛⏿⎐咐쥻坡뮄虓Ɏ〰虒୎䡎౓뿿㙏虞홎ꍎஐ⩐﹧ၦꩢ蒉獶罙虚౏篿⽓୦結쥶ཱྀ豜Ὗɵ謰蚉㵎پ౴뿿㙏൤上前，打了個千道：「謝你家栽培！㴰پ㡓虏N㡎䭏ౢ俿ꍕ톐ᡙ葚Ŷ傀卛᪐೿혰ㅎ⽜恦葏獶罙뱚ᾞヿ姑娘的老子道：「起頭是我的女婿，此刻他退了親，就⽎葦ꝶ౔惿뙏śヿ總理問那後生道：「你是肯退親了麼？谰Ὗ卵᪐೿ꬰꪃ蒊銐ၬꩢ蒉౶ㇿ⽜ၦ乢蚐꩎ಉ揿ꙷꪏ膊ಉꏿஐ扐卥ஐ乐字，你家！㴰پᅴ虻Nᅎ౻癓葝ぶ㍒㽞홢S繎ᑶ≟蚓ɏ㴰پ존体豕Ὗ卵᪐೿怰ᅏ虔婏ᩐ뱵蒞ὶヿ後生道：「向來在森裕木器店裡當學徒，你家！㴰پ却᪐೿⽓硦⡛⁧ὓヿ後生道：「⽎ɦ혰뙎葛⡶桧ౖ﷿⾐鹦䭬蚐葏ɶ〰總理道：「那麼是學寫算？谰Ὗ卵᪐೿⼰౦惿뙏śヿ說話時，當差的送來一百弔的錢票。回道：「師爺問，出在甚麼帳਍὎ヿ總理想了一想道：「一百弔錢，雜用帳਍ꡎ뾖ꍏ䙎㙻乞뮐ㅓ⽜虦Ɏ〰當差答應：「是。ర??ⵖ㆘灜ʍ㴰پ존ᩓ೿蘰ŏヿ，當差回來站住。總理出了一會神道：「再去拿一百弔來。這一百弔暫時宕一宕，我再想法子報銷。瘰呝쥻뭡虓Ɏ㴰پ詴≢梓晹ݽ貂Ὗ卵᪐೿ᤰ繎ᑶ≟ಓ替恽ᙓ꩙ⵎꪘ讉Ɏ〰後生連忙接了，又打了個千道：「謝，你家！㴰پ却᪐೿怰᥏榐偛葛ঐ??ྞᵡɠ怰㡏虞灏炍಍ᇿ띢뾉୏汷葓睶讀ॎ㩧౿ᇿ㹢恭O୎譐앎ɠ〰後生又忙打了一個千道：「謝，你家！㴰پ却᪐೿鈰譬恎䡏뭑睓ɿ〰後生道：「是，你家！䈰蚐祈虑ɏ0਍
��ꏿ⾐ᅦ乢來管你；但是巴結也走一條正路，甚麼事情絎祙౞᫿뱵熞罧争好送，卻弄一個妖狐狸來媚他老頭子。可是你代他活的၎榀άヿ總理這才回道：「卑職扎ɥ〰夫人道：「別處我ꅎ౻豎损ꙷわ虒≎౓烿虝N敎౫ᇿ体恕ŏヿ總理一句話也回祈虑ɏ挰ꙷ垏홎亖ಐ屖他說道：「你有公事，請便罷。㴰پ九得一聲，站起來辭了就走，到了外面，已是嚇的汗透重裘了。ഀ
　　ഀ
過了一天，便是本公司開船日期，夫人率領金姨太太，押著督辦下船，回਍睎뭭虓Ɏ혰ᅎ୐㥎ꎂ⥎ౙ烿絠⽙ᅦぢ≒ꍓ⥎əᤰ沐抈ಗヿ❗멙ᩎౙ卷蚐᥎譎౎뿿癏婵끐幥ಀヿᙒⵙ蚘꩏ಊÿ멎덎䅐౓䇿멓덎繐౶仿到半天，外面便沸沸揚揚的傳遍了，比਍虎끎幥ᦀ덽葐葶ɟ0਍
　　ഀ
「這十來歲的小孩子，怎麼禁得起這般的嚇唬，只得把羅榮統主僕兩個商量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卻又說ᩎյ婮ɩ԰⪂㩙絲蚀౎듿芍ಖ鷿䙓虣౐ᗿ咐൙上房來，把書僮的話，一五一十륜偙꩛蚊Ɏ蔰使ྛ乬聽猶可，一聽了這話，只氣得三尸亂暴，七竅生煙，一迭連聲，喝叫把畜生拿來。家人們便趕到書房去請羅榮統。榮統知道事情發覺，嚇得瑟瑟亂抖，一步一俄延的，到了਍㽎ɢ蔰使ྛ桓葠걶奔全玍ಁ䏿屓ήŵⰰ岄ή葵當୿乐了。又說：『我苦守了若干年，守大了你，成了個人，連娘舅也要告起來了，眼睛裡想來連娘也沒有的了！你是個過繼的，要是我自己生的，我今天便剮了你！』羅榮統一個字也扎??呖ɻ蔰使ྛ뽬㙏虞Վ⪂㩙౲ヿ㽦뮈᱓ɤ訰ꍢ䢐偔ᱛ虤祈虑౏׿⪂㩙號N䵎ಐ諿蕢使ྛ⍬l୎筐ū鷿핓멐詎Ţ뚀멛䙎虣౎䣿??卵虢Nፎᮘ㛿豱şゐ⍒뮈౓䫿화ᕎ顟ᆊ㭜멎멎幰ᮗ죿⡓腗剹啓ᚆ൓上幾文，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，๷⍠Ū蚐౎ㇿ虘୎앐荵ɥꌰ֐⪂㩙葲㺐썥也下，恐怕羅榮統還要發作，叫羅魏氏把他送了嵎౛䣿塑୛䡎౨緿홓豎핟乒得手。然後弄兩個本族父老，做好做歹，保了出來，把他囚禁在家裡。從此遇了一個新官到任，便送他一回嵎ɛ怰꩏ᦊ譎ꑎ襑乧冤枉呢。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我卷ಐ惿꩟瞊ɿ〰述農站起來，雙手一拍道：「這具䩔화葎౶⿿홦葎꩚ꪉ蒉剶偑ś惿꩏䞊乙奇！ᄰ絢蚀౎仿覺愕然道：「天底下那裡有這種兒子，莫⽎୦虶Ŏヿ述農道：「總而言之，姬妾眾多，也是一因。據那鹽商自己說，有五六房姬妾，兒子也七八個，告他的是嫡出。鹽商自己因為年紀大了，預先把家當分開，每個兒子若干，都是很平均的。他卻又每一個妾，另外分他三千銀子，正室早亡故了，便沒有分著。這嫡出的兒子，꽎ᢀ썵౟⣿뙗予知鬧成個甚麼樣的了；末了，卻鬧出這個頑意來。ᄰ卢᪐೿ᤰ⺐剺偑౛䷿쥢牡Ɗ횐乎孝呢。늏厏᪐೿唰ᝏ乖想送他！他遞了呈子之後，早跑的뭷ᅓ虔Ɏ〰當下夜色已深，各自歸寢。ഀ
　　ഀ
過了兩天，述農的事勾當妥了，便趕著要回揚州，我便和他同行。到了鎮江，述農自過江去。我在鎮江料理了兩天，便到਍睎ɭꄰ띻쥟Ŭ터傑襛䥛⥻ಏ﷿N譶ಉ亁必說。ഀ
　　ഀ
一天沒事，在門口站著閒看，忽然一個人手裡拿著一紙冤單，前來訴冤告幫。擡頭看時，是一個鄉下老頭子，滿臉愁容，坜ᆄ⍢⎐岐홏ౣ㓿ꪈ熊⾊㥦ࡽ⍓ɬᄰ敢併확N౓훿뽎⹏⹖葓౶蚏N䵎ʐᄰ⡢捗讈ꢈྖ轡虣繎퉞உ≭暓홽뭎虓Ɏ??홤꩎⾊㥦ࡽ몂౎ÿᅎ⡔㥗ࡽ䖂作౏仿曾出過門。因為今年三月要嫁女兒，拿了一百多洋錢，到਍睎虭腏ꚉ솏??ಈ뿿ॏㅧ᪊꩙᪉Ţର쭧œ地よ䦑멻౎ۿ뾘塏홢⡎ൗ上海帶東西，這個十元，那個八元，統共也有一百多元，連自己的就有了三百外洋錢了。到了杭州住在客棧裡，和一個同棧的人相識起來。知道這個人從਍睎虭葏౶ㇿ腜??ൖ上海去，這老頭子便約他同行，又告訴他到਍睎띭熌罧ಉ䋿홬ݎᕣɟꌰ몐N쥓䅡౑뿿O౎ご虒ൎ上海去，也同住在一個客棧裡，並且同住一個房間。那個人會作詩，在船਍屎虏楎陑榙ಊヿ虒㽨䉢౦뿿я蚋祈虑౏㙓㾃Ţゐㅒ⡘뮈౓໿⥦ㅙ൘上，便同他登了出來。那老頭子便以為他是體面的了靎葟멶Ɏ젰㙓坞Ƅⶀ傘せꉒ??靽ಈ櫿虒楎捎馈౥ヿ青㍻䉞౦௿≭좓ᩓ⡙虵N豎َ౒泿芋쩙⥎୙≭煉쥐牡⾊ͦ≎ওَ葒౶훿筎⡓虵୎͐≎??鑖Ɏİⶀ傘⽦慦鱫ὕ쁡౯꫿⾊硦杞䞆讐蚉䡎ὑ౵仿然，我們鄉下人哪裡懂得這些法門。過了一兩天，他寫了一封信，交給老頭子，叫他代送到徐家匯甚麼學堂裡一個朋友，說是要請這個朋友出來談談，商量做生意；又給了二百銅錢他坐車。ഀ
　　ഀ
老頭子答應了，坐了車子，到了徐家匯，問那學堂時，卻是沒有人知道。人生路齎葱౶叿絢蚀䩎⥓ౙ篿卓絢亀著。看看天色早晚下來了，這條路又遠，只得回去。卻又想著，信沒有給他送到，怎好拿他的錢坐車，遂走了回去。好在走路是鄉人走慣的。然而徐家匯到西門是一條馬路，自然好走。及至到了租界外面，便道路紛歧，他初到的人，如何認得！沿途問人，還走錯了ᅎ಍??ぺ婒൦上八點多鐘，才回到客棧。走進自己住的房一看，哎呀！絎虙Ŏꏿஐ멐乎見了，便連自己的衣箱行李，也沒有了，竟是一間空房。連忙走到帳房問時，帳房道：「他動身到蘇州去了。İⶀ傘坛蚄╎ౠ俿확灎획葎౶뫿ᩰ뱵⎞ᆐ葢䱶予彧ⱎ虤뭎ɓ㌰㽞卢᪐೿怰ᅏⱐ⽧f睎蚍葏౶ᇿᅢꆈ靻ㅟ᪊ə〰老頭子急的哭了。帳房問了備細情由，知道他是遇了騙子，便教他到巡捕房裡去告。老頭子只得去告了。巡捕頭雖然答應代他訪緝，無奈一時哪裡就緝得著。他在਍睎७ⅶꩱಉÿ䉎졦乓敢就走，要希冀拿著了騙子，還要領贓，只得出來在外面求乞告幫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誰知㒄≶喐ಆ⹝⥺꽙ㅭɖ⨰豷譟艎啙౏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「這姓朱的便沈下臉來，把那帶來的僕從，都攆走了。叫了人來，把那些行李，都擡回自家公館裡去；那兩個侍妾，也叫轎子擡去，居然擁為己有了。這行李裡面，有十多口皮箱子，還有一千多現銀，真是人財兩進。過得幾天，定了案，這姓趙的殺了。撫臺給他開了保舉，免補縣丞，以知縣留省盡先補用。部裡議准了，登時又升了官。撫臺還授意藩臺，給他一個缺。藩臺๷⍠౪卷횐楎୑葐镶ぞ౽멎퍰饙蒍䁶꽢葲橶౿⳿虧牏몊౫㛿౱펀ㅙ葧⽶홦ꒁ౎仿應該出他的首。若說是為了國法，所以公爾忘私，然而姓朱的卻又明明為著升官發財，才出首的，所以有點看睎ᦍஐ멐Ɏᤰΐꭧ賓膁暉홽㩎౿徭ঁཧѡ_୎㪂晿홽౎ㇿ표홙牎虿N୎坐??鱝葞ꝶ⍝ɾ0਍
��᪊뱵ᾞ뿿⽏ᅦ癢䉵彦⍎佡虏Ɏ혰ｎ睢ᆍ??晎홽葎୶≭ಓ⣿썗൪上摜了兩摜，是一塊啞板。這才懂了，他要和我說਍睎煭ಊ꫿ᦊ䩎୘≭⾓幦偕౛죿꩓鞊也正，便說成一個『俄基』了。瘰୵꩎ᆊ虻N͎౧ᇿ乢知繼之叫我到廣東，有甚要事，便即夜趁了輪船動身。偏偏第二天到鎮江，已經晚਍歎??ᢞಔ௿坷亄能過江，我也懶得到街਍뭎虓౎ㇿ⡜襗㦎ං上住了一夜。ഀ
　　ഀ
次日一早過江，趕得到城裡，已是十二點多鐘。見了繼之，談起到廣東的事，原來也是經營商業的事情。我멎ᆉ卻᪐೿ᄰⱢ虧⽏୦聐葦౶훿ꪖ⾊ᅦὢ虵葏ⅶཱ텡呹，然而困在家裡沒事，總䵎腑炉ᦍ鶐ʍℰ葺텶蚍祈虑౏䟿讐➉౔ㇿ詜蚋୎啐쭞౓᧿纐瑞⽦試蚋୎䙐뙕虛Ɏ〰繼之笑道：「豈但是商家，還是個江湖客人呢。你這回到廣東去，怕要四五個月才得回來，你艎䡙??坖걓N䥎ಏ壿塥뙥㡛赞뭑ɓ〰我道：「這倒앎౟୛??뭖౓䫿㑔牎뾀虏Ɏ〰當下繼之檢出一本帳目給我。是夜盤桓了一夜。ഀ
　　ഀ
明日我便收拾行李，別過眾人，仍਍䆂乭徐뭬౓臿蚍୎㑎㥬ಂ췿ぎ൒上海，又添置了點應用東西，等有了走廣東的海船，便要動身。看了新聞紙，知道廣利後天開行，便打發人到招商滬局去，寫了一張官艙船票。到了那天，搬了行李਍㥎ʂᤰஐ㥐蒂顶奛ಂ⿿⡦套抂蒗౶ዿ彐㵎ɟ瘰⥵䩙᱓讈㦕ಂ쫿⦁깙睎蚍౏鍝墳虑㍎??౓烿蒍Ŷ悀蒐虶Ɏ鰰靕ꡟ玘橞屭ಗ鋿譬뽎⡏套抂掗敥ɫ〰虒ⵎ䡎䉓ᥦ౐୓w୎멐౎﫿坤㕎ཟཛྷ፜䱗౨⣿套抂Η剔ᮑ賿ᅔ??籢睔蚍౏쯿侊處퍎ཙ౬卷횐퍎乙౧뿿⽏ⱦ㥧랂Ꚍʏ배⽥❦뙙塛읥瞊蚍ɏᄰ癢㙐佱睕ᦍඐ上海到廣東，坐大餐房收多少水腳。買辦道：「一主一僕，單是一去，收五十元；寫來回票，收九十元。這還是本局的船；若是外國行家的船，他還情願空著，왎ⵑ୎멗偎扗ɔ〰我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뜰Ꚍ厏᪐೿ᤰ徐⽎ᅦᅢⵐ୎멗횁葓ɶरg??ౖÿ୎ᩐ뱵춞肎➕멙౎㛿坞뚄㝛౷僿虗❎ၙ㾙ɢꌰ??⽖ས⥙ౙꏿ䶐쵏肎ಕ䧿坑඄脊梁，光著腳，坐在客座裡，還要支給著腿，在那裡摳腳丫，外國人看著，已經厭煩的了靎號Ɏ✰ၙ鎙Ⲉ虧饏坐㒄셬౞쇿聞ඕ上有鑰匙，男女可用的，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馬桶；用了，舀了，洗了，就拿回他自己房裡，倒也罷了，偏又嫌他濕，擱在客座裡晾著。洗了裹腳布，又晾到客座椅靠背਍Ɏᘰ୙멗譎蚉౎❓乙答應了，把他們攆了出來。船到了਍睎౭㧿㮂뽎く䱒ಈ诿蚉❎౳??虖᥎譎Ɏ鸰摟ᙫ୙멗뙎葛㥶ಂ뿿乏准中國人坐大餐房了。你說這⽎ⵦ୎멗횁葓뱶ƞヿ我道：「這個本來太콎⍐虪Ɏ㘰౱ᆀᅢⵐ୎멗乎見得個個如此。뜰Ꚍ厏᪐೿ᤰஐࡐ虔ᅎᅢ煞멧N煓ಊ໿0୎ཐ??亖好，帶壞一籠』了。0਍
　　ഀ
安息了一天，便出去勾當我的正事，一面寫信寄給繼之。誰知我到了這裡，頭一次到街਍뭎灓炍಍ㇿ䝜讐蚉N끎幥ʀᄰ灢ろR鵎坨ಈ᧿鶐坨婓饐𤋮ɗ餰𤋮ൗ上有一所極大的房子，房子外面，掛著藥房的招牌，門口虗乎少的人，像是看熱鬧的光景。我再走過去看看，原來那藥房裡在那裡拍賣，所賣的全是藥水。我暗想這件事好奇怪，既然藥房倒了，只有召人盤受，哪裡好拍賣得來；便是那個買的，他⽎警㾅ౢÿ깎U깎葕㒅띬뮌౓嫿ᩐ뱵択ɔ挰⡫坠಄譓횉졎ݓ坣榄녑쵻뮅荳葴虶쵓ɢᄰ͢虔N婎ಚ響ᙠ୙㾅葢轶౷췿⽴??퉶蒅౶৿繧⹞葺⾐ᕦᎏ书肯賣，必要外國醫生開到藥方਍䵎꽢蒌౶໿뱠從芀쵎瞌蚍扏ɔ搰䉫ᅦꭢඎ上還有正事，뽎ᩏ㵙౤୓虷N୎뽷灏蚍Ɏ0਍
　　ഀ
「ᩎ繙⥞ౙ䃿ﶃ᎝荪虒䅎ⱓ肄傒虛౏죿㹓虭N୎㍐㽞虢ɏ??孒뽏홏禎Q捎ॢ䍎聓傒聛號葏詶颃ౢ홓㙎塥౛臿⾉ᩥ뱵⢖౵ꅓ뭻홓ɓ鸰摟ݎ??⢖౵??孒뽏乏過問，天天只忙著定貨催貨，鋪裡慢慢的用਍䅎ᩓ୙ᥐࡏʊ??孒၏ぎ佽ౕ篿鉓६g୎쉐靡ᙟ୙煗ಊ跿鞊ᙟ୙块葛ɶ䀰ﶃ᎝幪鞀౟뿿졏ꙓ蚅N୎쉐ୡ蝭葥虶᭏??孒͏횀N͎ಀ꫿⾊홦葎⭝乙夠用，腎ʉ젰卓᪐໿丰過起頭個把月忙點，關著洋文的事，我一個人來就是了。』荀鷽樓見他習勤耐勞，倒反十分敬重他起來。過得個把月，勞佛䁜ﶃ᎝卪᪐໿ᄰ葢鑶ⱎ임Ⲍ౧멖䕤ὑཱུ睡讍ಉ鍝}䩎ﾟ뭢驓虛ꡎ蚌Ɏര尊款十萬，我托個朋友拿到匯豐存了。我本要存逐日往來的，誰知他拿去給我存了六個月期，真是誤事！昨日頭批定貨到了，要三萬銀子起貨，只得請你暫時挪一挪，好早點起了出來，早點開張。』荀鷽樓滿口答應，登時劃了過來。到了明天，果然有人送來無數箱子，方的、長的，大小䥎ɻ??孒捏蝷ѳཔᥜࡏ變놕౻诿蚕祈虑౏﷿⾐Ѧ⹔葺㒅౬ÿt葴ﵶඐ上了架，登時滿坑滿谷起來。後來陸續再送來的，竟來쩎譓蚕౎诿蚕彎鉎६뙧偧㹛虥౎靓ﵟڐじ豒ⵟ㽨뮈౓돿뎍ڍ虘N䭎停ɛ䀰ﶃ᎝彪虎୏녷❱ಛ죿SN低ൕ訊，這是甚麼，那是甚麼，勞佛也一一告訴了。ഀ
　　ഀ
「正在忙亂之際，忽然一個電局信差送來一封洋文電報，勞佛看了失驚道：『怎麼就死了！唉！這便怎麼處！』荀鷽樓忙問死了甚麼人。勞佛把電報遞給他，他看了，是一字赎鞊葟ɶ??孒뽏䩏㑔횊华᪐໿餰⾙❮㾅୎㵐پ䵴蒅ꭶᾑ౵훿⽎ᅦ葢絶୙쭧౓߿虜ᅏᥢঈᩧᅙ譜౎蓿悐횗歎??扟౔냿홷쩎⥎筙虫Ɏ혰葎究톐ౖ훿筎豫౟ᅓ뭢ꭓ䉦َ홴葎睶涀ɩ⠰ꑗ앎ൠ上，又靎也去；這一去，最少也要三個月，那外國派來的人才得到，這裡又有事，怎樣呢？』荀鷽樓也愣住了。ഀ
　　ഀ
「勞佛想了一想道：『這樣罷，我到香港去找一個配藥的人，到這裡代了我罷。』帳房道：『這裡沒有人懂話，怎樣辦呢？』勞佛道：『這個腎쪉౽ᇿ繢b୎쉐ⵡ୎煗蒊虶ɏ䄰ٓ繒乢著，我叫他帶一個西崽來；你們要和他說話，只罜㶉꩝ㆊ⽜ɦ細⡙॓१୎ࡐ౧ᇿㅢ虜葏ɶ༰䀰ﶃ᎝佪확饎⾙ꍮ➐㾅⽢ᩦ뱵??䱢౲??孒くざ镖镔꩔蚊୎ᙐ୙呗字道：『中國坔ᩓ뱵ಞᇿ形ᡎ亊大清楚了，等到了那裡，寫信來通知，以便通信罷。我今天要坐晚輪船去了。』說罷，取出許多外國字紙來，交代給帳房，一一指點：這一迭是燕威士，這個貨差ᩎㅙ腜ら葒虶᭎᧿⾏驦깛ౕ᧿抈ꎗ纐㕞⽟ﭦ骖葛౶ꏿ纐㕞⽟驏葛᭶௿䱭ᢈॐ핧űŘ蚐౏뿿絏絙㙙୥౎叿葢횐??깖ᙕɦ젰ｓ謁Q捎顢偢虛౏䇿ٓ乒쵡蒑ꑶ华᪐໿ᤰ㆐⽜ᅦꍢ꒐變୎쭧౓塎⽛偓蒌䅶ⱓ肄傒葛塶穛౤⿿♦☠T⥎塙葛౶揿ぢ♒☠T⥎ౙ뿿く虒济୑ࡐὧ౧惿뽏뭏??ൣ上一個逐日往來的折子，以便隨時應用。』荀鷽樓拿起折子一看道：『怎麼我存匯豐的存摺，⽎ᥦஐ⍐偪Ὓ࿿??孒协᪐໿⼰偓墌穛Ɽ虧ॏ楧⹑᩺ÿ⹎⡺晵⵽୎멗葎౶ÿ⹎⡺晵ᙽ୙멗葎ɶᄰᥢஐ⽐塦b୎ᙐ୙ୗ쭧뭓塓葛౶䃿豎⡔晵⵽୎멗葎楶⍑虪Ɏ༰??孒ꑏՎ婮౩忿乎帶甚麼行李，只提了一個大皮包，便匆匆਍婎⩦㦏も饒⾙뭮虓Ɏ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這個甚麼勞佛，難道知道姓荀要來兜搭他，故意設這圈套的麼？ذ䭴华᪐೿ᤰነ乐見得。他是學醫生出身，有意是要開個藥房，自己順便掛個招牌行道，也是極平常的事。等到無端碰了這麼個冤大頭，一口便肯拿出十萬，他便樂得如此設施了。像這樣剝削來的錢，叫他這樣失去，還᩷ᅙ멜쵎䭢ㅢ扟ɔ〰ഀ
　　ഀ
正是：悖入自應還悖出，且留快語快人心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五十六回    	施奇計姦夫變兇手　翻新樣淫婦建牌坊ഀ
ഀ
何理之正和我談得高興，忽然一個茶房走來說道：「何先生，去天字碼頭看殺人뭎ὓ㏿㽞乢䡧ὑ鍝뭽虓Ɏ〰何理之道：「殺人有甚麼好看，我뭎ɓ䘰乏知殺甚麼人？㘰㾃卢᪐೿㄰⽜멦୔ᩐ뱵厂ၢ??葢ྲྀ屙멏Ɏ〰何理之道：「我୎ɷ〰那茶房便去了。我問道：「甚麼苦打成招的？豈⽎f୎ꑐ襑䡧偨뱛ᾞヿ理之道：「論情論理，這個夏作人是可殺的。然而這個案子可是冤枉得很，乎꾐虲豎葙䡶偨౛໿뱠몞靫홟扎ɔ〰我멎綉悶道：「依律，強姦也乎⾐୦幐橽౿ᇿᡢ鞊絟콙葐⾐幦᥶扐౔໿뱠㆞蕜呿ၾb୎걐橥὿䣿二是一件怪事！ذ䭴华᪐೿ᤰ⾐硦晙葚ⱶ⭧婙葐ࡶ块əꨰ瞊蚍졏⽓f읎睻熕᪊ÿ਍
　　ഀ
「有一回，李壯有個本家，也到新加坡去，見了李壯，說起這件事，說的千真萬真，並且說夏作人竟是住在他家裡。李壯聽了，忿火中燒，便想了一個計策，買了一_౒槿詑⽢fཎ⅟灱葵౶뿿䑏蚖㥎??뙖ɛᤰ亐ⱘ虧⽏f୎쩐쩺戴ꭑಎ??㞘灼속葘⭝⽙衦齟葱ɶ鸰䵟멖꽰虲䡎౨飿鱛腞䦉홣౎䷿͢炐ろ끒ꁥ慒౗㧿浥鍩䙽ౕ䗿㙜ᩱ虙繎୞≐ʓ谰號譏앎띤虑౎맿䵥??뙖ज़蚑㙏꩚蒉ɶ혰摎橫??ざ뙒ज़಑䣿乑到家，在外面捱到天黑，方才掩了回去。又㉎肐ಕ䣿獑ꮀඎ上屋，在天窗਍᭎୧N୎౷鳿㙧ୱ護ྉ屙멏⡎ꍗ貈ꍔ䚐ᡚ屚面說話，猶如夫妻一般。他此時若跳了下去，一刀一個，只怕也殺了。他一來怕夏作人力大，殺他핎᭒賿虎ㅏ⽜멦虫౎忿腎ら顒ㅛ멘硫ౙ퟿虓὎⾊౽蓿膐誉bɎ㒘乢蒐ꁶ㵽偞繛辶虑ɏ䀰홎⩎﹧??虖䭏䡎౑ၝ骘୛ࡎ嚊ɻ0਍
　　ഀ
「李壯等他去後，便打開一個皮包，叫那婆娘道：『你來看，這是甚麼東西？』婆娘走過去彎腰看時，他『颼』的一聲，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長的雪亮快刀，陜襮ꡕౖ魶R㩎ɒꌰ䚐ᡚ詓靕_牎຀츰པరꏿຐ䀰པ地葛亐曾喊出來，便往前倒了下去。李壯又在他左手਍Ŏ譝඀上，搠了幾刀，那婆娘便一縷淫魂，望鬼門關去了。李壯卻拿夏作人的辮子，纏在死婆娘的右臂਍᭎諿橢୒虎葏vⵎಘ替홽⡣䭗ʈ䴰띢⍥葬䉶ᥦ౐䯿덢蒍⪐桧౐仿홎虣ⵎᮚ죿ｓb⁒虤홎蒚䭶楢Q᭒죿ｓ葝䭶佣홏葎䭶ౢ䧿홻쵎虐䵎㹢ɥ褰湛屿癐౵諿ꭝඎ上整理潔淨，已是三更多天了。他提了帶回來的皮包，走了出來，把門反掩了，走出村外一間破廟裡，胡亂歇了一夜。ഀ
　　ഀ
「到天明起來，提了皮包，仍然走回家裡。昨夜他回來時，是在黑夜，鄉下人一到了斷黑時，便家家關門閉戶的了；卻又起來極早，才破天亮，便家家都起來了，趕集的，耕田的，放牛的，往來的人已是絡繹啎౽䃿홎큎坣꺄ն敓兑౧⟿뙙ﵛஐ護횉虎Ɏﴰ䭢??籢౔꫿᪊໿丰❧??虖虏౎绿䉞て葒ὶᇿᅢﵐᡠ悊扏ɔ뀰ꁥ慒ὗཱུ絓Ὑ惿籏ꅶ䪌ɕ༰丰単᪐໿쨰⥎Yづ葒ɶ缰ᡢ鮊ౣ᫿ᵙƋᇿ塢轢葹綐ř࿿舰摙k??籢ご뙒౛ÿ兎葧멶౎﷿卷亐쩘⥎??虖虏Ɏ〰青聟䶕౒ꏿこ䖑౜忿⽎fⱎ蒂??籢౔篿⽓佦虣N詎坢౬卷ྐ屙멏왎⡑抈ಗ쫿橎ᕓ腠麉㑤虸Ŏ௿坷횄ॎ䮂ౢᗿᖏ虓楎୑聎ಕ仿見答應；又叩了兩三下，仍然沒人答應。李壯道：『怎麼這個時候，還睎蚍扏ὔ࿿⠰魵卒虢N୎౎ꏿ肐ຕ䀰པ萰v牎讀蚕౎鿿虓⽏学ꦆ坣蒄ɶ丰䕘??ႈ止炊葵⍶偪卛᪐໿ᐰŕ࿿0扎炗蚍㉎뮐ɓ0਍
　　ഀ
「李壯李㺘멷౎뿿??咘す⍒뮈쩓፤꒜౑꫿ྊ屙멏멎멫Ɏ⍷顾륛䵥面號ぎ??葏ㅶౘ揿腫뮉坓䶚౜俿處乎魓౏뿿㙏虞屎౏﫿칑ୗॎ坶ʚ頰୛虷᥎ஐ앐扠౟໿๦⽦퉦硢ꭙ몈౫ዿ乐覺坜ꎄ䶐陜薙㚀睱沍ɥ地亚䮐豎౟홓୓깎傏㙛??뭖౓ۿ뮍??ར㍙ɘ锰ᙢ㉞뮐౓??節虑꩏쮊핤ʙ頰ቛ占᪐໿र멧䩎虔홎⡎䡗౨ᇿ乢傳他，親來拜他，他倒裝模做樣起來了！莫非是情虛麼！』說著，䥎쭻ಊ뿿஁乎㊏蚐ɏᤰྐ屙멏鱎慕偫ꑽ顎㑛ౘ䋿㡦聞譟౎䃿홎뙎蒈಍飿彛灎龍葱虶౎仿用引導，便到書房坐下。那官本來聽了李壯說夏作人沒了辮子，所以要親來察看的，如何肯空回去。夏作人沒法，又﹎??綈䝙깐傏౛靓詟Ţ䚀葚傚卛虢N鵎䝨깐ಏ??⢈뱗㵭赞抈ᮗۿ??䭟鍎ಕ죿鉓६깧垏偺౛߿ㅜ⡜u㥎텨⶞榘卾虢偎౽??ൣ上衣冠，出來相見。因為有了虧心的事，臉色未免一陣紅、一陣白，知縣已是疑心。相見過後，分賓坐定。官有心要體察他，便說道：『天氣熱得很，我們何妨升冠談談。』說著，自己先除了帽子。夏作人忙說：『앎ş࿿줰ඁ上的汗，卻直流下來。偏偏那官帶來裝煙的小跟班，把煙窩掉在地下，低頭去拾；一瞥眼看見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，멎ㆉ婙厚᪐໿ᤰஐP⽒멦멫葎䩶ŕ࿿༰屙멏륎⡥ꍗꪈ᪊໿丰必，앎ş࿿ర﷿絟蚀᥎煓ಊ᯿㙳ͱ虔N婎厚᪐໿ঈᩧ뱵ὒヿ小跟班道：『炕底下的⽎뱦ʞ༰ꨰ垊಄烿㊍亐灟㢁䭏﹢虢睎蚍ɏ༰屙멏摎䉫썦孟鍝ぽ虒畎??ಞÿ୎護蚉౎蟿靖䉟些附體，汗如雨下，멎ら院睢蚍౏꫿厊᪐໿ᤰ⚐☠ᤠ⚐☠ᤠ⾐끦⚊☠뀠㺊⡥ᥗ蒈ὶ᧿⚐☠ᤠ⚐☠ᤠ亐是我的啊！』這個時候，恰好一個家人在夏作人背後，把他辮子捏了一捏，覺得油膩膩的；因回道：『夏老爺的辮子是假的。』知縣頓時翻了臉，喝叫把他帶了衙門裡去，這把凶刀也帶了去。說著，先出來਍乎뮏虓Ɏ0਍
　　ഀ
正是：世事何須問真假，內容強半是糊塗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五十七回    	充苦力鄉人得奇遇　發狂怒老父責頑兒ഀ
ഀ
理之述完了這件事，我從頭仔細一想，這李壯佈置的實在周密狠毒。因問道：「他這種的秘密佈置，外頭人哪裡知得這麼詳細呢？唰ُ䭴华᪐೿⤰୙譎౎膂몉乎知，除非己莫為；何況我們帳房的李先生，就是李壯的胞叔，他們叔姪之間，等定過案之後，自然說起，所以我們知的格外詳細。ꨰ熊䮊鍎ಕそ虒͎䊘ᥦ౐ۿ䭴捎뭥ɓ0਍
　　ഀ
這鹹水妹從公司輪下來，跨਍≎⢂ಂ᛿つ롒詜ಐ烿絠끙譸虠౏뿿詏楢୑❐깙նꑓ晎홽Ɏ估확᥎T뙎ꉛh絧ౙ惿豏ᅔ孢虢Ŏ뮐౓ᇿ??垍悄灏ʍ虠呏쥻虡౎諿b୎❐葙孶⡢꥗肀ඁ上，一個멺཰??蒞큶⡣䭗ಈ᣿垘ꎄ禐㒞륬灙ʍ瀰ろ虒N啎䆆坓౓ඍ上車馬交馳，一輛馬車，在惲來身後飛馳而來，幾乎馬頭碰到身਍᭎虠╏??荎ಕꏿ誐좐虓虏N᭎ಏ죿荓ゕ속ɥ??ⵖ୎౷仿見了那鹹水妹，呆呆的站著等了一會，還譎らɒ혰썎ⵟ靎᩠೿ᤰ抈亗知是甚麼東西。他是從外國回來的，除了這兩個皮包，別無行李，倘然失了，便是一無所有的了，只怕性命也要誤出來。這便怎麼處呢？虠䩎⥓ౙ蓿亐見來，他便把兩個皮包送到大館裡去（旅香港粵人，稱巡捕房為大館）。一逕走到寫字間，要報明存放，等失主來領。誰知那鹹水妹已經先在那裡報失了，形色十分張皇；一見了惲來，登時歡喜的說祈虑౏ÿ⎏犐ꪀ᪊೿怰὏⽷給멙Ŏヿ巡捕頭問惲來來做甚麼。那鹹水妹表明他譎蚉楎㭲౎ǿ蚐塏㹛蕥ᡟ蒘煶ʊ啝ⵣ厘᪐೿ꌰ벐悞ㅏ최ൎ舊叫他給你拿了去罷。0਍
　　ഀ
惲來便問去看房子뭎౓죿詓띢掌枈剩下的錢繳還。鹹水妹笑道：「你帶在身邊用罷。我也性急得很，要搬出去，我們就去看看罷。배⽥f౎穀虑౏믿୓驷虛N啎ಆ⿿०摎፜൪上，一間樓面，講定了租錢，便交代惲來去叫一個木匠來，指定地方，叫他隔作兩間，前間大些，後間小些，都要裝਍୎陭ᮓ刺≐➓??ﶞ亐要緊，明天一天之內，定要完工的。木匠聽說價錢大也腎쪉౽﷿᪀繁榌蝑౥㚁鉱६乧肯的了。講定之後，二人仍回到客棧裡。ഀ
　　ഀ
惲來看見沒事，便要回去。鹹水妹道：「你去把鋪蓋拿了來，叫棧裡開一個房，住一夜罷。從此你就跟著我幫忙，我每月給還你工錢，푎婫鮂ᕒڏ벛ʞ〰惲來暗想我是甚麼運氣，碰了這麼個好人。因說道：「我本來沒有鋪蓋，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。礰㒞륬卙᪐೿ꌰ벐悞ㅏ乜要去了。0͎౧㛿㾃譢蚕蚘౏秿㒞륬ᩓ譙ꉎɛ0͎ﭧ虭虎౏秿㒞륬虠౏͔ɔ虠协᪐೿ꌰ亐行，你吃完了我再吃。礰㒞륬卙᪐೿ᄰᥢ᪐뱵膞쪉ɽᄰ쭢悊虏歏??౟ㇿ豜쭔ஊᥐࡏⱎಂ⛿乎當你是個下人。虠靓偟ୗ౎͔౔篿멓垉傄쭗乺安。ഀ
　　ഀ
吃過了晚飯，已是਍歎䉰ᥦɐ礰㒞륬虠Nౠ뿿虠ᡏ゘୒ꡭ뮈౓샿虣N㕎蹟୿՗ࡽ౬뿿住虠᥏ஐ結乙好。惲來莫癔饑ౙ呓쥻絡ə礰㒞륬뽙祐虑䅎歓䍑聑ಒ럿蚌楎㕑ɟ젰쁓虣N詎赞᪟⶛౞俿虠絏乙好。惲來也只答應是好的。鹹水妹也買了。又買了一ଡ଼཭镟ⵧಘ맿䵥??ɨ尰惲來道：「你叫茶房另外開一個房，你拿這個去用罷。你跑了一天，辛苦了，早點去睡。虠❏婙厚᪐೿ᤰ纐煎罧ಉᇿୢ坷랄蚌豎䅎ᩓ䍙聑ಒ໿뱠ﾞ虢晏ᅽŢᇿ鉢६ᥧ⺐轺⍹Ŭᕓ⡠虵Nᱎౙ蓿亐止折短一年的命呢！礰㒞륬ᅙ卻᪐೿ᄰ晢虽恎౏뿿⽏恦葏轶⍹౬仿要緊的，你拿去用罷。虠ꡏ塣赢॑౎⇿䡱靓흟虓Ɏ㙓㾃ᙓ譙鍎㾕ౢ諿煢罧㺉絥᭙僿ᕠꭝඎ上髒，把東西都蓋髒了，走਍㉎流蚁㑏ꅬほ륗౥៿虭୎ꅐ౯맿䵥??㽖襢慛ɷ0ᱎ慙葷赶᪟⶛౞쯿蒄텶熑࡜౬鱓靕ୟ썐扟鎖౤響⽻ꭦ虶獎὞⩵१䭧轎ɹ0਍
　　ഀ
從此惲來便住在鹹水妹處，一連幾個月，居然「਍඙尊處優萰౶෿養得他又白又胖起來。然而他到底是個忠厚人，始終襎뱭ꩥಐ⛿絎콙乐知那鹹水妹是女人似的。那鹹水妹也十分信他，門਍䵎蚑楎୑灐ᦔ౓ÿ멎㙎虞N୎౐﫿救⅑ᥱ葹ɶ0਍
　　ഀ
回到屋裡，恰好那鹹水妹⡎뙗౛௿୷䱷൨上小鐘，恰是省河輪船將近開行的時候。回想那苦力之言⽎ಓ뿿く祒㒞륬镙ⵧ誘פֿ౿ﯿ奔虑㕎쎔灪ᦔ౓诿蚕썎聪ಕ鳿㙧歱ͪ乎殌葑㹶虥絎繙睞聓ᦒɽ虠썏ⵟ둎둦艦಍훿虓楎睑᭓蓿赠홑౓ÿ习要拿得太多了，害得他沒得用。又怕他回來碰見，急急的忘了關਍썎聪ಕ????著虑౏諿㽢聢ڕ䮘b㙎᭞鳿靕㽟聢⾕??蚈䡎❟陼蒓౶ÿ끎뽸陏ඓ上了。惲來急急走了出來，逕登輪船，竟回省城去了。ഀ
　　ഀ
回到省城，又附了鄉下渡船（猶江南之航船也），回到花縣。到了家，見了他老子，便喜孜孜的拿出銀紙來道：「一個人到底是要出門，你看我已經發了財了。혰Ŏ傀呛叫阿亨，因他年紀老了，人家都叫他老亨。當下老亨聽了兒子的話，拿起一卷，打開一看，大驚道：「這是銀紙啊！我還是前年才見過，我歡喜他，湊了一元銀，買了一張藏著，永遠捨靎⡟ɵ怰蚈᥏㆐᪊Ὑ꯿広悗⡏ᙗ扙媗虐㝎??뱶ᾞ惿乓要在外頭闖了禍累我！虠⽏Ŧせ畒葩멶౎뿿詏ൢ上項事一一說出。老亨絎㚀౓緿蚀䭎䉎౦᏿䊘०㡎艜둎౦Ͽ앎ὺ奵౱??瞘玍蚁౏ㇿ⽜f獎ಁꗿ⍣㆐⽜楦୑㑐ɝ✰留᩿೿怰᥏岐ήŵ仿安分在家耕田，卻出去學做那下流事情，回來辱沒祖宗！還晎ᅽ뭢筓虫Ŏヿ說著，又是沒頭沒腦的兩三拳。惲來知道自己的錯，扎핥౒忿乎敢則聲。老亨氣過一陣，想了個主意，取了一根又粗又大、拴牛的麻繩來，把兒子反綁了，手提了一根桑木棍，把那兩卷銀紙緊緊藏在身邊，押著下船。在路਍徘乎許他吃。到了省城，換坐輪船，到了香港，叫他領到鹹水妹家裡。ഀ
　　ഀ
那鹹水妹為失了五百元的銀紙，知是惲來所為，心中正自뙽ɠ丰蚐N⥎ౙ﷿譟୎Őⶀ傘౛臿坽횄뱎虢虎౏쏿ⵟ捎⡫乗解。看那老頭子，又⽎汦卝湢ɢ挰腫讉佶ౕǿꢀ䡎玁蚖虎睏౫죿詓剢偑睛聐ᦒ葽譶꩎蚊Ɏ혰禎聑ᦒ౽ÿN??꒞౎㛿豱꩟厊᪐೿ᤰஐ멐鹎摟乫是我的兒子了，聽憑阿姑（粵人面稱妓者為阿姑）怎樣發落，打死他，淹死他，殺他，剮他，我都ꅎ虻Ŏヿ說著，舉起桑木棍，陜虠ⵏ඘上盡力打去。嚇得鹹水妹搶਍䵎虒౏??䮖ꕢ佣ɏ絓鞀౟漰䁖ご一聲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雙手高擎方撻子，一聲嬌囀忽驚人。౓漰䁖ご的是誰，打痛了哪裡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五十八回    	陡發財一朝成眷屬　狂騷擾遍地索強梁ഀ
ഀ
原來惲老亨用力過猛，他當著盛怒之下，巴靎ᥟ୎ㅎ腜傉鱽虧홎葎剶偑ɛ礰㒞륬㙙乤蚐??䮖聢ൟ上一接，震傷了虎口，멎誉處N牎᪀೿漰䁖Ŕヿ一面奪過了桑木棍，忙著舀了一碗茶送過來。又去鬆了惲來的綁。方才說道：「這點小事，何必動了真氣！老爺腎⎉??虘ౝᇿ葢ঐꩧ熊䚊콕抑ɔ〰這惲老亨一向在鄉下耕田，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爺，那裡有人去叫過他一聲老爺的呢，此刻忽然聽得鹹水妹這等稱呼，弄得他週身襎睛蚍ɏ㘰౱ꎀஐቐ⍠䉬⽽⩦潧ౠ뿿꩏厊᪐೿眰虐ㅎ᪊聙ᦒ葽鞐⽻ས譜౎盿ή腷몉虫멎䵎面❻譙뱎ƞ㿿톖恙뽏剏蚙홎౎ᇿ剓횙乎得！此刻銀紙交還了你，請你點一點，我便要帶他回去治死了他，免得人家說起來，總說我惲老亨沒家教，縱容兒子作賊。ꨰ垊಄죿??睺蚍౏督ⵢಘ叿ݢ乜뮐ɓ0਍
　　ഀ
鹹水妹便拿了兩張銀紙給惲來，叫他帶著老子，先去買一套光鮮衣褲、鞋襪之類，惲老亨便登時光鮮起來。又叫了裁縫來，量了他父子兩個的衣裁，去做長衣。因為惲老亨住在這裡뽎౏죿띓蚌N﵎쮒಄홓㙎偲楛୑౐䣿けꉒ侈୏౎ÿ扎୓㽜䭢ɜ丰到兩天，尋著了一處，便置備木器及日用家私，搬了進去。擇了吉日迎娶，一般的鼓樂彩輿，鳳冠霞帔，花燭拜堂，成了好事。那女子在美國多年，那洋貨的價錢都知道的，到了香港，看見香港賣的價錢，以為有利，便拿出本錢，開了這家洋貨店。ഀ
　　ഀ
我打聽得這件事，覺得官場、士類、商家等，都是鬼蜮世界，倒是鄉下人當中，有這種忠厚君子，實在可歎。那女子擇人而事，居然能賞識在牝牡驪黃以外，也可算得一個奇女子了。ഀ
　　ഀ
勾當了幾天，便回省城。如此來來去去，멎争蚐繎୞ࡐɧरg⥎ౙ죿鹓饟⾙偮虗ᱎ㥙もŒ칷ɗ㤰も虒Ŏ덷䉬౦篿乓靠碼頭，只在當中下了錨，⽷ᩦ뱵ྞᵡɠ尰虐N͎౧蛿虏??鑖塎⊂⢂ಂ᛿つ㥒誂蚐᭏賿ॎ䅎୓??ඕ上扦子手，一擁਍㥎ಂ䣿詑Ѣ啔妆術佛౏뿿く奒蚈ﭏ녿ቻ⍐葓ᱶ≤ɽ搰䉫⽦浦ࡑ୧⥥⍙౬㛿䱞予葧᩶ᅵɜᄰ虢聏ᅟ虔㙓^୎깐ն౓燿煽乑過八九寸長、五六十寸高，他們也要開了看看，裡面乎⾐魦䙎꡻㍘깞䭕幎ಘ忿N蚂祈虑ﭏꉿj䵎ᮐ⏿傐著օ౩忿פֿ䥿蚏୏乷ᮐ᫿ꊁ멛葎ꭶඎ上，也要摸摸。有兩起外省人，帶了家眷從਍睎虭౏⣿饗⾙൮上岸，頑了兩天，今天才附了這個船來的，有二三十件行李，那些扦子手便逐一翻騰起來，鬧了個亂七八糟。也有看了之後，還要重新再看的；連那女客帶的馬桶，也揭開看過；夜壺箱也要開了，把夜壺拿出來看看。忽然又聽得外面「訇萰v牎ಀ㻿虥Nｎ஗쵭౩蟿靖멟멎婎醚乵定。忽然又在一個搭客衣箱裡，搜出一桿六響手槍來，那扦子手便拿出手銬，把那人銬住了，派人守了。又搜索了半天，方才一哄而去。ഀ
　　ഀ
我要到外面看時，艙口一個關਍୎멭衎坛಄᛿䭤腢批౫仿得出去。此時買辦也在艙裡面，我便問為了甚麼事。買辦道：「便是連我也卷ʐ뤰䵥㥢㮂㉎蚐౏俿ꍕ??ඕ上洋人，那洋人回說뽎쑏ཬɯ挰⽫书知為了甚麼事呢。ᄰ卢᪐೿鍝ᱽ乤蚐౎໿뱠蒞亐讓我們出去？뜰Ꚍ厏᪐೿搰㭫뭒᱓㑤䭬Ţ欰⭰葙㽶扢౔⟿љ⽽偦ᕠ灠掍虥౎৿ᱧ乤到的去處，所以暫時禁止。ᄰ卢᪐೿嬰䵒ᙢ扙몗ᩰ뱵㺞쵥Ὡヿ買辦道：「關਍㹎멭衎虛㥎誂ಐ仿准舢舨搖攏來。有一個舢舨，筷㭫౭泿腸ᚉ乤蚐౏䃿㹎쵥蝩홖葎ɶ〰我聽了멎䆉ٓ絒悶，這個到底為了甚麼，何以忽然這般嚴緊起來。ഀ
　　ഀ
又等了一大會，扦子手又進來了，把那銬了的客帶了出去。然後叫一眾搭客，十個一起的，魚貫而出。走到船邊，還要檢搜一遍，方才下了舢舨，每十個人一船，搖到碼頭਍虎ɏ배⵸඘上卻一字兒站了一隊兵，一個藍頂花翎，一個晶頂藍翎的官，相停⡗걗趙඗上。眾人਍롎腜炉಍篿ꭓ榈୑顐鵛何ɏ뼰ॏ畧ő乎蚐౏쿿멫ꉎᱪ虤N䵎ʐᄰ깢նঈ१??䍖聑ಒꏿꊐᱪ葤當ő౎뿿ｏ虢楎䍑౑胿譝㹎౥맿㹥ᅥ灢蚍Ɏ瀰ろ坒ඈ上，遇著兩個兵勇，各人扛著一枝已經生鏽的洋槍，迎面走來。走ᩎ಍죿䝓蚐楎୑ɐ0ᕎ炐ろ呒利棧，倒遇見了七八౜忿ॎ虧葏౶忿ॎ聧葟ɶ0਍
　　ഀ
正說話時，忽聽得門外一聲叱喝。回頭看時，只見兩읔Œ⡎䵗譒厕ಐ??垍퍎걘ಙ뇿垙୎ꡐ⚚艶౧�扮妗牱ಂ绿陞₃᪟蒛멶౎㓿坢քɽ놘캂ɿᄰᅢ뽐??ぺ聒뭓୓౷譓貉ⵟ蒘ঐ鑧济㥑걓ಙ곿඙上的人，也有藍頂子的，也有晶頂子的。幾匹馬過去後，便是一大隊兵：起先是大旗隊；大旗隊過去，便有一隊扛叉的；扛刀的，扛長矛的；過完這一隊，又是一隊擡槍；擡槍之後，便是洋槍隊。最是這洋槍隊好看：也有長桿子林明敦槍的，也有短桿子毛瑟槍的，有拿槍扛在肩膀਍葎౶৿큧⡣䭗蒈౶৿൧上了槍頭刀的，有﹎൦上槍頭刀的。路旁歇了一擔西瓜，一個兵便拿槍頭刀向一個西瓜戮去，順手便挑起來。那瓜又重，瓜皮又脆，挑起來時，便破開了，「豁剌0牎ಀ觿虣୎虎౏쳿ႍ͢歎䩑ɘꌰ疐㑑ꪈ蚊NS0Ȱᄰ絢횀᥎౓⿿ࡦꕔ몀畎멿葎其照ಊ맿卷⾐쵭ʎ꠰貖號葏當౑죿硓坛ﾄ쵢⵩뭒⹓ɢ蜰靖ꍟ羌??葴ᅶ督蚍腏炉಍道鉡啬綆灙ʍᄰ뽢??䭢홓౎鏿횋ᅎっ羈罎ಐ??葴뽶ॏ঎䲎䲎ᆎ虣㉎蚐౏鍝졽ꭓ횈⹎㑢x୎虐Ɏ??葴㉶蚐䭏豎౟죿譓୎Ő䚀做౛䯿ﾈ坢୎靐౸黿鑟솖??ꢖ鞌愈虑౏毿춘쵝葝灶亍뮐ɓ丰期誤跴了那跌破的西瓜，仰面一交跌倒，手裡那碗便摜了出去打破了。碗裡的醬油潑了出來，那一個兵身਍罎葺彶掆ಈ﫿坯蚄N??ʞꌰ疐뽑祐虑詎ಖ鏿佢ꍏƐ䚀做腛厉ɢꌰƐ䚀做䵛Ɫ虲睎蚍౏ㇿꭜ횈鍎佢虏౎蟿靖⢍しୗⵓ䊘剬ಙ蓿࢐坔貄艣??᭢죿ｓ捝枈，代他拭了那污點。旁邊又走過幾個人，前去排解，說他年紀大了，又⽎०썧葟౶䋿恬❏콙劑蚙홎睎౿ꏿஐ畐륑뭥뭠葠芀硎詫뮖虓Ɏᤰஐ쵭詩亖貐䭛豎౟蓿ঐg୎뱐詢颖౛㓿坢梄ɸ傘౛໿垚겄ʙର홷乎貐䭛豎౟ᇿᅢ륐㉥蚐ɏ✰뙙灛횋ᦊ詎疖౑죿乓知是從甚麼地方調來的了。此時看大眾情形，大有人心惶惶的樣子。ഀ
　　ഀ
我想要探聽這件事情的底細，在帳房裡坐到三點多鐘。忽又見街਍N屎一聜號葧當ﵑ銐虬౎??ൣ上了街坊團練勇，也是一\屎的往來巡查，手中卻是拿的單刀藤牌，腰਍퉎虣济ｑ䮗쵢ɩᤰ鮐ᡎ읽ﵒ⾐ὦ멗౎৿메ᩎख़赧墊蒋౶뿿祐뭑体멕ᩰ뱵뾞蚊恎ᅏ祖虑౏쫿⥎す镒멞虰ᩎ뱵讞Ɏᠰ읽卒᪐೿⌰ᆐᅢ彐乎知道，只聽吩咐查察形跡可疑之人。਍䩎⥓ꍧ鮐畎౑緿ꪀ뾊뮊??睏ꮅ虞Ɏ〰我聽了這話，知道是有了強盜的風聲；然而何至於如此的張惶，實在ʉ靓쵟??㽖ಈ௿w??౦뫿鞉楟녱౱뿿く豒扟㊗流ඁ上去乘涼。ഀ
　　ഀ
原來這家⥔౨᏿൪上設了一座倒朝的客廳，作為會客之地。廳前面是一個極開闢的露臺，正彳౬䇿ٓ䅒ɶᄰ灢ろᙒ扙ಗ䣿॑g୎멐⡎ꍗಈ䯿ﾈ坢㒄奬剱౻僿⡗W詎깢걶趙඗上，是一個同棧住的客人。他也住了有個把月，相見得面也熟了，彼此便點頭招呼。我看他那舉動，頗似官場中人，便和他談起今天的事，希冀他知道。那客道：「很奇怪！我今天進城਍扎ಖ烿ろ칒聗౓ꏿ캐聗颕㱛垐侄虏乎ಏ諿㵢퉞偶卛譢க乷ᮐ죿腓ᆉ謁虑乎ಏ훿腎垉亚ঈⅧ㹱㙙౞ᇿ乢肯，他便拿出令箭來，說是制臺吩咐的，沒法，只得給他看了，才放進去。到了撫院，又碰了止轅，衙門裡箚了許多兵，如臨大敵。我問了巡捕，才知道兩院昨夜接了一個甚麼洋文電報，便登時張惶起來。至於那電報說些甚麼，便連簽押房的家人也卷ʐ〰ഀ
　　ഀ
正說話時，有客來拜他，他就在客廳裡會客。我仍在露臺਍塎뱎ɭ細讀횉豎ꍔꊐ읛蒊彶⽎ᥦ譎౎⽓給亀甚清楚。談了一會，他的客去了。便出來ᅜꩢ厊᪐೿ᤰ譎虎乎得！剛才我敝友來說起，他知道詳細。那封洋文電報，說的是有人私從香港運了軍火過來，要謀為챎ʎ鍝ᙽၣ虢Ꝏ厖ಐ呶Ⲑﶄ깘镛୞౎??ﾈ虮롎ಅ䧿ⱻﶄꍘ⦐ౙ퓿캕顗婔΀??䱢䉲౦뿿腏붉㹥ɥ搰㭫칒ᦈஐꡐ犘뎀譐蚕虏౎⳿ﶄ깘ㅛ템蒏v㙎䕞ᅜ㚒ౢ뷿ཱྀ葜ﵶᮐ᭽ⱽ灤蚍Ɏ椰扑蒖杶㝑౷﷿罝ゐ塬ࡘヿ呗）一個鄉紳人家去了。ᄰ͢虔N婎厚᪐೿ะ⥦ㅙ⽜豦䅎浓虑౎᧿蒐蚐靎şヿ那客道：「明天行禮，已經改在制臺衙門了。0਍
　　ഀ
到了傍晚時候，忽聽得房外有搬運東西的聲音，這本來是客棧裡的常事，也⡎བྷɡﴰ졟絓鞀୎멐华᪐೿怰彏灎벍ᾞヿ一個應道：「暫時避一避再說。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，打聽著沒事再來。ᄰ絢蚀౎卷䖐㙜ॱ멧灎羍蒐虶Ɏ뼰く㍒㽞뮈卓絢厀絢ಀ蓿ঐᩧ뱵袞潭ɠर메N譎蚉ᅎౢㇿ卜᪐೿怰灏벍ᾞ臿炉ㆍ腜??ஞ㥎蚂౎跿牑㭎౒ᕓ㥠ං上站也沒處站了。ᄰ卢᪐೿唰つ艒摙Ὣヿ吉人道：「而且今天還特為多開一艘船呢。孖舲艇（廣東小快船）碼頭的孖舲艇都叫空了。ᄰ卢᪐೿ᤰ좐こ뮈葓ὶヿ吉人道：「這都是到四鄉去的了。ᄰ卢᪐೿脰炉಍ㇿ腜ら饒⾙Ů댰聯뮕ɓᤰ譎腎⾉❦➛虙౎ᕓ??ॖ徑乎見得安靖。若是一哄而散的，這裡離萬壽宮很遠，又有一城之隔，只怕還腎쪉ɽరᒀᅎ鉢譤蒕譶앎⡠ᙗ扙ಗ烿蚍彎乎是事。我這回來，本打算料理一料理，就要到਍睎뭭葓虶౎䃿ᅎ卢面乻走了。र메??⶞↘鹱ʊ0਍
　　ഀ
一天正在客廳閒坐，同棧的那客也走了來道：「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，我們可以走了。ᄰ佢单᪐೿ᤰ熐ຊ᭠ᾋヿ他道：「今天殺了二十多人，你還卷벐ᾞヿ我驚道：「是甚麼案子？혰华᪐೿㄰⽜멦葰䵶楒⥑葙⁶蚊Ɏ弰乎知在哪裡抓住了這些人，沒有一點證據，就這麼殺了。有人਍虎鵎獨ಖ홓ᅎ멐詎Ɫﶄ깘葛ぶᙗ譣ಕ୧ꍷꞐ厖᪐ゐಈ᧿䢐뽨ॎ虧ⵎ튘虽Ɏ怰ᥠ亐是極容易、極應該的麼？他們卻又一定꽎ᦀ벐ꚞʏ怰杠ᥱ⎐앪扠ୟ뭷౓᧿ᚐၣꝢ厖ಐÿ몋买軌的話，豈⽎홦ᅎཎ멡䭰౎灤䮋幎벊ʞ搰㭫홒ᅎ葐憁몊⵰ꍝ뱠Ⅵ扱扟ɔ〰說罷，喟然長歎。我和他談論了一回，便各自走開。ഀ
　　ഀ
恰好何理之走來，我問：「可是廣利到了？ذ䭴华᪐೿丰是。我回鄉下去了一個多月，這回要附富順到਍睎ɭ〰我問：「富順幾時走？ذ䭴华᪐೿〰虒絎繙⥞虙౎꫿⾊쩦⥎灙಍⟿љ葽膐ຉ⥦ౙ擿㭫葒ඐ上貨呢。ᄰ卢᪐೿艥摙౫ᅎ[㕎㥟梂睹ɿ〰理之道：「怎麼便回去了？幾時再來？ᄰ卢᪐೿ᤰஐP瑎䩞॓ꪏ亊定的，走動了，總要常來。ذ䭴뽎뭏ၓ馘㥐梂౹髿虛ぎ륗ɥ〰虒๎⥦ౙ糿䱶予୧㥎ʂର䡎䉓啦⩜摒ɓ〰虒饎⾙౮뿿୏⡎岓쩐ɬᤰ屎쩐౬㷿腾㶉d⥎ᩙ䵙形⩕ಏᇿ뽢൏上岸去走一趟，買點零碎東西。ഀ
　　ഀ
廣東用的銀元，是每經一個人的手，便打਍N୎汐灸葓ɶ氰灸卓ᩢ虙౎뿿၏虢N䩎᭘署౧᫿躁ၸ硢䝥౲擿蚖煞ŧ輰啕౞鋿啬䲆⢈葵ɶ搰䉫ᅦ腢??ൖ上海，這些爛板銀，早在廣州貼水換了光板銀元。此時在香港買東西，講好了價錢，便取出一元光板銀元給他。那店伙拿在手裡，看了又看，摜了又摜，說道：「換一元罷。ᄰ??晣홽N䍎౑훿쵎㙎腱உ୷乐了，摜個虎౎죿屓我看看。我倒쉎睡蚍౏厖ᆐ뱢蚌㑎??虣葏౶ዿ⽐蕦肒ʒ뼰詏ར깜㹶䆈繓䍞Q睎ﾍ謁虑协᪐೿怰쁏c䍎睑ɿ〰那店伙又看看我，倒쁓ౣㇿꍜ벐㚞虥Ɏ贰けR뙎띛熌罧ಉ꛿ꥎ艟摙ɫ뜰貌虛౎죿灓蚍繎啞আ聧號葏멶뙎౛맿䵥??㥖ං上去。ഀ
　　ഀ
停泊了一夜，次日便開行。在船਍鉎譬౎뿿豏ٔ䭴읎⦊ౙ쟿瞊ᆍ⡢⥦띙熌罧ಉꏿ鞐ᥞ୏職䎒葑䥶潑ɦذ䭴ᅎ卻᪐೿䤰网豧᭔署푧ͫಏ臿㢉ॏَᩒ聙傒葛㑶᭬惿⡏冀뭑౓仿和他討補水，他那得酎썵恟⡏蕵肒抒ɔ〰我聽了方才恍然大悟。然而那些香港人，也未免太㕎㱟孷虷Ɏᄰ⍢璐豞籔䭾Ꙏ讏鍎??౱훿ꪖ⾊襦蚎襏뮎౓忿⽎fⱎ蒂婶띐ಌ嗿ᝏᥖ⎐ཪ桜虖ɏ배⽥豦ٔ䭴읎잊馊⾙葮꡶⎘౬ᇿ읢瞊ꎍ禐㒞륬셙ग़஑멎葎譶Ɏذ䭴华᪐೿ᤰஐ⽐鱦突དᙡ葙ɶᄰ摢Ⅻ??뙖౛俿虏N୎ᩐ࡙౧篿୓護赎啕དᙡ葙譶Ɏ〰我問：「甚麼禍出意外？ذ䭴华᪐೿ᄰ뙢针솖X뙎멛뙎౛৿楧鍑㾕偢穛坺಄뿿뱏蚌N㕎๟ᠰ䮙??ཹ萰鵶偨ɛ丰多幾天，來了一個老婆子，租來住了，起居動用，像是很寬裕的。然而只有一個人，用了一個僕婦。住了兩個月，便與那女房東相好起來。他自己說是在新加坡開甚麼行棧的，丈夫沒了，又沒有兒子，此刻回來，要在同族中過繼一個兒子。誰知回來一查，族中的子姪，竟沒有一個成器的，自己身後，正᩷恐낗몊Ɏꨰ垊಄뿿乏勝悽惶，以後便常常說起。新加坡也常常有信來，有銀子匯來。來了信，他便央男房東念給他聽。以後更形相熟了。房東本有三個兒子，那第二個已經十七八歲了。那老婆子常常說他好：『我有了這麼個兒子就好了。』那女房東便說：『你歡喜他，何㙎홥婎୐繐剎偑扛ὔ࿿ꌰƐ䚀做乛勝歡喜，便看了黃道吉日，拜乾娘。到了這天，他還慎重其事的，置酒慶賀。乾娘乾兒子，叫得十分親熱。他又說要替乾兒子娶親了，一切費用，他都一力擔任。那房東也樂得依他。於是就張羅起來，便有許多媒人來送庚帖說親。說定了，便忙著揀日子行聘迎娶，十分熱鬧。待媳婦也十分和氣。又替媳婦用了一個年輕梳頭老媽子。房東見他這等相待，便說是親生兒子，也乎ᦐ⎐虪Ɏİ䚀做卛᪐໿ᄰᅢ鉐६剧偑葛멶౎绿剎偑ㅛ豜꩔ᾉ葵vⱎʂᄰ쩢瑎鑞䅎ᩓ牙౫鋿६繧瑞葞멶虎౎腓횉ݎ虜꽏皀ᅵꩢᢉZⱎಂǿᆐ葢䉶౽ᇿ葢vَ뙒癛뽵덏衐晣홽౎忿乎去族中過繼甚麼兒子了。』女房東一想，他是個開行棧的人，家當至少也有幾萬，如何Ɏ鹪ɟ뼰虓剎偑虛౏꫿摷譫౎勿偑㚁影Ɏ靪쥟䅡ɑİ䚀做⽦慦鱫ౕㇿ⡜ꍗ⦈⥙᭙歧虛Ɏ估佐ᥐ뎐晚㙚虚虎九多一年，還沒有喜信。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，請醫生調理身子。過了幾個月，依然沒有信息。老婆子急﵎薀౟뿿腏貉織剎偑絛妾。叫了媒婆來說知，看了幾家丫頭和貧家女兒。看虜౎뿿㙏虚N୎乐蚐ɏ0⍎葪豶화⡎u୎瑐ᕞ뎏⵨Ƙ부做ɛ嬰㙒虚鉎६繧⥞ౙ﷿㙟끱ꁥ慒虗虏NŎﭜ౏꫿ঊg깎ꡕれὒ腧憎౑烿絠䱙䂈ॢ塧㹛౫﷿⾐籥虶祈뭑ɓ㸰⡥ᙗ扙蒗౶ÿ䉎졦㙓乥回來。銀行的一個存摺，被女東帶了回粵，務祈從速寄來云云。老婆子央房東翻出來，念了一遍，便道：『你看，我⡎ꍗಈ뿿O??㮞ཎﵡ銐虬Ɏ葝㹶ի횘㚖⽱籥勇뭑౓죿啓ꡏ⡙╗啒뾆햊扒ɔᄰᅢ繐䅞瑓葞Ŷ䲀很ಆ蓿ᖐ鉠멬뱏ʞ༰ꨰ垊಄뛿뙠习樂。又道：『這個存摺怎好便輕易寄去，倘或寄失了，那還了得麼。』商量了半天道：『艎ᅙ??뭖S齎瞍ɿᄰ葢㙠虞繎剎偑౛뭔ɓ혰摎㭫⽒ས煜뙧虛౎홓뭎୓୷౷忿睎??讞墉ಋ﫿虑鍏睽乫楎瑑౞ㅝ絜癙譵虎Ɏ༰㼰煢g썎멎剰偑罛흢虓᥎ڐ❒뙙癛౵৿ᩧ뱵亞肯之理。他見房東應允了，自是??慒鱫ɕ배⽥㙦虞N୎繐剎偑ś椰㽑繢덎晚Ś椰୑덐⵨Ƙ부做౛ÿ౎ご끒ꁥ慒뭗虓Ɏᤰ⾐뭦瑓葞譶Ɏᄰᥢ??ざ뙒뮈౓ꏿ㾐煢ꕧ虣홎剎偑虛虏Ɏ怰쥏靦홟⡎끗ꁥ慒譗蒕⽶ᩦ뱵䲞很ᾆ鿿虓譏蒕⽶㱦ɛꌰƐ䚀做뽛⽏ݦ暝ɚ0ぎ虒끎ꁥ慒౗훿뽎ﭏ䥿蚏扎꺗౶諿繢剎偑??⢕W鍎鞕ꑦ抈ʗ訰楢㽑繢덎晚豚楔୑덐⵨Ƙ부做౛﷿㦐൥上坔౛臿횉ᅎ癐㱵᭚᣿亂從，他家裡有的是皮鞭烙鐵，便要請你嘗這個滋味。可憐這四個好人家女子，從此便跳落火坑了。那個乾兒子呢，被他幽禁了兩個月，便把他『賣豬仔（讀若崽）』到吉冷去了。賣了豬仔到那邊做工。那邊管得極為苛虐，一步都﵎芀灎蒍ɶᤰ䶐䡏ὑﵵ₀ⵙ햊쑬[Ŏ??虖౏響⽻홦⥎❙葙ⱶᡧ蚘Ɏ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賣豬仔之說，我也常有得聽見，但⽷๦뱠ஞ앐扠ɟꨰ蒊ꍶ벐ಂ냿蒊뮐打ὔヿ理之道：「賣豬仔其實並⽎람虥౎ㇿ⽜ꍦ??⡝ᙎ୙멗??葢ౝ??뭢婓ౝ仿過訂定了幾年合同，合同滿了，就可以回來。外國人本來招去做工，也未必一定要怎麼苛待。後來偶然苛待了一兩次，我們中國政府也乎侐ɕꌰ銐६ⵧ୎ᡗ讘葎ぶ륗౥仿要說了；就是設有中國領事的地方，中國人被人苛虐了，那領事就和譎争聞，與他絕牶葞vⱎʂᘰ୙멗鹎摟卷ⶐ୎멗乎護衛自己百姓的，便一天苛似一天起來了。ᄰ卢᪐೿ꌰ??傂蒆앶扠౟⿿๦뱠⎞葪扶ὔヿ理之道：「這個我也푎ぎ౽⟿љѽ啔蒆ꙶ햏乬同。聽說南洋那邊有一個軟辦法：他招工的時候，恐怕人家뭎౓諿≝骓靛畟⩩ɑ혰筎⡓㑝션詥ಐⷿ蚊ㅎ᪊鍙⡙ƙ⢌ƙ到⢑ƙ夰⡱䮙幎ಘ⇿幱⾗띦ធ⊀ꆓ蒌䁶⡢ɗ娰葝㉶蚐㑝ౘࣿ౔⩔ｧ౮⳿虧乏能出工場一步的，惟有這個地方，他准你到。若是一無嗜好的，就앎꩟蚊᭎᣿罐ॏ虧N聎??絕ౙﯿ鹎恟≝ຓ뱠⪞౑忿﵎ꮐ횈祈蚌??뭖౓鷿㙏楱䭑穢空ɺ혰졎꽓ᾀ晐恽౏䧿恻䅏瑓歞瑑葞ࡶ౔ｔ虮౎㷿腾枉窆홺繎瑞≝ಓ⯿ꮁ于得，只得又聯幾年合同下去。你想這個人這一輩子還可以望有回來的一天麼，還豎蚌晎홽N⍎뱪ʞ摖煞멧睎획N୎呐字，叫他賣豬仔。ꨰ熊䮊鍎ಕ㧿ං上買辦打發人來招呼理之去有事，便各自走開。ഀ
　ഀ
一路無事。到了਍睎뽭筏롶౜⳿䱤予で坒彛뮈ɓ뜰쥟ꕬ坣厄᪐೿鬰蚂Ŏ嗿ぎ摒䉫䵦虢὏糿䭾䩎୓ࡐ䵧౒ㇿ꩜悊腏ら虒扎ɔ〰我道：「繼之到਍睎虭乏벐ᾞヿ德泉道：「沒有來過，只怕也會來走一趟呢。有信在這裡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ꨰ垊಄ꋿ頻QŎ虏协᪐೿䨰୓ࡐ䵧ㅒ쑜虛葏౶꫿⾊书必寄給你，你就要到਍睎葭虶Ɏ〰我拆開一看，吃了一驚，原來繼之得了個撤任調省的處分，멷虰ᩎ뱵讞౎擿䉫书知交卸了沒有。連忙打了個電報去問。直到次日午間，才接了個回電。一看電碼的末了一個字，⽎籦䭾葎呶字。繼之向來通電給我，只押一個「吳地౛᧿㎐坔葛뱶౸⿿ၦϿ၎賿౎᧿⾐ᅦୢ捷虡౎ÿ᭎౧葷᭶᧿??葖뱶౸篿⽓୦浐浑Q鑎౎䡖ﭑ奔虑O୎౷⿿୦౐わ字，知道是述農復的了。逐字翻好，是「繼昨已回省。述洰୑坐ɛ0਍
　　ഀ
原來今年是大閱年期，這位制軍代天巡狩，到了揚州，江、甘兩縣自然照例辦差。揚州兩首縣，是著葔౶ᰰ彵ﵬƐᢂ쥵ぬ。然而州縣官應酬਍౓쩎奓肈蒈vݎ譒랕ಒ﷿ঐ୧Ő讀౏৿gⱎŧ㎀㽞葼ɶ뀰ﭥꕎ灣䉓౦뿿ㅏ끵㍥㽞ᅢൔ舊帳房要了來，也有講交情要來的，也有出錢買來的。這回帥節到了揚州，述農查了老例，去開銷一切。誰知那戈什哈嫌錢少，退了回來。述農也豎籔䭾䙎콕಑⣿譗ᙏ赙ꁑ偒蚌??趞ő뮐ɓ뀰홷鵎㙏乱受。述農只得和繼之商量。還沒有商量定，那戈什哈竟然親自到縣裡來，說非五百兩銀子흎ɓ簰䭾虠౎뿿O蝎乥送，由他去。那戈什哈見詐坎಄⛿ᑎ⍎析譱葏ﵶ銐虬Ɏꌰ䶐❏╙ᅞ虔⽏給횀ᅎ꩐熊蒊౶훿ᡎ뭐꩓粊䭾??煘ಊ꓿홤葎ﭶ቎彐睎虿౎냿豷號协絢鞀ꍟ࢐쁢졎♔⩎ꩧ??煘ʊ0਍
ഀ
第六十回    	談官況令尹棄官　亂著書遺ꭔ疈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提起這個，我又想起來了。每每看見京報，有許多參知縣的折子，譬如『聽斷๎ས萰㥶奥౥ዿ彐睎虿᭎ꏿຐ꘰讏扎ޘಘ쏿た쩗坼མ萰౶㙥๱몖ᆁ㹬ཹర蓿膐ꪉ횊๎蜰٥ᩴ⩜౑埿奎睥碀鎐碒ྐర厖ነ顑ㅛ\??讞﵎銐靬ꙟ벏ᾞ諿ꍢ쎐た쩗坼葘뭶癓硵ś⮀౞ꏿ鮐쁎䵹ᅢ౐仿都叫他教成了糊塗蟲麼？簰䭾华᪐೿朰恱᥏⎐ꩪ瞊蚍౏셓蒙ぶ륗彥乎知多少。參一個道員，說他『品行卑污，著以同知降補』，可見得品行卑污的人，都可以做同知的了。這一位降補同知的先生，更是奉旨品行卑污的了。參一個知縣，說他『行止౺⍎Ṿ䵎??ྈరꏿ⎐Ṿㅎ⽜䥦虙䱥抈乫端的了。照這樣說穿了，官場中辦的事，那一件⽎ᅓ葻ɶᤰஐ葐⾐坦㱛൷上的虛文，還有那辦實事的，候選人員到部投供，以及小班子的驗看，大約一大半都是請人去代的，將來只怕引見也要鬧到用替身的了。ᄰ卢᪐೿ꌰ鮐坎ச護❳ಁ厖亐知道的麼？簰䭾华᪐೿॔乧知之理！就和唱戲的一樣，乎膐ㆉ晕╽멒絎ಀ嫿晐╽멒୎睷౿髿傀T୎乐知道是假的。碰了岔子，那王大臣還幫他忙呢。有一回，一個代人驗看，臨時忘了所代那人的姓౔ㇿ乘出來，漲紅了臉，愣了半天。一位王爺看見他那樣子，一想這件事要鬧穿了，事情就大了，便假意著惱道：『唔！這個某人，怎麼那麼糊塗！』這明明是告訴他姓౔ꏿஐ멐䵎ㅢ虘祈虑ɏ怰ౠ᧿亐是串通做假的一樣麼。0਍
��N蚋홎葎噶靹౛훿⁎蚐᥎ஐ⁐ಊ蓿膐㮉睒虦౏᧿亐要氣死人麼！』說著，還拿紙筆抄了著書人的坔๛眰絭㎞빔౱彦貆ꖅཥర㻿⡙睗ಈ꫿膊厉絢ᦀஐ멐౎苿鱙葧⢐ᙗ౎臿҉虽湎??࡝鱔葞멶౎믿౓화啎ڊ扴ɔ〰述農道：「本來著書立說，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，怎麼好胡說，何況這個關乎閨女쁔葻扶ɔᄰ婢虐湎??멝౎忿腎梉홠Ɏ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因為他這一怒，我倒把那廣東痲瘋的事情，打聽明白了。늏厏᪐೿⼰䩦ɕ혰ꍎ鶐䙨᡻ꪊ蒊⽶楦౶໿뱠즞ぢ୵൶上來？ᄰ卢᪐೿ᤰஐ⽐ㅦ偧葛硶䕑ɥ혰๬⼰孏ॲ빧ཱུꩺ᪊໿䠰ቑ멎楰彶Ɏ༰??൤《說文》：『癩，惡疾也』。廣東人便引了他做一個痲瘋的雅ɔ〰繼之「撲嗤0牎ಀ??乖즐蚁౏瓿虖Nぎ著剶಑叿᪐೿୵葶ঐ앧咖呢！ᄰ卢᪐೿ᤰஐ乐可笑，還有可笑的呢。其實痲瘋這個病，外省也未嘗沒有，我在਍睎뽭譏争୎᭐仿過外省人챎౟煞멧畎챩睟虿Ɏꌰ첐也忌的緣故，也ʉ✰љ煞でὗ녗౱꿿虲᥎ஐ앐腵炉᭯葲౶᛿ř乷至於潰爛，所以有忌有챎睟虿Ɏ煞で륗౥৿꽧虲᥎ஐ앐葵౶뿿⽏㙦偲彛乎相認的了，另外造了一個痲瘋院，專收਍ᦙ멳౎㋿횖덎퍐ɧᤰஐ앐幵䚗덏퍐౧⛿ᑎ덎⹐葺腶ら虒ⱎॻ౎䷿ୢ乷出來，然而骨子裡還是存著病根。這一種人，便要設法過人了。男子自然容易設法。那女子卻是掩在野外，勾引行人，乎楎??ㅖ乜貐虛Ɏꌰඐ上當的男子，可是從此要到痲瘋院去的了。這個౶婓๐஌ྲྀర篿⽓챦垀몄⡎ᙗ扙鞗婦葐౶鋿६灧๟ⵦ坦⢄뙝媈葐౶忿乎是要經月之久才能過盡，更沒有張燈宴客的事，更何至於闔府都如此呢。0਍
　　ഀ
正是：享此千秋奇血食，斯人斯疾尚模糊。未知痲瘋院還有甚麼掌故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六十一回    	因賭博入棘闈舞਍ꐰ宊媆ﶚ₈䂐畳Q਍
　　ഀ
繼之道：「隨便哪一項，都有人發迷的，像這種真是發秀才迷了。其實我也當過秀才，回想起來，有甚麼意味呢。我們且談正經事罷，我這幾天打算到安慶去一走。你可到਍睎뭭౓䣿繑ୢN啎㾆偢౛ᇿᅢ쵐ൎ舊同住。只是述農就要分手，我們相處慣了，倒有點難以離開呢。我們且設個甚麼法子呢？늏厏᪐೿ᄰᥢ纐瑞㵞鉾६??뭖乓ಐ糿셾졿꩓膊ら൒上海去住，我最好就近在਍睎ѭ୎⡐゙౗ÿ䝎ᅒ形䵎뱑贈聑ಕ賿䝎౒⡔ൗ上海，時常可以往來。簰䭾虠N占᪐೿弰絎əᄰ虢౏恔ⵏ୎핐ɬ䘰乏知你要甚麼館地？늏厏᪐೿ꌰነ乐必論定，只要有個牔ಂ꫿瞊蚍乏是賦閒就罷了。我這幾天，也打算回਍睎뭭虓Ɏᄰᅢݐ虜⡏ൗ上海會罷。瘰୵꩎骊虛Ɏ0਍
　　ഀ
到了一家酒店，述農便邀我進去，燙了一壺酒͜ɔꨰ厊᪐೿ᤰኈ衐य़??ঞ冑ꡧ玘౔뫿䅰챓஑㑭䁘Ⅲ葱౶忿乎可ᡎ斘ᡵ斘ɵ〰一面談著天，멎Ή虔楎祝剘ʑﴰ絟鞀聟ᚕY牎஀彭㦆睔಍ꗿ⍣捎ಖ꼰汔꾎汔ゎ的腳步聲。連忙擡頭往外望時，只見一隊兵，排了隊౏ᇿ䁔停炈뮍౓揿乫知為了甚麼事。等那隊兵走過了，忽然一個人闖進來道：「絎虙Ŏ䃿停蚈虏㝎??虶Ŏヿ我聽了，吃了一驚。取出表來一看，只得八點一刻鐘，暗想時候早得很，怎麼就打劫了呢。此時述農早已開發了酒錢，就一同出來。ഀ
　　ഀ
走到柵門口，只見兩排兵，都穿了號衣，擎著洋槍，在黑暗地下扜??坺ʄ㈰蚐聧ಕ뿿᭏譧㶉꙾沏⡑肙౓忿??虺N鉎畣౑듿捖蕎ɟ瀰亍瞐잋??䉨౦譓୎멐౎῿靵_㕎寧睲劕炗牰蒂쥶劁౑쏿썯葯ॶ??౫ÿ??玖虤㉎뮐葓❶㱙孷౷௿♎඘上生成的掛臉傛౛篿乓曾留；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，卻將袍腳撩起，掖在腰帶਍扎ಗ᛿扙榗걎ʙಉ珿ඁ上穿了薄底快靴，腰਍楎虏N詎ॢ㩎ᩜ睙蒕灶౒ⷿ඘上卻還戴的是瓜皮小帽；年紀乎ঐ䅎ᩓ牙᭫⣿ꍗވ䭣止獵ಁ蟿坤겄呎ꪁ熊ʊ0睳잋ﵒ芐䭗??쭺ɺ늏즏ᅢ鹢셟詥炐亍厐᪐೿ᤰஐ뽐⽏㵦꙾ʏ〰走過護勇棚，向西轉彎，便是公務廳，這裡又是有兩排兵守著。過了公務廳，往北走了半箭多路，便是述農的住房。述農到得房裡，叫當差的來問，外面到底是甚麼事。當差的道：「就是洋槍樓藏了賊呢。늏厏᪐೿뀰變蚉὏ヿ當差的道：「卷ʐ〰ഀ
　　ഀ
正說話間，聽得外面又是一聲洋號。出來看時，只見燈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又是一大隊洋槍隊來。看他那號衣，頭一隊是督標忠字營，第二隊是督標信字營字樣。正是：調來似虎如貔輩，要捉偷雞盜狗徒。ഀ
　　ഀ
未知到底有多少強盜，如何捉獲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六十二回    	大驚小怪何來強盜潛蹤　਍㕎ୟ蕎彿靎䙻멕ᡎ푗਍
　　ഀ
說話間，忽聽得遠遠的一聲槍響。我道：「是了，只怕是打強盜了。丰蚐N͎౧﷿絟鞀य़멧꩎熊ಊ늏誏坕侄⽕끦ʊ瘰葝㉶蚐꩏厊᪐೿細ꪀ킊뽣⢊❗൞上打倒了一個強盜。늏??뭟卓絢ಀꏿ皐葝呶쥻坡뮄虓Ɏ0͎??虖౏ᇿ虻୎乐灟极祣ʁᄰ豢늏??佟ᩕ뱵讞앎ɠ瘰卝᪐೿쨰⥎婙൦上出了這件事，總辦親自出來督兵，會辦和提調便出來查夜。提調查到大廳਍扎ಗ௿護튉傉൛上一團黑影，窸窣有聲，便喝問是誰；喝了兩聲，譎咉쥻ɡ퀰뽣䮊Ⲉ虧ｏ虢N鵎浧ｑ䮗쵢౩诿鶉확乎答應，以為是個賊，便放了一槍。誰知這一槍放去，『汪』的一聲叫了起來，⽎쩦ಌ⿿楦뭑힖౲叿虢N뭎ಖ퇿蚍N뭎ʖꌰ텓蒍뉶聤虓౏⣿큗뽣ꮊ誎乤ᮐ탿뽣Ί虔N婎ಚ諿䭢쵢襩⡣しୗ౎﻿睢蚍୏䉷౦鍝챽??虘彎❪౼擿㭫⡒ꍗ愈玍疁멿扎ɔ〰說得我和述農一齊笑了。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今天我進來時，看見這局裡許多狗，ﵷ⾐끦ඊ養的？늏厏᪐೿뀰뮊൓養他！大約是衙門、大局子，都有一群野狗，聽其自己孳生，左右大廚房裡現成的剩菜剩飯，總夠供他吃的。這裡的狗，聽說曾經捉了送到浦東去，誰知他遇了渡江的船，仍਍ↂ虮乎蚐ɏ〰我道：「狗這東西，本來懂點人事的，自然會渡回來。늏厏᪐೿ꨰᦊ譎౎ᇿ졢睠譎虎ᩎ姿彭꭬賓妁肈徕⽎ㅦ᪊흙౲ꏿ䶐ꭏ賓ກ궊홓౎뿿멓䥎虣౎﷿Ɛゐ≒墓彘癬⵵N䩎㉘塯൰上去。這塊漲灘਍扎ಗ৿繧䅞뙓멛뙎౛ꏿ墐ばﵗ鍝譽뺕葘虶Ɏꌰ墐൰上的居民，除了完糧以外，絕㉎캐౗⟿ख़ݧᚂ鑎喖葽䥶潑ɦꌰꑎ흿Ųゐ䭒豎౟ÿ⥎⥙獙Ὓ睵蚍౏仿到兩年，變了好幾百，內中還有變了瘋狗的，踐踏得那田禾၎⍢偪ɛर஑멎腎閉획౎죿鉓啬镓಍鞏た≒墓⍘뭾ㅓ剘ʃ∰墓⍘㹾뭝乧ಐ鳿㙧ꍱ鮐흎煲呧罙쒉౺ჿྎゎ빵ɹ멝??虖὏౷⋿墓⍘??虖ꭎ賓ಁ㻿虭楎??畨౑㛿虞୎쵭響뭑罓흒ɲ怰꩏亊是笑話麼。ᄰ絢蚀౎죿꩓ᆊ虻N͎ɧᡠ垊ᚄ扙蒗譶౎賿늏摒虑᭏᭧౧诿ꎉ鮐畎쵑ൎ舊排列著，那兩個押隊官和總辦，卻在熟鐵廠帳房裡坐著。ഀ
　　ഀ
此時已有三更時分，望了一會，殊無動靜，仍回到房裡去。方才坐下，外面查夜的又來了。當頭那人，生得臃腫肥胖，唇਍睎蚕繎㥞歨坑⁛᪟ಛ짿ඁ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鏡，身਍罎葺⽶䩦⩓噢牮龂蕱睿殕ಈ忿鉎楬걿ʙಉ㫿坣୎❐驙傀౛珿ඁ上卻也穿了一雙靴子，一樣的帶了家人護勇，只站在門口望了一望。述農起身招呼。那人道：「還沒睡麼？늏厏᪐೿鈰६执ɔᘰ扙芗靎衟౟忿慎乷安穩。ꌰ몐뮁虓Ɏ늏厏᪐೿ᤰஐ뽐⽏큦뽣ʊ〰我道：「這局子只有一個總辦，一個會辦麼？늏厏᪐೿萰ঐg୎䑐ꚉಏ᧿榐⥑すݒ??뭝虓Ɏ〰兩個談至更深，方才安歇。外面那洋號一回一回的，吹得「嗚嗚Ｐಗ뫿虎멏聎葟獶斁牫ಗ죿⽓ꍦ厐葦虶偨牛୥乐住，如何睡得著。方才朦朧睡去，忽聽得外面「嗚嗚萰୶彭犆ಀ蒄蕶᎒犟➀⽙督蚍ɏ⌰??睟ꮍ᭎౧⧿牙鍝깽๟౦௿୷䱷൨上的鐘，才交到五點半的時候。述農也起來了，忙到外面去看，只見忠字營、信字營、滬軍營、炮隊營的兵，紛紛齊集到洋槍樓外面。ഀ
　　ഀ
我見路旁邊一棵柳樹，柳樹底下放著一件很大的鐵傢伙，也⽷ᩦ뱵熞罧ಉᇿ뽢蚍ൎ上去，借他墊了腳，扶住了柳樹，向洋槍樓那邊望去。恰好看見兩個人在門口，一個拿了鑰匙開鎖，這邊站的三四排兵，都拿洋槍坜஄쵭፩聪ɓꌰ讐隕蒓멶譎蚕౎뿿O멎ꡎc䝎聢ಕꡓ譣蚕N??ಞ뿿??톘蒍灶讍蚕౎篿졓乓見有甚動靜。忽見一個戴水晶頂子的官，嘴裡喊了一句甚麼話，那穿炮隊營號衣的兵，便一步步向洋槍樓走去，把那大門推的開足了，魚貫而入。這裡忠、信兩營，以及滬軍營的兵，也跟著進去。N͎౧譓ᎉ൪上樓下的窗門，一齊開了。眾兵在裡面來來往往，一會兒又都出來了，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陣說笑。進去的是兵，出來的依਍⾂畦౑嗿ᝏॖ䩧୓㝐??煶偟ɛ뼰୏虎豏늏??㽖ɢ0਍
　　ഀ
吃過點心，䕎ㅎ絜讀㺉絥剬譻虝Ɏ謰井䭝豎౟늏뾏㙏坞ᆄぢђ뭞୓୷౷䇿??ᢞ䊔ᥦ౐맿䵥??㽖ɢ瀰亍啎ಆ緿鞀抈몗牎ࢀ??ಖⵤ୎౷胿ᚕ魙坣಄瀰曆啐ゆ三個字的牌子。我問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늏厏᪐೿ᤰ亐明明標著議價處麼，是買東西的地方。你可要做生意？進去看看，或者可以做一票。ᄰ卢᪐೿ἰཱུ乡必一定要做，倒要進去見識見識怎麼個議法。늏뾏ᡏ蚘ᅎ㉢뮐ɓ0਍
　　ഀ
那個人寫好了，兩個委員畫了押。又議那豆油、高粱酒，卻是一個南京人做去的，並沒有人向他搶跌價錢。等他寫好時，已聽得「嗚嗚萰絶剬ｻಗ㻿虝Ɏᄰ??ⵖ୎౷仿見了述農，想是先走了。那些人也一哄而散。我也出了議價處，好得貼著隔壁便是述農住的地方，我見了述農，說起剛才的情形。因說道：「這一票煤，最少也要賠兩把銀子一噸，홷๎뱠媞핐ɬ怰⡏ᥗⶈಘᇿቢ塐恢协絢厀絢技ɔ〰述農道：「這裡是各人管各事的，怎樣打聽得出來，而且我還生得很呢。ᄰ卢᪐೿ሰ⽐ꍦ梐륹剬⾑給Ὑཱུౡᇿୢ護몉硰⩥ᅙ虜౎仿去和他搶奪罷了。0਍
ഀ
第六十三回    	設騙局財神遭小劫　謀復任臧獲托空談ഀ
ഀ
我聽德泉一番話，멎䶉㙠❱齙占᪐೿⨰习得今日那承攬油酒的，沒有人和他搶奪。這兩天豆油的行情，乎ঐ楎͑歎≑ಓ훿筎婓虐济楑??≖ᮓ??놚剼䲑얈ౠ仿過四兩二三，他卻做了七兩八錢；可見得是通同一氣的了。뜰쥟卬᪐೿ᤰ鮐煎ಊᇿ形⽎鹦婟啞綆蚀葏౶仿然我哪裡知道。他們當日本來是用了買辦出來採辦的；後來一個甚麼人਍虎鵎獨ಖ꫿랊Ꚍ亏妥，艎ⵙ蚊ㅎ菱啐ಆ쿿쥥띡᪌뱵熞罧ಉ鯿謹䱑뭲౓ѓ䱔뚈䱛şㅜ菱౐㻿虭푎͔౧譔욕ౢ샿c뽧鱏葛驶띛ʌ뀰w䱳뚈靛號᥎ஐ౏뿿❏뙙潛憀睽蚍ɏ谰號䁏很୎坷亄౜䷿䱢蚈᥎ஐ癐扵첗轢葐轶౷ㇿ菱啐뾆㥏虥灎曆啐ʆ眰䢍❑뙙腛㚉ὤཱུౡ㚁㵱챾鞍鮌౎仿久卻又聯絡起來了。其實做買賣聯絡了同行，多要點價錢，﵎鞀ൻ弊病；那賣貨的和那受貨的聯絡起來，那個貨卻是公家之貨，⽎흦ꡓ몌⢁䭵ꡎಌ᧿ஐ抈뾗⅏譱乎可為了。ᄰ卢᪐೿鸰䵟⽥⡦띵Ꚍ蒏౶仿知為甚麼又要改了章程，只怕買辦也出了਍앟虵Ɏ〰德泉道：「這個就難說了。官場中的事情，只准你暗中舞਍౟篿乓准你明裡要錢。其實用買辦倒沒有਍앟౵䛿뙕ꑛፎf୎嵐鑎??굖౐绿乞⽎୦ᩐ讐葏虶Ɏﴰ₈䂐콜瑫⡞葵楶饲౥ᇿ꩜??ಞ忿ॎ豧ॎ䅎ⱓ಄ꏿ皐띵Ꚍ蒏౶觿ٛ杒譱ꙏ뮏౓뿿偏ꭗ虎ⱎ誄聢傒[瑎౞훿啎앏赟屑൏弊呢。雖然說人心沒厭足，誰能保他！乎岐虏ൎ弊，萬一給人家攻擊起來，撤了這個差使，便連那萬把一年的好處也沒了。푎ᥫஐ깐恕纗楞聑傒꩛㒅葬౶擿蚖Ṏං弊，再ॠ牧絫啙ಆㇿ⽜❦羛虺౎诿撕蚖౎훿ꍎஐ譐앎Ⱡ虧乏甚可惜。這般利害相衡起來，那當買辦的自然扎ṥං弊了。誰知官場中卻᥎벐ꪞಊ�虢᥎析轱葷捶≏ಓ훿N驎腛ꪉ⾊൦弊，꽎㺀乥ᮐ껿쭕喙ᥑ鮐呎目來，自以為਍啟꡽֘౮ⷿ鍎箕乓知受了多少蒙蔽。0਍
　　ഀ
凡做小說的有一句老話，是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等到繼之查察了長江、蘇、杭一帶回來，已是十月初旬了。此時外面倒了一家極大的錢莊，一時市面਍롎롬????督蚍౏䇿ٓ쩒╽ౠᇿᅢ⩐䵧彑腎妉썵卟??ʞ0䉎읦瞊ᦍ뚐≛誓蒃虶睏౫럿쥟卬᪐೿ᤰ䶐❏ꅙ熌౧⳿虧⽏辶ꭑ疎퉩깛葟౶⿿f୎ཐ≜鞓葞硶鉛౟폿౓哿叫雨山。他當學徒時，๷⍠赪墊蚋N୎ᥐ??⍷౾胿號靏᩟⽵ꩦ욉ɛरg??ౖꏿ⍷⩾㩙腲쪉腽⢉豵繎聶傒౛鋿啬㖆蕟౿뿿豏熖䙜콕ʑ熖뽜⡏靗ಈ矿虐豎繎聶傒晛홽Ɏ丰鞐_⥎逸虑౎卷⾐홦睎葐ɶ估확睎虐晎끽ಊ훿筎乓肯說。百般拷問，他也只承認是偷，死也꽎鮀祐ꑑ晎끽ʊ⼰靽ꙟ??葏멶౎퟿虓⾌ɽ霰誈홢镎炍蚍౎훿뽎䅏檖業蚅絎繙瑞ɞ뀰ꍝᦐ??⍷靾號㩎౿뿿??籢虔홎౎홓譎க≐誓ಃ諿b쥎污譑聎傒ﵛ墐⡛홗ꍎಈ훿ㅎ摜睫蚍뙎ɛ혰ꍎ鎐??葱䭶땢౫忿⡛⥗덒౛摖k瑎絞㱙O瑎౞ӿ뱔⵸ﶘঐ홧葎䙶靕ɞ弰὎ͷ恧慼멽౎훿ぎR啎벆⵸ಘ诿啎鞆౞뿿㙏Z㽎རŜ䚀ౚ쯿z୎뙐ɛ霰⢈葵㵶پ면౎ヿ홒뙎뮈౓ꏿྐŜ䚀⽚杦譱乏迴避的。住਍繎୞ࡐ౧훿灎蚍౎ㇿ靵ꍟྐŜ䚀豚㵔پ면㱎ɭꌰ㶐پ면Ꙏ瞏鞍讈虎౏㚁㱱ᙨ偝虽౎䃿鉎६g啎鞆乞是發財的。外面人家都說他是美人局。像他這種專會設美人局的，也有一回被人家局騙了，你說奇䝎ə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是怎麼個騙法呢？뜰쥟卬᪐೿रg୎ࡐ͜婧୐≭蒓౶㣿㡞～ୢ≭望虑ʌ笰二多，乎豎繎Ŷ谰ॎ繎䥶潑ɦ㘰౱㶀뽾鱏??᪞泿芋쩙⥎୙省͐≎??ٖ౒훿͎≎ওㅎ蚌᭎໿⥦୙ɭ͞≎ও౎훿͎≎貓彎ㅎ蚌౎㷿뽾鱏[َ䥒潑ɦᤰ鮐≎誓ඃ上的人，眼睛最小，只要有點便宜給他，那怕叫他給你捧屁股，都是肯的。਍睎멭桎葠홓๎∰誓㲃ྛȰ0繎䍶抈ಗ৿虧N楎聑傒葛絶啙ಆ훿艎啙乏買，甚至於有定著他的。久而久之，鬧得大家都知道了。問他洋錢是哪裡來的，他說是自己做的。看著他那雪亮的光洋錢，絲毫看祈⽑셦䑹蒔ɶᤰ譎熖卷蚐౎壿멢띎蚌홎豎繎䍶౑쯿ᚊ୙멗⡎ᙵ硓詛홢ᙎ虓౎賿ꍔᾐ୷≭풓ͫಏꏿ႐牢犂乫低。멎행虒썎౟壿멢쭎㥎౽쯿蚊홎虎౏俿확ꍎஐ≭⾓๦뱠媞葐౶盿??콺䍫腑᪉ᅙၜⱢɧ혰华᪐໿娰⽐衦륟፛葦౶仿過可惜我本錢少；要是多做了，粖ꅶʌူⱢ콧䍫乑過六錢七八分的譜子。』古雨山聽了，멎좉핓虒썎౟臿䊉홬奎ꍥ﶐₈蒐핶偬ɛ혰华᪐໿ᄰㅢ恜ᦗ??䮞??΅ಘ姿ͥ虧恎ᅏᥐ鮐❎챙셛౿ᇿᅢ葐ঐΘ뱔ƞ࿿熖졜ㅓ횊汎ᶑಋ훿⽓书肯教。雨山沒奈何，便道：『你既然꽎妀౥ᇿㅢ쭜悊婎౐罓靏Ὗ࿿혰华᪐໿婎彐乎能。你做起來，一定做得ᅎ౜⫿앧ᅏ詢聢傒｛뭢婓౐ÿ驎腛ᆉぢ恒뙏蚈婏ɐᤰ煎罧ಉ腓鞉號앎౺嫿睐蚍⽏畦륩፛葦౶仿難就被你們偷學了去。』雨山道：『我就信你，請你拿了銀子去做。但w⥎ﵙ媀ᩐᅙ὜࿿혰华᪐໿㄰⽜恦⡏ᅵౢᇿ形乎敢擔承得多。至於做起來，一天大約可以做三四千。』雨山道：『那麼我和你定一個合同，以後你自己앎婟虐౎ࣿᅎ婢ɐ怰浏≑Γ歎葑ၶⱢ౧ᇿ杢ͱ≎鞓晻恽౏䣿ᅎ婢Pⱎ䎄虑౏ᇿᥢ뾈멓䡎őΐ䍎楓聑傒せ恒ꍏ뮈ɓ༰혰ꡓꩣ亊敢擔承。說之再四，方才應允。訂了合同，還請他吃了一頓館子，約定明天送銀子去。除了明天靎౻৿⥎婎結ౙ⳿??⥖뽙华籢멶뭎홓୓≭ʓ〰虒๎⥦ౙ᧿뾈乏쵡皑譑葎౶ǿ蚐͎䍎楓﹑聳傒乛뮐ɓ〰ⱒ??⥖ౙ叿籢멶뭎홓୓≭ಓ냿홷뙎ಈ⟿聙??鞕쩟쩽葽౶胿ඕ上黏了一張『召租』的帖子，這才知道਍癎虵Ɏ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他用了多少本錢，費了多少手腳，只騙得七千銀子，未免小題大做了。뜰쥟卬᪐೿怰彏乎是個好人，還可惜他騙得少呢。他能用多少本錢，頂多賣過一萬洋錢，也乎喐蚇N繎楶聑傒睛虿Ɏ細⡙熖癜॥ꅧ庌䭹౶믿虓홎͎䍎楓౑忿乎過是『九牛一毛』，『太倉一粟』。若是別人，還了得麼。ᄰ卢᪐೿┰멒彎乎敢想發這種財。你看他這回的倒帳，⽎멦潰䵜虺ᩎᅙ牜౽臿??띘籥ꅶ䂌벁ʞ搰㭫ɒ扞җ啔ﶆꮐ횈絎핲౒Ͽ杔蒆葶亐止਍睎m啎抆ɔ〰ഀ
　　ഀ
正說話間，繼之忽然跑了來，ᅜ卢᪐೿??䶂ꍢꊐᥐ졏虓虏Ɏ혰虎??乢ᆐbⅎ౫ᇿ뭢????乢횐Nⅎ౫﷿ꪐ鮊乎相干的話。我厭煩的了靎౟꓿乎뚐멛ᅎ౐훿赎虑虏౎꩓ᆊ乢在家，擋駕。此刻他又來了，直闖進來。家人們回他說⡎뙗౛훿꩎ঊ腧쪉煽ಊ僿⡗ꍗಈ멓祈虑繏ᅢɢᄰ鹢豟聟鲕虮祈虑ɏ쬰悊??뭖睓䵥횈繎౓꫿りᅒ葢譶앎ౠ惿⽏桦卷蒐౶ꣿྖ??虖횉ㅎ⽜虦Ɏ〰我聽了莫癔饑ౙ靓??뭖ɓ鼰虓ᅏᅢ佐葏㽶偢౛賿坔彛鑓鞖_鵎婨喈ಈ烿亍多路便到了。當下與苟才相見，相讓坐下。苟才便問繼之到哪裡去了。我道：「今天早起還在家，午飯後出去，遇了兩個朋友，約著到南翔去了。??䶂ᕢ㙡危᪐೿〰坒푓婿ᩐ뱵ᾞ໿뱠뚞몈彎乎曉得？ᄰ卢᪐೿⼰⡦ᙗ扙ꪗ瞊ㆍ灜蒍౶뛿㚁乱知。聽說那邊有個古漪園，比਍睎葭녶ኂ౗Ͽ몏앓ʖ萰ঐ멧⡎ꍗ誐瞐蚍୎ፐ煤楧㺊౹ᕓ⽠୦楜ꦊ潳뭦虓Ɏ〰苟才道：「好雅興！但繷䉞䵦??虖὏ヿ我道：「乎楎⥑睙虿Ɏ丰知有甚麼要緊事？??䶂襢Ὤ協᪐೿ᤰ譎౎ᇿ鍝豽화癎扵ꪗ亊蚐Ɏᠰ罐홏๎⥦??虖౏쯿횊๶⥦晙ᅽୢ౏ᇿॢ멧ぎ坒걓Ɏ〰我道：「到底為甚麼事，何妨告訴我。繼之的事，我大半可以和他作主的，或者馬਍ㅎ꩎骊౛忿⩎ɷ〰苟才又沈吟半晌道：「其實這件事本是他的事，乎ᆐᅢ୐쭧籓摟腫綉ౙ秿ひ虗ᩏw牎瞀虿Ɏ䐰ὑᥟ??ざ൒上海，是奉了札子來辦軍裝的。藩臺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兒，順便托兄弟在਍睎Ꙏ??掞馈䭥幎ʘ䲁蒈䉶ᥦ౐盿㙐ꩱ瞊಍꫿⾊葦??䅖楓텑隑ﺙಘ裿뭟誌螎ʎ䐰ὑた虒᥎ಈ叿絢鞀籟䭾葎⢐ൗ上海，一想，這是他回任的好機會，能夠托人送了四十兩金子進去，怕藩臺쭎횊??彖ﵬ뮐뱓ʞ〰我道：「大人先和繼之說時，繼之怎樣說呢？??䶂卢᪐೿혰㵎⽾⭦⭔쩔쩼葼ɶ〰我道：「他請假措資，此時未必便措了多少，一時怕拿祈虑ɏ〰苟才道：「他哪裡要措甚麼資！我看他乎쮐ஊ䝐౐꯿䉦罦羐➐╙葞ቶ睠虿Ɏঈꩧ읣蒌멶౎˿쥘蝔쥶౔⣿ൗ上海打起公館的？0਍
　ഀ
繼之的家人高升ᅜ卢᪐೿ᤰ벐୎Őඐ上門的好機會，別人求也求坎蒄౶໿뱠ᆞᅢŐ㪀乲答應？求老爺好歹勸勸，我們老爺答應了，家人們也沾點兒光。ᄰᅢ卻᪐೿怰ᅏŐ㪀九願意做官，叫我怎樣勸呢。??䞚卓᪐೿ᤰ⾐f䉎⍦⵬඘上的話，塎྘婡顐౛盿ᵵ졒啓앏著虑͏暀把ɔ丰要說有這麼個機會，就是沒有機會，也要找路子呢。前年鹽城縣王老爺⽎葦뱶ಞヿﭒ乎滿三個月，਍??鉟镬ඍ上，下忙還沒到，為了鄉下人一條牛的官司，叫他那舅老爺出去，左弄右弄，๷⍠Ѫ虤౎ㇿꑜ虤פֿ౎⟿蚛Nꭎ蒎杶窆ɺ谰號繏虢N鵎傍౛⿿f୎ᥐ??厈←➅멙౎賿徭ঁꑧ앎ౠ﷿ꪀ熊ᮊ⽓警ų㪀鉲६≧ᚓ౓蓿⾐홦葎楶॑୎뙐멛౎䫿൮上了一弔多銀子，ㅎ??虖פֿ虎칎ɕ혰㚖镱??ﭖ葎䉶ᥦ౐諿ୢ??졟乓蚐౎໿瑦葞൶上忙還早著；到此刻，可是好了。倘使我們老爺꽎ﾀ謁≑蚓౏ㇿ⽜뙦멛ᅎ䩎坮䢄詑睘蚍౏忿罎靏ɟ쬰Ɗ㪀豲뙔멛꩎ꪊʊ〰我道：「你跟了你老爺這幾年，還홷葎㹶⎁칬ɕᄰ乓能代你去碰這個釘子，要說你自己說去。??䞚卓᪐೿똰멛ᅎ뭐꩓书虜Ɏ〰我正要走進去，字號裡來了個出店，說有客來了。我便仍到字號裡來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仕路方聆新怪狀，家庭又聽出奇聞。ꍷ蚐ꉏ⽛끦ಊᓿ絎஀??赖ᡑʊ0਍
ഀ
那客⽎╦멒౎揿⽫蝦늏ʏ늏譎蚉ᅎౢ뿿ᵏ㙳佱单᪐೿怰ꍏஐᙐⵤ➘ř㪀౲⿿҈號葏ὶヿ我愕然道：「甚麼搖頭大老爺？我쉎䩡ɕ〰繼之笑道：「官場禮節，知縣見了同、通，都稱大老爺。同知五品，比知縣大了兩級，就叫他一聲大老爺，似乎還情願的，所以叫做點頭大老爺。至於通判，只比他大得一級，叫起來未免有點앎塠ಘ仿情願，就要搖頭了，所以叫做搖頭大老爺。那回我和你說過請封典之後，我知道你於此等事是⡎썗ൟ上的，所以托你令姊抄了那卯數、號數出來，托述農和你辦去。其餘你問述農罷。ᄰ卢᪐೿ᤰ⾐뙦⽛塏멢⡎噗坮偓䁣Ꙝ蚏葏ɶ〰述農道：「你令伯਍虎멎뙎葛癶虵౎᧿㖐束⽱䝦葐ɶ〰我멎ᖉ㙡౱⏿虡䩎⥓卙᪐೿厖蒈灶౏﷿䝎葐뱶ᾞ惿졏鹓卷蒐扶ὔヿ述農道：「我把你官照的號碼抄去，托人和你辦封典；部裡復了出來，說沒有這張照，還⽎䝦葐뱶ʞ〰我道：「這真奇了！那一張官照的板可以假得，怎麼假起紫花印信來！這做假的，膽子就很ཎɜ〰繼之道：「官照也是真的，印信也是真的，一點也䝎౐仿過是個廢的罷了。你未曾辦過，怨靎恟乏知道。本來各處辦捐的老例，係先填一張實收，由捐局匯齊捐款，解到部裡，由部裡填了官照發出來，然後由報捐的拿了實收，去倒換官照。遇著急於籌款的時候，恐怕報捐的㑎趎ಎ뿿詏᪋Ꚑڏ౴䣿詑穢絺顶杛౱毿虘彎碆౥糿虶祈虑౏ㇿѵ偔䁣ٜᡒ蚘뭎偒ɣर虧ㅏ偘董౶곿඙上就填給官照。所有剩下來用豎葛౶仿消繳部，只要報明由第幾號起，用到第幾號，其餘均已銷毀，部裡便注了冊，自第幾號至第幾號作廢，叫做廢照。外面報過廢的照，卻꽎란삒౫췿ൎ舊存著，常時填਍୎詐齢呒，送給人作個頑意兒；也有就此穿了那個冠帶，充做有職人員的，誰還去追究他。也有拿著這廢照去騙錢的，聽說南洋新加坡那邊最多。大約一個人有了幾個錢，雖婠顐౛忿Ѡୟɐ㒘ɢ〰끒ꁥ慒ꍗ誐粐ꅶ蒌멶衎᩟ౙꏿ誐傐顣畛乩容易，所以就有人搜羅了許多廢照，到那邊去騙人。你的那張，自然也是廢照。你快點寫信給你令伯，請他向前路追問。只怕……ꨰりᥒ榐୑坐౛糿䭾뽎乏說了。述農道：「其實功ᥔ⎐煪罧ಉ῿葷뽶๏뱠ಞ䟿葐Ѷ_୎ᅐᆘ徘絎ə〰ഀ
　　ഀ
我聽了這話，想起苟才的話來，便告訴了繼之。繼之道：「這般回絕了他也好，省得他再來麻煩。ᄰ卢᪐೿✰㹔坥ﺄၳὢ葷乶去幹，我卻弄了個假的來，真是無謂。늏厏᪐೿ᤰ⎐煪罧ಉ῿葷䝶葐౶ÿ鉧६酧??ɤᄰ䩢㑔悊O୎ᅐ煻᪊ᇿᅢ䁐䶈繒瑞౞෿上頭委了一個鹽運同來做總辦。這局子向來的總辦都是道班，這一位是破天荒的。到差之後，過了一年多，才捐了個候選道。你道他為甚麼加捐起來？原來他那鹽運同是假的。簰䭾华᪐೿䜰齐呒，戴個頂子頑頑就罷了，怎麼當起差來？늏厏᪐೿혰葎⾐䥦뉙왡홑鉎顑葛扶ɔ혰ⱎ⽧摦に彗ݬ몆Ɏ혰葎Ŷ䒀౑⿿୦㩛ꭿ賓ʁ혰⽎୦煞絧➞罙ɏꌰ璐Ş艎??䵖౼꛿亏ꪐ譕䭎豎౟仿免出門謝弔；謝過弔，就䵎??ꉢɛ혰Ŏ䒀譑蚉楎彑㵬捾౷뿿뚁䑛ὑ䉟罝౏꫿Ⲋ䵧멼౔훿㚖乱能當地方差使，但如洋務、工程等類，也求賞他一個。總督答應了，他便遞了一張『廣東候補鹽大使某某』的條子。說過之後，許久沒有機會。忽然一天，這局子裡的總辦報了丁憂，兩江總督便想著了他。可巧那張條子譎蚉౎䱦൨上、書架਍Ŏ眰ƈ봰屢ಈﯿ䵿蚐﵎銐६ɧ뼰푏ぎ}ౠ諿홢呎字想了出來，卻忘了他的官階。想了又想，仿佛想起一個『鹽』字，便糊裡糊塗給他填਍N୎結䮞ಐɔᤰ亐是奉憲冒官麼。ᄰ卢᪐೿혰鍝偽乣蚐华౳᧿譎졎鹓卷횐葎扶ὔヿ述農道：「㙎卷ಐ賿號홏筎虫౎﫿葑Ͷᚊ౞ꏿ颐鱛ᦒ硐厐䮐୎౎뿿⽏煞ᥧ??綈➞罙౏??鉺६絧䮞ಐ葔鱶ⶒಘ⟿뙙䵛卷蒐䩶ɕ〰ഀ
　　ഀ
繼之道：「自從開捐之後，那些官兒竟是車載斗量，誰還去辨甚麼真假。我看將來是穿一件長衣葧౶﷿⾐୦顐౛摓蚖ཎŝ쨰⮎ౙ쩎ན띜蒌౶⿿繦퍶睙虿Ɏ〰述農道：「㙎౱仿然！਍N୎깐??ౢ৿୧୐쭧쭓ᆊ͢녔劂಑Ͽ葔䉶ᥦ婐虦౎ᇿ??뙖뭛౓譓ƕក聓ᚕ끢ᝥ聓ゕ归⽎ቦ葯悐鞐衟౟仿如回局裡去。趕到寧波會館叫了一輛東洋車。那車夫是個老頭子，走的慢得很。我叫他走快點，情願加他點車錢。他說走號౎瓿ᕞ䊏ᥦ౐﫿虑协睢??౫罝ඁ上受過槍彈，所以走起路來，很뽎癏ɵᄰ絢蚀衎멎䝰⩙ౠ俿확??낍뮊卓睢??౫훿뽎O鑎N䅎葓챶瞀斍睜虫ɏ혰葎⾐녦햂ſ쌰겞ʙƉꤰ인ᙝ潗ƛᠰ咊總兵呢。背出那履歷來，很是內行，斷⽎୦䝐葐ɶ萰ঐᥧ禈㭓⡬䱧୎祖靑౞忿⽎୦념캂ſ쌰ݓ鱜蒒ﵶɓᤰ﶐⾐ᅦꩢ㲉୷護蒉౶嗿앏罟睺掕蒈䵶⽢୦顐扛ɔ〰德泉道：「方佚廬那裡一個看門的，聽說還是一個曾經補過實缺的參將呢。簰䭾华᪐೿촰ࢎ蒂䉶ᥦ౐ꏿ暐睫龀呒，本來太㱎≐蚓᭎ヿ虒畎譑乎貐౟鋿६で륗襥퉛홣ᅎ౐䇿㵭஄虎౏忿⽎०葧ɶꌰ璐ᅞ㉢겐౎⣿ꉗ靛ஈ護陎䲙솘楘ಊ狿㹿⽫ᩦ໿Ɖݟ최ྎȰꌰ隐榙袊絟葙౶??ᅠﵢ??號Ɏᡓ鞊ⱟ豻⽓๦〰ⵒ྘鞍_牎䖀ྚȰᥓΐ୎坐౛ꏿ⺐酺ㅢ些平之氣，也就可想了。瘰୵읎蚊N͎౧늏뮏虓౎ӿ掁譥ʕ0਍
　　ഀ
臘月的日子格外易過，멎좉こ虒끎瑥ɞ丰璐䭞豎౟뿿䙏콕햑ꭒʎ簰䭾Ŏ⪀⩙彙╎坠膄㚉ꑞ剤??뙖ś嚋౹ÿ驎腛粉䭾౎뭔ɓ簰䭾뽎詏bݎ葒譶﵎??塎虢ꅎ띻쥟౬ÿ蚐低蕏㽛偢౛ÿ౎ൔ上了輪船。在路走了四天，回到家鄉，真是河山無恙，桑梓依然。在਍睎䉭౦䣿䙝驕ㅛ籵䭾啎ꖆὤP䁎㽢偢晛ᅽ䕢作ɏ細⡙籗䭾㽎偢ᩛౙꕶ靤著虑ɏ䀰睎뢍䭜豎౟ÿ䱎몈乎겏ᮙ᭽౽﷿ᆐ籔䭾뙎ⵛ㉎粐ɶ⼰慏ꖈ坣಄柿쥱aݎ䱒予ɧ瘰䥥䦃⢃籗䭾뙎ⵛ䝎虫N⥎əℰ౥糿䭾詎煢执蒗v䁎ॢ譎鎕ƕ椰㉑葭蕶偛౛߿ꕣ晤ᅽɢᄰ卢᪐೿ᄰ佢乏了這些房子啊。簰䭾华᪐೿估⽏佦乏了，然而辦起喜事來卻用得著。並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熱鬧慣了，住遠了뽎ɏᄰᥝ㾐偢豛扟䁎녢ኂ౗篿ろꍒ㾐偢葛豶扟ᮗ腓⢉ꍗ誐讐க豐聟ಕ柿㝑ᅷ뽐乎出大門一步，從花園裡往來了。這是家母的意思，你就住了罷。ᄰ靓鵟虏Ɏ簰䭾졎쭓⾊慏貈ᅔ乢뮐౓멓荎摣ݎɒ0਍
　　ഀ
正要答話，忽聽得後面有人叫我。我回頭一看，卻是伯衡。我便ꮖ卜᪐೿ᄰॢg??讞౎??虖赏응瞊ɿ〰彎了彎腰，辭了出來，問伯衡甚麼事。伯衡道：「繼之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，叫我剪料，恰好遇了你，請你同去看看花樣顏色。ᄰ卢᪐೿ᤰஐꡐ뾖恏뭏띓蚌ㅎ⽜౦ꏿঐᅧ뭝쁓䭣َɴ〰伯衡道：「既如此，買了穿靎葟佶犘ಂ惿乏要怨我。ᄰ卢᪐೿젰啓膂랉羌乺得的顏色呢！⼰慏厈᪐೿丰是我要買，老太太交代，袍料要出爐銀顏色的呢。ᄰᅢ卻᪐೿İ⪀⩙㵙葾皐ᅵ⽢ས楜偛౛⣿홗??䶍౒翿靺ş??ಞ훿ㅎ乜歡喜。今年新年裡，還送我一條灑花腰帶，硬督著要我束਍౎惿๠絠쉙홢葎ྲྀᵡɠᤰ⎐睪౿跿馈恥띏蚌ᱎ犇蒂睶౿꩓ᆊ慝鱫葕౶훿Ŏ몀뙎୛虷౎忿乎算老實，我還可以穿得出。勞了你駕罷，我要和雲岫談談去。⼰慏咈쥻뭡虓Ɏ0਍
　　ഀ
晚਍鉎譬౎ᇿ뽢く籒䭾ꍎ誐자⦊ౙ⽝慏很⡎㽦ʈᄰ읢瞊ꮖ葜譶౎仿覺代他歎息。伯衡道：「你便代他歎息，這裡的人看著他敗下來，沒有一個쵎䭢ㅢ扟ɔ怰鹏䵟瑒^ཽ౜矿➕虙ㅎ臭聑뮕虓౎䃿恎乏知道他。他本是一個包攬詞訟，無惡屎葏멶䩎ŕヿ我道：「他好好的一家舖子，怎樣就至於一敗塗地？⼰慏厈᪐೿怰쩏⥎豙화읎⦊ౙ৿ꩧ瞊획剎偑葛譶뱎ᾞヿ我道：「﹎ꩦ瞊ʍ혰剎偑๛⍠Ὢヿ伯衡道：「殺了頭了！ᄰ᭢ͳ虔N❎婙厚᪐೿ะ⍠멪葫ὶヿ伯衡笑道：「殺頭就殺了，還有多少樣子的麼。ᄰ卢᪐೿丰是。是我說急了，為甚麼事殺的？⼰慏厈᪐೿혰뙎ś➀鉙६剧偑౛ꮖ彜॓ᥧ୎뙐艹剑偑౛臿鞉⽻籦村楹㽑葢虶౎䃿鹎ཟㅜ啜㆚靾幟㢗ɞ〰睒➕虙౎뿿͏鵔확ಌ鋿६g⍎乪幹。沒錢化，到家來要；賭輸了，也到家來要。雲岫本來是生性慳吝的，如何受得起！無奈他仗著祖母疼愛，ᕎꮖ乜依。及至雲岫丁了憂，便想管束他，哪裡管束得住。接著他家老大夫妻都死了，手邊未免拮据，﵎즀홡剎偑䁛䉢ɬ혰ꍎ劐偑饛乙可言，텷ろꍒ҈號??뚞饠蚙౏諿홢⭎뭙ख़୎ﵐ뚐你虏౎⣿㙗쵲꭫誎Ა賓灑ᦔ౓諿䁢ॢ葧ﹶ聳隒ﺙಘ᳿୤P穎ɺ젰᱓賓ꮖ葜vⱎ镧㽞虺ɏᤰⲐ镧㽞⡺ꮖ⽜幦㢗??왹葛౶柿ⵑ﵎⾐멎뙎[悋こ≵౵ÿ檋䁙晛䥚⹻⹺ⵏ౧쩎ꍓ侊멣뙎葛䡶偔ɛ혰剎偑靛號᥎ஐ౐懿鱫葕虶乎得，說道：『再晎ᅽ≢⢓౵ᇿ뽢ｏᥢஐ祖陑뮙œ࿿ꮖ활㚖뙱你౏쏿ⵟ㱎⵷⽎衦๟給葶౶乓過說祈煑蚊౏헿䡒也得。他兒子去了許久，方才醒來，任從氣惱暴跳，終是無法可施。他兒子從此可??뙖虛虏᭎৿䉧て青뮈灓炍಍忿乎過匆匆的就去了。你道他外面做甚麼？原來是做了強盜！搶了東西，便拿到店裡，店裡本有他的一個臥房，他便放在自己臥房裡面。有一回，又糾眾打劫，拒傷事主。告發之後，被官捉住了，追問贓物窩藏所在，他供了出來。官派差押著到店裡起出贓物，便把店封了，連雲岫也捉了去，拿他的同知職銜也詳革了。罄其所有打點過去，方才僅以身免。那家店就此沒了。因為案情重大，並且是積案累累的，就辦了一個就地正法。雲岫的一妻一妾，也為這件事，連嚇帶痛的死了。到了今日，雲岫竟變了個孤家寡人了。0਍
　　ഀ
匆匆過了喜期，繼之和我商量道：「我要先回਍睎뭭虓౎惿⡏뙗᪈余繏䉞ɦ鸰摟ᅫᅢ楐୑멐ｎ??坣??뙖ɛᄰぢ൒上海之後，過幾時寫信來叫你；等你到了，我再回來。ᄰ卢᪐೿ᤰஐቐ結ౙ揿⽫??䉴౦肀౟쫿??౴扎ɔ〰繼之道：「我們又⽎扦兵，何必約定日子，乎⪐䆏ｭ??督虿Ɏ〰商量既定，繼之便定了日子，到਍睎뭭虓Ɏ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那麼說，這位總辦也嫖的了？늏厏᪐೿ะ뱠亞嫖，還嫖出笑話來呢。我們局裡的議價處，是你到過的了。此刻那議價處沒了਍虫౎仿過買些零碎東西。凡大票的煤鐵之類，都歸了總辦自己買。有一個甚麼洋行的買辦，叫做甚麼舒淡湖，因為做生意起見，竭誠盡瘁的巴結。有一回，請總辦吃酒，代他叫了個局，叫甚麼金紅玉，總辦一見了，便賞識的了靎౟盿ɵ晘虽홎N繎䍶葑ᑶ梒ɹ〰ⱒ豻??͖剔಑죿虓홎౎仿住口的਍綍əሰ噭뽮⡏뙝ಈ﻿蝢虣N鍎욕ꑛ౛諿㵢꙾쮏り뙒蚈౏諿텢֑襽こ뙒蚈౏ㇿ홵楎୑뭐㱓虭楎⅑ɫᄰᅢᥐ䶐㵏꙾垏蚄蚏౎ÿ驎腛㚉홚Ɏሰ잂嚊뽮㩏虣灎傁౛⳿⡥ꭗඎ上，去和金紅玉說。往返說了幾遍，說定了身價，定了日子要娶了。誰知金紅玉有一個客人，聽見紅玉要嫁人，便到紅玉處和他道喜，說道：『恭喜你高升了，做姨太太了！只是有一件事，我很代你耽心。』紅玉問：『耽心甚麼？』客人道：『我是耽心做官的人，脾氣絎ə섰ᑬ홎ᅎ噐坮멓౎矿??彫詎홢멎啫虽౎惿୏葑葶蚐靎뱟ƞ࿿԰襽ᅳ卻᪐໿ᄰ졢乓是長毛，他未必殺我。況且殺長毛是一事，娶妾又是一事，怎麼好扯到一起去說呢。』客人道：『話是⽎ʓ⽓婦顐葛멶뙎౛߿玂㡞멞뙎乛同，斷﵎욀恑祐救ㆁ葵ɶ섰ᑬ홎鑎䅎ᩓ牙葫멶౎鍝ॽ虧济͑㽎빙虙Ɏ쨰⥎慙鱫處恎౏뿿㙏虚뭎᭓恷㉏肐䮕豎౟ꏿ涐͑୎ﵐ랐葭虶Ɏ怰??靏佟홏乎纐䉞书又再看਍N୎౐죿㙓??뭖뱓ᾞࣿ起㙑Z୎??뭖䉓౦惿뽏豏ᥔ涐͑୎쩐⥎Y⍎虪Ɏ⢂獗㡞멞뙎౛᛿բ蒀쵎낑贈虑౏᛿բ솀멚౎᛿բ趀婑ὐཱུ᭡훿ᅎ汐⡑ಈ﷿㺀恥祐虑뱏ᾞ蓿亐是活著在那裡受冷淡！我是代你耽心到這一層，好意來關照你，隨你自己打主意去。』紅玉聽了，總如冷水澆背一般，唇也青了，面也白了，做聲靎ɟ䤰ꍻꊐ멛뭎虓౎뿿ᙓ㑙뭘쭓ኊ噭ɮ0਍
　　ഀ
舒淡湖聽了一番言語，竟是無可挽回的了，就和紅玉剛才聽了那客人的話一般，唇也青了，面也白了，如水澆背，做聲靎౟ꗿ虣텎㊑傔౛࿿འ??뭖ɓ霰桓习曾先下個定，倘是下了定，憑他怎樣，也﵎钀灠ʋ搰㭫ђたᥒஐ⍐偪౛◿葒乶打緊，倘使總辦惱了，說我͎ꙧ讏౎豎葟ὶཱུ뽡媖虐Ɏᤰ譎??╺虠홎N⥎Yᱎౙ⣿詗൞上翻來覆去想法子，總靎ୟ葐핕ɬ⦁๙౦﷿㙟`鵎饨࡙ಊ뿿O赎ಎ瞀ʍ〰ഀ
　　ഀ
只因這一條妙計，有分教：譖語艎ᩙ麇馊ౙ㒉蒒⾐武㑾몒Ɏ丰知是一條甚麼妙計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六十六回    	妙轉圜行賄買蜚言　猜啞謎當筵宣謔語ഀ
ഀ
舒淡湖一躍而起，匆匆梳洗了，藏好了兩隻金鐲子，拿了一百元的鈔票，坐了馬車，到四馬路波斯花園乜뮐౓绿坢蚄ൎ《品花寶鑒》਍꽎셷葿v୎歐偛౛婓꽐ᵿ葒౶賿화䙎콕ʑᤰ꾐ᵿ⽒f뙎ᩛ뱵㆞⡘蒙㭶䙎౻盿୵譎蚉噭౮뿿屏鱎坥㲄孷౷㻿贈ꍑ㕎㱟ᅏ幻ᆗ葻쥶蚁协᪐໿細䩥ŕ৿ᩧ뱵綞ཙὡ惿ㅏ䖊乎請我吃花酒了，想是軍裝生意忙？』淡湖陪笑道：『一向少候。今日特來，有點小事商量。』翱初拍手道：『你進門我就知道了。你們這一班軍裝大買辦，平日眼高於天，何嘗有個朋友在心਍Ŏ擿蚖畎ᙔ୙멗葎當ⱓಁ뿿⽏쵦❢멙䡎ὑ葵걶䆙౜⧿⥙ｙᥢ榐譎癎齵뉒媊᭐᣿ங葎䉶ᥦ౐뿿⽏卦㙢垃、吃花酒，放出闊老的面目去驕其娼妓了，哪裡有個朋友在心਍Ŏ䃿恎O㉎肐ಕᇿㅢ卷悐⽏०멧౰蚀葏虶Ɏᤰ䶐⽢Ⅶ譱乎登三寶殿啊。』淡湖被他一頓搶白，倒沒意思起來。搭訕了良久，方才說道：『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，求你代我設一個善法，我好好的謝你。』翱初搖手道：『莫說！莫說！說到謝字，嘔得死人！前回一個朋友代人家來說項了一件事。你道是甚麼事呢？是一個賭案裡面牽涉著三四個體面人，恐怕਍祈ㅑ虘౏볿牥咀有礙，特地來托我，請我腎ඉ上報。我念朋友之請，答應了他；更兼代他轉求別家報館，一齊代他諱了。到了案結之後，他卻送我一份「厚禮ర⣿յŽ坜ř虜౎㷿偼൛上寫了「袍金椰୑坐ɛᄰbౠ忿睎虿౎쫿瑎灞絠ᅙ큢깲赶傈腛??扣傗౛᧿Ŏ깜౹ᕓ??楣୑扐傗彛⁎虙Ɏ쨰욁譢୎౷篿⽓f㕎끟ꁥ慒ᩗ뱵肞䲒蒈鑶䍎ᑑ梒౹᧿ஐᑐ梒൹上海是䅎ᩭ蒐౶�뭢⡓콵䍫腑벉㒌鑬َ౒響睻蚍॓??䍖͑퉎䪉こ䭒ɢᄰᥠ??ᅖ葢큶깲赶傈ቛ虐䭎蚐౎臿悉垗횄౎ᕓ??ୣ靐୥ͽ葞扶傗葛亐夠呢。你說可要嘔死人！』舒淡湖道：『翱翁，你腎疉멿౎ᇿ乓是那種人。你若㹎썥䉟౦ᇿ䡢ᵑ蚋恎౏跿䙑콕讑푎徚罎靏ɟ༰ꨰ瞊౿�謁Q繎䍶ᑑ梒虹౏﫿⡤䱗൨上道：『我們是老朋友，我也ꉎ⍛౬仿用甚麼封套、簽子，也ᩛ뱵趞톈ƑȰ톉಑⇿⽶Ŧ暐恽⡏葵౶釿恡??扣傗彛睎౿??傈彛睎ɿ༰ᵿ୒護蚉N繎䍶ᑑ梒౹뿿筏䉶०녷㲂ᅷ睻蚍౏꫿厊᪐໿셭౿৿譧ꅓ䙻콕಑ᇿᅢŐ஀쭧౓嗿앏ꉟ⍛ɬ༰噭륮䵥詢텢֑襽s쁎譻౎珿玊りぽ౽㓿ꪊ蚊N䵎ʐᵿ獒瞀蚍N扎蒗ꥶ肀ಁ瓿坐暄讁綈貀虛౎仿住口的說：『該死，該死！此刻有甚法子挽回呢？』淡湖道：『此刻那裡還有挽回的法子，只要設法弄得那一邊也腎ຉㆊ絜虙Ɏ༰ᵿ卒᪐໿ᤰঐᩧ뱵햞偬扛ὔ࿿噭뽮偏텗敎౫ᇿᵿ㍒誀ゐぽ葽ꩶ蚊楎煓ʊᵿᅒ卻᪐໿朰悆靠絟학偬౛篿虓ᅓⅢꍺដ몋Ɏ༰噭??睺蚍O홎っげ౗꫿厊᪐໿䈰恬ŏၔ桢虑ᅎౢᇿὢήᙵᙎ乎忘報答！』翱初看在一百元的面子਍౎忿ㅎ??⶞咘쥻虡Ɏ噭졮텓๖⥦腙உ護蒉౶ᵿ归呎쥻虡Ɏ噭䵮慢⥫鱙さ౗뮀ɓᤰ⥎썙幦ⅹ葠乶뮐虓Ɏ0਍
　　ഀ
我籜䭾华᪐೿蚖뙎ज़纑瑞౞諿䕢ብꡗ澘ﵦ??號౎᧿ⅎ??뭖౓ÿ低ॏ瑎౞맿䵥ꭢ齮虱Ɏꨰ瞊ⶍ쭎쁹虻౏ᇿ睠譎౎ꏿ厐졢๱事是元宵的事麼，原來我們家鄉，中秋節也弄這個頑意兒的。簰䭾华᪐೿怰ᕓ졠୓虷絎魙絎졙๱蚋虏Ɏ〰我道：「看是看得ᅎ౜緿葙筶畓鞖౟柿ⵑ葎ঐ靧᥼云堪的呢。我記得一個很有趣的，是『一畫，一豎，一畫，一豎，一畫，一豎；一豎，一畫，一豎，一畫，一豎，一畫』，打一個字。大哥試猜猜。簰䭾絎蚀౎仿ⵏ뮘ɠ늏厏᪐೿ᤰஐॐꍧ಍໿๦䩦㑔蚊恎O乎歎葵핛౬腓悉靛著虑ㅏ絜虙Ɏ〰金子安、管德泉兩個，便伸著指頭，在桌子਍艎歎౵늏徏扎஗ᵜɠᄰୢ護傉襛䥛艻歎౵仿覺好笑。繼之道：「自然要依著你所說寫起來，才猜得著啊，這有甚麼好笑？ᄰ卢᪐೿ᄰୢ護횉楎䵑ｏݢⵣ⢘䱗偨൛上寫字，想起我們在南京時所談的那個旗人਍㙎⢃Ι퉔ձ㢙鶆뮂ಞ仿覺好笑起來。簰䭾ᅎ卻᪐೿怰깏ｕᡢ➊뭠ᡓᦊ鮐譎Ɏ〰述農道：「我猜著一半了。這個字一定是『弓』字旁的，這『弓』字⽎f歎౵ÿ乎ಌÿ歎౵ÿ乎ಌÿ歎౵ÿ乎蒌뱶ʞ〰我道：「弓字多一個鉤，他這個字並沒有鉤的。簰䭾华᪐೿ะ擄ས地??᩠虙N歎౵仿然都虜Ɏ〰於是大家都伸出指頭把「曹地虛N??ɖ늏ᆏ卻᪐೿ᅎꍔ媐졐๱蒋멶䙎콕಑홓פֿm歎靵虻๎擄ས地睛ɿᄰᱢ乳著了。터傑襛ﵛ㙟쵱䭢卢᪐೿ᄰᱢ坳蚄౎⽓୦๐鸰ཎ地Ὓヿ我道：「正是，被子翁猜著了。✰뙙졛虛N??ౖ﷿ꪐ綊ə늏厏᪐೿萰ঐ絧葙뱶ᾞヿ我道：「還有一個猜錯的，比原做還好的，是一個၎坢葛๶残౵໿㼰⡎ཎర叿b??౦鿿婓葐๶開⽞๦0쭎乎以與人』，你猜那猜錯的是甚麼？倰襛卛᪐೿ᄰᅢⱦ乧熟，這個便難猜了。簰䭾华᪐೿ᤰஐ婐葐ⱶ乧甚好，多了一個『以』字；若這句書是『一介ݎ몂ཎ㄰絜虙Ɏ〰說話間，酒菜預備好了，繼之起來讓坐。坐定了，述農便道：「那個猜錯的，你也說了出來罷。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，腎誉썢ᑟ虖祈虑ɏ〰我道：「那猜錯的是『是非之心』。簰䭾华᪐೿細ౙ篿⽓푦齫婓葐絶ౙ⟿뙙??회N潎ɧ〰吃過了，繼之늏厏᪐೿怰ᕏᑠ썖著虑౏ᇿ筢腠ᾉ卐졢๱䲋劈扎ɔ〰述農未及回言，子安先說道：「這個酒令，我們͎䱧ᮈ叿魢ᩎ뱵౓ᇿᅢ驐傀蒈辐靣著虑౏ᕓ靠䱶⍫蒊ঐ楧ɓ〰繼之笑道：「會打謎的打謎，͎葧ꅓ䱻█葒౎仿要緊。늏厏᪐೿艥摙౫ᇿ䡢祝Q୎ɐ〰繼之道：「我是令官，你如何先出？ᄰ卢᪐೿丰如指定要一個人猜：猜祈౑烿潎᭧᳿靳絟ౙ⟿뙙쁛潎᭧᣿ꭐ█멒䡎᱑侀虑౎烿ꩿᆊ煻୎ɐ〰德泉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們聽笑話下酒。簰䭾华᪐೿㄰鵜᥏ஐ㭐ཎɡᄰ䡢祝Q୎晐늏᲏ɳᄰ멖뭰瑓ꭞ낈ﭥ徭讁蚕ᅎ葢齶㩓౿᫿ꮐ몎䭰Nɟ搰㭫禍Q୎⽐ᩦ໿䤰퉑蝽ᵶफ़౥뫿⥶୙둎顦慛ཬɔ༰匰??fɓ〰我拍手道：「大哥自己離開了那地位，就想要殺盡他們了。但멷ᩰ뱵讞譎蒕㩶౿嗿뙎ⵏ㵎鉾६큧쩣ὓヿ繼之道：「此刻吃酒猜謎，你莫問這個。늏厏᪐೿ᤰቓᲖ౳哿ś弰ﵛ銐६ᥧ⺐ꍺ䮏땢ɫ〰我道：「猜謎﵎ᦀ䦐Ż౛㷿腾麉셟扥垗ౠ盿ⵑ孎宆౛ӿ睔幑饹᭙膂㮉ὒ䊂赬౒ﵓ⢀ㅵ뭬卓??葦虶Ɏ〰說到這裡，我忽然觸悟起來道：「我倒猜著了。늏厏᪐೿怰ᑏꭎꪃ慠虑౏ᇿ乢會說笑話。簰䭾华᪐೿怰ᱏ坳蚄౎嗿ꡏ꩙慠虑౏௿屷屎。ᄰ卢᪐೿쨰䭎鹎㽟ե蚀౫ʀ〰述農拍手道：「妙！妙！是罵盡了也！只是我͎ꩧᆊ煻ಊᇿ앢塠Θ॔潎౧ÿ籎쭶悊??虒睎ɿ〰說罷，先自吃了三杯。ഀ
　　ഀ
德泉道：「我們可有笑話聽了。你腎誉ൢ《笑林廣記》那個聽笑話的說了出來，可靎硻葥ɶ〰繼之道：「他沒有這種粗鄙的話，你請放心；並且老笑話也靎硻ɥ〰我道：「玉皇大帝一日出巡，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駕；只有李鐵拐坐在地下，偃蹇멎깰ɹ褰蝳❶቙占᪐໿怰홏㚖??蚍N뭎玖ಁ篿葓??靺睟蚍౏嗿扏艥摙뉫扐ὡ࿿퀰??低卙᪐໿ⲁ虧??뭎玖ಁ擿㭫筒楓뭑ﶖ??蚍彎Ɏ༰褰蝳卶᪐໿ᤰ箐멓啰὏࿿퀰??华᪐໿ର䱎葵歶뙵౛헿ቒ鲏慕歫歵??౎ꏿΐ୎ﵐ殐葵乶錯，只有畫到臣像，有個畫臣跛的左腳，有個畫臣跛的右腳，豈非兩腳全跛了麼？』㸰멷ᅎ虻Nᅎɻ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觀音菩薩到玉皇大帝處告狀，說：『我本來是西竺國公主，好好一雙大腳，被下界中國人搬了我去，無端裹成一雙小腳，鬧的筋枯骨爛，痛徹心脾。求請做主！』玉皇攢眉道：『我此刻自顧蝎౦৿ﵱ趀豑恔婏㭐扎ɔ༰쀰։殀侊啕䕏ɥ褰蝳卶᪐໿ᄰ腢உ뭑셓Ś沀虑Ɏ༰쀰➗婙厚᪐໿嬰஖⽎୦㝐ꭵಎ苿啙絏셙멚὎࿿褰蝳卶᪐໿丰然，㙎౱ᇿ䕢詝ႋ獢ꭙ蚎Ɏ༰쀰亗信。玉皇道：『你如果౏腓ら鍑뮕卓絢ꎀﱳ条葑୶쭧౓鋿६g୎乐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。』ꨰ蒊ࡶⵔ❞ᅙɻ늏厏᪐೿ᕓ恠⽏捓虡襎蝳❶ᵙ葞౶䃿卷ʐ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你腎貉ᅔ홢ᅓɻ怰ᱏ坳蚄ᅎ葢౶惿??爵Q୎ᅐᅢ᱐ɳ〰述農道：「有便有一個，只怕絎əᄰᅢ彐坬葓煶ಊｓᙢ⥜葒當桑뭖㩓멒౎婓๐㌰རȰᄰ謁Q൓上海俗話：『戳弗殺。』打਍缰슉୞0౓쯿悊ᱏɳ〰我道：「這有何難猜，我一猜就著了，是『銀樣蠟槍頭』。늏厏᪐೿ᄰ形卷ᦐஐ乐好，太顯了，我罰一杯。0਍
ഀ
第六十七回    	論鬼蜮挑燈談宦海　冒風濤航海走天津ഀ
ഀ
我等述農吃過了十杯之後，笑說道：「無常鬼、齷齪鬼、冒失鬼、酒鬼、刻薄鬼、਍答㱫ಛ埿坐吃酒行酒令，要各誇說自己的能事，誇說祈葑౶烿䅿潓ɧ〰述農道：「絎虙౎훿腎ꪉᆊ虢Ŏヿ我道：「我說的是鬼，꩎悊౏惿絏ᆀꩢஊ뭎ɓ瘰୵ⅎ㡱㱞厛᪐໿ᄰﵢﺀ䉒ᶛ䑥ಛ䷿͑ɔ༰眰檟㲟厛᪐໿ᄰbﵧ຀몊챎ౚ䷿͑ɔ༰鈰ㅑ㱙厛᪐໿ᄰb뱝홥趕౹䷿͑ɔ༰到㲑厛᪐໿ᄰbﵧ΀剔಑忿䵎͑ɔ༰㬰葒㲅厛᪐໿㬰葒⾅ᅦ葢ࡶ睜ಕ鍝坽咄，앎赟꩑ಊ忿䵎͑ɔ༰⨰わ൒吊死鬼說，਍答㱫⊛॥卷᪐໿ᄰ摢蚖䉎䭎ᙎౙ◿⅒ﵱ喀ಆ絓赙Ί䅔潓葧虶Ɏ༰〰說得眾人一齊望著述農大笑。述農道：「好，好！罵我呢！我雖是個਍答㱫ಛ惿彏⩎䵧⽑㭦葒㲅蚛Ŏヿ繼之道：「腎ᆉ虻Ɏ倰襛ᅛ꩐⾊乓熟，我出一個小說਍葎멶呎，葓龐άヿ子安道：「也୎᩷뱵ྞ꩜ʊ〰繼之道：「਍र୎ᑗꥯ୿㴰齾葱虶὎ヿ子安道：「姑且說出來看。簰䭾华᪐೿ᄰꩢ蚊❏뙙ᱛ睳᩿໿擄ᕦ≎९⥧୙Ɏ༰र୎멗呎一。뜰쥟卬᪐೿र୎멗呎多得很呢，劉備、關公、張飛、趙雲、黃忠、曹操、孔明、孫਍ū栰屔♴☠〠述農道：「叫你猜，恓౟惿ꅓ著虑婏ᩐ뱵ʞ〰德泉道：「我僥倖念著了，⽎給뱙ʞ〰我笑道：「這個坔౛惿た⥒깙彎也著的。뜰쥟卬᪐೿ᤰ㆐蚖Ɏ㘰౱悀๏뱠卷ᆐ也著呢？ᄰ卢᪐೿ᄰ鍝ᱽ坳蚄౎⿿๦褰꩒ཹȰ〰子安道：「਍र୎ᑗꥯ୿ര上哪裡有這個坔Ὓヿ我道：「就是阿斗。뜰쥟卬᪐೿ᤰஐᅐᅢ妈썵౟⫿习得你說念ぎ葒虶Ɏ〰繼之道：「你猜了，快點出一個來。ᄰ卢᪐೿ᄰ謁Q୎晐❽᱔ᩳ໿쨰ᙎ呎⭛偙ɛ༰蝓읥呻一。簰䭾??ᵑ虠N͎卧᪐೿朰悆靠絟ř᧿⾐൦《後出師表》。늏厏᪐೿細留౩緿留ũᇿᅢ쁐஌??澖ɧ〰於是大眾吃了。子安道：「我們跟著吃了賀酒，還莫癔饑扙ɔ〰述農道：「孔夫子只有一個，是萬世師表；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，是又出了個孔夫子了，豈⽎豦著葑⭶桞번ʞ〰子安、德泉都點頭領會。ഀ
　　ഀ
繼之道：「我出一個：『大勾決。』਍缰슉୞0ɓ✰뙙ᱛ睳౿仿必指定誰猜了。ᄰ卢᪐೿✰쩔⥎멙啰멠멫὎맿䵥ꩢ몊둫顦慛ཬ౔擿㭫졒腓ﺉ穒虬Ɏ〰述農拍手道：「妙啊！『這筆尖兒橫掃五千人』。ᄰ卢᪐೿鰰㙧⽱給ౙ亂是五千人，也安ൎ上這個『大』字。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我出一個：『山節藻梲』（素腰格）。਍र坎鍛୽0ɓᤰஐ륓፛虦౎僿셛ſ뜰셟ﵿᱎ虳Ɏ〰子安道：「਍र坎鍛୽ⰰ虧⽏륦፛౦⽓ᩦ뱵₞災㲁౨졓乓懂了。늏厏᪐೿㄰⽜給坶㱛ᩨ⾂ⵦ୎坐⽛給坶౛絓⵶㲘᭨⯿虧N୎⽐給坶౛襓镼㱞᭨⃿災㲁⽨給癶⵵N୎坐ɛ〰德泉道：「照這樣說來，遇了頭一個字是要圈聲的，應該叫紅頭格；末了一個圈聲的，要叫赤腳格；਍୎﵎膐ࢉ牗ಀ॓癧⵵N୎乐圈的，要叫黑心格；若單是圈當中一個字的，要叫破肚格了。ᄰ卢᪐೿먰ᩰ뱵膞㑓驸ᾀヿ德泉道：「破了肚子，流出血來，⽎腦։虽뱎ʞ〰繼之道：「앎꩟ꎊ鮐鉎熕ಊᇿᱢ坳蚄౎⿿๦र硧콫྅Ȱᄰ形祈Q୎ᩐ໿地걓멎ཎ࠰狿㹣㱼२˿弰⽎f൓《三字經》。倰襛卛᪐೿ᨰ뱵좞牓㹣㱼Ὠヿ述農道：「要把這句書倒念਍뭎葓ɶ怰୏牷㹣偼౛仿是從下面卷਍뭎葓뱶ʞ〰我笑道：「才說了『有龜藏』，就說南京人，叫南京人聽了，還當我們罵他呢。這『南京人』可是『漢業建』？簰䭾华᪐೿⼰ɦ〰述農道：「我們਍睎Ɑ⽧f୎畐ᑩ㡽葪ぶ륗౥᪁䚐䭕豎౟铿륎??喖ಆ??멘譥皉ᩑ虙౎ᇿ乢禁有所感慨，出一個：『良莠雜居，教刑乃窮』。਍弰偛୛谰ɓ〰我接著歎道：「『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靓ɷ༰〰述農道：「怎麼我出的，總被你先搶了去？簰䭾华᪐೿帰䚗㙏虤뭎౓⛿ᑎ艎虎虎Ɏ혰ᱎ坳ᆄ葢౶짿牡횊祈౑໿뱠悞䡏祝虑὎ヿഀ
　　ഀ
一言未了，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，大嚷大亂起來。大眾吃了一驚，停聲一聽，彷彿聽說是火，於是連忙同到外面去看。只見衚衕口一股濃煙，沖天而起，金子安道：「絎ř῿⽷灦蚍㑎彬Ŏヿ連忙回到帳房，把一切往來帳簿及一切緊要信件、票據，歸到一個帳箱裡鎖起來，叫出店的拿著，往外就走。我道：「在南面衚衕口，遠得很呢。真燒到了，我們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，何必這樣忙？倰襛卛᪐೿丰然。਍睎乭比別處，等一會巡捕到了，是ㅎⲊ煤罧蒉ɶ〰說罷，帶了出店，向北面出去了。我們站在門口，看著那股濃煙，一會工夫，「烘萰v牎ಀ᫿֐睽蚍౏毿ὰ??ﾘn⥎əꌰ몐牎ꁦࡒ??ಖ죿絓鞀晟ᢋ芔ｎʗ丰多一會，救火的到了，四五條水管望著火頭射去。幸而是夜沒有風，火勢❎ౙ仿久便救熄了。大家回到裡面，只覺得滿院子裡還是濃煙。大家把酒意都嚇退了，也無心吃飯，叫打雜的且收過去，等一會再說。過了一會，子安帶著出店的把帳箱拿回來了。我道：「子翁到那裡去了一趟？倰襛卛᪐೿㄰⡜᝗打媗喈ᚈⵙ龘靱뙞傈虗N͎౧忿靎흻虓୎子媆ʚ〰我道：「火燭起來，巡捕ㅎⲊ煤罧ಉ᧿徐⩎䵧乑᪐ɵ〰子安道：「他這個例，是一則怕搶火的，二則怕搬的人多，礙著救火。說來雖在理਍౎㛿౱??ᅤୢ虷౏ᕓ⽠??꩏䲖很ॎg❎䩙㭓ཎɡ〰我道：「這又為何？倰襛卛᪐೿脰争准你們搬東西，才逼得著你們家家保險啊。뜰쥟卬᪐೿⽑ⱦ煤罧ಉ﷿譎멎⽰㙦此葰౶忿乎是個道理。人家莫說沒有保險，就算保了險，也有好些靎也搬的東西。譬如我們此地也是保了險的。這種帳簿等，怎麼能夠ⱎɤ0絧ᅙॻg??ॖ걎첍摛歓౱ꏿ첐摛抈侗葏౶﷿⾐깦멺뙎䕛ᩜəरg୎結ꪀ殊౱⏿??詟魢ꭎ█Ή捞枈之類，歸在一隻箱子裡，扛起來就跑。巡捕當他是搶火的，捉到巡捕房裡去，押了一夜。到明天早堂解審，那問官也低剕֗艽絶ㅶ卓᭢叿虢ॎ䅎罓౧죿⑓ፒᦍㅐ㭙睎ᡑʘꌰ몐뽎ⵓ厘᪐໿༰멜䉎ᡬᦘஐፐʍ༰估顕ቛ占᪐໿怰葏첐博面ᅟ扜Ŕ࿿ꌰ몐华᪐໿ᤰ놐偻ⱛ虧⽏ས멜葎煶罧ಉ抈॓g詎녞΂ꭞꦈź0詎Ş춀΅╞傉౛ꏿ▐傉♛ᑎ⽎㑦虸N䩎葘౶蓿ঐ繧͎捞枈。因為火起，嚇得心慌，把鑰匙也鎖在箱子裡面。老爺౏곿譤蚕O୎뽷卷蚐Ɏ༰估顕祝걟譤ಕ鳿㙧q??亞錯，未免下虎祈ಁ绿ᅎ坻厄᪐໿ᄰ｢恦协⭢??暞⍦彬Ŏ࿿怰꩏ꒊ襑乧冤枉！0਍
　　ഀ
我也到房裡拾掇行李，同房的那個人，便和我招呼。彼此通了姓౔䷿卷횐퍎詙ಃ忿岆멏౎⿿f୎ᡐ咊總兵，山東人氏；向來在江南當差，這回是到天津去見李中堂的。彼此談談說說，倒也破了許多寂寞。忽然一個年輕女人走到房門口，屜멏华᪐೿鸰ൟ上船到此刻，還沒有茶呢，渴的要死，這便怎樣？尰멏睎ꮍ厎᪐೿ᄰ晢恽뭬ɓ〰說罷，起身去了。我看那女子年紀，乎貐䅎牓൫上下；說出話來，又是蘇州口音；生得雖䅎ٓ푒抚ಗ篿葓钐顎捺౫೿ᒀN??㲖孷౷痿癩䅑항᭒ꏿ厐湢졢䅓ٓꡒ䊍ɦ쌰ⵟ靎靦給罕。過了一會，莊作人回到房裡，說道：「這回帶了兩個小妾出來，路਍졎鉓६멧??籢౔䇿ٓ흒⽓ɽ〰我口中唯唯答應。心中暗想，他既是做官當差的人，何以男女僕人都㙎^୎ὐ꫿⾊୦깐᥺??ಈ嗿졎॓楧㽑빙䭙ᩎὙ쏿ୟ䅎ٓ酒텵ౠ仿便詰問，只拿些閒話，和他胡亂談天。ഀ
　　ഀ
到了半夜時，輪船啟行，及至天明，已經出海多時了。我因為艙裡悶得慌，便終日在艙面散步閒眺；同船的人也多有出來的，那莊作人也同了出來。一時船舷旁便站了許多人。我忽然一轉眼，只見有兩個女子，在那邊和一伙搭客調笑。內中一個，正是叫莊作人泡茶的那個。其時莊作人正在我這一邊和眾人談天，料想他也看見那女子的舉動，卻只婎ِʹɧᄰ썢ⵟ졎乓免暗暗稱奇。站了一會，忽然海中起了大浪，船身便顛簸起來。眾人之中，早有站立低葏౶﷿炐??奖뮈虓Ɏ戰扡葡꡶檘ꁭ❒ౙ㧿ꮂᚎ뱤ᩦ౵ӿ메뽎﵏䩎??㽖ɢ〰虒ᱎ虙౏ꣿ檘쩦౽㧿ꮂ榎詑芐橎ɫⴰꉤ葛捶놈䱻予౧﷿墐㹛乥穩，滿艙裡亂滾起來；內中還有女眷們帶的淨桶，也都一齊滾翻，鬧得臭氣逼人；那暈船的人，嘔吐更甚。足足鬧了一夜一天，方才略略寧靜。ഀ
　　ഀ
及至船到了天津，我便起岸，搬到紫竹林佛照樓客棧裡，揀了一間住房，安置好行李。歇息了一會，便帶了述農給我的信，僱了一輛東洋車，到三岔河水師營去訪文杏農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閱盡南中怪狀，來尋北地奇聞。未知訪著文杏農之後，還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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ഀ
當時我坐了一輛東洋車，往水師營去。這裡天津的車夫，跑的如飛一般，風馳電掣，人坐在਍扎ಗዿ쵐॓??뎞ᕛɠ섰ᑬ홎텎蒍졶S??銞६轧౷仿似਍睎恓詝炐಍뿿鉏६끧鹸䭤幎ᮆ훿筎歓嵪鹶౤僿豠ⵟ䡲ɑर䉧て虒셤葤ぶ륗佤虏౎䫿⥓灙亍動一步，街路兩旁又是陽溝，有時車輪陷到陽溝裡面，車子便側了轉來，十分危險。我被他擠了好幾次，方才到了三岔河口。過了浮橋，便是水師營。ഀ
　　ഀ
此時天色已將入黑。我下了車，付過車錢，正要進去，忽然耳邊聽見「哈打打、哈打打萰v捎螖ｓʗⵤ஘䉷౦譓㒉⭬??聱౓졡偱땽౽ÿ୎??畱౑揿⡫ꍗ??좞ɱ詝??虺N୎??畱౑䯿ⵢｎ虢N୎鑐济㩑睜蒕୶蝭౓⣿ꍗᎈ瞟榍湑ಁ꯿傎[O葎౶೿젰協卢Ţ젰協卢ぢ吹個低ɏର홷﵎㙟蝱ᵓ⥧ౙ﷿㙟蝱뱓れ౗ᇿ홢⢖ᙗᩙ瑙౞篿鉓६୧乷??蒈轶౷௿虷᥎ஐ앐潠౦ዿ彐⽎ὦ獵ⱞ{??葖譶墉ಋ仿覺看的呆了。正看得出神，忽又聽得「咚咚咚萰፶犟ʀ鼰虓詓傐虗N୎??畱౑⣿ꍗ슈፤ʟ搰䉫????ᙱౙ擿蚖᥎榐⹑牺䮗ᙎౙ篿⽓쉦屛↗牱ಀ忿乎見別有營兵出進。我到了此時，倒絎鉙❑㉦뮐౓靓??佺虏獎ಁ䧿홻N䥎赻꩑ʊ㱤᭷㉧뮐౓ᚈ졙歱౰⽝??蒞᩶ຐ౦矿罟ୟ護ⲉ卵ඐ上，黑魆魆的站了ᅎ멜౎揿乫知裡面辦甚麼事。ഀ
　　ഀ
足足等了有十分鐘的時候，喇叭和鼓一齊停了，又見一個營兵，「轟轟轟萰㹶虥ॎｎ஗쵭ɩᄰ륢䵥灢亍뮐౓ᇿꍔ㦐蝔葓佶单᪐೿ᤰ??ঈg䵎蝏⭥㩞౲仿知可在家？ꌰ疐꩑厊᪐೿ᄰ形乎知道，你跟我進去問來。ꨰ瞊౿훿⡎䵗ᕒ಍ᇿ??垍횄灎ʍ譓ⲉ卵皐⵵౎峿站了兩排兵士，一般的號衣齊整，擎著明晃晃的刀槍。我們只在甬道旁邊走進去，行了一箭之地，旁邊有一所房子，那引路的指著門口道：「這便是文師爺的住房。ꨰ瞊౿䣿灑ろ聒뭓体单᪐೿蜰⭥㩞⡲뙗뱛ᾞ৿ꉧ虛ɏ〰裡邊便走出一個小廝來，我把䝔ꑲ晎홽౎꫿ঊ腏抉꒗Ɏꌰྐ??㉞뮐虓N͎౧﫿虑꩏쮊ಊᇿ뽢灏蚍㉎뮐ɓ估뉧캏蚏祈虑౏糿摟譶扝౵ᇿ詢늏蒏ꑏ晎홽Ɏ혰ꕎ虣୏乷厐᪐೿鼰虓ݏ뚂䑛౑譔ᩎ瑙౞ÿᅎᅔ꩜馉靰衟şヿ我聽說，也謙讓了幾句。因為初會，彼此沒有甚麼深談。彼此敷衍了幾句客氣說話，杏農方才問起我到天津的緣故，我䵎䩑㑔豎Ɏ윰잊ꪊꪊಊ仿覺他營裡已開夜飯，杏農便留我便飯。我因為與述農相好多年，也ꉎ⍛ɬ估뉧뾏ﭓ??ﮃ剭಑ᇿ腢㮉抖䉫౦虝乏及。ഀ
　　ഀ
當下兩人䱜蚑硎潥ɧᄰ佢睕쪍??ঈᩧ뱵讞౎ᚈᙙﵙ졡偱땽葽䕽ɥ估뉧厏᪐೿鼰虓恏葏亐知！我們營裡，接了大王進來呢！ᄰ乢覺吃了一驚道：「甚麼大王？估뉧ᆏ卻᪐೿怰ᅏ虔⡓块詓ಐ仿曾到北邊來過，怨靎恟乏懂。這大王是河神，北邊人沒有一個ൎ尊敬他的。ᄰ卢᪐೿㄰⽜덦幬쥹牡ඊ尊敬，你們營裡怎麼又要接了他來呢？估뉧厏᪐೿혰虝虏౎߿呣要到這裡，怎麼好ꕎ홣扎ὔヿ我吃驚道：「那麼說，這大王居然現出形來，和人一般，並且能說話的了？估뉧ᆏ卻᪐೿丰是現人形，他原是個龍形。ᄰ卢᪐೿रᩧᅙ❜扙ὔヿ杏農道：「大小䥎౻훿ᅎ㥐ං上人都認得，一見了，便分得出這是某大王、某將軍。ᄰ卢᪐೿혰졎๓͠ꩧ熊ಊ臿މ呣到哪裡哪裡呢？估뉧厏᪐೿혰乎說話。船਍멎譎蚉홎౎뿿??蚞饎౱峿他叩頭行禮，然後筶卜他的去處。他要到哪裡，問的虜౎쳿஍虎뽏⽏??癒᭻響號??癒䭻豎౟뿿??톘肍❟譙腳ら葒ぶ륗뭥ㅓɘᤰ誐鞐號౏뿿鉏虣譗౎䷿뭒칓ꖏ虣虎ɏᄰᅢᥐ⾈⡦⥦ꕙ坣蒄౶໿⥦葙膐ㆉ㉕扢ɔ〰我道：「這大王此刻供在甚麼地方？可否瞻仰瞻仰？估뉧厏᪐೿ᄰᅢ貘ぎᑒ景൞上去看看；但是虜홎౎仿能胡亂說話。ᄰᅢ卻᪐೿혰졎乓能說話，我們自然沒得和他說的了。0਍
　　ഀ
此時雖是八月下旬，今年氣候卻還甚熱。我順手推開窗扇乘涼，恰好一陣風來，把燈吹滅了，我便暗中摸索洋火。此時棧裡已是靜悄悄地，忽然間一陣抽抽噎噎的哭聲，直刺入我耳朵裡，멎䚉虔N䙎ɔᐰ乎摸索洋火，定一定神，仔細聽去，彷彿這聲音出在隔壁房裡。黑暗中看見板壁਍N୎⭐삁葻ぶ륗౥ჿ虢N୎ፐṗ౭ỿ⵭筎ѓ臭䥑虑౏ꏿ牔綀콙ㅐ⡜ꍗ誐亐蚐葏ɶᄰ뽢ᕏﮏ獹斁౫烿톍羏셧ꍘ誐ᮐꏿẐ筭푓ᅫ??蚚魎౎ᇿ졢ﭓ乹㕎罟౑諿虘獎ಁᇿꍔẐ⵭᭎뭧ɓ譓钉솖㽘傈虗N୎鑐䅎ᩓ牙葫ቶ綘晶멚౎翿虺Nॎś터??ﹽ詮蒐䩶൓舊藍熟羅衫，藍竹布紮腿褲，伸長兩腿，交放起一雙四寸來長的小腳；頭਍덎虨N୎걐ཎ睟ⶕᮘ䯿ﾈ虢N㥎텨钏㩎睜蒕奥剱౻⣿ꍗ㢈奔ɱ혰䵎扒算蚍N୎豐䅎虓牏葫瑶ᕞྏ停౛翿z??蚈楎䩑葘略ͺ睞殕ಈ珿ඁ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，只坜ꎄ暐멚????ɬꌰ暐멚扎榗쵿ᲑⲗಂÿN亊發。再看那小子時，卻是生得骨瘦如柴，臉਍⽦灦㡵♞䩶ɒର虷ㅎ䖊౎훿楎୑멐⽓书做聲，那小子卻哭得更利害。ഀ
　　ഀ
我看了許久，看祈癑䁑㙎虱౏뿿ᕏᖏஏ虎罎ɑ挰腫춉낑뭥硓୤歭౰﷿졟絓鞀鑟솖X捎袖쵒䭢牎ಀ죿⽓f捎䢖疊䭿牎ಀ仿覺又起了多事之心，重新站਍罎౑ᇿꍔ誐㕎ɟ譓ꎉ暐멚??虺睎蚍౏�坢ꎄ奥剱౻ᇿꍔྐ停ⵛ඘上亂打，嘴裡說道：「我只打死了你，消消我這口氣！我只打死了你，消消我這口氣！ꨰ蚊꩏뮊౓⽓ᥦ榐౓䯿箈⽓书住的亂打。那小子仍是跪在那裡，一動也핎౒㣿坏ᚄ傁흛卓ɢ丰提防「拍拆0牎ಀ姿剱卻띢虥Ɏꌰ暐멚띎卖᪐೿ᄰ͢虔豎䅎ᩓ瑙葞奶譱࢈៿멓ᩎ㆐奺譱ঈ೿⣿恗䭏ƈ颐虢౎ᇿ⡓恗ꭏඎ上討賠！ꨰ䊊౦죿ｓ睢ꎍ랐奥剱౻裿絟葔ᅶꍔྐ停ⵛ඘上打去。饎奥剱罻偨虷౎㳿ᙨ魙❒ౙꏿ薐妒䭱劓ࡑ뗿멼Ɏ䮋奎靱౥߿Ɔ鍮ʕ䮋奎剱⵻ঘ೿烿灠占⡢ⵗ඘上，把頭打破了，流出血來，直向臉਍챎୭뭎ɓꌰྐ停䡛詑院傈虢楎୑౎賿號⡏陗傈횈禎䭑ᕢ虞౤췿ൎ舊是端端正正跪著핎ɒꌰ暐멚乎ୟ灎蚁O୎౷뿿癏ᎀ뎘಍忿喆❕睔蚍౏㓿랈卖᪐೿⤰留౔⧿留Ŕᇿ絢絙疂Ŕÿ୎剐偑彛衎乛住呵！0਍
ഀ
且喜自從打破了頭之後，那邊便聲息俱寂，我便安然鼾睡。一覺醒來，已是九點多鐘，連忙叫茶房來，要了水，淨過嘴臉，寫了兩封信，拿到帳房裡，托他代寄。走過客堂時，卻見杏農坐在那裡，和昨夜我看見的那小子說話。原來佛照樓客棧，除了客房之外，另外設了兩座客堂，以為寓客會客之用。杏農見我走過，便起身招呼道：「起來了麼？ᄰ卢᪐೿⽠て虒ㅎ䖊虎Ɏ〰杏農道：「到了一會兒。ꨰ垊಄뿿灏톍亏蚐౏ᇿ٢뾘鍏횋ぎ㽒傈ɗ혰N扎炗಍ÿ扎ꪗ厊᪐೿뤰䵥虢??ᥖ恐౏惿⩏睧蚍౏烿絠䝙蚐N୎୐쭧౓৿譧塎ᅢ饢٥ɴ搰䉫ᑦ鉎⭝읙⦊ౙ쯿悊䥏ᅻb䥎౻ᇿ뭢뭓赓虑ɏ〰說罷，拱手別去。ഀ
　　ഀ
我回到房裡，等了許久，直到午飯過後，仍譎侉뉧蚏ɏ餰靥홟㙥ॱ譧౎⫿앧赟虑葏虶౎ᇿ뽢祐聑ゕᙒ扙ᮗ蚐N齎಍죿こᅒ虔ॏ虧聏葟繶뙞坛彛뮈灓炍ʍ쨰??ざ䉨౦鍝󯙖᪞ᡙಔꋿ౥㛿㾃鍝譽ඕ上飯來。吃飯過後，杏農方才匆匆的來了。喘一口氣，坐定說道：「有勞久候了！ᄰ卢᪐೿ᄰ貘뽟祐뭑ꙓ蚏N⥎譙౎맿䵥??虖ɏ〰杏農道：「今天早起，我本來專誠來回候你；饎づ青摟に౗䟿蚐N୎嵐쭥౓৿??몞蒖譶౎ㇿ홎뽎銊虣N⥎ౙ맿䵥屢癐ɵ〰我道：「就是早起在客堂裡那一位麼？估뉧厏᪐೿挰⽫౦훿ⱎ虧住⡏恗᥏번钌솖葘㽶鍢ʕᄰぢ摒に䉗䵦止??ᢞಔ叿恢葏聶ಕ惿葏銐६睧蚍ᅏ换腫䢉け╒啒炆炍಍仿期遇了他開門出來，我便攬了這件事਍ꭎಎぶ摒㭫䵒Ꙣꖏ虙Ɏ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昨夜我聽見隔壁房裡有人哭了許久，後來又吵鬧了一陣，멷葰⽶ᩦ뱵讞὎ヿ杏農歎道：「說起來，話長得很。我到了天津，已經十多年，初到的時候，便識了這個朋友。那時彼此都年輕，他還沒有娶親，便就了這裡招商局的事。只有一個母親，在城裡租了我的兩間餘屋，和我同住著；幾兩銀子薪水，雖未見得豐盛，卻也還過得去。ᄰᅢ卻᪐೿怰꩏蚊䩎⥓홙౎盿??홺퍎ᩙ呵誰？估뉧厏᪐೿혰퍎౷◿坒⁛鵦ಂ⿿摦に᝗ᩓ??멝Ɏ혰噎㙹⽲୦靿౧㹓乥榐??潖㭒͎ಀǿ简鉫६譧䪕౗䃿깎葺虶乎得。他老子是個江蘇知縣，署過幾回事，臨了鬧了個大虧空，幾乎要查抄家產，為此急死了。遺下兩房姨太太，都打發了。那時映芝母子，本沒有隨任，得信之後，映芝方才到南京去運了靈柩回來。可憐那年映芝只得十五歲！0਍
　　ഀ
杏農歎道：「在映芝說呢，他母親在通州和妯娌親戚們，都是和和氣氣的，從來͎豧메뙎챛㑢᭖⣿ᅗᅢ셐쁥蒉扶౔⡛乗敢下斷語。從此那位老太太，因為和媳婦屎，便連兒子也厭惡起來了，逢著人便數說他兒子嵎ɛ✰蒛⁶鵦銂६핧偬౛뿿虛N᥎ᅽ腦ᆉ虏Ŏ䚀ɚ혰Ŏ⪀⩙卷蚐౎뿿❏蒛⥶ﭙみ虗瞉蚍౏꫿₊鵦ং썧豟화⎌ᩬ໿厖悐ᅏ虏Ŏ䚀ౚ뿿睏虿乎成！左右我和你拚了這條命！』如此一來，嚇的映芝又扎ᅥ虏Ɏᤰ䶐덏晚흚⍓乬過，便回娘家去住幾天，那柴米油鹽的家務，未免少了人照應。老太太又呎쥻虡౎꫿厊⾐ᩦ໿ᄰ䱢❐瑙^虽౎勿偑彛睎➕虙౎돿晚彚㙎虚౎蓿膐ᆉ癢᥵ஐ깐뙺ś࿿‰鵦銂핬偬౛靓詟Ţ䚀ꕚ虣??虖ɏ‰鵦⢂??䙢䁕ᡜ蚘꩎㒅??虖౏㷿⽾䡦ꑑ晎쵽ꩫಉǿ⪀⩙졙꩓ᆊ乢當家，交給我做甚麼；只得另外給老太太幾塊錢零用，他又腎ʉ쨰㖁畔睿蚍౏훿㵎ꩾ᪊໿到偑덛晚鉚६≧暓ᅽ⡢౵ᇿ腢랉㥎??Ƒ0鵎??౽﷿膐䊉덬晚ݚⵣ⮘[౛䷿䅢靭著虑ŏ࿿芊摙幫蒘❶햛౬ÿ୎ࡐ㵧ॾ楧॑??ɖ혰Ŏ⪀⩙??࢚瞂蚍౏뿿く坒䪈し芑਍뭎౓磿㵥횄剎偑[橎ɵ贰乑然，便找到映芝朋友家裡去，也ꅎ멻뙎赛鞊홟乎認得，走進去便把自己兒子盡情數落。最可笑的，有一回我一個ꪂಉ黿坟詓蚐虏౎뿿くᅒ뙢뮈౓쟿瞊蚍⽏豦⁔鵦Ƃ몀뙎赛鞊葟ɶᄰꍢ芐親姓丁，別字紀昌，向來在南京當朋友的，談到映芝老人家虧空急死的，也十分歎息。卻被那老太太聽見了，便到我這邊來，\౽坦垄葛詶⁢鵦碂㵥蚄Nፎಘ㷿ꩾ횊๎뱠蒞乶孝。這是路過的一個人，說過也就罷了，誰知後來卻累的映芝祈ɭ〰我道：「怎樣累呢？估뉧厏᪐೿怰ᑏꭎ侃ౕ䧿ᅻ扢扡葡ꩶ蚊ɏ〰豒號홏??텺ろ??䙢䁕뮈౓䋿譬㶉꙾ಏ臿䪉화剎偑葛乶孝。總辦那裡肯見他。便坐在大門口外面，哭天哭地的訴說他兒子怎麼嵎౛໿뱠亞孝，經映芝多少朋友勸了他才回來。還有一回，白天鬧的⁎ౙ嫿൦上也鬧起來，等人家都睡了，他卻拍桌子打板凳的大罵，又把瓷器傢伙一件件的往院子裡亂摔，攪了個雞犬ɛ〰๒⥦ౙ⡛鉗६핧偬虛౎⃿鵦蒂Ŷ䚀罚??ᡖ뙚뭛虓౎⃿鵦徂低⡏䁗予敢回家。過了一夜，這位老太太見一個人鬧的沒味了，便拿了一根帶子，自己勒起頸脖子來。恰好被我用的老媽子看見了，便嚷起來。那天剛剛我在家，便同內人過去解救。一面叫我用的一個小孩子，到招商局去叫映芝回來。偏偏映芝又⡎䁗ಈꏿྐ楜偛鉛ᕬ銏쵬蒑౶뿿꩏᪊໿丰好了！石師爺的老太太਍虎ᑎ號Ŏ࿿ᤰ煓炊ꭠ୎豐⁔鵦亂睦的同事聽了去，便大驚小怪的傳揚起來，說甚麼天津地方要出逆倫重案了，快點叫人去捉那逆子，腎홓͎⮐蚁Ɏᤰ벐덎??督蚍౏㵓꙾卷蚐౎뿿詏⁢鵦蒂譶앎ꑠ뭤౓緿絙葙豶䅎楓聑傒葛⡶゙౗黿摟鉫虬Ɏ⤰╙艭啙葏侐靏ୟ౎絓ⱙ??ᩖ??뭝虓Ɏ0਍
　　ഀ
這一席長談，멎豝졣ᩱ䉙虦Ɏ卷侐뉧銏६ͧ᱔ಘ뿿??㽞҈號楎⍑??ಃ쯿횊ㅎ⡜뾈ʘ貘졟읓蚊魎捎譫౎俿뉧릏䵥╢뭒ɓ0਍
　　ഀ
信步走了一回，仍਍??ざ青ಈ䛿䙔葔偶虗N❎͙ɧର୷⥷腙톉ஞ虎虏౎ꏿ鞐뙞䵛큢虣N祈剘??虖ꑏ晎ᅽɢᄰ卢᪐೿ะ뱠뮞ᥓ䪐⥓Ὑヿ店家道：「客人只怕是初走這裡？ᄰ卢᪐೿挰⽫ɦ〰店家道：「這老米店沒有賣酒的地方，要喝一點酒，要走到十二里地外去買呢。客人初走這裡，怨靎也知道。ᄰb扎綗횀꩎熊ಊÿ扎廒剑蚑睏虔N౓뫿鞉剟玑畔ꍩɒ霰⥠╙葭剶᪑絵ౙ嗿ぎ虒摎に౗뿿᥏Ⲑꍠ睒蚍ɏ⽠뭦띓劌蒑멶౎﫿蚌ᅎ葢≶ಓ䃿띎ᦌꎐ剒⪑幤ౘ鑭률䵥乢曾多給他幾文。ഀ
　　ഀ
心裡正在這麼想著，外面又來了一個客人，卻是個老者，鬢髮皆白，臉਍筎⽓fᡎ睦⍓᭬䯿킈坣୎睐첕ⶀ౤忿灎ろ㽒蚈ɏ鼰虓ᝏ詓ゐ륗葥ྲྀꉜ靛౞쿿콫॓g୎㽐ౢÿ閒౰⇿홱᪊ᅙ퍜ꉛ౛﷿⢐W୎镐൰上歇的。那老者放下背搭，要了水淨面，便和我招呼，我也隨意和他點頭。因見桌਍ॎg୎穐㙺鞃౸ۿ䮘뽢O靎剸鎑횋鵎ɕ혰彎乎客氣，舉杯便飲。我道：「這裡的酒很絎řヿ老者道：「這已經是好的了；碰了那絎葙౶⇿豶㑔l⍎ɪ〰我道：「這裡離天津恎ಐ⧿╙葭剶袑絟ౙ嗿乎到那邊販來呢？İր厀᪐೿嬰캈ࡕ៿멶ᩎ㆐⥺╙멭孰ಈ⥎╙Ɑ孧很ॎ೿ꏿ㚁⽱給剙ʑİꊀ⽠ᵦ敒ᥫ誐ಐ鋿卷ᦐ鮐앎扠ɟ娰剐蒑퉶䭱ﶓ⢐字ಈ寿蒈剶಑㚁⽱給葙虶Ɏ⽓f乎羐붉ㅬ乜行了，為的是釐卡਍葎偶⩣쵙಑翿붉ㅬ⽜ⵦ୎큐憑౓跿聑ᥟ誐蚐౏仿୎慐偓౛ㇿ停c齎಍㚁話剢傑??虘Ɏ〰我道：「捐貴了還可以說得，怎麼會捐壞了呢？İր厀᪐೿뒌蚌멎뙎鵛乕起，只得攙和些水在酒裡。那釐捐越是抽得利害，那水越是攙得利害，你說酒怎麼??Řヿ我問道：「那抽捐是怎麼算法？可是照每擔捐多少算的嗎？İր厀᪐೿ꨰ瞊蚍ᅓ靻衟扟Ŕ훿♎乎論擔捐，是論車捐；卻又᭎쾋쩫傎ᩣᅙ౜俿腐ᮉ쾋୫쩐⪎傏偛ᩣᅙɜꨰ瞊蚍⽏ꍦ媐顐葛㍭虞౎仿知道這做買賣的也⽎୦結煙罧ಉ훿腎枉쩱⪎傏㙛健ౣ᧿誐㆐乜用牲口拉的車，只用人拉的車。ᄰ卢᪐೿ᤰ좐॓ᩧ뱵ڞ╒ὒヿ老者道：「牲口拉的車，總是兩個輪子。他們卻做出一種單輪子的車來，那輪子做的頂小，安放在車子前面的當中，那車架子卻做的頂大，所裝的酒偼౛퓿牫쥓葢쩶??蒈᩶ౙ᧿쪐傎䵛扒⢗ॵ??ୖ멐쥎ౢ賿ⵟ⢘極୑멐ꡎౣㇿᥜ벐ஞᅐ햘ɬ〰ഀ
　　ഀ
正是：一任你刻舟求劍，怎當我掩耳盜鈴。未知那老者還說出些甚麼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七十回    	惠雪舫游說翰苑　周輔成誤娶填房ഀ
ഀ
我聽那老者一席話，才曉得這裡酒味絎葙䕽౥⛿乎是代我買酒的人落了錢。於是再舀一碗讓他喝，又開了一罐罐頭牛肉請他。大家盤坐在炕਍屎吃。我又給錢與店家，叫他隨便弄點麵、飯來。方才彼此通過姓ɔ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理儒？霰Ὓ卵᪐೿挰⽫홦Ɏ〰我道：「我在਍睎୭虷ㅎౘ훿᥎趐칏⾐䵦䝢䥓蒏౶৿ᩧ뱵亞自在的事呢？霰Ὓ卵᪐೿혰ᅎ❐ř颀౛ÿَꡞژ蒘䝶顓籛ꅶಌ蓿ঐᩧ뱵亞自在，乎몐??ྞཛྷ뙜譛睎虿Ɏ㘰౱??ᅤୢ虷౏훿⡛⽗蹦ㅔ횁ɓ혰⽝f୎啐ɽ炘຀멦౎䛿镻୞졎絓ౙ篿⽓硦彛乎曾入得一ɔ舰쩙홎㚖ɱɘ歘ꝑ౞篿⽓灦ᑵ敖ꭑʎ??鑖୎剐偑౛﷿亐肯好好的唸書，都是些၎偢葧煶罧ʉ॓g䵎ཏ큜ౙ᯿ౡꝢ౴쯿흺腟??b䵎襏ɳ텘겑蒙둶羌ɚ뀰쭷虺᥎벐୎흐塟ಘ뿿詏ꍢྐ큜㵙ꒀ蚊౎ぶ虒뭎瑓౞九貐䅎鑓牎虫౎蓿銐६멧뙎ɛ㴰ꒀ蚊??璞^౽蓿銐६ᩧ뱵膞쪉౽蓿誐홢葎㹶⎁捬靡灟乵୎㡜葞勇䝑ౙ죿͓ൔ上了鴉片煙癮，鬧的一發沒有人敢問葔虶Ɏ묰瑓浞ࡑ鍧ಕ৿g䵎⩏汓띑虥♎ɟᤰ䶐⩏퍓桙౔忿ᒆႏౢ瓿^葽亐滿三十歲。二十歲਍뽎??蚞靿౧㻿乥פֿ둎??㭝͎ಀ꛿쩛抈᪗虙ॎ䍎텓಑뿿ꕏ虣뙎㝛ぷ걒蚈౏ǿͷ॔⡑葵乶健౛᯿譧䪕ɗ뀰뭷瑓╞൦上，染了個春瘟病，捱到六月間死了。你想這般一位年輕的太史公，一旦斷了弦，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。這太史公倒也伉儷情深，一概謝絕。這信息被焦侍郎知道了，便想著這風流太史做個快婿。雖然是個續弦，且喜年紀還差ᩎə驠虛㭎ཎౡ뿿协面⹻鉙꩚ࢊɔ౥ౠ⽝獦뙙౛仿便先去央求。又打聽得這位太史公，凡是去做媒的，一概謝絕，更怕把事情弄僵了，所以直等到今年春天，才請出一個人來商量。這個人便是刑部主事，和周太史是兩榜同年；卻是個旗人，荠ಉ忿⮖ᮂ뫿며畎癩ﵑಊ꾂ʏ☰赱칏쮐횊虎౏諿ᥢ譎䩶㑔蚊홎౎죿꩓ຊ书願自己先求他的意思。雪舫便一力擔承在身਍౎꫿厊᪐໿✰멙㹎썥౟顓㵛ॾ핧偬꩛鞊홟李뱧벌蒌虶䉏ꩬʉ✰멙᥎蒈亐要就答應他，放出一個欲擒故縱的手段，然後許其成事，方ㅎ虙❎멙᥎誐蒐聶投ʗ༰☰赱칏➐鱙ౕ뿿꩏厊᪐໿ꌰ벐ᦞ譎౎ㇿ塶⡢ŗ䒀ꭑඎ上了。』ഀ
　　ഀ
雪舫得了這個差使，便䉎뭦⩓梊ᑔႏ읢⦊ə栰ᑔႏŢ䚀홚箖虫౎篿葓妐୵N୎浐牑❫葙㝶極偛౛῿靵य़շ쁶౹䇿ٓ멓Ɏ⮖も虒౎㷿⽾ᝦ횐ᅎᆘ౻Ͽ횀赎垊ɛ瘰㙐읱瞊ꪍ厊᪐໿⨰道葡v୎ཐ楜偛౛࿿ཛྷ瑜^鉽虬ᡎ虚Ɏ怰㙏ꩲຉ뱠㆞乜再娶一個？』輔成聽了笑道：『傷心還沒有得過，那裡便談到這一層；況且我是立志鰥居以終的了。』雪舫道：『你莫嘴強，這是辦ぎ葒ɶ㄰罾恏ॏ㝏앑౭ÿ䉎⩦쵧౟䗿豎ᥟⶐ䭎侙멎౎㷿乾是事。況且小孩子說大❎ౙ㷿靾腟উ멧李쥱葡ɶ怰摏㭫葒閐랍썐ﵟ벏葠ꍶ誐뮐౓⫿앧꽟ᅏᥢஐ煐ಊ䗿豎恟뽏腏卷蒐ɶ༰ᐰႏ⩢쩧??呖౻⮖좂卓᪐໿ꨰ蚊彏ಖ㛿虚N୎結葙虶彏睎虿᭎᣿罐㙏虚୎乐賢的，那非但自己終身之累，就是小孩子??婎ᡦౚ忿乎容易。』輔成道：『可⽎칦ɕᄰᥢ쮐驺╛䖜䉎䭽흎౟忿⽎୦ぷᥒ坎ʄ༰⮖厂᪐໿ᤰ徐덎讍悉葏m悋源ɡ瘰﹛⡳絗絙葙獶偙衛ᅟ౜쿿콫絫讀몉뙎꩛瞊킍뙧葛婶ᡦ蕚剟偑๛⍠౪탿뙧葛婶ᡦ蕚剟偑๛⍠౪緿垀径ॎ??뎞ᕛɠᐰႏ䑢౑惿㙥쭱驺㭛ཎ乡娶，何詎칎Ɛ??뙖ज़뮑ὓ佝く͒⡧ಈǿ靷썟薌偛౛臿Ɖ靷᩟扙ɔ༰ᐰႏ卢᪐໿ᄰ啢ᝏ乖想。只為家母生平最愛的是內人，去年得了我這裡的信息，已經띷썐葟๶⍠虪Ɏ搰㭫赒詑ར楜偛ś??뭖౓ǿ몀뙎譛傉ᵛ쵠౫䣿庌좗꥓ꕤ睤획葎띶썐號ŏ嗿셏ཬ剜꩑➊홙亖大，也將近可以讀書了。我們衙門清閒無事，也想借課子消遣，因此未果。』雪舫道：『既如此，你也大可以搬到會館裡面去，到底省點澆裹。』輔成道：『我何嘗ɠᥖྐ楜偛葛ྐ౜ÿݎ饒٥౴叿깢តꅭ౯蓿鞐⡟୵Ő부做㩛᥏ɐ༰⮖厂᪐໿㄰⽜ᥦஐಖ⛿ᑎ⡎ŵ부做౛忿乎容易用著好的。』輔成道：『這倒㙎౱ᇿ﹢⡳⡗葵Ŷ부做౛ㇿ⽜ས楜偛葛癶ᡙౚ蓿⾐鹦뙟ज़㚑虞葏ɶ༰⮖厂᪐໿ᤰ벐ꪞಊ惿⭏멙홎⾖鉦虬౎᧿亐健虛說ಈ蓿⾐f蝎乥能省的。』輔成道：『這個自然。』雪舫道：『這麼說，你還是早點續弦的好。』輔成發急道：『這話怎講？』雪舫笑了一笑，卻呎煻ಊᓿႏ썢ୟ큎酲౵뿿﵏垏侄⽕ᩦ뱵厞ڐɴ⮖厂᪐໿ᄰ腢薉也說，又恜乏起；要待說了出來，一則怕你౏賿䝎ᕒ恠籏╶ɠ༰ᐰႏ卢᪐໿ꨰ蒊乶近情理，ᙏբঀ䭧౎죿啓벁籥╶扠ɔ༰⮖좂ᅓ虻Nᅎ౻鷿㙏鉱६照ꪊʊᐰႏ卢᪐໿怰᥏ஐ⍐偪౛ዿ⽐ᅎ籢╶虠Ɏᄰ豢恔籏摟౫瑔絶ౙ᫿뱵熞亊好說，要這等藏頭露尾作甚麼呢？』雪舫正色道：『我本待꩎ಊ㛿౱⾂䉦뱽乥說呢，實在ଡ଼쭧乓起，所以我只得直說了。但是說了，你切莫發急。』輔成道：『你說了半天，還是未說，你這是算甚麼呢！』ഀ
　　ഀ
雪舫道：『此刻我直說了罷。若是在別的人呢，這是稀牶葞譶Ɏℰ䡱ᅙᅢ⽐婦顐葛멶♎☠༠ꨰ垊಄죿ፓ侘虏Ɏᐰႏ桢占᪐໿怰⅏㵶??楓꩓蚊睎౿ᇿ졢乓和你作甚麼文字，只管在題前作虛冒，發多少議論作甚麼！』雪舫道：『你是身居清貴之職的，這個਍ⵎ腦쪉ɽ༰ᐰႏ╦虠华᪐໿怰葏膐䖉履쭶䭥䙎扻౔꩟瞊ſ࿿⮖厂᪐໿İ꩛蚊睎౿惿텏蚏ᙏⵙ蒘牶咀，❎絙絙技Ŕヿ輔成生平是最愛惜聲葔౶珿멥며㥎蒘虶乎得。忽然聽了這句話，猶如天਍ൎ吊下了一個大霹靂來，直跳起來問道：『這是哪裡來的話？』雪舫道：『我說呢，叫你腎垉▄ɠ༰ᐰႏ卢᪐໿〰镒⽞蚈葏煶ᾊᇿ乢懂啊。到底說的是那一行呢？』雪舫拍手道：『你知道我近來到你這裡來坐，格外來得勤，是甚麼意思？我是要來私訪你的。誰知私訪了這幾天，總訪祈୑ⵐ튘虽౏靓ꩶ蚊Ɏᘰⵙ몘﵎ꪐ悊麁⭟멙鉎虬䭎豎౟뿿豏⡔葵v୎Ő부做ⵛ൤上了，纏綿的了靎౟䃿⽑虦豏恔婏鉐葚౶惿﵏艎??啖ɽ༰ᐰႏ卢᪐໿ᤰ鮐⁎麊蚈葏ὶ࿿⮖厂᪐໿ᘰⵙꎘஐ乐知，還要問哪裡來的呢。౏惿뭏卓絢悀ᅏ두ಌ॔಑⟿љ౽॔频鉛६g୎乐知道的了。』輔成直跳起來道：『這還了得！我明日便依你的話，搬到會館去住，樂得省點澆裹。』雪舫道：『這一著也未嘗⽎᭦㛿౱悀썥蚌蕎偛౛졝体く͒⡧ಈ໿뱠讞鞉şί࿿ᐰႏ卢᪐໿蒈煶Ɗᇿ佥く͒⡧ಙ뿿䡏卑籢虶Ŏ부做౛㛿坞྄楜偛佛㉏뮐虓Ɏ༰⮖厂᪐໿ㅥ牜ᦊ⎐Ꙫ햏葬虶Ɏ༰0਍
　　ഀ
雪舫道：『你今日起，便到處托人做媒，只說中饋乏人，要續弦了。這麼一來，外頭的謠言自然就消滅了。』輔成道：『這個乎ꮐ䉦䭦ࡎಊ仿可久長的。況且央人做媒，做來做去，總၎齢౒忿乎是個事；萬一碰了合式的，他樣樣肯將就，任我怎樣挑剔，他都答應，那卻如何是好呢？』雪舫正色道：『那ㅎ赜ᾊ豷虾♎ㅟ豜虛Ɏᄰ恒乏要那麼呆，天下哪裡有從一而終的男子。你此刻還是熱烘烘的，自然這樣說。久而久之，中饋乏人，你便知道鰥居的難處了。與其後來懊悔，還是趕早做了的好。依我勸你，趁此刻自己年紀䅎ٓ❒ౙ勿偑彛葎ྐ౜蓿릐፛䵦ᮑ᣿罐㵏繤瑞౞瑝^彽❎虙౎࿿楜偛彛睎႕虢౎ꏿ䊐豦鑟ౠだ豒♾౟ᕓ멠뙎ज़絧絙葙獶剙⩑앧꽟솀晚뱽ᵥ뱠ᵥ葠Ŷ솀虿Ɏ섰ᑬ꩎瞊蚍౏䷿뭒葙剶偑鍝犂❞虙౎뫿뙎ᩦY摎챜쑚ɨ萰ঐg摎౜퓿륫恥쭏䉙乽續弦的話，將來開坊了，外放了，老大人、太夫人總是要迎਍蒙౶೿암ⵛ顎㝛職號౏惿鉏६୧⭐멙౎苿啙靏뽟὏厖蒐膐⪉⭙멙恎쥏污벑ᾞ惿くౠᇿ葢煶⾊书是？』輔成聽了低下頭去，半晌沒有話說。雪舫又道：『說雖如此說，這件事卻是﵎疀붞蒃౶ÿ腧쪉⽽卦絢몀셎᭔᣿罐я號N୎乐賢的來，那可⽎❦ᆛ蒘Ŷ࿿ᐰႏ乢虫N⍓౬篿乓言語。雪舫又道：「此刻你且莫愁這些，先撒開了話，要求人做媒，趕緊要續弦，先把謠言息一息再講。』輔成也沒有話說。雪舫又談些別樣說話，然後辭去。ഀ
　　ഀ
過了一日，雪舫未曾出門，輔成先去拜訪了，說是躊躇了一天一夜，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依你之計，暫時息一息謠言再說的了。雪舫道：『既如此，便從我先做起媒來。陸中堂有一位小姐，是才貌兼備的，等我先去碰一碰看。』輔成道：『你少胡鬧！他家女兒怎肯給我們寒士，何況又是個填房。』雪舫道：『求䉎⡬恗౏꿿亀肯由他，問一問譎鞉ㅟ띜녳蚏홎౎ꏿ좐啓ꡏ扙ɔ༰ᐰႏ形ㅎ鉜l麊蚊Ɏ贰乑⥎ౙ⮖뾂虏??煖ꪊ᪊໿砰ⶖɎꍘ誐綐끶虸Ɏ쨰ᅥ졢こ㕒ﵟƐ㪀ꍲ誐뮐꩓ಊ멖絰ꪀ㖊ﵟƐ㪀ॲ୧륐偙౛῿靵䅟ٓ轒⍹౬쫿鉥६??煖ಊ仿纐⥞絙睏ɿ༰0਍
　　ഀ
這一天，周太史家裡賀客盈門，十分熱鬧；格外提早點吃了中飯，預備彩輿到了，好應吉時拜堂。一班同年、同館的太史公，都預備了催妝詩、合巹詞。誰知看看到了吉時，譎榉㽟わ聒ಕ㻿꩷쮉ﵓ䚐䙔葔䥶坻஄끷멥Ɏ䤰䁻᩟䉙౦⽝䡦乓⪐虧౏蓿⾐쉦⅛衱潭ɠ꘰讏葎멶뽎协籢멶ぎ摒蕗뭛卓絢ಀ??ㅖ꩘낊멥捎⡫ꍗ뎈鵨扙ɔ㸰멷靓쵟ൎ舊呆等。等到了未末申初，兩頂大媒老爺的轎子到了，說來了來了，快了快了，馬਍ㅎ筜㽶蚏Ɏ栰⩔S扎㺗蕫❟鉙ɚ✰蚛N͎౧ꑝ䥎㮑౒⧿婝୦虎虏౎靓㕟蕟譿ⶕ둞ꉛɛ̰ご䩒ⵓ䉞౦﷿㙟鍱᎕ʟꝪ⥕葙౶냿ᡥ㙚??虖虏౎뿿⍏??ꑟ虤ⵎ౞??ɢŘİ㾐Ţ࠰凜ౝ죿??號N捎ಖぶ౒换౫䷿쵢낑敥ⵑɞꌰ낐멥葎橶솖ౚ擿蚖??呖丫頭之外，還有兩房僕婦、兩뙔멛౎﷿⾐衦ɟ깯葎ɶ㸰멷慶捫ⵥ䉞౦⽝ꕦ捎虫Ɏ✰뙙偛虗N͎౧뿿腏ら끒㽥ஈ끷멥Ɏ栰⩔靓機垖や끒㽥뮈ɓ㸰멷ॎ୶䉷౦﷿亐覺睖了一睖：原來那位新人，早已把鳳冠除下，卻仍਍羂葺퉶趇Ẉᒗ౞⣿끗詥൞上擺了一副廣東紫檀木的鴉片煙盤，盤中煙具，十分精良，新人正躺在新床吃਍沂契扱ɔର護㺉멷㉎蚐౏䷿扢扡葡偶睗಍䯿蒈ﾐ坢妄쵱᭩槿୑㑐㽏Ţ부做౛⏿??也뮐ꕓ虣奎쵱౩叿止㹪⡥套൶上，一個接手代他戴਍ꂜɑ樰솖뙚멛乎蚐౏諿奢㙶睥蚍౏??ꭖ膎炉಍﷿絟鞀౟葮牶虓N牎᪀໿蘰ɏ༰ᤰஐ牐掗⽫끦멥ⵓ၎穀虑葏ɶꌰ檐솖뙚멛౎뿿??䥖ꮏ傎౛䯿杢奣౶捺捫葫??坺ʄ絓鞀ꍟ낐멥졎꩓厊᪐໿贰ၑ馘䅐豓୎剬ㅑ⁜虙Ɏ༰ꌰ檐솖뙚멛౎⏿咐쥻虡ॎ??ୖ๐⼰ས地౛맿䵥b蚐祈뭑ɓ㸰멷홎ᅓ虻N??ౖ诿낉멥Ŏ⎀歬쭪葹ꍶஐ⍐偪౛뿿᭏᭽捽뭥ɓ뀰멥譎ꊉ捛虥౎췿ൎ舊叫拿了煙具來，一口一口的吹；吹足了十二口時，天色已亮，方才卸妝睡覺。周輔成這一氣，幾乎要死！然米已成飯，無可如何了。只打算日後設法禁制他罷了。那位新人一睡，直到三下鐘方才起來。梳洗已畢，便有他的陪嫁家人，帶了一個面生人，手裡拿了一包東西，到਍㽎뮈౓ᓿႏ摢䉫f驎傀鉛絬⍙౬忿鉎婬ِʹɧⰰ豻⥎婙൦上，便自己睡到書房裡去了。ഀ
　　ഀ
到了第三天，是照例回門，新婿新人，先後同去；行禮已完，新婿也照例先回。及至輔成回到家時，家人送਍楎㕑㍟깞ɕᐰႏꕢ乣蚐O୎౷ÿ㕎⽟ɛ蹞쵿靛葞౶෿上面開著珍珠頭面一副、穿珠手鐲一副、西洋鑽石戒指五個，共價洋四千五百兩；又一張是寶興金店的，਍扎讗垕톄䮑㉢潎Œ배⪚偼䥛౎躖蹸౸燿陋⽐०繎䅶鑓楎ɑᐰႏୢ虷뽎协᪐໿ᄰ뙢纈䉞०띧二ᦐ鮐煎罧ᾉ࿿똰멛??卖᪐໿ᤰ⾐끦⩥⩙⡙⥦靓ƈ蚐葏ɶ༰ᐰႏ蝢虖N಍䛿虔䩎䱓౦鋿६照ꪊಊ拿ち゚蒚ㅶゎ㽦ౢ??乣뾐捏ಈ৿牕亀⍫葬偶쭗乺安。直等到晚਍䅎豓??᪞ᡙಔ냿멥륎䵥??虖ɏᐰႏb驎傀鉛絬⍙౬烿ろ൒上房。只見那位新夫人，已經躺下吃煙了，看見丈夫進來，便慢騰騰的坐起。輔成䵎彑⁎⁫꭫傎ୗɎ䨰䱓警体单᪐໿⬰멙⡎⥦띙蚌魎陎ﺙᾘ࿿뀰멥华᪐໿挰⽫ɦᄰୢ護쪉⥎??聖ಕ᣿罐葏㒐虢橎솖葚煶罧ಉ仿像樣子，所以叫他們拿了來，些微揀了兩件，其實還ᩎࡵཔɡ༰ᐰႏ卢᪐໿㙥乱甚合意，何N蒐蚐홎扎ὔ࿿ꨰ䊊౦짿ඁ上很現出一種鱎慕葫佶犘ʂ뀰멥絎蚀᥎熐ಊ௿虷끎罥葚佶犘ಂ仿覺也勃然變色起來。0਍
��虣N୎⩐敧䅑౭㛿偞䵣坑ச౷߿٣煞ɧ혰뽎杏譱὏ぺɒ㘰쵒எ護홎ю號᥎벐ஞ齐呒，心中也቎枂，只得吩咐藩臺，早點給他一個好缺署理。總督吩咐下來的，藩司那裡敢怠慢，ぎR୎ࡐ౧돿쩬䁬謁虑㩎౿徭뾁푏虙홎Ɏ鼰虓᥏뎐쩬䁬⽢煞桧ॳ葧顶౛훿⾖୦鹐嵟Ŏ⨰敧౑훿ꍎ㊐㺐虓乎得。事情又風流得很，⽔ࡦꅜ덻扬蒗譶౎ㇿ⍜彳൬上妓船也管了。他做了幾個月下來，那位制軍奉旨調到兩江去了，本省巡撫坐升了總督，藩臺坐升了撫臺，剩下藩臺的缺，卻調了福建藩臺來做。那時候一個最感恩知己的走了，應該要格外小心的做去才是個道理。誰知他卻㙎౱擿蚖ൎ上峰到任，循例道喜之外，朔望也뭎൓上衙門，只在他自己衙門裡，辦他的風流公案。ഀ
　　ഀ
那時新藩臺是從福建來的，所有跟來的官親幕友，都是初到廣東，聞得珠江風月，那一個뭠??劌??劌ʔरg⥎婙൦上，藩臺的少爺，和一個衙門裡的師爺，兩個人在谷埠（妓船麕聚之所）船਍쭎ꊊɛ丰知怎樣，妓家得罪了那位師爺，師爺大發雷霆，把席面掀翻了，把船਍煎罧厉ୢP᭺౲⟿籙པ葓౶臿덓쩬䁬虢ꙏ몏Ɏ蜰靖_㹎鍷獙ౙ꿿??햘捱葥౶﷿느讎蚕Ɏ0୎ݐ暝譚争是事，就硬著頭皮，閃到艙裡去，跪下叩頭認罪。那師爺順手拿起一個茶碗，劈頭摔去，把鴇婦的頭皮摔破了，流出血來。請來的客，也有解勸的，也有幫著嚷打的。這個當口，恰好那位焦理儒，帶了兩個家人，划了一艘小船，出來巡河。剛剛巡到這個船邊，聽得吵鬧，他便跳過船來。剛剛走在船頭，忽見一個人在艙裡走出來，一見了理儒便道：『來得好，來得好！』理儒擡頭一看，卻是一位姓張的候補道，也是極紅的人。原來理儒在督署裡面，當了差ᩎ楙瑑葞୶쭧౓죿⽓❦╙??䶍畒३执傗葛౶䃿ꍎᥳ??厈鲐౞鋿६g୎乐認得他的。當下理儒看見是熟人，便站住了腳。姓張的又低低的說道：『藩憲的少大人和老夫子在裡面，是船家得罪了他。閣下來得正好，請辦一辦他們，以警將來。』理儒聽了，理也َ౴˿睦ⶍ炘蚍㉎뮐౓뿿뉏牓侀单᪐໿뀰⢊ᥗ➈讛὎࿿섰詥ঐ楧୑赐鞊ٟቴ葑౶뿿﵏厐᪐໿細虙౎緿虙Ŏ훿ᅎ葐ꅶ⵻蚘虏Ɏ༰र୧뽐靏靦䩦㑔ꎊ⮐㩞౲᧿뾐⽏덦쩬䁬♢ٱቴ虑Ɏꌰ⮐㩞뽲൏上前招呼。理儒看見地下跪著一個頭破血流的婦人，便問誰在這裡打傷人。那師爺便道：『是兄弟摔了他一下。』理儒沉下臉道：『清平世界，那裡來的凶徒！』回頭叫帶來的家人道：『把他拿下了！』藩臺的少爺看見這個情形，멎➉቙占᪐໿怰⽏ᩦ뱵몞౎拿ᥥ벐㺞虥ƀ࿿ذቴ彑቎占᪐໿怰㙥⡱ᥗ➀ಛ໿뱠⎞ᆐ形乎知道！想也是凶徒一類的。』喝叫家人，把他也拿了。旁邊一個姓李的候補府，悄悄활꩎厊᪐໿ᤰ榐䵑O୎⽐徭ᆁ㩜౲ÿ୎⽐徭⮁㩞ɲ༰ذቴ鵑单᪐໿ᨰ뱵ᆞ㩜Ų㪀౲쇿㩹汲㩑౲⣿ᥗ꾈虲橎౿ᇿ㵢靾㙟ぞ奒肈Ꚉ뮏ɓ༰팰乙葧譶횉赎ᾊ睷蚍౏뿿荏⢕W詎ಐ賿T即鲐❞멙౎菿莕⺕⹾葾౶﷿ゐ鑒솖㥘ං上去，偷看他作何舉動。只見他帶來的兩個家人，一個看守了師爺，一個看守了少爺，他卻居中坐了，喝問那鴇婦：『是那一個打傷你的，快點說來。』那鴇婦只管叩頭，꽎鮀꩏ʊꌰ⮐㩞⍲ꑬꑡ葡ꩶ厊᪐໿⼰ᅦ卢葢౶篿蕓๟⍠Ū࿿ذቴ卑᪐໿細虙౎響號꩎鮉虏Ɏ༰뙓멛㙎虞홎楎୑౐⏿ꎐސ暝Z睎㚍ぞ奒肈뮈ɓ0਍
　　ഀ
這兩次往返，天已亮了。理儒卻從從容容的吃過了早飯，才叫打轎回公事去。誰知他昨夜那一鬧，外面通知道了，說是河泊所太爺誤拿藩臺的人，這一回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，࢖奔肈蒕멶﵎ঐ魧乎便呢。此風聲一夜傳了開去，到得天明，合衙門的書吏差役，紛紛請假走了，甚至於擡轎的人也沒有了。理儒看見覺得好笑，只得另外僱了一乘小轎，自己帶了那一顆小小的印把，叫家人帶了那少爺、師爺、鴇婦，一同਍㙎禍妁肈뮕ɓ〰ഀ
　　ഀ
這一去，有分教：胸前練雀橫飛出，又向最高枝਍ɨ⨰ٷቴ譑蚉㙎禍ಁ໿⍠??핖౬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然後又看了兩種信箋。老者道：「小店裡有一種『永樂箋』，頭回給你佇看過的，可要再看看？ꨰ瞊౿忿乎等我回話，便到櫃裡取出一個大紙匣來。我打開匣蓋一看，裡面是約有八寸見方的玉版箋，左邊下角਍N㕎坧牙튂놉ಂ᧿牽疂൩舊。老者道：「這是明朝永樂年間，大內用的箋紙，到此刻差ᩎ腙ら鑒繎瑶虞౎蓿ὶ⽷ꡓʌ怰䝏ꝏ౷᧿튐놉亂是印板的，是用筆畫出來的，一張一個樣子，沒有一張同樣兒的。ᄰ｢睢蚍푏ぎ}୎౷蓿멶⽸武葵᭶௿୷ꍷᦐ牽ಂㇿ罾乏是永樂年間的，也是個਍ꢂ蚌Ɏ佖확漏≐ʓİր厀᪐೿┰葒煶罧উ୧腐黎葐戀౐᧿ஐᥐ⽽f↊豱漏葐౶铿َ聒傒[㕎ɟ〰我笑道：「怎麼單是這一種做豎漏葐띶抌ὔヿ老者道：「你佇明見得很，我﵎麀坷悄䝏ɏ┰葒煶罧ಉ˿丹ॐ୧൐上下，工藝有個粗細，唯有這一號紙，是做祈虑葏౶蚌N㕎౟ᇿㅢ虷N㕎葟虶Ɏ༰彜㚆虥⽏०䍎͓繎豶䅎??㕖౟擿㭫楓虒N䍎॓繎䅶豓㕎號Ɏ〰我心裡雖是笑他搗鬼，卻也歡喜那紙，就叫他數了一百張，一共算帳。因為沒帶錢，便寫了個條子，叫他等一會送到廣升棧第五號。便走出來。那老者又呵腰打拱的一路送出店門之外，嘴裡說了好些「沒事請來談論萰煶ʊ0਍
ഀ
當下我走到山東會館裡，向長班問਍ʊ眰即᪐೿謰⽳讏ų㪀౲䷿繒⥞䵙虢乏ʐ혰乎住在這裡。他賣書，外頭街਍뱎蒌Ͷ螄䭥??ᥢ౽뿿⽏홦葎ɶ細콙彐低⡏W뙎ᩛ뱵Ξ⡧ಈ惿䝏く坒ඈ上一瞧就知道了。ᄰ絢ꪀ뾊灏蚍祈虑౏绿͢螄䭥蒟??뱢ಌ俿佐P䉎繦乢著。倒是沿路看見ᅎ葜౶԰卓셢칹む的招紙，還有許多⭎乐類賣房藥的招紙，到處亂貼，在這輦轂之下，真可謂目無法紀了。走了大半條衚衕，總看譎Ή螄䭥ট୎坐ɛ灶揄婑喈౓௿護蚉N㕎౟葛⽶౦̰螄䭥ட䡭䵦ぼ，旁邊「寓某處萰坶౛篿⽓ꭦᮈ坬쭘蚄葎ɶ贰灑蚍繎敞౫죿୓護㕎౟䵔酒酎᭎쇿詥箐ᩓ虙N䱎ྈ坜౛坛಄䤰獻୼䭎ಓⲌて八個字。我暗想，這位先生未免太兒戲了。及至看那「寓某處萰ぶ륗౥췿ൎ舊是用泥塗了的，我實在ʉ⠰しୗ﹎虢N䝎⡲䝧౲諿ꍢ⹬虒୎虎౏퓿ぎ뭽୓౷냿抈蒗坶౛鍝ᙽ뭣葓虶Ɏ靓졟灓಍⣿속졥୓護㕎౟᧿⾐豦桛葑虶౎坛಄팰䩛⩓婢喈熈͜酧⢐゙。我便一路問信要到半截衚衕，誰知走來走去，早已走回廣升棧門口了，我便先回棧裡。又誰知松竹齋、老二酉的伙計，把東西都送了來，等了半天了。客棧中飯早開過了。我掏出表來一看，原來已經一點半鐘了。我便拿銀子到櫃਍??虣桎偹౛诿粕虶楎ꉑᥐࡏ뮊虓Ɏ㘰豱㙓㾃??讈蚘౏芀͎虔楎ɓ젰こ썒൪上去問半截衚衕，誰知這半截衚衕就在廣升棧的大斜乜ಐ퇿鞏衟葟ɶ0਍
　　ഀ
且說東院裡住的那一家人姓符，門口榜著「吏部符宅ᬰ߿ᆂᅢ홐⾖Ѧ扔ಖ㛿౱ಀ⡔W୎❐聙歹救౑㷿靾౻䕔葜ɶᄰⱢ㉤蚐䭏豎౟뿿乏뮐??᭢౧쯿妊睥揄⮁౵卷횐彎䱓퉟ಎ⿿୦楐鱑響ꭑಎ⣿虵㭎譎౎㷿ټདྷʐ耰號乏榐䵑ಐ糿摟뽫齶虱Ɏᄰ㡢㡞乞뮐౓䳿퉟徎㡎㡞乞蚐ɏᤰ䶐䱏퉟䢎ὑ౵蓿ὶ⽷f䵎协碐䡛ὑ౵诿뽓᭏솋ꥎ卿랐౟觿뽓᭏嶋Ὓɏ혰葎v୎剐偑౛哿叫宣兒，只得五歲，彌軒便天天和他講਍㄰偧ཛ硜୛Ȱ㠰豞ᅔꩢ᪊೿섰ꥎ卿랐౟⿿쭦ꭺ䮎祈๗᭹᣿乐是從小熏陶他，等到年紀大了，就來쩎虓Ɏ〰因此我甚是敬重他。有一天，我又到他那邊去坐。兩個談天正在入彀的時候，外面來了一個白鬚老頭子，穿了一件七破八補的棉袍，形狀十分瑟縮，走了進來。彌軒望了他一眼，他就瑟瑟縮縮的出去了。我談了一回天之後，便辭了回來，另辦正事。ഀ
　　ഀ
過了三四天，我恰好在家沒事，忽然一個人闖了進來，向我深深一揖，我멎ᖉ㙡ɱ騰孛w୎౷鿿虓捏⽫䵦繒⥞⡙䱗퉟뚎ஈ護蒉Ŷⶀ傘ɛᄰ뽢睏ꮍ蒎꺐ɹꌰƐⶀ傘せ扢扑葑ꩶ厊᪐೿??⡟౗䕔౜嗿ᅠ剢ႃౕ৿顧庘??ᆌb靎䩸靓䕸兑ʙ〰我更覺愕然道：「你住在那裡？我幾時和你同居過來？ꌰƐⶀ傘卛᪐೿䰰퉟⾎ᅦར歜౛糿摟䡫二是有個同居之誼。ᄰ乢覺吃了一驚道：「如此說是太老伯了！請坐，請坐。İⶀ傘卛᪐೿丰敢，扎ťᇿŢ㶀灧ろᥒ誐ಐ忿⽎Ⅶ䡓啙葏譶౎䉓६ͧ顔葫ಘ????䖞兑ಙㇿ衜Ὗ쁡虯Ɏ〰我聽說忙叫廚子炒了兩碗飯來給他吃。他忙忙的吃完了，連說幾聲「多謝ర뿿ُٓ葓뭶虓Ɏᄰ腢妉홵赎偑偗읗잊ʊ혰华᪐೿倰ᕠའ歜腛争蚐乏便。ꨰ垊಄뿿뭏虓Ɏᄰ䝢蚐᥎譎౎ÿ驎傀큛酲౵⇿啱体ౕ뿿灏揄虑❎聙ಕۿ垘玄斁剫灑뮍౓烿ろ煒͜酧⢐ಙ诿蚉譎⽳ಏꣿྖ읡⦊ౙ拿扡葡뽶읏り쩒⥎ꍙƐⶀ傘葛譶Ɏ⼰厏᪐೿䰰퉟ꎎ熐罧蒉⾐ꍦ⎐칪ౕ῿⽷䡦ঌ摧٫Ŵ᧿⾐赦ᾊ腷ᆉᅢⵐ햊䩬화葎虶Ɏ〰我道：「到底是甚麼樣一樁事呢？符彌軒雖未補缺，到底是個京官，何至於把乃祖弄到這個樣子，我倒一定要問個清楚。0਍
　　ഀ
「那一年跟隨他小主人入京鄉試，他小主人下了第，正沒好氣。他卻自以為本事大的了靎౟뿿祐Q↊쁱睲蚍ɏ༰㭜멎畎虿홎౎훿졎쵓ݓ㵶ɺ혰ཎ㭜멎቎畠虩౎諿홢َ灥蚍౎黿摟홫뽎䅏㵭⢄걗Ɏ砰鱞葛v䙎絻坙౛⛿ᑎ葎評型푛ಚ⇿홱侊Ƙŧ倰ūܰಆ﷿﶐斀靵幟㱹ɏ┰멒葛坶౛꯿횈୎w䵎ಐ훿祎､睎蚍౏㷿ॾ繧ٞདྷᵡɠ摖ㅫ⡜ॗ荴垌ɛሰ彐李횆౎虭ॎ瑎౞뿿偏虣୎ὶ୵ॎ㒑ౘ냿w祈ㅑⵜ虎Ɏℰ瑫͞晧⎊瞐ౣ⣿虵㭎譎౎㷿ټ虒ཎʐꌰ䊐葦⾐佦⡏睗칫͗⡧ʈ⅝瑫⽞୦楐텠౹훿葎v୎ॐ暑꞊㭞౎죿㹓虥彎坬㭓͎ಀ᯿홡葎䵶ౢ諿홢㙎虞뭎歓녞瞕ɓ혰뽎ᅏ쮈蚊୎䝐౐??垍や虒彎坬ɓ鸰ⵟ乎知怎樣鬼混，賣關節舞਍౟ӿ號繎୞≐ʓ䤰㭻͎??걖ꥎ絟䉔౦훿뽎ᝏ妐⡵ൗ上海，濫嫖了幾個月，娶了一個煙花中人，帶了回山東，騙人說是在蘇州娶來的，便把他作了正室，在家鄉立起門戶。他那位令祖看見孫子成了౔⾁慦鱫ɕ뀰홷詎b୎噐㙹୲靷౟Ք⒍vⱎಂ⽓ᥦ坹や첑಑仿敢公然暴虐。在家鄉住了一年，包攬詞訟，出入衙門，無所멎ɰ眰칫⍗쭾횊婎睐칫扦蒖煶睜ಕ훿ꍎඐ舊日的小主人，偏是在書院肄業，他便擺出山長的面目來，那小主人也無可如何。「有一回，書院裡官課，歷城縣親自到院命題考試。內中有一個肄業生，是山東的富戶，向來與山長有點瓜葛的，私下的孝敬，只怕也ᅎɜ벂鉥६Ⱨ譧౎峿祐蝑坥虛౏㷿乾如人；屢次要想取在前列，以驕同學，私下的和山長商量過好幾次。彌軒便和他商定，如取在第一，酬謝若干。取在五䵔౒泿ᶑ犂᭞䇿呓前又酬謝若干，商定之後，每月師課時，也勉強取了兩回在十䭔李౑響也鮐汎ᶑᮋ臿赠홑??鮚౎죿ᕓᾊ乵ɧ瀰絠ᥙ??䝖蚐顎뉛ಊ柿譱癏ɵ獘睾䭓豎౟⿿œゐ奒肈ಈ釿顡啛骊㉛奵葎ɶꌰ䲐퉟ᾎ⽷⥦穎ས౦䧿须者虑䱎䭶豎౟훿筎睓虐୎穐౺壿鍭??౱峿虏N읎蝻坥౛響靦罦멏덎幐ސꎂ蒐涀Ὡɵꌰ蒐涀Ὡ筵当剎ႃౕ響號᥎㾐偺౛뿿杏統⢋睗൓上，謄好了，便把那稿子摔了。卻被別人拾得，看見字跡是山長寫的，便覺得奇怪，私下與兩個同學議論，彼此傳觀。及至出了案，特等第一葔蝶౺볿戴ɑ虘౏⿿豦﹔虢葏㽶偺[坎乛易。於是合院肄業生、童大嘩起來，齊集了一眾同學，公議辦法。那彌軒自恃是個山長，眾人奈何他靎౟⛿乎理會，也並未知道自己筆跡落在他人手裡。那肄業生卻是向來『恃財傲物』的，任憑他人紛紛議論，他只給他一概ɷ㸰멷灎骋虛౎濿ࢀ虔ࡎ扔蒖涀Ὡŵ౺矿ὑぺ睒칫⍗뭾䩓ɔ眰칫⍗흾虓煎睜쪕ꍓ첐㙛葢??삕౻뿿穏佣᥏汎譑౎⛿乎批出來。眾人只得又催稟。他沒法，只得批了。那批的當中只說：『官課之日，本縣在場監考，當堂收卷，從何作਍Ὗᾊŵ䥺⭝乙及他人，因羨生妒，屢次冒瀆多事，特飭왎ད鄰酎Ɏ礰虢祈虑౏ӿὔŵ졺❓⥙ౖ죿潓咀到學院裡去告；又把拾來的底稿，黏在稟帖਍౎䓿䢖ൔ上去。學院見了大怒，便傳了歷城縣去，把那稟及底稿給他去看，叫他徹底根究。誰知歷城縣仍是含糊稟復਍뭎ɓ砰扛虠౎돿虐䱎퉟뮎౓盿ɵ㡘屨筆跡，๜給虶౎諿홢癎扵????葵㍶橎౵௿虎୎ⵐ晧睽칫⍗౾틿獎㭓ݒ䱜퉟䖎ႚ敖扑ಖ죿詓ꍢ蒐涀Ὡ捵ʈ榘蚗Ɏ0਍
　　ഀ
「卻得一個少爺，是個極精細的人，把門房裡的號簿弔了進來，逐個人葔ୢ౎筝S୎୐葐ꩶ뮁??⩢ಊ??乢蚐䭎豎౟뿿⽏䉦䉦歬౵䗿㙜홓詎䙢岍了出來。他卻又並牎㖀౟�虢ꍎ㖐ﭟ閖뭞⩓䲊퉟ಎ﫿癑乑意，突然拿出來給他看。他忽然看見了這東西，멎誉蚋低犘ಂ⽝㹓虔N͎ɧ笰ꭓꎈ䶐ᅏ㩜逸虑౎뿿??뭖䩓㑔蚊Ŏ傀౛諿홢虓虎౏??乵癎畑虿Nፎಘ㛿豱ٟ灥蚍౎꓿聎㾕ౢ豎㡟乬准他進門。他壞過這一回事之後，便黑了一點下來。他那位令祖，因為他雖然衣錦還鄉，卻﹎湦靿牟≫浵౩⣿뙗ज़芑啙乏鞐㭟ɭ뼰䩏虮??ౝ௿ぜ걒蚈౏냿᥷䶐歎筛⽓퉦ౢ亀ɽİ몀뙎뽛住く睒칫͗⡧뮈ɓꌰ䊐ᥦ灐絠ᅙ⡢͗⡧ಈꏿ䶐ŏ몀뙎九多頓頓在我那裡吃飯，我倒代他਍蚙繎୞ࡐ葧噶㙹ɲ谰號౏॔频卷ᦐ譎౎뿿詏䱢퉟こ͒⡧蚈౏⟿㹙걷馌虐홎N橎౵臿횉屎祖父叩頭認罪，接回宅子去奉਍ಙ멎홰㵎乾敢放恣的了，卻饎홥葎⾐艦摙ɫ〰伯述正在汨汨而談，誰知那符最靈已經走了進來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暫停閒議論，且聽個中言。未知符最靈進來有何話說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七十四回    	符彌軒逆倫幾釀案　車文琴設謎賞春燈ഀ
ഀ
當下符最靈走了進來，伯述便起身讓坐。符最靈看見我在座，便道：「原來閣下也在這裡。早਍ᅎ剢ႃ靕衟౟⡛ፗ▙虠౎䷿饢඄上一層老臉皮。ᄰ卢᪐೿簰摟౫䕔౜᧿??ྞ譜౎৿ᩧ뱵膞쪉Žヿ伯述接口道：「怎麼你那位令孫，還是那般嵎뱛ᾞヿ符最靈道：「這是我自己造的孽，老筎౫㯿⡭ᙗ䱎൵上受這種罪！我也⩎홠౎㷿⽾ᅦ䵢R⥎傏婛⽐蚓譎౎쫿὎쩵ᙎ흎ᥓ⺐ㅺ쥘šヿ伯述道：「自從਍䩎瑓홞ꕎ虣恎??뭖䭓豎౟ヿ镒๞⍠屪付你？我們雖見過兩回，卻﹎읦りᥒ摎ɜ〰符最靈道：「初時也還沒有甚麼，每天吃三頓，都是另外開給我吃的。⼰厏᪐೿丰同在一起吃麼？你的飯開在甚麼地方吃？☰{䡧厗᪐೿멖ᅰౢ歔덛晚Z䱎ͨ乔便當，所以另外開的。⼰厏᪐೿〰镒詞恢㹏⡥ᩗ뱵ゞ륗ͥᾘヿ符最靈囁嚅著道：「在廚房後面的一間柴房裡。⼰厏᪐೿愰扷ὔヿ符最靈道：「也睡在那裡。⼰誏䱢偨[쵎卢᪐೿ᤰ蒐蚐靎ş惿멏ᩰ뱵亞出來驚動同鄉去告他？☰{䡧厗᪐೿㼰䲖䁟宖ŏ苿摙k虎౏䣿二是送斷了他的前程。況且我也犯坎趄偑虽὏葵ꑶ응虎Ɏ〰伯述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近來怎樣呢？☰{䡧좗顓坕⎄卬᪐೿터蚏O୎ᩐ࡙౧仿是吃小米粥（小米，南人謂之粟，無食之者，惟以飼鳥。北方貧人，取以作粥），便是棒子饅頭（棒子，南人謂之珍珠米。北人或磨之成屑，調蒸作饅頭，色黃如蠟，而粗如砂，極楎౓˿䮋퉎偨䕛⶙ಘ꛿Ꝏᆌ䭬彼ॎ೿Ͽ葔ᅶ썢ﵓ銐虬౎鋿䡬啙屏那廚子說，請他開一頓大米飯（南人所食之米，北方土諺謂之大米，蓋所以別於小米也），也䉎ᩬ뱵ಞ䉓홬ю??禞??暃ᅽ乢뾘虏Ɏ뀰ᅷᥢ煓ꪊ蚊祈뭑౓ÿ⍎榐⥑彙鉎譬暘ᅽ͢᭔ᇿ።疙虩౎そ癒൰上看時，卻已是收拾的乾乾淨淨，求一口米泔水都沒了。今天早起，實在捱乎蚐౎靓ş垀즄ᆁ౔䕔䉜幬Ɏ〰ഀ
　　ഀ
伯述道：「鬧到如此田地，你又꽎䪀화Ɏᄰ恒彏乎必在這裡受罪了，艎????뙖ज़뮑睓ɿ〰符最靈道：「我何嘗ɠ0䝎扒౔蓿ୠ홷??ஈ㩐᭿賿䝎ᅒ瑝^❽虙౎⫿鍕歽♵ﵻ禐乞來了，就是幹得來，也怕失了他的體面。家裡又﹎饦虣N牎䩽牓≽浵౩ᅓ??뭖恓᪗뱵몞ὰɵरᥧ榐摑喖ಆ䃿ᅎ煢⡣ᥗಈ仿然啊，我早就拔碇了（拔碇，山東濟南土諺，言捨此他適也）。⼰厏᪐೿ᄰⱢ虧ᕏ٠ᥴ䦐譻౎忿靡ٟɴ搰㭫୒護ᦉ䦐앻扠౟ᇿ形၎亀住了。明日我便出一個知單，知會同鄉，收拾他一收拾。☰{䡧䲗??卟᪐೿也要如此！求你饒了我的殘命罷！要是那麼一辦，我這幾根老骨頭就活၎虢Ŏヿ伯述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們同鄉出面，無非責成他孝਍嚙㙹葲ྲྀᵡౠ죿啓??ゕ恒葏❶絠扔ὔヿ符最靈道：「各同鄉雖是好意，就怕他꽎綀౒仿免同鄉要惱了。倘使當真告他一告，做官的卷ᆐ葢୶앎ౠ⳿詎홢葎齶呒幹掉了，叫我還靠誰呢？⼰랏ᅑ卻᪐೿怰摏㭫⽒恦蒗홶뱎ƞ忿睎౿ᇿᅢㅐ乜管這個閒事，以後你也앎著虑㑏蚂Ɏ〰符最靈被伯述幾句話一搶白，也覺得沒意思，便搭訕著走了。ഀ
　　ഀ
應暢懷連忙叫用人來，把符最靈坐過的椅墊子拿出去收拾過，細看有蝨子沒有。他坐過的椅子，也叫拿出去洗。又叫把他吃過茶的茶碗也拿去了，腎蚉౎ÿ絧呙虤홎Ɏ怰ᅏ桐乣得，便把他拿到旁處去，腎㺉⡥뙗ʈ⼰讏횉ꍎ⺐ॺ햂౒仿覺愣住了，問是何故。暢懷道：「你們兩位都是近視眼，看他譎ʉ홷ꭎඎ上的蝨子，一齊都爬到衣ᙧⵙ蚘虏౎꯿ඎ上的還靎౻훿ꍎ詎絢魶子਍౎ㇿⱜ虲͎歎୑౐惿꩏ꦊ몁乎膩人！⼰좏졔Tᅎ౻峿我道：「我是大近視，看譎ಉ惿๏뱠從୎乷見起來？ᄰ卢᪐೿ᄰ葢텶随徉乎淺了。這東西，倒是眼譎鞉繻葭絶ə〰正說話時，外面用人嚷起來，說是在椅墊子਍繎謁虑楎୑桐傇ɛꈰ卡᪐೿⼰书是。倘使我也近視了，這兩個蝨子驎聛끟ꮊඎ上跑呢。✰뙙꩛ᆊ{捎ಖᇿ뽢굏蚏??뭖ɓ0਍
　　ഀ
等到一覺醒來，已是九點多鐘了，連忙起來，穿好衣౧烿揄ꉑɛɘ譓㎉깔Ɓ丰⡧㉗貃楔୑硐鉛ş0୎??偞ś椰୑卐??ಖ埿在一起，竊竊私語。我忙問是甚麼事。亮臣早已看見我出來，便叫他們舀洗臉水，一面回我說沒甚麼事。我一面要了水漱口，接著洗過臉，再問亮臣、在茲：「你們議論些甚麼？기掁腫讉ಊ⣿㉗厃᪐೿譓ॳ꩎瞊౿ǿ虷ᅎᅢ뭐㒌ɖ〰打雜王三便道：「是東院符老爺家的事。昨天晚਍䩎᱓ಈᇿ睢蚍䮉ౢ緿讀熉执ঈ멧㕎㑔ౖᇿ腢뭠絓綀⾀ᩦ뱵讞Ɏ瀰ろꍒ誐ಐ냿홠ᅎ扐肖⾕??ඕ上的，뽎聓ಕ鍝??虖慏멷蚉Ɏﴰ㙟족だ녒ᅔ豐扟⾖煦葽౶ㇿ硜つ豒扟ಈ⣿홗ᅎꍐʐ䭘葜豶靟镺୞睎結ʀ鼰虓⽏♦Ż㪀豲♔⩻⩙楙୑⡐ꍗ疈멿౎忿乎知他罵的是誰，聽了半天，只聽祈ɑ谰號ᕏᖏ蒏⡶౵ᚂ詜ᥢ靽ၺ㒂虸N??ಞ胿抈瞗୐౷鿿虓♏Ż㪀豲♔⩻⩙屙坐在਍扎ಗꏿ୎ぐᅒᅢ뙐ຈ蒘Ŷⶀ劘偑⡗ୗ扎ಗ槿偓捛畫ꍿƐⶀ傘扛ɔꌰƐⶀ傘乛坏ⶄ౔乓做聲。那符太太罵得最出奇，說道：『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，就應該死的了，從來沒見過八十多歲人還活著的！』符老爺道：『活著倒也罷了，無論是粥是飯，有得吃吃點，安分守己也罷了；今天嫌粥了，明天嫌飯了！你可知道要吃好的，喝好的，穿好的，是要自己本事掙來的呢。』那老頭子道：「可憐我並䉎絬͙絔鵙ౕ䉓l??办祑??瞃虿Ɏ༰☰Ż㪀絲蚀౎뿿瞍蚍꩏厊᪐໿쨰腥禉??ಃ໿뽥腏禉覞ಀ賿뽥腏??嶖媝⢛ᮝ跿乑鮐䉎౦뿿핏ꥱ婺얛ﵿ膐瞉蚍虏Ŏᇿ⽢୦鉐??㪈葿깶顺剛౑鯿쥏乡起！』說到那裡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罵；罵了一回，又是一回，說的是他們山東土話，說得又快，全都是聽祈虑ɏ田み녒❱⶛඘上，符太太也插਍虎㑎ౖ痿み䉟౦篿졓꩓蒊⽶ݦ??煝ಊ絓鞀๟İⲀ??ྃ࠰㏿메䡎Ɗ몀䭎幎ঊǿะ먰䍫Sདྷ椰⽓쉦葡౶盿ᡑ艎乩懂。罵彀了一回，老媽子開਍剎??蚃౏﫿⡤癗⵵N㕎桟獳ᎁ䱗൨上，符老爺兩口子停块鶄剕಑篿⽓०ꩧঊᅧ葻᭶ꏿƐⶀ傘偛⡗镗୞౎ꅓ뵻뵢뵢뵔葔ɔ☰Ż㪀鵲楕潑౧痿楿᭓⛿⩻⩙ꅓｻꡢ⶚蚘ᝏ垐剓흑ᅲʘꌰƐⶀ傘꩔坕즄ಁ仿知說了一句甚麼話，符老爺登時大發雷霆起來，把那獨腳桌子一掀，『匉訇』一聲，桌਍葎煶罧ﮉ虿୎ｐの౗⟿牙鶀单᪐໿怰뽏͏뭔œ࿿ꌰƐⶀ傘彛⩎乙要臉，認真就爬在地下拾來吃。符老爺忽的站了起來，提起坐的凳子陜虮ꍎƐⶀ傘呛뭤౓磿杞솆詥??坺蒄Ŷ부做㙛坤亄蚐ꕏ虣Nꕎౣ훿㚖ꕱ乣住，卻擋去勢子ᅎ౜ꏿ偑홛蒖咐⡤ꍗƐⶀ傘葛⵶඘上，卻只摔破了一點頭髮；倘⽎ꍦ쭎౤ᕓ晠傁彛핎喝虑虏Ŏヿ我聽了這一番話，멎螉虖Nꭎ➎坙౬????卝㭢ཎɡ0਍
　　ഀ
這邊北院裡同居的，也是個京官，姓車，號文琴，是刑部裡的一個實缺主事，卻忘了他在那一司了。為人甚是風流倜儻。我搬進來之後，便過去拜望他；打聽得他宅子裡只有一位老太太，還有一個小孩子，已經十歲，斷了弦七八年，還﹎豦㙾ɚᄰ乢뮐??᭢乧횐䭎豎౟훿彎虎????ɢ瀰蚍繎⥞ౙ죿灓龍虱Ɏ0਍
　　ഀ
這天正是元宵佳節，我到伯述處坐了一天，在他那裡吃過晚飯，方才回家。因為月色甚好，六街三市，甚是熱鬧，便和伯述一同出來，到各處逛逛，繞著道兒走回去。回到家時，只見門口虗N❎ٙ멘Ɏⵤ୎౷胿魓虣N୎❐졙౱죿൱上糊了好些紙條兒，寫了好些字，原來是車文琴在那裡出燈謎呢。我和伯述都帶਍虎㱎蚓୏ɷ譓୎୐ᥐ鵽剨鉑ᝣ青䅟ٓ䩒璟౥葛⽶ᩦÿ਍
　　　　二　斗，藥TN਍
　　　　四　子偎౛෿《孟子》一句ഀ
　　　　五　硬派老二做老大，਍弰偛୛0S਍
　　　　八　徐稚下榻，縣TN਍
　　　　十二　地府國喪，਍䨰୶0N਍
　　　　十五　一角屏山，਍㐰୮㸰nN਍
　　　　十八　宮，਍ጰ鍦୽0S਍
　　　　二十　鳳鳴岐山，਍԰፽୪먰NN਍
　　　　二十二　天兵天將捉嫦娥ഀ
　　　　二十三　望梅止渴ഀ
　　　　二十四　相片ഀ
　　　　二十五　破鏡重圓ഀ
　　　　二十六　啞巴看戲ഀ
　　　　二十七　北嶽恒山　三句ഀ
　　　　二十八　走馬燈人物ഀ
　　　　二十九　藏屍術ഀ
　　　　三十　謎面太晦ഀ
　　　　三十一　虧本潛逃ഀ
　　　　三十二　新詩成就費推敲　白一字ഀ
　　　　三十三　強盜宴客ഀ
　　　　三十四　打坎蒄졶๱਍
ഀ
第七十五回    	巧遮飾贄見運機心　先預防嫖界開新面ഀ
ഀ
當下我和伯述兩個跟了文琴進去，只見堂屋當中還有一個燈，文琴卻讓我們到旁邊花廳裡去坐。花廳裡先有了十多個客，也有幫著在那裡發給采物的，也有商量配搭贈品的，也有在那裡苦思做謎的。彼此略略招呼，都來쩎쭓妊둥펌繁⮁ɵ蜰㑥t扎??籢偔ୗ౎뿿ॏg୎뙐멛ｎ虢ॎ㕎鵟偨㉛蚐౏俿᱕葳⽶书是。原來文琴這回燈謎比眾౎౔⣿聗ᚕ๙좋镱୞౎ⷿ蚊䱎ը䙩潻౸⽑Ѧ葜౶﷿誐๢抋鶗偨镛୤౎諿䁢Ѣ葜⡛ൗ上面，由家人拿進來看。是射中的，即由家人帶贈彩出去致送；射錯的，重新寫過謎面黏出去。ഀ
　　ഀ
那家人拿進來的三條，我看時，射的是第二條「百合ర⳿嵻鵎౨㔰な字，第二十條「周瑞Ȱ蜰㑥ꩴ岊的，那家人便照配了采物，拿了出去。伯述道：「我還記得那外面第一條可是『臨喪쁎པἰ⳿鑻鵎⽓๦㸰암偎멛??।ཱἰ⳿䅻͓鵎⽓๦鐰詎䭿깎ྲྀἰヿ文琴拍手道：「౜峿！非但打得好，記性更好！只看了一看，便連黏的次第都記得了，佩౧槿杏！ꨰ瞊౿뿿詓ꍢ纐鵞㙨虥㉎蚐౏ᙓ??끣葥勇뭑౓ÿ扎횗읓榑Ųސ⾂ʏ똰멛祈뭑㙓虥⽎ҏ葜ॶ鵎౨죿㙓虞??鵖㉨蚐ɏᄰୢ䉷౦⿿ⱦॻ鵎Ѩ౜帰皗橑彿ぎ，第四條射「當是時也ర⳿䅻嵓鵎Ѩ౜齎፼䭦ぎ，第六條射「此匹夫之勇Ȱᄰ卢᪐೿尰彏屎靏絟ౙӿ彜ю靜絟ə☰ᑎ᥎ஐ멐??衦齟౱⿿൦《孟子》、਍혰麊ஊ萰౶ᕓ桠晑홽ю뭜虓Ɏ〰文琴給了贈彩出去。我道：「第十一條只怕我射著了，可是『合肥』？蜰㑥쵴䭢卢᪐೿ᄰ멎ᥰ鶐鉨६멧ю坜蒄虶౎냿ᢊ鞊ᥟ벐୎慐ꕶ讀ѳŽヿ我道：「這個應該要作卷簾格更好。蜰㑥虠Nౠ⟿ᅙ卻᪐೿細ౙ緿ř緿୙ꕐࢀŔ鿿虓ꍏக⽎୦Ő䲀뚈ɛ〰我道：「乎皐㙐끱坸蚄౎嗿덏몍䝰ə丰知第二十一條可是『未飲心先醉』？蜰㑥却᪐೿挰⽫౦揿⽫ɦ〰我道：「這一條以਍缰슉୞匰ൢ《西廂》，是天然佳作。蜰㑥??홓虓ꍎ榐鵑㉨蚐౏??乣낐葥勇뭑౓ÿ扎좗œ榐晟ᅽɢ⼰厏᪐೿椰୑⍐呾，你射了一個難的去，我射一個容易的罷：第八條可是『陳留』？ᄰ卢᪐೿אּ⽙я虜ⱎ死鵑౨ᇿ虢яⱜ䅻浓鵑౨⟿љ⽽๦༰썜ཟȰ〰文琴道：「敏捷得很！這第十六條是很泛的，真了靎şヿ又是一面換新的，一面送彩過來，앎᩟ՙʍ0਍
�！官照怎麼拿來做頑意兒？這又有什麼頑頭呢蜰㑥却᪐೿怰齏虓乏知道，這個雖是官照，卻又是嫖妓的護符。這京城裡面，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，甚麼王公、貝子、貝勒，都是明目張膽的，靎꽻핲᭬??ॠ鍧腙畹둩ౖ忿畎፩❦讛౎﷿Ɛ㪀葧彶N쩧ɽᬰ꾐큺剙葑멶౎᣿晐ﵽƐ㪀坧蚄౎훿乎問三七二十一，當街就打；若是個官，就可以免打；但是犯了這件事，做官的照例革職。所以弄出這個頑意兒來，大凡逛窯姐兒的，身邊帶਍᥎벐㕎౟᣿罐䝏蚐﵎Ɛ㪀౲詓ᥢ㕎煟罧玉晾홽౎ㇿ鉜譬虎Ɏ〰我道：「為了逛窯姐兒，先捐一個功౔忿⩎䵧乑벐㕥蚁Ɏᴰ呞器，卻饎･虢艏摙⡫핵Ŭヿ文琴道：「誰捐了功뭔᭓꾐큺剙ő᧿熐罧掉⽫腦횉虎??桏齑呒之用。比方我去逛窯姐兒，被他查著了，誰願意把這好好的功뭔祓襞虣Ɏᄰ腢⾉书認是個官，他可拉過來就打，那更犯ൎ上了。所以備了這東西在身邊，正是為保全功䭔⡎ɵ〰我道：「你弄了這許多來，想是一個老嫖客了。然而未見得每嫖必遇見都老爺的，又何必要辦這許多呢？蜰㑥却᪐೿ᤰ熐罧ಌ὎Ŏಐᇿᅢ虔⽏ၦ馘繐䅞㕓⡟ꭗ誎蒐ɶ〰我道：「賣與送앎꩟蚊౎᧿熐罧উ끧蚊὏ὐヿ文琴道：「你卷ಐ᧿熐罧争是人人有得預備的。比方我今日請你吃花酒，你沒有這東西，恐怕偶然出事，便꽎む虒᭎ᇿॢ虧᥎ஐၐ馘౐仿就放心了麼。0扎ꪗ熊䊊౦詝ꍢ햐顯杛q㕎_㕎葟灶繓虎౎췿낑ե睓蚍ɏ젰띓띫葫佶Ṡ??⽎ꍦ뙎≛蒒豶썣ɪᄰ卢᪐೿怰O驎腛傉塽횋౎ᇿ๢晎恽ᅏ쥐རɥ〰文琴大喜。到了次日，一早就過來央我同去。我笑道：「你也太忙，腎ඉ上衙門麼？蜰㑥却᪐೿丰相干，衙門裡今日沒有我的事。ᄰ卢᪐೿묰葓⩶虥౎뫿뙎葛銐६睧蚍扏ɔ〰文琴又連連作揖道：「好人！沒起來，我們等一等；倘使去遲了，恐怕他出去了呢。ᄰ晢홽轎葾鉶핬౬靓豟화౎뭔ɓ뀰ṷ??鱎㙧况聑뮕虓Ɏ估繕䉞??虖౏꫿⾊て桒蕔뭛葓౶仿定要下午才得回來。文琴沒法，只得回去。ഀ
　　ഀ
我卻到伯述那裡去有事。辦過正事之後，便隨意談天。我說起文琴許多官照的事，伯述道：「這是為的從前出過一回事，後來他們才想出這個法子的。自從行出這個法子之後，戶部裡卻多了一單大買賣，甚至有早਍歎縉뭑葓顶杛౱嫿൦上已經繳了的，那要嫖的人䵎졑腓趉偑c୎౐ꏿ䶐⽢遦遮౮蚀葏ὶཱུ扡ɔ〰ഀ
　　ഀ
我道：「從前出的是甚麼事？⼰厏᪐೿갰칎蒈꽶큺剙Q靧|ಌ仿知怎麼那一班人偏要去走動，真所謂逐臭之夫了。有一回，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門內有人吵鬧，便進去拿人。誰知裡面有三個闊客：一個是侍郎，一個是京堂，一個是侍講。一聲說都老爺查到了，便都嚇得魂䑎풖ʚꌰ䶐걏ɎX䡧뾗౏퇿ろ豒扟ಈ⣿꽵偨ⱛ൲上牆頭，往外就跳。誰知跳捎葡멶౎﷿㙟鹱??㶚஄౎ㇿ䭜덢↍ꩱ董虶౎仿知怎樣一閃，把腿跌斷了，整整的醫了半年才得好，因此把缺也開了。那一位侍郎呢，年紀略大了，跳핎౒뿿繏ぢ륗뭥뉓ಎ퇿ろ??셫뮈౓멎뉎于蚐᭎냿灷鞍⩟??౟ÿㅎ獙要っ虒??兼뮈౓磿非ꍟ??兼著敖౭仿曾占滅頂之凶，然而已經鬧得異香遍體了。只有那位侍講，一時逃也逃쩎౓닿徎뉎于及，被他拿住了，自己又扎ꩥ⾊୦顐᭛⾂ꩦ蚊౎훿低突虑顎睛ಀ໿뽥腏ࢉ顜佢썙葓౶靓詟b୎顐坛콛瞅蚍ɏꌰ䶐﵏Ɛ㪀ｲ佢虏౎뿿鵏卓虢??䅖୓ཎ罜偧ɛᤰ䵎靿赧᭏王穞흺摓䝫녙ಏ黿❿葡ⅶぱ릁౛??뭖뽓杏毒自盡了；卻又寫下了一封遺書給他同鄉，只說被某御史當街羞辱，無復面目見人。同鄉京官得了這封書，便要和那御史為難。恰好被他同嫖的那兩位侍郎、京堂知道了，一個是被他逼斷了腿的，一個是被他逼下糞坑的，如何桎ౠ뿿靏ⵦ歎??౟毿䉡睡㺍멷౎볿⽥౦॔겑顎齛䱥骑虛蝎﹥䮘幎ಊ꩓킊赧᭏킋ᱧㅙ큵啧??퍖౛䯿졢멱ꡰ䂘葢౱槿ꮐ킈ꅧ䝓讐ಉ珿⁥ॽ챧饚ಖ߿멣꽰ᱲౙ߿癜癑坵Ẉ걻醌酎Ɏ??虤᥎ஐཐᵡౠ濿鲀斒佑əꌰ榐䵑赏칏Ɛ갰Ɏౘ靦멦ꥣ౒寿䪓႓䑢౳諿ꍢ﶐Ɛ㪀楲瞗ಀ糿聶쵟搜ʁᤰ譎祈虑豎౟ÿၳ䮁⭎ౙ뿿褐ᥑ颐杛葱핶偬虛ɏ〰正說得高興時，家裡忽然打發人來找我，我便別過伯述回去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只緣一段風流案，斷送功扦邊。??뭖䭓豎౟죿॓ᩧ譵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ഀ
我回到家時，原來文琴坐在那裡等我。我問：「在茲，找我做甚麼？⠰㉗厃᪐೿㄰⽜쩦Ǝ㪀虲꩏ঊ腧쪉譽앎䥠쭙蒊ɶ〰我蝜㑥却᪐೿怰彏⩎❙╠虠౎훿꩎ஊ䡎䵓面??뙖扛ɔ〰文琴道：「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。ᄰ佢확ॎᩧ뱵讞䉎౦훿筎졓꩓亊出來，只得一笑置之。捱到中飯過後，便催我同去；及至去了，惲洞仙依然沒回來。我道：「算了罷，我們索性明天再來罷。0਍
　　ഀ
談到下午時候，便要拉了洞仙去਍⡎備ɛḰ??华᪐೿䐰ὑ也便走開，恐怕老中堂那邊有事來叫。蜰㑥却᪐೿ᄰᅢѐ驽虛⡎ᩗ뱵ゞ륗౥⳿ॎ譧౎멓虎杷ㅱ⽜虦Ɏ怰❏⽔୦㵐멟౎뇿ᅔ㙥q譎芉䕙౥짿牡膊ᾉ潐剧墑塥౥죿啓앏ꡟ굣抏ɔ〰洞仙道：「鹎恷쩏Ǝ㪀ꩲ᪊䣿൓上我給周少大人硬灌了七八大鐘，到此刻還沒醉得了呢。蜰㑥却᪐೿丰瞞你大哥說：「我有一個朋友從湖北來，久慕你大哥的大౔臿偠塽傋塽ಋÿᅎ塔ᅢɢᄰ鹢뭟瑓걞ࡑㆈ呜쥻홡ᕎ譟悉❏葔౶䃿홎N䥶⡻걗ಈ仿然他早就要趕回湖北去的了。今兒咱們遇見了，豈有鍎횋譎讉悉❏䭔َɴ䌰ⱓ??䦌őᇿ쩢⥎彙♎乎是請客，乎㆐ᥜ벐貞ॎౝ῿摐읫잊瞊虿Ɏ〰洞仙道：「你車老爺那麼賞臉，實在是卻之济ౠ뇿ᅔㅐ౜뭔ɓ丰過還有一說，你佇兩位請先去，做兄弟的等一等就來。蜰㑥⍴??m홎卣᪐೿İ➀౔惿乏要怪我！我今兒沒具帖子，你腎⪉ᅠŢ㧿e⥎ᅙ赢蕑瞀捑ꂈ౑௿ᙎ䥞쭙芊啙὏ヿ洞仙呵呵大笑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車老爺既然那麼說，咱們就一塊兒走。乎ঐ䡧楜䵑穏等一等，我幹了一點小事就來。蜰㑥❴鱙单᪐೿艥摙౫ㇿ쭜뾊睏౿뇿楔୑ㅐ⡜ᥗ消ᥠɐ〰我道：「我卻要先走一步，回來再來罷。蜰㑥t詎쥢佢协᪐೿ᤰ⾐ᩦ뱵熞Ɗᇿ卷悐⽏fէ鉮蒕౶ჿ⥢鉙譬౎仿過找王老頭子談天。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，怎麼好拿我的腔呢。ᄰ卢᪐೿ᤰ⾐ᩦ뱵熞Ɗᇿ⽢०??ྞ譜౎臿뮉S뭎ɓ怰乏許我去，我就뭎当罎靏౟嗿ᝏｖᩢ뱵咞抁ɔ〰洞仙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兩位且在這裡寬坐一坐，我到外面去去就來。ꨰ瞊౿䭢ౢᇿ뙻뙮葮聶ᙟⵙ뮘虓Ɏ0਍
　　ഀ
次日下午，杏農來談了一天，就在棧裡晚飯。飯後，約了我出去，到侯家後一家南班子裡吃酒（天津以਍睎䁭虢䭏鍎扙몖坰偳ज़೿ᙓ졙聓蚐繎୞୐쭧ɓᤰ䦐譻ⱎ⽧鉦६ᩧ뱵綞ᡙ蒊౶᧿??佖뉧쮏蒊ﵶ⾐魦顎㑛୘쭧౓죿鉓६ᩧ뱵႞襕έ葵略潺ծΙ䕧譥౎죿啓앏ᡟ횊扎ɔ멖ᥰ??ᅖ졢䝓蚐N䝎譙౎䃿祎멲ᡰ횊祈虑ɏ0਍
　　ഀ
叩開了門，取表一看，已經兩點半鐘了。走過一個房門口，只見門是敞著的，門口外面蹲著一個人，地下放著一盞鴉片煙燈，手裡拿著鴉片煙斗，在那裡出灰；門口當中站著一個人，在那裡罵人呢。只聽他罵道：「這麼大早，茶房就都睡完了，天下哪有這種客棧！0??㱖୷護ᆉ灢亍ಐ죿卓᪐೿怰୏ᅷᅢ꩐憊靷婟虦౎뫿뙎ᥛ䊐ᥦ䵐鹢ᙟ扙??虖扏ɔ〰我聽了這話，䵎屑他望一望，原來⽎╦멒౎揿⽫⡦걗쪈螎㑥葴୶쭧硓খ푑ɓ丰免點頭招呼，彼此問了幾時到的，住在幾號房，便各自別去。ഀ
　　ഀ
次日，我辦了一天正事，到得晚飯之後，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，只見陸儉叔踱了進來，彼此招呼坐下。儉叔道：「早沒有知道你老哥也出京；若是早知道了，可以一起同行，兄弟也可以靠個照應。ᄰ卢᪐೿挰⽫ɦ侮聑몕ॎ୧㑐౏ㇿ鉎杶쥱虡Ɏ〰儉叔道：「像我兄弟是個廢人，哪裡能照應人，約了同伴，正是要靠人照應。這一回雖說是得了個明保進京引見，卻賠累的ᅎɜᤰ徐睎虿౎᧿??節걑౎篿졓詓bN腧쪉葽煶罧ㆉ㵙蚄౎擿㭫镒く걒뮈ⵓ햊౬仿榐⥑??虏౏揿乫知怎樣呢。ᄰ卢᪐೿ἰ虎煎罧ಉ짿牡ㆊぜㅗㅘﵙ౧໿뱠춞こ걒뮈ⵓ햊扬ὔヿ儉叔歎道：「我丟了的⽎╦葒煶罧ಉ篿⽓fŎ歜䱑౦㻿⡙睗抈ʗꌰ⦐す䩒兩卧虢୎ᙐ౜ᇿ⡢镗녧횈禎睑虦ᡏ䙎㍻౞仿料一轉眼間，那護書就譎蚉᭎⏿??镓୞멎뭎繓ౢ篿⡓靗聞こୗ繎坢蚄౎抈᪗뱵熞罧ﶉ銐६ὧ౎껿깕ㅕ὜虎᥎Ɛ౏惿꩏䞊乙奇呢。你叫我如何報失！ᄰ卢᪐೿ꌰ벐ꪞಊㇿ⽜く걒很⽎鉦⡬ɵ〰儉叔道：「這是我的妄想，要想托文琴去說，補寫一封，ꙓ鞏たɒ〰我道：「這一封是誰的信呢？0਍
　　ഀ
我聽了他這一番話，멎鞉靦酦ᵵಊ죿乓便說甚麼，因搭訕著道：「原來文琴是令親，想來總可以為力的。र푑卓᪐೿䐰ὑㅟ葏⽶ᥦ??ʞ蜰㑥ᅴ虔멏୰쭧ꙓ讏⽎f逸魑葒౶嗿셏ᅬ癢彥﹎鍦홎鉎争譎葎౶훿᥎??⅖홱芊啙౏㳿乏㵎쥾牡ﾊᅦ??쎞ɟ〰我道：「既如此，更可放心了。㐰⾈ᥦ⎐ꩪಊ쏿ⵟ筎術卷횐䁎ɢ銋蒉⽶ᩦ뱵讞Ɏ졖ᅓ坣や南᪐೿ᤰ銐ᮉ}⽧f讖౎䟿蚐腎몉鉎蒉譶౎㷿⽾ꙝ亏下來的了，所以尤易感激。文琴受過你老哥這個惠，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。र푑卓᪐೿蜰㑥ꍴ??譖౎盿홛彎乎是有心弄的，乎⪐乙벐乥羈，弄出來的罷了。他斷了弦之後，就續定了一位填房，也是他家老親，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，從前文琴在揚州時，是和他常見的。誰知文琴喪偶之後，便縱情花柳，直到此刻還是那個樣子，所以他雖是定下繼配，卻並㙠ɚ騰葛䉶ᥦ౐⽝鉦६ࡧ멎葎虶᭎仿蚐楎瑑౞ꏿᚐ쵙彫筎虫౎ꏿ䶐ཏ큜鵓虏N୎㡛䕛作ɏ䤰ほ쵒杫已滿，仍譎螉㑥虴㙏ɚꌰྐ큜ⱙ譧彎❎ౙ黿򧹣繝ぢ걒⭎౞�謁őꪀ蒉呶分，去求見文琴的老太太。他到得京裡，是舉目無親的，自然留他住下。誰知這一住，就住出事情來了。0਍
ഀ
第七十七回    	潑婆娘賠禮入娼家　闊老官叫局用文案ഀ
ഀ
「那小姐在他宅子裡住下，每日只跟著他老太太。大約沒有人的時候，䵎ᅑŔ⪀⩙㑙ಂ꫿鶊坏㢄ᡛ乚便，求告早點娶了過來，那是一定的了。文琴這件事，卻멜乎住，覷老太太⡎셗䉥౦뿿豏ꍔྐ큜꩙풊煝ಊ�魢ᱎ煵劊ᥑ횚Ɏꌰྐ큜瑙^홽➖ౙ篿葓⾐f୎⩐鍧墳ꍑ蒕轶玕ౙ㯿ཎ⩡䵧॑??ﾞ乢定，況且這個又是已經許定了的丈夫，以為總是一心一意的了，於是乎਍虎홎葎癶ɵ蜰㑥존屓他說：『你此時尋到京城，倘使就此辦了喜事，未免過於草草；艎恙ᑏ??򥩣뭝౓ᇿ??垍ㆄ쭜䞊祖걑౎ヿ򤩣뭝칓㚏ౚ맿멥푰抚ʗ༰ꌰྐ큜㚁ٱ麘౟仿多幾天，便仍然回揚州去了。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請假去辦這件事，๷⍠꭪୎꽐큺剙詑홢侏虏౎ÿ驎腛솉홚౎뿿詏홢ྏ虦౎虛NŎ晏홽葎푶ࡓ쵎࡫뿿⽏ꍦྐ큜葙㡶偛ज़꫿᪊໿ⰰ虧ㅥ腜蚉㙏葚౶멖⩰鞊摟獫乙貞，然而還未十分相信，尚待訪查清楚，然後行事。詎料渠此次親身到京，鹎䮌??ꭝᆈ｢佢౏䃿乎願再娶』云云。那小姐得了這個信，便羞悔交迸，自己਍答虫Ɏꌰ玐콙獥䉞給콙鉐६ᩧ뱵몞౎臿ꎉྐ큜鵙㡛౛䖀᭜쫿嬨虑멎絎౔ꏿ쾐멥﵎敖虑虏౎臿⢉し륗൥上告他，倘告他핎౒蓿䚐콕겑Ꝏɣꌰ䊐ᅦ灢絠⡙򥹣ढ़譧౎卷➐瀞ᥑஐ艐偎౛뿿O扎厗ﭢ㆖晘홽౎ÿ扎홎鉎ಉ믿蚌嵎孎豲乎䮆魎౒諿ᥢ譎юꕟ虙౎⫿﹧襦Ὥʊ錰乽ᦐ??譖䭎豎౟훿⽎畦Ὡ쁡ᅯ葢౶ÿᅎᅔ豢화ᩎ౏훿㵎큾督ᦍ譎౎꫿亊盡的感激圖報。所以我這回進京，一則因為自己抽了兩口煙，未免懶點；二則也信得他可靠，所以一切都托了他經手的。饎䭝⎐乬濟，一連出了這麼兩個岔子！ꨰ瞊౿⏿⎐亐⍫ɬᄰꡢྖ睡䵥횈繎ɓ혰华虢楎୑畐⁔౫뿿굏蚏뭎౓⽠腦쪉乽源뭶虓౎䃿ᅎ形♎乎留他。ഀ
　　ഀ
自此過了幾天，京裡的信，寄了出來，果然有述農給我的一封信。內中詳說侶笙歷年得意光景：「兩月之前，已接其來信，言日間可有署缺之望；如果得缺，即當以電相邀，務乞幫忙。前日忽接其電信，囑速赴濟南，刻擬即日動身，取道煙臺前去鄰酎Ɏᄰ譢蚉᥎Ɛ౏仿覺代侶笙大慰。ഀ
　　ഀ
正在私心竊喜時，忽然那陸儉叔哭喪著臉走過來，說道：「兄弟的運氣真絎ř쫿螎㑥葴??虏虏౎꫿ꖊ虣ᅎ葢౏뿿⍏??뭟譓梉ⵔɎౘ篿끓虸୎❐??傑ɛ栰ⵔɎ❘቙ౠ꫿᪊໿ᄰὢ獵ᅞ乔代人寫私信，這回因為陸某人新拜門，師弟之情難卻，破例做一遭兒，饎ꍥ劐ႃ㱕ƛ쨰坼ಇ䷿謁걑뽎詏὏虎Ŏ῿虎乏要緊，倘使被人拾了去，我幾十年的老⍔౬忿홓ю??虘Ŏ훿葎ঐ쥧蚁繏ᅢ赢śᇿ⽢홦ᩎ뱵몞౎훿腎??ㅖ\??ౖ槿??ㅖ楜??Ŗ惿홓镎??噖ᝮ뭓絓쎀睓౿ᇿ鍝ॽ虧Ꙏ햏虬Ŏ࿿鄰酎Ɏᤰ譎ᅓ艢啙⽏給řヿ我聽了他的話，看了他的神色，覺得甚是可憐。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說說，又礙著我在京裡和文琴是個同居，他們到底是親戚，說得他相信還好；倘使౏蓿膐ﾉᅢ葢煶뮊䩓㑔螊㑥౴ᇿ啢傂᥽⺐ꑺ뙑ɛ섰ᑬ୎홷ꍎ䚐ⵔ䚘晔蒁⍶偪౛仿定我說的他果然信了，他還要趕回京裡和文琴下뭎౓᧿좐啓抂ɔ摖녫춖號乎曾談，只把些含糊兩可的話，安慰他幾句就算了。儉叔說了一回，靎㭟ཎౡ뿿뮁虓Ɏ0਍
　　ഀ
「後來子森私下蓄了幾個錢，便與人湊股開了一家報關行，倒也連年賺錢。這筆錢，子森卻瞞了老太太，留以自用的了。外面做了生意，䵎뽑ॏ??즞污಑꯿횈Ŏ⪀⩙卷蚐౎绿ぢ虒鍎扙뮈౓諿홢䥎??뭖虓౎??⢕뙗ಈ৿⥎乙放出門，幾乎把新關的事也弄掉了。又有一回，子森在妓院裡赴席，被他知道了，又找了去。子森聽見說老太太又來了，嚇得魂䑎풖ಚ훿Ŏ⪀⩙⡙豗扟඗上樓，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，把腳骨跌斷了，把合妓院的人都嚇壞了，恐怕鬧出人命。那老太太卻別有肺腸，非但婎亚嚇，還要趕到房裡，把席面掃個一空，罵了個無了無休。眾朋友礙著子森，뽎豏화ࡎΊಏ靓虒홎??뭖ɓ㘰౱む镒썞予甘，便有個促狹鬼，想法子收拾他。前兩天找出一個人來，與子森有點相像的，瞞著子森，去騙他਍坎ə倰葨깶ʏ妘靵畟ཀྵ౜ꏿஐ୐쭧葓깶ʏ徘畎ཀྵɜꌰ쎐累㱲骛୛ࡎ嚊౻䣿湏ꕿ癙౵뿿协籢멶聎ꍟ䶐獏呙讛啳ㆆ౏꫿傊졨こ鍒扙뮈虓౎⣿ꍗ鵎ౝ⳿繻뙞౛鏿獙ᩓ뱵咞字，都說得清清楚楚。那位老太太聽了，便雄赳赳、氣昂昂的跑來，一直登樓入房。其時那促狹鬼約定的朋友，正坐在房裡等做戲，聽說是魔頭到了，便伏在桌਍౎䟿??했慸౷??䮖ॢ⡣䱗൨上，掩了面目，只把一個小辮頂露出來。那魔頭跑到房裡，低압ㅠ౵䭝鍢虢깎傏౛탿ݣ睜蚍౏㣿祐䭓ౢㇿ⽜f୎豝ɣᤰྐ깜ʏ஘쭧䕓ཥ佡ᩕ뱵讞앎ɠꌰ咐⶛讘厉⽢蚓멎౎ﯿꭿㆎ템಍꯿针㾖쭢བྷ葏v멳౎ÿ셎൤上前，把他佗౏賿화᭎ڋ౴俿확멎ᩰ뱵蚞协멢Ɏ혰睎䢍葑膐沉㩸ౣ꫿⾊虦繏剢偑葛ɶ㸰멷低확剎偑⡛ಈ惿䁏卢葢⽓恦葏剶偑౛훿䵎鉢虬꩎熊ಊ篿졓⥓こ著睔蚍ɏ0਍
　　ഀ
繼之歎道：「豈但這兩個女子！我近來閱歷又多了幾年，見事也多了幾件，總覺得無論何等人家，他那家庭之中，總有許多難言之隱的；若要問其所以然之故，卻是給婦人女子弄出來的，居了百分之九十九。我看總而言之，是女子硎䭛乎ʐ〰我聽了這話，想起石映芝的事，因籜䭾䥎蚏N䵎ಐ⟿뙙乛潫`橎ɵ0਍
　　ഀ
忽然又聽得隔房一陣人聲，嘰嘰喳喳說的都是天津話。我在門簾縫裡一張，原來也是一幫客人，在那裡大說大笑，彼此稱呼，卻又都是大人、大老爺，覺得有點奇怪。一個本房的丫頭，在我後面拉了一把道：「看甚麼？ᄰ٢뾘住单᪐೿ᤰ⾐ᩦ뱵ꊞὛヿ那丫頭道：「是一幫兵船਍葎ꉶ멛Ɏ〰我聽他那邊的說話，都是粗鄙蝎葥౶᫿멎䝰əﴰ졟絓讀횉ᅎぐ镔镔葖ꩶ瞊ᚍ୙煗蚊౏ᇿ멎홰ᅎ쭐蚊ᙎ୙ꉗ虛虏౎퓿ぎ}୎౷篿졓乓然，兩個꩜ᚊ୙煗蒊౶﷿⾐ⵦ୎멗Ɏ0਍
　　ഀ
正是：鵝鸛軍中饒好漢，燕鶯隊裡現奇形。未知陳伯琦還說出甚麼奇事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七十八回    	巧蒙蔽到處有機謀　報恩施沿街誇顯耀ഀ
ഀ
當下陳伯琦道：「那邊那一班人，一定是北洋來的。前一回放了幾只北洋兵船到新加坡一帶遊歷，恰好是這幾天回到਍睎౭虠O驎⽛홦ᅎɐ혰ᅎ홐㚖乱識字，還是水師學堂出身，又在兵船਍퉽乿ಐ㛿豱⡟Ⅳꡫ䝣葓౶䃿Nݎꡒ饯??౽蓿⾐杦䱑ʈ벁e睥虭ॵ譧౎诿힉睎蚍⽏๦뱠⎞౪ꏿ⾐腦讉蚉譎䵎卷蒐虶Ɏ벁坥୓ᥭ誐蒐當㥑ಂꏿಐ䝞⩓葠ᅶ煻ಊ忿乎知鬧了多少。去年在旅順南北洋會操，指定一個荒島作為敵船，統領發下號令，放舢舨，搶敵船，於是各兵船都放了舢舨，到那島਍뭎ɓ쨰??䊞౦埿୓ѭ畔౑鋿६g୎㙐繞葼ɶ촰ᑤⱯ虧ㅏ⽜ၦ馘婐譛葎轶↉౪惿`॥譧彎⽎艦摙౫䣿二是糟糕了麼！操了一趟，鬧的笑話也繷⅞ɫᤰ鮐ᑎ乎要說他，單說那當管帶的。有一位管帶，也홷⽎୦ᩐ뱵爵ꭑಎ꯿ꪃꢊ饯??}魎乎懂，只怕連東南西北他還沒有分得清楚呢。恰好遇了一位兩江總督，最是以察察為明的，聽見人說這管帶쉎핡??ಙ뿿腏ꪉꮉ뮎͓??ɛ㘰౱ᦀ䶐䡏ὑ౵ᇿ虔O⽧륦፛饦㶄蒅ɶ혰鹎䵟⡒煞䉧ᥦ౐魺큒Ⅳ㙐冈౨ÿ୎ࡐⶈಘ뿿핏虒䅎ᩓ??汖譑౎곿坐ࢄꚂಏ헿⽒葥汶㹑౫忿乎知多少。若要問到究竟，那一個是實力奉行的，徒然添了一個題目，叫他們弄錢。過了半年光景，他忽然有事要到肇慶去巡閱，他便說出來要順便踏勘桑田。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嚇得那些承辦蠶桑的鄉紳，屎屁直流！這回是他老先生親身查勘的，如何可以設法蒙蔽呢？內中卻出來了一個人，出了一個好主意，只要三萬銀子，包辦這件事。眾人便集齊了這筆款，求他去辦。他得了這筆款，便趕到西南（三水縣鄉॔෿上游兩岸的荒田਍౎⏿Ა멓⹎虽汎ټ౻羁垉൓上游，經過蘆包以਍౎槿롑ड़??繖챶಍﷿媐睐蚍ɏ젰⡓汗ټᙻ扙ಗ埿虘N䩎絘灶౰虛๎儰ቨབྷ椰୑坐౛쿿鑫챎䪑챓಑뿿婏P啎ʆ丰消兩天，就做好了。到得他老先生動身那天，他又用了點小費，打點了衙門裡的人役，把他耽擱到黃昏時候，方才動身。恰好是夜月色甚好，他老先生高興，便叫小火輪連夜開船，走到西南以਍౎譓榉롑桜⽑兦ቨ౗뿿慏鱫靕홟䭎Ṣ뎂䢍瞎蚍ɏ怰꩏ᦊ벐୎豭葬멶౎훿᥎??腖Ή??ꍛ疐㥑ꆂ㙻౞蓿亐是一樣被他瞞過麼。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照這樣蒙蔽，自然任誰都被蒙蔽住了。⼰♏却᪐೿丰然，那位制軍是格外與人౎葔ɶ㄰⽜ꍦ??녖축౤뇿ゕR୎ᩐ뱵춞ಎ᧿᪐뱵춞⾎书歸標的，另外立了౶퓿虙N୎ᥐ??厈뮐睽஍쵭虤౏꫿⾊虽᥎쵎ಎⷿ୎ㅗ㞁葟ɶ혰녎ゕᥒ᪐뱵춞䊎౦ꏿ䵎᥏??厈膐Ҍ홟葎빶幼౹쯿蚊ㅎ᪊ᙙ୙멗虎橏㚖禍஁쵷᭤௿乷蚐쵎౤ㇿ뽜⡏ᑗ景͞䡔ಘ꛿蒏⽶罦??ʃ뀰ꍷ䶐㙏쵒于善用刀叉，在席਍屎了別人發了一個小議論，說是西菜吃味很好，乎㆐⽜⡦u쥒乓雅觀。這句話被那位候補道聽見了，到了晚਍౎뿿쭏㚊禍΁ಘ췿㙎꙱蒏⽶罦??ಃ췿⡎葵⽶罦ྉ偶౛篿ݓ\ݎ孒鉲ţ??銖⽣瑦葥ﵶސ蹒虸౎ⷿ൞上㹎e쥒౓禎坤瞄偻ɛꌰ㚐禍讁蚉౎ዿ彐멎╰ﭒɽ혰뽎꩏厊᪐໿葑硕՛皀홵癓䁑睢ಕ쓿癨䁑ɷ眰厀ᆐ虔﵏袐쵟羑행౬㛿౱횀ꍎ亐合於我們中國所用的，未嘗ॎ䁧쑢홨ɓ㄰艜͙煔罧⢉u쥒౓훿ᅎ⽐鹦ཟ⡜捵虡葎౶仿覺得怎樣；叫我們中國人用起來，未免總有點뽎癏ɵ䀰睎厀ᆐ虔͏罔??ಃ﷿⾐艦刀叉而用筷子的。』只這麼一番說話，就博得那制軍和他開了一個明保，那八個字的考語，非常之貼切，是『兼通中外，動合機宜』。簰䭾ᅎ卻᪐೿먰虰ꍎፎ羘??廙葑Ͷ麀ಊ㚁⽱멦ݸ乒移的了。ꨰ蒊❶뙙[ᅎɻ✰㹙w扎잗⦊ౙÿ扎Η鵔ౕ௿坷??徃ൎ上得差ᩎ虙౎볿⽥赦鵑乕纐ౡꣿྖ͡??㆘捜虥Ꝏɞ0਍
　　ഀ
「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籎vNಊﯿ酎ᥡ誐ྲྀ썜౟ꏿ誐⽓书理汎ɷ┰靠끟卥敖銁핬౬跿॑葎푶牧஀⍎뭬体ɕ⩙⩙习蚐䩎⥓ౙ맿䵥띢ᅑ卻᪐໿細୙깚蕶ş仿知我進衙門該用甚麼禮，就這麼一乘轎子就要擡了去！我以為就是個丫頭，老遠的跟了大人到任，也應該消受得起的了，卻原來是大人待嫡之禮！』新道臺聽了，連忙說道：『該死，該死！這是我的⽎ɦ༰젰??ⵖ疘㩿᥏葐뙶멛华᪐໿怰᥏瑳䵙ౢ뫿ᩰ뱵ꚞꙝ鞏ꍟ벐쪞坼Ř죿乓਍虎쭏㪊Źÿ譳歳ﵑ⾐皘Ũ蓿亐過來認罪！』在那裡伺候的家人有十來個，便一字兒排列在廊簷底下，行了個一跪三叩禮，起來又請了一個安。這一來，才得姨太太露齒一笑道：『沒臉面的，自己做錯了事，卻壓著奴才們代你賠禮。』新道臺得了這一笑，如奉恩詔一般，馬਍⥎達饔虐譗쩎ꁓ扽❔乙ಏ⩙⩙罙虺ꭎꡢ֘??ಈヿ奒肈뮕虓Ɏ麁ꍟ??譖祈虑䭎豎౟훿ꍎ鮐뙎멛덎꩐慠虑౏뫿뙎䵛卷횐깚蕶䭟鍎ʊ〰我道：「這等相待，ᕎ詐蚍뱎ᾞヿ子安道：「豈但如此，他在衙門裡，一向都是穿的紅裙。後來那督辦的正室夫人也到了，倘使仍然如此，未免嫡庶َ᭒㛿౱홓乎穿，他又꽎ʀ谰號虠N୎詐᪋Ꚑ햏౬⩙⩙罙葺??ಈ췿㙎⡱❵ՙ??肈ಕ槿셑卥繢䥶蒉౶⣿虵剎쎗ꂞ絽Ѷ⹔呺犌鍶ಕ婓๐࠰??ྈᬰ蓿膐ﾉ牮??놈ಂꥎꍣ⺐??犖ʂ搰㭫멒뙎葛ᡙﵚ羐虺ࡎ??ಈㇿ⽜홦睎蒍⵶蚘Ɏ谰號捏ꑫ筛虫౎⣿ꍗ掐ꙷ蒏ྲྀᵡౠ⿿书再娶的了，只把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，作為聊報涓埃；倒是他老太爺一定꽎ಀ䃿䵎豢㙾虚͎❔譙蒑ꍶ䵎ɏꌰ䵎홏㚖譱쎑쵟಑㛿౱讀蚉텎⩙⩙ౙዿ彐鍎횋ॎَ౒᧿徐⽎홦㒘ᵬ遠葮ྲྀᵡɠ搰㭫홒筎虫౎훿ɦ靪婟멐앎虠౎蓿ⶐᩲ뱵択ɔ〰我道：「這位先生饎❥些ᦐ⺐ᅺ煻ʊ〰子安道：「他在北邊鬧的笑話多呢。ᄰ卢᪐೿ᄰb慧鱫絕ᆀ煻ಊ嗿ꡏ赙䩑㑔??暞ᅽ絢技ɔ〰子安道：「算了罷，他的事情要盡著說，只怕三天三夜都說扶ɔ䈰ᥦ乐早了，要說，等明天空了再說罷。瘰୵ю碁ɛ0਍
　　ഀ
德泉道：「這李雅琴本來是一個著葔❶텙⵮࢘퇿⵮ಘ﩮ʊ༰템⵮ޘᕣ蒏ᆅ瑜౞ಊ⟿텙⵮䞘ݒࡣ彎끪灨ꪖ즖멡౎೿좀ﵓ癬಍翿멏ⅎ艱䭙啎Տಀঊ೿㛿౱婢ꭑ좎畓癩퉑ಂ﫿ᙑㅎ鉜虬Ŏ傀ɛ혰쵎ꩫ誉홢쑎⡛멗뙎者ൔ養，自己從寧波走到਍睎౭闿⡢ᙗ୙멗뙎婛癐뵙ɚ䤰詻ར楜偛癛❙虙౎᛿୙멗葎妐坵횄㙎ꍞྐ楜偛ɛ혰ᡎㅚ豜ᙔ୙멗꩎蚊୎앐ౠ臿誉楝偛㙛艹虑౏⣿ꭝ誎ʐᘰ୙멗呎쥻虡౎뿿塏멢鹎詬홢㙎虞ぎ൒上海。這是他出身之始。他既天天在外國人家裡，又和那小外國人在一起，就學਍虎繎ᙓ୙煗ʊ〰虒䅎豓ॎ牎൫上，便托人薦到一家小錢莊去學生意。這年把裡頭，他的娘就死了。等他在錢莊਍硎｛虮ॎ瑎౞仿過才十五六歲，莊਍뽎ꙏ횅ぎR뙎୛ꡭ鞌媈୐ཐᥜࡏʊ혰멎葎ᾐ靵繟౭嫿譐彎葎䢐誗ಋꏿஐꡭ鞌葞煶뙧౛裿慟鱫확᭎죿譓횉鉎虬㙎쵲౫ㇿ赜횊婎୐繐剎偑ɛ⠰ꍗஐꡭ鞌媈虐鑎济瑑౞绿Ŏ傀扛扡葡㡶譯⡏虵᭎훿葎ⱶ譧彎㡎㡯❯虙౎쳿垀纄Ŏ傀౛⫿⡣虵靎蒈≶媓乐纐桞셹꡹ಌ꯿횈祈蚌繎୞ɐ縰Ŏ傀졛歓홞??౟볿⽥㙦虚N㽎뭢偙౛ჿ虢뙎ɛꌰ璐灞絠൙上海鬧時症，他乾老子自己的兩個兒子都死了；ぎR୎ࡐ౧훿繎Ŏ傀彛筎虫౎楓虒N୎繐ᡎɚ혰ㅎ鹜ⵟⵎ햊౬諿b뙎୛ꡭ鞌౞棿䱑纈鉎虬乎蚐౏ㇿ摜籫ꅶ瞌뚍౛ࣿ聜Ε婧穐뙺偧ɛꌰஐꡭ鞌碁虫홎䭎豎౟훿뽎詏聢投??鲈靴텟ꞑᵸ䲏౱諿魢䥎⩑硠蒖୶ꡭಌ藿᝿⡒ᙗə朰ⵑ뽎婏햚虒N୎ࡐꙜ㊏??ꢖ蒌ᙶ୙멗౎௿護횉ᙎ䁙艜摙녫❱ಛ멎p驎⽛୦❐䙙뙕虛౎뿿塏謁멑虎౏쯿횊婎띐Ꚍʏ혰靎號ꍎ랐Ꚍ蒏⵶鲘ಒ죿㱓ᙨ쩙瞕蚍ɏⰰ譧彎὎❷ౙ䗿㙜ꭱ횈Nَꡞژ蒘虭᥎㆐᪊瑙ɞ젰偓虣N୎乐知靠得住靠低葏౶౷ꃿ虒୎??셖鱔ಒ뿿졏㑓虢N୎쵐ʅ傘䕛顑㑛ɘ䴰繒瑞졞ѓ坟୎쵐??랈Ꚍಏ烿蚍N??坖걓౎槿??噖ᝮ౓ᕓ婠坐蚄楎桑띹ʌᤰ춐??랈ಌ⿿f絧繁⊌蒓౶仿知被他撈了多少。去年又想鬧闊了，然而苦於沒有題目，窮思極想，才想得一個法子，是給他娘做陰壽。你想他從小﹎聦事葦౶仿過在小錢莊時認識過幾個數目字，在洋貨店時強記了幾個洋貨坶౛᧿䦐멻艎啙͏婧譐὎䃿홎Nᅎ偔塽蚋N୎結쭙⾃๏ɦᤰ⾃๏⽦ݦ??멝౎ዿ⽐୦顐뙛偛Ὓɟ혰㙎ꩲ⾉୦鱐୩⍷౾⣿ᙗ扙纗䅞瑓౞ÿ豧婟乐פֿ华敖ᮁ淿䅑牓譫ᚕౙ䫿虔앎౵㛿虞뙎㝛౷俿⡏ൗ上海；這兩年只怕਍͎䅎牓虫Ɏ॓⽧๏f୎剐偑౛篿畓乩長進，文﵎螀౥替乫能武；只有一樣長處，出來見了人，那周旋揖讓，是很在行的。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。凡遇了要應酬官場的事，無쭎횊虎絏??≽౽婝聐⅐ɑ㄰⽜홦ぎ坒걓౎ヿ噒ᝮ౓臿讉➉멙䡎ὑ౵忿䡎쭑蚊⽎๏虦౏쯿횊ݎ奣eݎ᭒᫿벁⡥뙗䡛ᑑ乯纐⅞깫౹靶驻쥛屡的話，方才敢去。這一回要拜陰壽，䵎졑뭓쭓⾊๏虦㭏Ŏcݎɒ⼰๏뽦홎㖒??뉣睓蚍౏᫿뱵綞삖Ή⥎卙縉ౡ﷿噘떀͞⥎豙ᩔ臭ౡ뛿ⶈ箘ⶒ瞊ﶍɘ虘౏ÿ⍎葪魶艏ཙౡ??ﶞɱူ䢘䅑⥓ౙヿ啒뮆捓ᙥɞ젰靓驻せ虒ꍎ⦐ౙ৿繧୞ꉐ虛౏䣿坜ބⵣಘ響虻靏뭻౓᫿뱵ﶞঐ虧౎⏿ᚐ୙멗﵎ⵎ햊쭬纊୞虐遏Ť㑣托ಗ꯿pむ첑ʑ??ࡠ鞊驻虛ꉏ౛⇿幱⾗癦ɦ蒘䕶ᩜౙ췿ʅ蒘鍝ॽ偧ಖ㓿깢쵎ʅ蒘ࡶ鞊॓g୎౐篿鉓६㑧բɽ蒘᭶ÿ驎腛⾉๏ⵦ햊Ѭ_୎Րɽ蒘虶ɏ⼰๏ᅦ卻᪐໿怰ⱏ虧鉏६㑧բɽ蒘୶쭧౓ᅓぢꍒ뮈ⵓ햊ɬ༰씰㒖뽴뙏뙠习樂起來。伯明所以結交雅琴之故，無非是貪他一點小便宜，有時還可以通融幾文。有了這個貪念，就䵎腑魺ꑒ偎홽Ɏର護횉뙎뙠习樂，便滿肚裡和他想法子。忽然得了一計道：『有便有一個人，只是難請。』雅琴便問甚麼人。伯明道：『家父有個二品銜，倒是個紅頂；只是他譎鞉꽟蚀ɏ༰씰㒖絴ꪀಊ懿鱫靕瞍蚍协᪐໿鼰⽓恦⢐⥗詙ಐ퇿⢏㱗䵷Œ⇿홱芊啙౏惿㵏腾ᅎ쥢虢虎葏ɶ༰⼰๏卦᪐໿舰啙쥏面號὏࿿씰㒖却᪐໿⼰恦ŏ傀౛໿뱠즞乢動？⼰๏卦᪐໿怰く镒乞懂事。若是設法求他請他，只怕還有法子好想。』雅琴道：『這又奇了！兒子和老子還要那麼客氣？』伯明笑道：『我便是父子，你一面也﹎警争ಐ໿뱠亞要客氣。』雅琴道：『所以我叫你去拉，⽎ᅦ뭝쥓ɢ༰⼰๏卦᪐໿쬰妊ᅥ๢뱠즞핢扬ὔ죿乓是我給母親做陰壽。』雅琴睖了半天道：『依你說有甚麼法子好想？』伯明道：『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裡去，先見過他，然後再下一副帖子，我再從中設法，或者可以做得到。』雅琴大喜，即刻依計而行。伯明又教了他許多應葜煶ಊ쩎譓抉䲗꺈葹轶౷엿㒖腴ᥝ䚐֘ɽ傘虛??肈投ಗ뿿⅏乱依從。果然伯明的老子華國章見了雅琴，甚是歡喜。於是雅琴回來，就連忙補送一分帖子去。ഀ
　　ഀ
「此時日子更近了，陸續有人送禮來，一切都是伯明代他支應；又預備叫一班髦兒戲來，當日演唱。到了正日的頭一天，便鋪設起壽堂來，伯明親自指揮督率，鋪陳停妥，便向雅琴道：『此刻可請老伯母的喜神出來了。』雅琴道：『甚麼喜神？』伯明道：『就是真容。』雅琴道：『是甚麼樣的？』伯明道：『一個人死了，總要照他的面龐，畫一個真容出來，到了過年時，掛出來供奉，這拜陰壽更是必ᅓ葜ɶ༰씰㒖ᕴ㙡危᪐໿ᤰ⾐ᅦ虔鉏६葧ɶ༰⼰๏卦᪐໿ᤰ箐๓뱠喞ᾆ俿⽐て쩒⥎䵙᭢瞋蚍᭏⾂繥⥞ౙዿ葐繎虢繎慶ᚌ౗闿ﶍ୎ɐ༰씰㒖却᪐໿뜰୎﹐ၳ葢彶睎ɿ༰⼰๏卦᪐໿ᤰ熐罧ꎉঈ﹧ၳ葢ɶ༰씰㒖却᪐໿厖⾐ᙦ୙著驶ꡛᾌ࿿⼰๏卦᪐໿怰๏뱠箞乫明白！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照臨下來的，或者生前沒有小照，便是才死下來的時候坜箄իﶀ福୤虎葏ɶа메ю코౐ꏿঈ﹧ၳ葢ƌ࿿씰㒖却᪐໿笰୫虎﵏福౤忿靎콟뱐ᾞ࿿⼰๏卦᪐໿ꌰᖐ习像，他是各人自己的東西，那裡有拿出來賣的。』雅琴道：『那麼說，콎葐彶䕎靑也蚐὎࿿⼰๏ᅦ卻᪐໿怰὏⽷쩦坼Ř냿ꆊ恻콏乐像，只要有這樣東西。』雅琴道：『我⽎쩦坼ౘᇿ⽢腦侉๕給虶౎᣿罐乏像的也可以，倒有法子想。』伯明問甚麼法子。雅琴道：『可以設法去借一個來。』伯明聽說，倒也呆了一呆，暗暗홧灎຀ɦ꩖厊᪐໿耰ꍟᾈ扐ὔ࿿씰㒖却᪐໿ἰぐᥒ⎐煪罧ಉ⛿ᑎ幎䆗ٓ葝乶可，我想一客楎豱㭎౎ㇿ䉜恬὏P὎睐ɿℰ홱悊뙏ꍛ葎噶Ź⪀䙙ౚ꯿䉦ὦ虐O⡎౵緿⡙魓c⥎ౙ⣿乵壞的；就是壞了，我也賠得起。』伯明道：『祖਍葎ﵶ⢐뙗ज़墑⡛恗ɹಈ냿㚊虞᥎ꊐᥐ祐聑ʕ॓䡧쵑⽫ᵦげ൒上海那年，在਍睎乭蒐౶৿g⢎ᥗʈ༰씰㒖却᪐໿ꌰ벐㆞䉜恬὏P὎睐ɿ༰⼰๏鱦㙧呱쥻虡౎⏿񴉟뙖౛黿坷Ƅ傀౛諿b鲎幕홹虓祈虑౏蓿ゐŒ傀??䶍౒앎㒖ꩴ蚊繎??䉒쭬뮊͓땔蒞煶ಊ맿䵥｢虢鱎幕౹ᗿゐ乒뙧౛ㇿ詜홢魎督蚍ɏ씰㒖୴護ꂜṑᒗ౞毿葵䅶ٓ詒뒃ౖ뿿❏鱙单᪐໿꘰亏ᦐ譎䭎豎౟ᇿ腢枉⍱歪u㕎౟ዿ腐悉ᩏὙ繐⥞扙ɔ༰⼰๏f扎멓魎督蚍౏ÿ扎쎗ⵟ靎靦給ᅙ᩻໿⥦홙??홢ᡎ葚ﵶౘ仿料卻請了我的娘來享用。並且我明天行禮時，我拜我的娘，他倒在旁邊還禮，豈ᅓɻ쌰扎鞗ౠÿ扎춗ᅟ౻篿乓曾聽得雅琴說的話。ഀ
　　ഀ
「到了次日，果然來拜壽的人ᅎ౜⿿๏졦홎婎虐ꉷɛ〰青䅟??ᢞ䊔౦ꏿஃ鱺㙧睱捑ꂈ虑虏Ɏ⠰ﵗɘ䱘予꺐䭹豎౟ⵤ讘蚉ꍎ䖐鱞幕౹仿覺心中暗暗疑訝。此時伯明뽎乏蚐홏鍣ಋᙓख़ꉷ葛౶??籢答㙳ʃƃⶀ傘ज़썧豟ꍔꉷ읛⦊ౙ쟿り乒ŧ⪀⩙ౙ뿿住乕知是幾歲਍乎蒐౶ꏿꉷ??꩖亊甚清楚，但知道雅翁是從小便父母雙亡的。老頭子一想，他既是從小沒父母，他的父母總是年輕的了，何以所掛的喜神，畫的是一個老媼。越想越疑心，低葏ㅶ搜ﵑɘ쁘உ౷諿஍詷쾍ŝ䚀葚究쾐౐뿿⍏떐䲞彨乎曾好好的吃，匆匆辭了回去，叫人打開畫箱一查，所有字畫都㩎ᅿ౜ᅓ虜ꍎ鲎幕ɹ丰覺大怒起來，連忙叫人趕著把伯明叫回來。那伯明在李家正在應酬的高興，忽然一連三次，家裡人來叫快回去，老爺動了大氣呢。伯明還莫癔饑ౙ靓ٟٓ??뙖ɛ攰靑聟䊕౦훿Ŏ傀捛쑫坢킄噢౧⣿ꍗ했⍒扬ɔ謰蚉⽎๏౦峿ⵑ㆘⽜f噎౧痿卿᪐໿ᄰ쩢뽥协筢恫᥏岐ήŵ惿ᡏᩚ뱵岞你低౏훿济䅑ᩓ牙൫上才死的，你還륎홛絎絙葙⡶뙗౛諿홢Ŏゐ乒뙧뭛౓㳿垐悄筝葫쵶ꩫㆉ쁙ɻ댰坛ᆄᥢஐ⩐筧葫Ŷ傀౛盿u୎㭐콭鱰Ɵ࿿ꨰ垊಄죿⽓f噎౧죿畓卿᪐໿萰ᖐᅠ乢知道，故意引了那牶葞??⺖虺౏䏿䉓ⱬ䊄౬臿ᆉ뭢౓臿ᆉ뭢œᇿŢ쪀坼ౘ懿⡷≗ಈ篿뭓㉓㕎콟鱰즟暁멽뙎୛ŷ惿᥏⾐ᩦ뱵ྞᵡŠᇿ葢亐打死你！』說著，雨點般打下來。打了一頓，喝家人押著去取了喜容回來。伯明只得帶了家人，仍到雅琴處，一面叫人賞酒賞面，給那家人，先安頓好了；然後拉了雅琴到僻靜處，告訴了他，便要取下來。雅琴道：『這件事說靎恟腏풉᥎⥎葙虶౎擿㭫捒腫횉??肈投ಗ苿啙ｏ面ୟ虎ɏ༰⼰๏捦⡫詗螎ಎ뛿좈卓籢멶虎걏虐౎⿿๏Ŧ씰㒖ⅴ䡓啙౏靓홟୓ꑎ虎멏㙎??뭖౓??ൣ上一幅麻姑畫像。繼之恜꩏蒊౶᛿բㆀ⽜ᥦ譎Ɏ〰ഀ
　　ഀ
說聲未絕，忽然繼之在外間答道：「正是這件事。ꨰ垊಄烿蚍㉎蚐ɏᄰ卻᪐೿怰ᅏ꩐り䙒콕ᾑ鱐幕䉹౦ᇿ鍝??虖虏౎멖恰ᅏ꩐鞊??࢚ಂᇿ뽢乏來驚動。젰屓我說道：「你想喜神這樣東西能借﵎ᾀ౐仿是三歲孩子都知道的麼，他們居然쉎ౡ惿葏홠ᅎ쉐葡᩶뱵婓๐詐ྍȰ〰子安道：「喜神這樣東西雖然﵎ᾀ౐篿ﵓ皀靵≟⢓ɵ〰我道：「這更奇了！倰襛卛᪐೿☰乎奇。我從前在寧波，每每見他們拿了喜神去當的。ᄰ卢᪐೿丰知能當多少錢？倰襛卛᪐೿ꌰ皈靵᩟ᅙ౜仿過當二三百文罷了。ᄰ卢᪐೿ᤰ㆐鉜핬虠Ɏᠰ⽐癦靵᩟葙౶ꏿ鮐歎⭵鉞६ὧཱུౡ⟿芀歎繵㕞蚈뭎癓᭵훿癓靵豟ॎ繎蝶౥⏿ﵝ皐乵出來，那就䱎蚈Ɏ䘰乏知拿去當的，倘使虎ᙏ಍ꏿ皐膈횉ꍎ鲐幕屹ᩏ뱵ᾞヿ繼之笑道：「想是預備李雅琴去買也。ꨰ蒊㹶멷Nᅎɻ0਍
　　ഀ
這個局就在城外，走ᩎㆍぜ虒Ɏᄰⵤ஘䉷౦॓g鍎㾕偢౛廿坥➄聙ಕ胿ᚕ魙虣N扎ꎗ坣??絝䂞葜䱶偲౛槿셑魥虣楎䝑乢ⶆ䲘౲抈傗块榄୑罐彺掆蒈䁶읜ɒᄰ面ౠ᧿벐㆞靜{୎䁐虜뱎ʞᄰ⽢㙏졲⡓ꍗ抈ɔ丰免਍䵎뭒体ꍕ䂐읜ɒ뀰ᅷ佢葕᥶ஐ౐ꏿ୎呐쥻睡蚍虏౎꫿厊᪐೿혰⽎୦繐傀ɛ怰住葕⽶끦ᾊヿ我就告訴他。那局勇聽見說是本局老爺的姪少爺，便連忙站起來回說道：「老爺向來⡎䁗Ꚉ讏౎俿⡏汗⡑ʈ〰我問：「公館在甚麼地方？䀰읜卒᪐೿㄰⡜块聓予遠。少爺初到赎鞊಍ᇿᡢ蚘뭎睓ɿ〰我道：「那麼甚好。ꌰ䂐읜뽒灏⢍䵗扒ʗᄰୢ홷灎䊍౦篿졓⽓୦??蒍౶仿覺暗暗好笑。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，我只得在後面跟著。進了城ᩎ??ㆍぜ虒Ɏꌰ䂐읜╒큠虢楎救౫䣿け聒㾕뭢䩓㑔ʊ耰㾕뚈멛絎ꪀಊ뿿ᩏ㆐㉘뮐ɓᄰ??垍や虒ꉎɛ??驺ɛ譓ꊉɛ煘执蚕NꝎ卞止葪녶౞翿抉⾗୦㽦ౢꋿɛ䵘扒蒗⥶镙衎❟ౙ⻿虺ㅎ᪊녙ಂ៿ঘ??ྞ녜ኂ著潶ಁꋿɛ豘扟蒗ঐg୎⥐镙౎⽠൦上房了。ഀ
　　ഀ
N͎౧ᇿ⽢㙏全虑౏ᇿ뽢൏上前叩見。同入到花廳，伯父命坐，我便在一旁侍坐。伯父問道：「你這回來做甚麼？ᄰ卢᪐೿剙ᥑ纐瑞㵞??垍粄䭾౎᧿??⽖籦䭾华籢虶葏ɶ〰伯父道：「繼之撤了任之後，又開了缺了。近來他又有了差使麼？ᄰ卢᪐೿鈰६罝౏퇿璏虞籏䭾敎虑὎ཱུaᑎʐ剙ᥑ??虖౏⿿て摒にୗ୷ɷ扞蒗ɶ〰伯父道：「好好的缺，自己去幹掉了，又鬧甚麼生意！年輕人總歡喜胡鬧！那麼說，你也跟著他學買賣了？ᄰ卢᪐೿⼰ɦ〰伯父道：「宜昌是個窮地方，有甚麼市面！你們近來做買賣很發財？ᄰ絢蚀鉎६呧煻ʊ⼰㙏졲卓᪐೿혰ڊ腴粉ꅶಌㇿ婜띐後N⍎籪ꅶʌ㘰౱ᆀᅢᙐ뙎偛Ὓ౟㷿乾宜下與市儈為౏嗿셏葬亐見得果然發財呢。像你父親，一定꽎媀顐౛퇿ろ浒??뭝౓ꋿ詽ꞃŔ㘰誃ꞃ౔ÿ捎➀ಛ盿??멺蚎୎虎楏虒繎୞≐ᾓ῿୵恎虏౏죿⽓ᥦஐ⍐౪῿ί⽷㙦⽲偦虛Ɏ怰摏㭫佒⡏ꍗᾈヿ我道：「住在城外吉升棧。⼰㙏卲᪐೿र繧⥞㵙ὤヿ我道：「說驎౛⟿љ彽乎過十天半月罷了。⼰㙏卲᪐೿鈰譬㡓ぞᥒ蚈읏ʊ〰說著，便站了起來。ഀ
　　ഀ
我只得辭了出來，依著來路出城。ഀ
　　ഀ
回到吉升棧，只見棧門口掛著一條紅彩綢，擠了十多個兵，那號衣是四川督學部院親兵；又有幾個東湖縣民壯，東湖縣的執事銜牌也在那裡。我入到棧，開了房門，便有棧裡的人來和我商量，要我另搬一個房，把這個房讓出來。我本是無可無葓౶뿿住확ⱎつꍒʈ혰㙎ᅞぢR୎㽐뮈୓౷篿⡓W豧扟좗텓좞靓Ŧ㰰톐??㽞葢䁶⡢ɗᄰ乢肯要這個房。他一定要我搬來，說是四川學臺要住。我便賭氣搬到隔壁一家興隆棧裡去了。搬定之後，才寫了幾封信，發到帳房裡，托他們代寄。ഀ
　　ഀ
㽜佢虏N୎ꉐ౛忿⽎䵦ぢ葒౶﫿救譶ಉ뿿籏摟ꑫ읎瞊蚍ɏꌰꊐ퍛ř౎忿岆䭏౎觿뵛멟౎ᇿ⡔󥵖婝띐ಌ᧿??䵖鹢󧵖艹虑ɏᄰ形䩎㑔횊ㅎॵ䝔ⱨ乤蚐葏䕽ɥ尰䭏华᪐೿丰合他同一棧也罷。我合他同一船來的，一天到夜，一夜到天亮，⽎畦᥿ஐ౐뿿⽏畦ꍿஐ౐ӿ靟嵟ᱦ乙寧。ᄰ卢᪐೿ะ葠ꍶ벐蒞㹶⎁Ὤヿ作之道：「我起初也疑心，後來仔細打聽了，才知道他原來是受了一場大氣，沒處發洩，才借罵人出氣的。ᄰ卢᪐೿혰鹎󧵖そ摒に౗㚁⽱୦ꑐ硎乓蒐虶Ɏ󜅖硝㽛ⱥ虧ᩏ絵葙౶嫿ｐ虮Nפֿ౎�८ಏ碀౫蓿힐ᩓ뱵⎞扬ɔ〰作之道：「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葔ɶİ칷࢈ड़ꍧꦐ몌葎譶济᭩⛿ᑎ멎虰᥎讐济౩蓿࢐譜蚕㙎⢃ʙ脰랉몌葎౶腓らꍒ㚐⢃삈虣୎Ꝑ౞楬靑㙸᪃ÿ靎鵝ౕÿ靎喝⡤셗詥ಐㇿ홵穎坺ʄꌰ鮐멎ꥎ஌護ಉㇿ卷悐腏랉몌虎౎ㇿ停虗乎蚐౏俿恕腏랉續牞葫ɶ怰䩏㑔蚊홎౎훿뽎㙏恞뭏୓ɷର驷虛౎盿扵炗曆౐盿扵꒗漏ɐ怰䩓㑔蚊홎低䁏౗훿뽎晏恽ŏゐɒ✰љ乽過十弔、八弔錢，就可以買一個七八歲的了；十六七歲的是個閏女，乎??鑖䅎ᑓ≟㆓띜蚌虎᭏苿鱙⽧셦乚몐葎౶ꏿ亐過二十來弔錢也就買來了。這位學政大人在任਍ぎ啒㚆띥ಌ燿煽띑蚌͎歎䅑୓౐᧿??硖虓譎౎뿿㙏坞炄ʍ기⽕ᥦ⭳ⵎ㆘??蚈楎彑➆㥙ʂ瀰ろ॒驖౛꯿୎큐䂑표捔佢虏Ɏ〰我道：「這委員倒是強項的。尰䭏华᪐೿☰乎是強項，是有宿怨的。那學臺初到任時，멷葰᩶뱵讞౎⟿љ㵽⽾멦꙰䭝幎ಘ꫿ᦊஐ푐乔週到，在਍뉎䵡꩒蚊홎葎??煘ಊ᧿풐鹔摟텫蚞N瑎ᩞə묰瑓??虣徭ಁ᧿낐徭⾁豦화ॎ??遭葮౶ㇿ靜號᥎킐䂑罝ɏ홝Ŏ䢀ὑ镵⢍홗ꅎ䑻わ륗鍥乽ಐ䃿ㅎ汜ㅑ션읹睎蚍ɏ坧蚄䭎豎౟ꏿ풐葔ꪐꮉゎ㥒ං上稟見，說：『只求大人說明這七八十個女子的來歷，卑職便可放行；卑職並⽎०ཧ??䊂౬䛿く睠蚍౏ㇿ⽜❦멙顎㝛⡷葵⭶ⵎಘ忿鉎६艧ㅙ䮊ᩎౙ⛿ᑎൎ訊問起來，又全都是四川土音，只求大人交個諭單下來，說明白這七八十個女子從何處來，大人帶他到何處去，卑職斷扎॥牧奫ʖ༰ꌰ碐者ↁ䡓啙౏靓ᅟ화䉎앬ɠ뀰홷N獎葔卶顢煛ಊ臿沉譑汎ꙑᮏÿ扎㆗卜᪏ᾐൺ上臺，一面把官船扣住。那學臺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說情。留難了十多天，到底被他把兩船女子扣住，各各發回原籍，聽其父母認領，핎ᩒᾐ葺汶譑౎響蚌扎얗晠ॽ驖鱛ɞἰൺ上去只說緝獲水販船二艘，內有女子若干口，水販某人，已乘隙逃遁。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緝文書，以掩耳目，這才罷了。他受了這一場大氣，破了這一注大財，所以天天罵人出氣。其實四川的大員，無論到任卸任，出境入境，夾帶私貨是相沿成例的了。便是我這回附他的船，也是為了幾十擔土。ᄰ卢᪐೿ะ뱠ꎞ킐憑൓上沒有查著你的土麼？尰䭏华᪐೿혰⡎ॗ驖者葑譶౎ᇿ⡢쵗皑䑡횖虎葏౶ᇿ䑢횖葎㥶䊂౦艹乑蚐ꍎ??譖虎Ɏ〰談了一回，各自回房。ഀ
　　ഀ
我住了兩天，到各處去走走。大約此地係川貨出口的總匯，甚麼楠木、陰沉木最多。川裡的藥材也甚多，甚至杜仲、厚樸之類，每每有鄉下人挑著出來，沿街求賣的。得暇我便到作之房裡去，問問四川市面情形，打算入川走一趟。作之道：「四川此時到處風聲鶴唳，沒有要緊事，寧可緩一步去罷。ᄰ卢᪐೿र虧艎譎뱎ᾞヿ作之道：「亂事是沒有，然而比有亂事還難過。ᄰ卢᪐೿ᤰ좐⽓ᩦ뱵厞ڐ扴ὔヿ作之道：「因為出了一個騙子、一個蠢材，就鬧到如此。那騙子扮了個算命看相之流，在成都也虭ᩎᅙ瑜虞Ɏﴰ㙟q⥎ౙ䟿蚐N୎譐겕ኑ著煶뙧虛靏絻౔훿腎䮉⢐ꍵᦐ傚䭛땢౫뿿浏굠홽⽎f୎❐둙䮌絎౔꫿⾊鱦൞上一定有一位貴人的，最好是把一個個的八字都算過。那醬園東家大喜，便邀他到家裡去，把合家人的八字都寫了出來請他算。ᄰ卢᪐೿ᤰ겐ኑ煗뙧퍛ᩙ뱵ᾞヿ作之道：「姓張，是一個大富翁，川裡著葔㕶繟ⱶʄꌰᦐ傚靛ほ㕒繟ⱶ玄剙葑v୎歐坑౛뿿❏婙厚᪐໿⠰ᥗ蚈Ŏ᧿ᾐ⽷f䵎❏둙몌Ŏ࿿㔰繟ⱶ侄๕뱠뒞햌ɬ혰华᪐໿⼰f䵎捏깫ᡛᡚ葚絶Ŕㇿ⽜Ŧ솀葿絶౔忿⽎ᥦ䵎葏絶㙔睞蚍葏ɶ丰知是府਍ꍎ䵎὏࿿㔰繟ⱶ径❎婙厚᪐໿ᤰ⾐ᩦ뱵熞Ɗ⇿홱螊൶上大婚已經多年，況且滿、漢沒有聯婚之例，那裡來的這個話！』騙子道：『這件事自然⽎칑覀㲀䁷ﵢ஀靷譟ʉᄰㅥ靜驻Ὓ絷⥔偙鍝䵽ᚖɎᄰ瑥⡞噗ᝮ౓᯿譧讉⍳⡬󥵖ౝ䃿??஍ぜ??蚈౏臿உ⩜垊蚄ꍎ䶐὏絷⥔偙౛嫿P୎譐க䍗??ɒ搰㭫蝒ᵶ乞曾尋著，饎ብ䡐୑譜蚉ᡎᡚɚᤰ䶐ᡏᡚ⽚鱦൞上甚麼人，千萬腎薉扟虡홎Ŏ࿿㔰繟ⱶ綄鞀䩟酓䩵౏哿卻᪐໿ᤰ⾐ᅦར獜葙絶ɔ༰ᤰ傚絛ꪀಊ䳿??஍ⵓ厘᪐໿鼰虓⽏୦ࡗ❎멙౎嗿橠౿嗿橠ſ࿿蜰靖㕟繟ⱶ⎄??葟꺐ɹ젰体单᪐໿鴰䡏ὑꩵಊᇿ獢剙뽑⽏ᡦᡚౚ䛿乏知這真命天子在那裡？我女兒又如何嫁得到他？近來雖有幾家來求親，然而又都是生意人，哪裡有個真命天子在內！』騙子道：『千萬芀呎쥻š᣿詐ᡢᡚꑚㆊ蚊╎멒౎盿橑乿小！大凡真龍降生，沒有一定之地。౏惿䙏୏ㅷ⩧晭蝫ᵶ౞훿୎乷宐౲嫿乐貐ᩔ౜擿蚖襎⽒ꭏ౮ꏿஐ卷횐⽎ὦ絷⥔偙扛ɔ༰㔰繟ⱶ厄᪐໿焰횊芖摙౫䛿⽏ᅦ졢乓是劉伯溫，那裡去尋個朱洪武出來呢？』騙子道：『國丈說的那裡話！生命注定的，何必去尋。何況龍鳳配合，自有一切神靈暗中指引；再加我時時小心尋訪，一經尋訪著了，自然引駕到府਍虎ɏ༰㔰繟ⱶ撄䉫ݦݏ酜౵뿿奏ꍵᦐ傚⡛뙗佛୏Ɏ㔰뙟ⱛ१୧념ኂ౗훿콎⥫婙൦上，約了張百萬在園裡指天畫地的，說望天子氣。天天說些蠱惑的話，蠱惑得張百萬慢慢的信睧蚍౏䃿ॢ虧䉏홬獎剙꩑讉葎౶ÿ艎??啖ɽ0虭N瑎ᩞౙ㗿繟ⱶ좄ὓ睵醍썵號౏꫿ꎊঈᩧ뱵ᾞ絷⥔偙ɛꌰᦐ傚ᥛ蚚N瑎ᩞ葙絶͙絔鵙ౕ僿ᕠ`ㅥ虙౎䋿ₐ瞐₍蚊౏꫿⾊텦᭥譧ꎉ⦐偙⍛ぬ虒၎ﵢ蚐౎ᇿ腢ꪉꮉ搜뭑⩓ɧ배⽥鍥溕面也尷ⱎ౜⣿ᙗⵙ芘텎ᮍ嫿൦上回到張百萬家裡去睡，只說是出去訪尋真命天子。如此者，又好幾個月。ഀ
　　ഀ
「忽然一天，在市਍䝎蚐N୎豐䅎虓牏葫㕶⭪ౙꏿᦐ傚詛홢N쥎쥢ぢR୎ﭐ屐뮗啓ಆ緿頭便拜，說道：『臣接駕來遲，罪該萬死！』那樵夫是一條蠢漢，見他如此行為，也莫癔饑ə估单᪐໿怰᥏䢐ὑ౵⇿屺我叩頭做甚麼？』騙子悄悄說道：『陛下便是真命天子！臣到處訪求了好幾年，今日得見聖駕，萬千之幸！』樵夫道：『怎麼我可以做得真命天子？誰給我做的？』騙子道：『這是਍⥎䵙ᾖ葵ɶ嬰஖??蚍ಁごR୎뭐啓ಆ㚁ॱ멧ꕎ핣ʙ༰ꌰ㖐⭪뽙??蚍᥎傚せ㕒繟ⱶ뚄ɛᤰ傚⡛䵗౒㗿⭪⡙豗౟ÿᕶ홟敎虑녎ኂ౗觿湛屿癐౵㛿豱㕓繟ⱶ蚄౏꫿᪊໿蜰ᵶ핞゙虒౎??뮞譓행ƙ࿿㔰繟ⱶや青녟ኂ౗௿護ꎉ㖐⭪静ॼ❷౶拿犗⚂썱ಞ쏿ⵟ靎靦酦ᵵಊ໿뱠ᦞⲐ୎멐뽎⽏蝦ᵶŞÿ扎坠಄⫿䵧佑虏獎斁౫狿醐乵前。騙子連忙拉他到一邊，和他說道：『這是你一生富貴關頭，快去叩頭見駕，ꒁʊ༰㔰繟ⱶ厄᪐໿ᤰஐ멐扎彶鉎ᩬ䝵灙䭵啎ಆ⛿ᑎ捎枈襤褸，怎見得是個皇帝？先生，莫非你看差了！』騙子道：『真龍未曾入海，你們凡人那裡看得出來。你如果౏ᇿ뽢ᡏ蚘噎햀゙╒멒뙎뭛౓惿ݏ虜⽏亓蚐챎둛ಌ仿要怨我。』張百萬聽了他的話，居然千真萬真，便走過去，虜ꍎ㖐⭪ⵓ꺘??ౢㅓ๺㖁큟譧행ྙȰ0਍
　　ഀ
正是：唯有癡心能亂志，從來貪念易招殃。未知作之又說出甚麼來，這件事鬧到怎生了結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八十一回    	真愚昧慘陷官刑　假聰明貽譏外族ഀ
ഀ
作之道：「張百萬依了他的話，拿幾套衣晧ꍽ㖐⭪??乣ಐ姿⡵녗ኂ佗୏Ɏᤰ傚譛㖉繟ⱶ蒄亐死心塌地，便又生出一個計策來，㕜繟ⱶꪄ厊᪐໿⽑ὦ絷⥔偙౛ヿ虒͎襔劑憑坷䊄౦엿य़幧䥹灑極﹟侀虑౏ྲྀゐ㽒ɢ඘上，但是必要在遠處方才望見。你如果౏晓晎ஊɷ༰㔰繟ⱶ綄ꪀಊ鳿㙧癱ᱵ饙虐剎뒑ಀ쯿ꎊ㖐⭪͙剔಑৿ཧ詡홢䱎靰᭟襲ʑᤰ傚彛??媈❐襙↑⍪౪䣿憁虷Ɏ㔰繟ⱶ䲄襰蚑㕎⭪ౙ叿籢홶慎୷౎뿿╏╠????텟??蕝杛葑vꝎ፞൪上凴欄遠眺，要看那真命天子的神光異彩。那騙子假睡在床਍౎緿鞀㕟繟ⱶ鍝뭽虓౎뇿ኂ㪈᥏葐멶彎硎貖뭾慓虷౎맿䵥扢扡睡蚍౏훿禎홑䁎ၢ馘葐繶饧⮙ࡧ᧿纐饧⮙౧ㇿ⽜㉦㑢൘上做天神出場時撒火用的），他又加਍魎嵎喝馅౥蓿葠葠홶虓N詎꽷౨⳿ひ䙒⵲඘上，點਍虎歎౰ÿ⍎ᆐൔ上撒了四五把，方才下來。到了半夜時，又去撒了幾把。然後收拾停當，安心睡覺。張百萬在自己樓਍౎惿悐蒐᭶坧놄ኂಈ﷿㙟譱瞉蚍N捎֖䥽౑仿覺吃了一驚；誰知驚猶未了，接著又起了三四陣；멎좉婓좚鱓ౕ䛿䙔葔偶块಄臿䦉赻୑౷냿詷䦍詻஍乷見了。聽一聽四面寂無人聲，正要起身去睡，忽然又看見起了四五陣。大凡一個人，心裡有了疑念，眼裡看見的東西，也會跟著他的疑念變幻的。撒那松香火，乎⾐f捎殖䥰᭑毿䥰葑虱౎뿿楏虒Nᡎ套ɱᤰ傚[⍎銐虤繎詞止౰뿿ॏ繧ᡞ套౱௿⡷㕗繟ⱶ蒄㱶ಈ뿿녏놖႖虢N鵎赨抟ɟ혰葎鞐Ᵽ౮ꏿ⾈赦⶟ಘꏿ⾈赦㺟౜ꏿ⾈赦⪟౲諿஍詷쾍ɐ0䉎鍦ꎕ妐衱앭虮౎훿葎覐垕㲄孷౷響ⵦ뭎콠扐ɔ0਍
　　ഀ
「這裡還是天天胡鬧。那樵夫被那騙子教得說起話來，⽎摦뙛౛뿿⽏멛Ɏ똰⢈멵﵎홓ⱎ犄ɫ✰鞛た??卷蚐౎뿿ㅏ虘၎ﵢ⎐ɾ⌰顾譛ㆉ葘⽶f춋❓䡙౨蟿葖䡶ὑ乺隐鲙౞??乖卓ಐ죿ὓ虷㵎捾౷䷿͢౧칔街౛㛿虞畎祑౟諿㕢繟ⱶ뚄ᡛᡗ块住。男女老幼，盡行擒下，﹎灦蚍N୎ɐ㘰??奖肈ಕꏿ㖐⭪ꭙඎ上還穿著龍袍，張百萬的女兒頭਍葎㒐坢ꂜɑ⌰顾譛ʕ൛訊，他還在那裡稱孤道寡，嘴裡胡說亂道，指東畫西，說甚麼我資州有多少兵，綿州有多少馬，茂州有多少糧；甚麼寧遠、保寧、重慶、夔州、順慶、敘永、酉陽、忠州、石硅，處處都有人馬。這些話總是騙子天天拿來騙他的。他到了公堂，ᕷ춏಑뿿ON李ꩱ慠虑ɏူﵢ⎐絾蚀౎蟿葖䉶些附體，連忙把他釘了鐐銬，通稟了਍祈ʁര上臺委了委員來會審過兩堂，他也是一樣的胡說亂道。਍祈뾁ᩏ䲐蚈汎譑౎ヿђ鱔ŞŞ??ŝ⌰౾ÿ譎둟왖ｧɢꌰⅳ敱顠ཛ౔響號᥎ஐ潏ౠ뿿九得迎合਍ཎౡ⇿⵱὎ॵ葧繶謁楑୑멐虎뭏聓龐౒蓿ὠ摐婫P鵎䝨顓籛ꅶ蒌聶಍ㇿ摜詫b୎結絙葙󭥖ŝ❷蒛푶沕??겖乲寧。這種呆子遇了騙子的一場笑話，還要費大吏的心，拿他專折入奉，並且隨折開了ᅎ葜??ॏʂ⽓蚂ᅎᅢ䱐ꊈ౛旿靑ⵞ뾊౛﫿靑൞上路，都要稽查，地保衙役便借端騷擾。你既然那邊未曾立定事業，又何苦去招這個累呢。0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那煤價這等賤，何䭎ゐᙒř虷抌ὔヿ作之道：「說起煤價賤，我卻想起一個笑話來。有一位某觀察，曾經被當道專折保舉過的，說他留心時務，學貫中西。他本來是一個通判，因為這一保，就奉旨交部帶領引見；引見過後，就奉旨以道員用。他本是四川人，在外頭混了幾年，便仍਍??ざ󤥖뭝౓俿⡏쵗皑ɡ0⥎ౙ훿﵎㙟危籢멶ぎᙒⵙ撘䱱㚈띥撌ꑱ᭥죿⡓홗低蕏셛詥ಐ??虹N䝎??鑖䅎嵓❵葙究ぺ౗럿蚌摎虱౏﷿ڐ⡘ꍗ窐ぺൗ上頭。ᩎ繙⥞ౙ諿쵢皑葡摶辰❐뒛蚌౎훿졎ࡓ멜ぎђ啔⚆煹뭜띓ʌ〰我道：「他那裡有這許多錢？買那許多煤，又有甚用處呢？尰䭏华᪐೿怰乏知道，他一面買煤，一面在那裡招股呢。0਍
　　ഀ
正是：忽從天外開奇想，要向玄中奪化機。未知他那提煤油的妙法，到底在那裡研究出來的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八十二回    	਍⭽㡐呞分費商量　報涓埃夫妻勤伺候ഀ
ഀ
「某觀察聽重慶道述了一遍領事的話，멎驶䙓౔嫿牐亀得。歇了半晌，才說道：『那裡有這個話！這是我在਍睎౭壿蚋N୎୬쭧౓哿叫時春甫，他告訴我的。他是個老洋行買辦，還答應我合做這個生意。他答應購辦機器，叫我擔認收買煤斤，此時差ᩎ彙桪腖ら൒上海了。我想起來，這是那領事妒忌我們的好生意，要輕輕拿一句話來嚇退我們。天下事談何容易！我來਍恎᥏ஐ癐ŵ࿿촰皑卡厐᪐໿焰횊芖摙౫ꏿக彎啎ꡏ卙ୢﭐ㆖뭘体何ౕ忿乎費甚麼。』某觀察道：『這個倒使得。』於是某觀察別過重慶道，回來打了個電報到਍睎晭䉽╦⭦౵꩓撊ꑱꙥꖏౙ홓὎䮐徐桪虖ɏ묰虓鑎济⥑ౙ仿見回電。無奈又去一個電報，並且預付了復電費，也沒有回電。這位觀察大人急了，便親自跑到਍睎౭绿坢蚄䉎╦⭦౵俿확䕽ɥ┰⭦卵᪐໿ᤰ譎౎ᇿᅢ癐乥過談天談起來，彼此並未訂立合同，誰叫你冒冒失失就去收起煤斤來呢！』某觀察道：『此刻且低ᥕ鮐煎ಊ体ᥕ킐摣륱葬彶桪ౖ臿ᆉꍔ୎驗띛ᾌ࿿䈰╦⭦卵᪐໿ᤰஐ腐뮉体睕蚍୏౷ᇿ形乎過聽得一個廣東朋友說得這麼一句話罷了。若要知道詳細，除非再去找著那個廣東人。』某觀察便催他去找。找了幾天，那廣東人早ぷꍒ뮈虓Ɏ谰號繏坢蚄ꍎ煞멧葎v୎୐쭧౓盿彥⽎㡦⡞W睎蒍౶䋿╦⭦ᅵ화읎瞊ᦍ譎౎ヿぽ葽Ͷ侀ౕ맿䵥齢习蚐ɏ鼰虓癏ꍥ煞멧捎卫面⡻՗彮譬க㹐륤汬౓꫿蒊⽶㹦륤彬桪ɖ┰⭦⽵멬౎ÿ詎⾐煞멧౎糿摟k麊亊通，所以誤會了。大凡談天的人，每每喜歡加些裝點，等春甫與某觀察談起這件事時，䵎졑꩓鞊幟䝹??ಞҁ著ᥑ୎ꑐΊɧ┰⭦併靕๟給౶뿿뭏??๖虦큎쁧??ɛ퀰쁧??ᥛ䶐豢鑟习迭，扎??󥥖ౝㇿ⡜彗坬こ륗e蚋୎罝睭蚍ɏ細⡙홗⽎๦??乏몐䵎葢౶죿⽓୦祐即敖ಁ揿ꭷ鉤६୧୐乷起的，所以得差使也容易，從此他就在江南一帶混住了。ꨰりᥒಈꋿ??籢譔ಘ뿿籏摟火讍ʕ0਍
　　ഀ
一路走回興隆棧，當頭遇了丁作之，멎쎉ⵟ졎⽓f핎౒緿콙홐卷ᆐꩢ᪉ॢᥧƐ鱪讑葎vⱎಂ䇿ٓ亖ʐ??ⵖ驠虛౎䷿멢垉횄⽎书知道的，心下始安。作之問我道：「今天晚਍嵎畟㦖讂ಕᇿ鍝驛虛㥎梂౹ᇿᅢ腐உⅎͫ虧Ɏ〰我想了一想，此處雖是開了口岸，人家十分儉樸，沒有甚麼可銷流的貨物。至於這裡的貨物，只有木料、藥材是辦得的，然而若與在川裡辦的比較起來，又쩎멓뙎虛Ɏ䀰穎ཬ乡在這裡開號了，艎豙屔䭏婎㑐౏䣿??≖赓꩑瞊ɿ騰虛㭎ཎౡ뿿䩏㑔蚊屎䭏౎㍓㽞虛㥎梂౹㛿﹥䱢予౧盿ᱵ⡙ት偒ቛげ虒嵎畟㦖ං上，揀了一個地方，開了鋪蓋。ഀ
　　ഀ
剛剛收拾停當，忽然我伯父的家人走在旁邊，叫了我一聲，說道：「少爺動身了。ᄰ卢᪐೿怰虏屏ᩏ뱵ᾞヿ那家人道：「送黨老爺下船，因為老爺有兩件行李，托黨老爺帶到南京的。ᄰ썢ⵟ靎ౠ㙥ű᪐뱵ྞ큜す൒上海，為甚又帶行李到南京去呢？真是行蹤詭秘，令人莫測了。那家人又道：「方才少爺走了，家人想起來，舅老爺此刻低⡏칗ಈ鍝ⱽつ끒健睲皕뮈虓Ɏ〰我點了點頭。那家人便走到那邊去招呼一個搭客。原來這彝陵船沒有房艙，一律是統艙，所以同艙之人，彼此都可以望見的。我看著那家人所招呼的，諒來就是姓黨的了，默默的記在心裡。歇了一會，那家人又走過來，我問他道：「你ƞ㪀﹓ꩦ瞊ᆍ⡢ᥗᾈヿ那家人道：「﹎ꩦ瞊ʍᄰ㩜腓??홢὎뛿멛뭎??V牎ʀ〰我道：「腎ಉ仿要。你並且腎킉督ᆍɢ〰那家人答應了，站了一會，自去了。ഀ
　　ഀ
半夜時，啟輪動身。一宿無話。次日起來，覺得異常悶氣，那一種鴉片煙的焦臭味，撲鼻而來，十分難受。原來同艙的搭客，除了我一個之外，竟是沒有一個͎奔葱ɶᄰ걢乱住，便終日走到艙面਍뭎㩓᭷᭧姿蒈멶彎ॎ逸虑鉏⍢葬ɶ〰虒୎䡎䉓ᥦ౐譓ꎉ펐蒞彶⡎套抂඗上站著，手裡拿了一根水煙袋，一面吸煙，一面和一個人說話，說的是滿嘴京腔。其時我手裡也拿著煙袋，因想了一個主意，走到他身邊，和他借火，乘勢操了京話，和他問答起來。才知道他號叫ꑎ౿⿿f୎噐ᝮᥓ??ꉝ౪ۿげ鱒౛鱦푝葙ɶᄰ뽢豏화͎쥎止潑葢䡶응瞊蚍ɏ鰰靕홟읎튊疒絩ౙ賿화읎잊ಊዿ❐뚉ɠ0਍
　　ഀ
我到了號裡之後，照例料理了幾條帳目。歇了兩天，管事的吳作猷，便要置酒為我接風。這吳作猷是繼之的本家叔父，一向在家鄉經商。因為繼之的意思，要將自己所開各號，都要用自己人經管，所以邀了出來，派在漢口，已經有了兩年了。當下作猷約定明日下午在一品香請我。我道：「這又何必呢，我是常常往來的。尰㝏即᪐೿ะe䝎⽒ͦ剔಑賿虎⽏୦칷ꪏ蒉졶㥱ಂ䃿ᅎၢㅥ驜虛恎得詬蒐v୎Ꝑ剞౑ᇿᅢ癓⽵୦졷㥱瞂虿Ɏ〰我道：「是甚麼人迎親？有多少燈船，也值得這麼一看？尰㝏即᪐೿쨰鞕衟扟Ŕ⿿﹦ﭳ葎깶望㚁﹚ﭳꭎ賓蒁ྲྀ큜ə〰我道：「是甚麼鎮臺娶甚麼撫臺的小姐，值得那麼熱鬧？尰㝏即᪐೿⼰ᙦ綑꺖㚓ⱚŧꭷ賓蒁ྲྀ큜ౙ蓿亐闊麼！ᄰᙢⵤ厘᪐೿ᄰ뱢ᥥ颈㑛摘ﶍ亐甚了了，要就你告訴我，我才明白呢。尰㝏即᪐೿怰乏厭煩，我就一一告訴你。ᄰ卢᪐೿怰ॏⱧ譧꩎횊䅎⥓䅙᱓ౙᇿ㵢乾厭煩就是了。尰㝏即᪐೿舰摙౫ᇿㅢ꩜瞊蚍睏ɿᤰ䵎ᙏ綑㶖깾펓ㅙ౧哿叫阿狗，是福建人氏。那年有一位京官新放了福建巡撫，是姓侯的。這位侯中丞是北邊人，本有北邊的嗜好；到了福建，聞說福建恰有此風，那真是投其所好了。及至到任之後，卻為官體所拘，﵎㺀捥ౠ摖썫ⵟ뙎뙠习樂。到任半年之後，忽然他簽押房裡所糊的花紙霉壞了，便叫人重裱。叫了兩個裱糊匠來，裱了兩天，方才裱得妥當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兩個裱糊匠走了，只留下一個學徒在那裡收拾傢伙。這位侯中丞進來察看，只見那學徒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紅齒白，멎행虒過??䭠썎ɟ佖확ᩎ໿팰ᩙ呵誰？有幾歲了？ꌰ碐鉛꩟厊᪐໿༰멜퍎ㅙ౧哿叫阿狗，人家都叫小的做朱狗，今年十三歲。』侯中丞見他說話伶俐，更覺喜歡。又問他道：『你在那裱糊店裡，賺幾個錢一月？』朱狗道：『鹎❷멙꩎ಊ࿿葜ᅶ硐Ὓཱུ⽡鉦६≝蒓ɶ〰虒瑎୞౎⯿蕞鱐慕౫뿿晏繽繞蝶譥檗⊉ʓ⾂书喜歡，一文也沒有呢。』侯中丞眉花眼笑的道：『既是這麼樣，你何苦去當徒弟呢？』朱狗笑道：『大人卷ಐᇿᅢ깐멺뙎ﵛ⾐艦摙ɫ༰꼰ⵏṎ华᪐໿ᄰ乢信窮人家都是如此，我卻叫你艎摙ɫ怰乏要當這學徒了，就在這裡伺候我。我給你的工錢，總比師傅的鞋襪錢好看些。』那朱狗真是福至心靈，聽了這話，連忙趴在地下，『咯嘣咯嘣』的磕了三個響頭，說道：『謝大人恩典！』侯中丞大喜，便叫人帶他去剃頭，打辮，洗澡，換衣ɧ0͎剧౑훿瑎୥멐뽎詏蚋⍎偪ɛ缰虺Nꭎ䊎ས损枈，剃光了頭，打了一條油松辮子，越顯得光華奪目。侯中丞益發歡喜，把他留在身邊伺候。坐下時，叫他裝煙；躺下時，叫他捶腿。一邊是福建人的慣家，一邊是北直人的風尚，其中的事情，就有許多⩎幘侀葕虶Ɏ椰୑葐楶᭠ౡ쩥ꁶɭ꼰ⵏṎ뽎὏홎譎蚕୎??ॏಂ賿화㥎虥퍎꽙呏虎，弄了一個外委把總，從此他就叫侯虎了。侯中丞把他派了轅下一個武巡捕的差使，在福建著實弄了幾文。後來侯中丞調任廣東，帶了他去，又委他署了一任西關千總，因此更發了財。但只可憐他白天雖然出來當差做官，晚਍鵎㙏腱㊉뮐㩓᥏ɐ꼰ⵏṎ홟N??썟౟뿿詏b呎丫頭指給他做老婆。侯虎卻扎⁥扠ౡ駿虐ॎ浦깑౹컿㚏乚蚐ɏ⬰뭙楙୑౐㒘ᵬ遠౮篿葓⾐㡦㡞㉞뮐㩓᥏౐䃿꽎ⵏṎ彎N䉎ᅦ乜了他夫妻兩個。前兩年升了兩湖總督，仍然把他奏調過來。他一連幾年，連捐帶保的，弄到了一個總兵。侯制軍愛他忠心，便代他設法補了鄖陽鎮；他卻뭎こﭒ౎췿ൎ舊跟著侯制軍統帶戈什哈。0਍
　　ഀ
「只苦了言中丞，席散之後，回到衙門，進入內室，被言夫人劈頭唾了幾口，嚇得言中丞酒也醒了。原來席間訂婚之事，早被家人們回來報知，這也是小人們討好的意思。誰知言夫人聽了，便怒퍓ౘ⏿葬vN亊發，直等到中丞回來，方才一連唾了他幾口。言中丞愕然道：『夫人為何如此？』言夫人怒道：『女兒雖是姓言，卻是我生下來的，須知並⽎恦O୎멐葎獶剙ɑ⼰??垕玄剙葑౶⇿홱᪊뱵讞౎忿쥎牡貊ᅔ䙢콕䚑콕಑嗿셏홬葎䉶ꭽ➎譙Ŏ惿뽏ŏ二揀人家，我的女兒雖是生得十分醜陋，也벁晥命㵑偝婛Ő䚀Ś书至於去填那臭丫頭的房！你為甚便輕輕的把女兒許了這種人？須知兒女大事，我也要做一半主。你此刻就輕輕許了，我看你怎樣활葎v⥎傏ś࿿0ⵎ煞ಊ痿靿_ⶊṎ㽎㽖⅖qʊ䨰䱓륦䵥ꩢ厊᪐໿㄰徊ㅎ蚊౎擿㭫鑒彠鑎习過來。況且又是師帥做的媒，你叫我怎樣推托！』言夫人啐道：『你師帥叫你吃屎，你為甚͎晔홽୎ŷ磿౞悀葏⭶╞婞୐鉐멚౎仿過叫女兒嫁個兔崽子；倘使你師帥叫你女兒當娼去，你也情願做老烏龜，拿著綠帽子往自己頭਍뭎핓虸Ŏ࿿ꨰ熊䊊౦죿絓鞀ꍟ䶐ཏ큜⡙㽗뚈뙖屖ɬ0⮊멙乎虫N⍓౬꫿犊຀尰絏ཛర뿿め㽒뮈虓Ɏ0਍
　　ഀ
「須知這是一件秘密之事，﵎ಀ❔㹙䙷콕蒑౶॓葝v楎୑멐꩎鞊౟䃿㵎习出一條妙計。到後來洪太守道：『卑府實在想祈핑偬౛擿庖쮗蚊硎厖蚐౏賿화䙎콕ʑ혰⁎虽ॏ㱧庛乹測之機，巧奪造化之妙，和他商量，必有法子。但是這個人很貪，無論何人求他設一個法子，他總先要講價錢。前回侯制軍被言官參了一本，有旨交他明白回奏。文案਍ю푔葤佶㽙ﵺ亐洽意，後來請他起了個稿。他也托人㙜쵒ꪎ᪊೿0َ≒ಓÿَꡒಌ᫿뱵咽≐⾓ᩦ뱵ꢞ犌ʂ〰侯制軍甚是惱他放恣，然而用人之際，無可奈何，送了他一千銀子。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後，借別樣事情參了他；誰知他的稿子送਍뭎౓꿿㙏쵒எ虷౎鳿㙧⽱給ౙ죿핓虒過䵡䭢౟ዿ쵐⡏홵睎蚍ɏ༰0ⶊṎ华᪐໿鰰㙧홱ॎ絧학偬౛꫿亊得破費點也﵎ᶀ??葠虶Ɏ䘰⽏䙦콕ᦑ譎౎䓿ὑ癟扵亗好說，還是老哥去拜他一次，和他商議，就是他有點貪念，也可以轉圓。若是兄弟當了面，他倒絎꩙蚊Ɏ༰⨰⩭乙鶐Oಊ뿿뭏??硢삖??ɛ0਍
　　ഀ
「到了次日，日本兵果然讓開一條大路，葉軍門一馬當先，領了全軍，排齊了隊౏槿業業榅ಅ讖玕ౘÿゐ॒䅎챓䮑ᙎౙ⻿୽䱎??ɱ0扎侗虣坎흥앎扠౟ۿﭒ겖Ŏ┰ѭ啔ʆ搰䉫て啒뢆롬????ౣ﷿뎐꩐玊単虢坎흥౎卷皐ⵑ⽎ᥦ벐譎Ɏ瘰ᱵ᱙屙䊗౦磿삖??뽛く䥒춄肎䲕㎈궈䲏ಈ꫿厊᪐໿田け煢౓ᇿ⡛乗敢在這裡伺候軍門了。求軍門借給我五萬銀子盤費。』葉軍門驚道：『盤費哪裡用得許多！』陸觀察道：『盤費數目本來沒有一定，送多送少，看各人的交情罷了。』葉軍門道：『我哪裡有許多銀子送人！』陸觀察道：『軍門牛莊、天津、煙臺各處都有寄頓，怎說沒有。』葉軍門是個武夫，聽到此處，멎➉቙占᪐໿ᄰॢᅧ葢≶ಓ뫿ᩰ腵Ɖ暐恽ŏ࿿砰삖??卛᪐໿İ亐送本由軍門，我乎ᦐ벐低睕虿౎嗿앏핟ቒɠ༰ꨰ瞊౿⣿횈禎䥑춄肎⢕⥦꩙䚉䁻ꍛⲐ豻Ŏ虏ɏ鼰虓홏ⱎ豻Ŏ౏ꃿ虒๎䔰ᵎ硠ᙫ౓??你彎ཽ椰౓道䥡춄肎井識字，就是模糊影響認得幾個，也垉꥛౿쫿쪈坼杘⍱콪虣Ɏ혰筎쵓詎Ɫ{Ŏ籏虶౎姿୵᥎Ⲑ豻Ŏ౜擿䉫ｦ謁虑၏暉䥽춄肎綕ʀꪉ扝౵췿ൎ舊揣在懷裡，說道：『有了五萬銀子，我便到外國遊歷一趟；沒有五萬銀子，我便就近點到北京頑頑，順便拿這封信出個首，也ⅎཱ??ʈ༰0਍
　　ഀ
正是：最是小人難與౏黿號❏??乶操戈。未知葉軍門到底如何??홎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「歇了好一會，忽然說道：『法子便有一個，只是我也要破費點，代人家設法，未免犯坎ʄ༰⨰⩭衙卛᪐໿⼰ᩦ뱵馞࡙ᾊ᣿⽐扦抗㆗ゐ葒౶㓿뭸摎౜ዿ結䙙콕ʑ༰砰삖??졛術Ὤ虔N͎卧᪐໿䐰ὑय़୧ཐ獜ౙ쫿瑎䅞歓牑౫홓뭎??⡢ꭗ╤鵞஁婎୐獐剙౑虎ཎ큜ౙ䣿二是好。』洪太守大喜道：『得觀察如此，是好極的了！』陸觀察道：『但是如此一來，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，將來親戚也認靎_聎ʕ༰⨰⩭衙卛᪐໿ᤰஐቐ乐必過慮。令千金果然拜在撫帥膝下，멜뙎꩛ಊ꩓⾊ꭦ╤ཞ큜ౙ篿⽓쁦??葛繶獎剙౑߿虜乏是一樣的往來麼。』陸觀察道：『我賠了小女腎쪉౽훿ꪖ⾊鵦楙Yݎﵒঐꭧ╤Ꙟڏ౴㛿౱ᆀ婢Ő傀葛乶能一點東西晎홽Ɏ터璏虞᥏????啒蒆罝౏⿿०呧無實的，想閣下也都知道。』洪太守道：『這個更앎也源ɡ脰䍎텓ﮑ湭煿罧ಉ⟿љ腽⢉᩵ᅙ౜꯿╤ꍞ誐ᢐ䡎ő亐蚐ɏ༰砰삖??卛᪐໿ᤰ⾐ᅦᅢ䭝읎ಊᇿ♢乎是賣女兒，這一兩弔銀子的東西是要給他的。』洪太守道：『這都好商量。但൷尊夫人肯꽎ᾀ࿿砰삖??卛᪐໿朰멑㵎絾䙙콕಑⟿љ乽至於像言憲太太那麼利害。』洪太守道：『那麼兄弟就去回撫帥照辦就是了』。ഀ
　　ഀ
「說罷，辭了回去，一五一十的照回了言中丞。中丞正在萬分為難之際，得了這個解紛之法，如何呎쥻ɡ0扎㊗뮐䩓㑔⮊멙౎꫿᪊໿︰⡳????啒碆厖蒐꡶玕ౙ臿蚉??⡢⭗멙鵎஁౎߿虜꽏뙏ꍛ肐ꪕಉㇿ홓뭎屓，夫人可以앎虠Ɏ༰0⮊멙华᪐໿ᨰ뱵檞䑭傎౛꿿ﾀ멦뙎셛Ś꿿솀晚命㵑偝౛৿ᩧ뱵綞煙罧Ɖᇿ鉢ꍬ벐➞葙轶⍹౬跿亊得那麼個好女兒！你幹，你們幹去，叫他別來見我！』言中丞碰了這個釘子，默默無言。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。洪太守道：『既然憲太太塎྘ౡㇿ??⡢⩙⩙鵙஁౎忿⽎f⍎ɪ༰0ⶊṎ华᪐໿䘰乏知陸道怎樣？』洪太守道：『據卑府看，陸道這個人，只要有了錢，甚麼都辦得到的。就홷뙎ⶈຘ⍠౪䧿养鱓赞뭑晓ꊊ홣虎ɏ༰배⽥졦偓虗乎傏せ????啒ಆ냿硷삖????汖⡑뮙虓Ɏ鼰虓硏삖??ś亐⪐⩭衙䭛豎౟뿿??ざ汒⡑ಙ胿ൟ上房轉了一轉，望著大丫頭碧蓮丟了個眼色，便往書房裡去。原來陸觀察除正室夫人之外，也有兩房姨太太。這碧蓮是個大丫頭，已經十八歲了，陸觀察最是寵愛他，已經和他鬼混得ᅎ౜ㇿ鉝६䥧๑捦❫葙㙶㽥ɢᤰ⦐୙護碉삖??ᅛ화罎㱏牷ಂ仿知又有甚麼事，便跟到書房裡去。陸觀察拉他的手，在身邊坐下，說道：『我問你一句話，你可老實答應我。』碧蓮道：『有甚麼話只管說。』陸觀察道：『你到底願意嫁甚麼人？』碧蓮伸手把陸觀察的傛[쥎ౢ鿿虷N㱎卷᪐໿ᄰ葢손끚Ɗ࿿砰삖??卛᪐໿ᄰŢ悐くR୎結す륗뭥౓쇿Z୎Րɽ놘캂葿깶望媁捐ꑫ⭛멙౎絓乙好？』碧蓮道：『我沒有這麼個福氣，你別嘔我！』陸觀察道：『⽎ᑦ恖౏⿿f捓鍫煽ʊ༰ꨰ瞊౿뿿詏bⶊṎN쁎譻앎ౠ퓿ぎꩽ蚊N䵎ʐ젰卓᪐໿搰㭫鉒虬핎偬౛臿纉b୎멐婎Pྊ큜葙ｶꭦʎᄰ⡢WⶊṎ??䶍౒꫿ঊ୧獐剙౑엿塠??⡢ⵗṎ鵎஁౎�홦葎ྲྀ큜ౙ࿿ᵡㅠ恓뭏ɓ༰ꜰ厄᪐໿ꌰ벐悞졏腓媉睐ᆍŢ傀虛虏Ŏ࿿砰삖??卛᪐໿ᤰஐ㚁ɱ怰艏鱙呧쥻虡౎ᇿ豢⩔⩙꩙綊ౙ珿㭓ㅒ㥜睥虓᭏仿過兩三天，就要到撫臺衙門裡去了。』碧蓮道：『你也糊塗了！還當我是個孩子，好充閨女去嫁人？』陸觀察道：『你才糊塗！須知你是撫臺的小姐，制臺做的媒人，他敢怎樣！何況他前頭的老婆……』說到這裡，附著碧蓮的耳朵，悄悄的說了兩句。碧蓮笑道：『原來是個張著眼睛的烏龜！我可祎ᥞஐɐ༰砰삖??卛᪐໿怰὏⽷뭦偐ś훿졎๓扠腥悉祏ᥞஐ౐뿿⽏㙦禍征乎好意思啊。』碧蓮道：『你好會佔便宜！開罈的酒，自己喝的腎鶉ౕ䷿｢虢ŏ몐Ɏ萰亐知道是拿我賣了⽎扦ɔ༰砰삖??卛᪐໿ᄰ悌౏蓿膐趉悊婏獐剙扑Ŕ࿿挰ꩫ熊䊊౦뛿멛ㅎ⩘❭멙虎虏Ɏ砰삖??쭓ʊ젰屓碧蓮道：『這是討回信的來了，你肯꽎ಀ꩟牎ಀᇿ絢呙쥻멡뙎ɛ༰ꜰ厄᪐໿㄰靵恟祐Ѥㅟ⽜虦౎ᇿ๢扠婥㭐Ɏ༰砰삖??뽛くꉒɛΈ⩧⩭衙ɛ⨰⩭衙벖ꩥ幣ಊ靓詟b⮊멙葎앶扠౟쫿葝ྲྀᵡꩠ蚊Ɏ砰삖??䕛ཥ衡Ὤ虔N͎౧仿k⍓卬᪐໿먰൰上司的事情，說靎푟䡙??從腎禉葞虶Ŏ࿿⨰⩭衙靛號᥎煓ಊ뿿뭏??虖ⶊṎɎ砰삖??뽛??ざ൒上房，활⭎멙꩎摷譫Ɏ砰⪖⩙ᅙ屻碧蓮道：『這丫頭居然是一品夫人了！』碧蓮道：『這是老爺太太的擡舉！其實到了別人家去，﵎䊀ꭽྎ赏ŏ㪀⩲⩙ౙ⯿ⵎ쎘垈亖ʐ䈰Ŭ㪀ᙓS୎뭐睓ɿ༰ꨰ垊಄䇿୭楎??㲞??虭ɏ砰⪖⩙卙᪐໿ꪀƊ厖媐⭐ⵎ蒘౶짿牡ྊ赏㭏멎N⥎傏葛뱶ʞ༰砰삖??卛᪐໿멓၎馘饐౱໿⥦睥಍홓????噢靹౛⟿뙙㥛୥ㅐ籺ɔ0ⶊṎꍎ誐ಐ仿知幾時來接呢。』到了明天，果然點起蠟燭來，碧蓮拜過陸氏祖宗，又拜過陸觀察夫妻兩個，改口叫爹爹媽媽；又向兩位姨娘行過禮；然後一眾家人、僕婦、丫頭們都來叩見，一律改稱小姐。ഀ
　　ഀ
「陸觀察又悄悄地囑咐他，到了言家，便是我的親女，言氏是寄父母；到了侯家，便是言氏親女，我這邊是寄父母。碧蓮一一領會。這天下午，洪太守送了二千銀子的票子來，順便說明天來接小姐過去認親。陸觀察有了銀子，莫說是認親，就是斷送了，也未嘗౓嗿셏⽬୦⭐ⵎʘ丰蚐N⥎ౙÿⶊṎꍎ誐厐籢虶乎傏虛ꕏౣꟿ䖄虑ཎ큜ౙヿꭒ賓妁肈뮈ɓ鼰虓OⶊṎꭎ횈⭎멙❎鞛䱟虡౎⋿❽詠??⩙⩙ⱙつ녒ኂ뮈体౏ㇿ⡜녗ኂꖈ蕣繟獎剙᭑߿虜祐셑䉚౦忿华面⡻녗ኂꚈ讏౎ǿ靷婟햚൒上房。這天碧蓮到來，一群丫頭僕婦，早在二門迎著，引到花園裡去。四姨太太迎將出來，攙了手，同到堂屋裡。擡頭看見點著明晃晃的一❜Ὑ౱ꟿ䢄ᅑൔ上拜過言氏祖宗，請言中丞出來拜見，又拜了四姨太太，爹爹媽媽叫得十分親熱。又要拜見言夫人，言中丞只推說有病，改日再見罷。又因為喜期恎ಐ멓뭎豓硔삖??꩛౷姿ཱུ큜⡙ᥗ誐侐୏ɎꜰⲄ虧὏靵㙟奏큲剏ಟÿͧꡧ徖쥪詡ಋ諿ୢPⶊṎ쩎??⩙⩙偝靽䅟ٓ慒鱫ౕ﷿芌꩙ᾉ獵剙Qⱎʂ⬰ⵎᆘॐॎ楎୑葐뽶덏꩐り൒上房裡去。言夫人忽發奇想，叫人到冥器店裡定做了一百根哭喪棒。家人們奉命去做，也莫癔饑᭙뿿⽏ꕦ桑靖很멎鞉䝟⩙ౠ仿知是那個有福的人死了，足足一百個兒子。買回來堆在਍㽎ʈ0ⶊṎ乎蚐୏護蚉౎俿⽕ᩦ뱵讞ю號᥎ஐ煐罧蚉ɏ0⮊멙华᪐໿ᄰॢ⡧啵ಆ惿ᅏꅏᅻŢ࿿0ⶊṎ华᪐໿ᤰ鮐乎祥之物，怎麼憑空堆了一屋子？』喝叫家人：『快拿去燒了！』言夫人怒道：『哪個敢動！我預備著要打花轎的！』言中丞道：『夫人！你這個是何苦！此刻腎悉葏獶剙虑౎惿靏⽻警乎干己的了，何必苦苦作扜ὔ࿿0⮊멙华᪐໿ᄰᥢஐꙐ햏౬⿿恎Oྊ噬靹ⵛ⍲ɬ猰剙葑譶౎⿿ᅓ罢佧虏᭎俿乐死心，那裡去弄個浪蹄子來充女兒，是要擡一個兔崽子的女婿，辱到你言氏祖宗！你自己想想，你心裡過得去過뭎ὓ࿿0ⶊṎ꩎᪊໿搰㭫⽒╦퍒葙獶剙虑౎ᇿ癓멎셎獚剙౑⯿멙졎啓앏᩟ꅙ扻ɔ༰0⮊멙华᪐໿혰乓要到我衙門裡來娶；他跴進我轅門，我便拿哭喪棒打出來！』言中丞知道他َ뭴葕虶౎驖虛୎㭐ཎౡ꫿妊肈蒕륶ᅥ嵔꾈虲ཎ큜葙歶坑౛臿ᙓ繙㽢偢者셑ɚ젰だ⡒晗౫Ꙧ讏౎蓿ᖐꭠ⮈멙畎뭷➀ಛ⋿❽だ≒虓౏??虹坎칓汗䁑텶蒏v啎㾆偢౛叿籢繶䵞⩙⩙쩙॓ᅎ㩜橲蚖ཎ큜乙蚐ɏะ⽥ꩦ캉鲏ὕ౧??ɢ葘ॶ䉔給ꪀ⢊婗൦上十二點鐘，這邊新人也要晚਍ൎ上轎，所以用了燈船。0਍
　　ഀ
正是：一紙私函將意去，五中深慮向君披。未知那總理衙門大臣的信說些甚麼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八十五回    	戀花叢公子扶喪　定藥方醫生論病ഀ
ഀ
「這封信，你道他說些甚麼？他說：『臺灣一省地方，朝廷尚且拿他送給日本，何況區區一座牯牛嶺，值得甚麼！將就送了他罷！況且爭回來，又⽎恦葏≶浵౩嗿抂Ŕ࿿ᤰꮈ賓讁蚉홎葎౏ㇿ띜虑ㅎ᪊ౙㇿ靵ᥟ嶈彎卬뮐⩓౥仿大理會了。㙎౱ᕓ葠亐至於如此呢。ᄰ絢蚀᥎橎煵ಊ鋿靬絟꩙ಊ॓乧k⍓睬虿Ɏᬰ蚐N??ౖ뿿祐칑뭗ɓ0਍
　　ഀ
說話間，有人來訪金子安，問那一單白銅到底要腎ʉ倰襛??꩖力≐亓౜䷿꾍鎀??咽౐跿屑䙏콕ʑꌰ몐华᪐೿퐰ɫ扞聯≐鍝乽虏N楎ᩑ虙Ɏ〰子安道：「我也明知道。乎ᆐᅢ띐蚌졏乓是自己用，依然是要賣出去的，是個生意經，自然想多賺幾文。ꌰ몐졎읓蚊繎鉓熕ಊ뮁虓Ɏᄰ佢ᩕ೿⼰ᩦ뱵綞蕶ᾒ৿ᩧᅙꡜᾌヿ子安道：「大約有五六百擔。我已經打聽過，蘇州、਍睎業啑蒆獶ႁ屲ŏ夰剱靻౞ॶ띧಍䃿豎籔셾䙿콕಑叿面띻஌虎ɏ〰我道：「是哪裡來的貨，可以比市面਍ᅎ虜N楎ᩑY푎ὤヿ子安道：「聽說是雲南藩臺的少爺，從雲南帶來的。ᄰ卢᪐೿뤰䵥虢葏⽶끦ᾊヿ子安道：「是個掮客（經手買賣者之稱，滬語也）。ᄰ卢᪐೿⠰乵著他，我明天當面去定了來。簰䭾华᪐೿怰赏鞊䵟벍ᾞヿ我道：「陳稚農，我在漢口認得他，說是雲南藩臺的兒子，⽎홦葎ঐ୔ɐ⼰홦葎煶罧ಉ㚁牱뾊鱏葛ɶ〰子安道：「何以見得？ᄰ卢᪐೿혰᥎??⽖䭦횐ᡎ葚䡶??轖啕齞䵓葼౶훿㙎葞煶罧ಉ㚁ѱ啔??憕ﵓ亐完釐਍Վ葺虶Ɏ鸰垖こᥒಈㇿ⽜ꍦ䙎큻֑౺ㇿ뽜鱏乛少。我在漢口和他同過好幾回席，總沒有談到這個਍ⵎʘ〰繼之道：「他是個官家子弟，扶喪回裡，怎麼沿途赴席起來？ᄰ卢᪐೿䠰䚌瑏ⶍ౞ᇿ豢화౎ⵔ繞??ౖ﷿⾐녦劂抑ɔ䈰襥⢏块칓汗䁑b㙎ɞ혰푎ᅫ䡢⊖葓౶仿知幾時到的਍睎Ὥヿ子安道：「這倒虎⥎౒⛿ᑎ彎乎知他住在哪裡。ᄰ卢᪐೿ᤰஐ륐፛౦ÿ华絢ㆀ坜蚄Ɏ〰說罷，叫一個會幹事的茶房來，叫他去各家大客棧裡去打聽雲南藩臺的少大人住在哪裡。那茶房道：「我有個親戚，在天順祥票號裡做出店的，前回他來說過，有個陳少大人住在那邊。此刻⡷ꍗ予在，一問便知道了。ꨰ瞊뮁ɓ丰蚐N͎虧꩏᪊೿猰ᆖ❜멙⡓ꍗ䞈k䝎獫ಁㇿⱜつ왒⦈??뭨虓౎俿⡏ፗ൪上第五、第六、第七號。0਍
　　ഀ
到了次日下午，我打了票子，便到林慧卿家去，和法人換了提單。走到東面房裡，看看稚農。稚農道：「閣下在਍睎䕭౎卷ঐᩧ뱵綞ꭙᾑήᇿ葢앶⡛虗乎得，今天早起下地，一個頭暈就栽下來！ᄰ卢᪐೿ᤰ蒐蚐靎ş⽓腦閉쪍뽽ڊ葴虶Ɏ鸰䵟ᅒॢ୧୐쭧譓⭺౵꯿厑᪐絵ౙ䛿⽏ᩦ瑙乞見了，葓⢐ൗ上海。回來我打聽著了送信來。ᨰ뉺厏᪐೿娰൦上有個小宴，務請屈਍ɜ〰我道：「閣下身子絎ౙ嗿앏졟둓ꉛὛヿ稚農道：「乎자잊瞊虿Ɏ〰說罷，略為了幾句，便作別回來，把提單交給子安，驗貨出棧的事，由他們幹去，我ꅎ虻Ɏ佖睕讍⭺乵知可在਍睎ɭꄰ띻쥟卬᪐೿麁恟塏蚋譎⭺౵ᇿ뽢౏화၎虢Ŏꒀፎ౦뛿ঈ虧??앫㵵⽾쭦횊Ɏ혰摎㭫ⱒつ??걖뚀蕛౛뫿ᩰ乵在਍睎ɭ〰我道：「在甚麼巷子裡？뜰쥟卬᪐೿㄰⡜걗ඍ上，好找得很。丰蚐N͎౧᫿뉺ꎏ誐Ɛ蚐쭎ꊊᙛ偞虛౏蓿ঐg㕎깷ɕᄰୢ䉷౦෿上面第一個是祥少大人云甫，第二個便是我，還有兩個都士雁、褚迭三，以後就是計醉公、繆法人兩個。打了知字，交來人去了。我問繼之道：「那裡有個姓祥的，只怕是旗人？簰䭾华᪐೿乓是。就是這裡道臺的兒子，前兩天還到這裡來。ᄰ卢᪐೿✰赔鞊홟뱎ᾞヿ繼之道：「怎麼赎鞊ş瓿^푽恫葏ᖐ鞏᩟ə⠰块걓䉎౦훿葎⾐୦ཐ楜偛౛ᇿ葢㢐㡞ꭞ楤ꥤѳ홟扎ɔ⨰习得我們老了，眼看見的小孩子，都成了大人了。0਍
　　ഀ
我又和稚農談了許久。祥雲甫來了，通過姓ɔᄰぢぽ卽콢횑౎譓횉὎靵ݟՕ剽綟౶⛿䩶ꭒ솎ᮈ翿z聎綒녶??쥽赨ಈ槿㹎䍙灨򬉽걽ʙᮉ㯿傟൛上架一副金絲小眼鏡；右手無ݔൣ上，套了一個鑲鑽戒指；說的一口京腔。再過了一會，外面便招呼坐席。原來都、褚兩個早來了，乎⢐罗抉㾗傈౗鋿६乧蚐ɏᨰ뉺瞏ꮍಎ??籢ご癒⵵N鍎뮕౓꫿虻N⩎劏಑髿虛偎ɗ뼰襓沑婎㭐멎౎쵝ぎ㽒䞈潫ɠ褰沑뽑虛䁎桜籹勇뭑ɓ倰驗虛౎柿罡当虎桏쭔虥N͎౧虻N⩎劏಑ㇿ處N⽎偦౛忿ぎ㽒뮈虓Ɏᄰ豢ﵔƐᨰ榉୑ᩐ瞐펍呙，才知都士雁是骨董鋪東家，褚迭三是藥房東家。數巡酒後，各人的局陸續都來了。祥雲甫身邊的一個，也홷ᩓ呵字，生得也還過得去。一隻手搭在雲甫肩膀਍౎ꅓ❻❕敕敖葖ꩶ熊ʊﴰ㙟ୱ護⮖葵ቶݢౣ뿿⭏蚁୎虎౏⣿ⵝݎൣ上一套，說道：「送給我罷。⮖卵᪐೿ᤰஐ乐能，明日另送你一個罷。ꌰ鎐獙赙॑乎肯還他，並說道：「我要轉到褚老爺那邊了。ꨰ瞊౿뿿灏ろᩒএ셎詥傐ୗɎএꭎ誎Ⲑ१g୎౐௿護উ멧䥎亏蚐౏⯿虔N쥎蒁譶ྑౡ仿多一會，便起身去了。恰好外面傳進來一張條子，是請雲甫的，雲甫答應就來，隨向那妓女討戒指。那妓女道：「你去赴席，左右是要叫局的，難道帶在我手裡，就會沒了你的嗎？⮖뽵睏ꮍᆎⵔ൞上說聲「少陪రÿ扎膗ら㽒ᆈᩔ뉺厏ᶐ䪋굔ʏ褰沑䁑葑v୎瞍蚍౏ᇿ㽔뾈텏ʍ丰料門房口立了個大丫頭，雙手下死勁把醉公一推道：「冒冒失失的，做甚麼啊！??ꭖ岎雲甫道：「陳老爺剛才睡著了。他幾夜沒睡了，祥大人腎ꊉ⍛睬ɿ〰雲甫道：「那麼他醒了，你代我說到一聲。ꌰ⮐ⵎ咘쥻虡౎죿杓罡œꊐɛ朰罡⡓㽗扎咗쥻ౡÿ扎ꪗ᪊೿攰❹멙灎綍䩙ŕ藿扟䩡ŕ໿⥦쭙亊蚐䩏ŕヿ卻只祈虑ɏ⮖졵屓眾人拱拱手自去了。這裡醉公便和眾人豁拳鬧酒，甚麼擺莊咧，通關咧，眾人都有點陶然了，慧卿才從房裡亭亭款款的出來，右手理著鬢髮，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਍౎꫿厊᪐೿쌰澞졮䱓ᩰ虙Ŏヿ醉公道：「我♎☠〠說到這裡，便頓住了。ഀ
　　ഀ
眾人都說酒多了，於是吃了稀飯散坐。ഀ
　　ഀ
我問慧卿：「陳老爺可醒著？朰罡卓᪐೿鈰垑抄ɔ〰我便到房裡去，只見稚農盤膝坐在煙炕਍౎௿ꭎ垎了一床鸚哥綠縐紗被窩。我向他道了謝，又略談了幾句，便辭了過來，和眾人作別，他們還⡷ꍗ炈횋᪊뱵咽≐抓౔ᇿ뽢䡏灑蚍Ɏ??ざ归ಈ䷿䅢??ᢞಔ糿䭾ᅎ葐⢐ꍗ있⦊扙ɔᄰ멢鞉य़??覞蚑౎뿿䡏뭑慓멷ʉ0뽎⅛煱ʊ0਍
　　ഀ
正是：杯酒聯歡才昨夜，緘書挑釁遽今朝。未知出了甚麼事，端甫又從何曉得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八十六回    	旌孝子瞞天撒大਍Ḱ᙭䕎ཥ閐홞몊앎`਍
　　ഀ
一天，我下午無事，又走到慧卿處，卻譎蚉ᩎ뉺ʏᄰ佢䉕౦柿罡卓᪐೿??㽨뭢虓Ɏ〰我道：「為甚麼忽然回去了呢？朰罡卓᪐೿혰쩎⥎睥಍엿葵⩶쵙蚑Ŏ훿楎୑୐쭧꩓⢊ᥗ予便當，便用轎子擡回去了。ᄰ썢ⵟ靎ౠ꯿広⭺葵ꩶ熊즊坡蚚Ɏᄰ??彖ಈ腓炉亍➐걙಍뿿ُ゘⥒??h୎ɷ혰鍝乽住在樓਍虎౎멖癰홢ൎ上樓뽎౏ㇿ⡜镗୞譎蚕୎㽐鍢ʕ㼰鍢䪈욟蚖͎歎୑ꭐᾑ౵䛿ž࠰貊멎??婟Pᡎɗᨰ뉺멎⢎詗൞上，一個家人在那裡用銀匙灌他吃參湯。我走過去望他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微微點了點頭。眾醫生在那裡七張八嘴，有說用參的，有說用桂的。我問法人道：「我前天看他還好好的，怎麼變動起來？픰멬华᪐೿쨰⥎睥಍⧿葙銐깬౎﷿㙟ꍱ誐析罡⩓睓蚍ɏᄰ楢୑捐枈也來쩎ꭓౢ퇿亍뮐S୎౷譓횉㩶㩣董멶⢎しୗɎ⌰??癟홢睎蚍౏뫿⢎襗솑տ൩上，話也͎ꩧ蚊Ɏᄰᅢ佐杕罡⽓๦ὠ葵ɶ혰꩎᪊໿眰蚍ཏ뽜౏쯿獺亁穩，栽了一交，並沒甚事。近來常常如此的，乎᥎홥ㅎ睜蚍౏쫿⥎ᥙ虥䩎⥓ᥙ홥乎動才叫的。』我們沒了主意，薑湯、參湯，胡亂灌救。到天色大亮時，他能說話了，自己說是冷得很。我們要和他加一床被窩，他說⽎౦⿿驦傀랈ɑᄰ㡢䭏ぢ홒詓硎౤냿홷瑎節虑葏⍶౬﷿⾐띦葑ɶᄰ䵢䱢虡౎멓챎蚀홎୎ፎ౪⣿乵傏虤??虖ɏ〰我道：「請過幾個醫生？吃過甚麼藥了？픰멬华᪐೿쨰⥎葙ꭶᾑ౵ᕓ习下三四十個了。吃了五錢肉桂下去，噴出氣來和暖些。此刻又是一個醫生的主意，用乾薑煎了參湯在那裡吃著。ꨰ熊䊊౦죿虓虏楎୑ꭐᾑ౵ᇿ핔멬佧압앵ɠᄰ뽢く詒䵞赒୑୷౷譓횉楎瑑蒘ն牽ಂ㳿ᙨ⥙덒౛䷿齢だ䵒繒⥞譙횉葎佶犘⾂୦앐륵ɛ佖확华᪐೿搰㭫絓??ᾞヿ稚農道：「멺絰??ʞ〰我便說了聲「保重ర烿蚍??뭖ɓ谰籔䭾꩎瞊಍鳿㙧乱出端甫所料，陳稚農大約是ⵎ⡎葵虶Ɏ0਍
　　　　ഀ
稚農孝廉，某某方伯之公子也。生而聰穎，從幼即得父母歡；睺ಕ珿嵷㙛쵲౫泿䑥᭑ὡɟ䕎嵥Ὓ䭟牎ಀ廿벀굥첕ʑ뤰⽥睏핫юŔ౷巿쥛䝞ꡗﮖ౎柿勞奉਍↙穱間，以故未得預童子試。某科，方伯方任某省監司，為之援例入監，令回籍應鄉試。孝廉雅㉎ᩦ೿터呹事小，事親事大，兒㉎꭫啦犐ᆂ彻Ɏ〰方伯責以大義，始勉強首塗。榜發，登賢書。孝廉泣曰：「科화ᙐ౐㛿啱犐ᆂ䩝瑓ᡞɷ〰其真摯之情如此。越歲，入都應禮闈試，沿途作਍ᴰꩠ榉ஊ欰䅑౺ÿ䉎덦Ꙑ䶊﶐ஐ౎䗿졥॓䵧偢䭛ɶ쨰ㅓ睘౿珿덓宙풚犏౿俿襕赛덏ಁϿ䮏᥎ᑙ౦쫿ꁶ汒㥥ʋ鸰몊ᩦ೿ܰ??䶈摒䭫핎법ⱥ彎Ɏ〰以故數年來，非有事故，未嘗離寢門一步。去秋，其母某夫人示疾，孝廉侍奉湯藥，衣㚉౞乶交睫者三閱月。及冬，遭大故。孝廉慟絕者屢矣，賴救得蘇，哀毀骨立。潛告其兄曰：「弟當以身殉母，兄宜善自珍衛，以奉嚴親。䐰❑婙ಚ䩎륔⽥౏맿⽥ꥏ걟❎꥙౿쯿乙敢言，然其殉母之心已決矣。故今年稟於方伯，獨任奉喪歸里，沿途哀泣，路人為之動容。甫抵਍睎౭쁝쁔ၫ앢౵仿克前進。奉母夫人柩，暫厝於某某山莊。己則暫寓旅ಂ췿ᵎᕧ癙앢౵꫿鶁䁓恔ౙꣿ↖鍱ಕ뛿멛魒㭒亖聽也。至某月某日，竟遂其殉母之志矣！臨終遺言，以衰絰殮。嗚呼！如孝廉者，誠可謂孝思ㅎŷ譧ॏ᪏巿偛ٛ殘౛鳿१끧䱴䞈쁙౻響獟瞊譑敎౵俿쭙첊桥ʈ퀰䥧걻ႎ꾘譥౎仿便湮沒，除具詳督、撫、學憲外，謹草具事略，伏望海內文壇，俯賜鴻文巨製，以彰風化，無論詩文詞誄，將來匯刻成書，共垂㵎ɧℰﭱﱎݶŒÿ਍
　　ഀ
我道：「這一說，只能比人情਍葎앶絠౐߿ᦂ䲐讈ൎ上牶ɞ〰繼之道：「行事與人情，有甚麼兩樣。你᩠埿걓ꍎ䪐䁘醍౸盿瑵乞ౡ춀䮑葎౶꫿⾊륦嵥穛葛䁶ⶈႅ葢᭶秿멲⁰Ꝏ굞偎䱛睝蚍ɏ瘰葛亐是紅紋大理石，那有血跡可以蔭透石頭的道理。乎횐ᅎ腐芉摙ꩫಊᇿᅢ彐絓艙摙ꩫಊ⳿亄宜揭破他；揭破他，就叫做煞風景；煞風景，就討人嫌；處處討了人嫌，就﵎⢀ᙗ䱎൵上混：如此而已。這血跡碑是一件死物，我還說一件活人做的笑話給你聽。有一個鄉下人極怕官。他看見官出來總是袍、褂、靴、帽、翎子、頂子，以為那做官的也和廟裡菩薩一般，無晝無夜，都是這樣打扮起來的。有一回，這鄉下人犯了點小事，捉到官裡去，提到案下聽審。他擡頭一看，只見那官果然是袍兒、褂兒、翎子、頂子，﹎㩦虿N⍎᭪????蒚偶⡗ൗ上面，把驚堂一拍，喝他招拱。旁邊的差役，也幫著一陣叱喝。他心中暗想，果然ౝ嫿Ő㪀葲⡶뙗ಈ忿华湢面ᥟ벐䦞깑ʛ挰⡫ᶀ艠葠䉶ᥦ౐﷿㙟q捎쮖ꡥಘ諿汢䡑葨䱶㝨㥞譔蚕౎ꏿঐ஑멎푎ぎ聽୎౷鿿虓ŏ㪀⭲蚁N뭎璖傗౛珿ඁ上沒有穿襪，一隻手在那裡摳腳丫呢。ꨰ鞊ᅟ乢覺笑了，旁邊德泉、子安等，都一齊笑起來。繼之道：「統共是他一個人，同在一個時候，看他的外面何等威嚴，揭起桌帷一看原來如此。可見得天下事，沒有一件艎摙葫虶Ɏ丰過我是揭起桌帷看過的，你們都還隔著一幅桌帷罷了。0਍
　　ഀ
正是：座中方論欺天事，戶外何來闊別人？??䶂虢ॏ啧譏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當下大少爺找到姨媽跟前，叫聲：「姨媽，我爹合我媽，멷ᩰ㕵㑔ɖ༰⭜ⵎ蚘䩏㑔ᆊౢ꫿뎊晚⢍しୗ䉎䩬౔䋿乬下來。我扎乥뮐끓??傑౛쯿뵙署뭑睒ɿ〰說著，請了一個安。姨媽道：「哼！你娘的脾氣啊！꩓蚊᥎౓뿿聏䵟扒뮗虓Ɏ✰ᅙ㩜쵲ൎ舊從夾衖繞到自己院裡，悄悄的打發小丫頭去打聽。直等到十點多鐘，才看見少奶奶回房。大少爺接著問道：「怎樣了？ᄰ癜癙YN亊發，只管抽抽噎噎的哭。大少爺坐在旁邊，溫存了一會。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淚，仍是默默無言。大少爺輕輕說道：「我娘脾氣絎ౙ惿흏虓푎䡙౜ᇿ乜得我來陪你的⽎ɦ怰썏㶈靾ୟ護鮕౎仿要鬱出病來。照這個樣子，將來賢孝兩個字的⍔౬⿿०靧恟ꭏ葎ɶ〰大少爺只管汨汨而談，饎॥g୎䅐豓牎葫ྲྀᅜ㩜౲ㇿ⽜ꍦ璐͞虔륎뭬ᢞ౗ÿ??릖䭬鍢퉢蚚썎蚌捏枈的那寶貨，在旁邊聽了去，便飛跑到娘跟前，一五一十的盡情告訴了。苟太太手裡正拿著茶碗喝茶，聽了這話，恨得把茶碗向地下盡命的一摔，「豁啷0牎ಀ㛿鞃呸靤襟蹼ɸ瞍蚍协᪐೿ᤰ蒐蚐靎şヿ又喝叫小丫頭：「快給我叫他來！༰⭜ⵎ??坺಄苿䭗乢動。苟太太道：「還뭎칓ŕヿ小丫頭垂手道：「請太太的示，叫誰？??⪂⩙㡙䭏衢쵒葢卶虢N୎豝卣᪐೿怰쩏籶쩶坼虘Ŏヿ此時幸得姨媽尚在旁邊，因勸道：「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利害了！是叫大少爺，是叫少奶奶，也得你吩咐一聲；你單說叫他來，他知道叫誰呢。??⪂⩙ᥙ䶐鵢单᪐೿昰ᅽꍓ岐ή乵蚐ŏヿ姨媽又加了一句道：「快去請大少爺來，說太太叫。ꌰྐ⭜ⵎ䶘??ꭖ뮎虓Ɏ0਍
　　ഀ
小丫頭來稟命開飯，苟太太點點頭；一會兒先端出杯、筷、調羹、小碟之類，少奶奶也過來了。原來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爺兩個在自己房裡另外開飯，苟才和太太、姨媽，另在一所屋子裡同吃。今天早起，少奶奶聽了婆婆說他伏侍老太爺、老太太時，要站在後頭伺候的，所以也要還他公婆這個規矩，吩咐丫頭們打聽，਍ⵎ膘讉ಘ闿蚍䩏㑔ᮊ擿㭫青號౏闿垍亄蚐㩏᥏ɐ촰⽎豦佔薘牠蒂౶诿争뵙Ś䘰䙚ౚ뿿灏톍䲘셨詥ಐۿ㹒潭睧ཻ齜౸⣿횈禎綖葶牶ﹽౝÿ⍎⍪葪乤ʐ??⪂⩙❙鵙单᪐೿︰恮뵏葚쭶Ɔᇿᥢ⢈乵著你在這裡獻假慇懃！蜰靖ᅟ癜癙⍙??艟䭗??쭺౺鋿虬㭎ཎɡ뵙博᪐೿ᄰ癜癙䡙乑뮐睓ɿ䤰婻൦上太太氣平了，再過來招呼罷。ᄰ癜癙絙ꪀಊ뿿O蚐祈虑ɏ0਍
　　ഀ
少奶奶傷心哀毀，自앎꩟ʊ??䶂??偵썛ݟ౒忿虔楎॑⥎ə??ॠ??⪂⩙ౙ훿⾖ⵎ㚘つ著౔ꏿ㒐箈葓⾐畦멿Ɏ??䶂⽖୦児籓䭞꩎ౕ仿肯發訃成禮。誰知同寅當中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已經有許多人知道他遭了「喪明之痛Ȱ쨰ກ䕥肏蒕ൢ上，刻出了「苟某人請期䝧硐⥥す，大家都知道他兒子病了半年，這一下更是通國皆知了，於是送奠禮的，送祭幛的，都紛紛來了。這是他遇了紅點子，當了闊差使之故。若在數年以前，他在黑路਍葎䉶ᥦ౐꯿ꪃ箊剫偑౛ᕓ筠虫㥎ᡲౚ蓿銐멬َ홴扎ɔ0਍
　　ഀ
回到公館，苟太太正在那裡罵媳婦呢，罵道：「你這個小賤人，命帶掃帚星！進門ぎR瑎౞䣿荑筣虫ࡎ⭎ౙ跿詑汢汑葑罝荏襣虣Ŏヿ剛剛罵到這裡，苟才回來，接口道：「算了罷！這一案南京城裡撤差的，單是道班的也七八個，全案算起來，有三四十人，難道都討了命帶掃帚星的媳婦麼？??⪂⩙卙᪐೿鈰६홧౎ᇿ鉢靬絟ᮌ৿虧홎౎ᇿㅢ腜회Ŏヿ苟才也赎ᩑ꩙ಊㇿ홵畎뭿ɓ〰虒婎൦上，夫妻兩個，切切私議了一夜。ഀ
　　ഀ
次日是轅期，苟才照例਍䕎ಏ篿䡓繑坢蚄걎ಁ賿화꩎厊᪐೿쨰e??ᢞಔᇿ睢虑୎ཐ煜౧୓ཐ㥜ಂ鷿剓뮑౓惿ᅏ䭢ᙎౙ⛿乎請第三個人。在問柳（酒店॔௿㥎ʂᄰ形乎客氣，睎ᙑ偞虛Ɏ〰芬臣聽說，知道他有機密事，點頭答應。到了散轅之後，便回公館，胡亂吃點飯，便坐轎子到問柳去。進得門來，苟才先已在那裡，便起來招呼，一同在後面下船。把自己帶來的家人留下，道：「你和解老爺的管家，都在這裡伺候罷，⡎??蚍虏ɎƉ㪀ꅲ뙻౛ᗿ鉠ͬಘㇿ⡜ᥗ??쮃횊͎౔╓灒讍ʕ〰說罷，挽了芬臣，一同跨਍㥎뮂ɓ到??ঁᥧ??㦘??뮍ɓ??䶂⥢達㥔뚂౛ㇿ템??語㥢㺂づ⭒偙??属岸那棵柳樹底下停著。芬臣心中暗想，是何機密大事，要跑到那人走ぎ葒ぶ륗뭥ɓ0਍
　　ഀ
苟才回到公館，心中਍୎华面ɻ0͎剧졑籠屶౏ÿ͎剧졑だⱒ걎ꚁ亏到，我這裡冒冒失失的發作了，將來難以為情，艎ᑙ쵎ၟ楎⥑赙꩑ʊ鸰ᥟ⦐睙಍훿뽎艏륙䭬ඓ上螞蟻一般，行坐襎ɛ0⍎榐⥑ౙ仿見芬臣消息，便以਍䕎몏ㅰ౵믿繓걢ꊁ佣ɕ갰鎁횋ぎ啝啣傆ୗ౎蓿葠ꩠ厊᪐೿儰睓趀॑习ಐᇿᅢぐ镒꩞亊਍뭎᭓⇿䡱뭙繓虢ཎ??䅳轹౹䇿轹⽹⥦⥙⡙ꭗ誎蒐౶꫿瞊蚍౏聞륑፛??ʞ뀰ꍷྐ停乛受擡舉，他說是包可以成功，但是他要三千銀子，方才肯說。??䶂絢蚀౎仿覺一愣。慢慢的說道：「少點呢，未嘗呎쥻홡᭎⫿ᩙ虙౎ᇿ艢啙ｏ面著őㇿ⽜ͦﱎ止䩑普虽홎౎ᇿ葢健졛๓ὠ乵抐Ŕ仿如就費老哥的心，簡直的說਍뭎睓ɿ〰芬臣道：「大人的事，卑職那有個썶䭟َɴ☰ᑎ譎၎䭢豎౟⟿멙敎敫??䞚౓盿ᙢ൶上，還望大人栽培呢。但是我們說਍뭎౓響ၟ齢R絧əⰰ끎虸౎⏿亐ﵟ銐靬䥟ಏ䣿二是弄僵了麼。還是他們幫忙容易點，就是一下子碰了，他們意有所圖，衎❭멙⥎達౔훿ᅎ΁할偬赛꩑ඊ上去。卑職這兩天所以晎❽멙??葏䕽౥ㇿ豖ꍔྐ停䙛콕ᆑ??ಞ⇿䡱홙牎乫肯退讓。到底怎樣辦法？請大人的示。在卑職愚見，是??ᥠஐཐ뭜ಌ僿ᕠ쵠ꑓ蚊❎譙Ɏ〰苟才聽了，默默尋思了一會道：「既如此，就答應了他罷。但必要事情成了，賞收了，才能給他呢。갰厁᪐೿ᤰஐ㚁ɱ〰苟才便辭了回去。ഀ
　　ഀ
又等了兩天，接到芬臣一封密信，說「事情已妥，帥座已經首肯。惟事鱎牛ಐ╖ཞ╡㉠靫멟౎灎酡쉜彛ぎ云云。苟才得信大喜，便匆匆回了個信，略謂「此等事亦當擇一黃道吉日。況置辦奩具等，亦略須時日，當於十天之內辦妥鄰酎Ɏ匰籢뭶豓౟뿿く൒上房來，逕到臥室裡去，招呼苟太太也到屋子裡，悄悄的說道：「外頭是弄妥了，此刻趕緊要說破了。但是一層：必要依我的辦法，方才妥當，萬萬﵎⢀㝵葟ɶ怰䍓ⱓ抄ᡲ蚊ᅎ葢ꩶ熊ಊ仿要又動起火來，那就僵了。??⪂⩙卙᪐೿ᤰஐᅐ卷ʐ〰便叫小丫頭去請少奶奶來。一會兒，少奶奶來了，照常請安侍立。苟太太無中生有的找些閒話來說兩句，一面支使開小丫頭。再說ぎ繒煓ಊ彝灎揄㽑ᙢ뭙虓Ɏ㼰ⵢ楓虒셎덿豚멎౎??䶂ﵢ㙟鍱쮕睺蚍౏峿著少奶奶雙膝跪下。ഀ
　　ഀ
這一下子，把個少奶奶嚇的昏了！⽷啦譏䕎౥஍彎乎是，站著又⽎౦烿讍좕乓是，當了面又⽎౦쳿䦀ꮏ좎乓是，又說祈Q煓蚊ɏ??䶂핦୸ⵎ뮘卓᪐೿뎌ౚ䋿恬兏ᅥb絎Ŕヿ少奶奶見此情形，猛然想起莫非他絡ཙౡ臿碉ꍛ낐贈䖁譥Ɏだᥒಈ쏿ⵟ䅎ٓ坒▄ɠ脰灠揄뭑౓໿䡠홙⢍癗಍⣿홗ꭎ誎炐亍䊐౦⳿ꭎ횈轎佾౏䣿二是更၎譢푎ʚ┰だ⅒艓啙౏뿿歏犘虓N牎᪀೿䘰䙚ɚ〰苟太太本在門外，並未遠去，聽得叫，便一步跨了進去。大少奶奶正要說話，誰知他進得門來，翻身把門關਍౎烿ろ??䶂ꭢ誎ಐ忿屎著少奶奶「撲咚0牎??鶖஍Ɏᄰ癜癙졙⽓f婎ಚ᧿䶐????屟跪下來道：「公公婆婆有甚麼事，快請起來說。??⪂⩙卙᪐೿鈰६ᩧ뱵熞ಊ䉓뎌党ᅥ楢୑葐絶Ŕヿ少奶奶道：「公公婆婆有甚差事，只管吩咐。快請起來！這總၎ୢ⍐偪śヿ苟才道：「求賢媳先答應了，肯救我一家性命，我兩個才敢起來。ᄰ癜癙卙᪐೿氰汑䙑䙚葚絶౎돿晚๚扠乥遵！??䶂⭢晙楚୑౐맿䵥??虺睎蚍ɏ??⪂⩙Y扎ᦗ睥蚍ᅎ癜癙ౙ竿홣偎ୗ౎??䶂形䩎텮敎偫ୗ౎ዿѐ靟ᅟ癜癙ﱙ傍于安起來。ഀ
　　ഀ
苟才道：「自從你男人得病之後，遷延了半年，醫藥之費，化了幾千。得他好了倒也罷了，無奈又死了。唉！難為賢媳青年守寡！但得我差使好呢，倒也앎꩟횊虎౎⇿葺졶詓罝я襟虣Ɏᄰॢ罝葏䉶ᥦ౐⽝앦⽛潥葼虶᭎擿㭫鉒虬罝䵏面繟୞ࡐ౧鍝ѽ靟繟呶䍛⅓౶쳿蚀Nꭎ枎⾆ɽ똰ⵛ꩎Ɖ홎㚖乱多，然而窮苦親戚弄了一大窩子，這是賢媳知道的。你說再沒差使，叫我以後的日子怎生得過！所以求賢媳救我一救！ᄰ癜癙癙⽵fᩎ뱵讞౎??䶂ꩢ熊䊊౦뿿쥏睢蚕㍎㖀뭧絓ʀ細횀꩎ⶊ땎࡝⭎앙筵葫煶ಊ仿覺撲簌簌的淚落扎ɫ細횀꩎り㑒꺊z땎౫뫿鞉ꭟ咃其妙，自己一家人，何以忽然訴起窮來！聽到末後一段，心裡覺得奇怪，莫⽎腦ᆉ홎N罝ŏ᧿譎ᅎ艢啙͏ꙧ抏ɔ細貀虛뽎协᪐೿댰晚Z୎ㅐ獟偙౛﷿Ꚁ鞏號ᩎ뱵讞Ŏㇿ⽜Ꙧ鞏た葒౶忿腎沉汑꩑慠୑Ꙑ햏虬౏돿晚䵚李꙱ʏ〰ഀ
　　ഀ
苟才向婆子丟個眼色，苟太太會意，走近少奶奶身邊，猝然把少奶奶捺住，苟才正虜ᅎ癜癙ౙ죿஍뭎ɓ蜰靖ᅟ癜癙腙瞉ꮍ䊎౦篿ꭥ??⪂⩙穙佣虏Ɏ섰ᑬ??⪂⩙彙َ஍౎槿뭑䮖녢佢虏ᅎ癜癙??鶖ʁ??䶂筢塓୤㵎偞౛㻿⡥しୗ౎㛿豱葟葶౶냿虸ॎ୎ｐ⶗ʘ鼰虓ⱏᵧ㙧Ꙓ౞诿蚉蝎ᵶ౞⿿腦䶉ꁑ陓蒙౶䃿⡎흗葥핶Ꙏ멛뙎౛䟿蚐䍎浥噹౹忿䵎ꁑ陓ಙ桎沈ཥɡ搰撖䭫ᙎౙꣿ뾖屏了甚麼人，也沒有行這個大禮的。所以當下少奶奶一見如此，自己又動彈靎౟뿿歏犘厀᪐೿氰汑ᥑ⾐ᩦ뱵讞὎乓要折死兒媳啊！??䶂卢᪐೿ᄰ摢㭫๒䩦㑔蚊덎晚ౚ᯿덧晚❚籙䡶뉡ౠ凿ᅥb兎ť᧿譎摎蚖덎晚ౚ鋿६Ⱨ豻୎婓葐ɶ〰少奶奶急道：「你兩位老人家怎樣啊？那怕要媳婦死，媳婦也去死，媳婦就遵命去死就是了！總得要起來好好的說啊。??䶂쵢⽎垍亄動道：「這裡的大帥，前個月沒了個姨太太，心中十分Ɏ౪㣿属人說，怎生再得一個佳人，方才快活。我想媳婦生就的沈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大帥見了，一定歡喜的，所以我前兩天托人❜╙꩞骊౛߿덜晚Ś뮐晓홽婎虐⩙⩙ౙ⟿╙鍝命쥻ୡ虎ɏ??幒덎晚䡚쁜ٻ麘౟᧿뾐⽏兦ᅥb뙎❛絠虔Ɏ〰少奶奶聽了這幾句話，猶如天雷擊頂一般，頭਍౎弰わ的響了一聲，兩眼頓時漆黑，身子冷了半截，四肢登時麻木起來；歇了半晌方定，멎붉뵢뵢뵔葔睔蚍ɏ??䶂葢⡓しୗ핎⵸ʘᄰ癜癙睙䢍譑榉ő岀他下跪，心中著實驚慌襎౛쫿綁蚀᥎熐ಊዿ乐以為意了。苟才只管磕頭，少奶奶只管哭，猶如沒有看見一般。苟太太扶著少奶奶的雙膝勸道：「媳婦腎랉썐ɟ䈰恬୏ᅷ筢剫偑葛쥶ಁ퓿䡙??冞ᅥᅢP뙎౛뿿⽏ᅦꍢ箐剫偑౛⣿し镗୞彎὎쁡息葏❶楙䩠ŕヿ少奶奶聽到這裡，索性放聲大哭起來。一面哭，一面說：「天啊，我的命好苦啊！爸爸啊，你撇得我好苦啊！??䶂絢蚀౎⣿しୗ졎葓葶끶睸ⶍ蚘౏??㲖艷??卭᪐೿댰晚䩚ŕ᧿譎Ꙏ蒏齶⽓ᅦ葢乶是；但是此刻已經說了਍뭎౓⳿㶖??葖虶౎⇿홱ຊ⍠౪㷿䉾덬晚푚䡙??ಞ߿ㅜଡ଼뭎ɓ〰ഀ
　　ഀ
此時少奶奶哭訴之聲，早被門外的丫頭、老媽子聽見，推了推房門，是關著的，只得都伏在窗外偷聽。有個尋著窗縫往裡張的，看見少奶奶坐著，老爺、太太都跪著，멎綉ᅙ౻響靦??䭢ౢ╓୒虐୏ɷ朰ⵑॎ୧ॐ瑧^葽Ŷ부做౛僿ᕠ⽠❦蚛ᩎ뱵讞౎뿿く豒ⵟ뮘쭓뵙署虑ɒ뵙絚ꪀಊ忿ꭎ咃其妙，只得跟到前面來，叩了叩門道：「妹妹開門！甚麼事啊？??⪂⩙絙鞀⽟뵙牚ಗ뿿睏蚍譏肕ʕ??䶂形靓??虺睎蚍ɏᄰ癜癙䁙୔乐止。姨媽跨進來便問道：「你們這是唱的甚麼戲啊？??⪂⩙Y扎춗??ඕ上門，一面請姨媽坐下，一面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的告訴了一遍。又道：「這都是天殺的在外頭幹下來的事，我一點也쥎靦᭟ᇿ腢⾉??卷ಐ꾈ㆀ靵홟뭎祓Ş擿㭫譒艝摙౫॓푧䡙ᅜ葢덶晚ㅚ⽜虦Ɏ〰姨媽沉吟道：「這件事怕⽎ᅦᅢ婐顐멛뙎䁛婢葐睶ɿ〰苟才道：「我豈卷Ɛ䛿⽏f䉎쩦坼ౘ鍝婽虐祈뭑౓苿鱙덧晚Z驎乛答應，那就絎꩙蚊Ɏ✰멙䡎ὑ葵譶앎ౠ䣿豎화홎ᅓŻ哿쥻虡홎౎ǿ亐出人來，萬一他動了氣，說我拿他開心，做਍葓腶鎉ᅢᅢ葐⽶喓릆፛靦衟౟仿難栽਍N୎橐呿，拿來參了，那才糟糕到底呢！ꨰ垊಄仿虫N⍓ɬ뵙୚護㾉聢??垕಄뿿协᪐೿怰ᅏὐ祷葞絶譙Ŏ⟿絙⥶葙詶ୢ㽐聢??ඕ上，好看呢！??⪂⩙絙ꪀಊ뿿譏蚕㽎聢ʕ瘰୵??ୖ멐屶，默默無言。丫頭們便進來伺候，裝煙舀茶。少奶奶看見開了門，站起來只向姨媽告辭了一聲，便揚長的去了。ഀ
　　ഀ
苟太太??䶂卢᪐೿礰홞乎下來，這便怎樣？??䶂卢᪐೿萰鞐쭟뵙뭚홒౎훿ᅎ虔絏뵙꩚熊蒊ɶ〰說罷，向姨媽請了一個安道：「諸事拜托了。뵙博᪐೿怰ᅏ祐非絟譙౎篿腓ᆉ뭢Œ᧿⾐Ѧ메葎흶ᅟ౔苿鱙홧쭎흺也肯，又怎樣呢？我可㵎ᦀஐ牐쉞ɏ〰苟才道：「這件事，他如果一定꽎ಀ跿ᾊ뱷ᅥ齢呒有礙的。還得姨媽費心。我此刻出去，還有別的事呢。ꨰ瞊౿뿿ၓ馘乐傏౛ÿ扎좗⹓쩙虓뵙繚ɓ뵙靓呟쥻虡Ɏ??䶂뽢祐虑൏上轎，吩咐到票號裡去。ഀ
　　ഀ
且說這票號生意，專代人家匯劃銀錢及寄頓銀錢的。凡是這些票號，都是西幫所開。這裡頭的人最是勢利，只要你有二錢銀子存在他那裡，他見了你時，便老爺咧、大人咧，叫得應天響；你若是欠਍홎N큎肑傒౛훿ᅎ恔๏瞊蚍౏惿鉏靬葟횐౎௿홷ꍎ澐扒౶ㇿ⽜恦쵏홓Ŏ㪀Ų✰멙౎훿彎乎理你呢。當時苟才雖說是撤了差窮了，然而還有幾百兩銀子存在一家票號裡。這天前去，本是要和他別有商量的。票號裡的當手姓多，叫多祝三，見苟才到了，便親自迎了出來，讓到客座裡請坐。一面招呼煙茶，一面說：「大人好幾天沒請過來了，公事忙？??䶂卢᪐೿彝ꑎ虤౎蓿??᩟뱵ƞ껿??睟ꝿɔ〰多祝三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！看你老人家的氣色，紅光滿面，還怕걎඙上就有差使，驎葛㺐㩥承ɔ༰彜ᦆ㶈靾䉟❬멙李쥱条쥱ɡ〰苟才道：「咱們꩎銊熕ʊᄰ쩢虥腏貉恔䙏콕಑῿Pⱎ榄聑傒᭛⧿潒扠౔ÿَ归睎౿毿큑徑睎౿ᅓ䩢瑓䭞李౑ㇿ腜蒉蒐ɶ〰多祝三道：「小號的錢，大人要用，只管拿去好了，還甚麼利⥎᭒䛿⽏൦上前天才把今年派著的外國賠款，墊解到਍睎౭쫿⥎졙罓蚉N䙎걻㹎౫徭ꎁ誐蒐塶㹛౫죿큓虣絎魙뭎౓ÿ䉎䭦鍎ಕ僿ᕠ뽠햊乒轉呢。??䶂卢᪐೿怰⽏卷ᆐ葢౶ᇿ虔乏肯亂花錢。頭回存在寶號的幾萬，⽎멦ᥰஐ齐呒，甚麼查辦ꙧಏᇿ形乎至於盡情提了去，只剩得幾百零頭，今天也앎豟恔䙏콕蚑Ɏ멖ᅰ葢v୎⭐ⵎಘ臿Ɖ暐❽╙婞⩙⩙ౙㇿ蝵겉➉ř㪀婲葐鉶멚౎ÿݎﵒꪐꖊ虙Ɏ怰晠❽╙葞౶߿暂╽멒葎졶亁同，咱們老實的話，我也望他進去之後，和我做一個內線，所以這一分妝奩，是萬﵎亀從豐的。我打算賠個二萬，無奈自己只有一萬，才來和你商量。寶號既然뽎౏ᇿぢ╒啒㖆蕟ㅿ⽜虦Ɏ〰苟才說這番話時，祝三已拉長了耳朵去聽。聽完了，忙道：「౎멖ᥰ榐⥑ౙ燿뙧㹛虭N୎ᥐࡏ蚊㍧ɞ✰멙葎๶警ಉ嫿婐葦홶㚖⡱ᥗ皈䭵ౢ㛿౱횀⽎煦뙧祛㹲虭葏멶౎⡥ᥗಈ嫿婐葦譑乎能豎화䙎콕䚑콕ʑ혰摎㭫禍뭑虓౎䧿홻??虖౏嫿婐葦豶화꩎牎ಀ䣿虶ᅎ葢卶ڐ౴虠㵏Ꙏ鞏た葒᭶꛿わ虒౎替❽멙Ŏ蚐ɏ〰苟才道：「那麼，行䱎悈晏ᅽb୎??౏緿蕙ᅟぢ╒啒뮆㕓蕟ɿ〰祝三一連答應了無數的「是地౛??䶂ඁ上轎回去。ഀ
　　ഀ
那多祝三送過苟才之後，也坐了轎子，飛忙到解芬臣公館裡來。原來那解芬臣自受了苟才所托之後，乎銐६彧ͪ㉧ಊ嗿ᝏ塖ᩢ뱵ྞ??ɳ丰過遇了他來討回信，順口把這句話搪塞他，也就順便詐他幾文用用罷了。在芬臣當日，乎傐鞊坟絧ౙ僿亊著也就罷了。誰知苟才那廝，心急如焚，一詐就著。芬臣越發਍쩎౽멖꙰ႏ虢౎衎홤ॎ䍎᭓죿⽓ས??孳葢呶氣，自己又還送了交情，所以日夕在那裡體察動靜。那天他正到簽押房裡要回公事，才揭起門簾，只見大帥拿一張紙片往桌子਍N὎౎췿춑蒑乶虫N⍓ɬ갰??汖譑䉎౦뿿睏㱐뭷ꝓꍷᦐ䝽౲鿿虓乏是別的，正是那死了的五姨太太的照片兒。芬臣心中暗喜。回過了公事，仍਍节䭗??쭺ɺ✰╙卞᪐೿萰ঐᩧ뱵讞὎ヿ芬臣道：「苟道苟某人，他聽說五姨太太過了，很代大帥傷心。因為大帥ᙓ멙卷ಐ䃿乎敢說起。✰╙～㱢孷୷虷걎㱎౷叿᪐೿ꌰ徐㱎靐_??ɖ〰芬臣道：「苟道還說已經替大帥物色著一個人，因為未曾請示，扎鉥❑Ŧ㊐蚐ɏ〰大帥道：「這倒費他的心。但ί靵๟⍠Ὢヿ芬臣道：「倘⽎啦牽蒂౶??厂⪐앧⡟썗ɟ〰這位大帥，本是個色中餓鬼，਍㽎蒈❶⭙ⵎಘ⽑穦為生得乾淨點的，他總有點繎乎淨的事幹下去，此刻聽得是個絕色，如何慎鱫ὕ뿿协᪐೿ꌰ벐悞豏화꩎ಊ홓Ŏ㊐蚐ㅏ⽜虦Ɏ〰芬臣應了兩個「是地౛ÿ蚐祈뭑౓뿿晏ݏ??䶂ɢ搰䉫捦⡫靶ꍻঐ䍎ⵓಘ楎ぺ䭒虢Ɏ0਍
　　ഀ
正是：奸刁市儈眼一孔，勢利人情紙半張。未知祝三送了銀票與苟才之後，還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八十九回    	舌劍唇槍難回節烈　忿深怨絕頓改堅貞ഀ
ഀ
南京地方遼闊，苟才接得芬臣的信，已是中午時候；在家裡胡鬧了半天，才到票號裡去；多祝三再到芬臣處轉了一轉，又回號裡打票子，再趕到苟才公館，已是掌燈時候了。苟才回到家中，先向婆子問：「勸得怎樣了？??⪂⩙ᙙᙤⵤʘ??䶂卢᪐೿屓姨媽說，今天晚਍睎಍쯿횊詎쮒Ⲅつꍒ誐뮐ɓ0䝎婒൦上勸勸他；二則要防到他有甚意外。??⪂⩙摙䉫౦⾁䍦鵓繏ٶಘ⏿??쭟뵙虚౏蓿葠ꩠ౷뵙ↁ乱依之理。ഀ
　　ഀ
苟才正在安排一切，家人報說票號裡多先生來了，苟才連忙出來會他。祝三一見面，就連連作揖道：「耽誤了大人的事，十分抱歉！我們那伙計萬才回來，做晚的就忙著和他商量大人這邊的事。大人猜我們那伙計說甚麼來？??䶂卢᪐೿丰過꽎??ᅎᅢᥐ첐䊀葦멶睎虿Ɏ〰祝三拍手道：「正是，大人猜著了也！做晚的倒狠狠兒給他埋怨一頓，說：『虧你是一號的當手，眼睛也沒生好！像苟大人那種主兒，咱們求他用錢，還怕苟大人꽎⢀᭵擿㭫??➂멙꩎??䦌౑惿葏膐㮉㭭葭詶b୎㭐剎ꡑ謹뭑œㇿ⽜﹦葳詶穘虺౎뇿ᅔꍐ뾈亊動萬把銀子，還镎垍暄??➂멙Ŏ뮐œ࿿✰멙౎惿ŏ몀뙎｛ᅦౠ嫿婐葦乶過小心點待他，倒反受了他的一陣埋怨，這⽎ꑦ襑칧ŕ嫿婐葦♶鉎६牧乫放心大人的意思，這是大人可以諒我的。下回如果大人駕到小號，見著了他，還得請大人代做晚的表白表白。ꨰ瞊౿⣿辈謹Q୎୐깭㹶偙౛⣿抈횗禎Q㕎桟偹虛౏??䮖幢ސ??䶂卢᪐೿ᤰ⾐fⱎ榄౑쯿➊멙䡎㙑虥᭎苿鱙赧腑⢉䉵౦跿ㅑཱུ彜ƈ亐蚐ɏ〰苟才道：「這個我用坎಄惿䡏ｑ虢??뭖睓ɿ〰祝三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想大人已經向別家用了？??䶂卢᪐೿☰乎。崰ॹ华᪐೿ꌰ벐蒞⾐쭦➊멙??⢌虵౎끓뚊葛ﵶ⾐f⍎⡪ɵ〰苟才道：「我用這個錢，並⽎쩦⥎Y୎偎ㅛ腜⢉uⱎ಄⿿腦蚉湏饿煐罧⢉葵౶৿䍎S啎徆乎定，二千一處也驎౛ㇿ⽜繦繞v啎Ɔ縰䅞S啎ಆ﷿⾐홦亊定的；你給我這一張整票子，明天還是要到你那邊打散，何必多此一舉呢。崰ॹ华᪐೿⼰౦⿿౦⿿౦᧿⾐婦婐葦쩶坼ɘ쬰➊멙葎㩶౹臿⢉᩵ᅙ\㕎葟ὶ᛿բ讀க歐깪偕୛虎౏嫿婐葦絶뭙杓꙱ʏ〰苟才道：「這個那裡論得定。崰ॹ华᪐೿ᤰ⎐睪౿嫿婐葦??뭖౓ǿ﵎ॎ潎⾀桥乹蚐睏౿⟿멙腎⢉᩵ᅙ⽜ᩥᅙ౜᧿㆐뽜癏虵Ɏ〰苟才道：「我起意是要這樣辦，你卻要推三阻四的，所以我就沒臉說下去了。崰ॹ华᪐೿✰멙꩎ᦊ⾐ꍦ熈蚊ŏ⟿멙乎怪小人錯，準定就照那麼辦，明天一早，再送過來就是了。??䶂??⶞咘쥻ౡ巿ॹ뽎뮁虓Ɏ0਍
　　ഀ
少奶奶道：「這是看各人的志氣，﵎ﾀ멢뙎虛᭏蒋ɶ〰姨媽道：「天唷！天底下有幾個及得來我的少奶奶的！唷！老天爺也實在糊塗！越是好人，他越給他磨折得利害！像少奶奶這麼個人，長得又好，脾氣又好，規矩、禮法、女紅、活計，那一樣輸給人家，真正是誰見誰愛，誰見誰疼的了，卻碰了我妹子那麼個糊塗蛋的婆婆。一年到晚，我看你受的那些委屈，我也橷悖챏虭ᩎᅙ㱜??ŭ훿ᅎ≐❽ᅠ滛ᥑஐ詐㉢虢虏Ŏᇿ癜癙䩙ౕ맿䵥ᅢ｢恦协面乻蚐౏仿知你這一輩子的人怎麼過呢！他們在外頭喪良心、沒天理的幹出這件事來，我聽說已經把你的小照送給制臺看過，又求了制臺身邊的人਍뭎??乖ಐ㛿禍??蚞ⵎಘ⛿ᑎꑎ婥ㅦ腜Ɖ㊐뮐葓౶᧿譎ㅎ靜鍝ၽ齢葒虶Ɏᄰ癜癙筙鵓坏掄❫卙ڐ婴譐౎仿依從他，這個自是神人共敬的。但是你公公這一下子交祈멑虎౏᧿ஐ??傑ᕛ习碰得他頭破血流！如今晚兒做官的，那裡還講甚麼能耐，講甚麼才情。會拉攏、會花錢就是能耐，會巴結就是才情。你向來虎쥏ར౥仿來巴結，倒也罷了；拉攏਍虎౎偝ൽ上了，卻叫他落一個空，曉得他動的是甚麼氣！腎ꪉ⾊㩝㡿恬銐᭬౧꫿亊定還要幹掉他的功ɔ혰葎齶呒幹掉了，是他的自作自受，極應該的。少奶奶啊，這可是苦了你了！他功祔襞虣౎罝乏能當了，人家是窮了，這裡沒面子再住了，少靎腟??흖뭥ɓ넰ᅔ⽐걦흎౥ÿぎ虒걎ಈ悖葏ᡶ뙚恦蚐Ɏ怰䙏䙚葚㹶⎁౬⿿恦卷蒐౶仿必再說了。到了那時候，說起來，公公好好的功౔棿⽑晦恽祏襞董౶惿᥏⥎傏葛顸ౢᕓだ筒葫힐乓盡呢！ꨰ垊಄뿿ᡏ୐??虭ɏᄰ癜癙卙᪐೿??ゕ呒節਍葎譶앎ౠㇿ⽜筦彫乎怕，何況受點折磨？뵙博᪐೿ﴰ简靫뭟ቓ彐睎虿౎ᕓ筠乫去呢！老實恜꩏ಊᇿぢᥒ檈悖౏ㇿ⽜腦衶佛恏౏㋿ゖ恒ॏ१睎榕葷ྲྀᵡɠ怰ᅠ䭢蒈繶䍞聓傒౛꯿횈ᅎ⡐虵౎ヿ摒㭫乒曾還我，他委托我一點事情，我那裡敢썶ş惿졏鹓啟筏睫ᾍ৿ŕ㷿⽾䭦⎐葬齶䕓ɥ怰ᅏᥐ譎❎ﮛ虿౎훿ᅎ깐虺౎죿⽓䉦瑽葞❶军劙ಃ⏿ᆐൢ養老的幾弔棺材本，只怕從此拉倒了，這才是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呢！ᄰ癜癙絙蚀᥎鮐煎ಊ⽓????↞qʊ뵙졚卓᪐೿ᄰ扢౔⟿䩙⥓傏葛멶虎౎ㇿ⽜鉦虬᥎纐ᑞൟ養老本錢，好在有他們਍㮙坭ᆄɢᄰ筢虫୎虎౏᧿纐㥞ꡨ⶚ಘᗿ홠ᅎ乐替我收拾！ꨰりᥒಈ忿챎୭㱎??虭ɏ젰卓᪐೿⽓蚂ᅎ癜癙ౙ瓿^ᕽᖏ蒏౶죿鉓Ὤ୵N㝎䩵獓ౙ߿虜끏⾊恓蒗ὶ惿୏ꍷྐ停࡛߿ལᅜ㩜彲ॎ೿鍝睽ゕ䅒豓牎虫౎ÿⱎ൧《中庸》還沒念到一半，又頑皮又笨，那裡像個有出息的樣子！將來還望他看顧嫂嫂？ꨰりᥒಈᇿ癜癙彙뵎뵢뵢뵔葔虔Ɏ뵙博᪐೿ᄰ癜癙ౙ᧿⾐恦O⥎傏葛譶౎惿九ゐୠɷ〰當時夜色已深，大眾安排睡覺。一宵晚景休提。ഀ
　　ഀ
且說次日，苟才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到書房裡找出一個小小的文具箱，用鑰匙開了鎖，翻騰了許久，翻出一個小包、一個紙卷兒，拿到਍㽎蚈ɏ䠰詑ꍢྐ՜幓暐䙽做卛᪐೿ᤰՎ煓罧ಉ⿿ᅦ鹢䵟ᕒ譟蒉䉶ᥦ౐⣿걗칎ಈ셔Ɏ띘蒌ɶ怰ꑓ晎뵙ౚ홓͎婔䊘ᥦ౐ꣿ뾖剏㚈ಈӿ魟୎뭎౓홓͎虔Ɏ〰說罷，又附耳悄悄的說了那功用。苟太太道：「怪道呢！怨靎_⥎す婒⡦ᙗⵙ➀ಛ鿿虓⽏饦虐᥎鮐煎罧ʉ〰苟才道：「你腎ᦉ벐➞婙ྚ⩜ౠ᧿??彖靎靻坟蚄捎⡫ɵ〰說罷，又把那紙卷兒遞過去道：「這東西也交代姨媽，叫他放在一個容易看見的地方。左右姨媽能說能話，叫他隨機應變罷了。??⪂⩙ꕙ乣ᦐ睽౓臿厉譢க୷᭷䷿譢蚕N譎ಕ뿿㉏կ虽쥎ಁ諿煢罧὎华᪐೿İ亀要臉的！那裡弄了這東西？??䶂卢᪐೿怰ꍏ卷Ɛ⟿顑杛űⴰ偧ś耰梒䥹腻쪉煽罧ⶈಘ엿腟㺉虥᥎ஐ౐峿멏깰펓䭘⡎ɵᅑᅢ婐顐葛멶౎⿿୦୐饐ॐᥧ⎐煪罧蒉ɶ〰苟太太也ᩎ꽙횏ಊ䣿詑煢罧㚉୥Ɏ뜰உ뽐౏胿蚐뵙乚蚐౏賿화ぎぽꩽ౷諿煢罧ꒉ晎홽Ɏ뵙ZNᡎΘɧ0਍
　　ഀ
苟才站起來，便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只望媳婦順變達਍౫ჿ桢虑ᅎᥢ譎౎ᇿ??ྂὬήᙵᙎ౎仿忘大恩！ᄰ癜癙꥙扣➗協᪐೿⽓ᅦ葢⥶㝙ŕヿ說著，便大放悲聲。姨媽連忙過來解勸。苟太太一面和他拍著背，一面說道：「少奶奶別哭，恐怕哭壞了身子啊。ᄰ癜癙絙ꪀಊ곿奔ݲ剒蒟勇垍玄厁᪐೿ᄰ摢㭫葒⾐끦蒊ᅶ癜癙㝙ŕヿ苟太太聽了，也自覺得無味，要待發作他兩句，無奈此時功❔絠౔﷿悐⢗홗ꭎඎ上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咽了一口氣下去。少奶奶哭夠多時，方才住哭，望著姨媽道：「我恨的父母生我⽎୦㝐偵౛譑屝乏動主，只得聽從人家擺佈。此刻我也沒有話說了，由得人家拿我怎樣便怎樣就是了。但是我再到別家人家去，實在沒臉再認是某人之女了。我爸爸死了，⡎ꩵ횊᭎ᇿ뵢扚౔袂虛繎瑞౞諿ᅢ셢虚Ɏᄰ॓g୎穐禐䒁ὑ౟㣿꩞瞊➕睙蚍౏臿悉ꪗ᪉杢쥱葡౶ᇿᥢ뭎౓ㇿ豜答k⍎౪ᇿ葢ᡶ뙚ᅓꑢ??晎끽Ɗᇿ⽢筦彫㕎坟㲄剷葑Ŷヿ苟才站起來，把腰子一挺道：「都是我的！0਍
　　ഀ
過得一天，苟才便托芬臣਍뭎쭓㪊ɹ뀰ꍷ㚐禍⽝╦靠號乎得，一聽見請示，便說是：「今天晚਍虤㉎蚐ㅏ豜虛౎蓿쮐᪊뱵ಞ㫿᩹뱵ƞヿ苟才得了信，這一天下午，便備了極豐盛的筵席，餞送憲太太，先是苟才，次是苟太太和姨媽，捱次把盞。憲太太此時樂得開懷暢飲，以待新歡。等到筵席將散時，已將交二炮時候，苟才重新起來，把了一盞。憲太太接杯在手，往桌਍N卤᪐೿鸰⡓ࡵಊÿ⥧덒葛⽶蹦멿ࡎʊ怰ᅏ腐ﾉᅢ뭢????㩣౿㚁⽱f鵎饨࡙ᮊ䛿⽏恦ᅏ癷Q౎仿知其二，可知道古來禍水也是美人做的？我這回進去了，得了寵，哼！⽎ᅦꩢ᪊뱵⚞☠〠苟才連忙接著道：「總求憲太太栽培！눰⩡⩙卙᪐೿ର坷瞄ꝿŔ냿虸ᅎ??࢚蒂䉶ᥦ౐諿ᥢ譎葎쭶⭙౧㑔䵎ಐᗿ习斷送你們一輩子！ꨰ垊಄�??䶂詢葢v??剶಑ÿ㡎౔ɶ??䶂絢蚀᥎ஐ煐ಊ㛿艳⥙쪖ɤⱎʂ??⪂⩙癝ふ஍Ɏ뵙⍚??卟᪐೿눰⩡⩙❙멙❎콙಑럿乥至於如此，何況這裡還答應招呼憲太太的令弟呢。0਍
ഀ
第九十回    	差池臭味郎舅成仇　巴結功深葭莩複合ഀ
ഀ
苟才自從送了自己媳婦去做制臺姨太太之後，因為他臨行忽然有禍水出自美人之說，心中著實後悔，夫妻兩個，互相埋怨。從此便懷了鬼胎，恐怕媳婦認真做弄手腳，那時候真是「賠了夫人又折兵蘰Ɏ0͎剧౑죿䥓덟晚乚是這等人，斷벁艥摙ɫ腓뎉晚乚說穿了，大帥一定歡喜的，那就或差或缺，必㵎窄ɺ舰摙kౠ쏿ⵟ졎㭟睭蚍ɏ0਍
　　ഀ
伯芬到了次日下午五點鐘時，便到聚豐園去等候。他所請的，雖扎饫⾍塖[멎౎㛿౱皀ᡑ蒙멶﵎⾐ݦᦂ൦上無干的，所以我也沒工夫去記他的貴姓臺甫了。客齊之後，伯芬把酒入席。坐席既定，伯芬便說悶飲寡歡，艎楓୑䁐虜읏잊ಊ೿ⵔ葞멶౎㚁ﵱ즐䅡ɑ॓⽧塖卛᪐೿䐰ὑ⽟୦乐ꊍ౛죿⽓䵦⥒䵙ぢ౒࿿ⵡ⡛⅗멱Ɏ丰啊，就請伯翁給我代一個罷。⼰걏ౠ॓楧୑멐ᩎÿ୎⽐罦袉뎅碂֖⮆ಂÿ୎⽐煦쭧坶㎈པ՜ɽ԰⮆⾂fᅎ॔虧ꑎ앎葠౶鏿瞊??煶౜ढ़絧⵶䮘ю౽⛿ᑎՎ⮆좂꩓め乒⾐걏沂⡑ಙ譓争䦐⪄⩙ə䤰⪄⩙홙⾖ｦ驮讀ྑౡ䇿ٓ乒高興，面子਍筎葓亐十分露出來；倒是葉老太太十分要好，大約年老人歡喜打扮得好的，自己終年在公館裡，所見的無非丫頭老媽，忽然來了個花枝招展的，自是高興，因此和他十分親熱。這些閒話，表過큎ɣᐰ꩎⾊걏皂䉵靦㍠པ՜ぽ镒⽞୦䡐豎౎죿靓䅟॓牎౫Ꚃ暅⽽塖౛僿ᕠ홠乎高興。好在他是個過客，ᩎ繙⥞ㅙ腜炉蒍౶仿如把蘅舫薦給他罷。想定了主意，便提筆寫了局票發出去。一會兒各人的局，陸續來了。陸蘅舫來到，伯芬指給嘯存，嘯存一見，十分賞識，਍亍絕口。伯芬又使個眼色給蘅舫，叫他腎䦉䂏౜׿⮆⾂ͦᩔ뱵蒘멶౎㚁ͱཧɡⴰ捞䭥豎౟⿿塖驛腛らՒ⮆喂傆偗౗⿿걏靓䥟橙ʖ⼰塖??࢚ಂ죿⡓ꍗ讈瞕뒍虛ɏⴰⵞݎ⾂걏䆂ٓ镒兢ౙ뿿䙏콕膑??ᙣɞ⼰걏鞂ౠ훿⽎୦끐靥ᡟ咊的人，䕎ㅎ᭓靧㩟葿᭶⛿ᑎ홎᥎??葖ᡶ咊，是從制臺密保਍虎葏౶ㇿ罾O䉎书能得缺，他總是制臺的一個紅人，將來用他之處正多呢。想到這裡，自然無Ɏ鹪ɟ鈰佶處瑎^౽䧿ほⵒ捞౥⿿걏뾂⍏񴉟ざ汒⡑ಙ߿\َᙒ偞絛əℰe౥뿿]୎뙐멛Ŏゐ⽒塖퍛䁛ɢ젰ᙓ饙虐Nَ쭒ᚊ깷ౕ쯿쪊⥎婙൦上在吳小紅處。N͎౧⿿塖⡛깗ൕ上打了知字回來。ഀ
　　ഀ
且慢，葉伯芬他雖陎ಀ忿葎⾐f୎쵐??䂈͜ꙧಏ훿⾖ᑦ乽⡎≵랓蚌葏౶篿呓兒也還是個監司大員，何以頑到么二਍뭎ὓ᧿䢐豎鍎扙몖楎౲﷿⾐魦ॎ??䥖꡻ಌ䃿扜⒗癜陋ི౜॓繧୞靐뙞葛ྲྀᥜࡏᆊ뭐灓햍灒햍葒ɶ䠰二是做書的人撒਍律鉎靤也像麼？幷得Ŏ᧿㎐པ՜ⱽ⽧쩦륙楙୑ᩐ࿿՜䕽睜ಕꏿྐ葜㍓པ덜ʂ༰՜䅽S牎౫࿿덜䆂牓葫䉶ᥦ౐뿿祐虑쥏䁡᭜৿䁓葜౶훿쩎륙楙୑㵐⽾f屎兒同來，卻只算一個局錢，這婓ཐ??쮖ɤ搰䉫鍝睽ゕ䅒浓͑牎虫౎篿ﵓ敖㵑鞄쭟덹橷㑒౬◿??鲞熒ɜ༰՜⽦ὦ靵襟쥼ꦁ፺౗ㇿݧﭕཪɜꌰ䊐ᥦ煐쭧坶ঈgꝎ楞ፑ楪镑葞빶㽝偢౛㿿偢抈ಗ胿䞕面㱺౨ÿ譎⽟罦உ㹭ཫ᭟㿿偢ᙛ扙ಗ篿⽓䙷幦౾돿䦂玃ಒ蓿⺐虺N蝨睧㥧౪ÿͨ챎馑ʙ༰՜葽ᡶౚ㛿坞榄୑獐剙౑ㇿ??虹ꍎ䂐㽢偢౛讁肕㚕ɢᤰ⾐癦䉵辶呑的叫做小花園。因為東西棋盤街都是么二妓女麇聚之所，眾人也誤認了他做么二，其實他與那一個妓院聚了四五十個妓女的么二妓院，有天淵之隔呢。౏䛿住ŕ벀൥上海的人，總還有記得的。表過큎ɣ0਍
　　ഀ
可巧這個時候，他的大舅爺欽差任滿回華，路過਍睎ɭ搰䉫⽦걏蒂㭶ཎౡ㥝??虣Ɏ鸰䵟詒❢ՙ㪂桲敠ꡑ펚ಚ賿號扏녜겕ㅎౘ诿➉ՙ㪂홲⢖ᙗ୙㵭ﭝൎ上，內裡面卻是接二連三的升官，此時已升到侍郎了。伯芬心਍Nౠ臿ㅠ의⽎ⱦ亄能的了，艎葙⾐ὦ坐횄葎偒౛䟿ᅓ葢顶ɛ㬰ཎ卡驢౛䧿❻ՙ㪂ひ虒ൎ上海之後，便天天到行轅裡伺候。大舅爺本來挈眷同行的，伯芬是郎舅至親，與別的官員౎౔෿上房咧、簽押房咧，他都可以任意穿插。又先把自己太太送到行轅裡去，兄妹相見，自有一番友於之誼。伯芬又設法先把一位舅嫂巴結਍虎౎鋿譬葎䉶ᥦ౐뿿捏よ൒上房，他便拿出手段去伺候，比自己伺候老太太還慇懃，茶咧、煙咧，一天要送過十多次。舅太太是個婦道人家，懂得甚麼，便口口聲聲總說姑老爺是個獨一無二的好人。他在外面巴結大舅爺呢，卻又另外一副手段，見了大舅爺，⽎쭦妊魥㽎뭥硬佛ౕ뿿⽏쭦妊魥蝎硺佛ɕ✰ՙ㪂坛⽛佛醛葸౶훿睛垍虛౏忿聎佟醛x禍､Ɏ✰ՙ㪂慲鱫婕楐ಊ퇿풏憚鱫硕ś岀౧푓憚鱫硕䥛Ŧ估ƛ洰ᵑ᭧훿❎ՙ㪂癲㙐話楝솊暅홽୎౷훿뽎豏虔楎陑讙楟ಊࣿ祜ᅤ畜ಖ죿豓虔楎陑ꡓಘࣿ｜䥎Ŧ估ʛ✰ՙ㪂ﵲ殀歵౵뇿䦂œ츰??ū焰㑜౬⏿⍪ﵪ蚐᭏훿홎亖懂畫，卻去買了兩部਍欰腵џஓ蘰౏⏿Ა뭙୓౷쫿➁ՙ㪂豲화읎쪊歓ٵ౴훿彎敎ﵵ??ㅖX豎Ɏ摖彫᥎햚虒❎ՙ㪂౲꫿횊ݎ䶂❒乙相同了。ഀ
　　ഀ
他得了大舅爺這點顏色，便又另外生出一番議論來，做一個偝䭽偝౽仿要求之要求。他說：「做小兄弟的這幾年來，每每想到少年時候的行徑，便深自怨艾，趕忙要學好，已經覺得來쩎虓౎絓䉙??硛౛ᙎ䶍ْɡ촰??䂈㵜꙾킏卧ಐ᛿硓衛빟᩼蒐౶䓿ὑ⥟⥙??획硎??ᮞ෿上海道趙道，政治一道，很有把握，兄弟也時時前去討教的。細想起來，我們世受國恩的，若쩎贈虑ㅏ䡘୥뙗౛뿿⽏뒁쒁ɨ✰ᥔ??㉖겐ꥎ絟౔緿祙腫䊉❬䑎ὑᙟୗ祖ꭑʎ娰ཐ䑜ὑ葟♶乎是要干求躁進，其實我們先人受恩深重，做子孫的若ᙎୗ祖ꭑㆎ䡘౥廿䚗⅏屎皇਍౎꛿ᑎⅎ屎先人。此時年力正壯，若쩎贈虑౏䧿ݻ虜ŏ➀鉙띟౐ㇿ罾祐ꭑಎ忿ᕎ빠魼॒偧ಖ廿䚗乏能圖報微末，而且還怕隕越貽羞了。ꌰ䶐❏ՙ㪂葲Ŷ傀౛뿿⽏⽦걏蒂ࡶ멎౎⿿f὎᭵皋ٺ硴葛᭶⟿ՙ㪂홲銖६ŧ傀᭛蒋⥶덒౛篿当⽎롦㙜危貐蒌ɶ⼰걏ᾂͷ楣౤훿꩎ᦊ橎煵䊊౦쿿ꩫりᩒ뱵᚞흎୓楗ꝠŔꤰ絟ꝔŔ䠰멑ꝎŔ蜰൶上咧這些話，必定垂了手，挺著腰，站起來才說的。起先一下子，大舅爺還멎鞉᭟ヿ豒號멏垉蚄౎훿??睺蚍꩏ಊ⟿ՙ㪂彲靓??睺蚍絏蚀Ɏ홓᥎橎u麊ঊ햂౒뿿詏ୢ❐ՙ㪂ᥲ鞚썟녟ኂ㹠౥꫿क़乥見，當刮目相待，這句話古人真是說得⽎ʓᤰ徐⽎䥦⾄걏䞂顓葛䭶ゐ虒౎䃿N୎畐빩๼Ŧ田ど썽ş田칩깱葎❶ՙ㪂౲꯿횈N᥎玚൓上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世਍艎쩙ⅎ卶ಐࡓ킘驲葚≕캐ʏ丰知葉伯芬到底如何升官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九十一回    	老夫人舌端調反目　趙師母手版誤呈詞ഀ
ഀ
葉伯芬自從巴結਍❎ՙ㪂䭲豎౟곿뾈ᩏ虙୎材쥱ౡ臿靹홟졎繓ⱶ厂??ಞ⋿몐偝౽拿扡葡彶ㅎ睜蚍Վ??傞虛Ɏ搰䉫쵦??䂈葜㵶꙾譖ꑎ虤ౝ෿上峰便以「以資熟手먰呰，把他委了總辦。嘯存任滿之後，便陳臬開藩，連升਍뭎ɓ縰瑞齞⭒ౙ⿿걏徂䕎㙜㹱虥睎??厕ʐ瀰絠ౙT葥൶上諭，趙嘯存由福建藩司坐升了福建巡撫。伯芬一面寫了稟帖去賀任，順便繳還憲帖，另外備了一分門生帖子，夾在裡面寄去，算是拜門。這是官場習氣，向來如此，앎큟홣Ɏ0਍
　　ഀ
又過得幾時，江西巡撫被京裡都老爺參了一本，降了四品京堂，奉旨把福建巡撫調了江西。嘯存交卸過後，便帶了夫人，乘坐海船，到了਍睎౭뽎홏卓徐罬ʉര上海官場早得了電報，預備了行轅。嘯存到時，自然是印委各員，都去迎接。等憲駕到了行轅之後，又紛紛去稟安、稟見。嘯存撫軍傳令一概擋駕，單請道臺相見。伯芬整整衣冠，便跟著巡捕進內。行禮已畢，嘯存先說道：「老弟，我們是至好朋友，你又何必客氣，一定學那俗套，繳起帖來，還要加਍N潎聒ᾕᙵ偞౛ᅓ๢뱠択癥ŵÿᅎ쑠乛蚐浏獠౾멖悍亐便。此刻我親自來了，明日找了出來，再親自面繳罷。⼰걏厂᪐೿缰⭢╞乞棄，收在門下，職道感激的了靎ş⯿╞ꉞ⍛౬矿厀亐敢當！⼰塖卛᪐೿ᤰ榐瑑൞上海的交涉，還好辦麼？⼰걏厂᪐೿褰쩭ᙓ୙멗葎譶౎㷿ॾ??벞掉౴䛿䉏⭬╞奞፥ʊ〰伯芬的話還未說完，嘯存已是舉茶送客了。伯芬站起來，嘯存送至廊簷底下，又說道：「一兩天裡，內人要過來給老太太請安。⼰걏⎂񴉟卖᪐೿眰厀춐ꩫ争敢當；師母駕到，職道例當掃逕恭迎。ꨰ瞊౿뿿굏蚏祈虑౏෿上了綠呢大轎，鳴鑼開道，逕回衙門。ഀ
　　ഀ
一直走到਍㽎ౢ뿿홓⩎⩙ၙ馘坐಄ÿ楎⥑ⶈಘ⯿쵞腫蚉扏ɔꌰ䶐㮐⩎⩙뽙住ᩕ뱵⮞쵞ɫ⼰걏厂᪐೿㄰⽜饦⮍╞葞⭶멙Ɏ〰太太道：「他夫人ㅥ꩜亊在了，記得我們還送奠禮的，以後又沒有聽見他續娶，此刻又那裡來的夫人？⼰걏厂᪐೿혰홎㚖鉱६豧㙾ౚ篿詓ꍢ璐๞蒊v䵎⩙⩙癙换虫Ɏ〰夫人道：「是那一年討的那一位姨太太？⼰걏ᆂ卻᪐೿⬰멙葎뮐͓鱔剕蒑౶໿뱠??號὎ヿ太太道：「你叫他師母？⼰걏厂᪐೿??虢⭎╞葞聶ಕ㚁쥱牡홓⭎쵞ɫ〰太太道：「我呢？⼰걏ᆂ卻᪐೿⬰멙졎虓虏౎惿ᅏ葢ঐᩧٵ╒ὒヿ太太道：「幾時來？⼰걏厂᪐೿뤰䵥⭢╞ꑞ葎౶꫿楎⥑ㅙ虜౏꫿亊定明天就來的。⨰⩙??ⵖ岘一個老媽子道：「周媽，你到外頭去，叫他們趕緊到外頭去打聽，今天可有天津船開。有啊，就定一個大菜間；沒有呢，就叫他打聽今天長江是甚麼船，也定一個大菜間，是到漢口去的。栰뵔呚쥻坡膄炉ʍ⼰걏몂鞉歟炊卵᪐೿栰뵔ౚᓿ扎坡ʄ⬰멙౎惿᥏⾐ᩦ뱵ྞᵡὠヿ那位郡主夫人，臉罩重霜的說道：「有天津船啊，我進京看我哥哥去；䩎ౕᇿㅢ灜瞍徕??ᡖ뙚ɛ怰虏ꅏᅻŢヿ伯芬心中恍然大悟，便說道：「夫人，這個又何必認真，糊裡糊塗應酬他一次就完了。⬰멙华᪐೿ะ谰虛౎賿虛Ŏ࿿ᄰ㉢蚐恎䥏뚄葛聶ಕÿ??䦞彑鉎६빧坬಄೿啞乿悐葏楶ꖎ綊Ŕ᧿熐罧ᆉ뙢ᩛ葙ｶ異녺偻??垈಄ÿ녎{녎葻艶㥕媈ಛ惿஁靷౟啞ſᇿୢ葷ｶ≢랓蚌葏煶罧ಉ仿是香貨！我們家的，⽎㝦偵ᅛP鱎楩鱑婩こ葒౶ㇿ⽜ࡦ⭎ᅙPNR쵎饩虣葏ɶᄰ鹢ཟ剜ㅑଡ଼ぷ❒ౙ೿啞虿恎᥏??熞罧Ɖ诿⭓멙౎觿⭓멙౎篿ᅓ??䪁做婛⭐쵞ū᫿뱵馞ྍ停睛鞕ꍟஐ児⍧剪౑埿彛乎多認得一個，居然也撫臺了！叫他到我們家去舀夜壺，看用得著他Ŏ䗿㙜影乎要臉，受人家的門生帖子！也有那一種睎㊕蒐୶䅎煭罧ಉ믿??홢葎聶ƕ棿뵔ౚ뭟ꑓ虎ŏᇿ瑢^홽㚖乱大，也਍ॎ??䅖牓虫౎仿能再當婊子，用坎趄䪊做屛⭏쵞ūヿ伯芬道：「夫人，你且息怒。須知道做此官，行此禮。況且現在的官場，在外頭總要融和一點，才處得下去。如果處處認真，處處要擺身分，只怕寸步也難行呢。⨰⩙卙᪐೿ᄰ謁ᩤ뱵ꮞڎ虒ŏ惿乏要看得我是擺身分，我⽎辶ꭤڎ葒멶뙎者ꭑʎᄰŢ몀뙎㙛虞ᩎᅙ瑜畞౑˿傘[⽶զ葽౶⣿??ⶈꎘ⥎乙是與士卒同甘苦。我當兒女的敢擺身分嗎！⼰걏厂᪐೿ꌰ벐㆞쭜⮊멙ᩎ趐??瞞౿嗿抂Ŕヿ夫人道：「你叫我和誰通融？我代你當了多少年家，調和裡外，體恤下情，那一樣ᩎ趐蚇ŏヿ伯芬道：「一向多承夫人賢慧……ꨰりᥒಈ闿୞葎銐ꩬ慠虑ɏ⬰멙詎㑢Vꭎ卢᪐೿䴰浑굠睽ſᇿ??䭼??㆞⁜虙Ŏヿ伯芬道：「我又何敢糟蹋夫人？⬰멙华᪐೿丰糟蹋，你叫我認婊子做師母？⼰걏厂᪐೿रŕ仿是這樣說。我⡎㑗൘上做官呢，要怎樣就怎樣；既然出來做到官，就﵎鶀坏❝偠虛౎臿즉污蒑ぶ륗౥⳿亄能쥎污ʑᄰ赢꩑㒊x睶??葟煶ಊ⇿婓腐偝葽ぶ륗౥⳿亄能偝Ž惿ᅠ鹢䵟禍୑뭭葓䉶ᥦ౐⟿詔ᅢ??䭼鞎啟䥏⥻덒౛⟿蒛繶繞乞??乖得中國，到末了給我一張三等船票，叫我回來。這算叫他糟蹋得夠了罷！論理，這種大舅子，一輩子譎횉彎睎虿Ɏᤰ鮐譎앎ౠᇿbᅎ♔乎敢向夫人提起，就是知道夫人脾氣大，恐怕傷了兄妹之情；今天읎瞊蚍౏ᇿ葢⾐뙦⡠驗ʈ谰號䥏ほ❒鹔ᙟ୙??虖౏惿୏ᅷ啢䥏偝홽౎苿鱙乧是這樣，那裡……ᤰ煓蒊銐ꩬ貊౛⫿⩙詙䱢偨[쵎卢᪐೿蜰Ŗ᧿⾐ᩦ뱵熞Ɗ惿쩏⥎ᕙ⽠꽦虲୎앶虵Ŏ໿뱠ﾞ䩢做푛睫ᆍ虔ŏ跿乑口穩些，也牎ꪊᦊ벐煓Ɗ惿᥏亐是要糟蹋我娘家全家麼！我娘家沒人在這裡，我和你見老太太去，評評這個理看，我哥哥可是和婊子打比較的？0਍
　　ഀ
過了一天，嘯存打發人來知會，說明日我們太太過來，給老太太請安。伯芬便叫人把闔衙門裡裡外外，一齊張燈掛彩。飭下廚房，備了਍䥎ｻ≮副ⶑɞ젰卓籢멶뭎ꉓ絣຀⥦⭙쵞㉫캐著ㆍ౵??ㅖ꩘⾊㉦ྐ煜聧ಕぶ卒犐ɿ⼰걏뾂덏虐??㉏煵䁧표虔౏꓿๎⥦ᅙꮍ뉤⩡⩙すᅒᥢ蚈౏黿ཟ煜聧瞕ろᥒಈ뿿卬膐㺉멭㩎᥏౐䃿읜R譎??ൣ上鮮明號衣；又傳了本轅督帶親兵的哨弁來，交代明日各親兵一個왎䩑䝔౐⣿䕗肏抈ಗ??詺㪖᥏᭐죿뽓蚊쵮??楱읔౒⣿䕗肏ᚕ??詺ʖ0ݎﵒ႐馘ꕐ癙ɵ0਍
ഀ
第九十二回    	謀保全擬參僚屬　巧運動趕出冤家ഀ
ഀ
如今晚兒的官場，只要會逢迎，會巴結，沒有Վ葽ɶ怰콠䥐⾄걏ꎂ⺐兺慓??蒌䱶ᖈಐ෿上司焉有鱎慕홫葎卶ڐὴ෿上司喜歡了，便是升官的捷徑。從此ぎ鑒济瑑౞뿿獏讁ಅ盿ᙢ൶上，一直升到蘇州撫臺。因為老太太信佛唸經，伯芬也跟著拿一部਍터宑鍒୽ర᷿ᕧ⩙ꙕʊ搰䉫홦ꍎ䶐❏ՙ㪂౲筝虫౎鋿虬걎蒈杶쥱ౡ嫿顐ⱛㅧ??ᮞꃿ䭒홎Ꙏ鎊ၽ虢齎뉒ಊÿ⥎す婒౦닿⢎ൗ上房唸經，公事自然廢棄了許多，會客的時候也極少，因此外頭牔往ㅎ虝Ɏ戰扡葡덶ぐ걒뮈౓৿繧୞彐ݬ겆顎౛뿿䙏콕膑쎉홓Nⱎɧ⩖﹧靦坟??౤⫿﹧핦䭒ౢӿє虛뙎??뙖౛臿홧葎⡛ꍗʍ瀰絠⽙걏뮂ಞ蓿ঐ繧୞⡐걗魎睏蒀౶響號᥎ஐꡐ犘ಀ⏿??卟ୢﭐ㆖晘홽౎홓ཎ썜陟饮ɐ⼰걏鞂號᥎ஐ衐潭ɠ쌰ⵟ䅎ٓ絒悶，思量要怎樣一個辦法，方可挽回，意思要專折嚴參幾個屬員，貌為風厲，或可以息了這件事。無奈看看蘇州合城文武印委各員，⽎०杧董౶뿿⽏獦㽥㹥蕾垍蒄᭶⣿텗蒈Ѷᥔ??몈౔뿿赏ᩑ썙繓୞彐乎中用；至於外府州縣，自己又沒有那麼長的耳目去覷他的破綻。正在靎㭟ཎౡ﷿㙟啝｣虢䭎Ɫ൧上來，說時某人稟見，說有公事面回，伯芬連忙叫請。ഀ
　　ഀ
原來這姓時的，號叫肖臣，原是軍裝局的一個司事，當日只賺得六兩銀子薪水一月。那時候伯芬正當總辦，๷⍠୪൷上了他，便竭力栽培他，把他調到帳房裡做總管帳。因此，時肖臣便大得其法起來，捐了個知縣，照例引見，指省江蘇，分寧候補。恰好那時候伯芬放了江海關道，肖臣由南京來賀任，伯芬便重重的托他，在南京做個坐探，所有南京官場一舉一動，隨時報知。肖臣是受恩深重的人，自然竭力報效。從此時肖臣便是伯芬的坐探。也是事有湊巧，伯芬官階的升轉，總祈彑ݬƆ弰罬Ɖ褰뵛य़Ŏ౷嗿喆ﶆ⢐靵坟垄걓衎潭葠౶䃿䉎陦뾁홎癎虵犂瑞葞偶ꉗɣ搰Ⅻ࡫ぜݒ??虝౏篿⽓멦虰홎葝셶譹Ɏ൑上衙門的規矩，是一定要求見的，無論為了甚麼事，都說是有公事面回的。這時肖臣是伯芬的私人，所以見了手版就叫請。ഀ
　　ഀ
巡捕去領了肖臣進來，行禮已畢，伯芬便問道：「你近來差事還好麼？阰厁᪐೿✰╙๞警ಉ凿睓麁ꑟ硎򤹣큝䂑ଡ଼虎౏鍝浽୑ࡐ虧౎擿㭫葒⾐銌垕಄䃿祎멲ばᥒ誐蚐晏❽╙쭞覊᭛賿䝎䉒❬╙??ƌ晏彽徭ಁ㧿協㥖協ౖ೿聞᭑୧牐㩿ɿ〰伯芬道：「署缺，那邊的吏治近來怎樣了？阰厁᪐೿༰뭔乬過如此罷了。近來賄賂之風極盛，無論差缺，非打點靎た䭒ɢ〰伯芬道：「那麼你也去打點打點就行了，還要我的信做甚麼。阰厁᪐೿✰╙㵞泌著౶Ͽ䮏㱎㲛徛役ѹ號葏౶ꏿ㆐そ⥒൙上地下了。⼰걏쎂ⵟ﵎㙟ॱ䁧ಉ꩖厊᪐೿怰꩏㩝ﵿ膐厉??ಞ᧿譎鍓面佟酏??뱤ᾞヿ肖臣道：「卑職動身來的那兩天，一個姓張的署了山陽縣，掛出牌來，合省嘩然。無人ꍷ펐㕙葟౶⿿뭦瑓⡞??㉏䁵杜靑號ᡎ➊乙ঐⅎū尰푐楙瑑啞چ葒౶擿䉫䵦乢蚐N瑎౞﷿㙟靱號㩎౿᧿ⶈ蒘??앫౵ㇿ乜必細問了。有人說是化了三千得的，有人說是化了五千得的。卑職以為事牎ౝ忿鉎६뭧こɧ〰伯芬道：「要細查起來，你可以查得著麼？阰厁᪐೿脰趉ᾊ睧蚍౏㷿靧坟ʄ〰伯芬道：「那麼寫信的事且慢著談，你的差缺，我另外給你留心，你趕緊回去，把他那賣差賣缺的實據，查幾件來。這件事第一要機密，第二要神速。你去罷。ꨰ瞊౿柿譱㙺ƃꊐɛ阰厁᪐೿ꌰ벐冞睓ㆀ한ꭒಎ仿再過來稟辭了。⼰걏????⶞ʘ阰궁蚏祈虑౏闿??镟??坖걓뭎౓??扖殗륑葥卶絢ಀ篿ꭓ횈华絢蚀䅎虓睏಍탿멧牎큿㩧౿믿⢌犂౞탿멧靎큟ౝ믿⢌犂౞诿蚕N㕎깟ౕ虛὎ﵺ౑쓿晛⽽걏ʂ0਍
　　ഀ
這惠祿號叫受百，是個戶部員外郎。拜在當朝最有਍葒v䵎ŏ沀汑鵑஁婎୐繐歎偛౛䇿ٓ青౛⇿홱겊ᙎљ顔౛৿腧炉枍??葽౶鞂坟蚄흎繓᥶鶐聨಍⇿ॱ乧通的。京官的俸祿有限，他便專靠這個營生，居然臣門如市起來。便是他哥哥錫五放了江寧藩臺，也是因為走路子起見，以為江南是財富之區，做官的容易賺錢，南京是個大省會，候補班的道府，較他處為多，所以弄了這個缺，要和他兄弟狼狽為奸。有要進京引見的，他總代他寫個信給兄弟，叫他照應。如此弄起來，每年也多了無限若干的生意。這回因為葉伯芬要參他，他便打了個電報給兄弟，要設法收拾葉伯芬，並須……如此如此。ഀ
　　ഀ
受百接了電報，見是哥哥的事情，扎⁥扠ౡ뿿偏虗쩎傎౛ÿᕎゐ홒繎噎㙹蕲偛뮈䉓譬ಉㇿu୎ཐ杜赑ᕏ號ぎ൒上房。只見他乾祖父正躺在一張醉翁椅਍౎??㲖馏಄쿿⽐腦행慸葷䥶潑౦뿿乏敢驚動，垂手屏息，站在半邊。站了足足半個鐘頭，才見他乾祖父打了個翻身，嘴裡含糊說道：「三十萬便宜了那小子！ꨰ垊಄죿♓❧慧뭷ɓ젰慓虷N㭎ᩒᡙಔ䷿㡢虏㡎灡ಁ叿ୢ畐⁔偫睗蚍ɏ휰繓灶톍敎౫蚍୎虎౏淿浠池汥虓ॎ୎ⵐಘ꫿厊᪐೿欰剛罠౹쯿嚊㩹㩲葲텶覑ɛ〰他乾祖父道：「你進來了。휰繓卶᪐೿欰剛㉑蚐O͎虧Ɏ〰他乾祖父道：「外頭有甚麼事？휰繓卶᪐೿鈰६ᩧ뱵讞Ɏ〰他乾祖父道：「烏將軍的禮送來沒有？휰繓卶᪐೿欰剛鉑鍬䭽ౢ仿知他有送宅਍虎鉏६ɧ〰他乾祖父道：「有你經著手，他敢嗎！他別裝糊塗，仗著老佛爺腰把子硬，叫他看！휰繓卶᪐೿ᤰஐ퉐횊乎敢，內中總還有甚麼別的事情。혰繎噎㙹ㅲ乜言語了。歇了半天才道：「你還有甚麼事？휰繓灶톍敎౫蚍୎虎协᪐೿欰剛葑轠౹৿??ྞ譜౎䋿噬㩹㩲婲㭐Ɏ〰他那乾祖父低頭沈吟了一會道：「你們總是有了事情，就到我這裡麻煩。你說罷，是甚麼事情？휰繓卶᪐೿弰ݬꭝ䥤킄멧౎臿쎉轠ɹ〰他乾祖父道：「參出來沒有？휰繓卶᪐೿鈰६ɧ〰他乾祖父說道：「那忙甚麼，等他參出來再說罷咧。휰繓絶蚀౎仿敢多說，便叩了個頭道：「謝過祖爺爺的恩典。睓虿睎蚍౏??쭺z셎౥䥶홻繎噎㙹홓౎怰鉏譬뭎睓み，他方才退了出來，一逕回自己宅子裡去。入門，只見興隆金子店掌櫃的徐老二在座。ഀ
　　ഀ
原來這徐老二，是一個專門代人家走路子的，著道豟텎偮౛賿號晏멽뙎㹓虮౎ၓୢ遐豟ᙎ偓ɛ✰け걒蚈腏炉傍葛౶훿멎鍰䭽乢??聎⊒ಓ黿ⵟ祈??掞ⵢ亘㮐౭䃿譢蒕텶傑靛౞仿過是個牔瞂虿Ɏᤰ??⽖콎ݰ최鎎䭽ౢ䋿희繓灶纍噎㙹傍葛ɶ瘰୵흎繓譶蚉過豟ᙎ偓౛뿿坎즄嬨賓Q潎띒䭭牎蚂ɏ逰豟ᙎ偓灛ඍ上前請了個安，受百把身子一歪，右手往下一拖，就算還了禮。徐二化子歇਍N͎౧䷿譢体单᪐೿谰㩎ᥲ榐⥑??Ὗヿ受百冷笑道：「空得很呢！空得沒事情做，去代你們碰釘子！逰豟ᙎ偓卛᪐೿⽓൦上頭還呎쥻ὡヿ受百道：「你們自己去算罷！烏某人是叫八個都老爺聯썔葓౶櫿㹿΁䅎ᩓ鵙౨᏿㺍歫繑᩶ⱙᮄ寿⵲Ɏ葘ꙧಏ৿虧酎??葤橶㹿౫鍝鑽䅎繓鵞౨逸葑፶㺍౫鍝鑽繎᩶ⱙʄ脰悉ᅏॐ繎ⱶ銄譬౎ꏿ▐꩒ᆊౢㇿ⽜ᅦ噢㩹㩲彲鉎㵬垄୎౐⟿乙過代你們在堂官大人們、司官老爺們處，打點打點罷了。你們總是那麼推三阻四！咱們又婎ᩐ뱵랞ಌ훿力≐ಓ峿就౜仿녜ᅔ鉐䭤ౢ嗿ꎂ벐⥎ꡙc⥎葙౶ᅓ恎ᅏ끐??傑śヿ徐二化子忙道：「這個呢，怨靎豟㩎핲⍒౬ㇿ⽜ᅦ形홓ᅎ❐蒛굶楓虱Ɏ䘰⽏᭦偔ၛ멢䭎蹎౿䋿豬㩎푲??瞞ɿᄰ䵢ぢᅒ뮈虓౏蓿⾐鉦୬⡛ɗᄰ形홒౎꫿鍝墳け虒豎繎??䅖ⱓ蚄౎蓿ঐꍧ涐䅑ⱓ಄㳿靐號ᩎᅙ౜믿뮞쪞쩼ｼ虢祈虑౏緿祙杫梘୑❐䁙ɜℰ䡱콙Űⶀ傘౛㷿콾흐虎ᩎ뱵炞誁偢㱛葏ɶ〰受百道：「叫他仗腰把子罷！已經交代出去，說我並鍎ꅽ᥻譎౎෿上頭又催著要早點結案，叫從明天起，只管動刑罷！逰豟ᙎ偓❛婙厚᪐೿ᤰ⽓쩦⥎葙煶ᾊヿ受百َ홴౎ᗿめ൒上房去了。ഀ
　　ഀ
徐二化子無可奈何，只得出了惠宅，幹他的事去。到了下午，又來求見，受百出來會他。徐二化子道：「前路呢，三百萬並⽎书肯出，實在因為籌祈虑౏䃿乎敢胡亂答應。我才去활꩎亊ಐ훿彎华虢䩎⥓葙靶౶꫿Ίﱎ止䩑౮蓿즐㝒䩟靮ൟ上來，三天之內，一定交到，只要਍ⵎ卷횐ꑎ襑ㅧ⽜虦Ɏ♓䉔豬㩎赲??R??핖ಙ㋿뮐꩓ꪊಊ䷿虑๎⥦학ᅒ葒譶὎ヿ受百道：「老實說：「我祖爺爺要是肯要人家的錢，二十年頭裡早就發了財了，還等到今天！這乎恎ᅏ卐??蒞睶虿Ɏ脰ᆉ뭢꩓⾊葎౶ㇿ⽜핦ᅒR쁎煻ಊ鍝ꩽ蚊祈뭑౓ᕓ习便就那麼收回來，也要有個辦法罷。逰豟ᙎ偓絛蚀౎????↞qಊ䟿虫N͎卧᪐೿眰౿矿ſ⇿幱ᆗᅢ婐ⵐ멎葎晶⍦睬虿Ŏᇿ赢灑??睖ɿ谰㩎౲惿䝏䥏ᅻ虢虏赎뭑ɓ〰說罷，匆匆而去。歇了一大會，又匆匆來了，又跟著一個人，捧了一大包東西。徐二化子親自打開包裹，裡面是一個紫檀玻璃匣，當中放著一柄羊脂白玉如意；匣子裡還有一個圓錦匣子，徐二化子取了出來，打開一看，卻是一掛朝珠，一百零八顆都是指頂大的珍珠穿成的。徐二化子又在身邊取出兩個小小錦匣來，道：「這如意、朝珠，費心代送到令祖老太爺處，是၎ୢ깐葹౶仿過見個意罷了。ꨰ瞊౿廿亐ꎐ榐୑ཐ⍜偓卛᪐೿ᤰ????ྞཛྷᵡౠ⿿嵦汛豥㩎葲౶??幒ᅎ絻。휰繓ꕶ乣ಐ忿乎開看，只往桌਍N㹎卥᪐೿怰୏⥷⍙鍝腽톉ஞ虎虏౎⟿゛ᥒΐ䵧虢౏죿腓ᆉ⍢Ა葙灶齎ƍ惿ᅏ罝멏౎忿靎य़୧ِśヿ徐二化子連忙請了個安道：「我的二爺！你佇那裡䱎ஈ륐뽥౏᧿ஐ⅐⽶屦絏譙Ŏ賿㩎該홢Ꙏꖏ虙౎ㇿ⽜兦虥홎N뙎??鑖䅎୓멐葎❶絠౔蓿亐感動神佛，保佑二爺升官發財嗎。휰繓卶᪐೿0୎멐㵎乾要好說話，像我就叫你們麻煩死了！逰豟ᙎ偓졛쭓蚊N୎襐卛᪐೿??䉒豬㩎륲뽥᥏??ౖᇿᅢꡐ貖??ㆈㅘ⽜ɦᄰ扢౔豎赟॑ᥧ⺐뱺掉譴앎ౠᇿ形乎敢再經手了。휰繓ﱶ虔N牎ಀ죿乓虫N⍓౬뿿坶펄偕詛坕쩙傎౛郿豟ᙎ偓졛⍓??쭟蚊୎襐卛᪐೿ᴰ貋㩎ɲ〰方才辭了出去。忽然又回轉來道：「那兩樣東西，請二爺過目。휰繓卶᪐೿뀰膊횉葎煶罧Ɖ惿晏홽ｎ??뭖睓ɿ〰徐二化子道：「請二爺留著賞人罷。0扎ꪗಊÿ扎誗楢୑ཐ⍜偓卛譢ಕ䧿흻繓乶蚐౶맿䵥謁뭑ɓ휰繓୶ꍷ榐⍑煪罧ಉÿ୎⽐뭦荳ꁴ葽Ŷྀݳౣÿ୎⽐蕦⊒➓葙vꝎ絞㵷녞ʂ촰ൎ舊把匣子蓋好，揣在懷裡。叫家人把如意、朝珠拿到਍㽎뮈ɓ0扎쎗ⵟ靶౻᧿芐ཙ奎坵媄깐楹Ų몐᭎㷿녞Ƃݳ奣୵⢁᭵॓ᥧ鮐ᵣ౳ㇿ⽜奦坵횄彎魎乣出去，艎ｙ뭢嵓汛虥噎㩹㩲౲賿ꅔ쭥ꍥ譎౎⽓ᅦ핢ᅒ葒v煓螊節虑葏ɶ騰虛㭎ཎౡࣿ䥜๻⥦䱙讈౎ÿᱎ⅙煱ʊ0਍
　　ഀ
過了幾天，新疆巡撫出了缺，軍機處奉了諭旨，新疆巡撫著葉某人調補，江蘇巡撫著惠福補授，卻把一個順天府府尹放了江寧藩司，另外在京員當中，簡了個順天府府尹。這一個電報到了南京，頭一個是藩臺快活，闔城文武印委員，紛紛稟賀。制臺因為新藩臺來，尚須時日，便先委巡道署理了藩臺，好等升撫交代藩篆，先去接印，卻委苟才署了巡道。苟才這一喜，正是：憲恩深望知鼇戴，僉事威嚴展狗才。ഀ
　　ഀ
未知苟才署了巡道之後，又復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ഀ
ഀ
第九十三回    	調度才高撫臺運泥土　被參冤抑觀察走津門ഀ
ഀ
苟才得署了巡道，那且앎꩟ʊ꩓䝠ꭓꑤ硎虓욅౻뿿くђ啔궆䲏ʈ堰偎虗Ṏ貒㥝ಂヿ虒깎従睬뢍౜㢁깞厓Ɛ기従鱬୎蝎晥火푓љ౔﷿ゐ归詬涐퍠늏쁡ɻ㤰鉎ş㤰絎榖⍑౾ၝ馘䱐䖈ʏ뀰ꭥ賓梁ὣ箂硶ಖ僿虗歎ꁤ扽❔乙ಏヿ䱒䖈뮈ɓ丰傏灛亍啎ゆ륗౥⿿୦덐詬ಐ譓뎉롬൜上的土，堆積如山，沿岸迤邐啎ɽꭠ賓傁⡗乗傏ಈ????ஞᵜ᩠᧿꺐従ぬ륗౥习到倒是出土的去處。一路思思想想，멎そ䱒䖈ಏ鋿ş細榖⍑౾⡝ꍗ㪈᥏ɐꭠ賓뾁楓⍑ൾ上來見。兩縣連忙進內，行禮已畢，惠撫臺問道：「方才兄弟走過一處地方，看見一條河道，兩岸਍葎ὶ筗ٓ㹘靥也少，那是甚麼地方？㤰絎⎖~ౠ??卖᪐೿ꌰ鶐덨뽬⽏㥦鉎ş㤰絎蒖ٶ䱒౵婓鉐絟뎖ɬ멖瑰䕞幭ౘ퇿蚏ᅝ౯槿롑葜ὶﵗ⾐鹦덟镬ᙞൣ上來的，一時沒地方送，暫時堆在那裡的。ꭠ賓➁鱙单᪐೿䐰ὑ቟恎ᅏ虠N୎Ő喐ʆ地걓﹎⡳譗겕಍⯿は??啖蒆繶ὢ歗じ౗냿坷걓葎ὶᅗ靜衟ɟᤰঈ虧ꍎ벐㆞᪊Ὑ౗黿๟睥಍ㇿ硜貖詾홢Ŏゐ坒걓뭎౓멎歰걘䮍⡎ɵ〰徒、陽兩縣，一時未便稟駁，只得應了幾個「是地୛虎ɏ瀰絠䝙蚐譎鉯絟ଢ଼푺㉔뮐౓槿⍑뽾詏ൢ上項話告訴了他。委員道：「這個辦ぎɒ먰虰ꍎ亐相干的泥土，還出了運費，運到南京呢！ꨰ瞊౿??蚍䭎䡢൲上去謁見。ഀ
　　ഀ
原來惠撫臺的意思，到了鎮江，只傳見幾個現任官，那地方਍Nݎ푒౔﷿亐見的。因為看了這個手版，是開濬徒陽河的工程委員，他心中有了運土往南京的一篇得意文章，恰好這是個工程委員，便傳見了。委員行過禮之後，撫臺先開口道：「那甚麼河的工程，是你老哥辦著？퐰協᪐೿⼰兦睓Ꚁ垏銄絟뎖ଢ଼ɺ〰撫臺道：「我ꅎ๻鈰詟ཿ弰睎౿໿鈰孟ི弰睎౿돿ᚈ謹虑葏ὶ౗﷿暐ᅽŢゐ坒걓뭎ɓ멖坰걓摎㭫腒걏銍Ὤ౗᧿ᚈ謹虑葏ὶ⩗ᩙౙ죿鉓୬ぐ륗塥㹛౥胿坟걓NŎಐ䣿二是兩得其便嗎。퐰協᪐೿ᤰ蒈ὶ聗坟걓Ŏಐ僿ᕠ乐出那許多船；並且船價貴了，怕ࡎ靔ɻ〰撫臺道：「何必要僱船，就由輪船運去就行了，又快。퐰乔敢多說，只得答應了幾個「是地ɛꬰ賓征ㅎ㙺ƃꊐɛ0਍
　　ഀ
到了明日，道、府兩位，一同到行轅稟安、稟見。及至相見之下，撫臺又說起要運土往南京的話。府਍卜᪐೿⠰⥦푙鍝ぽ兒鱓ᥞ誐ꪐ亊ಐ⣿ᅵ㥬䮂抐౔ᗿ鉠ꍬ벐鮞ᅎ㥬ᮂ臿⢉⩵㦏䮂瞐౿᧿ஐP퉺蒚煶罧ಉᗿ⩠㦏亂肯裝。ꬰ賓厁᪐೿ᘰ୙멗葎⩶㦏亂肯罷了，咱們招商局的船呢，也꽎??ಈ꫿亊過去罷。鰰൞尊道：「招商局船，也是外國人在那裡管事。ꬰ뉤卡᪐೿혰ᅎ챐퉚ಚ忿ॎ୧핐偬ᩛӿ號뭎Ξ譞蚈౏ÿ譎譎蒈ﵶ??睶蚍౏⯿虾౓仿就裝去了嗎。鰰൞尊道：「那麼一來，費用更大了，恐怕ൎ上算，到底乎⾐??ᾞ睗虿Ɏ〰撫臺怒道：「你們怎都沒聽見，南京地方沒土，這會兒等土用，化了錢還沒地方買！你當兄弟真糊塗了！0਍
　　ഀ
且說惠撫臺在鎮江耽擱了兩天，游過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等??౒뿿偏虗顎㥛ಂ⣿ཱུ歜⩰횏㙢౞ᇿݔ??㉝粐ɶ0扎ኗ滛Ցಊ髿Ὓꕧ灣ɓܰ??ꍝ誐ಐࣿ칔蝗晥౫㚁q푎涚칠ʏ⠰歗흑ͥ⡧香虐䱎䖈ʏꬰ賓ꖁ譣争??汐䭜豎౟⇿뽥뭏??䵢ﭒꭎ賓ಁ⇿幱ꪗ纊퉓葛坦煙ʊ〰虒ꕎ灣ꍓ⦐ౙ냿ꭥ賓뎁ಊ멖䵰ﭒ顎㝛⩷﹧辶牑౿ㇿ⡜䱗䖈ꖏ灣ɓര舊撫臺便委了中軍，齎了撫臺印信及旗牌、令箭等，排齊了職事，送至八旗會館。新撫臺接印、謝恩、受賀等煩文，앎た桽ʈ0਍
　　ഀ
且說苟才自從署了巡道之後，因為是個短局，卻還帶著那籌防局、牙釐局的差使。署了兩個多月，新任藩臺到了，接過了印。那原任巡道，應該要回本任的了，因為制臺要栽培苟才，就委原任巡道去署淮揚道。傳見的時候，便說道：「老兄交卸藩篆下來，極應該就回本任。無奈揚州近日出了一起鹽務訟案，連鹽運司都被他們控到兄弟案下。兄弟意思要委員前去查辦。無奈此時第一要機密，若是委員前去，恐怕他們得了信息，倒查祈୑앛虠౏⛿ᑎ䑎ὑཟⵡ౎忿鉎६Ⱨ豻୎ﵐꚀ讏葎멶౎䃿䥎塙魢齎ʍ??쭒りﭒ䭎豎౟響靦⩧ಊ??青앛ౠ酎条꙱ʏ䀰ॢꍧᾐ䢊葨汶譑౎??虖홓ᅎ??է婮౩ǿ亐蚐ㅏ⽜虦Ɏ〰巡道受了這個米湯，自然是覺得憲恩高厚，憲眷優隆了，奉了公事，便到署任去了。這裡苟才便安安穩穩署他的巡道。此時一班候補道見苟才的署缺變了個長局，便有許多人鑽謀他的籌防局、牙釐局了；制臺也覺得說乎뮐౓뿿푏虙╎멒Ɏ??䶂홢㚖乱高興，然而自己現成抓了印把子，也就罷了。ഀ
　　ഀ
誰知這個當刻兒，又出了調動。那位兩江制臺調了直隸總督，並且有「迅速來京陛見地⍛᭪槿噑㵮捾뽷蚊楎彑ɬאּ㆖Xぎ౒ꏿ垐걓칎蒈顶㑛ౘ??號୎呐灙垍䅬౭᏿䊘ὦ쁺蒌乶겏ಙ諿ౢ椰彑??鱏ゖ、「三省鈞衡椰扑䖗肏ಕ﷿庐ｘ虮Ɏ㘰禍??坟ꒄ硎㉓겐౎柿譱⽏徭瞁ڋ㵴捾౷卝犐ٿ徭ʁ??䶂ᥢɎ౪篿䉶ㅦ౜ၔ虢⥎??NⱎƂ훿㚖⽱୦繷⥞灙詓ౢ鋿६ᩧ뱵➞乙了的好處，面子਍筎鹓虘ᩎᅙŜꡚಘ摖䅫ٓ青ཟɡ0਍
　　ഀ
及至新制臺接印之後，苟才也交卸藩篆，仍回署任。祈॑䭥李౑﷿㙟끱㙥禍୎ⵐ偧୛虎౏푓Y୎ᥐ??厈뮐牓??卣욐᭻篿齎牓??卣ಐ췿??卝Ⲑﭧ᭎﻿牳卝??䶂ౢ埿ᥓ푝əᤰ벐୎ⵐ偧୛虎౏◿멒㙎౓??ॠ??䶂㙢艳卙虢୎뙐ⱎಂ揿乫知是何緣故。要想走走路子，無奈此時督轅內外各人，都已換了，重新交結起來，很要費些日子。有兩個新督憲奏調過來的人，明知他是紅的，要去結交他時，他卻有點像要理َ葴⍶偪ɛ??䶂썢ⵟｎ祮킁酲౵⇿鹱卟絢ʀ丰料新督憲到任三個月之後，照例甄別屬員，便把苟才插入當中，用了「行止齷齪，無恥之尤欰୑坐͛麀ಊ諿홢썎襓虣Ɏᤰ⍎౬諿??䶂⍢葬瞍蚍ŏ痿卿᪐೿鸰홟ぎﭒ䭎豎౟ᇿ煢煽乑過見了他三次，他從那裡看見我的『行止齷齪』，從何知道我是『無恥之尤』！我這官司要和他到都察院裡打去！田虿Nፎಘ볿譥ⅎ??౯죿乓免拿家人僕婦去出氣。那些家人僕婦看見主人已經革職，便有點看⡎㱗蒈⍶偪ɛ鸰䵟흒虓㭎멎葎當౿⇿幱ڗ蚐ُ힘᭓擿䉫흦畓౿⫿䵧ㅑड़??ঐ豧_蚊Ɏ唰셏홬⽎ὦ摐恵⍑葬౶痿靿也在理਍౎뿿ॏ楧୑ὐ摐ꡫ굣ಏ镓╢멒葎虶Ɏ??䶂形ⅎ艓啙౏??ざ൒上房，無非是唉聲歎氣。ഀ
　　ഀ
還是姨媽有主意，說道：「自從我們把少奶奶送給前任制臺之後，也﹎靦坟횄ᩎ뱵綞啙ಆ훿뽎灏蚍Ɏ〰苟才忙道：「可⽎ɦ卷ᦐ⎐౪ᇿ乢會留下，等送這一個！뵙博᪐೿丰是這樣說。你要送姨太太給他，也要探聽著他的脾氣，是ᥜ蒍౶䷿Ţ鞐坟ᮄ臿⾉书ᥜ蒍౶ǿ횐彎乎受呢。??⪂⩙卙᪐೿眰౿矿ſᇿୢ홷ᅎ㝐멵ᅎ౐鋿६g୎乐ᥜ蒍౶ꣿ뾖ᩏ뱵䪁做ﵛﾐ坢的鵛ಌ嗿셏⽬멦뙎ś蒐扶Ŕヿ姨媽道：「你們都꩷鮊ᩎ뱵ಞᇿ⡢ᥗﾈ恦ᅏ卐面捻鍫譽扎ɔ✰멑㵎ॾg୎앐坠౛䷿ﭒ㙎禍綁흶虓ᅎᅢP䵎⩙⩙ౙᇿᅢ♐⩎靧坟횄ᩎ뱵綞啙ಆ훿뽎灏蚍Ɏ搰䉫륦⭙??虘齎呒，這邊是站低葏虶Ɏᄰୢ乷如到北洋走一趟，求求他，總應該有個下文。你們看我的話怎樣？ᥓ煓ಊ뿿큏鉣蚑??䶂卢᪐೿⼰䁦౔ᇿぢ⥒╙㡭ꑏ뭑ɓ〰即日料理到北洋去。ഀ
　　ഀ
正是：三窟未能師狡兔，一枝尚欲學鷦鷯。??䶂ぢᝒ୓뭭豓艟啙౏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正想托冒士珍在旁邊探一探聲口，忽然來了個戈什，說是大帥傳見。苟才連忙換了衣冠，坐轎਍䕎ʏ䬰䡢൲上去，馬਍ㅎ쭜ʊ㘰禍譎抉ಗ뿿协᪐೿怰ŏ䒀虑虏౎九多半年了罷？??䶂虠Nౠ??卖᪐೿椰厗ゐᥒ誐殐୑ᩐ࡙虧Ɏ〰制臺道：「我一點事沒給你，也抱歉得很！??䶂卢᪐೿椰厗皐靵㩟᥏❐╙ɞ〰制臺道：「今天早起，來了個電報，河工਍祈虑譎虎౎偓穛靬也小。兄弟今天忙了半天，人都差ᩎ푙驙虛౎䷿睠悍ŏ䒀虑ɏ〰苟才道：「這是大帥栽培！㘰禍厁᪐೿怰홏⾖୦ꭐ炈蒋멶౔ᇿ腢풉恙୏罝扏౔⫿ᝧ乖可以；但是無端多你一個人去分他們的好處，未免犯ൎ上。你曉得他們巴了多少年，就望這一點工程਍衎楤୑౐擿㭫흒虎ᅎ葢扶傗౛᫿퍙恘O୎멐୎뭎౓⣿ᅗ謁㙖꽱乲਍౎⣿恗ŏ౔忿絎콙♐☠〠說到這裡，就停住了口。苟才道：「只求大帥的栽培，甚麼都是一樣。㘰禍厁᪐೿䀰䩎ౕᇿꅓ晻恽O୎덐൝上的公事，你也앎たౝᇿ形乎批薪水，就近點就在這裡善後局領點夫馬費，暫時混著。等將來合龍的時候，我隨折開復你的功ɔ〰苟才聽到這裡，連忙爬在地下叩了三個頭道：「謝大帥恩典！㘰禍厁᪐೿ᤰ벐虎䩏ౕᇿ䵢虑멎뙎葛鉶熕ಊ惿ŏ彔靎號⡛虗Ɏ〰苟才連連稱「是Ȱ㘰禍㙺ƃꊐɛ??䶂??ざ୒啎ಆ쏿ⵟ䅎ٓ青ཟɡ〰虒๎౥䗿ඏ上便送了札子來。苟才照例賞了札費，打發去了。看那札子時，雖﹎祦ꩢ㒅౬篿祓虢콎࡫g繎楶葑⭶걙뮙ಌ忿ㅎɜ靪｟虢聏꽟뙏豛뭟œʐ䤰灑㲖굏౻ࡥ艧굙౨졥乓蚐ॎ??ୖࡐ౧돿࡝赔蚟౎㛿禍蒁??顏謁뭑虓Ɏ丰多幾日，批回到了。別的與這書਍乎相干的，腎킉홣౎껿꩕??䶂⽢??蒌龐顓ś鼰鱓ಒ⛿??蚌N鵎녧캂ɿ??䶂ᥢɎ౪˿靪홟썎녟ኂ㹠ť⏿??ൟ上轅去叩謝憲恩；一面打電報到南京，叫匯銀來，要進京引見。聥傒⽛こ౒뿿൏上轅稟見請咨，恭辭北਍Ɏ〰걒䭎豎౟훿齎ݠっ롶Ɩ葷౶멖摰䉫걦겈ᙎౙ룿롬????董덶꩐ಊ៿୓❭킁멧౎囿㞀⩷虑ಖ৿敓쵑徎䭪灎ಋ??䶂偢ᕠ摠鱏멧౸仿難北洋一席，又是調來南京那魔頭，我若指了直隸，豈非自己碰到太歲頭਍뭎ɓ摖㉫겐䭎豎౟⫿﹧ᕦ譟ಉ䣿灑傍౛??虢ⶃɎ葘聶ʕ쌰ⵟN靎౻觿뵛ꭟ賓熃恻౬⿿ⶃɎ葘ɶ䑘ὑ౟⛿ᑎ⽎﹦ﭳᝎ୓❭蒁聶ᾕ౵摖ᕫ譟މţ౷뿿ݏ虣襎뵛ɟ⠰걗䉎虬끎??Ţ⮀ⶃɎXŎ᭏ヿ虒⥎╙౭죿䉓虬㙎禍Ŏɏ尰制臺只說澆裹帶得少，短少指省費，是掣簽掣了安徽的。制軍自然給他一封信。苟才得了這封信，卻去和冒士珍商量，㱷㲛徛役葹Ŷ蚐홎ᩎᅙ౜홓赎[Ŏɜ鼰虓❏멙䡎ὑꙵ명葎౏⾂????葬౶仿過由文案਍[Ŏ睜武䱑ㆈ靜虻᭎臿⾉ꩦމ葒౶뿿⽏ꩦ䚉ɏ䘰⽏ꩦ횊ꪖ⾊ꩦ䚉౻췿ㅎ䙎蝻䡥葛ɶᤰ??㙖禍暁홽葎౏⽝鉦쵘䙎葻虶౎훿筎葓첐??ॏ횂葎坶㱛乷甚著實，所以??ⱝ౧⻿䉙鉬쵘[Ŏ灜㡵坞葛౶맿䵥ൢ上轅辭行，仍走海道，到了਍睎ɭ䠰뭑⩓垊蚄偺빏ಊͧ蚀聎䎒䁑葜୺౺忿桪葖略≐ಓ⣿멵ᩎᅙ౜쿿⥫ﵙ₀᪐ᅙ౜飿ⵛᡎ⦙ᩒᅙ౜ÿN低୕獐りɽ뼰豏偺빏䚊驕౛৿譧❎뙙??籢ɔ뤰䵥??坖걓뭎౓诿蚉䙎做౛諿ᥢ瑎ᩞ葙譶앎ౠӿ敽蚏N䵎ʐ蠰屭繐⥞ౙ뿿く襒癛뭡こŒɷ0਍
　　ഀ
苟才਍扎??뙖䭛豎౟�扮鞗ཟౡ亁必說。忙了兩天，才把一座公館收拾停當。那位苟太太卻在路਍흎虓ꡎ튘౛響號὎鉡౑ꭞ뾑뮊౬쓿亏見效，纏綿了一個多月，竟嗚呼哀哉了。苟才平日本是厭惡他悍妒潑辣，樣樣俱全，巴靎홟筥虫౎仿過有姨媽在旁，﵎亀乾號兩聲罷了。苟才一面料理後事，一面叫家人拿手版਍䕎뮏쭓䆊⥓Ὑ杧假。可巧這天那奏折的批回到了，居然准了。撫臺要傳苟才來見，偏偏他又在假內，把個撫臺急的了靎ɟ??䶂⽢ꭦ╤葞ն멽౎೿암ⵛꍎஐ乐巴結！出了個喪事，弔唁的人，自然ᅎɜ??也蚐??깶䭫豎౟뿿졏䙓콕㮑͒ಊ쟿譥ᒕ౟죿こ칒ᙗY୎ᩐ뱵??䚈콕쒑㹛贈⡨ɧ0਍
　　ഀ
從此之後，直到廠房落成，機器運到，他便一連當了兩年銀元局總辦。直到第三個年頭，卻出了欽差查辦的事。正是：追風莫漫誇良驥，失火須防困躍龍。ഀ
　　ഀ
從第八十六回之末，苟才出現，八十七回起，便敘苟才的事，直到此處九十四回已終，還??䶂멢虰啎譏౎跿け൒上海。誰知他這回到਍睎౭죿ᑓ﩯Q㑎❘⩙蝠葒౶ᓿ蕎ୟ??赖ᡑʊ0਍
ഀ
苟才自從當了兩年銀元局總辦之後，腰纏也滿了。這兩年當中，弄了五六個姨太太。等那小兒子ｧ䭮豎౟忿睎ゕ䅒͓歎牑虫౎죿㙓虚N㽎덢晚ɚ搰䉫聦傒ћ靟᩟ౙ훿彎乎想升官得缺了，只要這個銀元局總辦由得他多當幾年，他便心滿意足了。ഀ
　　ഀ
饎癥ふⱒॻ瑎൞上，忽然來了個九省欽差，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財賦的。那欽差奉旨之後，便按省去查。這一天到了安慶，自撫臺以下各官，無쵎쵡䑡䑡ɡⰰ{⽎୦徭ಁ꯿횈轎虾졎轓౾ӿ靟灟ⶍ↘಍᫿뱵킞톑ꞑŔ??傖ꝣŔ∰ꝼ౔虧졎౧쇿蚙졎셓ʙ谰號徭炁蚍ཎ傍౛ᇿ화ꡎ癔⵵뭎卓絢袀潭ౠ䷿卷횐⽎୦牐늂杓佑䮃䅎౭᛿扙횗⾖늖ꡓ䲘ಈ??ↈ屪⍏౪盿꩛り홒葎杶앑ౠ腓উ≧Ɠ暐홽౎뿿ⱏ讄桎ᅑ葏虶Ɏ徭鞁號᥎ஐ衐潭ౠ뿿艏학ﵬಈ鳿㙧ꍱ㶐걝඙上就圓通了，回਍뭎葓汶譑౎໿⍠ꩪຊ⍠絪ౙ跿鉑६g셎ங虎葏虶Ɏ0਍
　　ഀ
那位兩廣制軍得了電報，心裡悶悶Ɏ౪虠䩎⥓ౙ䷿籢v୎ﭐ㆖晘≽墓⍘ɾᤰ⊈墓⍘⍷౾⇿ꕺ虣煞g୎ⵐ䦘灻ﭓಖ쏿ⵟ婎醚乵定，⽷啦譏䕎౥⏿??⭓㩞潲蚋祈虑ɏ鼰虓⽏ᩦ೿퀰逸呐某某，衎՛轮ಉ䣿ό⪐床ಀ탿䡣둨Ꙗಏ᣿??﵏獑ʊ〰共是二十二個字。其餘便是收電人Ŕ簰ﭶ몖呎及一個印字。知縣看了，十分惶惑，᥷䶐ŏ䢀ὑ멵虰ᩎ譵౎ǿ悀蒐鹶煞卧ୢﭐ㆖虘ꙏ୎豐ᩔ὜᧿貐ᩔ졜꽓虲ᩎ뱵讞౎淿??칝᪈ᅙ㍜ﵘ亐來告發，卻要勞動他老先生老遠的告起來？又叫我作為訪案，又叫我嚴辦，卻又只說得他「衎՛轮ら四個字，叫我怎樣嚴辦法呢？辦到甚麼地步才算嚴呢？便拿了這封電報，和刑Ŕ⮀偙䙛콕ʑİ⮀偙卛᪐೿??婤ὦ୵虷౏ᇿᅢᥐ䶐ŏⶀɎౘ⿿f䵎㽏䲖䁟宖葏멶Ɏ細ꪀ횊⡎煞멧k??㝖??౶훿葎ꍎ㞐??

  ⥎൙《往生咒》呢。他有到電報要辦的人，所犯的罪，一定是大的；䩎ౕ뿿ᕏॠ??覕ね홒橎鱬൞上的事。據晚生的意思，艎Y扎䢗詑豢ᩔ큜虣虎౏ÿ扎厗ୢﭐ㆖ౘ쯿㪊ꙹ햏ɬ細静홟ॎ๧ᠰ??﵏獑ྊ0౓훿ꡎⶈಘ㷿ॾg୎Ꙑ햏⡬杗౑ᇿᅢㅐ杜홱Ꙏ㆏⽜虦Ɏİ㚀全멎艰啙὏ヿ知縣也沒甚說得，只好照他的辦法，立刻出了票子，傳了值日差役，去提和尚，說馬਍腎몉低煕ʊ丰一會提到了，知縣意思要先問一堂，回想這件事又沒個原告，那電報又叫我作為訪案的，叫我拿甚麼話問他呢。沒奈何，叫把他先押起來，明天再問。ഀ
　　ഀ
誰知到了明天，大清老早，知縣才起來，門਍虎ㅏ橘鱬൞上大少奶奶來了。知縣吃了一驚，便叫自己孺人迎接款待。迂奶奶行過禮之後，便請見老父臺。知縣在房中聽見，十分詫異，只得出來相見。見禮已畢，迂奶奶先開口道：「聽說老父臺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來，홷꽎虲ᩎ뱵讞὎ヿ知縣聽說，心中暗想，刑席昨天料說這和尚關涉他家的事，這句話想是虜Ɏ搰㭫홒低さ虒౎ᅓ艢啙??呖扻ɔꪂ⾊ᅦ⩢ﾊ葢౶훿腦??垑侄확꽎葲⽶ᩦ뱵檞౿ꏿ鉦靬??呖虻Ɏ숰皏癙譙⍷乾答話，又追問一句道：「這個案，又是誰的原告？⍷卾᪐೿鼰䩓뱔ಞ⟿静衟扟Ŕヿ嘴裡這麼說，心裡想道，艎ꡙꩣඊ上司叫拿的，他便絎赙佑ɕ??졠乓好，他們那等人家，那個衙門他絎뭙౓ᇿɢ᪘乙過說撫臺叫拿的，萬一他走到撫臺那裡去問，我豈⽎給끶??傑ś싿皏癙졙ɓ垘侄单᪐೿〰镒ꍞஐ葐齶䩓ὔ⟿すꍒ벐ஞ⍐偪౛忿ॎ୧呐兒？⍷摾䉫㭦ཎ驝౛뿿协᪐೿⼰ꥦ妕㵭捾౷⣿⥦ﭙⶖｓ葢ɶ〰迂奶奶吃了一驚道：「他有甚麼事犯到福建去，要那邊電札來拿他？⍷卾᪐೿ᤰஐ赐὏ꍵ卷ಐ⟿љ载啕ꍞ誐ঐ멧詎홢䩎籔虶Ɏ〰迂奶奶低頭一想道：「譎鞉ɟ〰知縣道：「沒有人告發，何至於驚動到督帥呢。숰皏癙卙᪐೿ᤰ벐瞞౿擿㭫葒亐知道他犯的是甚麼罪，老父臺也뽎住확౎�홢⡤套肈ಈዿ⽐୦⽐սʍ홟⽎୦子聏傕Ὓ౟웿홑ꑎ虎??睏ɿ〰知縣道：「這是਍뉎ﭡﾖ葢꽶멲౎㳿乏乎便交保。숰皏癙卙᪐೿ꐰN୎恐鞗佟葏??멏౎ꣿ䊖腦몉౎ꣿ䊖ꑦ䡎౨㳿乏彎乎要緊。⍷卾᪐೿ꌰ벐趞὏??虖??祐뭑ㅓ⽜ɦ〰迂奶奶道：「叫誰保呢？⍷卾᪐೿ꌰ鞐腟횉繝謁멑虎ɏ〰迂奶奶道：「就是我來保了他罷。⍷썾ⵟ멓綉ᅙ౻꩖厊᪐೿鰰൞上這等人家，少夫人出面保個和尚，似乎叫旁人看著❎絙୙᭷仿如少夫人回去，叫府਍N୎ꅐ뙻虛??뭏睓ɿ〰迂奶奶臉਍彎乎覺一紅，說道：「那就叫我的轎夫具個౔罓靏Ὗヿ知縣道：「這也使得。0਍
ഀ
第九十六回    	教供辭巧存體面　寫借據別出心裁ഀ
ഀ
原來那錢塘縣知縣未發跡時，他的正室太太ݷ貂ᩔड़虧ᩎ뱵讞౎꯿횈坧醄??ɤ㈰蕫牟㖀౟篿졓ᕓ뱠扥傗ज़ᥧ౹靓뵟T⍓౬[᥎ᅽ౦諿Ţ䚀ᅚ虏౎跿㙑ᥚ䵎穏멛葎ɶ搰㭫灒絠䝙蚐᥎ஐ䡐偨౛ꏿ슐皏癙졙끝虸虎౏훿뽎腏ᾉᥐஐ豐ᩔ臭ꍑஐ豐ᩔ葜⍶౬῿쉐皏癙繁홑ꍎ艹ő䚀葚鱶ʑ0਍
　　ഀ
天已入黑了。我問繼之道：「苟才那廝，說起話來，沒有從前那麼亂了。簰䭾华᪐೿ര上了年紀了，又經過多少閱歷，自然就差得多了。ᄰ卢᪐೿혰虎䉏Ꙭꮅᾑ౵仿知大哥可曾把端甫薦出去？簰䭾华᪐೿䅥ᩓ⥙ᅙㅢꙜ蚅౎Ͽ虔⭺葵ಅ꫿⾊襦屛蚗絎魙Ɏ혰쩎⥎虙靏⽻ᵦᆋ葢ྲྀᵡɠ〰說話間，已開夜飯，忽然端甫走了來。繼之便問吃過飯沒有。端甫道：「沒有呢。簰䭾华᪐೿ꌰ벐亞客氣，就在這裡便飯罷。⭺彵ㅎ乜客氣，坐下同吃。ഀ
　　ഀ
飯後，端甫籜䭾华᪐೿쨰⥎ᅙ虢౏৿g䝎譙䥎䩙ɔ〰繼之忙問：「甚麼事？⭺卵᪐೿麁籟셾ꙿᆅ晢??삂??୛앷豵౟仿到兩三天，就有一個人來門診，說是有了個怔忡之症，夜၎큢౛廿犀䞀婒ಚ䋿ᅬ㩢ࢊ讁릕ɥᄰୢ홷济ࡑ뾁貊౔仿像有病的，便說你六脈裡面，都沒有病像，何以說有病呢。他一定說是晚਍慎乷著，有一點點小響動，就要嚇的了靎ɟᄰᥠஐ멐ᙎբ부傁⩛ཙ䭜乎ಐ᧿붐ཱྀ⽓Ⅶ鹱ꭟ瞑蒍౶훿㚖൦上或有此一說，我看也乎ꪐꪊ瞊虿౎⫿앧恟鞗佟౏ㇿꡜ뾖譏蚕୎襐幛驹䑛蒛륶健晛홽Ɏ혰졎体ᥕஐᑐ䭟읎͵筧乫會。我활꩎᪊໿㄰⽜ὦ捷靫號ᑎ䭟읎౵忿乎見得一時就死，何況你還⽎ᑦ䭟읎扵ɔ༰혰졎体챕㑟乖忌，我回他說腎첉葟౶훿䵎뭢虓Ɏ丰料明天他又來，仍਍⾂뱦벉掉捴葴佶ౕ臿첉㑟乖要，怕有甚麼吃了要死的Ɏᄰ癓홵N썎ᕟ筠౫ㇿ襜灛홡繎ɓ뀰홷ⱎॻ⥎졙虓虏౎⇿幱⾗ꍦ纐煓ಊᇿቢ酐썵홟靎號앵虵Ɏ쨰めぽ葽㩶횊ࡎ쾁౐篿졓乓是，仍਍芀譎蚕୎幛륹健晛홽Ɏ홓轎虾ᅎ浢͑⥎əര上前天我到苟公館裡去，可巧巧兒碰了那個人。他一見了我，就漲紅了臉，回身去了。當時我還멎཰ౡ賿號푏ぎ}ౠ᧿ஐ앐扠也౜ᇿ虢୏앷䉵౦牓犀ꪀ蒊앶앵ౠ賿??삂??[⍎葪౶篿졓牓犀体腕첉㑟乖要，吃了甚麼是要死的，從來沒問過吃了甚麼快好的話，這個人又是苟公館裡的人，멎䆉ٓ酒텵睠蚍ɏ脰䦉홻๎⥦赙虑住확౎냿홷鹎ꍟ⦐끙虸ᅎ䭢豎౟ㇿ\⍎榐⥑鉙虬虏Ɏἰ⽷f⩎譠Ŏᇿ쩢⥎졙こぽ葽虠N⥎ౙ﷿㙟족睠୎酐익虺ᩏ훿⥎⥙虙㩏얊౵䃿㙢虞葏齶륓౥黿號⽏鉦६鍧乢蒅ɶ✰け鎈ಅ㶈⡾릅൥上蓋個戳子，打個碼子的；我最留神這個，因為常有開了要緊的藥，那病人到那小藥舖子裡去抓，我常常知照病人，誰家的藥靠得住，誰家的靠低౏䃿ᅎ奢幵べᥒஐɐ簰셾౿惿୏᥷譎䝎乙奇！ᄰ豢籔䭾絎蚀౎﷿亐覺睖住了。我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個是他家甚麼人，倒靎๟給ɶ〰端甫道：「他家一個少爺，一個書啟老夫子，一個帳房，我都見過的。並且我和他帳房談過，問他有幾位同事，他說只有一個書啟，並無他人。ᄰ卢᪐೿ᤰ⎐ꩪ蚊౏厖⾐镦୞멎὎ヿ端甫道：「那天我在他們廳਍끎譸횉౎훿葎䮐枈坣஄㑐奬譱불奢౱⛿乎像是個下人。簰䭾华᪐೿혰??蚍葏깶ꩺ᪉Ɫ虧畏ᩩౙ㛿౱??홤꩎ಊﵥ厐籢豶虛Ɏ〰端甫道：「低확⽎끦ಊᇿ쩢⥎⽙书蚐晏籽셾䩿୔橐౿ꏿஐ앐ᅵ乓敢看了。他家有了這種人，驎婥腦憎୑ᩐ뱵钞停౛仿要怪到醫生頭਍虎ɏ〰繼之道：「這又何必呢。端翁只管就病治病，再知照他忌吃甚麼，他要在旁邊出個甚麼岔子，可與你醫生是牶葞ɶ〰端甫道：「好在他的病，也ᩝ뱵膞쪉創虶Ɏะ⥦홙赎쭑ᆊౢᇿ䩢㑔횊腎憎聑뮕虓౎홓͎??㢞ʅ혰ꍎ⺐쩺沕౏卷ᆐ핢虒ꭎಎ㚁뭱쭓▊멒᭎䧿╻멒୎齷虱౎훿㚁ㅱ乜請我了。ꨰ瞊౿죿읓蚊魎╎葒煶ಊ맿䵥굢뮏ɓ0਍
　　ഀ
「可憐那位富翁的兒子，從小﹎給絙葙聶౦탿督䚍虻౏臿উ䅧虓ꑏ쵥ʑ猰㡞䅛虓୏坐葛v㕎쭟ꊊ鵛偨౛忿腎뮉회͎歎ّᡒ䊔ᥦ౐柿ⵑ葎膐꾉虲??鑖୎═坒ɛ䘰死᩵??蒞坶౛蓿膐ﾉb୎坐虛屏著臨仿。及至仿了下來，還䵎॑g楎䙑??⾈蒓ɶ搰㭫腒횉[㕎Ὗ??౤ꏿㅓ표끫ꉥ뽘晫[ⱎ噧葻??蚞Ɏ細륙፛者虑๎퀰멧὎ぐ큒멧聎ⱎ榄ད縰୞坐౛豎뽟乏知怎樣寫法。沒奈何，請教老西兒。老西兒道：『咱是쉎葡౶惿൛上等爸爸死了還錢就是。』他一想，先是爸爸兩個字，非但͎౛⛿ᑎ὎獵鉞६譧争ʐ丰要管他，就寫了父親罷。提起筆來先寫了一個『父』字，卻﹎ၛ๢縰ྂ地౛㷿靾홻ⱎ譧葎虶Ɏ젰虛䩎⥓ౙ者Q୎๐ꨰྉ地虛౏篿詓䩝詓虛୎๐砰ཞ地镛୞ᩎ虙楎??ಞ䩓詓ၛb୎๐İ྘地౛죿詓镢୞楎??語ႋୢ๐䀰ད地ɛଢ଼୷ॷ??亞像，也似乎可以將就混過去了。又想一想，就寫『死了』兩個字，總၎蝢٥౴篿졓习出個甚麼字眼來。拿著筆，先把寫好的念了一遍。偏又在『父』字਍ⵎಘ࿿虛୎๐䤰ཻ地౛╓靠홟ｎ⵮➘坙ɬ鈰䡬啙౏㻿୥䙎虻꩏厊᪐໿ᄰ乛出來，等我去找一個朋友商量好稿子，再來寫罷。』老西兒沒奈何，由他去。ഀ
　　ഀ
「他一走走到一家煙館裡，是他們日常聚會所在，自有他的一班嫖朋賭友。他先把緣由敘了出來，叫眾人代他想個字眼。一個道：『這有甚麼難！只要寫「等父親死後뼰虏Ɏ༰0୎꩐᪊໿丰౜仿ɜ혰齎⽓腦羉ᦐஐ筐坫౛仿如用「等父親歿後Ȱ༰0୎卐᪐໿弰乎好。我往常看見人家死了父母，刻起訃帖來，必稱孤哀子，艎౛䤰婻摐쁛偔豛た罷』。0਍
ഀ
第九十七回    	孝堂਍㩎᥏??呺??ꨰ쾉ⵥ鉎呑巧頂替ഀ
ഀ
「內中有一個멺聰事榐⥑葦౶篿⽓ᥦ멳葎ﹶ䝻౲矿蚍꩏厊᪐໿ᜰ䵒䁏ꩢ蒊繶୞坐㱛౷﷿⾐衦᩟蒐౶䛿⽏ﵦঐ??亞很ɜ༰㸰멷??佟啕䕏ɥꌰ몐华᪐໿혰멖౰笰虫ぎ兩個字絎絙ಀ䷿虢豏ᅔᅢ䙐콕㦑୥坐㱛౷⿿챦ꍚ箐坫葛坶扛亗好看之故。諸位所說的，還是䵎筑䩫ŕ缰䩫葕᭶벁ꍥಐ搰쁛偔せ三個字，也嫌敎ɹᄰቢ虠??ୖ坐衛絟葙౶׿恓ࡏ⡔ɵ䘰⽏멓N坎㱛䍐텓಑ᇿ홢亖及古人，打個顜⽢腦蒉ɶ༰혰䡎ݜc靎౻??ୖ坐⽛豦䍎聓傒ɛ뼰꩏厊᪐໿缰恢葏앶ౠ叿虢屎折，卻累我借來的款就打了八折了，如何使得！』於是眾人做好做歹，和他兩個說定，這四個字，一百元一個字，還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筆。那人應充了，才說出是『待父天年』四個字。眾人當中還有쉎葡౶ꏿ몐쥥虢홎౎뭔譓Ɖ羀劉虑Ɏꌰ몐䙎虛౎ǿ羀劉졑乓答應，說一定要親筆寫的，方能作數。他無奈又辛辛苦苦的蚁N㕎౟㷿呼畫押，式式齊備。老西兒自己赎鞊坟౛ÿ驎腛ﾉ뭢晓멽뙎୛乷ಐ맿䵥㹢썥ɟ혰졎偓ᕠŠ羀劉ｑ虢὎??뭤౓仿給他錢，꽎㺀䭥ɢ배⽥졦䙓驕虛౎৿멎౎뭔ɓ혰｝坢ꎄ㖐Ὗ??౤烿ろ婒喈౓৿g୎ⱐ坮葛౶ǿ羀劉晓홽୎ɷⰰ坮葛୶虷华᪐໿ᤰ⾐f㕎??ɤ༰젰孓蚘቏뭐୓虷繎䵞ಐ꫿厊᪐໿丰通，ᩎƐ᫿뱵㚞⥲瑙Şǿ傀瑛^豽⥔Yⱎ➂ౙ忿⡛ൗ上頭做甚麼！』老西兒聽了，就呎쥻ɡꌰ몐华᪐೿ᤰⲐ坮葛乶懂，這個你要找讀書人去請教的。』老西兒道：『有了，我們到票號裡去，那裡的先生們，自然都是通通兒的了。』於是一起同行，到得一家票號，各人看了，都是쉎ɡ估佐ꍐஐ聛號葏䡶ὑ౵죿乓在家。老西兒便嚷靠低ᩏ໿怰ᅏᥐ鮐멎㉎ᩎ蚐౎嫿䭐獢ᦁ놚Ŕ傀葛≶ಓꏿ乓行！』其時票號裡有一個來提款子的客人，老西兒覺得票號裡各人都看過了，惟有這個客人沒有看過，何쭎妊쭥妊홥扎ɔ뼰홏虓ꍎᾐ??౤쯿ꎊꊐ멛୎ɷꌰꊐ멛୎虷N䵎ಐ諿ὢ??ᅤ䱔偨൛上一拍道：『這是那一個沒天理、沒王法、敎멑幎蒘㍭属ή??歟祥艹虑葏Ŷ࿿İ羀劉⩑쩧譓౓棿役蒈䡶ὑ譵ꎉꊐ멛﵎㙟艱摙疁౿盿⽵f㕎᩟뱵熞罧ಉ⏿??｟睢蚍赏୑ɷ0扎侗单᪐໿〰镒葛⽶ᩦ뱵ᾞᇿᅢ୐絷콙⽐f㕎Ὗ??䩤ɕ༰ꌰꊐ멛华᪐໿乓是個借據！他卻拿老子的性命抵錢用了，這⽎㹦홥뵎葚흶➁扙䆚Ŝ࿿栰役蒈䡶ὑ乵懂道：『是誰的老子，可以把性命抵得錢用？』客人道：『我知道是那個梟獍幹出來的！他這借據਍坛䦄홻Ŏ傀筛虫葎⊐ಓ᧿亐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錢嗎！唉！外國人常說雷打是沒有的，乎皐㙐垉ﮄ⎖睬虿౎৿ŕ庖㩹㩲乲打這種人，只怕外國人的話有點意思的。』一席話，當面罵得他置身無地，要走又走靎ɟ砰非ş羀劉絑蚀౎卷葛乶錯，連忙取回借據，辭了出來，去劃了一萬銀子給他。那人坐地分了四百元。他還問道：『方才那個客人拿我這樣臭罵，為甚又忽然說我孝敬呢？』那人쉎卡᪐໿혰繎䉞ꩦ悊嵏汛ὥ࿿혰华᪐໿혰๎๦ꩦ垊嶄汛楥୑坐౛仿過我學ൎ上他那句話罷了。』那人低頭細想，方悟到『梟獍』二字被他誤作『孝敬』，멎綉ᅙ౻忿乎和他多辯，樂得拿了四百元去享用。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凡是曾經借過錢給他的，一律都拿了票子來，要他改做了待父天年的期，他也無Ɏ鹪౟䷿靑멟뙎䉛㡦ᅞ화걎๐ʊ??ꩤ횊者뭑葓᥶⺐桺偹౛鍝ॽͧ歎ⱑ蚄Ɏ〰ഀ
　　ഀ
我聽了腎ၹ౔厂᪐೿혰Ŏ傀ज़ᩧᅙ≜ಓ臿靹홟᥎䦐➀ƛヿ繼之道：「大約分到他୔౎绿䅞ⱓ㶄葾ঐ᭧㛿౱枀홱᥎⎐❪ಛ䧿홻Ŏ傀筛୫虎౏ۿげ홒呎下的家當，只怕也⁎葙떐虐Ɏ〰說話時夜色已深，各自安歇。ഀ
　　ഀ
過得幾天，便是那陳稚農開弔之期。我和他雖然沒甚大虎葎ꑶ앎ౠ䛿⽏鹦홟ぎ൒上海以來，我因為買銅的事，也和他混熟了。況且他臨終那天，我還去看過地，所以他訃帖來了，我亦已備了奠禮過去。到了這天，䵎彑腎뮉핓୸ⵐ즘污횑౎῿摐彫୎୷홷⽎ᩦ뱵㒞托ʗ̰乔??쎞䭟豎౟뿿??虣捎枈，坐個馬車，到壽聖庵去。我一逕先到孝堂去行禮。只見那孝帳਍扎ಗϿ睎殕౷鯿｣虮ፎ澏ᮀ盿⵵魎坏䕎ﭞ䦖㹑❥葙ྲྀ杜ɱ⽓鉦୬꩐몉౎篿ㅓ䙵핾멬罎虺絎捶ಈ忿虧絎㙶౞㓿虢塎鍤㵾偞౛⣿셗詥蒐꺐ᵹ悋əᄰ䱢予꺐䭹豎౟??䥖ꮏಎ뿿譏ࢉ覊沑网虺䱎??授枈，迎面一揖；我連忙還禮，同到客座裡去。座中先有兩個人，由醉公代通姓౔ÿ୎⽐ꭦ蝓౥ÿ୎⽐屦偓ɏᤰ榐䵑葏❶呙，我是久仰得很的，今日相遇了，真是聞乔如見面。可惜我一枝筆﵎墀楥譎౎ÿ㕎㑟乖能說兩面話，只能把這開弔的事敘完了，再補敘他們來歷的了。ഀ
　　ഀ
當下計醉公讓坐送茶之後，又說道：「當日我們東家躺了下來，這裡道臺知道稚翁在客邊，沒有人照應，就派了卜子翁來幫忙。子翁從那天來了之後，一直到今天，調排一切，都是他一人之力，實在感激得很！尰偓ꕏ卓᪐೿ꌰ蒈煶Ɗ෿上頭委下來的差事，是應該效力的。ᄰ卢᪐೿倰셛㚁⽱ﵦր᪀??ɒ〰醉公又道：「今天開弔，子翁又薦了莫可翁來，同做知客。一時可未想到，今天有好些官場要來的，他二位都是分道差委的人員，਍虓睏蚍౏훿豎䵎??籢౔仿大便當。閣下來了最好，就奉屈在這邊多坐半天，吃過便飯去，代招呼幾個客。ꨰ瞊౿⏿⎐岐홏卣᪐೿鈰Ŭᚐ偞౛仿恭得很。ᄰ卢᪐೿丰敢，扎ɥᅓ⽢鉦譬葎멶౎ㇿ⡜ᥗ᪈偙W͎౧⿿书要緊的。尰偓⍏ꪐ᪊೿묰쎌౟믿쎌ɟ〰我一面和他們周旋，一面叫家人打發馬車先去，下半天再來；一面卸下玄青罩褂，一面端詳這客座。只見四面掛的都是輓幛、輓聯之類，卻有一處牆਍౎쿿垞ㆄ᪊鑙牎讂᥻ɽᄰ⡥ᥗ貈화婎虐ꉷ౛擿㭫鉒६ꉧ葛䉶ᥦ౐㚁ꡱྖ睡傍ɗ灖ろꍒ誐풐ぎ}୎౷鿿虓﵏⾐魦ፎ榏ಊ槿ⶊⅎ幱⾗൦贊歎他以身殉母的意思。我道：「訃帖散出去沒有幾天，外頭弔輓的倒ᅎ虜Ɏ〰醉公道：「我是初到਍睎౭仿懂此地的風土人情。幸得卜子翁指教，略略吹了個風到外面去。如果有人作了輓詩來的，一律從豐送潤筆。這個風聲一出去，便天天有得來，或詩，或詞，或歌，或曲，色色都有。就是所掛的輓聯，多半也是外頭來的，他用詩箋寫了來，我們自備綾綢重寫起來的。ᄰ卢᪐೿ᤰ譎앎Ꙡ鞏絟ౙ珿᪖셺鹿摟乫朽了！褰沑卑᪐೿ᤰ譎鍝ㅽ捵ŷꬰŤ砰ज़❎뉙潡鲀朗佑ౙ쯿ꎊ??⡓ಙ⟿љ᭓왧葑ɶ〰ഀ
　　ഀ
說話之間，外面投進帖子來，是਍睎⍭ま虒౎峿œꬰ榃୑౐뿿⍏??텟ろ聒ᚕ뭙??ɳᄰ婢ꉷ葛౶亁免代他迎了出去，先讓到客座裡。這位縣਍⽜罦虺??ʈ蚉葏౶뿿⡏ꉗꝛ榈ൿ上玄青外褂，方到靈前行禮。卜、莫兩個，早跑到孝堂裡，筆直的垂手挺腰站著班。਍睎⍭䱾予꺐䭹豎౟췿ぎꉒꝛಈ⯿뮁楓ɿ傉ୗ౎䷿ᅢᅔ??籢౔俿둕펌繁⮁ɵ搰䉫ᅦ豢ൔ上海縣停⡗镗൰上。卜、莫兩個，在下面交椅਍౎鳿㵥坼ꮄ傎౛諿쥢劁ꭑ傎ᅛಈ偓虗䩎୓䅐ꅜʀര上海縣問：「道臺來過沒有？혰楎୑䩐䪟??卖᪐೿萰銐६虧ɏ〰忽然外面「轟轟轟㸰虥ॎ牎➀깙౰諿羖牧ﶗ쮐侄虏౎뫿ㅎ??큮傑䁣㵜꙾梏쁔??ś혰偼䁣㵜꙾↏삅??౛ご虒Ɏര上海縣便站起來到外頭去站班迎接，卜、莫兩個，更앎꩟蚊Ɏᤰ榐䵑쁏??筛⽓楦虿葎剳ʗ蚉葏౶ᗿゐ嵒ɛ䱘꺈౹훿ॎ୎⡥嵗㍛䵞??坺虳Ɏ䰰꺈乹貐౟ᇿ??籢坔鎄るꉒꝛ䝞镓᭰훿楎୑ㅐ⡜镗൰上脫去罩褂，自有家人接去。略談了幾句套話，便起身辭去。大家一齊起身相送。到得大門口時，਍睎⍭豾屔œꬰ榃୑䡐蚍祈뭑౓苿䭗??虺୎祖᭳䧿홻楎୑乐傏뭛豓౟෿上海縣也就此਍乎뮏虓౎峿œꬰ榃୑౐췿ൎ舊是站班相送。從此接連著是會審委員、海防同知、਍睎卭ಐ쫿ѓ䁔㵜꙾Ə퐰䥔౻᯿᭽虽ᑏɟ尰œꬰ榃୑౐䛿⽏䝦蚐??⍝ൎ上的，都是照例站班，計醉公又未免有些瑣事，所以這知客竟是我一個人當了。幸喜來客無多，除了਍睎繭୞顐㑛䭘ᙎౙㇿ鉜६ᩧ뱵몞虎Ɏ0਍
　　ഀ
吃過飯後，莫可文先辭了去。我便向卜子修問道：「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਍౎坢୎ᥐ鵽剨౑෿上頭還有幾個字，⽷ᩦ卵ڐὴヿ卜子修愕然，睖了一睖，才笑道：「我倒奎幵౹훿詎ꍢஐ煐罧㊉流虑虏Ɏ〰醉公道：「正是。我也쉎ౡ揿腫쮉妊扥ɔꌰᦐ鵽剨൑上的字，都是蒉౶⯿虧葎ঐ୧ᩐ뱵??䅖歓楑鑑≎蒓뱶偸ɛ〰卜子修只是笑。我此時倒省悟過來了。禁低襏沑??垑膄侉ౕ峿偓协᪐೿ꬰ셓홿穎虺ᩎ瑙୞虎虏౎쿿५쥧污಑﷿⾐て䑒ὑꍟ誐ᾐ捐枈用。今天的事，兄弟自己也要用，怎麼能夠再借給他呢。兄弟除了這一身灰鼠之外，便是羔皮的。褂子是個小羔，還可以將就用得，就借給了他。那件袍子，可是毛頭太大了，這個天氣穿低ɏ홓ぎ╒啒뮆ὓ睐౿훿低졐ꑓ䩎疐ᅩ౜῿乐出來。幸得兄弟在東局多年，彩衣街一帶的衣莊都認得的，同他出法子，昨天去拿了兩件灰鼠袍子來，說是代朋友買的，先要拿去看過，看虜䵎腢ᮉ⽓ᥦஐ୐쭧⡓㍗??౭臿Ɖゐ㍒??뭭୓౷쫿⥎虙乏及送回來，要耽擱一天的。那衣莊਍୎䑷ὑ葟扶傗౛㚁ⅱॱ乧肯的；乎꒐꩎ಊᗿ䚒ൽ上的碼子是﵎உ虎葏౶蚉୎虎౏⿿f驎腛랉蒌ɶ瘰蚉୎虎౏翿乺䮐豎౟췿ൎ舊替他拴਍౎৿ᩧ腵쪉ɽᤰ䶐ꭏ셓⩿ř虛౎僿ᕠ홠ᅎ葢ॶ靧ᡦಊ뿿乏敢解下來。大約因為有外褂罩住，想ぎ腒捛Έಘ翿捺䊈졦乓曾掖進去，就露了人眼。真是笑話！褰沑絑蚀륎䵥๢給ɶ0਍
��虬≎⢓౵죿偓ᕠ习能按著時候給你。因此想把你接了去，同住在一起，我賺了錢，便交給你替我當家。有是有的過法，沒有是沒有的過法，自己一家人，那是總好說話的。』弟婦聽了他這個話，自然是感激他，便問幾時動身。可文道：『我來時只請了十五天的假，自然越趕快越好。今天靎硻౥ᇿᅢ๐⥦㙙﹥睢蚍睏ɿ༰ἰ晟呚쥻虡Ɏ멖홰恎厐??虖౏뿿协虢豎ꑎ॥絎剶಑쯿횊͎婔ʘ䔰ड़蒑멶乎甚講究規矩，便同桌吃起飯來。可文自吃酒，讓弟婦先吃飯。ഀ
　　ഀ
「等弟婦飯吃完了，他的酒還只吃了一半。卻仗著點酒意，便和弟婦取笑起來，說了幾句ॎ乎四的話。他弟婦本是個鄉下人，雖然長得相貌極好，卻是❎쉙靡卟ڐ౴緿蚀홎ꍎ亐三??葖煶ಊ훿㚖卷㊐կ虽쥎ಁ篿乓解得迴避開去。可文見他如此，便索性道：『弟婦，我和你說一句知己話。你今年才二十歲……』弟婦道：『只有十九歲，你兄弟才二十歲呢。』可文道：『那更屎了！你十九歲便做了寡婦，往後的日子怎樣過？雖說是吃的穿的有我大伯子當頭，但是人生一世，並⽎ͦ虔罎虺౎ㇿ乎뮐葓䩶ɕ☰ᑎ葎ঐg摎౜ᇿ홢ꪖ㚊虞恎뭏౓佔౏䛿⽏f୎汐⡑抈ಗ॓g୎❐⽙偏㙛坞୎ཐ㡜౛뫿뙎୛坷径乎雅相。我想了一個兩得其便的法子，但恷꽏亀肯？』弟婦道：『怎樣的法子呢？』可文道：『如果要兩得其便，艎ᅙᅢ鹐ൟ權做了夫妻。』ഀ
　　ഀ
「弟婦聽了這句話，멎箉䉶ｦ扮᪗֐౽⏿㢐ᚘ傁彛Վཽ蚐౎篿乓虏ⵎ亘言語。可文又連喝了兩杯酒道：『你如果꽎技౔ᇿ띢乥能勉強你。乎ঐg煓ಊ惿腏ຉ給᩶惿腏ﾉᅦ䑢ὑ衟쁛౻ꏿ⾐赦絑鉙६葧譶᭎仿過像你那個守法，就過到頭髮白了，那節孝牌坊都輪ぎ恒葏⵶඘上。街鄰人等，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。我此刻到了省，通江蘇的大小官員，都知道我叫莫可文。兩面證起來，你還是個有夫之婦。你這個節，豈⽎給乶蚐葎뱶ᾞᅝ葢䙶做筛⡫䵗ⵒಘᇿ豢恔婏虐⭎뭙ౙ䣿二是兩得其便？並且你肯依了，跟我到得鎮江，便是一位太太。我亦並??形恧౏惿慏鱫๕⍠ㅪ๜⍠౪﫿뭑୓㉷ꝢŔര上館子咧，只要我差使好，化得起，盡你去化，我斷虎??ꅢ恻葏ɶ怰୏絷뱙ᾞ࿿혰὎晟쭚䉙乽曾答得一句話，還伏侍他吃過了酒飯，兩個人大約就此苟且了。幾日之間，收拾好家私行李，僱了一號船，由內河到了鎮江，仍਍ං上了客棧。忙著在府署左近，找了一所房子，前進一間，後進兩間，另外還有個小小廚房，甚為合式，便搬了進去。喜得木器家私，在杭州帶來ᅎ౜竿為添買，便夠用了。搬進去之後，又用起人來：用了一個老媽子；又化幾百文一月，用了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，便當是家人。弟婦此時便升了太太。安排妥當，明日便਍奎肈랕䞒౐죿뭓??ᅢ㩜ɲ0਍
　　ഀ
「到了明日是十五，一班佐雜太爺，站過香班，਍乎厐敖妁肈ಕ죿൓上本府衙門。太爺們見太਍౜ᇿ虔⽏譳ಉ鋿६偧䵗葏ɶᤰ⥎ౙ忿㾆｢虢N❎詙䭵䡢൲上去。一會兒下來，把手版往桌਍N὎౎篿뵥謁Q୎虐协᪐໿기쭕ꮊ蝓ꭥ⪃㩙ɲ༰㸰偷??⪖㩙ᅲ結蚀᥎煓ಊ﷿誐㱢孷ᅷꭔ蝓쥥ඁ上一望，覺得他臉਍葎⍶牬⾂灦㡵䥞楑౟䯿⎐㚁ݱ㺂乷同，無怪他獨荷垂青了。莫可文也覺得洋洋得意，㹜౷암䭢ౢ꫿犊຀㄰橙ྖర뿿??蚍䭎䡢㉲뮐ɓ瀰ろ녒౞诿蚉⩎൙尊，可文自然常禮請安。太਍䕜㙜??襖쥛镢౰蝓ꍥ抈健౗⡓ⱗ豻詎ꑢՎ൩上坐下。太਍䡜譑卓᪐໿༰剜䕑ꭎᚈಖ믿쎌靟衟ɟİ⮀偙せᥒ誐蚐౏죿乓提起，一向失敬；還是昨天小兒說起，方才知道。』可文聽了這番話，又居然稱他老夫子，真是受寵若驚，๷⍠䵪絢ౙ哿쥻彡呎쥻乡出來，末了只應得兩個『是』字。太਍졜卓᪐໿細ྀ剜꩑ಊǿ⮀偙⡛ꁗ὞࿿蝓卥᪐໿儰睓ᙐ??予౞擿Ⅻ멫ꝰಌ햀౎⿿书得已之舉，所以沒有用廩ㅔ偘ɣ〰虒ॎ暑璊ٞ౒蓿厐面쭻䞊୐㑎ɘ༰⨰൙尊點頭道：『足見志氣遠大！』說罷，舉茶送客。可文辭了出來。只見一班太爺們還在大堂底下，東站兩個，西站三個的，在那裡談天。見了可文，便都一哄਍䵎坒住，問見了太਍꩜鮊ᩎ뱵ಞ虠O驎靛ཟ葡ɶ蝓୥୭靭ཟ葡ꩶ厊᪐໿ℰཱ靓ɟ벁⩥൙尊傳見，乎자잊뚊ज़එ舊事，並沒有甚麼意思。』內中一個便道：『閣下和太਍虠앏य़??遭Ὦ࿿蝓卥᪐໿鈰६౧鋿६౧仿過同鄉罷了。』說著，便除下大帽子，自有他帶來那小家人接去，送਍ཎ㵜??ൣ上；他又卸下了外褂，交給小家人。他的公館近在咫尺，也??捣枈，就這麼走回去了。ഀ
　　ഀ
「從此之後，伯丹是奉了父命的，常常到可文公館裡去。每去，必在਍㽎읢⦊ౙꏿ⮐쵞彫啎乽迴避，一會兒送茶，一會兒送點心，十分慇懃。久而久之，可文⡎뙗౛⿿㥏彎᥎⎐勇㉶蒐虶Ɏ0਍
　　ഀ
正是：任爾端嚴衡品行，奈渠機智善欺蒙。ꭷ蝓癥虵깎従鱬彦䭕豎౟᫿ड़啧譏౎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「正在躊躇設法，他那位弟婦過班的太太，豷ꍔ୎앐멠N౎͔炐蚍౎諿홢繎瑞葞䵶쑺಄훿⪖䱶犈ͣಐ篿鍝䅽뭓浓͑虎Ɏ혰ꍎ䶐⭏멙౎ÿᅎⱔ虧⽝汦ಊ絔ౙ峿멏p聝蒍౶ÿㅥ虙౎ㇿ౜ㅔ虙恎熗\ⱎᮂ嗿셏졬詓홢䵎瑺썞䁟҈號葏౶矿虓N❎䩙뭓œ⍓靬홟N୎䩐筓ū⽝୦⡐顗멛౔뛿愈虑᥎ஐ鱐讑౎죿乓便聲張，真是啞子吃黃蓮，自家心裡苦。久而久之，同寅中漸漸有人知道了，指前指後，引為笑話。他在蘇州蹲低虏౎䷿䉢٬虒ൎ上海道差遣，跑到਍睎虭ɏ멖鉰虬蹎멿䁎౜ᕓ⽠f彶ぶ摒㭫葒ɶᤰ⾐ꭦ蝓葥虶睏ɫ0਍
　　ഀ
「他本是一個已無父母，﹎㙦뭚葙멶౎꯿熈뙧굛蚏౎뿿⅏뙱硓ɫర睠঍୧恐㾐푢噓౹﻿鍦婽乐פֿꍎ碈葓౶㯿୒低⡏깗瞓౭仿免去投奔了他，請教請教，做官是怎樣做的；像我們這樣人，뭎婓顐乛可以。如果可以的，我便਍⥎教け౗忿뭎ѓୟ顐婛婐౐맿䵥䉢쎐ɟ㬰ཎ卡驢౛뿿텏ろ깒瞓뭭ɓ丰一日到了，找到他叔祖家去。他叔祖屓션౎﻿鍦婽乐纐瑞Ꝟ絮⎖硾ɓ谰號멖흰虓멎뙎豛繎蝶蕥⊒ಓ쇿豹虔N鵎絨䡔౨俿佐ѐ靟也週到，苦主那邊因止淚費਍͎虔??枞ಆ䫿籔睶蚍౏뿿詏홢齎呒幹掉了，他才回到鎮海，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。兒子卜仲容，在鄉間的土財主家裡，管理雜務，因此㡎⡞뙗ɛ欰偛屛䵓ౢ⣿鱗칞皈셵⮈ɾ萰ঐ୧﹐武౛婓屐䱓౑॓歧牑౫멎뙎㹛孥뭲虓Ɏ尰션N୎Őⶀ傘౛⣿뙗᪈⽵뙦⍠౬훿㚖덱晚Ś欰덛晚ﵚ⢐ꭗ誎ಐ㛿౱貀獔멙ᅎ㵐멾銉६ᩧ뱵잞ⶊʘ0਍
　　ഀ
「賈沖此時真是福至心靈，看見卜士仁作揖，他也走前一步，請了個安，口稱：『謝叔公大人栽培。』張大爺想了一會道：『事情呢，是現成有一個在這裡，但是我的意思，是要留著給一個人的。』卜士仁連忙道：『求老弟臺栽培了罷。左右老弟臺這邊衙門大，機會多，再揀好的栽培那一位罷。』說時，賈沖又是一個安。張大爺道：『但恷ᅏ챓푚䡙὜࿿尰션华᪐໿䠰ঌ摧٫Ŵ惿ŏᾀ著꾁㶀泌౗ꏿ⾐䉦䭬乎得的，那裡有甚委屈的話！』張大爺道：『可巧昨天晚਍౎෿上頭攆走了一個小跟班。方才我਍뭎౓揿⽫൦上頭和我要人。這個差使，只要當得好，出息也靎??ɘ︰⡳著ᙶ䱎౵ꣿ뾖ᩏ뱵讞౎﷿⾐警⡎멗멎葰虶Ɏ䘰乏知老大哥意下如何。』卜士仁道：『我當是一件甚麼事，老弟臺要說委屈。這是面子਍葎罝౏뿿⍏ᆐᩢ䑡彑䉎䭬乎得，何況他小孩子，就怕他初出茅廬，쉎轡౷盿乵來是真的。』張大爺道：『這個差使沒有甚麼難當，乎㆐⽜??⢍ꭗ誎ಐ㫿᥏㙐妃౱쫿Sݎ躖葸譶Ɏ丰過就是一樣，一天到晚是走譎蒕౶擿蚖ൎ上頭到了姨太太房裡去睡了，方才走得開一步。』卜士仁道：『這是當差的一定的道理，何須說得。但怕他有多少規矩禮法，都쉎靡౟蓿䊐Ŭᾀ著妁፥妊፥ʊ༰㔰❟㩙卲᪐໿ᤰஐ홐衎 葙虶౎䛿⽏罦葺捶枈屎。』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『我暫時借一身給他穿罷。』賈沖又忙忙過來請安謝了。張大爺就叫三小子去取了一身衣౧ÿ??ᚖ녣??膖譨傗虛౏홓罎ൺ上。那身衣౧⿿f쵚礪ͺ睞殕ಈ賿쵎ꉛ}坎꥛蒀챶쎀ɟ젰隌??ൣ上了，又換鞋子。張大爺道：『衣睧ቷ屐了，鞋子的大小乜὜࿿젰隌卬᪐໿༰\??ಞ仿要緊的，還穿得਍Ɏ༰缰ൺ上了，又向張大爺打了個千謝過，張大爺笑道：『這身衣葧⾐ᅦ鑢ཎ剜葑౶惿ㅏ罜楺⥑睙ɿ༰젰隌졬卓蚐ᵎʋ尰션华᪐໿缰靺ཟ썜??ಞ仿要弄壞了；弄髒了，那時候賠還新的，你叔公還塎྘扡ɔ༰㔰❟㩙졲卓᪐໿怰葏㵶偞彛乎౜仿要戴罷，左右天氣䅎ٓ띒ɑ萰膐춉厑ୢ깐傏ɛ༰रཎ停⡛셗詥綐蚀౎⏿??虓䍎ⵒ蒘虶౏賿화华虢N㥎륨繬깧傏ɛ㔰❟㩙獺͎卧᪐໿蠰也鞐뭟虓Ɏ༰0਍
　　ഀ
「光陰似箭，멎⢉乗❧멙ꍎ㪈᥏虐ॎ??ୖ瑐ⵞಘ훿䭎ୢ彎䵎虺ॎ繧୞≐蚓Ɏ丰❧멙ॎ୧剐偑౛僿虣୎౐౷黿걟ᖈ譟蚉??虖౏ᇿ乔❧멙腎蚉犂≞ಓ臿ら덒坬こŒ뭷ɓᤰ䶐ᅏ❜멙⽎०??㺞镥亊羈的，暗想此次去河南，行李帶的多，自己所帶兩個底下人恐怕靠低౏௿護좉隌㩬᥏Ő몀뙎౛ÿᅎཔ썜ﱟﱿ౿鞂홟⡎ඍ上招呼，自己可少煩了多少心，艎ᅙŔ몀뙎啛膆蚉홎뭎౓䣿二是好。主意定了，便向李大人說知此意。李大人起初䅎౑臿乹得少大人再四相求，無奈只得允了。叫了賈沖來說知，並且交代送到河南，馬਍ㅎ镜??虖౏ඍ上㵓ɤ젰隌靬號᥎ஐ罝౏仿覺大喜。0਍
ഀ
第一○○回    	巧機緣一旦得功T舰偝繽橞ၵᅢ煻਍
　　ഀ
「這一天長行，少大人到李大人處叩辭。賈沖等少大人行過了禮，也਍뭎ⵓ궘䲏ʈ丰❧멙屎少大人道：『你此次帶賈沖出去，只把他當一員差官相待，癓홵୎멎Ɏ䤰홻᥎????虖౏ᇿ形腎㺉홭N୎罝葏虶Ɏ༰젰隌絬蚀౎⏿??ᵓʋᄰ❜멙华᪐໿椰剛葑ྲྀᵡㅠ⽜艦摙౫仿消爹爹吩咐。』說罷，便辭別長行。自有一眾家人親兵等，押運行李。賈沖緊隨在少大人左右，招呼一切。਍虎⩎㦏ಂヿ虒ൎ上海，便到一家甚麼吉升棧住下。那少大人到了਍睎౭ঁ홧N୳쭧쭓Ί녔劂಑Ͽ❔??ಃ௿㉷ౢ亁必提。那兩個帶來的家人，也有他的朋友招呼應酬，䉎彦뵎ୢ穐౺퇿ろᙒⵙᆘ뮘ɓ॓졧隌桬୎౐裿⡛ಈ௿衷㽛鍢ʕ0਍
　　ഀ
「恰好這天做完了，收拾停當，一個家人乓轧葹౶⣿ᙗ??虖虏౎僿ୗ虎ㅏ乜⍫ɬ젰隌ᅬ佻单᪐໿ꌰ히虓⍎虬虏౎篿텓??虖睏ƕ乷Ὣ࿿丰轧卹᪐໿鈰६흧⍓౬篿䝓蚐N畎乩得意的事。』賈沖道：『在這裡乎⾐୦乐ꊐ睛虿౎৿ᩧ靵ཟ乡得意的事？』李福道：『說來我也是事牎葝ɶᄰ鹢䵟㩒᥏乐䵎屏œ㪀౲婓屐౓ꑔ౿⿿车啕ᥞ??⍷౾觿뵛멟ཎɬ༰젰隌絬鞀_୎๐尰ན地౛뿿㡏睏蚕㍎㖀뭧絓ʀ丰轧졹卓᪐໿0䵎ᅏ㩜౲哿叫卜子修，隨在公館裡。恰好那兩年臺灣改建行省，劉省三大人放了臺灣撫臺。少爺本只有一個監生，想弄個官出來當差，便到臺灣投效，得了兩個獎札。後來卜老爺死了，少爺扶柩回籍安葬。起復後，便再到福建，希圖當個差使。誰知局面大變了，在那裡一住十年，窮到吃盡當光。此刻老太太病重了，打電報叫他回去送終，他到得਍睎虭౏ㇿ轶띾啥虽Ɏ搰㭫ｒ虢N㕎杶౱槿୑乐⵳౧⣿ᥗ岈ʌ༰젰隌卬᪐໿⼰书葳᩶뱵龞呒？要賣多少錢呢？』李福道：『頭一個獎，是홎??꺖ࡕ౧磿⢐鹵嵟᭎⳿豻୎⽐䵦硑Ⲑ౳⍎Ṿ硎䡶硑⢐ɵﴰ⾐辶掁㥰ť౷诿뺕䡘杨??葏౶腓貌繎䩶≘ʓ細ꪀ撊㭫깒⽕f୎ॐ⍳Ṿ౎僿督蚍౏ÿ뽧鱏彛腎উ繎᩶楙扑౔蓿⾐ͦ할偬葛멶뭎ꙓಏ仿然還辦虎᭏擿㭫腓貌繎䩶ౘ燿罧⾉뽦鱏葛ɶ༰젰隌卬᪐໿腓⾉ὦ葷౶ᇿቢॐ୧୐쭧腓랉ʌ༰丰轧卹᪐໿焰罧㚁⽱ὦ葷౶᧿⾐ᅦᅢ୐홷ю號葏煶罧ಉ໿뱠Ξ䝧ɐ䘰乏知這朋友可在਍睎Ὥ࿿젰隌卬᪐໿⼰⡦ൗ上海的。你去把東西拿來，等我拿把前路看看，我們也算代人家做了一件方便事情。』李福道：『如果真有人要，我便馬਍뭎ｓ虢ɏ༰젰隌卬᪐໿㚁⽱०멧腎ಉᇿᥢ悚婏ᩐ쁵Ɏ༰0਍
　　ഀ
「只見仍是李福一個人在那裡，便把東西交還他道：『前路怕東西靠低౏仿肯還價。』李福著急道：『這明明是我的਍ཥ㭜멎⡎練掁癰靝號葏౶ꏿ䊐ᥦ葐ঐ൧上諭登過਍㌰ㅵ୘రᇿᅢ葐㒐ൢ上大帽子和老主人叩喜的，怎麼說靠低ŏ࿿젰隌卬᪐໿㄰⽜ὦ葷౶䷿徍祈乑起這個價；他說若是十來塊洋錢，ꡎ읙잊ʊ༰丰轧卹᪐໿ꌰ⾐൦上天要價，下地還錢，我⩎홠Ɏꪂ⾊୦䝐葐౶훿띎蚌᥎熐罧ಉᇿ꽢??획ぎ閈魢뭏᭓苿鱙ꪈ⾊䝦葐౶ꏿ㆐쭜ꚈᆏŢ࿿젰隌絬蚀᥎熐ಊ쏿ⵟ졎S핎౒響ୠ홷᥎垐▄⍠偪౛뫿⽸콦ὐ葷ɶ꩖厊᪐໿怰ᑏ뭎体何확漏≐芓啙赏꩑ʊ༰丰轧乹卫᪐໿먰ぎ虒챎䊀葦䉶ᥦ౐蓿ঐᩧꩵ鞊ş࿿ꨰ瞊౿뮁虓Ɏ丰蚐N͎౧죿??虖꩏厊᪐໿䴰멖Ű⪀⩙ख़앧╵뱠??뭖౓꫿ᆁ腜繎䩶ౘᇿ虜홎ㅎ乜賣了。』賈沖又還他二十塊，叫他去問，李福꽎ᮀ죿隌졬葓ゐ॒䅎౓仿轧륹䵥꽢뮀ɓ舰摙聫푟쮏䙸ౕヿ镒鑞䅎䩓୘≭႓葢ꑶɎ0਍
　　ഀ
「那年恰好碰了中東之役，製造局是個軍火重地，格外戒嚴。每天晚਍౎ӿ葞푶Ŕ譓﵎⪐ᱧౙㇿ⽜㵦꙾Ə퀰뽣徊콎ᱫ⩙䆏坭や啒㶆᭧ヿ䩒᱓䉙౦﷿⢐汗??͞䩧ⅎ౫婓๐̰པȰᤰ岐偓홏⾖䁦ᙜ葙멶౎ヿ虒͎䉔ᥦ౐훿N驎罛虺䱎??ಈ㛿虞楎呑巡勇去獻慇懃。常時還帶著些點心，去孝敬總辦，請各委員、司事。有一天晚਍౎훿멓虤N䱓皈౰㻿⡥汗??⥞镙ಈ嫿睐澍፮虗ɏ㴰꙾蚏虏౎௿護蚉౎俿⽕婦ᩐ뱵蒞ɶ똰멛??꩖⾊㉝䂖屜œ㪀婲潐፮著ɶ㴰꙾厏᪐໿霰虻Ŏ燿୧멭᥎㒐흘华ୢ虎౏苿鱙ⵧ୎南虢??흒౎᯿瞋貍虔౏诿疕뭑㺌葫㍶౞蓿膐誉屢œ㪀葲??쎞㍟譞ඕ上一筆呢。』큎㉣岖偓⡝셗詥??坺౳緿蚀᥎煓ಊ烿䶍R敎౫쯿蚊୎襐卛᪐໿ᴰ➋멙㵎泌ɗ༰㴰꙾讏蚉౎죿⽓給⍙౬죿⽓給ᅙ౻篿졓乓好拿他怎樣；只有坜▄멒౎껿깟葟띶ᅑ{牎ʀ搰䉫ͦ葔멶﵎䩝욟ಖ⟿뙙乛過談些日來軍事新聞，只有卜子修趕出趕進，催做湯圓。眾人見他那副神氣，都在肚子裡暗笑，卜子修只멎垉ʄ갰靐潟፮齗䉱౦ÿ靎x靎葸??⡶ꍗಈ⫿﹧ｦൢ上去，子修自己親來一看，見是每碗四個，便拿起湯匙來，在別個碗਍홎虓楎୑౐䫿⡮W୎靐ಈ仿ゐ硽e硎౥⿿浦୑⅐酱虵౎뿿꩏??䮖杢虣౎ǿ㶁꙾??䶍౒??䮖b筎䶁厘᪐໿ᤰ⾐兦睓嶀汛❥멙葎罶䵹??䞚œ࿿㴰꙾኏彐ｎ홢ⅎ艓啙౏ᇿꩻ厊᪐໿İ䒀⩑??號Ŏ㓿虸ᑎ互算數，還要那麼忙，這是叫我們下回扎赥ᱧ虙Ɏ༰㴰꙾ꪏ熊䊊౦훿葎芐块䮄ౢ㫿坣炄ಁ៿㍭涀絠ʀ䤰㵻꙾ꪏ貊虛౎훿뽎ꕏ⍣咐쥻๡⼰౦⿿౦⿿སȰ섰詥蒐멶﵎纐乞ᅎ睻蚍౏훿㵎⽾书覺著。又去取一碗，添足了九個，親自捧了，又拿了一個手板，走到總辦的家人跟前道：『費心費心，代我拿਍뭎౓巿汛ť⪀⩙ౙ꫿⾊兦睓岀偓嵏汛ť⪀⩙葙౶䗿睎첕둛ʌᤰஐ䭐罢౧믿쎌??V??ౖ⿿兦睓岀偓浏쭠Ɗ⪀⩙婙襦ɛ༰㴰꙾厏᪐໿霰虻睎౿仿要覼瑣了，老太太早已睡了。』卜子修道：『這是卑職的一點孝心，老太太雖然睡了，也一定歡喜的。』總辦無可如何，只得由他去鬧。諸如此類的笑話，也❷蚛ᩎᅙɜ0਍
　　ഀ
正是：大人莫漫嫌唐突，卑職專誠附驥來。未知卜子修到底怎樣下場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一○一回    	王醫生淋漓談父子　樑頂糞恩愛割夫妻ഀ
ഀ
「幸喜馬車走得快，ᩎ繙䉞౦뿿く虒텎⦑遒뱮⵸蚘Ɏ尰偓⍏??䡟୑虎쩎ಎ苿䭗??坺಄䧿卻敖஁쩎䊎౦훿葎??卖᪐໿⼰❦멙兓睓傀著ɶ༰匰敖஁虷홎N㱎౷靓睟虿Ɏ谰號홏⡎㉝䂖銈६譧Ꙏಏ뿿㡏㡞ݞ鮂煎୧쩭⮎멙ಖ죿콓콫ꑫ誊ﵢ₈䂐표Ŕ譓葎ն쩓⮎ｙ虢뭎౓摖❫뙙ﵛ궐虠홎౎৿睧讍앎虠౏俿佐豐화屎屏。他自己也覺得乏味了，便托人和道臺說，把他調到城裡東局去，一直當差到此刻，也算當得長遠的了。這個便是卜子修的來歷。0਍
　　ഀ
繼之䵎豑赔䦟佑睕侕౷죿体汕⡑ঈ繧䵞ŏ⮀偙쩛꩎ʉ贰䦟卑᪐೿鸰䵟멒ᩎౙ﻿⡳॓㍧㽞䡢ὑŵŎ⾀ŏ彦ŕ⮀偙譛ų⾀᭏벁艥親等人，早年就都各回旗去了。此刻沒有甚麼。簰䭾﵎㙟썱ⵟN핎卒᪐ᇿ啢ꡏⵙ୎핐౬替ꊊ晣ꊊ홣୎扷ὔ佖单᪐೿ര尊大人的病，除了咳喘怔忡，還有甚麼病？近來請那一位先生？贰䦟卑᪐೿0ᅎ⽔쭦蒊Ŷ⾀䁏Ꙣ蒅譶⭺䡵ὑɵᤰ榐⥑쭙횊౎仿知怎的，王先生꽎蚀虏Ɏ⠰⥦쩙⥎ﵙ⾐쭦蒊ㅶ婧艓䡙ὑɵ〰繼之道：「是那一位薦的？贰䦟卑᪐೿鈰६멧Ꙏ蒅౶仿過在報਍୎護䪉絔౶쯿蚊葏睶虿Ɏİ⾀ॏᩧ୵쭧??ບ葦౶??䉒赬ꙑ
楎୑멐౎緿뭙쭓妊쭥妊౥忿䥎뙻㙛襥쩛ɵ〰繼之又想了一想道：「਍❜멙᥎ஐ앐⽵书要緊的，乎䎐ⱓ亄要吃錯了東西。據我聽見的，這個咳喘怔忡之症，最忌的是鮑魚。贰䦟卑᪐೿쀰뱎醞媛ᾛヿ繼之道：「就是海味鋪裡賣的鮑魚，還有洋貨舖子裡賣那個東洋貨，是裝了罐子的。這東西吃了，要病勢日深的。嬰꩒貊虛煎ಊ??䶂虝虏Ɏ贰䦟??睺蚍౏쓿虞N͎౧ㇿ뭜虓Ɏ0਍
　　ഀ
光陰似箭，轉瞬又過了一禮拜了。繼之便叫我寫請客帖子，請的苟才是正客，其次便是王端甫，餘下就是自己幾個人。並且就請在自己號裡，並ൎ上館子。下午，端甫先來，問起：「請客是甚意思，可是又要我和苟觀察診脈？簰䭾华᪐೿☰乎，我並且代你辯得甚好的。你如果塎྘ౡ꩓ᥝ榐⥑썙퉟乽寧。向來心緒౛仿肯替人診脈的就是了。丰多一會，苟才也來了。大家列坐談天。苟才又央及端甫診脈。端甫道：「診脈是可以，方子可扎譥ಕ멖텰蚏썏퉟乽寧，恐怕開出來方子屎。??䶂卢᪐೿丰開方腎쪉౽腓??妌ࡥ憁芌啙὏ヿ端甫道：「這個可以。??䶂뽢偏虗乎蚐౏⭺㡵祐॑ݎౣ⣿??䶂楢䭑ൢ上診了一會道：「脈象都和前頭差ᩎౙ仿過兩尺沉遲一點，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，腎쪉葽ɶ〰苟才道：「쥷牡Ί??᪞뱵ᾅヿ端甫道：「這個，實在因為心緒襎౛仿敢亂說。??䶂形ㅎ睜虿Ɏ0਍
　　ഀ
光陰如駛，早又過了新年。到了正月底邊，忽然接了一張報喪條子，是苟才死了。大家都멎Ή虔N婎ʚ簰䭾豎화敎ॵ??꒞앎ౠ仿免前去送殯，順便要訪問他那致死之由，誰知一點也訪祈虑ɏሰ⽐赦䦟꩔坕즄ಁᇿ籔䭾ⵓಘ꫿ඊ上海並無親戚朋友，此刻出了大事，務求老伯幫忙。繼之只得應允。ഀ
　　ഀ
到了春分左右，北河開了凍，這邊號裡接到京裡的信，叫這邊派人去結算去年帳目。我便附了輪船，取道天津。此時張家灣、河西務兩處所設的分號，都已收了，歸並到天津分號裡。天津管事的是吳益臣，就是吳亮臣的兄弟。我在天津盤桓了兩日，打聽得文杏農已⡎⥗╙虭౎ㇿ쩐ゎ걒뮈ɓ搰䉫걦ڈ归ಆݝ乜⡧㉗궃蚏౎ㇿ㍵깔୎멐ꅎ譻Ɏᄰ面虻楎⥑㍙౶鋿ᩬ❵㉙敖౑仿過核虜繎鵞難虑౏깓趁靑ɻ0਍
　　ഀ
正是：白戰﹎Ŧ㕛ಔ勿ﺗ鹝摟䥫ⵦ鲘ʒ⨰勺虑ᩎ뱵語䖋౥ᓿ蕎ୟ??赖ᡑʊ0਍
　　ഀ
「這書房本是武香樓下榻所在，與਍㽎홢㚖鑱垖୎扐傖౛篿ݓ횂⭎멙ꒁ奛妐屶。溫月江坐在書桌前面，臉靜㙺ౢ黿靟㙺᭢乧뮐౓뿿⽏⭝멙葎ꒁ౛仿覺定著眼睛，出了神，忽然看見武香樓從自己夫人臥室裡出來，向外便走。溫月江直跳起來，跑到院子外面，把武香樓一把捉住。嚇得香樓魂䑎풖ಚ篿䉶쥦犁??剬ಗ쏿膈腺䁺䁑葑஍乐住，身子都抖起來。溫月江把他一把拖到書房裡，捺他坐下，然後在考籃裡取出一個護書，在護書裡取出一迭場稿來道：『請教請教看，還可以有望麼？』武香樓這才把心放下。定一定神，勉強把他頭場文稿看了一遍，低葏쩶쁤ൻ贊賞道：『氣量宏大，允稱元作，這回一定恭喜的了！』月江멎உ୭靭ཟɡ젰㝓饟᎙୪虷豎Ŏर㑎葘㽶ɺ餰᎙摪䉫౦쏿❝㹙౥뿿ɏ靪౟화睎䵥ಈ⇿幱⾗聦읎౻෿贊一篇，讀一句，਍ɓ쨰ঁ㑎葘㽶ﵺஐ豷虛౎ࣿ彧畬畔❔ᅙ卻᪐໿䐰ὑ摟䉫彦鉎६ᩧ뱵ᮞⵧಘ᭓⡧ꍗக??䶍ㅒ靺_牎ƀ䶀⥒㆏⁜虙Ŏ࿿餰᎙卪᪐໿丰敢當，扎癥ŵ᧿??V驎⽛浦鱠葕Ŷ࿿0਍
　　ഀ
「這裘致祿有個兒子，祓ಂ멖뙰≛ꭵ蒈ౢ⇿乓㮐౭䧿홻Ŏ傀睛䮉豎౟뿿葏葠ᅠє啔쒆፛蒘멶뙎뭛䙓콕಑훿??쥖⡡ɵ뀰ѷ메乎約而同的，一齊抵賴個乾乾淨淨。你道如何抵賴得來？原來裘致祿得了風聲時，便將各種家財，分向各相好朋友處寄頓，一一要了收條，藏在身邊。因為兒子豹英一向揮↗꙱౞仿敢交給他，他自己逃到租界時，便帶了去。等到一邊外國人把他交還中國時，他又把那收條，托付他一個朋友，代為收貯。其時他還仗著਍୎华??ಞ멎ɰ᪘驙ᅛb୎楐瞗葧睢虿Ɏⰰ亄料這一次總督大人動了真怒，錢神技窮，竟把他發配極邊。他當紅的時候，是傲睨一切的，多少同寅，沒有一個在他眼裡的。因此同寅當中，也沒有一個桎홠敎ꡑʚ搰Ⅻ홫꽎虲譎౎鍑䭽Ꙣᦏஐ䡐葨멶౎鋿६g୎乐拿他當死囚看待的。有時他兒子到監裡去看他時，前後左右看守的人，寸步ಖ鋿६g୎乐是虎視眈眈的。父子兩個，要通一句私話都﵎₀ౙ臿뎉幐Ŏ౏⽦Ⅶ鹱ୟ䭎ɢぶ홒籎䵶箑୶葺ꍶ⦐ౙ秿뮂œ횐౎䷿띢蚉୎뽐౏諿繢뙞쑛፛蒘멶뙎꩛ஊ❐教౵蓿亐曾說得周全，便被那解差叱喝開了；又忘記了說寄放收條的那個朋友。豹英呢，也是心忙意亂，聽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，所以鬧得Վ乮楚，便分手去了。ഀ
　　ഀ
「代他存放收條的那個朋友，本是福建著葔v୎❐䥙쵑౨폿깙ౕ哿叫占光。當日得了收條，點一點數，一共是十三張。每張਍﵎讐ផ坒䂄쑢葛煶罧ಉ忿ॎで≵㽵兢葙౶忿ॎ聧䲒墈??葤౶忿ॎ텧鵛蒌౶忿ॎ捧枈箱籠的，也有字畫古董的，估了估價，大約總在七八十萬光景。單占光暗想，這廝原來在福建刮的地皮有這許多，此刻算算已有七八十萬，還有未曾拿出來的，以及匯回原籍的呢，還許他另有別處寄頓的呢。此刻單占光已經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。等到裘致祿定了充軍罪案，見了明文，他便帶了收條，逕到福州省城，到那十三家出立收條人家，挨家去拜望，只說是裘致祿所托，要取回寄頓各件，又拿出收條來照過，大家自然沒有쥎䅡葑卶ڐɴ혰筎⽓॓ᥧ벐煓ಊ꫿亊䮐豎౟篿乓來取。等十三家人家挨次見齊之後，裘致祿的案一天緊似一天，那單占光又拿了收條挨家去取，卻都只取回一半，譬如寄頓十萬的，他只收回五萬，在收條਍虬큎ࡧ큧㙥??큖楧坲⍛౪闿୞虬??羁呹字。然後發出帖子去請客，單請這十三家人。等都到齊了，坐了席，酒過三巡，單占光舉起酒杯，敬各人都乾了一鍾，道：『列位可知道，裘致祿一案，已是無可挽回的了。當日他跑到租界，兄弟也曾經助他一臂之力，無如他老先生運氣屎，以至於有今日之事。想來各位都與他相好，一定是代他扼腕的。』眾人聽了，莫䩎犟亀潫ɠ기恕䥓졑卓᪐໿䐰ὑ쩟⥎졙絓蚀N୎乐好的消息，䶊﹓卷ᾐ࿿а메䩎ꪟ᪊໿ἰ䥟乻曾聽得有甚消息。』占光道：『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麼信息靈通，所以特請了列位來，商量一個進退。』眾人又齊說：『願聞大教。』占光道：『兄弟這兩天，代他經手取了些寄頓東西出來，原打算向਍୎ю啔历??厞??ಞ臿ﮉ䡿葨ɶ丰料他老先生乎ౡ䧿ᅻ홢虓煎罧ಉ߿㙜鵥ꑨ葎횐䉎౦篿ꭓ膈剹୓護蚉౎ÿ䩎㚟虥뭎౓꫿⾊腦ﾉ뭢??ൖ上頭。我想倘使被他回了਍ⵎಘ⿿⍦Ґ䵔﵏ঐ乧是的，一經弔審起來，各位都是窩家，就是兄弟這兩天代他向各位處取了些東西，也要擔個⽎౦䃿쭎蚊ю䵔虏䙏콕஑Ꙑ햏ɬ༰㸰멷絎蚀౎拿抗띶ಉ仿知所ɜ怰䥓졑걓坐厄᪐໿ᄰᅢ摐㭫౒燿煽Q䅎??ୖ멐౎῿捷౫ὔ熂絑౔??䉒❬뙙ୠ핐偬౛⯿蚁牎쉞䵏絢ə༰㸰멷䝎虫䩎⥓⅙煱ʊ怰䥓졑赓॑썶ɏ㸰멷华᪐໿ἰ䥟⅛葱噕౻蓿䊐ꍬகⵎஊ핐剬౑廿䚗ꍏக⮁犁쉞౏ㇿ⽜ᅦ䥢㹻멷౎忿⽎䅦ٓὒ쁡葯ɶ༰怰䥓卑᪐໿픰偬扛౔⿿葦ঐg୎ɐ砰౞ꎀ膐剹ⵓ劘౑䓿ὑ豟화赎鞊౟ÿᅎﵔ蒐꩎熊ʊ먰쩰䭎ࡎಊ॓ᙧ൓上兩文，把那收條取了回來，是個最高之法。』眾人道：『如此最好。但腷ᚉᩓᅙ὜࿿怰䥓卑᪐໿ᄰ扜౔ᇿ形乎能向前途說；多呢，我也﵎岀眾位說。大約你們各位，多則一萬一個人，少則八千一個人，是要出的。』眾人一聽大驚道：『我們那裡來這些錢化？』占光把臉一沈，默默鹎ʊ戰扡葡ꩶ厊᪐໿䐰ὑ⽟୦䙭䁕⡢葵멶౎⳿ॎᩧ뱵讞絎襲ねᅒౢ腓உ煭g祈扑ಗㇿⱜ讄﵎袐虭Ɏ䐰ὑ也過為的是眾位，或在官的，或在幕的，一旦牽涉起來，未免❎絙୙౷䃿ᩎ摙kॎ瞂虿Ɏа䵔㙥乱原諒我兄弟這個苦衷，兄弟也ᩎꅙ鉻讕虎Ɏ༰ꨰ垊಄⏿⎐랐ᅑɻ朰ⵑॎg୎뽐协᪐໿缰ꍢகN橎蹵ཿౡ῿䥟♻乎是塎虥摎譫౎쉛멖퍎??蒈쑶塛ᥛ鮐煎罧ಉ⛿ⅎ牱絫啙ಆ篿⅓鱱ꮏ⾈౽釿穡腺ᚉ뭓SⱎƄ欰䍑౓⫿䵧⩑乙值得，所以在這裡躊躇罷了。』占光呵呵大笑道：『虧你們，虧你們！還當我是壞人，要你們掏腰呢。化了一萬、八千，把收條取回來，一個火燒掉了，他來要東西，憑據呢？請教你們各位，是得了便宜？是失了便宜？至於我兄弟，為自己脫干係起見，絕ݎ䶊ࡏΊಏ꛿ꖏᥙ譎䭎豎౟泿ᶑᆋ扢౔ᇿ形乎卻；汎ᶑᆋ扢౔ᇿ形乎怪，聽憑各位就是了。』眾人聽了，恍然大悟道：『如此我等悉聽占翁吩咐辦理就是了。』占光道：『辦，我只管去辦。至於各出多少使費，那是要各位自願的，兄弟뽎㝏㹟ɭ༰㸰멷絎蚀౎죿鉓䙶灕ಋ৿逸Qⱎ蒄౶৿逸歑䍑葓౶৿逸鑑济䍑葓౶燿煽䩑睮蚍౏忿ॎ䅧Sⱎ钄䍎虓Ɏ怰䥓ᙑⵤ厘᪐໿ᤰ??傞ᕠ习夠。白費唇舌腎쪉౽䓿ὑ⽟⡦ୗ煭啧䪆虔䝎祖虑౏仿能多耽擱的，怕的是耽擱時候。』眾人見他這麼說，便又商量商量，湊夠了十二萬銀子給他，約定日子過付。他等銀子收到了，又請了一天客，把十三張收條取了出來，一一交代清楚，眾人便把收條燒了。所以等到豹英去取時，眾人樂得賴個乾乾淨淨。ഀ
　　ഀ
「豹英至此，真是走頭無路。忽然想起他父親有一房姨太太，寄住在泉州。那姨太太還生有一個小兄弟，今年也有八歲了。那裡須有點財產，䵎䵑뭒ٓ??蚞⡏⡵ɵ睠౿뿿ᕏゐ쥒??虝౏௿坜ꎄ䶐ᡙౚ꫿ຊ虦ཏɡꌰᡙ博᪐໿㼰䲖䁟宖ŏᇿᥢஈ୐ࡐ恧蒗⽶Ŧ㪀쑲虛䅏楓聑傒乛㮐౭擿㭫॒❧䩙瑓鉞쑬虛虏౎ᇿᡢ剚楑୑捐ū坡銄啬了㮐౭臿閉呢❙ᅙ㩜扲ɔ༰ꨰ垊಄뿿뵏뵢뵢뵔睔蚍ɏ礰亂覺睖住了。但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姑且住下再說。姨娘倒也﵎ڀ홥౎靓ㅟ홵低୏౎秿䊂뱥掉౴㷿ꩾƊ몀뙎ज़ᩧᅙ≜쒓፛⢘ᥗಈᡙ艚鱙乧拿出來，我只得到晉江縣去告了。姨娘急了，便悄悄的請了自己兄弟來商量，艎詙뙢ꅛҌՔಘ꯿䉦쑦፛゘繒뵎ꍚ뮈ɓ0਍
　　ഀ
「這邊姨娘等大少爺去了，便親帶了那老媽子去見乾媽，仍਍䆂ٓ꩒놉ɱ쨰侁睕熍罧䊉౦䫿⩙⩙乙勝驚訝，說是﹎警蚉ɏᡙ彚❎婙ಚ߿坣Ƅ부做卛᪐໿⼰ᅦ홓Ŏ蚐葏౶ÿ煎ő蚐ॎⅎ౫厖횐ꑎ晎繽㥎虲὎࿿⌰??쭟蚊䩎⩩虓住ɕ䨰⽩뽘厄᪐໿ᄰ鉢୬護䪉ɕ⼰繦䉞ｦ虢葏ὶ࿿ᡙ博᪐໿⼰㹦⡥W୎㑐癬ﾈ虢葏ɶ༰䨰⩙⩙ᅙ卻᪐໿ᤰ뾐ॏ虧Ɏ༰⌰??멓⡎豗㽟홢禎॑୎㑐癬虨ɏᡙZ୎౷鳿㙧⽱뙝ⵛ䭎楎౲绿㑎൸舊衣葧⢐ꍗʈ⌰??詟换枈拿開一看，裡面是空空洞洞的，那裡有什麼東西。姨娘멎驶䙓ɔİ부做뽛퉏㑣卖᪐໿⼰ᅦⱢ{⥎ř蚐᥏ஐ癐౨抈榗୑??⍢౓ᇿﵢꪐ䮉｢謁虑ꑏ晎⩙⩙葙ɶᄰ葢膐㚉虞㑎癬??뭖౓⩙⩙꩙⾊书必拿去了。你出來時候，那衣٧⡘癗౓擿㭫??뭖筓当⡶癗镨౞멓譎蚉쵎腓瞉醍썵౟ᇿ䵢詢癢Ὠ⡎ᥗʈⰰ豻⥎ř蚐⽏f୎❐䭙﹢՝౓忿⽎ᅦꩢ䮉ꑢ晎⩙⩙葙ɶ⩙⩙葙ꪐঊ쁧腎쪉煽罧ಉ闿쪍ｽ虢౏苿鱙ꭧ悈뙏❛ᅙ㩜୲護蚉౎ㇿ乜是你家姨娘的東西了。第三天送來是兩個福州漆盒，因為那盒子沒有鎖，還用手巾包著，也是我親手點交姨太太的。怎麼好賴得掉！』楊太史道：『住了！這拜匣、手巾包、盒子裡，都是些甚麼東西？你且說說。』姨娘道：『一個拜匣裡，全是房契田契，其餘都是些金珠首飾。』楊太史道：『嚇！你把房契田契，金珠首飾，都交給我了！好好你家的東西，為甚麼要交給我呢？』姨娘道：『因為我家大少爺要來霸佔，所以才寄到乾爹這裡的。』楊太史道：『那些東西，一股腦兒值多少錢呢？』姨娘道：『那房產是我們老爺說過的，置了五萬銀子。那首飾是陸續買來的，一時也算祈虑౏⟿љ彽㵎⡾鑗济ⱑ䦄潑ɦ༰䨰⩩卓᪐໿怰詏䅢ᩓⱙ肄傒葛煶罧ꒉ晎ᅽౢㇿ乜要我一張收條，你就那麼放心我！你就那麼糊塗！哼，我看你也⽎ᩦ뱵쪞坼멘Ŏ惿乏要想在這裡撒賴！姨娘急的哭起來，又說老媽子乾沒了。老媽子急的跪在地下，⥜ｓ⶗ಘ銌౔諿ⵢﶘ낐㑸虸౎䇿舘䁑蚈ɏ䨰⩩≓❽❠留睿蚍౏ٓɥᡙ靓虔??뭖౓賿䑔ὑ䙟콕಑॓䩧顔[핎ɬ怰`୎ꭐ쎈⭓抋知縣的眷屬，和一個現成活著的太史公打官司，那裡會打得贏？因此縣裡、府裡、道裡、司裡，一直告到總督，都靎ɶ搰㭫텒ろ걒蚈౏臿らﵒ??扛뮈䩓ɔ뤰䵥ꍢஐ멐౎뿿⽏ꍦᡙ葚䑶ὑ౟??羁葹빶ՙ蚂Ɏꬰꪃ䪊ごﵒ??扛ಖᕓ䥠蝻ᵶ艹虑뵓ಕ﷿亐得直呢！0਍
ഀ
第一○三回    	親嘗湯藥媚倒老爺　婢學夫人難為媳婦ഀ
ഀ
我這回進京，才是第二次。京裡沒甚朋友：符彌軒已經丁了承重憂，出京去了；北院同居的車文琴，已經外放了，北院裡換了一家旗人住著，我也﹎뭦??᭢᭧॓≧ᚓ傂蒈Ṡ??౎⿿०聧號葏౶䋿㡦ぞ归蚈읏잊ʊ䘰⽏ᅦୢ홷葎扶಍⛿乎是要到我號裡來的，總是先到北院裡去，坐個半天，才到我這邊略談一談。㙎౱ㇿ⽜ᝦ打蒈멶乎在家，他便到我這邊來坐個半天，等那邊的人回來，他就到那邊去了。我見得多次，偶然問起他，洞仙把一個大拇指頭豎起來道：「他麼？是當今第一個的紅人兒！ᄰ絢蚀᥎ஐ煐ಊ仿懂起來，近日京師奔競之風，是明目張膽，冠冕堂皇做的，他既是當今第一紅人，何以大有「門庭冷落車馬稀萰潶慦抌ὔ佖单᪐೿혰⽎婦ᩐ뱵蒞ὶ⿿ꍦ䱎蒈ն멽剎ὑ胿ᚕⵙ薘偛鵛剨彑乎貼一個？Ḱ??华᪐೿혰⽎୦材??鱒칞ⶐ౎⿿ⶈ➘푙葓ն멽Ɏ九多的人，到了裡頭去，是沒有坐位的；他老人家進去了，是有個一定的坐位，這就可想了。ᄰ卢᪐೿㠰恬亐見他਍奎肈??ꉢ౛忿鉎६멧??홢౎ꏿ쾈୐Ր멽὎ヿ洞仙道：「你佇❎す걒蚈౏⣿习得你佇卷ʐᤰ֐멽剎ⶈಘ৿๧葦౶৿靧葦᭶쿿홐ꍎ⾐靦葦ɶ〰我道：「他叫個甚坔Ὓ꫿횊Վ౽훿癎??պ魽ᩎ뱵ᾞ惿䩏㑔䪊㑔ᆊౢ䧿ᅻ形絎偝偝홽Ɏ〰洞仙道：「巴結਍홎቎彐乎錯，像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飯，仰仗他的地方也ᅎ扜ɔ〰我笑道：「那麼我更要急於請教了。Ḱ??彎ᅎ卻᪐೿혰顎呛叫多福，號叫貢三，是裡頭經手的事，他都辦得到，而且比別人便宜。每年他的買賣，也⡎ᅗ啜ʆᤰ榐瑑䍞豑㩎佲譏蚕౎럿後ᅎ虜ㅎ᪊ə〰我道：「怎麼又鬧出個元二爺來了？Ḱ??华᪐೿ᤰ䶐ᩏř㪀ॲ楧୑剐偑౛⟿葙॓敔౹ᇿᅢﵐ홓婎敐❹㩙౲⿿୦뭐偐᭛⳿豻୎॓䍔౑ᇿᅢﵐ홓婎䍐豑㩎౲僿虣୎㭐譎౎⣿㙗皈ɝ혰㙎偲楛୑౐ᇿ虔⽏⍦䮐ౢ᫿ř㪀⡲靗??籢౔䏿豑㩎⡲๗??ꁢὟཱུɡ〰我道：「那麼為甚麼又要住開了呢？Ḱ??华᪐೿ᤰஐPN虶Ɏᨰř㪀瑲^❽虙౎럿虥♎䭟豎౟ÿᅎ鉔६豧㙾ɚ䠰⽑晦뭽偐敛❹㩙㙲虚N㽎덢晚ౚ仿到兩年，就難產死了。多老爺也沒給他續娶，只由他買了一個姨娘就算了。卻和元二爺娶了親。親家那邊是很體面的，一副妝奩，十分豐厚，還有兩個陪嫁丫頭，大的十五歲，小的才十二歲。過了兩三年，那大丫頭有了十七八歲了，就嫁了出去；只有這個小的，生得臉蛋兒很俊，人又機靈，元二爺很歡喜他，一直把他਍゙䅒嵓牎葫銐셬ɚ䌰豑㩎㡲㡞豞화꩎ᆊ㱻౭ꏿ䶐䍏豑癎癙୙⡷㱗ಈ⡠썗ʈ〰镒⽞❦뙙텛ᡙ署ꭑಎ싿靡轟깷핹౬훿⾖f❎䡙偿葛煶罜Ɖ讀಑⡤썗ൟ上，卻꽎冀鉯賓虑౏॓썧ⵟ靎靦卦面౻럿உ뽐౏臿葥셶虚홎Ɏ谰號詏஍詷亍虜౎ꏿ⮐ⵎঘ䭶鍎ಕ৿??亞虜౎䳿했॒抂౫忿豎鹔䵟楒⍑虪౎쏿ⵟ詎ꂍ♒╱ɠꌰ⮐ⵎ徘๎豷癎癙͙화葎譶಑仿免懷恨在心。ഀ
　　ഀ
「恰好多老爺得了個脾泄的病，做兒媳婦的，別的都好伺候，惟有這攙扶便溺，替換小衣，是辦ぎ葒౶ㇿ⽜虐葏Ŷ부做౛忿乎肯幹這個。元二奶奶一想，艎ꕙ虤᥎⮐ⵎ뮘㩓᥏汐汑౑䧿㩻᥏靐앟멵絎虙౎훿楎୑彐ㅎ啶掆虡౎೿聞汑汑詑홢㙎虥㽎婢୐ᡙౚㇿ䵜虑豎㩎葲譶虎Ɏ匰驢虛㭎ཎౡ뿿詏⭢ⵎ虓虎౏홓뭎㩓᥏Ő㪀ɲᤰ⮐ⵎ⾘f୎啐ɽ徘晪蒋멶౎ÿ絎蚀᥎熐ಊ쏿ⵟ๝給౶뿿ॏ虧㭎ཎౡ⿿⽕呕쥻虡౎珿㭓乒뮐㩓᥏Ő㪀ɲᨰř㪀捲銂멬㩎᥏౐矿ﶁ몐鞉也便，忽然蒙媳婦派了這個丫頭來伺候，心中自是歡喜。況且這丫頭又善解人意，嘴唇動一動，便知道要茶；眼睛擡一擡，便知道要煙。無論是茶是藥，一定自己嘗過，才給老爺吃。起頭的兩天，還有點縮手縮腳的；過得兩天慣了，更是伺候得周到。老爺要਍걎備౛훿녎坢炄ᮁǿ㪀멲எ虎౏훿癎坣첄ʀ☰ᑎ홎麁也蚐䭏豎౟뿿詏쮒ⲄつŒ㪀㽲뮈౓ヿ虒婎൦上，就把鋪蓋開在老爺炕前地下假寐。那炕前又是夜壺，又是馬子，又是痰盂，他並굎楓ɱ䨰᱓ƈ㪀腲ྉ蚉౎훿ᕎŠ㪀坲蚄뱎౭�虢ᱎ繁ౘ廿ゐꭒꦈಈ࿿赏ཏʉꌰᲐ繁⽘葴౶ǿ㪀❲罙낁坸蚄౎ﳿ虔N牎ಀ꫿낊뱑葭ɶ⬰ⵎ䦘ཻ貉豛౟뿿詏ᱢ繁X纂౭�虢၏⡱ꭝꦈಈ䧿ほŒ㪀赲腑⢉䉵౦⽝ၦ靱陟陦剦葑虶Ɏ쨰ↁ౥쯿蚊❎⭙虙౏ő㪀ᱲ虙睏蚍繏⅞౫࿿➉纉⅞౫⿿ᩦ뱵侞犘ಂÿ葺⁶葺౶绿??ᢞ銔಑绿??ᢞ憔౷৿ͧ煔罧銉६౧॓홧꩎鞊՟ծ婮婩ɩ䀰ꍎ➐⭙⡙ಅㇿ㱜ᙨख़虧َɛर䉧婦൦上老爺要喝參湯，坐起來呢，怕冷，轉動又뽎癏᭵훿뽎住왕虑Ŏ㪀౲⣿㙵ㆃ乯౓㟿乒妐౲⻿乒ಐⶂಘ諿썢潓睮ご㑒ಈ࿿୏ꭎ傎౛ÿS葓扶扡視晔Ž㪀Ͳɔर䉧Ŧ㪀虲乏及਍걎備౛ӿ퉟蚚㉎傉౛훿筎ㅥၜ馘結虙葎ɶ怰꩏횊๎뱠႞馘虐὏훿၎䢘ｑb鵎繨㉭傉౛볿覌殀彪⡧ꭝඎ上，等到要換時，他伸手到被窩裡，拭擦乾淨了，才解下來，替老爺換਍౎죿⽓f鵎陨陦剦葑㉶傉虛Ɏᤰ鵎䵨??ൣ上，他又束਍N鵎ၨ馘虐Ɏ0਍
　　ഀ
「好丫頭！真有本事，有能耐！一切都和老爺商量好了，他卻是핎牒犀ಂ柿㡱^ⱎʂर䉧㩦᥏結虙Ŏ㪀౲蓿膐ら䍒豑癎癙ꍙ誐뮐睓䵥͎ɧᤰ譎??⽺摦蚖홎楎୑䭐ᙎౙ鋿६Ⱨॻ୎멐卷蒐ɶ똰멛ᅎ홐㚖罱絢뭔㭓ᙒ偞౛篿当乎知道娶的是哪一門親。就是那帖子簽子都寫好了，只有日子是空著，等臨時填寫的，更卷⾐ꍦ⥎əİ㪀졲⥓達乔亐准叫大爺、二爺知道的，更是無從打聽，只有照辦就是了。直到了辦事的頭一天下午，老爺方才吩咐出來，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，明日清早派人分頭散去。又吩咐明天清早傳儐相，傳喜娘，傳樂工，預備燈彩。這一下子，合宅਍୎멎䥎ﵻ??號Ɏ笰Sᅎ乔見行聘，獷뙙⽛쁦뱎몞Ɏ攰❹㩙⽲뭦葐౶仿必說他；元二爺便覺著這件事情古怪，想道：『這兩三個月都是丫頭在老爺那邊伺候，叫他來問，一定知道。』想罷，便叫老媽子去把丫頭叫來，問道：『老爺明天續弦，娶的是那一家的姑娘？怎麼我們一點쥎靦Ὗ惿⥏⥙⡙ꍗ誐㪐᥏౐㷿牾卷ʐ༰⬰ⵎ厘᪐໿琰䵙形乎知道，也是方才叫預備一切，才知道有這回事。』二爺道：『那邊要鋪設新房了，老爺的病也好了許久了，你的鋪蓋也好搬回這邊來了。』丫頭道：『是，奴才就去回了老爺搬過來。』說著，去了。過了一會，又空身跑了過來道：『老爺說要奴才伺候新太太，等伺候過了三朝，才叫奴才搬過來呢。』說罷，又去了。元二爺滿腹疑心，又暗笑老頭子辦事糊塗，卻還猜祈୑ㅐʈ0਍
　　ഀ
「一會兒，吉時已到，喜娘扶出新太太，儐相਍꺍??ɢɘ멖꙰讏َ썓౏ÿݎ깒쁹ﵻ麐⅟敼౵䃿ॢ??⥢すŗ??녢ű??譞Ɖꐰ??ౢ﷿⚐⡎W䉎婦虐Ɏ丰貐뽟⽏豦㹔멷譎꺉ɹ묰❐㩙陲䢙Q୎灐ඍ上前去，行了一跪三叩首的禮。老爺自是兀然핎౒뿿⍏낐⩥⩙ౙ忿흶䭓౎亀辭。傻大爺行過禮之後，家人們便一迭連聲叫二爺。有人回說：『二爺今天一早奉了堂諭，傳਍奎肈뮕虓Ɏ༰İ㪀⽝书喜歡。二奶奶沒奈何，只得਍䵎䱒꺈౹ᥠ⮐ⵎ䖘㙜䁱쭑乺動。一時大眾行過禮之後，便有許多賀客，紛紛來賀，熱鬧了一天。二爺是從這天਍奎肈䮕豎౟ÿ⍎ঐ⥎乙曾回家。只苦了二奶奶，要還他做媳婦的規矩，天天要去請早安，請午安，請晚安。到了請安時，碰了新太太高興的時候，鼻子裡哼一聲；??࢚蒂䉶ᥦ౐揿㱫彷乎看一看。二奶奶這個冤枉，真是無處可伸。倒是傻大爺的姨娘਍뭎쭓覊౛৿ꩧঊᅧɻ谰㩎ぶ虒ⱎ??⥖䵙??뙖౛෿上去見過老爺請過安，便要走。老爺喝叫站著，二爺只得站著。老爺歇了好一會，才說道：『你這一向當的好紅差使！大清早起就是堂官傳了，一傳傳了三四天，連老子娘都⡎㱗孷蚈Ŏ࿿谰㩎卲᪐໿到偑葛ᡶ筥虫౎勿偑ś乎析煑蚂ɏ༰İ㪀該䱢偨[쵎卢᪐໿蜰Ŗ緿⥙㑒Ŗ냿뚊葛籶쵾乫是娘！』二爺道：『老爺在外頭娶一百個，兒子認一百個娘；娶一千個，兒子認一千個娘。這是兒媳婦房裡的丫頭，兒子﵎趀횊婎ᡐŚ࿿İ㪀捲蕫籟屶౏﷿絟鞀끟⩥⩙⡙㽗厈᪐໿ᨰ뱵⮞ⵎ亘丫頭！我用心替你把老子伺候好了，就娘也乎芐摙ū࿿İ㪀卲᪐໿乓是！我病在炕਍౎냿ஊᅷb୎虷὏響홟㩎᥏葐ᅶ絢虙౎⟿뙙卛ᥢ剏ቑﭐ虿쥎蚁Ɏ怰祐虑ŏ௿홷赎ᢊ乚認！』新太太巴靎_牎炀蚍祈虑౏賿㩎eפֿꭿᆎᙔ텙蚍Ɏİ㪀⍲靬๓錰佢虏홎Ŏ鏿佢虏홎ཎİ賿㩎e鱎奮텱ろ聒ᚕౙඍ上車子去了。這裡面一個是老爺氣的暴跳如雷，大叫『反了反了』！一個是新太太撒嬌撒癡，哭著說：『二爺有意丟我的臉，你也豎ᅔ婢㭐᭎惿㙥婱乐了主，就腎㚉ᅚŢ࿿❔஛乐了。ഀ
　　ഀ
「二奶奶知道是二爺闖了禍，連忙過來賠罪，向公公跪下請息怒。老爺氣得把傛[㥎㥨ﵨ亐蚌睎蚍ɏ뀰⩥⩙葙⢐ꍗ坔ʄ漰䖂౎ǿ㪀䵲ꩢ厊᪐໿怰╏ᆍŢ惿豏恔䙏䙚꩚뮊œ࿿谰癎癙??虺睎蚍౏䏿푓䡙౜⳿풄䡙౜峿著自己賠嫁的丫頭跪下。新太太撅著嘴，把身子一扭，端坐著핎ɒ谰癎癙䍙乓是，萬⽎౦蚌ᩎᅙ乜是。足足跪了有半個鐘頭，新太太才冷笑道：『起去罷，少奶奶！腎颉虢ᅎᥢ皐瑵䵙葢Ŷ࿿谰癎癙륙䵥??虺睎蚍౏鷿㙏㩱᥏虐N͎౧맿䵥b碐㽝ʈ訰詠⎍౬諿⎍詬ಂ뿿葏葠葠??ඕ上房門，取一根帶子，自己弔了起來。老媽子們有事要到房裡去，推推房門譎ಕ緿蚀絎슀⅛牱澀ౠ諿ᥢ靽剺㍑㑢x୎Ṑ౭胿Ꝏ౷蟿靖䉟些附體，大聲喊救起來。驚動了闔家人等，前來把房門撞開了。兩個粗使老媽子，便端了凳子墊了腳，解將下來，已經是筆直挺硬的了，舌頭吐出了半段，眼睛睜得滾圓。傻大爺的姨娘一看道：『這是ⵎ⡎葵虶Ŏ࿿ⴰ୎䡐睔蚍ɏ뼰ॏ뙧멛ᅎ౐ÿ扎뮗繓豢㩎౲ÿ扎肗豟癎癙ᡙ뙚ㅛ뭏虓Ɏᤰ碈非_୎讉葎Ŷ부做卛᪐໿怰ᅏ╟╔艒Ŏ號녏坢貄癎癙ౙ擿㭫⽒书能放他躺下的！』便有人來抱住。那老媽子便端一張凳子來，自己坐下，才把二奶奶抱過來道：『你們扳他的腿，扳的彎過來，好叫他坐下。』於是就有人去扳彎了。這老媽子把自己的波羅蓋兒堵住了二奶奶的谷道，一隻手便把頭髮提起，叫人輕輕的代他揉頸脖子，捻喉管；又叫人拈他肩膀；又叫拿管子來吹他兩個耳朵。眾人手忙腳亂的，搓揉了半天，覺得那舌頭慢慢的縮了進去。那老媽子又叫拿個雄雞來，要雞冠血灌點到嘴裡，這才慢慢的覺著鼻孔裡有點氣了。正在忙著，二爺回來了；可巧親家老爺、親家太太，也一齊進門。二爺嚷著怎樣了。親家太太一跨進來就哭了。那老媽子忙叫：『別哭，別哭！二爺快別嚷！快來和他度一口氣罷！』二爺趕忙過來度氣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度了兩口，只聽得二奶奶哼的一聲哼了出來。那老媽子道：『阿彌陀佛！這算有了命了。快點扶他躺下罷。只能灌點開水，薑湯是用靎葟ɶ༰ꌰꪐ뚉⩛⩙୙護玉剙॑虧絎౔뿿乓୎Ő부做虛౏俿ꍕඐ上਍葔ㅽ౵仿覺心頭火起。此時親家老爺也聽明白了，站起來便去找老爺，見了面，就是一把辮子。0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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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○四回    	良夫人毒打親家母　承舅爺巧賺朱博如ഀ
ഀ
　　ഀ
「你道那親家老爺是誰？原來是內務府掌印郎中良果，號叫伯因，是內務府裡頭一個紅人。當著這邊多老爺散帖子那天，元二爺⽎ꡦꩣඊ上衙門，大早就出去了麼？原來他並﹎൦上衙門，是到丈人家去，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丈人丈母。所以這天良伯因雖然接了帖子，卻並Ŏ꺐౹忿乎道喜，只當沒有這件事，打算將來說起來，只說沒有接著帖子就是了。他那心中，無非是厭惡多老爺把丫頭擡舉的太過分了，卻萬萬料ぎ॒쩧⥎葙譶Ɏ쨰⥎ﵙ㙟譱玉罙졚虓虏౎㓿ꪊƊ몀뙎艛摙艫摙౫濿⾂⭖뭙楙୑捐⡫乗潫ౠ꫿᪊ř㪀瑲^❽虙౎嫿譐孎ኘ虐Ɏﴰ㙟족譓᪉蕙뙛멛虎꩏᪊໿谰癎癙൙上了弔了！』這一嚇非同小可，連忙套了車，帶了男女僕人，喝了馬夫，重重的加਍楎굑ಗ賿䍔豑㩎r౎镔蚍虎ɏ0썎멎獰剙鍝筽虫౎䃿ぎ聒뾕呏ᅙ豔癎癙ꍙ誐抐傖뮈ɓର護㺉멷捎⡫ꍗ冈뭥౬꫿᭓內靥??虖葏౶㯿傟鍝ॽ??⎞虬౎⯿뭙楙୑൐權且坐下。等二奶奶一聲哼了出來，知道沒事的了。良夫人又把今天新太太如何動氣，二奶奶如何下跪賠罪的話，問了出來。良伯因站起來，便往多老爺那邊院子裡去。多老爺正在那裡罵人呢，說甚麼：『婦人女子，動핎ㅒ｜筢虫蝏ⱖ멕Ŏ惿ᅏ乐要救他，由他死了，看可要我公公抵命！』說聲未了，良老爺飛跑過來，一把辮子拖了就走道：『앎꩟떊絢乔抵命，咱們都是內務府的人，官司也앎卟ぢ╒啒뮆౓뇿ᅔ౐뭔譓ʉ願౛嗿喊ᦊஐِ୴ŷ࿿0਍
　　ഀ
「房裡的新太太正在那裡打主意呢。他起頭聽見說二奶奶਍ൎ吊，心裡還덷ᕛౠ멎ᥰ⾐홦腝箉葫౶죿乓是我逼死他，就死了有甚麼相干。正這麼想著，家人又說親家老爺、親家太太都來了。新太太聽了這話，倒吃了一驚，暗想這是個主子，他回來拿起主子的腔來，我就怎樣呢。回頭一想，他到了這裡須是個客，我迎出去，自己先做了主人，和他行賓主禮，叫他親家母，他自然也得叫我親家母，總﵎ﾀᅢ๢⍠ɪ쌰ⵟ捎厁驢虛㭎ཎౡ篿䝓蚐潎Ƃ㪀乲蚐౏臿즉ᩢř㪀ひ杒??鱒뮈౓狿㙒㙭౭仿覺又替多老爺擔憂，呆呆的側耳細聽，倒把自己的心事擱過一邊。큎㉣澖⮂멙腎艺癙虑౏ÿ灶ろꭒ誎ಐ㣿祐䭑虢౏譓᎕葟౶裿衒쵒쵢ౢ卥虢͎歎୑㑐ɝ뀰⩥⩙乙及提防，早被打得耳鳴眼花。良夫人喝叫帶來的老媽子道：『王媽！抓了他過去，我問他！』王媽便去攙新太太的膀子。良夫人把桌子一拍道：『抓啊！你還和他客氣！』原來這王媽是良宅的老僕婦，這位新太太當小丫頭時，也曾被王媽教訓過的，此刻聽得夫人一喝，便也ꉎ⍛౬ۿ䮘詢끢⩥⩙葙⩶偼[푎ౢÿ詎ⵢ鎚⡢䭗ʈ뀰⩥⩙⍙??饟乣ౢ�䭢虢쭏౤ꭥ讈뵳衚쥒୎豝ౣ痿卿᪐໿丰知死活的蹄子！你當我抓你，這是太太抓你呢！』王媽的手重，這一下，只把新太太打得眼中火光迸裂，耳中『轟』的一聲，猶如在耳邊放了一門大炮一般。良夫人喝叫抓了過去。王媽提了頭髮，橫拖豎曳的先走，良夫人跟在後頭便去。多老爺看見了道：『這是甚麼樣子！這是甚麼樣子！』嘴裡只管說，卻又無可如何，由得良夫人押了過去。ഀ
　　ഀ
「到得二奶奶院裡，良夫人喝叫把他衣嵧虒౎诿뵳뽚뭏핓䭒ɢ뀰⩥⩙葙膐馉乣ౢ膈靹豟癎癙䁙⡢葵Ŷ부做౛뫿虰쩎⥎葙譶౎ÿ୎୐ﵐ誐홢桎敠ꡑ펚ಚÿ쑎ൔ上前，這個捉手，那個捉腳，一霎時把他的一件金銀嵌的大襖剝下，一件細狐小襖也剝了下來。良夫人又喝叫把棉褲也剝了。才叫把他綁了，喝叫帶來的家人包旺：『替我用勁兒打！今天要打死了他才歇！』這包旺又是良宅的老家人，他本在老太爺手下當書僮出身，一直沒有換過主子，為人極其忠心。今天聽見姑爺來說，那丫頭怎生巴結਍ᩎř㪀౲໿ὠ婵虐⩎⩙ౙ໿ὠ㩵ꁫ톌ᡙౚ훿뽎띏坖灸ᩒ໿ᄰ腢몉ꍫ檐䑭傎뭛œ࿿谰號潏Ƃ㪀㙲홞ぎᥒ誐蚐౏훿Nぎ౒뿿占ぢ൒上房裡，尋丫頭廝打，無奈規矩所在，只得隱忍Nʊ쨰絎鞀⩟⩙⥙達協ౢ揿⵫୎ౡ⏿??呟쥻a牎຀欰ཕర뿿텏ろ聒ᚕౙ俿걕⮙腙蚉걎궙傗虛౏峿準丫頭身਍౎⣿獶὞䭵魎౒ÿ୎N୎뵎ݢଡ଼뭎᭓뷿面ꍟ⮐ⵎ몘汫Ⲍ节詎ౕ�の南﹢ɮ԰禎乥住手的一口氣抽了六七十，把皮也抽破了，那血跡透到小衣外面來。新太太這才扎鉥兤虯౎鷿䲁よ潒⮂멙??䶍垍厄᪐໿⨰⩙剙蚙瑎䵙葢흶絲睔ſ瓿䵙赢彑乎敢了！情願仍਍もᥒ誐蚐౏࿿赏豏癎癙ř࿿漰⮂멙衎쥒좁⽓f୎㑐卝᪐໿뀰⾊恦豏癎癙ř惿⽏끦뚊葛瑶䵙Ţ惿く虒᥎銐睬ኍ葐멶뙎虛౏ㇿ硜虛᥎銐睬ኍ葐ㅶ籺Ŕᇿbᅎቔ⽐ⅦⅪ쩪쩼葼乶蚐౎惿ᅏ詐➍誛亍成話了！奴才跨到主子頭਍뭎虓Ŏ냿⾊恦葏豶癎癙Ὑ惿꩏Ɗ࿿ꨰ垊಄죿⽓楦୑㑐ɝ뀰⩥⩙??卟᪐໿⼰瑦䵙쩢坼Ř瓿䵙앢塠춘ൎ舊伺候姑奶奶了！』良夫人叫包旺道：『把他拉到姑娘屋裡再抽，給姑娘下氣去。』新太太聽說，也䥎멻쥎ౢ⏿????睺蚍텏ろ豒癎癙䭙ʈ谰癎癙捙恫垗閄镰൧上哭呢。新太太『咕咚』一下跪下來，可憐他雙手是反綁了的，﵎Ⲁ୲ⵓಘ靓也ୟ灎ಁ諿ⵢᆘごୗ๎꼰⍔꽖⍔བ萰艶끎౸꫿厊᪐໿터癙癙䩙ŕ诿榕睠ſ쫿⥎瑙䵙葢흶絲౔ㇿ⡜텗癙癙葙ꭶඎ上了！再抽幾下，奴才就活၎虢Ŏ࿿ꨰ㚊⩳虧౎׿禎鍝鉽⵬銘晬蒁뵶虢୎虎౏㓿ꪈ厊᪐໿丰是天地祖宗保佑，我姑奶奶的性命，就送在你這賤人手裡！今兒就是太太、姑奶奶饒你，我也剎悙ŏ㯿㭭葭뵶筢恫౏ᇿ豢恔く뭒讕㩳ꍲ厈顢뭓œ࿿0扎ꪗಊÿ扎垗鮄葒艶뵎ౢ諿끢⩥⩙쥙ඁ上也七縱八橫的，抽了好幾條血路。包旺正抽得著力時，忽然外面來了兩三個老媽子，把包旺的手拉住道：『包二爺，且住手，這邊的舅太太來了。』包旺只得住了手出來，潜⮂멙华᪐໿⨰⩙쩙⥎艙鱙剧蚙᥎몌౎⧿୙鹎摟鉫६譧핳虬Ŏㇿ⽜⩦⩙ř터癙癙剙蚙홎౎瓿䵙形腎ⵎ麘筤虫౎ヿ뭒讕㩳ꍲ䪈화౎臿횉葎絶葔Ŷ࿿漰⮂멙华᪐໿怰୏뭎䝓䝫睫౿ᇿ㵢腾뭡홬葎ɶ༰0਍
　　ഀ
我笑道：「原來北院裡住的是個老糊塗。但ꍷ⮐ⵎ貘號๏⍠籪㵶ᾄヿ洞仙道：「此刻葎⾐癦홵葎⩶⩙ə〰我道：「他兒子、媳婦雖說是搬開了，然而總﵎㢀乬਍聎ಕ豎๟⍠譪抉抗ὔヿ洞仙道：「這個就沒有去考求了。ꨰ垊಄៿打ঈ멧虎쭏횊౎ỿ??뮁虓Ɏ0਍
　　ഀ
歇息了一天，到明天忽然外面送了一封信來，拆開一看，卻是符彌軒請我即晚吃花酒的。到了晚਍౎ᇿ텢ᑙ뭎S齎ʍꜰⵞ繎୞멐﵎⾐湦⵭톘普蒁౶鋿६ᩧ뱵讞ᡓʊ䀰b䝧葙౶⿿杦ⵑॎg୎⽐??䶂葢剶偑赛䦟ɑᄰ䡢ݜc靎౻??䶂筢虫絎콙葐亐到百日，龍光身਍罎葺⽶흦ը祽Ɽ聧ₒ趟ಈ텬ꉛ聽ₒ겟ʙಉ쏿ⵟ靎靦ㅦ䝺əⴰ捞??뭖౓賿ꅔ띻쥟ꩬ瞊஍護趉䦟♑乎穿孝，屈指計來，還ｎ繮౥໿뱠办ႃさ艒摙葫煶ʊ뜰쥟卬᪐೿怰葏健彛乎쪐坼虘Ɏ??䶂⽢捦࡫ｧ鑞筎葫౶賿ࡎ१䅎葓鑶͎譎ᒕ౟糿䭾葎뮐ᑓ葟᭶᷿͒籎䭾핎ꭒಎ쫿⥎䵙ॢࡎᵧ䅒౓⮖ͧ葎ঐ१??⥖扙౔惿๏뽠꩏り繒虥὎ヿ我聽了倒也一呆。德泉又道：「繼之還留下一封長信，叫我給你，說是苟才致死的詳細來歷，都在਍ⵎಘᅓꑢ晎恽౏䧿恻絏婙䙐᡻傊饧ɥ⼰ᅦ??號౎仿曾給你。ᄰ絢蚀౎뿿⍏??腟蚉虎౏�ぢ㽝ಈᇿ졣ぱ聽ʋ0਍
　　ഀ
原來繼之請客那天，正是承輝、龍光、朱博如定計的那天。承輝一連到博如處去了幾天，朱博如看出神情，便用言語試探，彼此漸說漸近，ᩎ繙⥞ౙ뿿꩏ࢊ虔赎ʟᤰ⥎뽙я驽⡛??걖劍ꎄ妕鍱ಈϿ䩧䚟콕ꚑ햏ɬ贰䦟ő缰ᵢわ䉒౦ㇿ婧艓そ虒౎蓿ঐ१??ୖ乐三??葖멶౎೿⡔W睎ʍ娰艓譙蚉홎楎୑౐뿿蝏虤ꍎ纐୞멐౎컿䶏??籢౔ᙓ譙蚕N뭎좖ɱ娰艓䡙卑᪐೿怰楏䵑葏ྲྀᵡౠ⿿腦ຉ⍠Ꙫ햏Ὤヿ承輝道：「我們明人앎たꩽಊ腓侉恕䡏ὑꙵ鞏たꙒ亏到，要多少酬謝便了。娰艓卙᪐೿ᤰ譎腎ꚉಏ⿿멦멎Ꙏ鞏た葒౶仿過就是看辦得乾淨繎睭虿Ɏ膂ꚉ鞏也乾淨的，也無須來與我商量，就是潘金蓮??晎❫칙ⱎㆂ靜號Ɏᄰ䁢բ葓ㅶ⽜f୎繐౭ꣿ뾖홏幓??虎坏ಚ忿坎亚出一個痕跡。乎亐是一兩天的事情，總要個把月才妥當。贰䦟卑᪐೿怰腏᪉ᅙ汜ᶑ抋ὔヿ博如道：「這件事ཎ౜ӿ睟蚍⽏멦絎??⦕葙౶ǿ꩛ಊᇿ虜ᅎ乢幹，起碼要送二萬銀子！贰䦟乑覺把舌頭吐了出來。承輝默然無語，忽然站起來，拉龍光到闌桿邊਍౎⟿❕敕敖葖絶Y͎౧죿⡓䭵ݢ⡣ї䙫൧上再三畫給龍光看。龍光大喜道：「如此，一聽਍絜뽔虏Ɏ〰承輝便過來和朱博如再三磋商，說定了一萬兩銀子。承輝道：「這件事，要請你先說出法子來呢，你ᅏ᭢臿ᆉ䡢??聎抒౔ᇿ乢信你。怎生商量一個善法呢？娰艓絙蚀౎忿䙎坔즄ಁÿ䱎ꭼ喃ɜ缰ᵢ厏᪐೿ᤰ⎐睪౿ᇿᅢ쭐୺䙐??睤ɿ丰過這個筆據，若是真寫出這件事來，我們龍二爺是萬萬꽎蒀᭶⾂书明寫出來，只有寫借據之一法。若是就這麼糊裡糊塗寫了一萬銀子借據，知道你的法子靈䡎抗ɔἰ??㵤蚄恎䭏ౢ惿ㅏ乜管靈䡎ಗ忿ｎ虢᥎醐??虤腏⊉蒓ɶᤰ㖐桟偹౛ヿ镒쥞牡ຊ⍠핛扬ὔ⾂习出個寫法來，這個交易只好作為罷休。0਍
　　　　ഀ
茲由承某介紹朱某，代龍某辦一要事。此事辦成之後，無論龍某以若干金酬謝朱某，朱某情願照七折收數，其餘三成，作為承某中費。兩面訂明，各無異言。立此一式兩紙，各執一紙為據。ഀ
ഀ
朱博如看了道：「怎麼൛上數目？缰ᵢ厏᪐೿砰⽶书能寫的。我們龍二爺出手闊綽，或者臨時他高興，多拿一千、八百出來，請你吃茶吃酒，那個我也要照分的；如果此時寫實了一萬，一萬之外我可﵎ڀ恒牏虫Ɏᤰஐᅐ乢幹。娰艓絙蚀౎響靦慦鱫ౕ뿿㵏虼坎౛翿ᵢ徏㵎虼坎౛ӿ화S᥎౽㻿⡥ꭗ誎ʐ0਍
　　　　ഀ
立借券某人，今因猝遭父喪大故，匯款未到，暫向某人借到銀壹萬兩。匯款一到，立即清還。蒙念相好，ࡎ⦊潒ɠ??멨큎큧ꩧ䚉ɻ0਍
　　ഀ
從次日起，他們便如法泡製起來，無非是寒熱兼施，攻補並進，拿著苟才的臟腑，做他藥石的戰場。਍虎瑎^葽멶౎苿啙腏흹靓睟ƍ黿瑟䵞䅒豓ࡎ౧燿っ끒瑥捞࡫镧詞ಐꏿ⡷??冁抈ಗÿ詎膐։션՘칮಑ÿ詎膐뚉꾖Ũ봰步깰౰ꏿゐ㑢흘乓住這等蹂躪，登時城崩池潰，四郊延蔓起來，就此嗚呼哀哉了。ഀ
　　ഀ
三天成殮之後，龍光就自己當家。正是一朝਍⡫䭗ౢ뿿詏虎䱏ಈ磿貖詾魢ᡙ䡚卑籢勇뭑౓৿晧홽N繎葶౶৿晧홽歎䅑葓౶ﯿ홎뮁읓멤౎讀Ɏ✰ř谰ŎरŎ??ౖ??ୖᡙౚ﷿亐等滿七，就陸續的打發了。後來這班人無非落在四馬路，也앎꩟횊虎Ɏ॓卧籢ぶ鑒ౙ篿ၓ䢘罓ᵢ⢏ᙗ扙??驹㽛偢౛㛿豱卟籢鑶繁뭑౓拿傗൛上是和眾人一般，暗底子晷虽罎ᵢ᪏ᅙɜ॓浧奙坵ʄ젰詓뙢ⵛ䁎⡢㝵獵학멐䥎౻磿貖譾撕蚖౎??끣멥᭎诿井ᒐ䭟豎౟뿿⍏彦ŕ㌰㽞楢୑ﵐ??虣Ɏᤰ⾐홦멎虰济ౙ臿ꦉ멣㍎葶ྲྀᵡɠ0਍
　　ഀ
承輝拿了借據，放在帳桌਍౎탿督䚍虻౏??蚞楎??ಞꣿ䮖｢虢N㕎͟䅎楓聑傒葛詶梃౹꓿晎婽艓卙᪐೿0ᅎ뭔쎌靟衟şヿ博如吃了一驚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是怎麼說？缰ᵢ厏᪐೿ꌰঐ၎硢虫䑎ὑ౟忿⽎쭥虺坎??葤ɶ〰博如道：「⽎ಓᇿ㙓ͥ顎᭢䛿⽏啦詎媋͐䅎楓扑ὔヿ承輝笑道：「難道先生眼睛뽎౏⏿ᦐ梐??൤上的字，都沒有看出來？娰艓⍙??た䡒⵨୎౷鿿虓䁏葛ꍶⱎ蒄౶ܰぎ字，被他在一撇一鉤的當中，加了兩點，變成個「百地虛Ɏ娰艓ᥙ቎幠ಗཔ౓ÿ䭎뽢詏ꍢᾐ??㙤⡤䭗ʈ缰ᵢᆏ卻᪐೿䠰ὑ᩠뱵ƞ㙥乱肯還我票據，就請仍把莊票留下。娰艓⍙ཬ虦౎뿿詏詢梃呹⡤しୗ腎炉ʍ缰ᵢ⮏ᅔᑻ佥协᪐೿䠰ὑ᩠뱵ᾞヿ뮈ὓ㛿蒃銐鵬払ɔ蘰䩏ŕÿ㚂蚃䩏ŕꋿ虛虏㙎ﶃ亐舀了，你們這班奴才，是幹嗎的是啊！0扎ꪗಊÿ扎춗ޑ鎉傋ɗ젰卓᪐೿䠰ὑ葵ﾐ虢᥎梐偹せ뮈打ὔヿ博如怒道：「我只拿出去請大眾評評這道理，可是『万』字可以改『百』字的！缰ᵢ厏᪐೿ะⰰ྄地ⱛ乧能改『百』字啊，這句話怎講？娰艓卙᪐೿ᄰ乢和你說，你們當初故意寫個小寫的『万』字，有意賴我！缰ᵢᆏ卻᪐೿ᤰ煓䢊ὑ恵꩏⾊蚓Ɏ砰❶譙౎惿赏୑୷౷ꏿ梐偹൛上『一』字尚且寫個『壹』字，豈有『萬』字倒小寫起來之理？只怕說出去，人家也ɏ〰博如道：「我ꅎ౻ᇿㅢ｜虢᥎梐偹せ൒上海縣去告，告你們塗改數目，明明借我的一萬銀子，硬改作一百。這個改的樣子明明在那裡，是瞞乎蒐ɶ〰ഀ
　　ഀ
說話時家人送਍㙎蚃ɏ缰ᵢꖏ乣ಐ??䮖幢蚐N靎㙸ʃꨰ厊᪐೿細ౙ緿ř᧿ஐ⩐习得先生要告，整萬銀子的數目變了個一百，在我也是要告的。但䡷ὑ酵ᩡ뱵岞䥏ᾋヿ博如道：「你就是個證人，見了官，我ᕎ恠赏ƌヿ承輝道：「是，是，我絕扎ʌ䘰⽏偦ᕠൠ上海縣問起來，他低恕䡏ὑ౵体ᅕɢ估单᪐໿??➂멙⽎楦ő葷᥶??厈ಐ盿乵᪐ᅙ罝ɏ爰乿隐厙ಐ狿乿徭ᮁ෿上海道臺，是苟大人的਍ಂ암౛ㇿ⽜ⱦ⍧౾黿䵟归㩎᥏乐??➂멙虎᭏賿號く虒襎뵛౟盿虵ᩎᅙ罝౏냿亊知道苟大人是有錢的。一旦硎ꭞ䖎虥౎嗿벁ㅥ腜貉메뙎Ὓ≐ꚓꪏ譕὎ㇿ꩜⾊f䉎⽦㹓鉫ぬ౒䫿䭮乢及，本縣這裡啊，道臺那裡啊，還有多少闊朋友，那裡⩎핣RⱎƄ欰䍑౓篿腓貉ᥔ벐ஞ䦌ⶃ蒅彶噬꭮ᾑ뭵ὓ≐ᾓ??➂멙⽎牦乿徭蒁౶九多的人，那裡彀得਍豎화쥎ꑢ앎ౠ᧿ஐᩐ뱵㆞婧艓ౙ훿䁎靟ൟ上和苟大人的少爺說相好，ࡎ⦊潒葠煶캊ὕ훿ᅎ癐??ॺᩧ뱵꒞앎ὠ惿᭏Ƌ࿿ᤰ벐읎煻侊୕虎౏짿牡ຊ⍠??呖౻蓿쮐䢊ὑᅎ卢面卻面౻ჿ䢘㉑絎虙魎౏䷿靑䊁䱦㕡ɟ〰朱博如聽了，默默無言。良久，承輝又道：「先生，這官司你是做原告，਍睎⍭홾彎乎能低恕煏蒊ɶ氰芋홙低ᩕ໿怰乏過是個江湖醫生，你從那裡和苟大人父子拉਍葎ꑶ앎ౠ瑎ⱥ肄傒౛仿計利息的借給他？你這個人，倒很慷慨，本縣很敬重你。但恷὏晐홽葎vⱎ肄傒౛⿿ꍦ蚈葏ὶ⣿ꍗ愈垌蒄ὶ꓿晎赽䦟葑䉶ᥦ౐蓿⾐ᑦ梒ό蓿⾐䍦Ὓ蓿⾐୦≭ᾓ蓿⾐ꍦ뚐聛䲒蒈桶偹Ὓ蓿⾐ꍦ뚐≛誓蒃桶偹Ὓ࿿ᤰ벐低ౕ䣿ὑ恵졏ｓᩢ뱵熞??呖౻忿靎腟ႉ䢘卑面卻面౻䷿靑䊁䱦㕡ɟ〰朱博如本來是氣昂昂、雄赳赳的，到了此時，멎抉扡葡詶ⵢ亘୏뭎౓ÿN亊發。ഀ
　　ഀ
承輝又道：「大凡打到官司，你說得Վ婮౩飿彛腎貉恔է婮葩౶쇿ᑬ瑎ⱥ肄傒葛勇㉑ಐ䣿ঌ乧查之理。他先把你寶號的帳簿弔去一查，有付這邊一萬銀子的帳沒有；再把這裡的帳簿弔去一查，看有收到你一萬銀子的帳沒有。你的帳簿呢，我扎卷ᮐᇿᅢᥐ誐㎐㽞౼⿿葦멶鉸६ᥧ䙎ɻ鈰६ᥧ䚐ቻ彐睎虿౎췿逸虑큎⥧쭙킊ꭧᾑꭵ톑犂౞탿⥧쭙킊ꭧᾑꭵ톑犂ɞ頰졛体處౎꫿᪊໿怰ᅏ㙥汱⡜絶ౙ瓿ⱥ肄傒ﵛ乎計利息的，何以請你診病，又要天天出醫金呢？相好交情在那裡？』並且查到禮簿਍౎惿䡏ὑ葵虶ඖ尊是『素燭一斤，紗元四匣』，與ࡎ⦊潒葠ꑶ앎ౠそꍒ뮈虓Ŏ跿ｑᥢஐP低ౕ䣿ὑ恵졏๓뱠ꪞ把౔᧿ஐ㱐乏彎腎ႉ馘ၐ馘ɐ〰說罷，仍਍傂⡗㍗䱞൨上去，取過算盤帳簿，剔剔撻撻算他的帳去了。一會兒就有許多人來領錢的，來回事的，絡繹啎ɽ0୎뙐멛ｎ虢桎偹虛౏꫿⾊ꉦ詽ඃ上來領壽衣價的，共是七十一兩五錢六分銀子。承輝呆了一呆道：「那裡來這覼瑣帳，甚麼幾錢幾分的！虠N͎卧᪐೿ᤰ벐瞞౿᧿㕎͟䅎楓葑桶偹౛⿿ㅦ䡧ὑuஐ虎乏要的，叫他先拿去罷。那個零頭並在下回算，總有他們便宜。ꌰ뚐멛ｎ虢뭎ɓ㄰婧艓偙⡗ꍗ綈垀಄緿乙難過，站起來急到帳桌旁邊，要和承輝說話。承輝又是笑吟吟的道：「先生請坐。我這會忙，沒功夫招呼你，要茶啊，煙啊，只管叫他們，腎ꊉ⍛ɬ蘰䩏ŕ??籢ꉔ葛㙶妃űヿ說著，又去辦他的事了。一會兒，又跑了一個家人來，罜ᵢꪏ厊᪐೿谰㩎쭲ʊ〰承輝便把帳簿往帳箱裡一放，「拍撻0牎隀ඓ上了，便਍뭎ɓ娰艓⍙????睺蚍腏ꪉ熊ʊ缰ᵢ厏᪐೿䠰ὑᑵ쭎傊౗ᇿ걢඙上就來。0਍
　　ഀ
看看等到紅日沈西，天色要黑下來了，才聽得承輝一路嚷著說：「怎麼還??좞䩱ὕ惿ᅏﵐ⾐祦칞葕ὶÿ❎ᥙ剏ﵑ⾐⡦ⵧಘꗿdꕎ핤R핎Œヿ一面嚷著，走到帳房裡，見了博如，又道：「噯呀！你看我忙昏了，怎麼把朱先生撂在這裡！⌰⎐䭢卢᪐೿尰低౏峿低ŏ仿知先生主意打定了沒有？如果先生有甚麼意思，我們都好商量。娰艓卙᪐೿㴰䉾ꍬகୠ핐剬౑�ᅦ䥢ஏ᱐౗仿要叫我太吃虧了。缰ᵢ厏᪐೿⠰䡗ὑ葵ྲྀᵡౠ໿⍠Ꙫ햏扬ὔヿ博如道：「好好的一萬，憑空改了個一百，未免太下뭎œヿ承輝道：「你先生還是那麼說，我就沒了法子了。娰艓卙᪐೿ᤰ譎౎苿鱙g驎❛羛虺౎ᕓ❠뙙彛乎大好看。缰ᵢ厏᪐೿ᨰ뱵亞好看呢？娰艓卙᪐೿怰ᅏ쭐ᆊ婢ᩐ뱵蚞葏扶ὔヿ承輝正色道：「下帖子，下片子，請了大夫來，自然為的是治病。0਍
　　ഀ
正是：未得羊肉吃，惹得一身臊。未知這張伏辯如何寫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一○六回    	符彌軒調虎離山　金秀英遷鶯出谷ഀ
ഀ
朱博如當下被承輝佈置的機謀所窘，看著龍光又是赫赫官威，自己又是個外路人，帶了老婆兒子來਍睎౭䃿ॢͧ羘捺ಈ﷿悐垗쩝ꍓ䦐ⶃ鞅艹蚌葏౶擿㭫絒ꪀ膊䦉홣ぎ啝㽣뮈౓낉奥肈ಕǿඐ上海縣，如何╎ὠ╓靠홟ൎ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便由得承輝說甚麼是甚麼。承輝便起了個伏辯稿子來，要他照寫。無非是：「具伏辯人某某，ࡎ葔す큒汧⡑↙ٱ홴❓ಛ꯿沈⡑㮙멎햘Ő喐ɣ砰鍞큽멧멎䉰앬ౠ黿쭛晴ɑٷ䡴౜㧿瞋ད꽏ಏ黿摟乫敢再到某公館滋鬧，並扎⡥ᙗ⁙ᾊ譵Ɏ舰ख़䵧Ւ얘譠౎ÿ鍎??者౑ﯿ酎š颐癛뭺ぬ云云。博如一一照寫了，承輝方才放他出去。他們辦了這件事之後，自以為神㱷些覺的了。ഀ
　　ഀ
誰知他打發出來的幾個姨娘，以及開除的男女僕人，䵎⡑ᙗⵙꪘ瞊಍०ꍧ㆐婧艓ౙ훿ꪖ⾊虛ཎ꽏ಏ仿得在外造言生事，那禁得他一萬銀子變了七千，七千又變了七十，七十再一變，是個分文無著，還要寫伏辯，那股怨氣如何消得了，總䵎⡑ᙗⵙ⊘몐㡎㑏ʊ섰詥몐絎蚀᥎誐蒐౶죿絓蚀ꍎ誐蒐౶??扖炗䥓瞋蚍౏뿿靷ୟՐծ婮婩ɩ鹓ꪊ蒊౶膂몉乎知，除非己莫為ర鳿㙧ꩱ鞊也錯。我仔仔細細把繼之那封信看了一遍，把這件事的來歷透底知道了，方才安歇。ഀ
　　ഀ
此次到了਍睎䭭豎౟ㇿ作虏楎瑑ᩞəᤰ榐瑑ᩞౙ睑徕ŬܰƆ洰ѧ啔ಆ﷿⾐籦䭾뭎ꉧ౪멖띰쥟瑬^❽虙౎臿ᆉ⡢ൗ上海幫忙之故。我因為在਍睎佭୏౎뿿靏ୟ護趉䦟豑♔䱻퉟榎୑ᑐ﩯Q㑎⩘蝠ɒ鼰虓♏䱻퉟⢎걗ⶈಘ䗿㍎??䶂葢❶呙，知道他創辦銀元局，發財ᅎɜ瀰䝠蚐홎噎㙹筲虫౎훿⽎୦罐쵢殑౛柿譱腏ㆉŘ艎ɡ䘰⽏Ŧ艎䭡豎౟৿ᩧ譵济婓扐ὔ虠뭠౓뿿坠蚄??䶂ɢ瀰絠ꍙ璐葞嵶Ŏ㵷ౝヿ襒癛ꙧ讏౎響號??䶂浢䅑ⱓ肄傒葛ꍶ䶐䡏ὑ౵⿿♦䱻퉟蒎ꝶ㭞౎ꏿ瑎襞癛䡧䭨豎౟??䶂形??⡢ꍗ䶐䡏ὑ葵聶க౎훿瞊蚍⽏୦౐联ಕ摖䱫퉟䊎虬ꍎ䶐䡏ὑuŎ晏??䶂ౢ뿿㙏虞뙎㝛౷盿虢䡎逸걑Ɏ〰青⥟╙౭뿿繏虢N啎ꦆみ౗諿홢噎㙹葲勇偨鵧虓Ɏ젰繓虢N啎㾆偢౛觿፛஘뙎㝛ɷ⠰꽗뙏豛졟虭楎୑ᩐ࡙౧맿䵥]୎멐䥎ꮏゎ൒上海。一到了，安頓下行李，即刻去找苟才。誰知苟才已經死了，見著了龍光。彌軒一看龍光這個人，舉止浮躁，便存了一個心，假意說是從前和苟才認得，又把求來那封信交給龍光。他們旗人是最講究交情禮節的，龍光一聽見說是父親的同門相好，便改稱老伯。彌軒謙扎癥ɵ윰蚊䩎⥓ౙ䳿퉟㲎ॏ䱧ྈɡ贰䦟卑᪐೿İ⾀൏尊寓在那裡？恕小姪在熱喪裡，뽎??ᥖɐ〰彌軒道：「這個閣下太迂了！我並⽎腦ꎉக??ᥖ౐䛿⽏佦⡏ൗ上海，大可以從਍ɫ怰୏䑷ὑ彟⽎Ŧ坎羄쵢芑ౡ嗿ᝏ罖᩺뱵₞ɽ혰㚖౱忿腎உ啷蒆⽶ᩦ뱵ゞ䵗᭏苿鱙葧⢐聗葦䉶ᥦ౐᛿⽢佦⡏뙗ज़಑ꏿ㆐乜宜過於脫略；如果是在場਍쥎污蒑멶౎졝⽓୦畐譒济葩偶饧౥ꏿ㆐❜乎必守這些禮節了。況且我看閣下是個有作有為的人才，隨時都應該在外頭碰碰機會，而且又在਍睎౭䣿乎벐??㥢ಋ멓뙎ᅛ煻ᾊᇿ๢⥦ㅙ쭜ꎊக͎ಘÿ驎腛??䦌葑ɶ〰說著，便辭了去。又去找了幾個朋友，就有人請他吃飯。਍睎葭譶앎ౠ෿上到館子，總少䵎䁓౜䳿퉟멖蚖ൎ上海多年，今番初到，沒有熟人，就托朋友薦了一個。當席就約了明天吃花酒。ഀ
　　ഀ
到了次日，他再去訪龍光，面訂他晚਍䭎䁎ɜ贰䦟卑᪐೿İ⾀??䶍౒࿿๙扠㹥捥Šヿ彌軒道：「你這個太客氣！其實當日我見਍❜멙䉎౦ൖ尊大人齒德俱਍౜ᇿ⽢ㅦ婺Ő⾀葏ɶ搰㭫ᅒᅢ쥐ୢꑐ앎ౠ??ୢ詐睢ɿ娰൦上一局，請你把帖子帶到席਍౎ᇿᅢ獐ⵓ??ᙣɞ〰龍光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䰰퉟厎᪐೿舰鱙ꩧ羊乏得，那就是你見外了。贰䦟譑䲉퉟芎摙ꩫ놉౱뿿彏⍎㙫쥱䅡ɑ䰰퉟좎쑓톊婖൦上앎罟⁺捽ಈࣿ녷㑧ⵘ౎ㇿ⽜蹦뱰᙭䱎౵惿罏虺͎捞枈去，他們쉎ᩡ뱵厞ڐ౴臿உ乷起你的。我們既然換到帖，總晎恽癏൵上的。龍光本是個無知絝褲，被彌軒一次兩次的說了，就居然剃了喪髮，換਍ꉎ捽ಈ盿ᱵ뽙뭏瑓ⶍɞ鸰摟楫୑멐뽎偏ꑽ睎蚍ɏ0਍
　　ഀ
次日一早，便去查帳。彌軒問知來意，把臉色一變道：「這個局子是東家交給我辦的，就應得要相信我。要查帳，應得東家自己來查。這個辦書的事情，⽎ᙦ䱙몈卷蒐ɶ☰ᑎ蝎梁㱐౐৿ᩧu驎౛멓N坎䍛텓᪑ᑜ꽎婢ɑ怰??뭖꩓ಊᇿᥢ蒈㍶⽞乧得的，等我會了他面再說。㌰㽞䡢ὑ끵虸N㭎傟灛౰靓??뭖䩓㑔越䦟ɑ贰䦟䅑ٓ酒ᵵಊᓿ䥎譻抉䮗豎赟꩑ʊ0਍
　　ഀ
可巧他們商量妥當，承輝也從京裡回來。龍光便和他說知彌軒辦書局的事情，李查帳，ᕎᙠ୙멗౎ÿN﵎䪐㑔蚊Ɏ缰ᵢ좏SN佶處N䵎厐᪐೿怰摏㭫⽒卦面ﵻ??䁖⡢葵扶ὔ蓿⾐书要他辦算了呢？贰䦟卑᪐೿霰虻睎ſ훿鍝⡽虵葎౶໿뱠蒞﶐鞏??虖ŏ﷿₀乙要他辦，我就如願了。缰ᵢ厏᪐೿ᤰ좐啓ಖ໿뱠ᦞ??㮞ཎﵡ銐६ὧ惿腓らђ≔誓뮃杷q牎ಀ⽑䁦蒈顶偢౛ÿ譎屟扐??㹎౫훿葎Ꚑ᪏뱵ƞヿ龍光恍然大悟，即刻依計而行。彌軒見忽然各莊都支錢핎౒ÿ华絢ಀ⿿罦ᵢ??虖虏Ɏ占᪐೿ᤰꊐᥐ虏虏౎诿앎ㅠ乜好辦了。⌰??ݟ녝恻쮒Ⲅつꉒ뮈౓俿虏楎⥑ə0਍
　　ഀ
正是：報道一聲去也，情郎思婦天津。未知金秀英說出甚麼話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ഀ
ഀ
第一○七回    	覷天良??辕᩵b䀰゚ﶈ䝟㞐腟h਍
　　ഀ
我得了這信，十分疑惑。十多年前，就聽說我叔父有兩個兒子了，何以到此時仍是兩個，又只得七八歲呢？我和叔父雖然生平未嘗見過一面，但是兩個兄弟，同是祖父一脈，我斷﵎亀招呼的，只得到山東走一趟，帶他回來。又想這件事我應該要請命伯父的。想罷，便起了個電稿，發到宜昌去。等了三天，沒有回電。我沒有法子，又發一個電報去，並且代付了二十個字的回電費。電報去後，恰好繼之從杭州回來，我便告知底細。繼之道：「論理，這件事你也앎䥟⽎葏??ﭖಖ惿ㅏ뭝ꙓ㆏⽜虦Ɏ丰過令叔是在七月裡過的，此刻已是十月了，你再趕早些去也來쩎౓ㇿ⽜赦㵑??ಞ忿乎過如此的了。我在杭州，這幾天只管心驚肉跳，當是有甚麼事，原來你得了這個信。ᄰ卢᪐೿〰艒㑬뭬ᥓ鶐಍蓿亐知怎樣走呢。還是從煙臺走？還是怎樣？簰䭾华᪐೿丰，Ɏ焰煜艧??⽝豦ᥔ誐邐??ꑝ䱎౵⟿љ災讍뙳??뭱乓遠；要走煙臺，那是要走到登州了。ꄰ띻쥟卬᪐೿脰⾉灦讍뙳??౱ᇿբ彮晬७୧齶ୱ쭧౓塎홢??籢ɔ〰我道：「好極了！等我動身時，請你寫一封信。0਍
　　ഀ
到了清江，便叫人挑行李到仁大船行，找著一個人，姓劉，號叫次臣，是這仁大行的東家，管德泉的朋友，我拿出德泉的信給他，他看了，一面招呼請坐，喝茶，一面拿一封電報給我道：「這封電報，想是給閣下的。ᄰꕢ虣O୎౷仿覺吃了一驚，我才到這裡，何以倒先有電報來呢？封面是鎮江發的。連忙抽出來一看，只見「仁大劉次臣轉某人縰୞坐౛鍝潽蚋祈虑౏蓿ঐ繧୞⩐潧蒋坶ɛ⌰??Ὗ虐ൎ《電報新編》，譯出來一看，是「接滬電，繼之丁憂返裡縰୞坐౛ᇿ졢乓覺添一層煩悶。怎麼接二連三都是些艎ཙ葡譶὎ﯿ㆖൘上雖﹎ꩦ᪊뱵ಞ䛿⽏杦ⵑ乎過是叫我早日返滬的意思。我已經到了這裡，斷無折回之理，只有早日前去，早日回來罷了。當下由劉次臣招呼一切，又告訴我到王家營如何僱車਍䮍핎౬ᇿbNᡎ斘ɵ0਍
　　ഀ
那弓兵從前是來過的，認得門口，離著還有一箭多地，他便跳了下來，一疊連聲的叫了進去，說甚麼「大少爺來了啊！你們快出來認親啊İ홓᥎詎ౕ뿿婏햚虒ᩎᅙ멜祈虑쁏உɷᄰୢ虎쩎ಎ﷿ꮐঈ첑蒑멶坎住了，﵎炀햍ɒꌰ᎐畟⡑멗ⵓ㡎䭏虢쥏虢ᅎ葢䭶ౢ䷿面灟ろ聒ɓጰ畟ꡑ玖⡓쩗ඎ上取了馬包，一同進去。弓兵指著一個人ᅜ卢᪐೿ᤰ⾐զƂ㪀ɲ〰我看那人時，穿了一件破਍涂ꉾ扽蒗Ŷ誀깿赶ಈ烿ඁ上束了一根腰裡硬，腳਍罎虺N??㊖流͑歎啑즆녨蒂쥶譨ᮗ훿⢖걗ࡑಈ篿葓䦐坑暄讁ಈ鋿㙬㵞偞ɛᄰ腢岉他行禮時，他卻只管說：「請坐啊，請坐啊！地方小，委屈得很啊！ରꍷ⎐偪⽛书懂行禮的，我也只好糊裡糊塗敷衍過了。忽然外面來了一個女人，穿一件਍も??絬葶剶犄涂ꉾŽ誀깿噶ಉ翿z鵎൨舊到泛黃的綠布紫腿棉褲，梳一個老式長頭，手裡拿了一根四尺來長的旱煙袋。弓兵指給我道：「這是舅太太。ᄰ形ㅎꡜ뾖??籢T牎ʀ԰⪂⩙卙᪐೿ᤰ⾐ᅙ㩜䩲ౕ胿㡟ᅞᅢ結톀ř㪀ꩲ鞊᩟虙౎쫿䵥譢垉ʄ먰ᩰ乵到屋裡坐啊？배⽥걦ʙ鞃鍧る㽒ʈ0਍
ഀ
次日一早，便動身到蒙陰去。這裡的客店錢，就拿兩塊洋錢出來，由得他七折八扣的勉強用了。催動牲口，向蒙陰進發。偏偏這天又下起大雪來，直趕到斷黑，才到蒙陰，已經來쩎㉓캐虗౎ㇿ⡜칗ᙗ䥙䦃侃虏Nᱎə0਍
ഀ
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人，穿了玄青大褂，頭਍㑎虢鉎ɬ蒘❶㵙偞౛ÿ扎炗亍蚐౏ÿ扎流玍厁᪐೿眰蚍䩏ŕ᧿⾐ᵦ㵞絫葔౶惿ᅏ๐뱠ᒞ靥佟὏ヿ我定睛細看時，這個人正是蔡侶笙！面目蒼老了許多，嘴਍奎虵魎子，顏色亦十分憔悴。我腎灹톍敎卫᪐೿똰셏౿᧿⾐ᩦ뱵讞὎ヿ侶笙向我仔細一看，拱手道：「久違了。大駕幾時到的？我此刻一言難盡！述農還在衙門裡，請和述農談罷。ꨰ垊಄ㇿड़楧୑結魶子的老人，過來跪下說：「青天大老爺啊！你這是去靎葟Ŕヿ侶笙跺腳道：「你們都起來說話。我是個好官啊，皇਍葎⥶楙ౠᇿ⽢??ꅏ鉻譬葎᭶ᇿ腢争是個好官呢，皇਍ॎ虧⥎楙ౠ⧿す彗乎容我。你們替我急的是那一門啊！0扎ꪗಊÿ扎ᦗ睥榍୑Ő몀౎죿ᅓᅔ䭢卢᪐೿贰͑睧౿嗿ᅠ卢籢᥶繳퍶ﵙ厐籢乶了呢。ꨰ垊಄胿䵟䱒뮈ɓर楧୑Ő纀퍶ౙ郿坤颖౐??⢍豗ⵟಘ홎쭎ᮖ죿॓gɎ྘乜ಏ??⢍豗ⵟಘ葽聶䵟뭒虓Ɏ谰ⵟ垘隨的人，也᩷ᅙ౜ÿⱎ蒂ﵶ⾐䭦虗饎ಙ闿??ꑭ䅎葭౶ÿ͎剧ﵑ㢐㡯??ꢍ亖뮐虓Ɏᄰ面뙠᥏᥻ஐ멐὎虷乎得！鬧到百姓如此愛戴，真是❎멡ᅰ㙬쵲虫Ɏ0਍
ഀ
捱過了一天，述農借給我兩分鋪蓋，二十兩銀子，我便坐了原車，仍਍䢂??癖㑬䭬ɪ搰䉫㩦ᅿ뭶ಌ䣿⽧ⱦ蚄乏及盤運的了，備了香楮，帶了兩個兄弟，去叩別了，然後長行。到了王家營，開發了車價，渡過黃河，到了清江浦，入到仁大船行。劉次臣招呼到裡面坐下，請出一個人來和我相見。我擡頭一看，멎Ή虔N❎婙ಚ鿿虓乏是別人，是金子安。我道：「子翁為甚到這裡來？0਍
ഀ
次日一早，坐了小火輪到鎮江去。恰好਍୎㑎㥬ﶂ⪐で౒⟿뙙뽛﵏ඐ上了躉船，子安等下水到਍睎౭ᇿ䥢ൻ上水到漢口去。到了漢口，只得找個客棧住下。等了三天，才有宜昌船。船到宜昌之後，我便叫人挑了行李進城，到伯父公館裡去。入得門來，我便逕奔後堂，在靈前跪拜舉哀。續弦的伯母從房裡出來，也哭了一陣。我止哀後，叩見伯母，無非是問問幾時得信的，幾時動身的，我問問伯父是甚麼病，怎樣過的。講過幾句之後，我便退到外面。ഀ
ഀ
到花廳裡，只是坐著兩個人：一個老者，鬚髮蒼然。一個是生就的一張小白臉，年紀乎??䅖൓上下，嘴਍奎୵َ텯蒞楶蝑魤子，眉下生就一雙小圓眼睛，極似貓兒頭鷹的眼，猝然問我道：「你帶了多少錢來了？ᄰᕢ㙡危᪐೿鈰६㙧≞蚓ɏ〰他道：「那麼你來做甚麼？ᄰ쉢㙢危᪐೿ᤰ煓䞊虙Ŏ⿿ᥦ厈虢פֿ㆖ᅓ虢葏䩶ɕ〰他道：「奇了！誰打的電報？ꨰ垊಄胿뮈虓Ɏᄰ䵢쭢妊ꍥƐր뒀펌ə鼰虓홏퍎乙౧忿澆낂౥⿿ᥦ୎ﭐ㆖὘葵Ŷ⪀㩙౲멖⽰㙏乲蚐౎쯿횊虎橏㒖葏ɶ혰졎䩓㑔ᆊౢ맿䵥ꍢஐ멐౎폿ř౎쑓౛埿걓멎౎⿿ᥦ䶐獏ྖ⽬쵏葫杶꩑ᮉ鋿䱣Ⲉ䅻鑓౎뫿뙎ﵛඐ尊他做十五叔。自從我伯父死後，他便在這裡幫忙，天天到一兩次。ഀ
ഀ
我兩個才談了幾句，那個什麼丁寄又出來了，伯母也跟在後頭，大家坐定。寄說道：「我們一向當令伯是有錢多的，誰知他躺了下來，只剩得三十弔大錢，算一算他的虧空，倒是一千多弔。這件事怎樣辦法，還得請教。ᄰ띢ᅑ{牎ಀ峿良新道：「我就是這幾天裡，才倒了一百多萬，從江漢關道起，以至九江道、蕪湖道、常鎮道、਍睎卭ಐ쩎ݓ??ŝ洰??ౝ﷿ঐᅧ葢䩶䡔ɨᤰ䎐詓ᑢ≟ಓᇿ⽢୦靷_ٺಛ㙥⽱㙏筲虫౎ᇿ虢罏癢౵홓ᅎㅐ詜ᅢ䩢ൔ上一狀就是了。如果伯母怕我倒了百多萬的人拖累著，我馬਍﹎쭮徆罎靏şヿ我說這話時，眼睛卻是看著丁寄。伯母道：「這⽎罦⍏葬譶౎仿過和少爺商量辦法罷了。ᄰ卢᪐೿剙♑乎是使氣，所說的都是真事。㙎䩱ౕᇿ葝ﵶ厐籢乶開，乎ꖐ虣᥎ﮈ㆖ౘ盿䡥⽑쵏乫蒐䉶ᥦ౐ᇿ졢籓村乹蒐౶䃿乎得虎O齎ʍ〰伯母道：「你伯父臨終的交代，說是要在你叔叔的兩個兒子裡頭，擇繼一個呢。İ쑎卛᪐೿朰譱ॏg㽎ॢ楧୑剐偑葛౶ㇿ鉜६腧꺉ŕꍎ㾐籢村轹ɷ〰我道：「老實說一句，我老人家躺下來的時候，剩下萬把銀子，我錢毛兒也沒撈著一根，也過到今天了。兼祧籎村౹ᇿ♢乎爭；乎膐잉籤푾㙓葲剶偑౛ꏿ乓能！İ쑎詛犋厂᪐೿ᤰ⾐홦Ŏ몀뙎葛究ಊ໿絠乙依？ᄰ卢᪐೿⼰㙏穲ᆊ鉢絬讀ಉ⽓⽦㙏䡲॑g୎穐톐晖ᅽ葢ɶ〰說罷時，便打開行李，在護書裡取出伯父給我的那封信，遞給李良新道：「老伯，你請先看。漰낂･⡢䭗ஈ౷ǿ쑎彛乎뮐୓౷죿晟⽽쵏絫ʀᄰ䥢홻ᅎ୐豷虛౎ᇿb扎㚗??ꍖ౏ÿ扎ꪗ厊᪐೿朰ᥱƐ葏ꩶ熊ಊ⿿㙏⽲书會要那兩個姪兒的。要是那兩個孩子還在山東呢，我也扎ꅥꍻ鮐鉎讕᭎擿㭫楒୑楐偛౛鏿ᅽ䍢魓ⲏ㚂??虖虏౎᣿罐罏籢虾⽎㙏౲ᅓݢ虜筏虫䭎豎譟蚉푎푓౓퓿푓体ᅕౢ惿㙥靱號⽎㙏ꍲƐ౏뫿ᩰ葵誐ᅢ葢剶偑乛粐홾౎ᅓ｢쁢뱎熞??呖푻푓œヿ丁寄聽了，看看伯母，伯母也看丁寄。寄道：「那兩位令弟，是在哪裡找回來的？ᄰ뽢ݏ艜啙靏౏苿啙楏⅑籫ﭶ暖⽽㙏౲苿啙靏⽟㙏葲౏苿啙핏ꭒಎ苿啙繏坢ꎄ᎐畟౑ꏿ᎐畟艑啙ൟ舊，如何帶我到赤屯，如何相見，如何帶來，如何遇強盜，如何到蒙陰借債，如何在清江浦得這裡電報，一一說了。又⽜쵏ꩫ厊᪐೿剙靑뵥ꪁ煓᪊ᇿ鹢䅟繓牞൫上，拿了一雙白手空拳出來，和吳繼之兩個混，我們兩個向沒分家，掙到了一百多萬，大約少說點，姪兒也分得著四五十萬的了。此刻並且倒了，市面也算見過了。那個忘八蛋崽子，才想著靠了兼祧的౶᛿W뚋癛ŵ㙥䅱鑓푎ᥓ벐醞썵౟ᇿㅢⱜつꉒ侈뭏ɓ〰寄道：「啊啊啊！這是你們的家事，怎麼派到我疑心起來？⼰쵏卫᪐೿ᤰ亐是疑心，乎멖恰⽏㙏杲窆⩺❙虙౎⟿뙙䙛콕஑Ꙑ햏ɬ〰我道：「商量有商量的話。我見了伯父，還我伯父的規矩，這是我們的家法；他姓差了一點的，配嗎！쐰??睺蚍屏伯母道：「我還有點事，先去去再來。ꨰ瞊౿믿虓Ɏᄰ屢伯母道：「這是個什麼混帳東西！我一來了，他劈頭就問我道：『你來做甚麼？』我又赎鞊홟౎῿⽷䡦ঌ摧٫Ŵ훿腎争來，來了，我還要好好的當面홤扎Ŕヿ伯母道：「十五叔向來心直口快，每每就是這個਍ⵎຘ첊ɚ〰又說了幾句話，便進去了。我便要叫人把行李搬到客棧裡去，倒是良新苦苦把我留住。ഀ
ഀ
坐了一會，忽聽得外面有女子聲音，良新向外一張，ᅜ卢᪐೿쐰葛Ŷ䚀虚虏Ɏ〰我也並⡎བྷɡ〰虒婎൦上，我在花廳乜㽦讈蚕쮒಄뿿虛繎Ş౏ۿ쑒籛䭾Ŏ倰襛ś늏䦏౻죿睓蚍N୎͐ᚊ㽞偺౛맿䵥慢୷Ɏℰ䡱ﭙ虿虏뮉౓㷿慾乷著。到得半夜時，似乎房門外有人走動，我悄悄起來一張，只見幾個人，在那裡悄悄的擡了幾個大皮箱往外去，約莫有七八個。我心中暗暗好笑，我又⽎煦煜ඍ上強盜，這是何苦。ഀ
ഀ
到了明日，我便把訃帖稿子發出去叫刻。查了有幾處是਍౓짿牡⢊ⱛ葧౶뿿虛Ɏ丰多幾日，寫的寫好了，刻的印好了，我就請良新把伯父的朋友，一一記了出來，開個橫單，一一照寫了簽子。也豎⽔쵏䙫콕಑毿虘譎ᒕ健౛糿勇뭑ɓ䀰ॢŧ悐깙虹葏౶ㇿ楜潱낂鍥䭽ᡢ㎊ɞ〰虒흎ᑓ䭟౥짿牡⢊᩵뱵蒞౶﷿??塢潢낂⡥멗뙎ś蚐葏൶尊分錢਍譎⾕ɥᄰ罓虺὎ꩧ蒉杶制，在旁邊回禮。那丁寄被我那天說了之後，一直沒有來過，直到開弔那天才來，行過了禮就走了。ഀ
ഀ
忙了一天，到了晚਍౎ᇿ뽢詏쮒ﾄぢ൒上房，坜⾄쵏卫睢蚍᭏죿詓녢偻｛㉢뮐譓蚕౎諿煢罧Nꉎ頻虑౏쯿⾊쵏୫乷厐᪐೿剙ᥑ纐煎罧蚉౏蓿⾐ᥦ纐煎罧뮉౓⛿乎曾多拿一絲一縷。姪兒就此去了。⼰쵏䙫䙔葔୶坷಄ÿN亊發。ഀ
ഀ
我在靈前叩了三個頭，起來便叫人挑了行李出城。ഀ
ഀ
偏偏今天沒有船，就在客棧住了兩夜，方才附船到漢口。到了漢口，便過到下水船去。一直到了਍睎౭멓ᅎ虣䱎予㉧캐ɗ瀰ろ归⽎ቦ蝯늏肏隕ಙⵤ୎౷譓랉셥㥘ꎘ౗勿벃ｭ౶௿ꍷ䦐潑⽦ꭦ殈퉰葱ɶꌰ튐乱盡的一根柱子਍౎볿蚌N㕎՟᥽౽坛಄蜰蕥꭛睦䮐덼は八個字。好得運糧河濱離此恎ಐ뿿ᅓ⭣ᅙ虣乎뮐౓绿坢蚄ぎ륗ᅥ虣㉎뮐ɓ譓늏嶏捥㒈ꁸ葑칶蚏祈虑౏糿摟k譎ಉ忿乎解何故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我才開發了挑夫，問起房子是怎樣的。述農道：「앎꩟瞊ƍᇿ⡢饗炄鞖ջ虮ꑎ౎뿿镏??ൖ上海，才知道你們生意倒了，只得回家替侶笙設法。本打算把房子典去，再賣幾畝田，雖然⁎ౙ퇿ᑙ㙎ぞ煒煜౧⣿홗౎॔Ƒర암啛趆䙑콕ⶑ햊ɬର護悉楏䵑὎౟맿恎癏灡ɡ뀰乷鞐楟⥑ౙ??୞乎戒於火，延燒起來，燒個罄盡，連田਍葎륶깥ﵕ튐襱虣Ɏ丰補了出來，賣祈뭑᭓臿??瞈蚍扏౔擿㭫졒ⵓ蚊୎ᩐ뱵ພ䜰텓䁹ཛྷర??瞈蚍౏ꏿ뮐⢌푵띫蒌略葐➐ə砰౞퉓ᅱ]뙎౛⛿⩎쩞こ䖑ɜ搰㭫ᥒ⾈ꭦὦ艐親的房屋住著。ᄰ卢᪐೿὎佟뉧抏ὔヿ述農道：「他又到天津謀事去了。ᄰ卢᪐೿倰襛扛ὔヿ述農道：「這裡房子少，住୎౎훿ぎ홒꩎᪉뙢뭛虓Ɏ〰我道：「我兩個ᾂ扟ὔヿ述農道：「在裡面。這兩天和內人混得很熟了。ꨰ垊಄뿿꩏㊁뮐౓㛿虞祈虑譏ᆉɢ簰摟졫⩓潙`橎ɵ늏厏᪐೿ᤰ誐蒐ὶ變衎潭ౠÿ⥎쩙㱽O⥎ౙ鍥ক㥧ಂ惿乏如早點回去商議個善後之法罷。0਍
ഀ
看官！須知第一回楔子਍꩎蒊౶ꏿ⢐칗聗퉓ᥣ葦౶ㇿ⽜蝦늏蚏Ɏ笰Έᾐ靵號᥎䚐᡻ಊ꓿??虎歎끯ཥ꩜㺊ɹ谰號൏《新小說》停版，又轉托了਍睎穞䁦౜磿貖灾虓祈虑ɏ〰摒뽫⽏桦䩦䉔虽Ɏ0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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